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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陆体系 （1807— 1809年） 

. 尽 管英図 故作镇定，“提尔西特的成就”有几个月还是似将见 
效。大陆屈服于拿破仑，而经米兰敕令强化后的封锁政策似已将 
英国的贸易关在大陆的门外。 

东方国家的叛离，尤其是拿破仑所激起但又未能平定的西班 
牙起义，使大陆体系刚刚实行便又成了问题。 

一、 英国的觉醒 

英国在获悉提尔西特会晤的消息后，看出1801年法俄协约业 
已恢复，从而估计到这样的危险性：继德意志之后，波罗的海有再 
次对英国封闭之虞。^亏坎宁行事果断，英国走在敌人的前面。古 
斯塔夫四世看来的确是可靠的，因为他在7月3 口刚刚重新对法 
作战，而且卡斯卡特已泾率领一万军队前往波美拉尼亚。但是丹 
麦方面还捉摸不定，又有徭传说它在动员舰队。此外，贝尔纳多特 
从汉堡出发几日之內就能占领丹麦。坎宁性情急躁，具有斗士气 
质，他是分秒必爭的。如果说他在7月16 L ] 就得悉提尔西特会 
晤，那么也只是到21曰才开始了解邝情，而且很不完全。直到8月 
8日一家法国报纸宣布后他才知道和约的签订。不过，海军上将 
tf 比尔7月18日就接到命令，带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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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于 8 月 3 日到达该地。卡斯卡特此时已撤离波美拉尼亚幷得到 
增援，他带来了三万军队。丹麦王太子在基尔得到通知，要他和英 
国结盟，幷把军舰交给英国处置。由于王太子拒绝这一行动，首都 
哥本哈根被封锁，接着于9月2日遭到炮轰，7日就投降。以后坎 
宁徒劳无功地力图爭取丹麦人，幷曾试图驱使瑞典人占领这些群 
岛； 他绝望之余表示准备在丹麦留下英国军队。他的同僚则主张 
撤离。但是丹麦舰队却被带走了。翌年，穆尔在斯堪尼亚登陆，海 
军上将索马里茲能够自由进人波罗的海护送商船。这是最主要 
的事。 

在颁布柏林敕令的前夕，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大工业已经成 
为英国经济的命豚，因此任何打击这些大工业的危机都必然使英 
国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大工业大都依靠同欧洲和美 
国进行贸易来推销产品，幷且在某些情况 T 还靠那里供给原料，所 
以在封锁的威胁下，尤其是如果在封锁的同时美国又停止对英贸 
易，这些大工业就会遭到报害。还必须指出的是，英国的海军装备 
和粮食供应都依赖北欧，英国的银行结构和支付平衡也不稳固。但 
是我们不能忽视英国经济的雄厚实力和灵活性。技术上的进步和 
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都使英国大大地超过法国。1801年，大不列 
颠的人口为一千零九十四万三千人，1811年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九 
万七千人，人口的实际变动促进了整个经济的上升，特別是为 I :业 
保证了不断扩大的国內市场和大量廉价劳动力。英国的农业从技 
术上讲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虽然土地革命打乱了传统的农 
村社会，但是它使一个迅速增长的人口只有一小部分食品需要依 
赖进口。统治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寡头集团对自己的命运信心百 
倍，表现出几乎不可动搖的必胜信念。中产阶级中实力最强的那 
部分人，即伦敦和各大港口的银行家和商人，长期以来和贵族有着 
牢固的联系，他们和贵族一样猛烈地反对威胁着他们的商业利益 



和殖民利益的法国。至于工业家，社会地位一般都很低微，他们的 
政治作用还非常微弱。最害怕封锁的是工人，封锁会给他们带来 
失业和物价昂贵，从而使他们本已贫苦的生活更为恶化。但是正 
如人们所强调指出的，经过1799年和1800年“结社条例”的进一 
步强化之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唯有一场持久的严重 
危机才有点可能激起中产阶级反对寡头统治幷促使无产阶级起来 
造反。 

托利党政府不但沒有被柏林敕令所吓倒，反而靠牺牲中立国， 

加强了英国封锁的商业性质。长期以来，一些重要人士坚决主张 
引用各项航海条例采取措施来反对中立国航运。1802年从英国 
各港口开出的船舶中悬挂中立国国旗的是百分之二十八，而 1S07 
年则是百分之四十四；英国造船业主和船主们因此忿忿不平。美 
国的贸易空前兴旺：1807年，他们输出额达到一亿零八百万美元， 
其中将近六千万是殖民地的产品，而且有一部分是来自英国的敌 
国的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主埋怨糖价下跌 。辉格 党人幷 
沒有热心地听取这些怨言。1807年1月7日，他们只限于把“1756 
年规则”扩大到在英国船受排斥的敌方港口间的沿海贸易。2 
月份起，珀西瓦尔建议强迫同法国进行贸易的中立国船舶必须途 
经一个英国港口，因为国家的荣誉要求采取一些报复措施。珀西 
瓦尔一上台马上就付诸实施。在再度禁止与敌国的任何贸易时，人 
们幷不隐讳，特许证硕发制度将不会有丝毫修正，这种制度允许英 
国商人为了国內贸易的利益，可以违反此项禁令。人们也不隐讳， 
这是针对中立国的，目的在于“把全世界的贸易从属于英国海运256 
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根据1807年11月11 日、 15 日、 25日和12 
月18日的“枢密院令”，任何开往敌方或从敌方开来之中立国船舶 
均须在一指定英国港口卸货，在该港口缴纳关稅(税额也趁机显著 
提高了），幷领取特 许证。 此外，还禁止向法国运输某些商品，如金 



鸡纳和棉花等。至少在理论 Jl， 还是象以往一样，仍然允许中立国 
把敌国殖民地的产品直接运往本国，甚至可将产地的谷物和原料 
输往在拿破仑控制下的各港口。除了这些例外，海上贸易似已将 
为英国垄断。英国人向中立国货物抽税，为的是要阻挠中立国运 
输外国殖民地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竞爭减低了英国殖民者的利润； 
如果英国人不需要中立国的航运，就可以用拒绝发给特许证的办 
法来中断它们的航运 3 这一点正是英国船主和种植园主所期 
望的。 

这些措施与坎宁的战绩同样地使英国人为之振奋。英国人毫 
无爭议地就接受了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负担，以便使政府能够采 
取措施单枪匹马地与各国爭斗，因为政府已预见到英国不久将陷 
于孤立。政府增加了捐税，卡斯尔雷着手加强了辉格党人曾有所 
忽视的军队。1806年4月13日，溫德姆曾经撤销了皮特的法案， 
中止了国民军的抽签选征办法，恢复正常的征兵制而放弃了从国 
民军中招募正规军的办法，幷且表示了对志愿兵有反感。终身兵 
役制废除了，代之以为期七至十二年的雇佣兵制。卡斯尔雷则恢 
复了柚签选征国民军的办法鼓励志愿兵，但是他把志愿兵改编为 
由政府控制的一支地方国民军。特別是他恢复了皮特补充正规部 
队的 制度： 他从国民军里柚调出二万一千人作为正规军。1807年 
和1808年招募了四万五千名新兵，而当时军队仅仅损失了一万 
五千人。1809年初，他在大不列颠已建立起二十万军队，其中三 
万可作为远征大陆之用。就这样，他通过一些远较高明的手段重 
新实行了皮特的政策。不过，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1807年起， 
直接税的收入从1804年的三百万镑和1806年的六百万镑上升为 
257 一千万镑，支出从1804年的七千六百万镑和1806年的一亿零六 
百万镑增为1808年的一亿二千万镑。由于1807年和1308年 
的出口显著减少，负担就显得愈加沉重。然而，面包仍是便宜的。英 
8 



国坚定沉着地 tl 睹大陆与拿破仑结盟，但它深信这不会持续很久。 


二、把英国人关在门外的欧洲 
(1807— 1808年5 

1807年7月27日，拿破仑回到巴黎。人们‘他为“大帝”，就 
象以前缔结奈梅根的和约 ® 之后称路易十四为“大王”一样。8月 
15日，拿破仑为庆祝凯旋和欢迎“大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大家都以为大陆的和平已有了保障，普遍的 
和平也将在短期內接踵而来。拿破企自己说过•.“提尔西特的成就 
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因此，这些庆祝活动是眞正得到人民支持 
的，而拿破企此时又成了一位民族领袖。8月18日，威斯特法利 
亚王国正式成立。不久，庆贺了热罗姆和符腾堡的公主卡塔琳娜 
的婚礼。接着，9月和10月，拿破仑在枫丹白露设朝听政。如同从 
奥斯特里茨凯旋归来时那样，他又重新投入了行政工作。正是在 
1807年，他淸洗了司法 人员； 在1808年设立了大学。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愈来愈明显地对个人专制和贵族深感兴 
趣。1807年8月19日，他取消了保民院。早在9日，他通过授予 
塔列朗“副大选侯”的称号，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外交 大臣时 职务。 
他责备塔列朗贪财纳贿，实陈上大槪是不能原谅塔列朗曾审愼地 
表示过异议。1805年10月，塔列朗擅自建议宽待奥地利，他想牺 
牲土耳其来抚慰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两地遭到损失的奧地利，这个 
政策以后经常受到称颂，但是这只不过是个空想的政策而已，因为 
奧地利即使接受了给予它的东西，也不会忘记它深感遗慽的事情。 


①奈梅根在荷兰， 1678— 1679年路易十四在该地先后与荷兰、西班牙、神圣罗马 
帝国及瑞典签汀和约，结束从1672年开始的战争。奈梅根和约扩大了法国领土，树 
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 译者 



在华沙，塔列朗表现出鄙视波兰人。弗里德兰战役之后，他向获胜 
的拿破企祝贺时说他对这次胜利感到高兴，因为他深信这将是最 
后的胜利。拿破仑再也不能容忍一个如此富有独立性的部属，便 
258把他撤換了，代之以只是一个好雇员的尙 帕尼； 然而不幸的是拿破 
企仍要不断地向前任大臣咨询事务。同时他还继续组织新贵族阶 
层：他 向军事长官分发了一千一百万年金，恢复了贵族长子世袭财 
产①，最后于1808年组成了整个的帝国贵族。 

与此同时，他对外国的态度更为强硬。1807年10月，他在枫 
丹白露同来自伊特鲁利亚、不来梅及葡萄牙的使者之间爭执频繁。 
他说•.“如果葡萄牙不按我的意图办事，从现在起两个月里，布拉千 
萨家族就別再在欧洲统治。”这是多余的威胁，因为实际上他主意 
已定，但是他愈来愈不能克制自己。梅特涅写道：“拿破企不仅不 
再承认任何界线，而且完全撕掉了假面具。”尙帕尼自己承认 :“和 
俄国取得一致后，他就谁都不怕了。”现在世界就象一副钢琴的键 
盘，拿破企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弹奏他的幻想曲。 

法俄联盟起初尙符所望。事实上亚历山大幷不急于和英国决 
裂，他让布德贝格接见了威尔逊这位充当中间人的业余外交家。坎 
宁沒有肯定地拒绝调停，他相信沙皇与法国结盟只不过是为了摆 
脫危局。实际上，亚历山大是想保护留在地中海的、由西尼亚文统 
率的舰队，幷害怕喀琅施塔得遭到突然袭击。哥本哈根被炮轰后 
中止了这场对话，结果布德贝格让位给鲁缅佐夫，俄国于10月31 
日对英宣战。普鲁士不得不效仿俄国，于12月1日宣战，另一方 
面却秘密地向英国道歉，幷让它的大使雅各比和坎宁协商，以便通 
过中间人弗朗索瓦 • 德 • 伊韦尔努瓦来维持两国间的联系。至于 

①贵族 K 子世袭财产 （ majorat ) 原是旧制度下封建贵族的不动产继承制度，随 
受封称号而设，随继承封号而继承，不得出让。资产阶级革命深入展开后，国民公会为 
了削弱和分散封建贵族的财富力&，在1792年11月14日废除此制，1804年 《 民法典》 
也予以禁止。拿破仑于1806年8月14日恢复此制，这是明显的倒退行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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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虽然拿破仑对 它在最 近一次战爭中的表现还肯屈尊表示 
满意，但是这次他不再向奥地利提出结盟了，而且他于10月16曰 
催迫奧地利履约公开宣布反对英国。驻伦敦的施塔伦贝格和驻彼 
得堡的默费尔特都极力反对，但已无效。维也纳曾为提尔西特这一 
非常事件惊恐不安，现在揣测是否戕法有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奥 
国是希望参加瓜分的。梅特涅从巴黎公开表示赞同施塔迪翁的意 
见，幷拟出了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到后来他出任大臣才予以实施： 

此时別无他法，只有等待“欧洲能够结束这种基本上不安定的状 259 
态的日子到来，因为这种状态违反自然，违反文明。” 1808年1月 
1日，施塔伦贝格根据一个紧急命佘不得不向坎宁递交一份不受 
欢迎的照会，于是奧地利就跟着对英宣战，不过暗中还是表示遗 
慽。10月30日，丹麦巳经与法国结盟。瑞典尙在坚持，但是斯特 
拉尔松 和呂根 岛已经失陷；1808年1月16日，亚历山大对瑞典发 
出最后通牒，2月21 口入侵芬兰，同时丹麦也对瑞典开战。 

在拿破仑方面，1807年11月16日他已出发前往米兰和威 
尼斯去安排意大利的事务。他对伊特鲁利亚王后的行为表示不 
满，伊特鲁利亚王后从1803年路易一世死后一直摄政，同她的丈 
夫一样，她完全听从教会，赋于教会完全 fl 由。她宣布僧侶的财产 
为不可让与的财产，幷把对出版物的检查权袭托给主教，另一方 
面，对英国的走私活动她却眼开眼闭。拿破企在取得西班牙同意 
后，便废黜了伊特鲁利亚王后，但给她保留了葡萄牙北部。拿破仑 
把托斯卡纳幷入帝国，幷于1808年5月24日建立总督府，作为大 
公国赐封给他的妹妹埃利茲。同时，拿破仑合幷了巴马和皮亚琴 
察 3 他试图通过欧仁制服教皇，但沒 有用； 1807年11月，他占领 
了马尔凯，1808年4月2日又把马尔凯幷入意大利王国。2月2 
曰，米奧利斯进入罗马。因为土耳其仍是朋友，而朱诺在1807年 
n n 30日又拿下了里斯本，大陆的联合就似乎即将完 



封锁随着本身的进展而变成一个很有威胁性的现实。直到战 
爭结束，柏林敕令的重要意义沒有改变。在德意志，特別是在汉撒同 
盟的各城市，对英国货物的沒收均先于柏林敕令。由于急需金钱， 
拿破仑征收罚款后就发还这些被沒收的英国货物，这些货物还是 
回到流通领域，以致截获英国货物变成为财政上一种权宜之计。在 
法国军队推进到波兰时，走私活动猖獄起来，荷尔斯泰因，主要是 
通宁港①，已取代汉堡而成为英国的仓库；大家很快就知道:，利用 
金钱可以得到许多法国人，包括军官、领事，甚至海关人员的通融。 
布尔里埃纳和布律纳在汉堡做出了最恶劣的榜样。另一方面，法 
260 国的实业家看到封锁变成了战爭武器，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打起仗 
来就对他们关闭了德意志，波兰和俄国，幷且当时工业危机又很严 
重；为了从事进出口贸易便利起见，他们希望继续给予中立国的船 
舶以一切自由。柏林敕令宣布，如果中立国船舶“直接”来自英国 
或英国的殖民地就不再予以“接待”。但是它们可以提出证明只在 
英国停泊了一下，这样，它们就不受被沒收的威胁，而可以象以往 
一样安全地来到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柏林敕令便失去了任何意 
义。柏林敕令模棱两可的条文证明，拿破企颁布这个敕令时还在 
国民生产的_求和战爭的需要两者之间犹豫不决。这种迟疑不定 
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为了使美国人不受损害，他对他们保证大 
陆封锁对公海无效；还在1807年8月26日，丹麦人就获准不必遵 
守柏林敕令。7日，拿破企曾考虑过是否可以向中立国发放特许 
证，使其与以往一样在法国各 n 岸进行贸易，条件是要再输出与其 
输入等値的物资。这种在1809年又采用的办法再次强调封锁政 
策的重商主义性质。 

尽管提尔西特联盟显示出它的影响，事物却向相反方向演变。 

①通宁港在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州西 海岸。 —— 

译者 



原来的计划被抛弃了。枫丹白露敕令 （1807 年 10 月 13 日）和 11 
月 23 日曾重新规定条款的第一道米兰敕令补充了柏林敕令。米 
兰敕令宣布殖民地产品和大批商品从性质上讲都是英国货，除非 
出示原产地的证明，尤为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任何船舶只要曾在 
英国靠岸就必须连同全部货物一律加以沒收。英国的多次枢密院 
令使中立国更屈从于英国的利益，这就使拿破仑决定采取最后的 
步骤。根据 1807 年 12 月 17 日的第二道米兰敕令，任何中立国船 
舶只要屈从于英国人的要求就被认为是“剝夺了国籍”而变为英国 
的财产，因此，不仅在各港口，而且在公海上该中立国船舶即成为 
合法的捕获品。这样就 又回到 H 98 年的 形势。 电于中立国船舶 
无法逃过英国人，所以帝国对它们就等于是关闭的。封锁又从商业 
性质变成战爭性质。因为大陆和法国结盟，所以封锁不是沒有效 
果的。军队巳经派到德意志，沒收英国货物的工作委托给海关人 
员，幷授权他们在必要时可请求出动武装部队。奥地利封闭了亚 
得里亚海。虽然波罗的海仍属开放，但是除了瑞典之外，只能进行261 
走私活动。英国的出口大大地咸少了。海关课税値从1806年的 
三千三百五十万下降到1808年的三千零四十万，申报値则从四千 
零八十万下降到三千五百二十万。这一成功在拿破企的精神上起 
了巨大的作用，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要使封锁更趋完善的欲望推动 
他去吞幷更多的领土，最后到 Mil 年，拿破仑就成了征服思想的 
化身。 

大陆和平有了保障以后，拿破仑又想重新发动海战。在意大 
利，他命令约瑟夫准备攻打西西里，命令冈托姆离开土伦前往配合 
作战，不过首先要为爱奧尼亚群岛朴充给养，法国人在 1807 年 8 月 
同时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和科托尔。雷尼埃把英国人驱逐出勒 
佐；至于冈托姆，他只完成了任务的第二部分。命令接二连三地发 
给了德克雷。到处都在进行海军建 设：到 1808 年 5 月 28 日，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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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知道不久便可以率领七十七艘法国船，五十四艘外国船和三十 
万集结在特塞尔岛至塔兰托沿岸的军队。他说 ：“我 看这简直象是 
在下棋，不必要求太多的运气，也不必要求我们的海军作战非常灵 
活，这盘棋就能使我们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来不及对英国在 
海上或对其本土重新施加威胁，因为大陆联合甚至在完全组成之 
前就已开始瓦解。 

首先是对东方的形势估计错误。从拿破仑和俄国结盟的时候 
起，拿破企的政策在东方就每况愈下，因为土耳其和波斯靠拢拿破 
仑只不过是为了对付俄国而玩的把戏。穆斯塔法四世同意法国的 
调停后，1807年8月24日吉耶米诺安排了斯洛博齐亚的停战协 
定；10月21日，亚历山大以各种借口拒绝停战，因为实际上他想 
保留多瑙河各公国，而苏丹则以为拿破仑是同意亚历山大的。然 
而欧洲暂时还沒有恢复战事；相反亚洲却继续在打仗，俄罗斯人 
在亚洲战胜了埃尔祖鲁姆的帕夏。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充分利用了 
这一点来扩大影响，以致拿破仑终于在1808年4月召回塞巴斯蒂 
亚尼。不久，土耳其又发生一些革命活动，使它完全疏远了拿破 
仑，因为“旗 f •”穆斯塔法计划使苏丹塞利姆 复辟； 穆斯塔法四世从 
容不迫地害死了塞利姆，接着于1808年7月28日他自己也被推 
262翻，其弟马赫默德二世因而得以登上乇 位； 11月，土耳其近卫军歩 
兵再次兵变幷杀害了 “旗手”穆斯塔法；马赫默德在派人绞死穆斯 
塔法之后，就成为奥斯曼王朝的最后一个 代表： 正由于这个原故， 
他才得以幸免于难。1809年1月5日，马赫默德与英国媾和。 

在波斯，事态的进展也是如此。加尔达內在那里设法安排了 
停战，而法布维埃上校开始组织一支军队。在这黾，亚历山大又拒 
绝放弃他所征服的领土，而且不久便围闲了埃 里溫。 波斯王背离 
了法国，马尔科姆又在德黑兰出现。此外，沙皇的态度意欲別人止 
他在东方放 手干； 这是严重的征兆，因为拿破念早已决定寸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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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然而，这还不是®糟糕的事。拿破仑早已有心将伊比利亚乍 
&幷入“大帝国”，而伊比利亚半岛却对“大帝国”进行了意想不到 
的抵抗，这种抵抗造成的无穷后患使提尔西特的成就完全破产。 


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件 
(1807— 1808年） 

从执政府以来，拿破仑就窺何荇葡萄牙。葡萄牙的贸易几 
乎全部都是和英国人进行的；英国人在葡萄牙控制了工商业，幷投 
入了大量资本，尤其是在葡萄园方面；这是一个走私基地和英 ra 舰 
队的据点；这个国家如果和英国断绝关系就不能生存，因为它的收 
入屮三分之一以上来向关税，而且它进口的麦子要从海上运来。 
总之，正如英帝国主义所认为，这是一个眞正的英国殖民地，收益 
可观且又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在提尔西特时，拿破仑就已经 
决定征服葡萄牙。一回到巴黎，他就在7月29日下令在波尔多组 
织一支远征军。达劳若拒绝逮捕英国人和沒收其财产；他只答应 
封闭葡萄牙的各港口幷对英宣战，打算就这样装模作样应付。坎 
宁拒绝参加这出喜剧，接着法国和葡萄牙便决裂了。10月12 
拿破仑命令朱诺带兵出发。 

但是必须穿过西班牙才能到达葡萄牙；因此，有关葡萄牙的计 
划一开始便和拿破企对西班牙的政策交织在一起。1805年，戈多263 
伊曾暗示过想要从葡萄牙分割一个公国，而且在1806年5月24 
a 用书面提出了这个要求。毎一次，战爭都中断了谈判，戈多伊感 
到很失望，以至对与法国结盟感到厌恶。1806年6月27 U ，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丢失似乎成为丢失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前奏，因此在 
西班牙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导致戈多伊向英国提出媾和，而英国则 
要求戈多伊加入反法同盟，就象普鲁士人和戡国人也向他建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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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戈多伊迟疑不决。虽然他并沒有象有人指责过的那样，同 
普鲁士有了默契；1806年 U) 月5日他向西班牙人发表公吿，号召 
武装起来；这个公吿具有双重含义，拿破仑佯作相信这是来协助他 
的，但他当然不会忘却达个公吿。在耶拿战役之后，戈多伊急忙和 
俄国断绝关系，1807年2月19日他加入大陆封锁，派遣拉 • 罗曼 
纳侯爵到德意志去，拉 • 罗曼纳侯爵于8月初率领八千人的军队 
到达汉堡，而戈多伊终于热心地接受了对葡萄牙的作战计划。根 
据1807年10月27日的枫丹白露条约，葡萄牙王国分成三个部 
分 :北部 给伊特鲁利亚王后，南部给戈多伊，拿破企保留着中部包 
括里斯本，这或者是由于拿破企想把里斯本这个港口一直占领到 
恢复和平为止，或者是由于他把里斯本纳入他有关西班牙的计 
划里。 

拿破企认为西班牙政府腐败无能，同时又沒有全部得到他以 
为西班牙能够提供的一切，所以他长期以来就认为有必要“革新” 
西班牙，这种看法在他的左右亲信中极为普遍，以缪拉为首，要求 
此项任务者不乏其人，他们希望在西班牙找到一株比葡萄牙更多 
油水的“搖钱树”。塔列朗也竭力赞同采取激进的措施。然而，夺 
取西班牙幷非当务之急，因为西班牙已经归入大陆体系；无庸置 
疑，拿破企新近取得的胜利再次加强了他追求权力的决心，促使他 
突然地采取行动。然而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我们只能进行揣测 
而巳。拿破企似乎曾在两种解决方案中搖摆不定。现在我们就通 
过假设来回顾一下这两种方案。 

的确，西班牙王室內部的分裂助了拿破仑一臂之力。从他签 
订枫丹白露条约之时起，他就已在幕后操纵一个隐约可见第一种 
解决方案的密谋。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仍是戈多伊的敌人，他怀疑 
264 戈多伊想在査理四世死后篡夺王位;他的两个朋友，英范塔多公爵 
和他以前的师傅埃斯魁基斯神甫计划使他和一位 法国郡 主结婚， 
16 



以确保拿破企的支持。拿破企的大使，一个博阿尔內家的人，大槪 
看到如果把约瑟芬的一位堂妹捧上西班牙王位就有可能扩大他自 
己家族的势力。于是他自行与埃斯魁基斯建立联系。尙帕尼得到 
消息，显然是根据他 主子的 命令，要求费迪南写信正式求婚，费迪 
南于10月11日把信交给尙帕尼。在拿破企的保护下，费迪南可能 
变为他的工具，也许不得不割让直至埃布罗河的各省以換取里斯 
本；不论怎样，1808年2月29 [丨，西班牙的使者伊斯基耶多在他 
制订 的计划中谈到了合幷的可能性。 

然而，朱诺此时正用强行军的方式在艰险的道路上和恶劣的 
气候中前进；象惯常那样，他们出发时不带粮草，也不带 辎重； 西班 
牙本该提供一切，但是给得极少。这样，一路上队伍就不断有掉队 
的。幸亏葡萄牙对朱诺的军队毫无抵抗，幷且有三支西班牙纵队 
分別沿着杜罗河，在塔霍河以南和阿尔加夫斯省也侵入了葡萄牙。 
10月22日，葡萄牙摄政王与英国人缔结了一个协议，授权英国人 
占领马德拉群岛幷解决葡萄牙王室去巴西的交通问题。英国各仓 
库的大量物资都装上了船；停泊在里斯本由西尼亚文统率的俄国 
舰队被押送英国，11月29日葡萄牙宮廷的人员便扬帆而去。30 
曰，朱诺进入里斯本 e 他强迫葡萄牙交出一亿法郞的赔款，幷且将 
葡萄牙所剩下的八、九千人的军队送往法国。朱诺的处境极为危 
险，这给予拿破企很好的借口逐步占领西班牙。10月12日，他已 
下令组织一个新的军团。11月，杜邦带领这个军团占领旧卡斯蒂 
利亚，翌年1月，交给蒙塞带领的另一个军团随着杜邦到达布尔戈 
斯；然后，穆东又组织了第三个军团。 

此时已有可能采用第二种方案来解决西班牙问题。10月底， 
戈多伊已经发现幷揭露了费迪南的阴谋，便逮捕了费迪南。戈多伊 
向拿破仑表示不满，拿破企大叫大骂起来，幷厚颜无耻地杏认曾和 
费迪南有过任何同谋。査理四世和戈多伊害怕了，终于让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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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了费迪南，而费迪南的朋友们在释放后被放逐出国；但是，从 
此拿破仓似乎已经认为这个內定的继承人可能会被宣布无力统治 
西班牙。1 2月2日，拿破仑在威尼斯向约瑟夫提及西班牙的王位 
265 问题，尽管他请呂西安将其女夏洛特送到巴黎，也沒有任何迹象证 
明他要把她嫁给费迪南；1月12日，他下令就埃斯戈利亚尔宮的 
阴谋和费辿南的丑恶行径撰写一些小册子，但事实上他从来沒冇 
下令散发这些小册子。这段时间里，拿破仑的队伍仍在继续前进。 
2 J ] ，法军拿下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提安。现在，辿埃斯梅指挥着 
一支东比利牛斯山军团深入到卡塔卢尼亚，夺取了该地区的巴塞 
罗那和菲盖拉斯。3月初，贝西埃尔来布尔戈斯担任指挥，而缪拉 
被任命为法国在西班牙军队统帅，幵始向马德里进军，23 口进 
入马徳里。 

3月份，拿破企似乎重新倾向于第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西班 
牙的一连串事件又一次解决了这个爭论。戈多伊惴惴不安，他 
已把在葡萄牙塔霍河以南作战的军团召回到安达卢西亚；法国人 
的进军引起人心惶惶，有人认为戈多伊这个宠臣有意随王室前往 
加的斯，而后坐船去美洲。在1808年3月17 口到18曰的夜间， 
阿兰胡埃斯发生了暴动；军队反叛了；戈多伊被捕下狱；19 口，国 
王退位。拿破仑于26日获悉这次暴动，于是立即决定出发前往巴 
荣纳。27 口，他得悉查理四世退位，而在他的心目中，西班牙王位 
已吿虛悬；同 H ，他把西班牙王位许给路易，这是我们对拿破金的 
意图所掌握的第一个肯定的迹象。拿破企于4月2日离开巴黎， 
15日到达巴荣纳。 

然而，查理四世曾向缪拉诉说人们对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令破 
企便邀请査理四世前往会面。同时拿破企也下令把费迪南送来， 
费迪南不敢违抗。5月2日，王族动身前往法国，这激起了马德里 
反对法国人的暴动。缪拉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而拿破仑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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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妙的预兆却毫不介意。他 说：“ 西班牙人和其它民族•样，他 
们将非 常乐意 接受帝国宪法。”查理四世向他的儿子索回了王位， 
然后于5月5日交给拿 破仑； 惊慌失措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投降 
了，整个王室被送往瓦朗塞的塔列朗的城堡。路易和热罗姆都拒 
绝了西班牙的王冠之后，拿破企武断地把它授予约瑟夫，而那不勒 
斯王国则转给缪拉，缪拉深感失望。缪拉曾转达过几个自由主义 
者希望实行一部宪法的心愿。皇帝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而主要关 
注于行政改革；然而他还是让步了。从6月15日到7月7日，在 
巴荣纳召开由经过挑选幷分成三类选举人选出的“政务会”① ，一 
百五十个成员中只有九十一人应召而至。西班牙接受了一部类似 
各附庸国的宪法；不过，在西班牙不得不放弃使这个国家世俗化的266 
打算 :唯 有天主教仍是合法的宗教，而异端裁判所也沒有被取缔。 
此外还要设法对付公共舆论：沒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班牙已沦为附 
庸国，西班牙的捐税也沒有增加。7月20 日， 约瑟夫隆重地进入 
马德里，可是他在那里只逗留了十 - 天。他的王国早已造反了。 

四、西班牙起义 （1808 年） 

两班牙又出现了那不勒斯反叛的某些 因素； 然而查理四 肚的 
臣民中忠于王朝的思想较之那不勒斯更为强烈，虽然地方主义的 267 
传统依然比法国更甚，他们幷不缺乏民族精神。不过在人民中间， 

民族精神同对外国的仇恨和宗教的狂热似乎还沒有分开，这种对 
外国的仇恨和宗教的狂热曾由于同摩尔人的斗爭而根深蒂固，③ 

0) 音译“ 洪达' —— 译奔 

⑤摩尔人指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北非的柏伯尔人，他们在八至十三世纪 
曾统治西班牙大部地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为了抗拒伊斯兰教的统治，进行了长 
期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初在用残暴手段迫害摩尔人后，才解决了摩尔人的问题。一 - 
译者 • • 


19 



由于地形起伏和落后的经济而得以发展，再由于僧侶使西班牙的 
知识界不能接触到欧洲的思想而被保持下来。当时，排外思想主 
要转向异端的英国人，並反对法国人，法国人曾一度长期与它为 
敌，而后又成为麻烦的盟*:，从1789年起又被谴责为魔鬼的代理 
人。然而耍使这种排外思想推动各阶级民众揭竿而起，就必须出 
现大量外国人，他们的出现也必须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显著的灾难； 
在这方面，法国人的入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是起义却主要是 
在法国人沒有入侵的省份如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 
亚等地开始的。这样就必须向人民说明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幷 
号召他们武装起来：这不是各地当局，而是贵族和僧侶努力的结 
果，一般地说各地当局是对法军屈从的，或者持保留态度。 

贵族具有比平民更高昂狂热的民族情绪。贵族作为一个阶级 
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他们又鄙视戈多伊，目之为品德不修的暴发 
戶，所以他们高兴地抓住机会重获政权。他们提防法国人可能提出 
的改革；某些人还梦想建立英国式的君主政体；他们之中沒有人愿 
放弃社会优越地位。如果当时资产阶级实力强大幷获得了新思想 
的话，那么这个运动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然而除了在加的斯以 
外，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很薄弱，而且文化很低。除了沿海各省 
和卡塔卢尼亚具有民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外，西班牙仍然是一个 
贵族大地产所有制的国家，这里大贵族只要发出一个信号就可以 
把受奴役的农民动员起来。此外，西班牙人把他们国家的一切灾难 
都归咎于戈多伊；正是这点使费迪南在一个短时期內深得民心。 

268如果拿破仓当时以他为幌子赶走戈多伊的话，那么他只会遇到很 
少的抵抗；但是当侵略者被说成是那位民愤很大的大臣的同谋者 
时，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域市里的老百姓和农民一道带动起来。 
値得注意的是起 义首先 指向西班牙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其中好 
几个 人遭到 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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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僧侶，拿破企认为他们是主要的角色。 他说: “这是一次修 
道士的叛乱。”人们却否认了这一点，因为有一定数量的主教和神 
南如波旁红衣主教，即托莱多大主教等参加了巴荣纳“政务会”，或 
者至少在形式上服从约瑟夫。可是高级僧侶中有几个例外是说明 
不了什么的。西班牙有六万个世俗僧侶，十万个正规僧侶3因此， 
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教长，通过和人民接触向人民进行了说教鼓 
动的。如同旺代和其它地方一样，传教和忏悔室引起了表现为各 
种各样奇迹的极度的宗教狂热；一想到眼看国家要被世俗化和拿 
破仑同教皇决裂，僧侶的愤激就很容易解释。然而某些迹象使人设 
想至少有些教长是领导了这次宣传活动的，幷早就考虑到组织抵 
抗的计划。1808年6月30日，红衣主教德斯品-达思托，即塞维 
利亚的前大主教从罗马写信给格拉纳达的大主 教说： “您很淸楚， 
我们不应该承认一个象所有陂拿巴家族和法兰西民族那样的异教 
的、路德派的共济会会员为国王。”他预见到自己可能会被迫离开 
那座圣城，接着又写道•.“我将设法回到西班牙以便执行我们的计 
划。”这个计划是什 么呢？ 当我们看到该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塞维 
利亚的副主教、桑坦德的主教在起义的“政务会”中扮演了主要角 
色的时候，当我们证实了有-些通吿送给各主教幷嘱咐他们广为 
散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揣测到这个计划是什么。有几份通告被截 
获 f : ' 

“一他们成了西班牙的主人，他们就会引进形形色色的宗教以便废除 
眞正的宗教 …… 他们将强迫你们所有的人当兵，以便实现他们征服欧洲和全 
世界的计划……武装起来吧！……以上帝的名义，以上帝白璧无瑕的圣母的 
名义，以圣母的崇髙的丈夫，天父圣若瑟的名义前进吧，胜利必定属于你们， 


起义幷沒有立即爆发，从査理四世出国到开始起义历时将近 
一个月。起义在奧维亚多开始，那里由于圣克鲁斯侯爵的策划，阿 
斯图里亚斯的等级议会向拿破念宣战。6月6日，塞维利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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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也向拿破企宣战。这就象一连串的炸药一样地接连爆炸了。 
起义往往都伴随有谋杀和抢劫；在巴伦西亚，司教会员卡尔沃指挥 
屠杀了三百三十八个法军。不久便成立了十七个起义的“政务会”， 
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南部和阿拉贡。这些“政务会”毫无经验，內则 
个人之间爭权夺利，力量削弱，外则彼此闹独立性，互不相服;乌合 
之众沒有任何军事价値，而在拥有民兵的各省如阿斯图里亚斯和 
卡塔卢尼亚，居民远非一致响应号召，尤其是不愿屈从去从事正规 
战爭。有两个理由也使起义令人恐惧。第一，与葡萄牙相反，西班 
牙掌握着一支重要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集中在加利西亚和安达 
卢西亚；因此这两个省便占居优势；加利西亚的“政务会”使阿斯图 
里亚斯的“政务会”，尤其是使莱昂的“政务会”和旧卡斯蒂利亚的 
“政务会”从属于它自己；塞维利亚的“政务会”则以中央政权自居， 
称为“西班牙和印度①各地最高政务会”幷从6月15 口起着手夺 
取在加的斯的法国舰队。第二，坎宁避免重犯皮特在旺代犯过的 
错误，5月30日，阿斯图里亚斯的使者到达伦敦，而6月12日起， 
坎宁就答应给他们援助。他接待立即蜂涌而至的各地“政务 会”的 
代表确实不是那么 热情： 这是因为他不放心他们的地方主义，幷想 
引导他们组织起一个统-的权力机构 。 他知道西班牙人幷不乐意 
接受一支英国 军队； 但是他在葡萄牙可以自由行动，而朱诺因西班 
牙起义之故已与法国 隔绝。 坎宁就决定利用这一点，于是他派了 
一支远征军到葡萄牙，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这支队伍最后进军 
马 德里。 只是到这个时候，英国人通过特拉发加胜利所确保的制 
海权的意义才完全表现出来。这 就是： 英国人决定利用他们的制 
海权使战斗最终转移到大陆上，而只 有大陆 上的战斗才是决定胜 
负的。 


①“印度”此处指西属美洲各殖民地，因哥伦布最初发现美洲时，误以为是到了 
印度，故称该地为印度，旧名沿用仍称“印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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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年 6 月 1 日，法国军队拥有十一万七千人，直至8月15 
曰才又增加了四万四千人。耍征服西班牙，这支军队太少了；而且 
它远远不如留在德意志的“大军”，因为它是由“临时联队”仓猝组 270 
成的，也就是说一些新兵和拼湊起来的乌合 之众： 水手、巴黎的警 
卫兵，而主要是外国人，每括汉诺威人和其它的德意志人、瑞士人、 
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人第一次成为军队的重要部分。指挥也属 
第二流的，物质准备和通常一样几乎沒有，而西班牙又不能提供法 
军指望按惯例在当地获取的资源。此外，地理条件又不适合拿破 
企的战斗方法。然而这支军队如果适当集中，是不怕列阵战斗的； 
使这支军队败北的却是皇帝，因为他蔑视起义者，把兵力分散以便 
同时占领各省。 

法国人在西北部夺取了桑坦德、瓦利阿多里德和毕尔巴鄂。 

由布莱克指挥的三万人的加利西亚军队前往击退法国人； 7月14 
日这支军队在梅迪纳-德尔-里约塞科被贝西埃尔击溃。在阿拉 
贡,帕拉福斯这个虽然很有名却极平庸的领袖被赶到土德拉以外。 

而韦迪埃则围困了萨拉戈萨，8月初他击退了一次突围。但是迪 
埃斯梅在卡塔卢尼亚不得不从赫罗纳退兵，而后在巴塞罗那受到 
包围。此时蒙塞已到达巴伦西亚城下，但因无攻域装备只得退向 
塔霍河。战爭立刻具有一种极为残酷的性质；西班牙人拷打或是 
屠杀他们的俘虏；法国人怒不可遏，又饥肠辘辘，以焚烧村庄作为 
报复，幷且用剑把村民刺死。与后来揭示了这次冒险行动的严重 
性的历次惨畋相比，这些困难还算不了什么。 

杜邦被派往托莱多。根据皇帝的命令，他于5月24日仅仅带 
了一个师离开托莱多去占领加的斯。到达安达卢西亚之后，6月 
7日他在阿尔科勒亚强渡瓜达尔基维尔河，幷攻下了科尔多瓦，该 
城被冼劫一空。不久，杜邦知道卡斯塔尼奧斯率有三万正规军摆 
好阵势准备与他作战，幷至少有一万名起义者增援，就于19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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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安杜哈尔以等候增援部队 •， 韦代尔师穿过德斯佩尼亚-佩罗斯 
隘 n 幷驻兵拜兰以监守德斯佩尼亚-佩罗斯，接着，在戈贝尔师接 
防以后与杜邦会合。安杜哈尔离拜兰七法里路①，是一个不利的 
防御阵地；社邦冒着有受攻击和被包围的危险，但是他只考虑重 
新发动进攻，可能他是轻敌，幷且急于爭取大捷以博得元帅的节 
271杖，这根节杖他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本已应该拿到，但却被维克托得 
到了。 

卡斯塔尼奧斯指挥作战的手段机动 灵活： 他用佯攻拖住了杜 
邦，使雷丁推向了门吉瓦尔；戈贝尔战死，他的那个师向隘口败退。 
然而雷丁感到这太冒险因而重新渡河，韦代尔离开杜邦以后于7 
月17日重占拜兰。这样，本来沒有什么损失，但韦代尔又向隘口退 
却，而本该紧紧跟随着他的杜邦则将出发时间推迟到18日夜间。 
雷丁和科皮尼带领一万八千人得以重返拜兰，结果19日早晨杜邦 
率领九千多士兵试图强行通过，却未能成功，幷且负了伤，因而开 
始谈判。但是韦代尔听到炮声就折回来从背后打击敌人。他的上 
级由于已经作出保证所以拒绝重新开战，幷下令韦代尔停火。22 
日，杜邦签订了一个协定，包括韦代尔在內。韦代尔尽管已经撤 
离，但还是很软弱地前来交出他的部队。沒有发生投降之事，因为 
安达卢西亚的法国军队本应从海上遣送回国。杜邦这一决定的本 
身幷不比朱诺不久以后所采取的决定更应受谴责，而拿破仑也从 
来沒有为此责备过朱诺。但是塞维利亚的“政务会”拒绝承认这个 
协定，把那些不幸的俘虏软禁在卡夫雷拉岛上，幷且故意让他们饿 
死。皇帝对待他们的长官残酷无情，他象对维尔纳夫那样地对杜 
邦进行无以复加的凌辱，判处革职幷把他囚禁在监狱中直至1814 
年。有时人们又过分地为杜邦推卸责任;他的错误是无可否认的； 


® 古法里 （ lieue ) 的长度在各省各地略有出入，大致合四 公里。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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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拿破仑的轻举妄动也不能不说是这次败北的根源，如果杜邦 
不是在1814年出于报复而愤激地投向波旁王朝一方，而是庄严地 
为他的案件申辩的话，那么拿破仑使他所经受的遭遇必定会引起 
人们对他的同情。 

与此同时，朱诺眼看着葡萄牙人效仿他们的邻居起义了。波 
尔图的西班牙师返回加利西亚，法国人不得不集中在里斯本周围； 

他们仍然守住阿尔梅达和埃尔瓦什两个要塞，起义的队伍敌不过 
他们。就在这时候，阿瑟 • 韦尔斯利，即韦尔斯利侯爵的弟弟，未 
来的威灵顿勋爵于8月1日带领了一万三千人连同七千葡萄牙人 
在蒙得戈河口登陆。德拉博德试图把韦尔斯利阻截在罗里萨却沒 
有成功，8月21日朱诺只带九千五百人就决定在维米埃鲁向阿272 
瑟 • 韦尔斯利进攻，但是他也失败了。8月30日他与刚取得盟军 
指挥权的休 • 达尔林普尔爵士签订了辛特拉协定。根据这一协 
定，在葡萄牙的法国军队——计有二万五千多人^~■连同有亲法 
嫌疑的葡萄牙人都撤回法国。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样安排得到 
辩护，认为是有利的，因为法军不经过战斗就交出了里斯本，这样 
就能够向马德里进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因为朱诺的 
军团又回来投入了 1808年的战役。 

辛特拉不如拜兰那样引起议论纷纷，因为据说胜利是由一支 
正规军取得的。相反，杜邦之败北在欧洲轰动一时。人们由此得 
到证明•.法国人幷非是不可战胜的，这是对法国所有的敌人的一个 
鼓舞；而且人们忘记了战胜者也是正规军，而把这次事件当作人民 
起义的胜利来庆祝。自6月15日起，谢里登以曾长期赞同法国革 
命的辉格党人的名义，称颂西班牙的起义正是受法国人自己的正 
确原则所启示，法国人由于违反了这些原则，转而压迫別人，所以 
又眼看着这些原则反过来反对他们了。欧洲的贵族幷沒有受 骗：毫 
无疑问，西班牙起义是民间起义，因此使欧洲的贵族甚至疑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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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实上，西班牙起义在贵族和僧侶的鼓动和领导下旣保卫国 
家，也保卫了旧制度，幷且表明统治阶级能够如何利用爱国的感情 
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迄今为止，各国的贵族此时都还无从使他们 
的事业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就小心翼翼地不去戳穿这种暧昧状态， 
而热烈地欢迎这从天而降的援助。 .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打击，为了弥补损失和恢复他的威望，他 
决定把“大军”调到西班牙。从此，谁来约制普鲁士和奧地利呢？在 
提尔西特体系里，这个角色由沙皇扮演。提尔西特体系要经受考 
验了。 


五、法俄联盟的初期和 
埃尔富特会唔 (1808 年） 

亚历山大回到彼得堡时已经发现贵族群起反对与法国结盟。 
萨瓦里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由于他在当甘公爵事件中所扮演的 
角色，俄国贵族有所借口，纷纷享以闭门羹。贵族不愿和法国革命 
发生关系，幷害怕对英封锁会使他们的小麦和木料无法出口。科 
兰古于12月接替了萨瓦里，他以奢华的排场缓和了同贵族的关 
系，但是沒有消除他们的疑虑。俄国驻外大使都和贵族一个 想法： 
驻维也纳的拉祖莫夫斯基完全倾向于奥地利；阿洛佩尤斯驻柏林 
时曾完全倾向于普鲁士，而移驻伦敦时则又完全倾向于英国；派到 
巴黎的托尔斯泰伯爵被认为是法国死敌之一；他在巴黎组织间谍 
活动，策划叛卖活动，幷与梅特涅勾结合伙。梅特涅的社交活动与 
情场上的关系（他是波利娜和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情夫），使他 
成为一个宝贵的情报提供者。然而亚历山大似乎毫不动搖；他对 
萨瓦里和颜悅色，对科兰古更为和蔼；他的国內政策又变得自由化 
了。至少说起来好象法国的影响使他回到不久前他曾公开发表过 


26 



的那些计划上；自1805年以来，“密友委员会 x 已经四散，但是斯彼 
兰斯基得宠于沙皇，幷向他呈上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不过，如果 
说他热衷于对法联盟的话，那是因为他希望从中得到好处。托尔 
斯泰在巴黎竭力要求法国从普鲁士撤军，以便抜掉一个反对他的 
国家的军事基地；在彼得堡，鲁緬佐夫对拿破企颇怀好感，但是也 
很想保留多瑙河两公国。关于普鲁士，亚历山大幷非不感到悔恨， 
他为放弃了亚得里亚海因而削弱了他在东方的地位而感到遗慽。 
他听任他的代理人各自继续执行他们个人的政策。 

在原则上，已经确定法军应于1808年10月1日从普鲁士撤 
退。7月22日，拿破仑需要金钱，便责成达律尽快结算赔款。疗 
先必须计算各省所付的金额总数，也要计算征发的数 字：大 家-致 
同意减少四千四百万，而交付余额一亿五千四百万。事实上，普鲁 
士人付出的远不止 此数： 他们断言多交了五千万；拿破企只注意计 
算军需处正常的征收，拒绝把国王在波兰所拥有的抵押偾权收益 
约有四百多万盾计算在內。普鲁士将如何偿还这笔偾务 呢？ 它的 
预算已出现赤字；纸币票値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而且由于只能按 
市场价格兌換，故已听其自然发展；尼布尔在荷兰商谈借款沒有成 
功。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出售王室产业，这些产业是在仍留给弗 
里德里希-威廉的领地上，据说收入接近三百五十万盾。尽管达律 
再三反对 T 拿破企还是准备接受这份产业；但是这样就等于在普鲁 
士王国內创建一个法兰西国家，国王决定不下来。当10月1曰到 
来的时候，拿破仑声明暂时将继续收取普鲁士的赋税，11月7曰 
达律通知普鲁士必须缴付一亿，作为第一年的付款。随后事情就 
拖延了下来，因为俄国仍留在多瑙河两公国，从那时起拿破金宁愿 
把普鲁土留作抵押品。1808年1月，国王的弟弟威廉亲王来到巴 
黎提出结盟的建议，但以减少赔款和立即撤军为条件；亚历山大和 
托尔斯泰急忙支持威廉亲王；他们的干预遭到拒绝，因为俄 m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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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1807年7月12日的条约，又不能负担普鲁士的债额。到1808 
年8月，事情还是悬而未决。 

东方 问题更 要棘手得多。随着对弗里德兰战役的记忆逐渐淡 
薄，亚历山大深信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而一无所获；自从他和英国 
决裂以来，总自以为有权获得补偿。在拒绝了斯洛博齐亚停战协 
定之后， U 月18日他要求保有两公国。以为拿破金是如此来理解 
他们之间的联盟的，那是错看了拿破仑，何况拿破仑认为在法律上 
他的地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根据提尔西特条约，沙皇应该无条件 
地撤离两公国 ：这是 “木已成舟”的了。拿破企幷不拒绝在互有所得 
的基础上把两公国送给沙皇：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要占领西里 
西亚。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再次肢解普鲁士是不能考虑的，于是他 
275 感到失望。皇帝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为了赢得时间，他才写给亚历 
山大那封著名的1808年2月2日信件，幷暗示他瓜分土耳其帝国 
和穿过波斯与阿富汗远征印度的前景。亚历山大从中又看到了提 
尔西特的那种诱人的前景，于是从3月2日到12日，鲁緬佐夫和 
科兰古讨论了肢解土耳其的问题。俄国将向前推移，直到巴尔千半 
岛，奧地利将取得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而法国则获得埃及和叙利 
亚^伹是，当谈到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达成协 
议。如果俄国获得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科兰古就要求达达尼尔 
海峡。对此鲁缅佐夫加以反对，认为这是用一只手收回另一只手 
所送出的东西。最后他们把谈判记录送交拿破企； 5月31日拿破 
企向沙皇建议举行会晤，以便解决 * 切问题，亚历山大接受建议之 
后，还必须等候皇帝从巴荣纳回来。 

然而，俄国军队进驻芬兰后，在这方面对法国人的态度也不满 
意。贝尔纳多特、拉•罗曼纳和丹麦人完全能够轻易地在 斯堪尼 
亚登陆制服瑞典，但是他们却按兵不动。瑞典人再次进攻，由退了 
敌人，重占果特兰和阿兰群岛。加之， H 洛佩尤斯代坎宁转交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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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在沙皇的调停下和按“实际占有”的原则进行谈判的建 
议。拿破仑幷沒有回绝。这个试探虽然沒有下文，却产生了坎宁 
无疑想由此得到的效 果：亚 历山大怀疑其盟友想抛弃他，从此产生 
猜疑。 

到1808年7月，拿破企就已经从联盟中获得他预期的全部利 
益，而他则什么也沒有付出，也沒有要求条约规定以外的任何东 
西。 拜兰之败却使整个形势改变了。现在拿破仑需要亚历山大在 
“大军”不在德意志的时候来约制德意志各大国：他变得有求于人 
了。一夜之间，他给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给的东西，向沙皇宣吿他 
要撤离普鲁士幷决意把两公国放弃给他。亚历山大同意于9月27 
日在埃尔富特举行一次会晤；但是他根本不是抱着感激的心情来 
到埃尔富特，因为“大军”非离开普鲁士不可，否则就不能去西班 
牙。他很明白，他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提出他的条件。拿破仑 
现在对他所作的让步，原是他索取过的应得的东西，这旣不能消释 
旧怨，也不能成为承担新的义务的理由。此外，撤离普鲁士的问题 
是以一种完全不是他所愿望的方式解决的。拿破企保留了从 W 月 
1日起征收的租税，幷把总额定为一亿四千万；由于他需要流动资 276 
金以便远征西班牙，他接受了普鲁士商人们所签发的票据和以王 
室田产为担保，由各省抵押银行签发的抵押证券，他希望两者均能 
贴现。虽然他召回了军队，他还是在奧得河上保留了三个要塞，从 
而强制普鲁士负担新的地役①，普鲁士必须把其军队总数限制到 
四万二千人，幷与法国缔结反奥联盟。尙帕尼只是在拿出截获的 
信件后才使普鲁士在9月8日签订协定，从这些截获的信件中可 
以得出以下 结论： 已成为普鲁士政府首脑的施泰因正在准备侵犯 


①地役 ( servitude)， 即国家地役，指一个国家间意把领土一部分或全部，在一定 
范围內永远为另一个国家的某种 B 的或利益服务。普鲁士被迫同意在它领土上保留 
三个法国要塞，这是法国为军事目的而取得的地役。一一译者 



法国。 

9 月 27 日，拿破企首先到达埃尔富特。他带来了宫廷的全部 
随从人员，召集了他的附庸各邦君侯，因此对亚历山大的接待，场 
面十分豪华，幷令塔尔马在“满座帝王”之前进行演出；但是他的 
客人对如此光彩夺目的场面可能感到嫉妒甚于偸快，不管怎样，亚 
历山大幷沒有为之着迷。如果梅特涅的说法可信，那么塔列朗曾内 
夸他要亚历山大 注意： 俄国支持拿破仑反对奧地利幷促使他扩张 
势力，对俄国是无利可图的；相反，俄国应该遏制拿破氽，这样对法 
国对欧洲都有好处。 他说： “法国是文明的，但其君主却不足这 
样。”当皇帝向他的盟友试探要与其妹安娜女大公联姻时，塔列朗 
劝吿亚历山大支吾搪塞过去。此外，他还怂恿他的朋友科兰古在亚 
历山大面前充当两个君主的调停人。这样做法只能损害他己的 
君主。塔列朗的背叛是无容置疑的，他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报答；通 
过科兰古牵线，他的侄子同库尔兰公爵夫人的女儿，狄娜女公爵结 
了婚。但是，如果他讲了梅特涅后来所转述的那番话，那是他夸大 
自己的功劳，以便在奧地利人面前抬高自己的 地位： 因为亚历山大 
虽然在科兰古催促下向维也纳进行干预，要求施塔迪翁暫时停止 
奥地利的武装，但是他已经声明只是限于建议而已。拿破仑不仅 
准备让亚历山大合幷多瑙河两公国，而且还愿意在撤离华沙大公 
国问题上让步，但也未能改变沙皇的态度；沙皇拒绝威胁奧地利， 
事实上，梅特涅得到塔列朗提供的情报后，深信俄国不可能再被 
“轻易拉来”反对奧地利了。 

277 这一次还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拿破仑扮演了受骗者的角 

色。埃尔富特和提尔西特一样是权宜 之计： 只是为了爭取足够的 
时间以便战胜西班牙人，从而再把“大军”带回到多瑙河匕掌破企 
可以合理地相信，10月12 n 的协定保障了和平，一直维持到来尔 
夏天，他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同口，撤回到易北河以 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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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被改编了。达武单独留在德意志，带领两个军团组成了新 
的“来因军”。沙皇已经说服拿破念把普鲁士的偾务戚为一亿二千 
万，11月1日普鲁士就以商业票据的形式，每月忖四百万，偿还了 
五千万，余额用国家的证券交付，一面等待抵押银行的证券确定下 
来。鲁緬佐夫根据新签订的法俄协定前来长驻巴黎，试图和英国 
恢复讨论。这个计划必然失败，因为坎宁不能同意按“实际占有” 
的原则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给予拿破仑，除非拿破仑已经征服了 
它们。 


六、拿破仑在西班牙 
(1808 年 11月 一1809 年1月） 

I 

约瑟夫不管他弟弟再三命令他坚守布尔戈斯和土德拉，竟擅 
自退到埃布罗河以北；此外，尽管除了卡塔卢尼亚部队以外他只有 
六万五千人，他却把这些人分散在从比斯开省一直到阿拉贡各地。 
很快地他就自以为俨然是查理第五和腓力第二。①他署名“朕，国 
王”，幷且拒绝把金羊毛勋带授予贝西埃尔。拿破企又见到他时，说 
道 •. “他完全变成国王的模样了。”儒尔当于8月22日充任他的助 
手后，他开始制订战略方案，因为皇帝写信给他 说:“ 军队简直象是 
由驿站视察员指挥的一样。” 

西班牙人沒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形势。他们直到8月13曰才 
从巴伦西亚赶到马德里，卡斯塔尼奥斯于23曰才到达马德里，而 
且只带了一个师。这是因为各地的“政务会”旣很无能而又威信不 
高，他们 考虑的 首先是自己的领域，而II互相爭吵不休：加利西亚 


①杏理第五 （1516— 1556年在位）和他的儿子腓力第二 （1556— 1598年在位）是 
西班牙极盛时的国王，当时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是最大的殖民帝国。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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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了自治，而旧卡斯蒂利亚的将军奎斯塔 
不服它的领导。在塞维利亚，蒂利伯爵建议军队不要出安达卢西亚 
278境外作战，另外一些人建议用武力迫使格拉纳达的“政务会”服从 
于塞维利亚的“政务会”。觊觎摄政王位者大有 人在： 费迪南四世 
的一个儿子在那位已与正统王族和解了的奥尔良公爵陪同下，从 
西西里来到西班牙，英国人却拒绝让他登陆。根据木尔西亚“政务 
会”在弗洛里达-布兰卡推动下提出的建议，终于设立了一个中央 
“政务会”，由各省“政务会”代表共三十五名组成，大部分是贵族和 
神甫。9月25日，在阿兰胡埃斯召集的中央“政务会”陷入起草繁 
文缛节的议定书或有关政权结构的冗长的爭论中。霍韦兰诺斯周 
围的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用英国制度，而弗洛里达-布兰卡则坚持 
开明专制。随后成立了一个內阁；但是为了不触犯将军们起见，沒 
有委任总司令。由于将军们服从于只受一个委员会约束的陆军部 
长，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征兵问题沒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招兵 
最少的是受中央“政务会”直接管辖的地区，莱昂和旧卡斯蒂利亚； 
10月份还不到一万二千人。英国人已经运来十二万支枪，一船船 
的军需品以及现款五百万；一大部分物资却留在各港口沒有使用。 
在里斯本，达尔林普尔已经恢复由若奥亲王所任命的摄政会议，但 
是这个摄政会议几乎毫无作为。正规军已召集 起来： 不过到11月 
底，在三万二千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人领到枪支，幷且在1809年以 
前幷无一兵一卒参加战斗；“全民抗战”运动只有一些长矛作武器， 
只是到处进行骚扰。在葡萄牙，唯一有组织的武力是现在共有二 
万人的英国军队，由穆尔指挥。不过这支部队直到10月份才开始 
行动，而贝尔德也只是在这个月底才率领另一个有一万三千人的 
军团在拉科鲁尼阿登陆。 

当拿破仑于11月5日到达维多利亚的时候，他发现面前的西 
班牙军队分布于从比斯开省到萨拉戈斯之间，有两支 主力： 加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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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军队在布莱克指挥下在埃布罗河发源地防守，中央军在卡斯 
塔尼奧斯率领下靠近土德拉；这两者之间，加卢索带领一万二千人 
左右从厄斯特列马都拉来到杜罗河。穆尔的部队分两路纵队前 
进，纵队之间相隔甚远，而且还只到达西、葡边界；贝尔德几乎沒有 
开始出动。面对拿破仑及其素质上无比优越的军队，各路盟军似 
乎注定要败北。然而，皇帝仍需小心翼翼地指挥作战，因为他手下 
只有十二万人，莫蒂埃和朱诺的军队还留在后面。在中部，苏尔特279 
击溃了加卢索，幷攻占了布尔戈斯和瓦里阿多里德。拿破金准备 
从那里先后攻击敌军两翼。但是甚至在他到达之前，勒费弗尔和 
维克托就已经过早地进攻布莱克，幷把他击退得很远，以致无从再 
抓住他；由于勒费弗尔和维克托相互妒忌，不能很好配合作战，因 
此11月10日和11日他们在埃斯皮诺萨就只使布莱克受到一般 
的挫折。这样，就耍施展策略攻打卡斯塔尼奥斯。拉纳顺埃布罗 
河而下，于23日在土德拉战胜了卡斯塔尼奧斯，至于內伊则沿杜 
罗河而上，以切断卡斯塔尼奥斯的 退路； 但这些军事行动沒有算计 
安排好，因为拉纳这么早发动攻击，內伊就不可能及时赶到；卡斯 
塔尼奥斯久经战阵的军队终于经卡塔拉尤德逃往昆卡。拿破企向 
马德里前进，30日在索莫山脉隘口，和敌人的一个师遭遇，在狙 
击兵攻击和只有一连的波兰轻骑兵的冲击下便溃不成军。首都于 
12月4日被占领，法军扫淸了首都周围的 敌军： 勒费弗尔把加卢 
索击退到塔霍河彼岸，维克托在乌克列斯也击溃了中央军。拿破 
仑在马德里郊区的查马丹安顿下来，沒有与约瑟夫商量便硕布了 
一系列改组西班牙的敕令，他废除了异端裁判所，削戚了修遒院的 
数量幷沒收了它们的财产。 

然而穆尔正在萨拉曼卡以北把军队集中完毕，幷与拉•罗曼 
纳会师。拉•罗曼纳从丹麦逃出后重返阿斯图里亚斯，幷当上了 
司令官。穆尔将军突然变得非常大胆，对守卫布尔戈斯的苏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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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进攻，以便割断法国的交通联系。拿破仑很迟才得到消息，12 
月20日，他派內伊的军团开向萨拉曼卡和阿斯托尔加，穿过暴风 
雪的瓜达腊马山脉，以便从侧面进攻穆尔。24日，穆尔仓猝溃退。 
由于苏尔特追击不力，穆尔终于逃脫。1809年1月3日，拿破仑 
在阿斯托尔加移交了指挥权。7日，苏尔特在卢戈作战，随后于15 
日和16日在拉科鲁尼亚作战，但是攻击不力，未能阻止英军登船 
撤走。至于拉纳，他已经到萨拉戈萨前面和蒙塞会合。帕拉福斯 
英勇地保卫了这座域市；法军费时一月才攻破城防工事，又花了一 
个月才摧毁逐街逐屋的抵抗。当1809年2月20日战斗结束时， 
西班牙人死亡十万零八千，其中四万八千人是病死。 

280 在这个距离很远、冬季严寒和交通困难等等都对拿破仑不利 

的国度里，而其居民又只对他的敌人提供情报，拿破仑无法歼灭敌 
人。如果当时拿破仑能够至少消灭穆尔的军队，那么英国政府就 
难以得到议会批准另派一支军队，无论如何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准 
备另一支军队。的确，穆尔不得不烧毁他的军火库幷牺牲许多士 
兵；他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不过主力部队还是逃脫了，幷且不 
久就重新出现在葡萄牙。然而，如果拿破仑当时能在西班牙多逗 
留- 些日子的话，那么他就能迅速抵达里斯本和加的斯。但是 
1809年1月17日他离开瓦利阿多里德返回巴黎了，因为他那时 
已确知奧地利将在春天发动进攻。 

这样，西班牙依然有待于征服。拿破仑从此就不停地受到这 
项任务的沉重压力，这项任务不是由于迫切需要，而是由于雄心勃 
勃而承担的。继引起英国的牵制行动后，又引起奧地利的牵制行 
动，而后者导致了法俄联盟的破裂。从这时起，拿破仑必须有两支 
军队；新兵的比例有所增加，这就损害了“混合编制”的办法；拿破 
仑不敢要求法国征募足够数量的士兵，于是就将越来越多的外籍 
军团編入军队。这样，两支军队的质量就都降 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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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809年的战争 


281 


1809年的战爭是西班牙起义的 {^然 后果。大军撤离德意志 
喚起了奧地利的希望，幷驱使它去冒险。西班牙人的榜样燃起了 
德意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促进 r 危机的发展。拿破仑 
感到事出意外，只得仓猝组成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好不容易才贏得 
了胜利。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似乎恢复了大陆体系，但是，法俄联 
盟由于未能消弭这次对帝国的新的攻击，注定要瓦解了。 

一、 德薏志的觉醒 

西从 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德意志的思想界越来越沉溺于浪漫 
的神秘主义。冷靜而沉着的歌德，尽管在1805年席勒死后极度孤 282 
立，却仍然信不移。曾在耶拿和柏林聚首的朋友们风流云散，诺 
瓦利又与世长辞，思想界活动中心转移到海得尔堡，第二代浪漫主 
义者主要的首脑聚集在该地神话注释学者克罗策尔的周围。这些 
人物中有：原籍意大利的一个来因地区商人的儿子克莱门斯•勃 
伦塔诺、普鲁士容克阿希姆•冯 • 阿尼姆、前者的妹妹和后者的妻 
子蓓蒂娜 • 勃伦塔诺，以及法国亡命者的后裔拉 • 莫特富凯等；戈 
雷斯在科布伦茨任教后，终于也同他们会聚在一起;他们跟蒂克有 
联系、跟在科隆力图恢复中世纪艺术硏究的布瓦塞雷兄弟有联系， 
也跟在卡塞尔的两位图书馆馆员雅各布与威廉•格林兄弟有联 
系。当时，这一派思潮风行一时，这有利于越来越沉緬于神秘象征 
主义的谢林；而费希特则与谢林相反,他煞费苦心地捍卫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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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至于黑格尔，他到1806年才完成他的《精神现象学 

神秘主义、复古，以及有时候对切身利益的关切，都迅速地驱 
使浪漫主义者转向传统的宗教和反革命。施莱尔马歇重新担任牧 
师的职务;亚当 • 米勒在1805年，弗里德里希 • 施勒格尔在1808 
年，都成了天主教徒。他们都歌颂“过去美好的时代”，描绘了一幅 
虛幻的景象，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贵族的家长式统治下，过着幸 
福的生活。他们蔑视费希特的理智主义，费希特自己虽和他们断 
绝了关系，但仍摆脫不了他们的影响；早在1804年，他在《知识学 
基础》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识之上，重新树立一种需要作出自我 
努力的“绝对性”，而排除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同时，在他的<当代 
基本特征>中，他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儿个时期，用传教士的说法称 
之为“无罪期' “初罪 期”、“全罪期' 最后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的现 
状陷入了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必须强制把人从这种个人主义中 
解救出来，以确保“灵魂的得救”。他无疑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 
共和主义者；但是，在硏究了马基雅弗利以后，他的性情又倾向于 
赞赏对外进行征服的英雄的国家，而厌弃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理 
283 想； 随着他的悲观主义的和权力观点的思想日益严重，他越来越倾 
向于利用国家来迫使性本恶的人们遵循“理性”，遵循《知识学 
基础气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奧古斯特•施勒格尔从 
1801年到1804年在柏林进行教学时所解释的那样，是促进文化 
领域里爱国主义的一个强大动力；他抨击古典艺术是崇尙矫揉造 
作的成果，而浪漫主义则是日耳曼天才的自然表现，是完全自发性 
的；他由此得出 结论： 德意志文明在 tt 界上占据首要地位。但是, 
聚集于海得尔堡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具体硏究本国过去的文学史 
而产生了更为迅速的影响。作为诗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幷不重视 
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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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译和改写。1803年起，蒂克树立了 榜样； 1805年和1808年， 
勃伦塔 诺与阿 尼姆一 起出版了他们 的著名选集幻 L 童魔笛他们 
的榜样带动了戈雷斯，他于1807年同样从《德意志民间故事集 》 中 
选辑了一定数量的故事。《爱情歌手》从被遗忘中抢救了出来，《尼 
伯龙根 》 被译成 现代语 ，加之，拉 * 莫特富凯发现了《西格夫里特>, 
在这个意义上，施泰因能够 写道： “正是在海得尔堡主要燃起了后 
来赶走法国 人的那 种德意志火焰。” 

这种民族感情虽然如此深厚，却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 
政治方面；然而，不止一个迹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变。法国恢复 
了专制政体，使得自由主义者们感到绝望和 忿怒； 波塞尔特在莫罗 
被判决后不久就自杀了，施拉布伦多夫和赖夏特已经开始从事反 
对拿破企的写作，贝多芬在《英雄交响乐>总乐谱中划去了波:拿巴 
的名字；他们谴责法兰西民族背叛了 1789年的原则，幷且宣称它 
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 
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頌歌献给日耳曼。 
普鲁士人幷不是唯一因奧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咸 
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年起，阿恩特在他的 《 时代精神 》 的第一部 
分中，表现了他分法国的公开敌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 
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 
了一定的价値，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者。1802年， 
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 洲&中 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取得 
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年 
起，在描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 
认为这种社会只有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的形式才是可能 
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805年，他也转而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 
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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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需要1806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 
特別是普及这种演变。这幷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 
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 
是拿破企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 
其中之一；此外，约翰 • 米勒当了热罗姆的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 
个 S 座命名为拿 破企； 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见拿破仑；黑 
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 甚至到1809年 
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 
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1^07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 
领开始改变调子，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颈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 
越性，有的 fl 称忠于当地的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 
尤其是在普鲁: f:， 漠不关心的状态已被忿懣和敌意所取代。某些 
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哈勒和柏林的讲道， 
这些讲遒结果引起了法围当局的怀疑；〗808年，阿尼姆的《隐士 
报》问世；而最箸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 然引 起了 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 
和事业都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 
民族自豪感移植到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咸正 
在变为两位一体，不可分割。亚当 * 米勒，原籍普鲁士人，改信了 
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设法为根茨在奥地利政府机构里 
谋得一个职位。1806年春，亚当 • 米勒在德累斯顿开始举行一 S 
有关保证国家生存及维护的原则的讨论会；1807年他在那里跟克 
莱斯特合作出版《太阳神》杂志，其宗旨是“维护德意志科学及艺 
术”；奧古斯特 • 施莱格尔作为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在 
科佩久居之后，随同这位夫人周游了德意志，他在维也纳获准开讲 
文学课程，在讲课中，他表明了比在桕林时更为鲜明尖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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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洛琳 娜 • 皮希勒的沙龙则成为一个传播浪漫主义的中心。 

这些文人到处跟主战派建立密切关系。由于不得不小心对忖 
外国人和谨防政府的猜疑，他们不能号召听众武装起来，而只能继 
续突出强调说明 U 耳曼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別是费希特， 
他重新讲述幷发展了施莱格尔的下述 论点： 毎一个民族都通过其 
特有的一种艺术去展示己的灵魂；但是，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德 
意志民族得天独厚，使用一种从最初就不断发展起来而本质上沒 
有受到外来语言混杂影响的语言，一种“原始语言”；因此，它存在 
的实体和表达的方式构成一个很和堦的整体。相反，各种罗曼语 
只是一种死语言的残余，英语是一种混杂土语；而法兰西人古典文 
学的体裁与规格，则沿袭向古代；由于拉丁民族和盎格罗-萨克逊 
民族沒有创立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只能通过人为的方法去 
表达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为的方法窒息了他们语言的生命力和自 
发性；唯有德意志文学确是很独特，在精神领域里是首屈一指的， 
这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是上帝向人类传递的讯息 Q 神圣罗马帝国 
要统治全世界的抱负，特別是对几百万波罗的海人及斯拉夫人的 
征服和压迫，已经使得德意志人自视为统治民族；自从路德以来， 
神秘主 义已使 德意志人的灵魂如醉似狂，而今费希特的<演讲》旣 
以神秘主义为德意志人民族自豪感的依据，便必然成为大日耳曼 
主义的福音书之一。就对国家的观念而言，亚当 •米 勒沒有费希 
特那么激动人心，然而或许更为新颍。事实上，费希特继续把国家 
看作是有利于保障个人进步的一种工具，而一旦把法国人赶走，他 
保留给予他本国人民以一种如同法国人那样进行民主和共和革命 
的权利。相反，眞正的浪漫主义者米勒却把国家视为一个自在的, 
追求它特定 H 标的物体，而个人必须使其命运从属于这些特定目 
标，因此，当他在一群贵族听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在捍卫德意志 
独立的同时，也捍卫着反对新思想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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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过 n 头来表达的学说，最初 n 能够产生一种相当有限 
的影响，即使印成书似乎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将其传播出 
去。然而，这些学说可能促进了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活动，因而传 
播得会比人们起初想象的更为迅速。不管怎样，人们夸大了这些 
学说的直接影响，沒有充分考虑法国征服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方 
面的后果，直接激起了各阶级的仇外情绪，幷不是一定需要借助于 
这些学说的影响。在作家本身中间，担心法语将会重新推翻德语 
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削弱德意志的文化遗产，这种恐惧心理在 
不断地产生着影响。克莱斯特 写道：“有维 会知道，一百年以后，在 
这个国度里，是否还会有人讲德语 呢？” 

除东普鲁士外，战爭的破坏幷不很大；但是，军税和征用似乎 
过于繁重，而军事占领带来暴行和流弊以及各种负担，如占住民 
宅、运输、防务劳役等，则更激起人们的愤恨；从战事象1807年时 
那样连绵不断之 F1 起，拿破仑的战爭方式就在这里得到了意外的 
反响。可是，拿破企的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大变动似乎产生了更 
重大的后果。在他控制的国家里，拿破仑象对敌_一样征收军稅， 
连缪拉和热罗姆统治的国家也不放过；同时，为了使这些国家能够 
供养军队，拿破仑通过勾销国偾、中止年金和津贴的支忖，以及毫 
无补偿地解雇大批政府官员和军宫等方式，重新稳定了它们的财 
政。尽管普鲁士已陷于破产，它也不得不照此办理，由于裁减军队 
以及 S 掉那么多的省份，至少就普鲁士来说前景暗淡。民族的苦 
难引起了 1806年12月黑森的起义，促成了在波美拉尼亚与普鲁 
士发生个別袭击法国军队的事件；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变穷、 
被革职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忿怒，以及就业困难的靑年大学生的 
忧虑不安情绪，这些情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痛苦和激情在民 
族感情中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 
会成分中间，才能找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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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织。1808年4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 
斯贝克建立，到1809年计有二十五个分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幷 
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 • 米勒使来比锡的爱国者 
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性质的 
组织： 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 
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 
批准，然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 
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 
心。全民抗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 激发； 导源于歌頌原始的 
曰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⑧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 
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于通过席勒于1805年写的关 
于威廉 • 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作品，《威廉•特 
尔> 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法国最 
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 
另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 
是西班牙的起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年7月开始， 
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在描述这一起义，爭先恐后地加以称赞， 
幷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 
的赞 同：贵 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 
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赶来援助 
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①“帝国秘密法庭 ” （Sainte Vehme ) 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 
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纪造成很大恐怖。尚班牙的査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 
法庭。-译者 

③赫尔曼（德语 Hermann ) 即阿尔明 （ Armin , Arminius ), 约公元前17年一 r - 
公元21年，后称阿尔明为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 
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年条陀堡森林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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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 
一起： 它喚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耍求把政治权利和公 
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 ft 
的象征 m 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幷且借 
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 s 己的武器来反对他，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 
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于拒绝公 
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 
288出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土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荠 
按照他们各人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 
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 
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剝夺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 
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 
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接受西方的 
影响，幷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奧 
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 
首领最后竟为国王所屛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年危机证 
实了德意志二元状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Q 

一 姐魯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 领：要 
是換在別的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 
289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革命。的确，拿破企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 
场革命的，因为，剝削被征服国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 
机构。由于沒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 
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幷得到少数贵族和有教养的资产 
阶级的 I * 办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旣是保守主义者又是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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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两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 
的道义力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一直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 
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 
贝克。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淸冼 
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 
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 
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卞，舍恩、尼布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 
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月10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企本人的推荐下 
被召回来了，大槪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 
来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月30日才抵达 
科尼希斯贝克，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 
的“纳索备忘录”。这些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 
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 
意志的其他 地区： 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 

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威；格奈森 i 若原 
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有一 
钱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 
诺是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沒有奧地 
利那么死板，又被1806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 
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別很大，因此对于 
鼓舞着他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 290 
不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奇 o —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 
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 
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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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幷不喜欢他们。另 
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于把 
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咕 
义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 
某些特点更自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沒有人会怀疑已 
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也沒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 
的著作，幷且大槪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內 
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起了爭论。 
我们至少可以说，在 f 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 ：科尼 
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 
定已经读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份宪法计划给施 
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 
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取什么东西。他 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 这个民 族內部而沒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虛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⑤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曰。”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 
认为： 他们从来沒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屛弃了法 
国大革命的精华，即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 
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 
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 
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后者的关系比前 
者更为密切。 


①杜尔果 （1721— 1781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 
反对而失败。杜邦.德 • 内木尔 （1739 —1817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年当选三 
级会议代表。 译者 

®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年间生，362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 
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一译者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幷不是令人羨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 
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 
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 
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 
抵押偾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中，最简便的 
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片， 
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 
保护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 代价： 农民仍然是“仆从' 
官员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 • 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 
陶，特別是舍恩，表示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 
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 
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幷且在王室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 
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戶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它还从来不敢 
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不敢 
干预领主庄园的內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年改革的重要性所 
在。一方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 
法” 的交換条件；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 
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 
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 
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级来代替等级制 
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幷于1807年8月原则上决定在该 
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沒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 

①“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 
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和1739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 要保护 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 
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 
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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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企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 
利亚王国里按照法国原则改组 社会； 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 
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月30日才抵达，因此，他幷不是改革的创始 
292 人。此外，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沒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 
义，至于他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他幷沒有解放 
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幷在 
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 
到以后再解决。1807年10月9日，国王签署了改革敕令。至于 
“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而代之 
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年到1810年间先后公布，事实 
上都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 法：“ 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 
形从1752年或1774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 佃权； “旧 
的”租佃地，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 起来： 
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 
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 
面； 1807年10月29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己的领地上取 
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 要性； 1808 
年7月27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 
这些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稅的佃戶，便可 
以取得土地所有权 ：可以 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 
所 有者。 

1807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 
同声的称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 
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 
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 
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脫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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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的森林的使用 
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主要 
是法律上的；从1810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 
沒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 
自由结婚，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沒有明 
确的规定，这是对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 
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 
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 
体罚的权力。就眞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多的农民是得不 
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赎买 
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 
甚至，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 
级。至于贵族的特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 
未动 。 

.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 
了农村公社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 
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些这样的 改革： 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 
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吿城乡平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 
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 
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兆。事实上， 
施泰因表示他赞同征收所得税；由于东普鲁士为支付战爭赔款而 
发行了公偾，施泰因促使省议会表决荽征收所得税，这是第一次要 
征收这种稅；但是，所得税沒有推广到全王国，它仍然是一个例外。 

施泰因的个人努力主要是在官僚机构的改组方面，他企图吸 
收全国的代表人物充任官吏，从而削戚官僚包办一切的强大权力。 
专权、急矂，甚至脾气很坏的施泰因，曾强烈要求国王撤換两个宠 
臣——洛姆巴德和拜姆，要求任命沙恩霍斯特领导于1809年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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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的军事內阁，他也曾准备把中央政府重新组成为五个完全 
专业化的部，幷且成立各部大臣会议。事实上，在处置国王的心腹 
顾问方面却未能成 功：普 鲁士国王的文官內阁和军事內阁，在这以 
后和以前一样，仍在掌握实权。施泰因还计划创建一个全国性的 
咨询议会；当他不得不在东普鲁士要求批准成立征税:机构和发行 
要付给拿破仓的抵押偾券的时候，他修改了省议会的组成，增加了 
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接纳了根据缴税的选举资格当选的农民代 
表，幷采取个人投票表决的方法；他的全国议会原定也由各等级的 
代表组成，至少在财政问题上采取个人投票表决法，其中平民的代 
表权则授给富人。但是，在其他各省，省议会沒有进行改革，全国 
294 议会因而也沒有成立。 

行政改革是1808年12月26日在施泰因下台后颁布的，这一 
方案仅仅是把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中旧领地的“村民会议”的权 
力，和仍然是合议制的“管理局”结合起来，幷且只是取消了后者仍 
拥有的司法职权。省的首脑人物是“首席长官”，从前这是一个习 
惯上的官职，现在却要正式任命了。在管理局里，在官员以外增加 
了县的代表，即贵族。可是，不久就显出来，这二者是不能合作的。 
施泰因曾经想要保留官僚机构，同时也仿效英国设治安法官，可是 
沒有成功；为了不摹仿拿破仑的郡守制，施泰因保存了合议制度， 
然而他沒有看到这是同他耍使行政机构具有魄力和首创精神的计 
划背道而驰的。他在1808年11月19日硕布的法令仅仅是在城 
市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成果。他沒有排除地方的特殊性，但拟 
定了所有的城市都要遵循的总方针。各城市都应有一个选举产生 
的市议会和由市议会推选的地方行政官。这样，国家的监督权即 
使沒有被取消，也是受到了限制。主要的新特征是取消行会参加 
市议会的选举权，而把选举权授予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有住所的 
居民。德意志以前只有行会的选举权；个人选举权甚至在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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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也是罕见的，而德意志人则幷不熟悉这种体制；不管怎么 
说，毫无疑问，施泰因的主要改革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示，他的顾 
问弗雷无疑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施泰因掌权只有一年多一点，因此他的內阁的特点是愿望多 
于成果，这幷不使人感到意外。同时也得承认，这些成果幷不足以 
振奋人心，而改革派的军事上的成就，则对普鲁士的复兴更具有实 
质性的意义。沙恩霍斯特和他的助手进行的这些军事改革，在 
1809年已有相当进展。指挥部的淸除整顿和改组工作已经 完成； 
连队的自治权取消了；步兵采用一种重视法国战术的新的操典。 
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不能战胜拿破金。改革者们知道这一点， 
一直到1807年7月，他们只是想使法国 撤军； 1月，沙恩霍斯特和 
施泰因合作，使威廉亲王为此目的而向法国提出普鲁士与法国结 
成联盟，或者参加来因邦联；格奈森诺提出的唯一的异议是“一旦 
进入独眼巨人①的巢穴，我们能够希望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最后一 
个被呑 噬掉' 但是他们一听到西班牙起义的消息，甚至在知道拜 
兰战役失败之前就变卦了。自7月23日起，戈岑被派往西里西亚 
去跟奥地利人秘密接洽。8月6日，决定召集由于财政情况而不 
能正规入伍的新兵进行一个月的训练，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把他们 
动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速成兵团”，一支备用增援骑兵部队。在 
这个月中，在一些备忘录中记录下这项计划的细节。这就是号召 
全体德意志人民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殊死的战爭；疏散妇幼，全国 
坚壁淸野，用起义的民兵武装袭扰幷围困敌人。这项计划的精神 
显然是革命的：王侯和贵族们如果不站在民族起义队伍的前列就 
会被剝夺权力和尊荣；国王将向他的人民颁布宪法。 

德意志象它在十九世纪将实现的那样，第一次作为一个同外 
国人相对立的政治实体出现在这些改革家的思想里。奧地利无疑 
①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在上额中部有一只独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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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在可能的盟国之列，但是却作为一个不同的国家；正是普鲁士 
应该号召德意志人民起来，幷且应该担负领导的责任；可是他们只 
是把普鲁士视为一个工具，幷且丝毫不把普鲁士王朝所将冒的风 
险放在心上。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生动地表明西班牙起义的影响以 
及起义所引起的浪漫主义激情。为了谨愼小々起见，施泰因同意 
用结盟的方式来欺骗拿破企，直到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为止。“难 
道唯独拿破仑才可以用专断取代法律，用谎言取代眞 理吗？ ”为了 
准备起义，施泰因旣沒有相当广泛的秘密组织可以使用，也不象西 
班牙人那样有一个由僧侶组成的、顺从的圣职团可以支配•，他不得 
不让过多的人知道內情，同时他对法国间谍也警惕不够；他的两封 
信件，其中之一是给正在梅克伦堡溫泉疗养的威特根施泰因将军 
的，都落到拿破仑的手里。 

在普鲁士，贵族被激怒了。驱逐法国人无疑地是他们所想望 
的，但是这要在国王的率领下，在联合起来的王侯们的协助下，通 
过正规军来进行，同时人民大众却仍然应处于1 专统的从属地位 c 他 
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受到威胁的特权，惽恨那些一步登天的客 
卿①，把他们看作是雅各宾派；在维也纳，人们连声附和，而弗里德 
里希-威廉对这些攻击幷非无动于衷，因为他坚持旧制度，坚持他 
那专制君主的权力，同时更加愼重地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所以如沒 
有俄国沙皇的支持，他就什么都不愿意干。在8月23 口的会议 
里，他拒绝了这些密谋家的建议•，亚历山大在前往埃尔富特的途中 
曾劝他等待时机，因此他在9月29日批准了 8日在巴黎签署的协 
定。爱国者们曾全力以赴地阻止他这样做，博于恩也建议召开一 
次国民大会。他们只是在10月才知道这一 决定； 施泰因在递交他 
的辞职书以后，又恢复进攻。28日，他拟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 
11 6日交给国王一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宣言 

①指从德意志其他各地来到普鲁士、主张改革，受到国王重用的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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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这个时候，象哈登堡和阿尔滕施泰因这样一些人组成了第 
三派，他们在原则上同意改革，但是他们注意不伤害作为国家唯一 
支柱的贵族，幷且企图和国王一道爭得时间和避免冒险。因为施 
泰因反对国王和王后去访问亲爱的亚历山大，所以王后抛弃 了他： 
11月24 日， 他被革职，12月15 日， 拿破仓宣布放逐他于帝国 
之外。 

阿尔滕施泰因和德纳继起执政，改革运动变得缓慢 无力； 唯独 

二 

留任的沙恩霍斯特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全国规模的工作却被推迟 
到一个未卜的将来。容克们胜利了。11月26日，约克公爵 写道: 

“这些疯人的头头之一垮 台了； 其他阴险恶毒的人必将作法自毙。最可 
靠、最明智的方针是冷靜地等待政治事件的发生。冒险攻击敌人，挑动敌人， 
完全是狂妄行为……德意志决不会诉之于西西里的晚祷①或一场旺代战爭。 
普鲁士农民如果沒有接到国王命令，如果沒有大量军队幷肩作战，决不会动 
手……我们在国內国外的形势都开始好转了。” 


这种乐观主义使爱国者陷于狂怒和绝望之中。戈岑在跟奧地 
利人协商时愤怒地谈到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幷且宣吿 ：民族 运动开 
始时，有些人将会人头落地。格罗尔曼跟随施泰因出走国外，而且297 
也不止是他一人这样做。王朝的声望下降了，普鲁士的声望也随 
之 下降； 奧地利一时又为政治意识觉醒了的德意志人所瞩因，克莱 
斯特提出的口号“奧地利与 自由！ ”表达了他们的希望。 


三、奧地利 


在奥斯特里茨之后，弗兰茨皇帝更換了他的班子。查理大公 


①西西里的晚祷发生在 1282 年，当时法国国王路易第九之弟安如的査理为西 
西里国王，西西里人约定在复活节的星期一晚祷时，以晚祷钟声为号令,一齐动手杀尽 
法国人，结果赶走了法国统治者。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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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担任总司令，幷在1806年2月10日复任军务院 主席； 前任大 

使菲立普•德 • 施塔迪翁出任宰相，他的哥哥司教会的成员弗里 

德里希 • 施塔迪翁是奥地利驻在慕尼黑的代表。查理大公和雷尼 

埃大公也坚决要改变政府体制，但是毫无结果。弗兰茨继续想要 

事必躬亲，控制一切。在他的內阁中，巴尔达齐享有和他的前任科 

洛雷多同样的权势，他为人聪明，勤劳和正直，据说是科西嘉一个 

雇佣兵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出身非直属皇 

* 

帝附庸的帝国骑士的施塔辿翁，弄权专橫，野心勃勃，很想做出一 
番事业。他虽然颇有教养，为人豁达，但过分囿于他的贵族出身， 
以致不去触动贵族的种种特权；他效仿开明专制君主，创建工场， 
开办学校，修筑公路，但丝毫沒有变动国家和社会结构。他是一个 
迷人的和机伶的社交家，一个讲求享受和挥霍无度的人，他过于轻 
浮以致不能设想出大规模的改革；事实上，他是个舒瓦瑟尔①的拙 
劣摹仿者，而不能同施泰因相提幷论。他甚至沒能从匈牙利获得 
适当的补助金，也未能取得军事上的变革；在1807年的匈牙利议 
会上，纳吉领导的反对党谴责任何参战的想法，幷重复以往提出过 
的一些牢骚不满意见。奥皇则一如旣往，拖延审察这些不满意见， 
而满足于征召一万二千人入伍的兵额和有限的征税。唯一尙有成 
298 效的工作，即查理大公的工作，也因财力不足而受到 阻碍； 长期赤 
字使得负债额从1805年的四亿三千八百万盾增至1809年的五亿 
七千二百万盾，而纸币的发行量亦从三亿三千七百万盾增至五亿 
一千八百万盾，以致盾的票面价値在奥格斯堡交易所里的损失从 
百分之二十六增至百分之六十七。1806年，齐希伯爵曾试图通过 
一个强迫购买公债的办法缩减纸币发行量，但是1807年的军备抵 
消了这项措施的效果，1808年8月，他让位给奥多纳。当战爭突 

①舒瓦瑟尔，法国路易十五的大臣，在七年战争失败后，他主持法国的恢复工 
作，而施塔迪翁在奥斯特里茨战畋后当政,所以著者引以对比。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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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爆发时，奥多纳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决定。在投机商人和出 n 商 
人之中，而尤其是在主战派之中，热烈主张实行通货膨胀的大有人 
在，这些人看不出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提供打一场仗的军费 Q 

施塔迪翁从第一天起就想到这场新的战爭，以便借此树立自 
己的荣誉；然而，1805年的教训是如此沉重，以致好战派长期处于 
软弱无力的地位。梅特涅从巴黎建议采取观望政策，施塔迪翁不 
得不采纳这项建议，而在1807年冬季沒有参战。接着而来的提尔 
西特和约又迫使他参加大陆封锁，幷与英国决裂。在这段平靜的 
期间，浪漫主义正盛行于维也纳，有些人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喚 
起人们注意奧地利君主国的历史往事，以此论证奥地利应该作为 
一个欧洲国家而 存在： 它曾经是基督教徒抗御异教徒的前哨阵地， 
幷且曾在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中传播西方文明。他们还以同样的 
历史往事论证奧地利应在德意志大家庭中占有首要地位。国家档 
案馆馆长、历史学家赫尔迈尔男爵在这场运动中大露锋芒，成为 
运动的头头，他与约翰大公关系密切，渴望成为一个实际行动的 
人物。 

西班牙起义也同样把奧地利从其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解救了出 
来。施塔迪翁把巴荣纳悲剧的故事在公众中大肆传播，同时为费 
迪南的忠诚臣民大唱赞歌。这种宣传立刻使马扎尔的贵族大为感 
动。1808年8月28日，匈牙利议会极为热情地欢迎弗兰茨的第 
三个妻子玛利亚 • 路易丝•德 • 爱斯特新皇后，她被加冕为匈牙 
利王后。议会通过军队增征两万新兵，幷取消顶替办法，同时预先 
授权国王一旦战爭爆发时实行为期三年的独裁统治，这使国王能 
根据他自身的权力，号召“起义”或全民抗战。匈牙利的作家们开 
始攻击法国。早先曾翻译<马赛曲》的弗尔塞格，在1809年出版了 
《 马扎尔人的忠诚》，而基斯法卢德则发表了《致马扎尔贵族的爱国 
演说>。西班牙的榜样立即提醒奥地 利人： 失去的各省，尤其是对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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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人统治不满的提罗耳省，大有可能成为很有价値的辅助 
力量。法国大军的撤离和塔列朗在埃尔富特的谈话终于使施塔辿 
翁作出决定。此外，梅特涅本人也认为现在是时 候了： 他观察到拿 
破企只有一支大军，而且，这支大军刚刚撤离德意志；他根据塔列 
朗的话，相信皇帝在法国的地位已是搖搖欲坠了。 

主战派迅速地重整旗鼓；除了查理大公以外，所有的大公都参 
加了；帝国所有的大使也都参加了；维也纳再度成为欧洲贵族的大 
本营；在拉祖莫夫斯基的身旁，波佐•迪 • 博尔戈又出现了；斯塔 
埃尔夫人在奥古斯特 • 施勒格尔陪同下刚刚到达，奥古斯特•施 
勒格尔同弗里德里希 • 施勒格尔相会，后者已成为查理大公的秘 
书。皇帝被他的新皇后和新岳母推向战爭，他的岳母对于失去她 
的摩德纳公国始终不甘心。奧皇终于在1808年底作出了让步。 
查理大公反对参战坚持得比较久些，但也不得不屈服了。另一个 
活动中心在布拉格成立了，而施泰因正在布拉格避难，在那里幷不 
缺乏跟德意志爱国者联系的渠道。施塔辿翁和赫尔迈尔听从梅特 
涅的建议，发动了一场仿效法国人做法的宣传运动，由于这样大肆 
宣传，主战派的运动爭取到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各大城市人民的支 
持。他们成倍地扩大发行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幷利用了戏剧和音 
乐；格莱希編驾了一些剧本，科林创作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歌曲；后 
备军的建立成为举行大型集会的机会；在大学生中间，有 - 定数量 
的志愿军，其中就有格里尔巴策，他很快就改变了调子。向人民发 
出的这些号召，未能使人对施塔迪翁的政策产生幻想 ：虽然 他试图 
激发民心，但这是在旧制度的奥地利国家的范围之內和专为它的 
利益而进行的。施塔迪翁能博得容克们赞许，而不能获得施泰因 
的赞同。1809年初，赫尔迈尔接见了提罗耳人的一些代表团，其 
中就有霍弗尔领导的一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想发动农民起义来 
同赫尔迈尔配合行动；但赫尔迈尔的这些手法未能再使人 上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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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了，他不过是要煽起一个合法的运动。如果说奥地利或许还指 
望在德意志会爆发一些骚乱，它却断然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 
而且对此幷不讳言。转向了奥地利的德意志爱国者们深感 失望： 
奥地利欢迎他们对胜利的祝愿，也愿意接受他们来效劳，但幷不打 
算听取他们的意见，它指望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拿破企，然后在德意 
志和在意大利恢复它昔日的统治。 

在查理大公的主持下，奥地利军队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改进。 
首先，奥地利军队建立了预备兵役，办法是，在毎一个团的征兵区 
组成毎年有义务受三个星期训练的两个营。1806年6月10曰， 
后备军正式建立，由退役士兵和志愿兵组成，在每个县編成为营， 
幷由退伍军官和绅贵担任指挥。 180 9 年初，后备军在奥地利和波 
希米亚总共有十五万二千人，加里西亚则另作编排。另一方面，奧 
军又努力推行法国的作战方法。1807年的操典采纳了用狙击的 
方法进行战斗；事实上，步兵幷未实施此法；但是1808年9月1 
日，人们决定组建九个提罗耳猎兵师，拥有二万三千狙击手；这些 
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奥地利骑兵倾向于分散作战，査理大公把 
其中一部分編成一些独立的军团。他也把直到那时分散在各步兵 
营的炮兵集中组成联队，组织了 一个工兵团和改善了后方勤 务：设 
立医务队、军马补充队和军邮局；把各联队的辎重戚少一半；恢复 
就地征发的办法以减轻运输的负担。最后在1808年7月，部队原 
则上被整編成几个军团，幷且组成了一个总司令部。 

可是，这些革新要取得成果，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因为 
改组驻扎部队所费不貲，各军团幷未建立起来•，原有的储备和护送 
辎重制度沒有彻底抛弃，部队仍然是臃肿的；由于高级军官年纪太 
大，而千部又多由特权和贿赂而来的，以致充塞无能之辈，因此战 
术的改进也微不足道。尽管有这一切弊病，1809年奧地利军队的 
面貌比起1^05年要好得多，而这警吿拿破念不能掉以轻心。归根 


300 


55 



到底，他们特別是缺少一个眞正的军事统帅。查理大公有许多长 
处： 勤勉、谨愼和冷靜。可是，他擅长的是防御而不是进攻，他过分 
拘泥于传统战略，用尼布尔的话来说，即把战爭视为“弈棋”，幷且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他的目标不是要歼灭敌人，而是要攻域占 
地。尤其要指出，查理大公为人优柔寡断。他的这些缺点都可归 
301 因于他的性格；虽然他只有三十八岁，但健康状况欠佳；他缺乏热 
情和主动精神。还是同一个尼布尔注意到，他投入战爭时不是心 
情愉快的。 

奧地利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致不重视寻求盟国。事实 
上，他们只能指望英国人；在柏林，施塔迪翁开始的谈判仍无进展^ 
甚至在伦敦，英国人的态度也不明朗。梅特涅在10月间已答应把 
四十万人投入战场，条件是英国提供五百万镑，外加二百五十万镑 
用作动员经费；迟到12月24日，英国人才答复他说，这是太过分 
的要求。然后，英王乔治要求奧地利首先签订和约，这使奧地利势 
必与拿破仑决裂。坎宁汇到的里雅斯特二万五千镑硬币；但是4 
月10日，他借口西班牙战爭的开销太大，还是食言了。事实是，英 
国政府处于深刻的分裂状态。是否该在大陆上采取行动，这是不 
再有爭论的；关于这一点，沒有一个大臣提出异议；问题是在于究 
竟应在大陆的何处采取行动。坎宁要在伊比利亚半岛投入所有能 
使用的力量，而卡斯尔雷则赞同在荷兰采取行动;甚至还有人谈到 
波美拉尼亚。这后两个牵制行动可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尤其 
是第二个，或许会在德意志引起一次范围广泛的起义，幷把普鲁士 
卷进去。卡斯尔雷选择了荷兰，因为荷兰是他的欧洲政策的主耍 
目标；如果这次远征进行得好，或许会袭取安特卫普。然而，这次 
出动准备不足，对奥地利人毫无帮助。正如麦克在1805年一样， 
施塔迪翁实际上幷未期待援助。这次，他更可以振振有词了。拿 
破企沒有准备，因此可以指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而，不容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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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由施塔迪翁激发起来的浪漫主义激情，最后也使他自己卷 
进去。 


四、1809年战役 

这场战爭对拿破仑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未能结束西班牙战 
爭之前，它就过早地突然爆发了。只有亚历山大可以制止它，如果 
他肯说一句话。然而他却闭口不言。他在埃尔富特的经验使他懂 
得： 为了从拿破仑手里得到一些好处，就®利用他的不利地位，而 
奧地利的进攻来得正中下怀。战事继续在芬兰进行，还将在土耳其 
重起，俄国人却可在那里为所欲为。再者，‘亚历山大又采取了他的 
1805年波兰计划 Q 尽管恰尔托雷斯基失宠而回到了普瓦维，亲俄 
派仍然在华沙大公国大肆活动。1809年春，一些华沙和加里西亚 
的贵族向沙皇表示愿与俄国合作，条件是他承诺恢复波兰王国； 6 
月27日，沙皇答复说，他决不会放弃已属于俄国的省份，但是如果 
条件许可， 他愿意 把大公国和加里西亚合幷，重新建立一个波:兰。 
毘而易见，这得要由他经手办幷对他有利，因为过后不久，他就反 
对拿破仑进行这种合幷。咸情同样可以起到它的作用：1809年1 
月，普鲁士国王和王后到了彼得堡，喚起了对往事的种种回忆。据 
说沙皇在劝吿施瓦岑贝格大使要等待时机的时候，曾说了这样的 
话： “复仇的时刻不久就会到来。”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 从这个时候 
起，俄国同拿破仓的一场新战爭在沙皇的脑子里只是时间问题而 
已。拿破企从瓦利阿多里德派〜个军官去向亚历山大 建议： 双方 
的大使把同样的照会交给施塔迪翁，要求圆满答复，否则即断绝外 
交关系。亚历山大同意发出照会，但不同意断交，幷且坚持应由特 
派外交使节去办理此事，这就把事情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拿破 
仑幷沒有抱任何幻想。尽管他向沙皇倡议，在奥地利解除武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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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条件下，共同保禪奥地利的安全。他只是妄想在查理大公发动攻 
势之前爭取时间以完成其新军的集结。 

回到巴黎后，他不得不承认，国內士气不振。保王党人幷不足 
为患，可是，他们沒有解除武装。1806年8月23日，瓦纳主教遭 
到拉埃_圣伊莱尔的绑架，直到1807年才把后者逮捕 归案； 次年， 
阿歇子爵的同谋勒谢瓦利埃在诺曼底的冒险行动全被平定。保王 
党在泽西岛的据点不断地派遣特务到法国 西部： 1808年，抢决了 
普里让和另外六个人，1809年2月20日，又枪决了子爵的表兄弟 
阿尔芒•德 * 夏托布里昂。雅各宾派的危险性更小；警察追踪他 
们，毫不放松。1807年底，饕察逮捕了从前担任过革命法庭陪审 
员的狄迪埃；1808年，有人向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吿发共和党人 
的一个阴谋，这是自1801年以来第一个共和派阴谋。牵连的人 
有： 过去是救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德马约、马莱将军、前国民公会 
议员弗洛朗-吉奥和李科尔以及前保民院议员雅克蒙；富歇在康 
巴寒雷斯的协同下，终于说服皇帝最好把这件事掩盖下去，不了 
了之。 

这些未遂行为幷沒有引起什么风浪。使全国惊恐不安的是拿 
破仑 fl 己的政策。他的节节胜利一点也不能安定人心，闪为战事 
总是在周而复始地进行。“这场战爭必定是最后一场战爭”，当他 
1807年开始对俄作战时，他愼重地这样说。后来，他把提尔西特 
和约看作是和平的保证。然而不到一年，又发生了西班牙的事件； 
这一次，不可能把责任归咎于查理四世。菲埃韦写报吿给皇 帝说: 
“法兰西忧心忡忡。”在皇帝的臣仆中间，忧虑幷不稍轻。1808年 
战爭前夕，丰塔內作为立法院主席，大胆地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陛 
下出征，我不知道大家心里多么惶恐不安，这种担心是爱戴的心 
情所引起的，由于抱着希望而有所减轻。”在私下谈论中，德克雷更 
直率地说 :“皇 帝疯啦 I 完完全全疯啦 I 他将自取灭亡，而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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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都将跟他一起灭亡。”旣然他肆无忌惮地盲目投奔死亡，某 
些人就认为，聪明的办法是叛离他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同时用国家 
利益的理由来粉饰这种卑劣行为，因为国家的事业应该与暴君的 
事业分开来。另外，如果他万一战死，或者大败的话，那还必须寻 
找一个继 承人； 可是，沒有得到外国的赞成是什么也不能干的， 
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向列强提出一些保证，这就是塔列朗內心的 304 
想法。 

在远征西班牙的时候和在奧地利进攻的前夕，正如在马伦哥 
战役时一样，有人设法找一个拿破仑的继任人，这当然不是 毫无盘 
义的事。1808年12月，塔列朗跟富歇言归于好，似乎达成>1■办 
议，选中的人是缪拉。到处都在这么瑤传。据说欧仁截获了一封 
给那不勒斯国王的信；富歇的一个秘书说到这件事，所以皇太后向 
她的儿子提出了警吿。肯定的是拿破仑在回到巴黎时认为6己被 
出卖了。他把塔列朗痛骂一顿，撤掉他侍从长的官职。富歇得以 
幸免，或许是为了在局势危急中不使警务人员解体，或许是因为在 
提尔西特以后，他是首先劝拿破仓离婚，甚至是与约瑟芬谈过此事 
的人。在如此大发雷霆以后，拿破企的克制态度似乎是旣出人意 
外又显得很笨拙。拿破仑可能害怕打击他的一个老同谋者会引起 
，其他人的恐慌，会激起新的阴谋。可是，他不是谈得太多，就是谈 
得不够。莫利昂说，塔列朗的失宠引起了 “一种不安，而且是普遍 
的不安，因为对失宠的原因一无所知，以致人人自危。”然而，由于 
他的左右亲信充斥了前朝贵族，由于他盼望同一个皇室联姻，拿破 
企怎能为了叛国罪而再次枪决一个亲王©呢？ 

在拿破企出发到前线去以后，他的敌人还保持着警觉。英国 
人在法国海岸登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4月，英国人击败了停泊在 

①塔列朗被封为本尼凡托亲王，拿破仑已枪决一个亲王，即指1804年镇压当甘 
公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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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斯岛①港外的罗什福尔舰队。在普罗旺斯省，保王党人和共 
和党人蠢蠢欲动。在那里，巴拉斯跟吉代尔和莫尼埃两位将军，跟 
过去的一个私掠船主夏拉波和一个商人都建立了关系，这个商人 
提供活动经费。他们想使 H 前被软禁在马赛的査理四世和戈多伊 
潜逃;7月，夏拉波企图与正在海上巡航的科林伍德联系。拿破仑 
跟罗马教皇的冲突在天主教徒中间引起了激昂的情绪；整个夏季， 
法国西部产生了新的动荡不安局面，而在萨尔地区和乌尔德郡@ 
也发生了骚乱。甚至军队中也有可疑分子。我们对于“费拉德尔 
非人”这一秘谋所知不详，它可能是由后来在瓦格拉姆战死的乌代 
上校领导的；但是在葡萄牙，苏尔特的军队里边，一个名叫达尔让 
顿的军官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寻求威灵顿的支持。我们幷不夸 
大危险性，但是把1809年的思想状态跟1807年8月得胜回朝时 
相比，就可看出鲜明的对照。整个帝国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之上；在 
305 西班牙的失败打击了它的威望，这一打击更为沉重的是西班牙的 
失败引起德意志一场新战爭。全国都淸楚地意识到，这场新战爭 
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摆在拿破企面前的是武装起来的奧地 
利、正在反抗的西班牙、英军进驻的葡萄牙和动荡不宁的德意志； 
在他的背后则是苦闷不安和叛卖；肉1805年以来，他沒有下过这 
样可怕的巨大的赌注。 

但是，拿破仑照常冷靜地做备战工作。不论以来因部队名义 
留在德意志的，或者保留在法国可以调动的大军，人数总共有九 
万。此外，还有盟国军队十万，其中有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波兰人。 
1808年1月征集的1809年适龄应征入伍靑年也是可以动用的。 
为了从训练营里把他们替換出来，皇帝在1808年9月征集了 1810 
年适龄应征入伍的靑年，从1809年1月1日起 服役； 几乎是在同 

①埃克斯岛在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外，是罗什福尔的外港。——译者 

⑧乌尔德郡在今比利时列日附近，以乌尔德河命名，当时并入法国。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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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候，皇帝把分遣部队的兵员从六万增到八万人，追溯到 1806 
年起 生效： 这样就征集了十四万新兵。现有的团都增加了一个第 
四营；布伦大营和阿尔萨斯大营新建立了几个师，然后被派到来因 
以东的地区去。最后，近卫军急急忙忙地从西班牙调回来了。1809 
年3月，拿破企在德意志拥有三十万 战士； 他可以把十万人驻扎在 
意大利，其中六万人在威尼西亚；此外，马尔蒙在达尔马提亚仍拥 
有一万五千人。创建这支新的军队是一个奇迹；可是，对这支新军 
的价値不能抱任何幻想。其中近乎半数是由外国人组成的，这些 
外国人在前线令人大失所望。法国军队大部分是新兵，干部配备 
不齐，而且是临时凑集的。 

物资准备不足，象往常一样马虎，这在年轻的军队里特別明 
显。最高统帅部本身也大有 逊色： 由于內依和苏尔特留在西班牙， 
不得不把三支军队交给勒费弗尔、旺达姆和热罗姆指挥，把意大利 
军队交给欧仁指挥。1809年的军队比1805年的差得多，但是仍 
拥有参加过1807年战役的十多万法国士兵，他们是胜利的 保证； 
然而，这是一支临时凑合的部队，是演变到1812年部队的前奏。 

目前，危险幷不在于它的构成；事实上，拿破金尽管积极活动，也不 
能很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幷及时地集结: 3月底，贝尔纳多特还是在 
萨克森，带领着五万波兰兵和萨克森兵；热罗姆在德意志中部，带306 
领着荷兰军队和威斯特法利亚 军队； 拥有六万精兵的达武部队，驻 
扎在多瑙河以北的巴伐利亚；乌迪诺率领着巴伐利亚军队和其他 
德意志军队驻扎累赫河上；马塞纳更落在后面，近卫军还在从西班 
牙回来的途中。因此，大部分兵力正分散在一条一百五十公里长 
的、离敌人不到一天路程的前线上。4月10日，査理大公发动进 
攻，而拿破仑只是在17日才柢达多瑙沃尔特^如果奧地利人集结 
重兵猛攻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奥地利一方的兵力比1805年布置得较为合理。约翰大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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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五 万人侵入威尼西亚，其中只有一万人在沙斯特勒指挥下驻 
扎在提罗耳，六千人驻扎在克罗地亚；而费迪南大公则必须带走三 
万五千人去防卫加里西亚，以防波兰人的袭击。在德意志，查理大 
公拥有二十万人。他最初想在波希米亚打开一个缺口以粉碎达武 
的部队，把法国军队切成两半，这一战略或许会是够得上拿破仑的 
水平的。但是他一想到维也纳毫无防御，就感到不安，他决定沿多 
瑙河右岸前进，占领巴伐利亚高原。这样，他就失去了宝贵的时 
间，幷使自己的军队疲劳不堪；尽管如此，如果他迅速地、全力以赴 
地贯彻执行的话，根据这个新计划也同样能取得一些决定性的成 
果。然而他却把两个军团留在达武前面，自己越过了 W 河缓慢地 
朝伊扎尔河方向前进，由希勒率领的纵队掩护他的左侧，这支纵队 
人数很多，却配合得很差的 。 因此，达武能够向南方退却，幷且本 
来还可能在靠近英戈尔施塔特的地方和其它军团会合，如果不是 
贝尔蒂埃不准确地解释皇帝的命令而把他留在累根斯堡的话。 

拿破仑于17日到达，马上就命令达武同他会合，19日，达武 
元帅沿河的右岸进军，从而在敌人面前通过，给敌人以粉碎他的最 
后一次机会。但是査理大公沒有利用这个机会，结果达武在滕根 
就能抵抗住奥地利军队微弱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拿破金错把希 
勒的部队当作主力部队，准备拦截希勒开向因河，而迫使他退到多 
瑙河。在中路，拿破企组成密集队形，由拉纳指*挥，20日向阿本斯 
堡一线攻击奥地利军队左翼各纵队，迫使他们退到兰茨胡特，而马 
塞纳则向这个城市进军，从后面攻击他们；可是，他到得太晚了，以 
致21日，希勒被赶出兰茨胡特之后，能够退到因河。大公利用了 
这一段耽搁的时间，把他的队伍跟留在多瑙河以北的部队联合起 
来，这时累根斯堡的卫戍部队已经投降了; ' 22日，他终于决定猛烈 
攻击达武；但是，在他的右翼能够开始行动去阻截达武到达多瑙河 
之前，他的左翼却在埃克米尔遭到达武的袭击，接着，从兰茨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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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来的拿破仑从后面攻击他；他边战边退，轻易地再次渡过多瑙 
河。他的军队损失了三万人左右，幷且被切成两部分；然而他们也 
不难撤退到维也纳重新集结，人数还超过十万。23日，法国人再 
度占领了累根斯堡；然而，希勒却打败了贝西埃尔。大公便沒有遭 
到麦克同样的命运。 

皇帝沒有在波希米亚追击查理大公，而向维也纳进军；这幷非 
是他受到占领敌方首都这一政治目的诱惑，而是必须穿插到奧地 
利主力部队和意大利及提罗耳部队之间。当达武现在得到了贝尔 
纳多特的支援，正监视大公动向的时候，马塞纳击退了希勒的部 
队，而拉纳力图翻山越岭去包围希勒。攻占萨尔斯堡的勒费弗尔 
迫使耶拉西希退向德拉瓦河，幷且监视着提罗耳。在特拉翁河渡 
口的爱贝斯堡，希勒经过一场浴血战斗之后，渡过多瑙河去和他的 
司令会合。5月12日，法军进入了维也纳。这次，他们却发现桥 
已切断，河的左岸有十一万五千敌人。拿破仑率军到河中各岛，这 
些岛屿在维也纳以下把河分成好几条支流。他下令架设便桥，在 
20曰的夜晚，不顾已很可怕的洪水冒险渡河。21日，三万法军遭 
到了奥地利全军的进攻；法国人幸运的是，奥军沒有集中攻其一 
点，而是把兵力从阿斯佩恩到埃斯林分布成半圆形，以致不能突破 
法军。22日，拿破仑率领六万兵力采取攻势，要从中央突破敌人 
阵线;如果主要的桥梁沒有被折毁，增援部队可以通行无阻的话， 
他也许会突破成功。但他不得不停止前进，不得不往后撤退，幷在 
即将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顶住敌军的反攻；他终于坚持下来，从23 
到25日，得以从左岸撤退。二万名法军和二万三千名奥军倒毙 
了；拉纳元帅和许多将军战死了。大公不善于利用这一良机，但 
是，他的对手却已失败。埃斯林之战产生了比拜兰之战更为深刻 
的 影响： 这一次，拿破企的个人威信受到了打击。 

局势又变得很危险。在法军的后面，当沙斯特勒在4月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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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普斯特尔塔尔进入提罗耳的消息传开时，整个提罗耳全面爆 
发了起义。巴伐利亚取消提罗耳地方议会和自治，因而激起民愤。 
然而，特別是经济情况更是火上 加油： 税大量增加；商业由于大 
陆封锁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边界的关闭而遭到破产；禁止流通奧 
地利纸币，取消作为银行及慈善机构的修道院，这对所有的人都是 
一个沉重的打击；征兵制度好象在火药上点了火，不得不暂时停止 
实行，以平息骚动。此外，蒙特热拉的开明专制是属于约瑟夫二世 
式的；天主教僧侶由于优势和特权受到了威胁，已经起来应战了； 
而僧侶在提罗耳如在旺代和西班牙一样，具有巨大的 影响； 特別是 
因为起义的主要领袖安德烈亚斯 • 霍弗尔的师傅是方济各会修士 
哈斯平格。赫尔迈尔和约翰大公善于利用时机准备起义。这一起 
义主耍是农民起义，它幷不尊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同巴伐利亚 
派来的官员一样遭到抢劫和虐待。只有五千名士兵驻守这个国 
度，他们不久就被包围幷投降了。可是，沙斯特勒沒能把起义者组 
织起来，他们在战斗之后都回了家，而霍弗尔尽管因勇敢和虔诚赢 
得了起义者的信任，却是一个能力有限而又优柔寡断的人.勒费 
弗尔沒有费多大的气力就能沿因河前进，于5月19日进入因斯布 
鲁克。沙斯特勒撤退了，起义似乎已经结束，于是在提罗耳只留下 
德鲁伊一个师。然而，埃斯林战役的消息传来以后，起义又爆发 
了；拿破 仑需® 他所有部队，因而召回德鲁伊，放弃了提罗耳。农 
民们不想出境打仗，然而对巴伐利亚却进行了袭击。7月，意大利 
效法提罗耳的榜样，在阿迪杰河和罗马涅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 
起义。 

如果约翰大公把分散在奥国南部的全部兵力集结起来，他也 
许会得到一些宝贵的支持。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4月10曰， 
他越过纳梯松那流域和科巴里德，采取了攻势。仍然处于分散状 
态的欧仁的部队措手不及，一直退到明乔河，放弃了整个威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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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但是，当维也纳受到威胁的时候，约翰大公还沒有设法集结奧 
地利军队便撤退了。他自己赶到泽默林；背后遭到欧仁的追击，后 
来他又退到拉布河以北；朱莱向莱巴赫撤退，在麦克唐纳的紧追下 
又从那里逆流而上，经过马里博尔到格拉茨。从提罗耳来的沙斯 
特勒幷沒设法同朱莱会合。至于在克罗地亚的奥军，马尔蒙先行 
后撤以集中兵力，然后经阜姆、莱巴赫和格拉茨把他们击退。结 
果，法国所有的军团都与大军重新会合，而约翰却相反，他的兵力 
只剩下二万人左右。6月14日，达武前来威胁普莱斯堡，欧仁在 
拉布河上打败了大公。然后，两人都向维也纳强行军，以便参加 
会战；约翰为了同样的目的，渡到多瑙河左岸，然而他晚到了几 
小时。 

埃斯林战役法军战败，可能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是引起普鲁 
士国王的介入。他的好几个军官已经擅自采取有损于他的 行动； 
克特试图攻取马格德堡，4月28日，席尔带了他的轻骑兵从柏林 
出击，但被马尔尙将军轻易地制服了。德意志中部也骚动起 来了； 
4月22日，当过上梭的德恩贝格带领着几百农民向卡塞尔 进军； 6 
月，另一个领取退休金的军官试图发动马尔堡起义；陶贝尔河流域 
一带农村举行了起义。至于奥地利军队则开进了萨克森，萨克森 
国王逃走了；不伦瑞克-厄尔茲公爵带领着那些由黑森选帝侯集 
结到波希米亚的黑森军队，占领了来比锡。最后，英国人对汉诺威 
和荷兰施加影响，7月8日企图进取库克斯港。如果普鲁士人行 
动起来，热罗姆很可能就难于保卫他的王国。弗里德里希-威廉 
最初似乎准备采取行动，经过考虑后，他只限于暂停交付 赔款； 虽 
然他派了一个使者去维也纳，后者却在7月21日才抵达该地。 

总之，拿破企终于能够把他所有的兵马重新集结起来，幷且毫 
不困难地利用了被占领各国，或者从法国调来增援部队和储备物 
资：二 万步兵，一万骑兵，六千近卫军和大量的大炮，以补救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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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不高。洛鲍岛①已认眞仔细地构筑城堡，增加了坚固的挢梁 o 
在危急中，皇帝还是沉着镇定；他甚至继续采取最可能使他在自己 
的臣民中丧失民心的措施5月17日，他决定幷吞罗马。听到庇 
护七世将把他革除教门的消息，他就下令逮捕教皇，幷把他流放出 
去； 7月6日，即瓦格拉姆战役的那一天，罗马教皇的确被宪兵队 
带走了，不久以后，1810年2月17日的元老院决议案使幷吞事宜 
310合法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他发布命令采取这样的行动，正好 
表现出他的个性。他面不改色地在孤注一掷。这一次，他又迫使 
命运站到他的一边。 

现在，他拥有十八万七千人和四百八十八门大炮，对方仅有十 
三万六千人，但确实也配备着几乎同样强大的炮队。7月4 R 夜 
晚风雨交加，幸破仑在埃斯林下游开始强渡多瑙河，第二天下午便 
吿结束。皇帝打算通过这一着来包抄查理大公，但是，他的部队在 
平原上扇形前进时，却沒有发现大公的队伍；大公注意到法国人的 
准备工作，认为这次不可能阻止敌人渡河，因而稍微向后撤退了一 
些，其左翼在鲁斯巴赫河后面，与多瑙河幷行，其右冀则与多瑙河 
垂直，三角形的顶点以阿德尔克拉和瓦格拉姆两村为标志。这一' 
阵地左面背靠筑有堡垒的高地，地形是很有利的；但是它过于宽 
阔，使大公无从保留后备部队。拿破企失望之余不得不仓促地调 
动军队，只能在晚上七点钟开始进攻鲁斯 巴赫： 攻击沒有成功，因 
为萨克森人在阿德尔克拉后退了。6 口黎明，他倾全部兵力再次 
发起攻势；达武扭转了局势，迫使罗森贝格后撤；然而在阿德尔克 
拉，卡拉•圣西尔被击溃了，贝尔纳多特的萨克森部队再次瓦解 
了。这期 N ， 奥地利右翼正猛攻单独进行阻击的布代师，幷从他手 
中夺取了阿斯佩恩和埃斯林，进而威胁法军的后方。皇帝不得不 
在激战中修改他的部箸。马塞纳向多瑙河挺进，采取侧翼攻击，迫 
' ① 洛 A 岛是多瑙河中的大岛，在维也纳的下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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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奥地利右翼停止前进；而这一空缺则由配备着首门大炮的炮兵 
队塡补，在这支炮兵队后面，麦克唐纳率领后备军以密集的纵队前 
进。两点钟，向鲁斯巴赫再次发起全面攻击;敌方左翼最后被彻底 
击溃，中路被迫后退。大公下令后撤，而法军已筋疲力竭，也就沒 
有追击。大公损失了五万人，对方损失了三万四千人。拿破仓这 
一天所施展的军事天才赢得了战术家们的赞赏；但从这次战果来 
看，它不能与奥斯特里茨和耶拿两战役相比。敌军仍然有八万人 
以上，正在秩序井然地经摩拉维亚撤退；11日在茲奈姆又开火了， 
然而大公幷不是布呂 歇尔： 战斗在他看来是绝望的，他要求停战， 
幷于12 口实现了。 

危机远远沒有结束。德意志仍然情绪激昂，一个名叫施塔普311 
斯的学生试图谋杀皇帝。然而，秩序很快地恢复了。普鲁士国王 
坚持谨愼、克制的态度。奥地利军队撤离了萨克森；不伦瑞克-厄 
尔茲冒险穿越热罗姆统治的王国，企图抵达英国人正在准备接应 
他的海岸。相反，提罗耳在7月份尽管遭到来自萨尔斯堡、福腊耳 
贝克和阿迪杰河三方面总共四万人的攻击，还是奋勇抵抗，歼灭了 
一个萨克森师，再度迫使勒费弗尔撤退；德鲁埃 • 戴尔隆和欧仁仅 
仅是在和约签订后才得以平定提罗耳。霍弗尔曾经归顺，后来，又 
采取了敌对行动；一个同乡出卖了他，1810年2月20日他被枪毙 
了。然而英国人在制造更多的麻烦。7月30日，他们的远征军终 
于在瓦尔赫论岛前面出现了，幷在8月13 口占领了符利辛根港， 
这足他们派到大陆上来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共有四万人，由三十五 
艘船和二十三艘帆舰 护送； 其统帅查塔姆勋爵是一个完全无能的 
宮廷宠臣，在登陆后按兵不动，反之，如果他直奔安特卫普，那么大 
槪已经攻进去了；他的军队很快地遭到瘟疫的袭击。9月30日， 
他又登船回国，战死者一百零六人，病死者四千人。 

然而，整个帝国却惶惶不安，对此，富歇要负大部分责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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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特患病，6月29日拿破仑要他代理內政部事务。作为两个政 
治性的大部的首脑，他进行了不导常的 活动： 取缔各修道会，逮捕 
充当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徒中间人的诺阿耶，镇压西部和来因地区 
的暴乱，幷且不和莫利昂商量就在交易所进行买卖以支持政府发 
行的公债。当他知道英国人登陆的时候，他向同僚们建议动员北 
方十五个郡的国民自卫军，毫不考虑反对意见；贝尔纳多特由于在 
瓦格拉姆战役之后曾替萨克森人辩护而与拿破企发生了爭执，他 
刚回到法国，富歇就接受他的建议，幷要他负责保卫安特卫普；然 
后他命令各郡郡守对国民自卫军总动员，作好准备以防英军侵袭 
沿海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普罗旺斯的侵袭。在巴黎，国民自卫军重 
新建立起来了；富歇把各种军衔分授给资产阶级，这是他们乐于接 
受的，他还检阅了自卫军。这引起了军界人士大为惊恐。人们担 
心是否又回到了 1793年？克拉尔克大发雷霆，菲埃韦给皇帝写了 
312 报吿。看来无疑的是富歇如今又有机会发号施令，他踌躇满志，不 
禁回想起他在国民公会时期充当人民代表的日子。然而也可能他 
还別有用心；或许他知道普罗旺斯的阴谋，幷且通过塔列朗的亲信 
蒙隆伯爵，跟英国人有勾结，蒙隆伯爵是他派到安特卫普的。在 
1808年一连串阴谋之后，人们可以想象到拿破企的猜疑。8月，他 
赞同富歇最初的一些措施； 9月，英国人沒有动靜，他就开始听信 
那些批评富歇的意见，取消了巴黎国民自卫军，派贝西埃尔接替贝 
尔纳多特，幷且断然地要求富歇不耍把帝国搞得这样乱七八糟。 
他回来后就在〗0月27日对富 歇狠狠 训斥了一顿，然而幷沒有撤 
換他，因为富歇赞助即将进行的 离治； 8月15日，拿破企反而把他 
晋 升为奥 特朗托公爵。 

后方的事情这样烦扰着拿破企，使得他更担心亚历山大的态 
度。根据科兰古的请求，沙皇在加里西亚边界已经集结了六万人， 
然而迟迟沒有开战。当然，他首先要忙于自己的事务，这些事务已 

68 



经有所好转。 3 月，在挪威边界统领军队的瑞典埃德尔斯帕雷男 
爵公开反对古斯塔夫四世，29日，国王被迫让位给他的叔父绪德 
尔曼尼亚的老公爵，后来称号为查理十三。瑞典马上谈判媾和，幷 
在 9 月17日割让了芬兰。4月，和土耳其人的战爭又开始了，被 
尊为塞尔维亚人世袭君王的卡拉-格奧尔吉，于1808年12月入侵 
黑塞哥维那； 8月，土耳其人从他们的一边进入塞尔维亚，然而， 
当巴格拉吉昂拿下伊茲密利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9月份撤退。 
由于加里西亚沒有奧军，亚历山大尽管有这些急务，还是能够毫不 
费力地加以占领，幷在签订和约时就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对拿破 
企的敌意超过了对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因此这种敌意变得显而 
易见。费迪南大公因而得以侵入大公国幷占领华沙。波尼亚托夫斯 
基一面听任他前进，一面自己深入奧地利领土，占领了卢布林、扎 
莫仆奇，甚至伦堡。这时亚历山大作出了决定，6月3日，他的军 
队进入了加里西亚，从波兰人手里夺取这个省份。然而费迪南急 
忙赶来，重新攻取了散多梅希。哥利津将军拒绝援助波尼亚托夫 
斯基抢救这个要塞，却跟敌人缔结了一个秘密协议，答应不越过维 
斯瓦河；大公一枪不发就在他的前面撤退了；更妙的是当波尼亚托 
夫斯基接近克拉科夫的时候，他请俄国人来，幷且把城市交给他 
们。亚历山大反对华沙大公国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而鲁緬佐夫自 
从知道已经摆脫了瑞典人以来就不再有別的想法。7月26日，俄 
国要求拿破企保证决不重建波兰。8月3日，亚历山大对科兰古 
说： “无论以任何代价，我要求安靜地不受千扰。”这样的声明，其 
目的是要离间波兰人和法国，同时，这个要求意味着否决了大公国 
领土的任何扩大，至于是否恢复波兰国名在实质上是无关紧要的。 
沙皇的态度引起拿破仑越来越大的愤慨。拿破企说道 :“这 不是我 
的一个盟国。”过去，他不得不忍气吞声，而今，他还得迂回前进。 

奥地利注意到从四面八方袭击着拿破仑的困难。弗兰茨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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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堡附近的多第斯城堡里避难，他的周围，主战派蠢蠢欲动。皇 
后、施塔辿翁和巴尔达齐都责备查理大公停止了战斗和拋弃了提 
罗耳及萨克森；他们削减了他的权力，使他只限于指挥他 ft 己的一 
支军队，这就导致了大公于7 j】 23日的辞职。主战派希望得到俄 
国人的支持，所以在8月中句，梅特涅与尙帕尼在阿尔腾堡开始和 
平谈判之后，他们竭力使谈艸拖延下去。这一手法对拿破企也是正 
中下怀： 8月12日，他向沙兑建议，把加里西亚分割给沙皇和大公 
国 ，后者得五分之四；作为 回报， 他同意开始关于波兰问题的正式 
谈判；他提出，在等待答复期间，他要继续据冇所占领的全部奥地 
利领土。最后于9月1 口，车尔尼舍夫来阻止奥地利人采取行动， 
因为目前俄国不会跟法国决裂。被征服者于是不得不从命，从那时 
起，他们虽然给予法、俄在加里西亚所要求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却 
寸七必 爭地保卫着他们西部的省份。这种策略是太明 显了： 正如拿 
破仑-样，奧地利人现在明白，亚历山大几乎要求得到他们所能放 
弃的一切。拿破企不想使离叛了他的亚历山大得到好处，也不想驱 
使其走极端，因此决定减少分给俄国的份额。奥地利最后的抗拒被 
最后通 牒所粉 碎了，10月I 4 日在肖恩布鲁恩签署了和约。巴伐 
利亚得到了因河地区和萨尔斯堡。拿破仑拿到了沿海的克罗地亚 
区，和阜姆、伊斯的利亚和的里雅斯特，以及奧国的克林底亚省和 
卡尼奥勒省的一部分。华沙大公国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包 
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两地；俄国增加了四十万人幷拿到了塔尔诺 
布尔。奧地利失去了三百五十万居民和全部通向海洋的通道；同 
时支付七千五百万赔款。 

和约最显著的特征是，拿破仑沒有考虑亚历山大的要求，沒有 
维持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瓜分加里西亚的比例。这样，他就提醒 
俄国所处的附庸地位，侍候主人不周到、沒有尽责，因此工资就减 
少。亚历山大向科兰古表示了他的不满，而皇帝沒有惊慌失措，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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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炫示他以放弃重建波兰来滿足沙皇的愿望。但是，俄国的这项 
要求仅仅是烟幕。实际上，亚历山大所希望的作为他帮助皇帝反 
对奧地利的代价，是拿破企给他华沙大公国，加里西亚就更不在话 
下；他很失望，暗中拒绝加以援助，尽管如此，他幷沒有放弃其野 
心。在秋天的日子里，跟法国决裂对他来说似已不可避免，当恰尔 
托雷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时候，沙皇开始坦率地对他谈到其〗805年 
计划，以及利用波兰人去反对拿破仑的可能性。相反，拿破企幷不 
正视这一现 实:在 他看来，大陆体系仍然稳固地建立在提尔西特协 
议的基础之上。事实是因为他现在决心与约瑟芬离婚，自从埃尔 
富特会晤以来，他一直想娶亚历山大的妹妹。象平常一样，他只顾 
眼前的打算；法俄联盟对他有用，他就不愿看到这个结盟已是名存 
实亡。在选择新皇后问题上发生的意外变化，将使这种结盟变为 
公然的敌对关系。 


五、同奧地利联姻 

拿破企的第二次结婚，必将使还未充分复原的大陆体系改变 
格局，幷加速必然使他毁灭的战爭的到来。这件婚事主要是拿破 
企政权演变的结果，其次才是受对外政策的影响。早在1800年， 
某些人刚打算授予他世袭的权利，就考虑到他跟约瑟芬离婚的问 
题，因为她沒给他生儿育女。在重延君主政体之后，离婚就越发 
成为迫切的问题。可是，也许有段时期，拿破企曾怀疑过 Cl 己是否 
能做父亲；尽管人们认为好几个私生子是他生的，然而这种疑问似 
乎直到1807年12月13日莱昂伯爵诞生之后才消除。他也可能 
是为跟约瑟芬离异而感觉痛苦；即使她是不忠实的，她在他心里所 
燃起的热烈情感，也还是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自从抛弃了她之 
后，拿破仑一听说她愁闷不乐就觉得非常难过。后来他说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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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她伤心落泪。”在奧坦斯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拿破仓曾为 
这个孩子举行隆重的冼礼仪式，人们还以为他将收之为养子；可 
是，小孩于1807年5月5日夭折了。此外，直到这个时候，拿破金 
仍未发现可以替代约瑟芬的人。从他称帝之后，他就不得不要将 
一个出身帝王之家的公主扶上皇后的宝座了；随着他的政权变得 
更加贵族化，更加专制，他认为罗马教皇涂的圣油越来越不够了。 
他在好些帝王面前夸耀他是 ft 己打下天下的，但也于事无补 ：他一 
心渴望成为正统的皇朝。 

提尔西特的会晤使得进入一个历史悠久的正统王朝家族的梦 
想似乎一下子变得可能实现了。年底，离婚的可能性由于富歇的 
安排而更为明确了。即使拿破企不公开承认有意于此，在去埃尔 
富特之前他还是下了决心，因为那时他要对亚历山大探向其妹 
求婚。1809年11月15日回到巴黎的时候，他想的只是如何实现 
316这个愿望： 22日，科兰古奉命向俄国正式提婚。由于亚历山大坚 
持要把关于波竺的诺言写进一项条约，这位大使也就被授权签订 
条约。然而沙皇的思想已到了这个地步，不可能再提有关婚姻的 
问题。然而拿破企的求婚还不失为一个天赐良机，因为亚历山大 
可能在表示拒绝之前使条约获得批准，这个条约有助于俄国此后 
把波兰人拉过来。令人惊讶的是 ：科兰 古在这次交易中竟然受骗。 
他从谈判条约着手，1810年1月4日签署了这一条约，它规定永 
远不得重建波兰王国，甚至波兰这个名称也要从正式文件中消失。 
他一直迟到12月28日才提及婚事。然而，他知道沙皇有意制造 
借口拖延，因为塔列朗在埃尔富特已为他出谋献策，借 口是： 必须 
同皇太后商量，而她还得听取住在特维尔的女儿叶卡德琳娜的意 
见。叶卡德琳娜沒表示异议，可是做母亲的虽然沒有直接拒绝，却 
以女儿年幼，只有十六岁和宗教信仰不同等为理由提出异议。事 
实上她对这件婚事极为反感。亚历山大作为一家之长和专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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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有权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他却谨愼小心地一直拖延不复。 

可是，时间紧迫了，11 II 30 口， 拿破仑在一个著名的场面向 
约瑟芬表示了自己的意愿。12月15日，约瑟芬在全体亲王和帝 
国大勋爵的会议上宣布同意离婚。16日 ，一 项元老院决议案认可 
了离婚，可是，这样的离婚旣不符合《民法典》，也不符合皇室条例 
的精神，即使在文字上沒有违反皇室条例。约瑟芬仍然保留皇后 
的称号，幷得到了马尔梅松皇宮和一份产业。在解除宗教婚姻方 
面，碰到的困难稍为多些；你不能去求助于被囚禁的罗马教皇；而 
且埃梅里方丈认为，根据过去的先例，这种事情也不必由教皇出面 
干预。结果，费什决定了 程序： 由巴黎的神职人员，首先是在教区 
法庭，然后是在大主教教区法庭负责宣布拿破企的宗教婚姻无效。 
前者认为，婚礼是秘密举行的，沒有“教区本堂神甫”和证婚人在 
场，遵照法国天主教教会的教规，这个婚礼即使享有任何的特免 
C 甚至教皇特免），都不能得到承认。后者则提出皇帝所举的理由： 
1804年的婚礼，是出于形势所迫，本人不曾明确表示同意，因而是 
无效的。 

1810年1月12日，这个问题了结之后，拿破企焦急地等待着 
沙皇的答复。当他获悉沙皇拖延答复时（当时正呈送给他审核1 
月4日签订的条约），他觉得这里面有鬼，于是就暂不批准条约。 
以后看来很可能会遭到亚历山大拒绝一事是一种侮辱；但拿破企 
有办法 报复： 奧地利给他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未婚妻。 

自从和平以来，梅特涅一直出任外交大臣。他跟施塔迪翁之 
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法国 的征服使他沦为非直属附庸，一个社交 
场上活跃的、放荡的和迷恋女性的贵族，幷和施塔迪翁一样也有着 
仇恨法国和法国革命的双重动机。可是，他有更多的外交经验，尤 
其遇事沉着冷靜，因为浪漫主义的热情对他从来是陌生的。这是 
一个属于十八世纪的人物;作为考尼茨的门生和女婿，他热衷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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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均势老槪念，而要恢复这种均势，那就得打倒拿破企。他对开明 
专制也仍然信守不移，幷且在尊重贵族的社会优势地位的条件下 
(其尊重较之约瑟夫二世犹有过之），他在原则上无疑地幷不表示 
反对那些足以强化国家的改革。有人认为，他具有一种来 ft 伯克 
的和以经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独创的政治哲学。梅特涅知道，根 
茨善于为任何论点找出根据。他旣重用根茨，实际上便拥有一个 
理论武库；但是有人认为梅特涅的政策是出于公心，毫无私念，那 
是过分地美化了他。 

梅特涅乐于行使权力，幷决心保持这一权力，因而竭尽全力为 
哈布斯堡皇室效劳。虽然他看到这个政权的种种缺点和毛病，但 
他幷不愿因坚持耍纠正这些缺点和毛病而冒犯皇帝和贵族。除非 
根茨指望哈布斯堡皇朝所领导的欧洲十字军能使奧地利在意大利 
和德意志得到好处，否则梅特涅对它不烕兴趣;梅特涅毫不迟疑畏 
缩的现实主义正是他的主要长处。到1809年，他曾认为拿破仑已 
经完全腐败衰落了；这种错误的估计使得他在此后几年里行事非 
常谨愼小心。他只想保全奧地利，一直捱到可以不冒风险地参与 
瓜分赃物的那个时刻。由于法俄联盟岌岌可危，已经出现了一种 
有利的 局面： 必须促使它化盟为敌；如果能同战胜者言归于好，奥 
地利的安全会更有保证，而这个新的提尔西特甚至能够产生积极 
318效果。因此，拿破企欲娶新妇正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 会：如 果拿破 
企娶了玛丽 • 路易丝公主，他就会同亚历山大失和，而必将把奧地 
利看作天然盟友。 

梅特涅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哈布斯堡皇室的人想必把这种联 
姻视为玷汚皇室。可是，向拿破企建议提出求婚，幷把求婚作为最 
后通牒向弗兰茨提出的话，就会使弗兰茨明白，应为国家利益而让 
步。11月29日，梅特涅在同亚历山大•德 • 拉博德（法国派到维也 
纳的协理专员）谈话时，似乎第一次作了暗示。奥地利驻巴黎的代 
,74 



办弗洛雷骑士跟塞蒙维尔在一次官方晚宴上交谈时说得相当明 
确，使得塞蒙维尔急忙跑去向马雷报告。 12 月 16 日，拿破仑指令 
向奧国大使施瓦岑贝格进行试探，亚历山大•德 • 拉博德在月底 
四来 时会见了这位大使。沒有理由认为拿破仑从这时起就已决定 
优先选择奥地利公主；然而他一定感到很得意。当他知道沙皇拖 
延答复的时候，对他来说，选择奧地利公主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皇帝左右的人意见不一。反对革命的上流社会赞成与奥地利联 
姻，妄想维也纳宮廷会要求惩治那些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 
的人，法国因此就会大步转向倒退。以富歇为首的参加过革命的 
人则持相反意见。博阿尔內家族和约瑟芬本人赞同玛丽•路易 
丝；波拿巴家族，首先是缪拉，赞同俄国女大公。 1810 年 1 月 29 
曰，拿破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让两派各抒己见，但他本人仍不表 
态。最后， 2 月 5 日，收到科兰古发来的一份急件说，沙皇再次要 
求宽限答复，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于是抢先采取对策•，6日晚上， 
欧仁亲王就去向施瓦岑贝格正式提婚，幷且附带一个条件——立 
即签署婚约：次日，婚约就这样签署妥当。这正是时候 ：因为 4日， 
亚历山大通知科兰古表示拒绝；他看到自己被挫败而大为恼火，但 
在外交上则处于有利地位，因他可以说拿破企耍两面派。梅特涅 
的估计很准确；法俄之间的裂痕扩大了。 

3月22日，玛丽*路易丝抵达斯特拉斯堡。拿破企前往迎接， 
幷且迫不及待地无视一切礼仪先占有了她，然后带她到圣克卢。4 
月2日在卢佛尔宮举行婚礼，接着在月底到北方旅行。1811年3 
月20日， 玛丽. 路易丝生下一个儿子（从1810年2月17日起，就 
已作出决定，封此子为罗马王），6月9日，罗马王的洗礼是帝国最 
后一■次盛大庆典。 

同奥地利联姻加速了拿破企远离法国革命的演变。他叫曾充 
任法国王室子女家庭教师的孟德斯鸠夫人去当玛丽 • 路易丝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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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随从；菲埃韦成了查案官；拿破仑由于如此结亲而变成玛丽•安 
托瓦內特和路易十六的內侄女婿;在他的宮廷里，那些归附的前朝 
贵族在宮廷里占居优势。相反地，富歇于6月3 口失宠下台，由萨 
瓦里接替他任簪务大臣。这些前朝旧人看准了事情是不会到此为 
止的，有瑤言盛传婚约中有一条秘密条款，规定放逐“弑君者”，幷 
且要隆重地为路易十六恢复名誉，王党分子的小册子已在不断地 
替路易十六鸣冤叫屈；而购置国有产业者则接到一些恐吓信。政 
府机构也同样采取一些步骤向着旧制度蛻化：1810年，国家监狱 
和随意捕人下狱的活动正式恢复；通过设立出版管理局，重新公开 
实行检査 制度。 

另一方面，拿破仑由于建立了新家庭>使其亲族十分不满；他 
虽不断给他们各种高官厚祿，却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他们的互 
相攻讦、倾轧和生活放荡扰乱了他的私生活，又损害了新皇朝的威 
信。玛丽 • 路易丝正値十八年华，再次煥发起他的靑春，给了他欢 
乐，她显得溫柔而娇媚，似乎也分享了这种欢乐。但对他的儿子， 
拿破仓一直保持严格的态度；他意识到，而且也讲过，只有罗马王 
也才华超众，才能保住帝国；然而作为一个男人，父亲的身份使他 
咸到非常自豪，幷不为儿子发愁。他如此强烈的家族观念，有人把 
它归因于拉丁民族的传统，而且更可能归因于科西嘉人的风俗习 
惯，这种观念很自然地使他从此以后更加关注自己的子孙后代。 
1810年1月30日，拿破企在规定新皇后的产业、将来儿女们的领 
地，以及他们之间将来如何分配皇室年金时，他沒有一个字提到他 
的弟兄。也有人认为，同奥地利联姻对当时开始明显地出现的大 
帝国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大帝国似乎有从分封 
制，即人们称之为加罗林王朝式的国家，变成君权制的或罗马帝国 
式的国家的倾向：所有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都必须保留给罗马王, 
因而就要幷入法国，无论如何，充其量也只能分给罗马王未来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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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意大利王国预先指定给他的弟弟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撤销了 
欧仁 • 博阿尔內的王储身份而改任法兰克福大公国达尔伯格的继 
承人。可是，人们还是夸大了婚姻对这一点的影响。长期以来，皇 
帝因皇亲国戚不听话和无能而大为恼火，他曾威胁过要归幷他们 
的国家。当路易失掉他的王国，当缪拉、甚至约瑟夫和热罗姆估计 
到也会遭到同样命运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埋怨拿破仑把他们作为 
牺牲品奉献给他的新家族；实际上，这是分封制的帝国本身正在向 
统一的帝国的方向演变着。 

同奥地利联姻的主要后 果是： 这次联姻为瓦格拉姆的胜利增 
添了最辉煌的战果，在拿破企看来，它使大陆体系转危为安；个人 
的洋洋得意又一次地激发了他的权力欲。在接近奥地利时，他无 
意把它当作平等的国家对待，也不打算同他缔结一个梅特涅所希 
望的新的提尔西特条约。在巴黎，梅特涅曾表示过他对俄国在东 
方的进展感到不安，幷暗示过双方可以协同加以制止；在这一点 
上，拿破仑承认法、奧利益是一致的，万一亚历山大企图向多瑙河 
南部推进的话，他答应出面干预，但不想签订什么条约。奧地利依 
旧仰承他的鼻息。他大槪以为哈布斯堡皇室不会再冒犯它的女 
婿，所以仍把奧地利当作附庸看待。他在表示不与俄国爭夺多瑙 
河两公国以尊重埃尔富特协议之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內还抱着 
一种幻想：提尔西特条约安然无恙。 

英国因此又成了唯一的敌国。梅特涅为避免承担反对英国的 
危险义务，提出了一个重建海上和平的设想。1810年3月，他起 
草了一份惊人的备忘录，根茨在备忘录中居然很认眞地极力向英 
国人表明，法国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为切身利益最好是放弃大陆， 
包括西班牙在內。几乎在同一时间，富歇也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他 
派遣一个其父住在伦敦1名叫法冈的以前的亡命者去找当时在外 
交部任大臣的韦尔斯利侯爵。路易也认为这种全面的和解是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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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国的唯一方法‘，看来，英国似乎想防止法国幷吞荷兰，因为荷 
兰对它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荷兰的银行家，尤 
其是拉布谢尔，都是忠于它的。1810年2月，拉布谢尔也会见过 
韦尔斯利。最后，还有乌弗拉尔被富歇所利用，富歇无疑地想起了 
321 他们一起搞投机勾当而一直在庇护他。这位金融家仍然不断同拉 
布谢尔进行交易，念念不忘墨西哥的银币；结果，他制定了 一个政 
治计划 •. 把查理四世送到墨西哥城；英国把西西里让予拿破企，而 
拿破企则放弃马耳他岛给英国，幷帮助英国再去征服美国 I 乌弗 
拉尔从圣佩拉吉监狱中出来后便同拉布谢尔商议，拉布谢尔又让 
巴林知道这个秘密。韦尔斯利在同巴林和坎宁讨论了这个计划 
后，拒绝放弃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就在这时，路易以为他哥哥知道 
这件事，所以，在他4月27日路过安特卫普时就和他谈起此事。 
乌弗拉尔被逮捕起来，同时也为撤換富歇找到了借口。于是，谈判 
便破裂了，皇帝也和英国一样不想做出让步。 

在这一年期间，他忙于改善大陆封锁的状况； 8月5日，颁布 
了著名的特里亚农敕令，10月18日，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 
为监督执行这两个敕令，他更加紧从事呑幷，由此可以确实可靠地 
说，大陆封锁此刻重新燃起征服精神。1810年初，荷兰不得不让 
出西兰和直到来因河的南部诸省;7月2日，路易逃往波希米亚； 9 
H ， 他的王国被存幷。12月13 口的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追认了这 
次行动。为了牢靠地封锁北海各港口和荷尔斯泰因的边界，拿破 
仑于1811年1月22日把位于利佩至特拉弗河一线以北的德意志 
各邦幷入法国：包括汉撒各城市、贝格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 
的一部分、阿伦贝格公国和扎尔姆公国，以及奧耳登堡大公国。为 
彻底禁止瑞士人将走私品运到意大利，他强占了伐累，幷对特辛州 
实行军事占领。 

然而，伊比利亚半岛上始终在战斗。因此在瓦格拉姆战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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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拿破仑似在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以歼灭英国军队或强迫它 
撤退回国；在此之后，要征服这个半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确实 
派 出了十 四万人以上的援军，这支部队本来就不足以予敌人以重 
大打击，但是他还不能为部队提供必需的辎重物品，而最关紧嬰的 
是他未能御驾亲征。拿破企由于专心处理皇朝家事和迷恋于新婚 
妻子，而让决定性的一年就这么过去 了：到 1810年底，他不可能再 
全力以赴地亲征西班牙，因为亚历山 大的态 度令人不安。追求个 322 
人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婚姻妨碍了他重新集结全部大军，幷且在不 
得不把一部分重要兵力留在后面的情况下，开始对俄国的战爭。 

同奧地利联姻不是这场重大冲突的主要原因；然而，它加快了 
这场冲突的到来(尽管拿破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引起了 
俄国人的嫉妒，他们看到奧地利人在拿破仓的宮廷受到优遇，尤其 
是因为它导致了波兰谈判的失败。皇帝在向施瓦岑贝格正式提婚 
的同时，否决了科兰古签署的条约。他另起草一个条约，寄出时还 
附有他的批准书，指明他决不帮助任何人重建波兰王国，幷同意在 
正式文件中取消波兰名称，而俄国和萨克森也要保证不去取得在 
大公国之外的任何陂兰省份，同时必须保守条约的秘密。这幷不 
符合亚历山大的意 E : 7月13日，涅谢尔罗杰拒绝对1月协议作 
任何变动 D 从此拿破仑中断了谈判。此外，他还拒绝批准给俄国 
的一笔贷款。1810年夏，他还不认为战爭不可 避免； 可是他也看 
到，如果亚历山大跟他疏远，就可能会同英国言归 于好： 在这种情 
况下，他就不得不诉诸武力。 

瑞典的事变同时也激怒了沙皇。1810年1月6日，查理十三 
已经同法国签订了和约，幷参加大陆封锁。实际上，他沒有足够的 
力量去严格遵守封锁法令，尤其当索马里茲的舰队控制波罗的海 
的时候。不久，皇帝大发雷霆，他威胁说要重新占领波美拉尼亚。 
瑞典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特別是因为国內刚发生一场王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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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查理十三已指定为继承人的奧古斯滕堡的查理-奧古斯 
特，即丹麦王弗里德里希六世的內兄弟，于1810年5月28日去 
世；有人指责说，这是1809年革命的敌人毒死的，而在其出殡的那 
天，费尔森在一场暴动中被杀。政府希望由査理-奥古斯特的兄 
弟接替；可是，拿破企沒有明确表态，一个起源不明的阴谋就乘机 
利用了这种暧昧态度。在斯德哥尔摩有一派倾向法国的人，他们 
323 倾向于由拿破企的一位亲属或部将来代替，指望因此赢得拿破企 
的保护以对抗俄国； 6月底，默尔纳少尉代表这一派人来试探贝尔 
纳多特，幷且得到曾经奉命来巴黎参加拿破仑结婚大典的符雷德 
伯爵的支持 。 贝尔纳多特又将此事吿知皇帝，他犹豫不决 D 显而 
易见，选择一个法国元帅，亚历山大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假如战爭 
一旦爆发，瑞典将会给予法国大力支援；其实，贝尔纳多特不是一 
个可靠的人，欧仁还更可取些；皇帝相信，想要收复芬兰的瑞典亲 
法派必能迫使贝尔纳多特忠于法国。所以皇帝不反对他接受，但 
由于不愿得罪沙皇而沒有正式宣布同意。在厄勒布鲁召开的瑞典 
议会看来对奥古斯滕堡有利，而这时一个叫富尼埃的人出场了，他 
曾任法国驻哥德堡领事、一个破产了的商人。尙帕尼同意派他去 
作观察员，但事实上他是贝尔纳多特的代理人；他冒充皇帝的正式 
代表，建议挑选这位元帅。国王的一位亲信，一个法国亡命者絮尔 
曼伯爵带来了国王同意的口信，8月21日，议会跟着也批准了。 
如此迅速得到的解决使拿破仑大出意外，他应否同意，仍在犹豫不 
决，然而，要使英国蒙受耻辱的念头占了上风。此外，瑞典的亲法 
政策看来很坚定，11月17日，瑞典对英宣战。但问题还有不利的 
另一面，亚历山大很恼怒。可是，拿破企还不知道最坏的情 况：贝 
尔纳多特毫不迟延地极力使沙皇放心，他向路过斯德哥尔摩的车 
尔尼舍夫表示，他绝不是皇帝的人，也从不打算收复芬兰。这样， 
亚历山大很快就可以指望这位新国王的背叛会向他保证，瑞典即 



使不能与俄国合作，至少也保持中立。 

虽然拿破企未曾觉察到这种情况，但俄国的备战工作却在进 
行着。沙皇首先竭力劝诱恰尔托雷斯基出些主意；而后到1810年 
4月，他决定把话说 淸楚： 战爭将于九个月內开始，俄国能否得到 
华沙大公国的援助，幷迅速将俄军一直开到奥德河上，从而带动普 
鲁士人 参战？ 恰尔托雷斯基表示很冷淡，因为拿破仑是如此使他 
敬畏。虽然这样，亚历山大还是继续进行准备。他任命阿洛佩尤 
斯和波佐 •迪， 博尔戈为驻那不勒斯和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幷^ 
要他们取道维也纳赴任；他们发现维也纳上流社会在定期举行 
的社交聚会中对他们的主上亚历山大抱有好感，对拉祖莫夫斯 324 
基和巴格拉吉昂郡主极为倾倒。他们设法当面向梅特涅的父亲 
(梅特涅去巴黎期间的代理外交大臣）说，奧地利可以夺取塞尔 
维亚，甚至更多的地方，以解决俄、奥两国在东方的分歧。当梅 
特涅回到维也纳时，他中止了谈判。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 
俄国军队却悄悄向西 移动； 旣然少了奥地利的帮助，亚历山大 
似乎就把某种希望寄托在波兰身上；或许恰尔托雷斯基已下定了 
决心。 

这年年底，由于埃尔富特协议遭到双方破坏，法俄联盟正式瓦 
解：象所有的纯粹农业围-样，俄国吃了封锁的苦头，但得不到任 
何补偿；亚历山大细心听取贵族们的怨言，幷且看出财政_于商业 
不振而处于困境；旣然成了拿破仑的敌人，他就倾向于靠拢 英国； 

虽然战爭是决定要打了，但他却挑动敌人先发动进攻以便显示自 
己有理。他早已谨愼地不实行特里亚农和讽丹白露两敕令的措 
施。1810年12月31日，他更进了 一步： 对来自帝国及其盟国经 
陆路输入的商品提高关税:，而对中立国船舶的海上贸易则给予优 
惠，同时对被拿破仑正式禁止的对英贸易也给予优惠。与此同时， 

拿破仑向奧耳登堡大公（亚历山大的妹夫)建议以图林根換取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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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堡大公国，奥耳登堡大公加以拒绝，他就呑幷了这个大公国，尽 
管在埃尔富特曾保证其领土完整。从这时起，一场新的战爭已无 
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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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英国的成就 

(1807— 18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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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拿破仑巩固其大陆霸权之时，英国正顽强地、幷几乎是靜 
悄悄地努力使自己最终成为海洋的主人。直至1808年，似乎还未 
取得决定性的 成果： 一些舰队仍然驶离法国港口，幷不是所有的法 
国殖民地都已受制于英国。西班牙起义在海上和大陆上都给了英 
国的政策以决定性的 助力： 它终于把海洋交给了英国，同时把英国 
重新引进大陆，以便直接援助反法同盟各国，而只有各盟国才能最 
终打败征服者。 


一、 统治海洋及其后果 

特拉发加海战之后，英国的舰队又恢复了对敌人港口的 封锁； 
一些巡逻的船舰密切监视着敌港，在外海的舰队时刻准备着追击 326 
可能逃跑的船舶。这种单调的、成效不显著的监视也难免耍冒海上 
的风险：从1806年到1815年，尽管沒有一条船被敌人拿捕或击 
沉，英国人却损失了十八艘军舰。护航队也需要许多军舰。因此 
他们不停地造船；海军预算1803年还沒有达到九百万英镑，到 
了 1811年就超过了二千万 英镑； 到1814年，他们就拥有二百四 
十艘军舰，外加三百一十七艘快速帆舰和六百一十一艘不是那么 
重要的小艇。凡是可能加强法国人力量的各国军舰都逐渐地落到 
英国人手里，其中有荷兰的、丹麦的、那不勒斯的、葡萄牙的船舰。 
1808年和1809年，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倒向英国人 这边； 继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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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的舰队之后，被封锁在喀琅施塔得的俄国船舶也于1812年被 
带到了英国。 

拿破仑确实也在不停地造 船：从 1800年到1814年建造了八 
十三艘军舰和六十五艘快速帆舰；1814这一年他拥有一百零三艘 
军舰和五十四艘快速帆舰；但是，他只有成为整个大陆霸主后才能 
恢复均势，幷且要付出多年的努力的代价。然而，直到1809年他 
幷沒有放弃海战，不过他把海战限干袭击敌人的交通线或是进攻 
他们的殖民地。1805年莱伊赛格和维约梅，1806年勒迪克和索莱 
伊，1808年阿勒芒和冈托姆，年维约梅、朱里安、特鲁德和溥 
杜安都成功地冲过了封锁线。但他们很快就波追赶上，几乎都遭 
到了严重损失或彻底溃畋。英国人在圣多明各摧毁了莱伊赛格的 
舰队；维约梅的六艘军舰损失了两艘；1806年，利努瓦从法兰西岛 
回来时，在加纳利群&损失惨重；1809年，维约梅和朱里安在出发 
到安的列斯群岛之前，在埃克斯岛的港外停泊处汇合了，廿比尔就 
派出纵火船攻击他们；他们的船舰搁浅了，如果廿比尔支援果敢的 
科克伦的话，将沒有一条船能逃脫。特鲁德的舰队终于到达了诸圣 
群岛，但是，在那里被击溃了。只有年老力衰的科林伍德——1809 
年死于海上——才让阿勒芒和冈托姆过去，把给养送到科孚岛。 

327 西班牙的起义结束了这些突破封锁的企图西班牙的政务会强夺 
了停泊在加的斯和费罗尔港口的法国船舰；以前，英国人由于查理 
四世同法国督政府的联盟而被迫放弃地中海，现在英国人在伊比 
利亚半岛的一些港口建立了一些宝贵的据点。更重要的后果是在 
远洋。西班牙殖民地不再给法国人做基地，而向他们的敌人开放 
了；海战、私掠船和殖民地斗爭的情况都因此发生了转变。 

从1806年到1815年，法国和他的盟国损失了船舰一百二十 
四艘，快速帆舰一百五十七艘，小艇二百八十八艘。1806年英国 
有三万六千法国俘虏，1815年有十二万 :其中 大部分俘虏是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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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结束时，法国人剩下的仅是些私掠船。战爭也给英国人带来 
些 损失： 损失最多的是在1810年共六百一十 九艘； 从1803年到 
1814年掼失共达五千二百四十四艘，占进出港口舰艇的百分之二 
点五。加上海上的损失使他们的商船戚少了百分之五。尽管造船 
业从1803年的一千四百零二艘共十三万五千吨下降为1809年的 
五百九十六艘共六万一千吨，但这还是比塡补损失的要多，1810 
年他们的商船队从1805年的二万二千艘发展到二万四千艘。这 
些数字淸楚地 表明： 私掠船如果沒有舰队的支援就不可能严重打 
击有护航舰的敌人运输。海上安全的程度可以用保险费来 证实： 

保险费多少因地而异，差別很大，对在波罗的海航行总是提得很 
高；但是对于远洋航行则迅速戚少，平均从1806年的百分之十二 
下降到1810年的百分之六，而在法国革命时期曾提高到百分之二 
十五，在美国独立战爭期间曾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英国人成为海 
上霸主，消灭了法国及其盟国的商船队。1801年，法国还配备了 
—千五百艘远洋船；1810年只剩下三百四十 三艘； 到1812年就只 
有一百七十九艘了。捕渔业减少到几乎沒有。所以海上优势确保 
了英国控制海上贸易，幷大大扩大了它的贸易，这就使它能顶住大 
陆封锁、不断地增加开支，幷资助反法同盟各国。 

英国的注意力主要正是放在使商业充分利用它的舰队的胜 
利；与人们所能想象的相反，征服殖民地只是第二位的事。从重商 328 
主义的观点看来，主要的是要禁止中立国与敌方殖民地通商，而把 
这项贸易保留给自己；此外，直到特拉发加海战以前，英国政府必 
须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欧洲水域。英国在1803年夺取了圣卢西亚 
岛、多巴哥和荷属圭亚那的一部分之后，就不得不等到1806年才 
能夺取苏里南；1807年又依次夺取了库腊索岛、丹属安的列斯群 
岛中的圣托马斯岛和圣克鲁斯岛；1808年夺取了马里加朗特岛和 
德西拉德岛。英国人也对通向印度的非洲沿岸的海港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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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牟 1 月，陂帕姆、贝尔德和贝雷斯福德在开普登陆，迫使荷兰 
守将然森斯投降；1807年，英军占领了马德拉群岛，而后又占领了 
其他葡属殖民地；1808年，英国夺取了戈雷岛，1809年又夺取了圣 
路易。①在美洲，西班牙起义改变了局面。直到那时，英国人意识 
到必须小心谨愼，因为拉丁美洲海岸可能成为敌人远征的基地。 
西班牙起义后，局势完全改变了。1809年，圭亚那和马提尼克岛 
被英国征服；1810年，瓜德罗普岛、圣马丁岛、圣尤斯特岛和萨巴 
岛也被征服了。 

在印度洋上，西班牙的转变也使驻扎在法兰西岛的德凯恩失 
去了西属菲律宾的支援•，但是，印度洋上胜负之局主要取决于历任 
印度总督的政策。 

在韦尔斯利离开印度之后，他的继任人康华里、巴洛和明托采 
取了一种与他完全不同的态度，与各土邦王公们进行和解以便恢 
复和平。辛地亚首先进行谈判，英国人把拉吉普他拿交还给了他； 
霍尔卡随后收回了绝大部分国土；兰吉特•辛格这个旁遮普锡克人 
的统治者暂时又占有了旁遮普，他最后站到了英国人一边 >于1809 
年签定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把边界固定在萨特累季河幷把斋普 
尔给了他。这一边平靜后，辛格就夺取了木尔坦、白沙瓦和克什米 
尔，同时与重新占领了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的阿富汗结成联盟。这 
些和解安排需要一定时间，幷为将来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放任不管的印度中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成群结伙的散兵游 
勇和强盜，即被称为“平达利斯”的，在那里进行了骇人听阗的劫 
掠。传教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伦敦布道会于1804年在 
印度开始工作；浸礼会于1807年进入缅甸，1812年又进入 锡兰； 
1813年，印度有了它的第一个 主教； 伹是过激的宗教狂热对1807 

①戈雷岛在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港口外海上；圣路易港在达喀尔以北。—— 
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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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于维洛尔的印度士兵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放弃沃伦•哈 
斯丁斯和韦尔斯利的侵略政策至少有利于明托勋爵 能士印 度以外 
推行强有力的政策。 

在马斯克林群岛，德凯恩能够贯彻拿破仑的意图 ：他取 消了各 
殖民地的代表大会，恢复了中央集权，幷以国民自卫军的名义把原 
有的民兵队重新组织起来。到殖民地来的移民丧失了在大革命时 
期实际上享有的自治权，因此很感惋惜，但他们屈服了，因为贩卖 
奴隶又合法化了。为了供应奴隶市场，德凯恩与马达加斯加建立了 
关系，幷在塔马塔夫设立了一个贩卖奴隶的商站。但他从来沒有 
放弃对印度的念头；1804年为他要求增援以支持马拉 塔人； 提尔 
西特和约之后，他建议在海上进行牵制攻击以便支持计划中的法 
俄联合远征；1808年1月，他的兄弟前来向皇帝请示此事，皇帝答 
应派出一支舰队和一万五千人。尽管英国人对此幷不感到有什么 
可大惊小怪的，但他们却痛恨这个“海盗巢穴”，因为絮尔古夫①使 
得他们日子不好过。1810年，明托勋爵决定结束这种 状况； 7月 
份，他夺下了波拿巴岛（原称波旁岛、留尼汪岛）。8月，迪佩雷和 
布维在路易港的锚地摧毁了英国四艘快速帆舰的 舰队； 但是在11 
月底，英国一万六千人在法兰西岛的北部登陆，只有一千八百四十 
六人的德凯恩被击败，幷于〗2月3日投降了。翌年，英国人占领 
了塔马塔夫。塞舌尔群岛从一开始就同英国人签订了中立协定。 
明托勋爵便转向荷属印 度：爪 哇和摩鹿加群岛落到了他手里。 

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帝国同西班牙殖民帝国相比是很小的。 
1804年西班牙对英宣战以后，溫德姆和格伦维尔就支持波帕姆和 
米兰达的计划。米兰达曾向波拿巴表示愿为他效劳，但被波拿巴 
于1801年驱逐出境，因为波拿巴当时正在与西班牙进行谈判，而 


①罗贝尔 • 絮尔古夫 （1773— 1827年）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有名的私掠船主，他 
给英国海运相当大的打击；拿破仑封他为男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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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得知米兰达是被英国收买的。米兰达回到了伦敦；他取得了波 
帕姆的同意，在1804年10月建议同时进攻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 
利斯和瓦尔帕来索；格伦维尔甚至想攻取墨西哥，一方面从墨西哥 
海湾，另一方面从太平洋登陆，准备一支远征军从印度出发，中 
途夺取马尼拉，最后在阿卡普尔科登陆。当时，皮特正忙于策动第 
三次反法同盟，他只决定派米兰达到美国去进攻西属佛罗里达；杰 
330 佛逊不同意，而只准他组织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去进攻委內瑞拉， 
这次远征在1806年2月失败了。在安的列斯群岛巡航的科克伦 
提供了一支新舰队，它于7月份从格林纳达出发，但也沒有成功。 
1807年，米兰达又回到了英国。 

由于波帕姆的倡议，事情变得更加严 重了： 他自作主张，从开 
普带走贝雷斯福德的军队，幷于1806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 
部登陆。这里的西班牙总督被打败，城市失守。一个叫做雅克•德 • 
利尼埃的法国亡命者负责附近地区的防务，他赶到蒙得维的亚，带 
回一支小部队，迫使贝雷斯福德于8月12日投降。但是，英国政 
府还企图保存这片征服的土地，而且奧克芒蒂的远征队正在途中； 
当远征队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在利尼埃手中时，便干1807年 
2月3日占领了蒙得维的亚，原先要去瓦尔帕来索的克劳弗德也 
到了那里，随后，怀特洛克也来了，幷担任起指挥工作。7月5日， 
怀特洛克攻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一次巷战中被包围了，第二 
天他签订了一项撤退协定。作为西班牙对利尼埃的报答，封他为 
伯爵和西班牙大公，幷成了总督。 

西班牙事件又一次为英国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1808年5 
月，拿破仑想利用利尼埃使约瑟夫得到承认——利尼埃曾经把他 
当作查理四世的盟友那样写信给他——于是，拿破仑派萨塞內侯 
爵去见利尼埃，同时派了另一个贵族去加拉加斯。结局却是很不 
幸的。在蒙得维的亚，萨塞內侯爵找到一个叫做艾利奧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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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人嫉妒利尼埃，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去警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同胞们；他们在萨塞內到达时迫使利尼埃把他送回蒙得维的亚，艾 
利奥在那里把他监禁起来。在加拉加斯，一次暴动迫使总督驱逐 
法国军舰，法国军舰便被英国人捕获了。人们处处宣布费迪南七 
世为国王,西属美洲便脫离了拿破仑的控制。可是，西班牙也有丧 
失美洲殖民地的危险。土生白人知道西班牙软弱无能，他们把被 
囚的费迪南只看作一个名义上的君主，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确 
保自治，要是不能爭取到独立的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愿意 
支持利尼埃去反对企图颠覆他的西班牙人；但是，在加拉加斯，博 
利瓦尔和他的朋友们于1808年7月夺取了政权；翌年，他们又在 
基多、查尔加斯和拉巴斯夺取了政权:^但是夺得过早了。塞维尔 
的“政务会”派去了新的官员，这些官员一般地说可以毫无困难地 
行使权力。昂帕朗在加拉加斯恢复了旧制度，西斯內罗斯取代了 
利尼埃。利马的西班牙部陕攻下了基多以及上秘鲁的各城市。成 
为西班牙盟国的英国人不敢支持起义的土生 白人； 不过，他们从这 
些事件中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1807年，波帕姆已经通吿英 
国商人，请他们把所能买到的货物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跟着就发 
生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抢购热潮。而后，土生白人开始自由地与他 
们国王的保护者做买卖。1809年11月6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总 
督府正式允许英国人在西属殖民地经营商业；1810年，那里的海 
关收入达二百五十多万皮亚斯特，而战前还不到一百万皮亚斯特。 
巴西也向英国人开放了港口。正当欧洲威胁着要拒绝英国的出口 
货时，能取得这样的市场，在英国激发了热情。但是，土生白人的 
新的起义引起了內战，很快就成了英国贸易进展的障碍。 

在欧洲，英国的制海权所取得的商业利益也幷不稍少。在进 
一步加紧对帝国封锁的同时，英国占领的各据点仍足以促进走私 
的发展幷突破大陆封锁。在北海,赫尔果兰岛成了英国的一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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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在法国沿岸，很多岛屿起着类似的作用 ：如圣 • 马尔库岛、肖塞 
群岛、莫莱內岛、格莱楠群岛、乌阿岛和瓦伊迪岛、拉西奥塔对面的 
绿岛、耶尔群岛；英国人把一些系船浮标投在基伯隆和杜瓦尔奈內 
的海湾里。另一方面，英国的舰队仍然控制着松德海峡和波罗的 
海。而在地中海及其东部沿岸诸国，英国的进展尤其显著，以致拿 
破仑为了把他的势力一直推进到波斯而结盟的一系列盟国都倒转 
过来反对他自己。英国占据着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它关闭了西地 
中海；自1798年以来，它就控制了西西里，1806年，占领了这个岛 
的东北角；1808年3月30 口的同盟条约同意给费迪南四世一笔 
三十万英镑的补助金，后来又增加到四十万英镑，幷明确地指定用 
于军备，这使得伦敦政府可以要求淸查帐目，不久幷取得对那不勒 
斯军队的监督权。尽管这样，英国政府还总是对那不勒斯宮廷的意 
图，主要是对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的意图感到不放心。监护人的 
权力似乎很大，补助金却很微薄。1810年，国王要征收新稅的建 
332 议沒有在等级会议中得到表决通过，他就使用自己的权力加以实 
行，在1811年7月19日逮捕和流放了五个最固执的男爵，从而粉 
碎了等级会议的抗拒。 

然而，24日，同时被授予外交权和总指挥权的本廷克勋爵登 
陆了。他是马德拉斯前总督，是一个专橫粗暴的殖民主义分子；同 
时他又是一个眞诚的辉格党人，他认为 ：把英 国宪法制度移入外国 
似乎是一项为了人类幸福而应尽的良心上的责任。此外，他还支 
持宮廷的反对党，通过这个办法来使那不勒斯宮廷头脑淸醒。由 
于宮廷沒有听从他，他便于8月27日离开那里，到伦敦去要求授 
予他全权，幷暂停支付补助金。回来后，他把军队都集中在巴勒莫 
周围，提出由他指挥西西里军队、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士和辞退大 
臣等要求。国王为了保全面子，于1812年1月14日把他的权力 
至少在名义上交给他怍为副帅的 儿子; 以后，本廷克迫使王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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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勒莫; 3 月，王太子不得不把政府交给那些被放逐的人士，本廷 
克要他们召开议会以批准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在这个时候，由 
子西班牙起义而把巴利阿里群岛交出给英国，致使地中海西部几 
乎变成了英国的一个內湖。“蛮邦人”①尽管沒有放弃海盗活动， 

却也顺应形势，摩洛哥的苏丹也与海上霸主保持友好关系。 M 马 
耳他和从西西里出发，英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亚得里亚海；1809 
年，英国战舰占据了除科孚岛之外的爱奥尼亚群岛；随后，它们进 
攻达尔马提亚群岛幷占领了其中好几个岛屿；1811年3月，它们 
还在利萨岛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对亚得里亚海的统治保证了 
它们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的 优势：阿里- 泰布兰又一次改換门 
庭，投靠英国。 

在东地中海，英国人于1807年同时从马耳他和西西里出 
发，向君士坦丁堡和埃及采取了行动。但沒有成功；然而，土耳其 
的海岸却已在英国人控制之下，不久，被法俄联盟激怒幷咸到不安 
的苏丹便同英国和解，而答应英国对外国军舰重新关闭两海峡。 
英国外交大臣的堂兄弟斯特拉特福德 • 坎宁，于1809年在君士坦 
丁堡开始了他显赫的生涯，以他为首的英国外交官从此就在土耳 
其人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解。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市场热衷于333 
与英国人做生意，使英国贸易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波斯同 
样地也改变了立场 & 尽管加尔达內作出努力，战爭还是在亚美尼亚 
重新爆发了。俄国人在纳希契万战役取得胜利后，包围了埃里溫。 

英国人与土耳其人缔结和约后，从印度赶来，进入波:斯湾。1808年 
5月，马尔科姆在邦代-阿巴斯港登陆。波斯王旣沒有从法国那 
里得到什么帮助，就决定接见马尔科姆的使者哈福德 • 琼斯爵士； 

因此加尔达內于1809年2月1日离开德黑兰。3月12日，英、波 


①“蛮邦人”，欧洲人污蔑北非各族人民的称呼，包括埃及以西直到摩洛哥沿海 
居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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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一个条约，使这个国家不再对法国人开放；1814年又签订 
了一个条约保证波斯的领土完整以防俄国侵犯。1809年，一个英 
国使团又从阿富汗的埃米尔得到保证，他不帮助任何反对印度的 
冒险行动。 

埃及、叙利亚和巴格达的帕夏们的独立确实是不断地引起一 
些顾虑。英国人也就与所有这些人的敌人瓦哈比教派建立了联 
系。1804年，瓦哈比教派首领阿卜杜勒 • 阿齐茲的儿子赛欧德夺 
取了麦地那，威胁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1808年和1811年两度进 
攻巴格达的帕夏。巴格达的帕夏在北面受到苏莱曼尼亚的帕夏以 
及库尔德人的攻击，他看到英国人正在巴士拉登陆，便也成了英国 
人的朋友。赛欧德还帮助英国人打击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幷在阿 
拉伯地区到处对法国人进行骚扰。至于穆罕默德-阿里，他长期 
忙于降服在1808年重新拿起武器的最后一批马穆 鲁克； 1811年3 
月1日，他用奸计达到了 目的： 他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宴会，把他们 
杀害了。而后，他开始征服瓦哈比教派；在1811年一次失败的进 
攻之后，他的儿子图松于1812年重新征服了瓦哈比教派占据的圣 
地①。翌年，穆罕默德亲自作战，却沒有成功；但是，1814年图松占 
领了塔伊夫；1815年赛欧德死后，穆罕默德能够攻下內志首府拉 
斯，幷签订了和约。这些艰巨的工作使他不能向英国人寻衅。这 
样，整个东方都摆脫了拿破仓的势力，从直布罗陀到印度，从海上 
到陆上，英国人都顺利地孤立了拿破仑帝国。 


二、威灵顿的战役 


因此，拿破仑帝国就象是一个孤岛，它的居民不能从那里出 
去,而它的敌人却在周围，在整个地球上自由地行动。但是，只要法 
~①指伊斯尝敦^麦加和莠地那 0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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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沒有被摧毁，帝国也是一个旣不能用饥饿逼降，也不能用猛 
袭攻破的堡垒。英国舰队只能把一些军队送到适当的地点登陆去 
援助大陆各盟国。这种威胁尽管是有用的，因为它迫使拿破金守 
卫所有的海岸，幷引起当地居民的不安，但是还不够。英国的盟国 
很明白这一点，它们尽管拿英国的钱，却幷不因此就感到满 意：只 
要英国的舰队不把英国兵送来，他们就谴责它控制海洋只是为了 
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大部分大臣和绝大多数公民都反对在大陆 
上作战，这首先是由于1793年和1799年的经验®以及可能登陆 
英国的威胁所大大加强了的岛民情绪，但也由于人力的不足。虽 
然说英国人是自愿为保卫祖国而当兵的，但也只能用奖金在穷人 
中招募军队，尽管如此，也还找不到所需要的足够的兵源。海外的 
领土在不断地扩展，英国不可能把所有的军队都从本国调出，更不 
用说正在受着军事管制的爱尔兰。因此，可以动用的士兵很少，人 
们就更不愿意让一支远征军去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要费好大的劲 
才能重建一支远征军。 

还应当考虑到开支和货币的 困难： 英国军队经常要偿付从驻 3 M 
在国那里征用的东西的款子，甚至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1814 
年在法国都是这样。因此必须把硬币送给军队，或是用汇票換取 
硬币。最后，在议会里，对大陆采取任何行动都给反对党提供了煽 
动群众的机会；他们公然声称，拿破仑在陆地上是不可战胜 的：这 
是主张和平的一种转弯抹角的论调。由于这些理由，福克斯及其 
继承人除了给波 美拉尼 亚的瑞典人派遣援军以外，决不在大陆上 
进行任何干涉，这种态度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他们疏远俄国。坎 
宁和卡斯尔雷主张一种完全相反的政策；但是提尔西特和约瓦解 
了反法同盟，坎宁只是在哥本哈根才能显示他的才能。 

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起义也起了主要作用。坎宁毫不犹豫 
①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经验。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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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答应支持各地“政务会”;他幷不限于给“政务会”送钱送物资，他 
还使英国政府同意收复葡萄牙，在此之前英国是一直拒绝给葡萄 
牙任何军事援助的，幷同意派贝尔德去加利西亚。对他很有利的 
事情是一开始辉格党人就热烈支持两班牙起义。但是在皇帝采取 
军事行动后，他们却唱另外一种调子了。反对的呼声又起来了，他 
们批评辛特拉协定幷强调葡萄牙是不可能保卫的。这便是穆尔的 
意见，以致政府不知是否 1 必须召回留在里斯本的克拉多克和一万 
士兵，或是再派遣从加利西亚仓惶撤回的军队去葡萄牙。这一次 
是卡斯尔雷作出了决定。他和阿瑟 • 韦尔斯利商量后就于1809 
年4月2日派他去葡萄牙，因为韦尔斯利保证只要带三万人就能 
保住葡萄牙。但奥地利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战爭；卡斯尔雷是皮特的 
好学生，他就乘此机会以帮助奧地利为借口，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 
荷兰，要立即派遣一支远征军到那里去，结果英国在1805年到 
1807年一直沒有采取行动之后，现在却同时千预两处，以致派往 
葡萄牙的援军只有二万六千人。另一方面，在1809年春，如果英 
国把所有的兵力都派到德意志沿岸去，它也许能够给敌人以决定 
性的一击。但瓦耳赫伦岛的远征却失败了，从此，英国在大陆的行 
动一直到最后仍只限于伊比利亚半岛。 

尽管如此，英国在政策上还是犹豫不决，辩论不休。1809年， 
波特兰內阁解体了。坎宁和卡斯尔雷由于出身和性格不同，很难 
合作共事;坎宁很想成为政府首脑，旣想指挥战事，也想领导外交； 
四月，他要求他的同僚在他的对手与他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想等 
到战爭结束时才作出决定；但在远征瓦耳赫伦岛失败后，危机暴发 
了。坎宁提出了辞职，卡斯尔雷于9月21日在决斗中使他受了 
伤。随后，波特兰去世了。留在财政部的帕西瓦尔重组內阁，任命 
前印度总督理査德 • 韦尔斯利为外交大臣，韦尔斯利竭力加强他 
兄弟的军队，但达个政府仍然处于很虛弱的地位。奧地利的失败 



以及拿破仑的婚姻在舆论中引起了疑虑;格伦维尔、格雷和庞森比 
要求放弃西班牙，对韦尔斯利将军进行了批评幷对他的成就提出 
异议。政府不得不对西兰远征①进行调查。同时，王室也因査明约 
克公爵的情妇卖官鬻爵这件丑闻受牵连而名誉扫地。更糟糕的是 
国王又发疯了。而威尔士亲王因为公开控吿不伦瑞克的卡罗莉娜 
不贞而同她发生爭吵，所以大失人望，尽管如此，仍被任命为摄政 
王©，条件与1788年相同，摄政到1812年2月1日为止。由于他 
一向与辉格党人关系密切，人们以为现在他掌握了全部政权，必将 
召他们组阁。最后，于1811年，发生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可怕的经 
济危机，金融混乱、风潮迭起。帕西瓦尔政府对此时已晋封为威灵 
顿勋爵的韦尔斯利表示保留态度，这幷非是意料之外的。政府明 
臼地吿诉 他： 如果他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撤退。1810年当马塞纳发 
起攻势时，政府警告威灵 顿:他 撤退得过早总比撤退得过迟更容易 
得到人们的谅解。政府派遣增援部队十分吝啬，幷在财政方面使 
这位将军陷于非常令人烦恼的困境。 

马塞纳的退却使政府对将军恢复了信心 ： 增援大大地加强了， 
使他能够发动1812年那次胜利的战役。然而，在三年的期间里威 
灵顿只能依靠自己，一面进行战爭，一面要鼓舞起政府的斗志。这 
i 兑明了何以直到1812年他的战略总是非常审愼的，而他对改组葡337 
萄牙军队又何以是那么认眞。他最杰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不管怎样 
困难都能坚持下去，幷把战爭纳入他非常了解的英国总政策的范 
畴。他指出•.就西班牙军事行动本身来说，它就具有重大意义，幷 
使英国的制海权产生实效。有了他，还有坎宁和卡斯尔雷，英国才 
能揪住那个巨人搏斗 Q 


①西兰远征即远征瓦耳赫伦岛，该岛属西兰省，省会即设于该岛上。——译者 
( D 王太子在其父乔治三世不能理事时于 1810 年为摄政王， 1820 年乔治三世死, 
继位称乔治四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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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9年，阿瑟 • 韦尔斯利同拿破企一样是四十岁。在他哥 
哥的领导之下，从1798年到1803年，他曾长时期在印度服役•，而 
后才开始在欧洲的事业。他很有节制，身体非常强健，他象拿破仑 
一样，可以长时间工作而很少睡眠。他的头脑淸晰而精确，实事求 
是幷富有组织能力；他的意志顽强而冷靜，但又不排除决断果敢。 
他年靑时具有独立的性格，当了将领就极其独断专行，他不容许他 
的部下有任何主动性，其实他的部下也就是 S 庸綠之辈。在他脸 
上表现最为强烈的是贵族式的傲慢，这种傲慢由于在印度“土人” 
中间的长期生活而更突出了。他 [3 中无人，以傲慢态度对待军官； 
他无比地蔑视平民以及他统率的那些来自平民的士兵，称他们为 
“地上的唾沫”，“一群 流氓' “ 一群混吃喝而来的只能用鞭子管教 
的人' 至少可以说，种族优越感把他跟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国家密 
切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个社会阶层就是国家的合法主人；他 
一心只想为他的社会阶层和国家效劳；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缺乏 
想象力，也沒有情感，因此他是沒有浪漫色彩的个人主义，而这种 
浪漫色彩的个人主义毁了拿破企，但也使拿破仓的天才增添了永 
恒的魅力。 

作为军人来说，韦尔斯利的思想和性格完全适宜统率一支兵 
员不多的职业军队，去打一些进展缓慢而单调的战役，有时穿插着 
防御战，其主要目标是要消耗敌人。从技术观点来看，他基本上是 
个步兵司令；他很少使用騎兵，极少去追击敌人；他的炮兵部队不 
论是步行的或是骑马的都很出色，但为数不多；他沒有进行围攻的 
装备，沒有工兵，也沒有工程师；他的步兵不得不应付一切，而在攻 
击堡垒时遭到重大掼失。比起皇帝的所有对手来，他具有一个很 
突出的长处，即事先已经就对付法国人所应采取的战术问题进行 
338 过深思熟虑;他保持着线式队形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他把他的 
队伍隐蔽在树篱、废墟、有锯形防壁的房子后面或者是斜坡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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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对付法国的射击手；此外，他也不忽视使用分散的、独立作战 
的 火力： 每个营都分出一个连走在前面；从1809年起，他使用了一 
个“来福枪”团和为此而建立起来的一些由外国人组成的军团。但 
是他也考虑到，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敌人倾向于縮短射击战，而 
使他们的营以纵队形式越来越迅速地向前推进，在迈达一战中，他 
们甚至还沒有射击就冲锋了。因此，韦尔斯利把他的士兵掩蔽起 
来，他料想到法军在不能正确估计火力效果时，或者对射手的推进 
迟缓感到不耐烦时，他们更会急于用刺刀冲锋•，在这种情况下，稀 
疏散开的队形能使一支军队大体上保持完整而又能沉着应战，充 
分发挥其火力。英国步兵是职业士兵，都认眞地受过齐射的训练； 
他们的枪所发射的子弹比法国人的要重。此外，韦尔斯利采用了两 
排而不是三排的 线形： 八百人的一个营一次能齐射八百颗子弹；法 
国人一个营由单个的连队列成纵队，每行四十人，前后共十八行， 
或是由成对的连队列成纵队，每行八十人，前后共九行，所以前两 
行只能以八十或一百六十发子弹回,；这种队形如果要展开的话， 
在两军接近时，兵员就会遭到很大掼失，队伍通常就会溃散。无论 
如何，进攻就会停止。这种战术一旦证明有效，这位英国将军就会 
象在阿拉皮莱斯战役①中那样，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以同样的 
队形采取攻势，以线式队形齐步前进，幷有秩序地停下来进行射 
击。他的战术在防御性的战斗中更显得出色，这确实也与他历次战 
役的一般条件相适应；这种战术必须以职业军队为前提，象弗里德 
里希二世的军队那样机械地以铁的纪律和体罚进行训练。拿破企 
的部将一点也沒有从韦尔斯利给他们的打击中吸取教训，拿破仑 
沒有亲自来看过这种战术，因此，只有等到在滑铁卢战场上才能认 
识其作用。 

①阿拉皮莱斯在西班牙的萨拉曼长省，1812年7月22日威灵顿在此地战敗法 
将马尔蒙。见下文104页^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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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韦尔斯利不能控制葡萄牙的话，即使拿出他全部的才能， 
339 大槪也不可能在半岛上站住卿。他在那里取得了一个基地，英国 
舰队可以从那里自由取得给养，还在那里重新组织起一支民族军 
队，为他提供大量兵员。葡萄牙摄政府从来不能同英国平起平坐; 
1810年，它吸收查理 • 斯图尔特参加政府工作，此人就成:了政府 
决策人。然而，韦尔斯利不断地抱怨葡萄牙贵族重用亲戚、玩忽职 
守，和坚持保留他们的免税 特权。 他要求山他支配英国给的补助 
金，先是一百五十万后来是二百万英镑，用来供养军队。伦敦为愼 
重对待葡萄牙人起见，总是不同意这样做。由于这个国家 K 靠从 
美国运来的粮食生活，出俜的酒又不到战前-半，所以摄政府只有 
用贬値的纸币来支付为士兵征用的食物，才能摆脫困境 •，士 兵营养 
很差，大量地病倒或开小差。1809年2月，摄政府要求英_人给 
他们派一个总司令 ：英国 人指定了贝雷斯福德，他是一个平庸的将 
军，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他把一定数目的英国军官和教官安 
插到葡萄牙军队里。除两个人外，所有的将官都是英国人。1809年 
9月，葡军已有四万二 千人； 1810年，差不多达到预计的人数五万 
六千人；但是耍把他们装备起来却很费劲，总是不能使所有的骑兵 
都有马骑。他们还利用民兵来守卫要塞，进行侦察以及打游击战。 
1810年，甚至又采用了普遍征兵或号召全民抗战。 

西班牙人却沒有使英国人这样满意。他们不愿听任別人支 
配，到1812年，他们一直拒绝使他们的军队听从英国人指挥。此 
外，中央“政 务会” 又缺乏权力；它在1808年12月逃亡到塞维利亚 
以后，又于1810年1月不得不躱到加的斯，把权力交给一个摄政 
会议； 9月，西班牙议会复会幷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到1812年议 
会又设立一个新的摄政府代替执行委员会。所有这些政府都优柔 
寡断，都有滥用私人和贪汚的嫌疑；卡斯蒂利亚的旧议会和塞维利 
亚的旧“政务会”不服加的斯政府权力，而有些人诸如蒙蒂霍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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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范塔多公爵、帕拉福克斯的兄弟等都阴谋推翻政府。各省的“政 
务会”也不稳定，大部分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碰上高兴就服 
从加的斯政府的命令。“政务会”与军事将领之间的谅解协作关系 
总是岌岌可危，游击队员也总是擅自行动。另一方面，虽说人民都 
惽恨侵略者，但不能因此得出结 论说： 所有的人都准备参加战斗， 

无论如何，他们反对1811年中央“政务会”规定的征兵 制度； 尽管340 
预计有一支八十万人的军队，但正规军的数目从来沒有达到十万 
人；此外，这些军队的统率和给养都有困难，尽管从美洲运来了白 
银，第一年几乎就达到三百万。除征兵以外，还号召全民抗战，这 
一制度在北方许多省份已成为了习惯，1809年4月17日中央“政 
务会”又加以全面号召，其结果也不见佳；例如，在阿斯图里亚斯， 
1809年能对农民进行动员，但到1810年他们还是呆在家里•，此 
外，也沒法为他们找到军官和武器，只能利用他们来做辅助勤务。 

最适合西班牙的是游击战爭，因为在游击战爭中士兵可以自 
己作主。1808年12月28日，中央“政务会”使游击战爭合法化， 
游击队于是到处活动，其中有些很出名，象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农民 
恩佩西纳多的游击队和纳瓦拉两个米纳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骚 
扰法国人，袭击法国的粮秣征购员、辎重队和边远孤立的哨所，通 
过逐日给敌人造成的零星损失，使他们疲惫不堪，力量削弱，或使 
他们不得不派重要的部队去守卫交通线；在北方，皇帝不得不增加 
宪兵队的骑兵连。可是，人们夸大了这些游击队的实效；每次当法 
国人以充足的兵力能占领一个省时，游击队却远不寵加以阻止，也 
不能对他们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博內指挥期间，阿斯图里 
亚斯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这个地区具有进行游击战爭的理想条 
件。此外，游击队十分复杂，常常无法明显地与拦路抢劫的盗匪区 
別开来；当它们由虔诚地忠于宗教事业的农民组成时，他们的苛求 
和掠夺也同样使富人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法国人有时反而得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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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支持。博內能够组织一支反游击军，苏尔特在安达卢西亚成功 
地建立了护送连队，这是由亲法 分了- 组成的眞正的国民肖龙军。 
游击队在旷野上的抵抗最终被摧毁时，他们很快就会不见了。而 
正规军沒有英国人的帮助也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可是中央“政务 
会”对英国人同样表示非常不信任，拒绝让他们到加的斯去；尽管 
341亨利 • 韦尔斯利（未来的考利勋爵）再三努力，中央“政务会”甚至 
在塔拉韦腊之战后仍不承认威灵顿是总司令，西班牙的将领也很 
勉强地同他合作。南美洲的动乱以及西班牙殖民地向英国贸易开 
放使这种爭执不和的局面更为严重。 

如果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之后回到西班牙，法国的胜利是 
不成问题的，如果他把达武那样的将领授以全权留在西班牙，法 
国的胜利或许也不成问题。约瑟夫身边虽然有儒尔当，但也不足 
以指挥这场战爭。约瑟夫甚至也无从行使民政管理权力。乌尔基 
霍、阿桑萨、卡瓦鲁斯、司教会成员略伦特以及其他人都投效约瑟 
夫，人数相当多，可以组成一个宮廷、一个內阁、一个参政院。但是 
缺少钱，国王只好靠城市稅收，强迫推销的公债和以出卖教会仅有 
的一点产业作担保的纸币等等办法勉强维持，而教会的财产能否 
卖出还很成问题，因为拿破仑把从反叛者那里沒收的财产都归为 
己有。在各省，将军们仅能依靠自己的军队，甚至连军饷也领不 
到，他们便把任何可动用的物资都抓到手。他们养成了只考虑自 
己的区域的习惯，当拿破企把指挥权交给某个元帅时，其他元帅就 
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一切计划。內伊甚至公然拒绝服从马塞纳。由 
于皇帝下达作战计划时把命令直接送给各军将领，这就使无政府 
状态更为严重。更不用说他有时不了解情况或者因距离遙远，结 
果所发出的指示或是不可能贯彻的或是已经过时了的。如果说威 
灵顿有理由抱怨西班牙将军们的话，那么，他的敌手的行动也是同 
样混乱的，所以威灵顿能够打败他们或者个別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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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一一起伏不平的地形、气候 
恶劣、沒有大路、缺少粮食一一，人们常常说，而且说得有道理，这 
些条件使法国人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必须补充说，他们的敌人为 
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疾病使许多英国兵送了命，运输给他们招致很 
大困难。人们特別感到军队给养极为重要，这对所有军队都沒什么 
区別 C ：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习惯于匮乏的生活；相反地，英国人 
却远远不能适应；至于骑兵队，一部分人由于缺乏草料而不止一次 
地沒有马骑。双方的正规军也都是如此，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养成了 
游击队那样的生活习惯，以致整个半岛好象是回到了一大帮一大 
帮散兵游勇橫行的时代®。西班牙的友军和敌军都对居民进行抢 342 
劫。而劫掠又诱致士兵开小差；由于英国队伍中有许多外国人，又 
由于拿破仑派了许多附庸国和盟国的团队来到西班牙，所以逃兵 
从这国兵营跑到另一国兵营，或互相来往、不分敌我；他们组成一 
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作战的股匪。法国军队习惯于就地解决生活困 
难，可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经常挨饿，只能通过突然出击或全凭武 
力才能夺得一点东西，结果军队风纪荡然；他们的将领也经常给他 
们作出敲诈勒索的榜样，象塞巴斯蒂亚尼、克勒曼、苏尔特、在巴塞 
罗那的迪埃斯梅，以及听候审讯而于1812年自杀的戈迪诺就是这 
样。英国人以骇人听闻的纵酒狂欢和照例劫掠攻占的城市来戚轻 
他们的痛苦。从战略观点来看，给养不足和运输困难有助于 i 兑明 
为什么威灵顿很注意不要太远离基地，幷在每次战役后又要撤回 
基地。这也证明威灵顿在法国人的攻势面前具有信心是有理由 
的： 他打算采用焦土政策来阻止他们的进攻，他坚信即使法国人在 


①“大帮散兵游勇”指十四世纪下半叶，英法百年战争主要作故阶段之间为患很 
大的散兵游勇。这些散兵游勇在停战间歇时期，在法国各地横行无忌，劫掠骚扰。这 
些人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和纳瓦拉，还有来自来因区等地的外国 a 佣兵。在法 
国围剿他们以后，又跑到西班牙骚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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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时建立了仓庳，他们也必定缺乏骡马和车辆。如果拿破仑亲 
自来准备西班牙战役，如同他准备觖罗斯战役那样谨愼小心，其结 
果将迥然不同。由于他沒有下这个决心，归根结蒂优势是在威灵 
顿这 -边： 由于威灵顿以现金付款，农民——他们对英国是友好 
的一一给他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 一切； 再由于英国有舰队，他能 
从国外得到增援，幷设立了仓库，而法国人却不能从本国得到什么 
东西。1812年威灵顿发动一次冬季战役，打得法国人措手不及， 
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收割之前开始作战。 

这些一般的条件使西班牙战爭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拿破 
企战役的特点。相当大部分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兵力是分散的， 
这导致一连串出其不意的战斗；每支所谓的军队都是各自为战，只 
是顽强地单调地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因此都不能进行决战。当拿 
破仑离开半岛时，他沒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以为：1809年 
1月，在里斯本只留有克拉多克统率的一万英国兵，而这些人看来 
也是势必要撤退回英国的，在他们撤离以后，西班牙人就不能支持 
很久。韦尔斯利的到达打乱了皇帝的部署。拿破仑留在西班牙的 
343 十九万三千人之中有三分之一多一点是在西班牙的西部作战。內 
伊驻守加利西亚；苏尔特则带领二万三千人离开了这个省，向里斯 
本进军，以便在那里与维克托会合，后者率领二万二千人沿塔霍河 
而下。拉皮斯从萨拉曼卡出发，负责进行联络工作。苏尔特好不 
容易才赶到波尔图，幷于1809年3月29日占领了这个城市。他 
梦想成为葡萄牙国王，便不再前进，只是忙于策动支持他的 请愿； 
其实，军队很不喜欢这项“尼古拉斯国王”的计划——尼古拉斯是 
苏尔特的教名——而不满情绪这样高涨，以致酝酿成一个阴谋，达 
尔让顿与英国人接上了关系。在这个期间，维克托把奎斯塔逐到 
瓜的亚纳河以南;3月28日在梅德林把他打败了，但沒有摧毁他， 
随后维克托要求拉皮斯来增垓；但是他们让人炸断了唯一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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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渡过塔霍河进入葡萄牙的阿尔坎搭拉桥。因而，韦尔斯利能于 
4月22日安然登陆，在科英布拉集中了二万五千人，分头进攻两 
支法国军队。 

他首先攻击苏尔特，苏尔特防守不严，于5月12日失去波尔 
图；由于贝雷斯福德已在上游渡过了杜罗河，苏尔特只有通过山区 
才能逃走，这样他就要牺牲他的炮兵部队。內伊和苏尔特不是互 
相配合作战至少保住加利西亚，以后仍然各自采取行动，最后便从 
加利西亚撤走，內伊向莱昂撤退，而苏尔特向萨莫拉撤退 3 韦尔斯 
利回头来进攻维克托；由于他在进行准备时以及在同奎斯塔配合 
行动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所以他直到6月27日才重新开战。维克 
托向马德里退却以便与塞巴斯蒂亚尼的部队集合。他们也指望莫 
蒂埃的援助；但是拿破仑把莫蒂埃与內伊都置于苏尔特的指挥之 
下，命令他们通过格雷多斯山脉切断威灵顿的退路。维克托和塞 
巴斯蒂亚尼虽然在名义上受约瑟夫的指挥，却采取了攻势，幷于7 
月28日进攻数量多一点而稳扎在塔拉韦腊的联军。他们的进攻 
被击退了。受到苏尔特威胁的韦尔斯利重新渡过塔霍河，向巴达 
霍斯撤退；然而，他的胜利得到大肆宣扬，他被晋封为威灵顿勋爵。 
尽管法国有五个军团集结在那里，尽管通往里斯本的大路是畅通 
无阻的，但谁也不敢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大胆的行动，相反，他们却 
彼此分开了。塞巴斯蒂亚尼急忙赶来把从曼查省来的贝內加斯的 
军队驱逐到阿尔蒙內希德去。 

威灵顿对贝內加斯和奎斯塔都不满意，同时“政务会”拒绝推 
舉他为总司令，威灵顿从此就撒手不管；由于奧地利打败了，威灵 344 
顿预料到拿破企将会大力对付他，他为愼重起见决定收兵到葡萄 
牙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政务会”幷不关心这件事，还命令来一 
次总攻击。阿里萨加率领安达卢西亚的军队向塔霍河前进，11月 
29日在奥卡尼亚被苏尔特击败。德尔•帕尔克暂时攻入萨拉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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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勒曼突然赶来，于 H 月28日在托尔梅斯河上的阿尔瓦击 
溃了由阿尔武格尔克率领的厄斯特列马都拉的军队。于是约瑟夫 
和苏尔特建议征服安达卢西亚，拿破仑被可能在那里取得物资的 
前景所诱惑，便听从了。法军沒有遇到什么抵抗，于1810年2月 
I 日占领了塞维利亚，5日又占领了马拉加。可是他们犯了沒有直 
接进军加的斯的错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务会”的避难所;2月3 
日，阿尔武格尔克及时赶到加的斯，闭门坚守，他们围攻这个城市 
就沒有成功。三个军团便被牵制在安达卢西亚。 

更令人恼火的是，象威灵顿预料到的那样，拿破仑正在准备对 
葡萄牙一次新的远征。1811年，拿破仑在半岛上有三十六万多人。 
交给马塞纳的军队照理应该是十三万人。由于他要博內负责重新 
占领阿斯图里亚斯幷坚守纳瓦拉、比斯开和旧卡斯蒂利亚，实际 
上，他只留有六万人，兵员完全不足。他旣沒有修建军火库又沒有 
设立辎重运输兵站，等待收割结束才攻占罗德里戈城和阿尔梅达， 
直到九月份才开始出发。他发现这个地区差不多是空的了，因为 
当地已经发动了“全民抗战”，要居民撤退和销毁不能带走的生活 
必需品。威灵顿只是在科英布拉附近的峡谷中才与马塞纳交战•， 
他在布萨库高地掘壕筑防，于9月27日击退了马 塞纳； 但当马塞 
纳设法扭转战局时,他便撤退了。马塞纳在追击中，不久就碰到托 
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一道后面又是一道，共三道防线；第一道长 
达四十公里，包括配备着二百四十七门大炮的一百二十六个防御 
工事；威灵顿指挥有三万三千英国军队，三万葡萄牙军队和六千西 
班牙军队，这还沒算上游击队，由于他从海上补充给养，所以也不 
345存在因饥饿而削弱兵力的问题。马塞纳沒有围攻的装备而且只剩 
下三万五千人；尽管他要求增援，德鲁埃只给他派来一万人。饥饿 
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1811年3月5日，马塞纳下令一直撤退到 
达萨拉曼卡。威灵顿紧跟追击，很快就包围了阿尔梅达。为了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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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5 月 5 H 马塞纳在科阿河上的弗溫特斯-德奧尼奧罗进攻 
威灵顿，但被击退了。正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已开始准备进攻俄 
国；这次失败至少暂时是无可挽救的。只有苏尔特一个人接到了 
支援马塞纳的命令；他不敢违抗，但只是在3月11日才去夺取巴 
达霍斯。威灵顿估计自己的处境 已很稳 固，可以分兵派出贝雷斯 
福德去对付苏尔特，贝雷斯福德迫使苏尔特撤退，幷包围了巴达霍 
斯，于5月16日在阿尔布拉击退了苏尔特的进攻。威灵顿摆脫了 
马塞纳之后，赶来与贝雷斯福德汇合；但是已在萨拉曼卡负责指挥 
的马尔蒙同样也去与苏尔特汇合。在有利的条件下，向英葡联军发 
动一场大战的最后一次机会摆在眼前。但两个元帅似乎都沒想到 
这 样做： 他们分手后又各自回去了。威灵顿向罗德里戈域进军；由 
于马尔蒙逼近了，他才不再前进，而撤回了葡萄牙。 

这种情况幷沒持续很久。威灵顿得到增援后，心里明 白：与 
皇帝所想的相反，他的兵力已超过了 H 有三万四千人的马尔蒙 •，此 
外，他打算打一场出其不意的冬季战役。这一次他很果敢，幷取得 
了完全胜利。1812年1月7日，他开始出动，19日突然攻占了罗 
德里戈城，幷立即向巴达霍斯进军，4月6日又占领了这个域市。 
苏尔特行动迟缓，马尔蒙不敢发动一场重要的牵制战。此外，威灵 
顿命令各处加强攻势，使敌人得不到增援。加利西亚军包围了阿 
斯托尔加；波帕姆出现在比斯开沿岸，挡住了卡法雷利；而本廷克 
派梅特兰到巴伦西亚沿岸去对付絮歇。由于拿破仑已召回了二万 
五千人去俄国，因而约瑟夫想要苏尔特撤到安达卢西亚便不可能 
实现。6月14 日， 威灵顿重新发起攻势，马尔蒙只得退到社罗河 
以北。马尔蒙把博內从阿斯图里亚斯召回来，巧妙地重新渡河包 
抄了英军，迫使英军退向萨拉曼卡；他渡过了托尔梅斯河，于7月 
22日进攻阿拉皮莱斯阵地，但是很不幸，他在激战中遭到袭击而 
被击溃了。法军损失了一万四千人，克洛泽尔好不容易才把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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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带到布尔戈斯。威灵顿向马德里进军，约瑟夫撤出马德里以 
便与絮歇汇合；最后，苏尔特离开了安达卢西亚，于10月份与他 
们一起把首都夺了回来。威灵顿已去占领布尔戈斯，这时便向托 
346尔梅斯河退却，苏尔特幷未立即攻击他，威灵顿便撤回到葡萄牙， 
他俘虏了二万人，缴获和摧毁了三千门大炮，幷攻取了安达卢 
西亚。 

在西班牙东部，战斗以单独作战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在卡塔 
卢尼亚省，罗萨斯于1808年沦陷，赫罗纳于1809年 沦陷； 菲盖腊 
斯于1811年失而 复得； 英国人无法平定这个省。在阿拉贡，絮歇 
首先抗击威胁着萨拉戈萨的布莱克；他得到增援后，于1810年攻 
占了莱里达和梅基嫩萨；1811年又占领了托尔托萨和塔拉戈纳。 
被提升为元帅后，他在萨贡托的要塞下和在巴伦西亚城前相继打 
败了布莱克，1812年1月9日他进入巴伦西亚。他的一部分部队 
被撤回去了，因此他不再继续向前推进，梅特兰才能在阿利坎特驻 
扎下来。 

所以，威灵顿不仅实践了他的诺言，而且大大超过了这一点。 
他不仅援救了葡萄牙，而且还在半岛上牵制了相当大的一支法国 
军队。但是应当注意 的是： 直到那时英国在大陆上的牵制行动还 
沒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旣沒有使奧地利免于被战败，也沒 
有阻止法国入侵俄罗斯。如果俄国被征服，威灵顿就不再有任何 
可能保持他的立足点，甚至在葡萄牙也站不住脚。直到1813年， 
原驻西班牙的法军调到德意志去确保拿破仑的胜利，威灵顿才给 
予反法同盟一次决定性的援助，但是，首先必需由严冬来摧毁“大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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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陆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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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当时控制着海洋，但它也不能从法国军队手中夺取 
欧洲大陆，尽管它出兵西班牙牵制了法国。从拿破企方面来讲，虽 
然他竭力要把整个欧洲联合在他的指挥之下，但他至少在很长的 
时间內，仍然不能到英国本土上打击敌人。这就是在提尔西特和 
约之后，经济战起着头等作用的原因所在。英国的封锁差不多具 
有一种纯粹重商主义的 特性： 英国不是想使敌国挨饿幷阻碍敌国 
军需制造业 —— 大陆的经济状况会使这种企图无法实现，相反， 

它竭力要通过中立国向敌国出卖大陆所需要的一切商品。海上封 
锁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自己致富，而不是想毁灭法国的军事力量；何 
况这后一目的也不是英国力所能及的。 

拿破仑在最初几年里执行了一种类似的政策以后，通过柏林 
敕令和米兰敕令而恢复了国民公会与督政府的政策，表示要紧闭 
大陆杜绝英国商品，从而使大陆只能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完全依 
靠自己过活。如此断然采取这一决定，它本身就包含着很多的冒348 
险成分，就是橫下一条心要把大陆封锁转变成为战爭武器。只要 
拿破企沒有掌握制海权，他就不能幻想要能使英国挨饿和无法获 
得原料。但是，拿破仑沒有充分估计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牢固基础， 
也不了解它的现代化结构，他认 为：这 种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信贷和 
出口之上的，因而是非常脆弱 、一 打就垮的；他幷且设想，这种结构 
一旦动搖就会引起破产、失业，或许还会激起革命，而无论在任何 
情况下，都将导致英国的投降。这个威胁是否确有实效？经济学 
家们对此都是否定的，一般来讲，人们都和经济学家抱有同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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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还有待分晓。再说，拿破仑是否已经雷厉风行地加以贯彻？他 
是否能够完全摆脫商业和财政方面的 考虑？ 这些考虑必然会削弱 
这个威胁的意义。这是附带的问题，但也应加以探讨。 


一、 大陆封锁最初几年的英国贸易 

直到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公布，英国在经济战中保持着进攻 
的优势。 在禁 绝了敌国的航运幷能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中立国以 
后，英国就能干扰法国的出口，夺走法国的市场，而在适当的时候 
却能继续向法国输出，甚至从法国购入商品。拿破企对欧洲的征 
服以及大陆封锁完全改变了英国这种有利的地位。法国想阻止英 
国向欧洲这个最好的顾客供应商品；英国不得不退居 守势： 必须向 
敌国强行推销商品。 

为了摆脫困境，英国幷沒有修改它的政策，什么也沒改变。相 
反地，它更加强调了经济实用主义；1808年4月，英国政府经议会 
授权可以随意地硕发特许证，不惜违反政府在1807年刚刚颁布的 
法令中所提出的方针。这样，英政府就允许进出口违禁品，允许船 
舶航行到严格地被封锁的港口，允许空船从敌人的一个港口开到 
另一港口，甚至容忍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进入英国港口。虽然在 
1809年4月26日因为法奥战爭，突然取消了对法帝国的特许证， 
但对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的特许证依然照发，而事实上，立刻又开始 
对荷兰和意大利硕发特许证。很快地，9月28日，由于农作物收 
成使人感到不安，政府竟然允许空船开到从荷兰到巴荣纳所有的 
港口，这是沒有先例的；这种容忍政策到11月取消了，在1810年5 
月又恢复了，到10月又取消了，接着又重新恢复了，完全是根据粮 
食供应的情况的考虑而定的。1811年，与敌国的贸易再次被禁止 
了； 但在1812年又重新开放，甚至对已经对英宣战的美国也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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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从1807年到1812年，总共颁发了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六个 
特许证，而在1809年和1810年两年內就颁发了将近二万六千个。 
中立国从中也拿到了一部分，就是在大陆上似乎也在买卖这种特 
许证。的确，正是通过这条途径来开展所有的海上贸易的，甚至是 
在政府幷不要颁发时，人们也照样要求它发给 特许证 ，因为军舰对 
敌人和朋友几乎不加以任何区別。其实到最后，颁发特许证已变得 
沒什么眞正的规章可循了，而只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而已；这样颁 
发特许证必然产生任意专断、收受贿赂、办事拖拉和造成过失；这 
奔措施 长期地把航海条例束之高阁，幷使1807年的各项法令沦为 
具文，所以有人反对这种做法。然而它却大有助于英国的自卫，因 
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特许证允许的进口是以再出口作为条件的；这 
样，特许证就提供了施加外交压力的手段，同时因为每个特许证要 
缴纳十三至十四英镑，所以这也是一项很可观的收入。 

在欧洲，英国的封锁能否收效，酋先要看大陆体系是否牢固。 
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07年和1808年，它暂时是很牢固的，因 
而显著减少了来自英国的进口。但好景不长；西班牙和葡萄牙都 
摆脫了拿破企的控制；1809年，土耳其与英国人缔结了和约，向英 
国人开放了地中海东岸各地；奧地利又重新让英国人进入；战爭使 
法国军队远离德意志海岸各地，在那里几乎又恢复了自由通 商：这 
在荷尔斯泰因称为“第二个通宁时期”。①另一方面，在拿破仑的附 
庸国或盟国里，人们也可以取得各国政府一种或多或少是公开的 
默许。直至1810年，荷兰仍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市场。路易曾颁 
布了柏林敕令，但幷不认眞执行；从1806年开始，他同样也开始颁 
发特许证，对英国的出口继续不断，必然也有来有往 •. 1807年从荷 
兰运到英国二十三万七千多夸特的粮食。此外，商船上都习惯地 

( D 指通宁在1807年前曾为走私活动的中心，现又再度走私猖撅。参看上文第11 
页 U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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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有两种文件，一种是给英国人看的，另一种是给法国人看的；利 
物浦有一个商行发出通吿可以代办后一种文件。最后，英国人充 
分利用走私活动；他们为了鼓励这些“走私船 '便采 用了法国人的 
包装和贴商标的办法，还采用了种种狡猾手段，比如把一些裝满货 
物的网袋沉沒在预先商量好的地方，让渔民在夜晚打捞起来；他们 
特別在尽可能靠近法帝国的海岸上建筑了一些仓库。1808年，在 
北海选中了赫尔果兰岛，在那里进行了很大的 工程； 有二百商人， 
其中有汉堡的银行家柏里什兄弟之一，从汉堡移住该岛；因此人们 
把那个地方叫做“小伦敦”。在1808年，从8月到11月，有一百二 
十艘商船在那里靠岸，据估计毎年进港的商品达到八百万镑。货物 
从该岛到达荷尔斯泰因，再经由阿尔顿纳进入汉堡，或者在夜晚将 
货物卸在驳船上；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运到法兰克福、来比锡、巴 
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去。在波罗的海，哥德堡成为主要的中心。在 
1808年，这个港口就已经出口一百三十万镑的咖啡以及将近三百 
万镑的食糖；到1809年，又分別增加到四百五十万镑和七百五十 
万镑；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通过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些货 
物有一部分上运到来比锡；也有人把一部分发往波兰和俄国。至 
于地中海方面，1808年以后的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马耳 
他&、 巴利阿里群岛，1809年以后的爱奥尼亚群岛和达尔马提亚 
群&，都成了切合需要的据点；毫无疑问，其中马耳他岛成为主要 
的仓库。经过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可以到奥地利，再从那里到来 
比锡。当英国人在土耳其取得了立足点以后，又开辟了从萨洛尼 
卡和君士坦丁堡到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的一条新路，从这两条商 
路中获利的都是维也纳。 

根据英国的统计，向北欧的出口，其中包括法国，可能直到 
^08年才受到明显的 打击； 但在1809年就有所恢复，在1810年 
便又出现了很接近1805年的出口额。如果把1805年的出口额作 


110 



为100，则1808年，英国本国货物出口的指数为 20. 9,再出口为 
51. 6,主要是殖民地食品的再出口；在1809年，这些指数分別提高 
到 55 .2和140;在1810年，又提高到 74.6 和 97. 3 0 向同一地区出 
口的总量，与1805年相比较，其指数在1808年是32.6,在18_09 
年是87,5,在1810年是83.2, 1809年指数上升是由于奧地利战 
爭，1810年指数下降是由于大陆体系重新巩固以及特里亚农敕令 
和枫丹白露敕令最初所产生的影响。在1810年，英国向北欧和法 
国的出 p 幷沒有受到严重的 打击； 但是，1808年令人震骇的突然 
下降 ，证明 了大陆封锁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实效的：一切荽看它的执 
行情况是否完善，时间是否持久，也就是说，要看法国军队的实力 
如何。 

然而，即使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扩展到整个欧洲幷得到严格执 
行，它也不能完全禁绝英国的出口，因为大陆只能够消耗殖民地食 
品的四分之三；至于直接来自英国的商品，则减至三分之一：在 
1805年是百分之三十七，在1808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在1810年 
是百分之三十四。因此，除非拿破仑也能够征服东方，幷迫使海外 
各国，至少 是美国 ，采用同样政策（无论是否和他协调一致），他才 
能有把握达到 R 的 3 事实上，如果英国经受到眞正的困难，那是由 
于美国人与瑞典人、挪威人、希腊人/蛮邦人”相反，反抗了英国 
1807年的各项法令。当然，美国也不喜欢拿破仑的一系列敕令； 352 
但美国人对英国却另外有- - 些不满：“强迫征募”问题以及船员国 
籍问题都悬而未决。1807年5月27日，英国人拿捕了美国的一 
艘商船幷抓走了船上好几个水手；在伦敦，人们谴责这一举动，但 
实质上幷沒有让步，跟着两国关系就破裂了。12月22日，杰佛逊 
宣布 禁运： 对已采取措施 反对 中立国的各交战国封闭美国港口，禁 
止本国船舶出港。只有英国人受到这项禁运令的损害。诚然，禁 
运幷未严格执行，尽管在1808年通过了 <执行法案》;不过在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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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 美国进 口的谷物只有1807年的二十分之一，在利物浦，人们 
只收到二万三千袋棉花而不是1807年的十四万三 千袋； 面包涨价 
了，制造业也发生了危机；工资的下降在曼彻斯特引起了一次总罢 
工，幷由此引起了 一连弟的骚动^另一方面，大陆上从殖段地进口 
的货物之所以明显地减少，是由于美围船舶不来 欧洲； 据荷当财政 
大臣高格尔说，在1807年，荷兰从美洲进口将近三千万镑的咖啡 
以及将近四千一百万镑的食糖；在1808年，只得到一百万镑的咖 
啡以及四百万镑的食糖；而这些食品主耍还是来自英国的殖民地。 
最后，往常卖给美国的英国货物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现在 
减少了一半以上。 

由于开辟了一些新市场，英国却能够对付这种变得严重的情 
况。葡萄牙和西班牙裨益不大；英国输往这两国的货物大大地增 
加了，但主要是供养威灵顿的军队。相反地，进入地中海东部沿岸 
诸国的市场却使它得到重嬰的弥补。总的说来，向伊比剌亚半岛 
以反地中海一些国家的出口，从1805年的四百万镑增加到1811 
年的一千六 TT 多万镑。但事关重大的是巴西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市 
场的开放。我们还沒有掌握它们的贸易的准确数字，但可通过英 
国在美洲（不包括美国在內）销售最的突然增加而得到 说明： 这个 
銷售量是从1805年的八西万镑增为1806年和1807年的一千一 
百万镑的，而到1808年和1809年则增加到将近二千万镑。因此， 
从英国人看来，危机的持久的结果之一，就是欧洲市场的重要性戚 
少了，而使他们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除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 
353当时亚洲和非洲在这个演变中幷沒起到任何 作用： 英国对亚非两 
洲的出口，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里反而减少了。拿破仑在西班 
牙进行军事冒险的重要性在这里可以看得更淸楚。 

海外贸易的增加使英国得到帮助，这样，英国就可以期待美国 
人的回心转意，果然美国人很快就回心转意了。不出口它的粮食、 



木材、烟草和棉花，美国就无法活 下去； 在这一点上，新英格兰与南 
部是一致的；此外，北部的船主也表示了抗议。这种骚动有很快引 
起內战的危险；至少，禁运给联邦党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竞选纲 
领，他们指责杰佛逊讨好法国人。1808年，麦迪逊还是被选上了①, 
但讲好他要取消“禁运法”。1809年3月4日，通过了禁止与交战 
国进行一切贸易的“禁交往法”来代替它。但这个法案幷不适用于 
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和瑞典，此外，美国商船一旦开出港口，就设 
法开到它们所要去的地方，尤其是到荷兰和英国。例如吉拉尔供 
给葡萄牙粮食，他的船就从葡萄牙运酒到英国去，再从英国满载而 
归。另外，英国驻美大使答应很快取消枢密院令；英国政府却加以 
否认，但是在这期间，麦迪逊已经取消了 “禁交往法”，于是大量的 
商品便涌进欧洲。在1809年，英国向美国的出口上升到将近七百 
五十万镑，美国人的船队又重新开始供英国人使用。在 1 S 09 年这 
一年內，从英国各港口开出的船舶中，挂外国旗的从百分之四十五 
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因此，英国取得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其 
结果是拿破仑的计划完全失败；只是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在这些 
新的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很大，也就是利润的多寡不定，幷且付款 
要靠运气。事实上，以1805年为100，只有1808年的出口指数下 
降到91;由于大陆体系的动荡不安以及与美国的和解，1809年的 
出口又明显地繁荣起来，这一年的指数是125,1810年的指数甚至 
还超过126。海关的这些估计数字从棉织工业方面的份量也可得 
到证明：从 1801年到1805年，英国平均毎年进口五千六百五十万镑 
的棉花包；从1807年到1812年，英国又购买七千九百七十万镑的 


^ 18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是在联邦党和当时的共和党之间展开的。共和党领 

袖杰佛逊已任两届 （1801 — 1809 年）总统，不能参加竞选，由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参加竞 
选^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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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点七。棉织品的销售从1805年的八百 
354 六十万英镑增加到1808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万英滂和1809年的一 
千四百四十万英镑。煤炭和铁的生产同样也增 加了； 技术也继续在 
改进；人口从1801年的一千零九十四万三千人增加到1811年的 
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七千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国的经济结构 
在大陆封锁的最初几年里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这要归功于英国 
使用举世无敌的机器，以及对殖民地物产的垄断。英国御用的政 
论家也嘲笑拿破仑，尤其是伊韦尔努瓦在1809年7月出版的《大 
陆封锁的效果 > 一书中 写道： 

你们的封锁顶不了什么事！ 

你们的巧安排眞是了不起， 

你们一心要把人家饿死， 

人家却吃得胀破了肚皮。 

然而，欢呼胜利未免过早。法国打败奧地利之后，大陆体系又 
巩固下来；沒有什么能阻止拿破仑结束西班牙的战爭；在亚历山大 
的支持下，或在把他打败之后，难道拿破念还不能够把英国人从地 
中海东部诸国赶走吗？此外，大陆封锁还能够与美洲的市场关闭 
配合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拉丁美洲对于付款感到失望，而且陷于 
內战，因而使销路缩减；英美冲突行将再启。甚至在繁荣的年代里， 
某些进口也引起了严重的忧虑。索马雷诚然能控制陂罗的海，但 
随着波罗的海各港口的封闭，要象以前那样从那里得到木材、粮 
食、大麻、亚麻这些不宜走私的商品就变得困难了。对于纺织工 
业，英国可求助于爱尔兰。至于木材，那是另一回事了。在1808 
年，共消费了六万车木材，毎车以一吨重来算，差不多相当于一立 
方米又十分之一。尽管英国的树林都砍光了，同时自1804年以来 
从加拿大运来很多木材，但在那一年，还是要从国外购买二万六千 
车木材。但泽的佐利公司总是能设法运出木材，但是以后就很少 


114 



了，在1811年只运出三千三百一十九条桅杆和二千五百车木材， 
而加拿大运出 G 万三千条桅杆、二万四千车橡木和十四万五千车 
枞木。以前，从瑞典，尤其是从美国运出的更多，但在1810年，美 
国 就什么也不提供了。英国人到处寻找资源；可是，沒有一个地方 
的木材贸易组织得象波罗的海的那样好，同时租船费往往过髙。尽 
管英 国人与 阜姆的阿达米克签订了购买木材的合同，后来从1809 
年起又与阿里-泰布兰订了约，但仍很难满足马耳他岛船坞的需 
要。英国必须再一次破坏航海条例，才能在 哈利法 克斯和印度建 
造船舶，甚至是建造战舰。结果是商船队受到 损害： 1804年增加的 
商船是九万五千吨，而1810年只有五万四千吨。1810年是很艰 
难的一年，因为只有四万七千车木材用干造船上，其中一万车来自 
国外。 

粮食问题更値得我们认眞加以探讨。英国的粮食产量由于价 
格提高而增产了很多 ：在这 个时期，英国人开垦荒地大约七十五万 
英亩，主要是开垦村社公有土地。爱尔兰同样地提供了一个可观 
的数 S 。 在与拿破仑的决死战斗中，英国的王 牌是： 资本主义发展 
最先进，保证了它的工业具有一个不可战胜的优势，但还沒有发展 
到促使放弃本国粮食生产的程度。然而，根据杨格的估计，1810年 
英国消费的粮食中，进口的仍占六分之一。尽管英国小麦价格沒 
有涨到1801年的水平，还是比大陆上的 贵：在 1805年，一夸特小 
麦涨到一百先令，在1807年是六十六先令，在1808年到1809年 
间是九十四先令，在1810年竟达一百一十七先令。由于这两个理 
由，英国人对可能威胁到粮食的输入的危险总是很敏咸的。进口 
小麦的四分之三来自波罗的海，其余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但是 
波罗的海的各港口都在拿破仑手中；尽管可以走私，但在1808年 
只能从大陆得到六万五千夸特小麦，而在1807年曾得到五十一万 
四千夸特。另一方面，1808年从美国运来的小麦只占整个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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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六，而上一年是百分之十四。收成幷不错，因此幷沒有造 
成什么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但是，可能会突然遭到歉收。此外，英 
国还要供养葡萄牙和西 班牙： 美国赶快来援助葡、西两国，这样就 
间接地帮了英国的忙；然而，美国是否会向英国开 战呢？ 最后应考 
虑到安的列斯 群岛： 1808年，宗主国要向各岛供应粮食。万一波 
罗的海与美国同时不供应英国粮食的话，那么每年大槪至少缺粮 
两个月，万一碰到收成不好，缺粮就更严重了。有人认为，英国一 
面定量配给粮食，一面提高粮食的加工成率，幷采取其它措施，本 
来是可以向这挂国家供粮食的。然而，心理上的影响还是很 
大的。 

由此可见，在1809年，拿破企的大陆封锁的成败尙有待分晓 ； 
356但是英国人由于过分自鸣得意而往往低估了封锁成功的可能性。 
单靠大陆封锁诚然是不能降服英国的；然而，封锁如果是在整个欧 
洲严格执行，是可以把英国削弱到总有一天英国自己也认为经受 
不了这样的危机的，这一危机是不以拿破企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 
是拿破企胜利的保证。对于拿破仑来讲，首要的是扩大他对大陆 
的统治，同时要保持严格的封锁。但相反地，拿破仑却放松了大陆 
封锁。 


二、大陆封锁的演进 

如果严格地执行的话，推行极端重商主义政策的大陆封锁会 
使得欧洲不得不依靠自己过活。由于欧洲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从事 
农业生产，所以不用担心衣食问题；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棉花以 
外，还可以找到油料和纺织品原料；欧洲大陆的燃料和矿产也能自 
给自足。另一方面，沒有殖民地的消费品对欧洲却是一个沉重的 
打击。人们不得不寻找一些代用品；用菊莴苣代替咖啡；用蜂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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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汁代替食糖，在1811年前后，法国就用这些东西生产了二千 
吨糖；更重要的结果是，至少在那以后，人们重视到用甜菜制糖，这 
种糖是马格拉夫在1757年提炼出来的，十九世纪初，另一个德意 
志人阿査尔德在西里西亚大量投入工业生产。由于缺乏靛靑‘红 
颜料，人们就采用菘蓝和茜草。也有人试种能提炼苏打的植物，例 
如在罗马教皇各属邦；化学工业很快就推广了尼古拉 • 勒布朗从 
海盐里提取的产品。人们尽力把棉花移植到那不勒斯和马拉加的 
近郊，这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因为这提供了法国棉花消耗量的六分 
之一，法国也通过伊利里亚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进口棉花。然而 
就棉花来说，困难仍然是难以克 服的： 沒有走私货，纺织厂就不得 
不关门，尤其是在萨克森和瑞士。拿破企对棉织工业的态度最明 
显地表明了他要迫使欧洲大陆能自给自足的愿望。拿破企对棉织 
工业从不感兴趣，因为原料依靠外国，道格拉斯在法国建立了毛纺 
机械厂，拿破企很早就加以保护；他答应贷款给那呰愿意改装机器 
采用別的原料进行生产的纺织工业主；他准备发给发明纺麻机的 
人一百万法郞奖金；1811年，在皇宮里禁止用棉织品。 

即使欧洲得到原料供应，它也不会解决一切困难，因为它的制 
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人们可以期童一旦大陆封锁彻底 
实现而成为保护贸易制，制造能力将取得必要的进展。但这就需 
要时间，因为机器和熟练工人直到那时都是乘自英国；此外，欧洲 
任何地方的资本都不充裕，而局势也无从鼓起投资的信心。再说， 
工业中心为数不多、海洋被封闭，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全面调整分配 
与运输。因此，大陆封锁打乱了人们的习惯，干扰了所有的常规， 
侵犯了数不尽方面的利益。船主、商人、海港的工业家都知道他们 
注定了要蒙受损失。最糟糕的是，消费者，也即所有的人都感到要 
为封锁而付出代价。他们不喜欢菊莴苣和葡萄汁；毛织品和麻布 
比棉织品要贵得多；一般说来，企业主和拿破仑本人都想供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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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计成本。自给自足的 S 标从很多方面伤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 
358建立在个人自由和劳动自由基础上的独立性，拿破仑自己就曾经 
到处宣扬过这种自由是新社会的原则之-。反对大陆封锁的阴谋 
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只有军事和警察的专制统治才能使大 
陆封锁受到尊重。 

被拿破企阻止出口农产品的盟国，由于沒有工业，不能从封锁 
中得到好处，或者象汉撒各城市，由于海上贸易被禁而受到致命打 
击，这些盟国都或多或少地公然规避它们应负的义务，其程度耍看 
它们还保留着多少独立性。它们只要不执行针对中立国的措施就 
够了。因此，随着拿破仑的军事统治的波动，大陆封锁政策也时紧 
时松；开始时它是大帝国的象征，后来它就成为扩张大帝国领 h 的 
理由。它也影响 r 大帝国的组织，因为它的附庸国幷不比它的盟 
国听话。 

荷兰的例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路易在他哥哥的威胁下， I 1 
1807年9月4 口封闭了他的港口。但是，从1808年开始，拉罗什 
富科大使就指出走私的重耍性，尤其是在最近归幷的东弗里西亚 
和通往安特卫普的瓦耳赫仑岛，他建议法国合幷至少到马斯河的 
那些地方。国王在一项命令中准许了出口黃油和乳酪。9月 I 6 
曰，拿破仑决定对荷兰人封锁边界。于是，路易便在10月23 口禁 
止出口，禁止所有商船进港。从法国人看来，这样极端的措施表明 
了大陆封锁是荒谬的；况且，这些措施刚一执行就被一些例外推翻 
了，1809年6月，路易重新准许_国船舶进港，条件是这些船上 
的货物在恢复和平以前应交给国家仓库保存，其实从仓库再把货 
物运出是很容易的。7月18 U ， 拿破企设立了从来因河到特拉弗 
河的海关警戒线予以回击，这样，国王又再次退却了。荷兰一再试 
图采取一些措施，最后导致拿破企在1810年合幷了这个王国。 

缪拉早就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象萨克森国王或法兰克福大公 
118 



这样的君主，与海洋沒有接触，更有理由对于走私漠不关心。从 
德意志西部重现和平以来，法兰克福作为一个靠法国边境的仓库 
貯藏所在，便又兴旺起来，1810年，据普鲁士的代表说，他在那里 
从来沒有见过这么多的来自殖民地的治费品。来比锡仍是英国供 
应中欧和东欧的一个大市场。 18 U ) 年，在圣米歇尔①博览会上，人359 
们运来了六千五百五十万盾的殖民地消费品；瑞士总是在那里买 
到它所需要的纺织 品：在 1807年至1808年达十九万利弗，在1808 
年至1809年，达四十三万利弗，在1809年至1810年，达九十五万 
利弗；通过瑞士的领土，英国的出口货到达意大利。这样，大陆封 
锁就成为强烈要求建立单一制帝国以取代联邦制帝国的原因之 

"o 

甚至在拿破仑独自统治的地方，要禁绝走私也不是一个小问 
题。由于巨额的利润和普遍的纵容，这一时期走私活动的猖獗是 
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从来沒有过的。在1810年，皇帝亲自点出走私 
的人马而列出了它的严密 组织: 计有承包商、保险商、货主、走私帮 
的头子、搬运夫。就对法国的走私而言，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成了 
最活跃的走私中心，在这两地走私都可以大发橫财。要监视这么 
长的海岸线，尤其是陆地上的边境，单靠海关人员是不够的，必须 
实行军事 占领； 当拿破企需要调用他的军队时，如1809年的情况， 
到处都打开了缺口； 1811年，由于不能保证监视，他把达尔马提亚 
和克罗地亚排除在帝国的海关管辖之外。他甚至不能绝对信赖自 
己的官员。法国驻汉堡领事布尔里埃纳和驻科尼希贝克领事克莱 
朗博都曾受贿；马塞纳曾在意大利出卖特 许证。 根据当时斯特拉 
斯堡的传闻，海关职员也会被人收买，其中包括他们的督导官。对 
于这些弊病，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缩短检查的距离•，而从中得出的 
结论总是：应把整个欧洲幷入帝国。这幷不是拿破仑所不喜欢的。 

①圣米歇尔当指法国东北部埃纳郡的圣米歇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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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大陆封锁引起一些使他认为将给己带来危险的后果， 
什么也不能使拿破企改变他的政策。德克雷公爵很快就抱怨说， 
海军得不到来自波罗的海的不可或缺的器材供应。棉纺织业主在 
由于排斥英国纺织品和扩充自己的企业而感到非常髙兴之后，开 
始面临困境了，因为缺少原料 ：如果 这样，大陆封锁就不利于他们 
的事业。不论皇帝对他们的抱怨多么不耐烦，他不得不重视这些 
问题，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失业。另一方面，帝国的出口减少了。 
尽管发生了战爭，直到1806年，出口总是不断地增 加的： 据估计当 
360时出口总値是四亿五千六百万 法郞； 180 7 年，下降到三亿七千六 
百万； 在1808年和1809年，还不到三亿三千三百万。有一些工 
业，尤其是丝绸业，在西部是麻织业，都衰落了，以致又间接地引起 
失业的严重威胁。海边的盐工、种葡萄的人、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 
岸诸省的农民，同样地怨声载道。黃油、乳酪、水果、蔬菜，以及影 
响更为重大的商品如葡萄酒和白酒等都难于出售。当小麦充斥市 
场时，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在执政府时代小麦一度很贵，这在 
不少的程度上使得小业主和大农场主都对拿破仑很有好感。在共 
和十年和十一年，毎公石小麦的平均价格超过二十四法郞。从1804 
年开始，由于连年的丰收，价格降到二十法郞 以下； 1809年，下跌 
到十五法郞，在巴黎盆地和布列塔尼，实际上下跌到十一或十二法 
郞，在旺代郡，还不到十法郞。拿破仑感到很伤脑筋。虽然他不愿 
面包贵，但也不愿小麦滞销而激起种植者的不满情绪，幷使税收发 
生困难。遇到这一类情况，他从前就曾暫时准许出口，象在旧制度 
下所做的那样。1808年11月23日，勒阿弗尔的一个商人曾经请 
求允许恢复出口；对此，英国是求之不得要想收 购的。 

此外，出口问题带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贸易的平 
衡。拿破企可能比科尔贝尔更容易把贸易平衡和收支平衡区別开 
来。因为，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还沒有海运和旅游事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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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国资本家当时至少在被征服的国度里进行了某些投机活动， 

而战爭还给法国取得了大量的硬币。然而，拿破企的观念还是过 
于传统主义的，所以他仍坚持要不惜代价地保证出口的优势。直到 
1808年，他幷沒有成功，尽管贸易逆差已从1803年的八千三百万 
法郞下降到1807年的一千七百万。在大陆封锁的其他好处中，拿 
破企看重它具有扭转这种局势的功用。1809年的进口从1806年 
的四亿七千七百万下降到二亿八千九百万；从1808年开姶，出现 
了贸易顺差，在1809年的余额是四千三百万。对皇帝来说，这是主 
要的；但是，如果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保持原来的水平，结果岂不是， 
更令人满意。他认为旣然战爭封锁的目的是针对英国的货币，封 
锁就不会与他的重商主义理论相矛盾：必须继续向英国人推销而 361 
停止向它购买，从而吸收他们的硬币。1808年，拿破企得知路易 
颁发了 一些向英国出口的特许证，他宽恕了他，条件是，什么也不 
买英国的 ：“要 他们付现款，决不容许以商品交換，绝对不能，明白 
了吗? 

然而，拿破仑绝不放松对中立国的严厉控制；当他知道杰佛逊 
的禁运令时，他在1808年4月17■日的巴荣纳敕令中宣布，美国此 
项措施意味着完全取消美国的航运，因此一切自称来自美国的船 
舶都应视作为假冒，幷应宣吿为合法的捕获品；他沒收了这些 
船舶，1810年3月23日，朗布依埃敕令规定把这些船舶连同船上 
货物一起卖掉。中立国的船舶被排斥后，法国的出口商缺少 船舶： 
他们的出口货必然减少了。可能最初这个矛盾幷沒引起他的重 
视，他的目光首先注视着法国，他一点也沒有注意到，比如，波罗的 
海的农业国的出口问题怎么解决；即令整个欧洲都被征服了，法国 
还是帝国的主要部分，而硬币正是应汇集到法国来；大陆封锁使法 
国得到了大陆的市场，因此，只要控制住这个市场，法国就能保持、 

甚至增加它的销售额。但是，法国资源是否足以在大陆市场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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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英国商品呢？靠陆地运输和內河运输的货物供应能否增加到使 
海上运输成为多余的程 度呢？ 事实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如 
何处理小麦的问题还无从解决。 

实际上皇帝的大部分亲信幷不赞同他赋予大陆封锁的那种性 
质，他们都希望恢复1806年以前的制度。夏普塔尔的意见是众所 
周知的；先后出任內政大臣的克雷特和蒙塔利韦都同棉织业主和 
港口商人有联系，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人幷不打算要求取 
消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但是他们暗示，仿效英国人颁发出口特许 
证是有利的，让中立国也可以得到特许证，而无需还给它们贸易自 
由也是合宜的。为满足海军和陆军的需要，政府要求在回程时运 
来某些商品，其他的出港船货只能以硬币付款，这样就可保证获得 
362 —个可观的现金顺差。难道科克贝尔•德 • 蒙布雷在1802年不 
、曾建议在补偿的基础上进行交 易吗？ 难道拿破企在1807年不曾 
一度考虑颁发以等量的再出口作为条件的进口特许证吗？与他的 
«回忆录》所叙述的相反，莫利昂反对这种计划，他指出，即使拒绝 
准许出口商以实物偿付，他们——或许用欺骗的方式——也会满 
载而归，而且英国人还会迫使他们这 样做； 他由此得出结论，英国 
人的交易可能会收支相符。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同样也警吿 
说，如果把小麦运给英国人，那就失去了使他们挨饿的机会。这些 
后果与一个进攻性的封锁槪念是不吻合的。 

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大臣戈丹和海关总裁科兰 •德. 絮西所 
提出的另一论据使拿破企让步了。他们说，减少进口，也就会减少 
海关的收入，这项收入已经从1808年的六千万法郞降到了 1809 
年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在对奥地利开战的前夕，恢复税收原来的 
水平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粮食的出口将使得农民能交纳土地 
税 3 事实上，正是在1809年3月，拿破企指令拟定一个有关特许 
证的方案。克雷特的秘密通吿在4月14日透露，这是有关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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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和暂时的权宜措施，是不公开宣布的。这些后来被称为"旧 
式”的特许证，允许出口葡萄酒、白酒、水果、蔬菜、粮食和食盐，条 
伴是再进口木材、大麻、铁和金鸡纳酒，或者是以硬币付款，外加关 
税，和为每个特许证缴税三十至四十个金路易。克雷特发了四十 
张特许证；但是，代理他的职务的富歇，却宽大得多，到了 10月5 
日，他已发了二百张。然而，戈丹和蒙塔利韦坚决主张也要考虑到 
工业需要。这样，第二种类型的特许证便在1809年12月4日出 
现了，后来还在1810年2月14日的法令中加以具体 化:每 艘船上 
的出口货的四分之三应是农产品，农产品中又加添了油料和纺织 
原料；其余四分之一则出口工 业产品 。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再进口和以硬币付款的条件违反了 
英国人的要求，请求领取特许证的人幷不如想象的那么多；1810年 
6月，皇帝收到报吿说，已发出了三百五十一个特许证，出口 了一千 
万法郞的货物，进口则为六百万法郞。然而，粮食出口的数量现在 363 
仍然不很淸楚。根据英国的统计数字，帝国及其盟国在1809年和 
1810年，运给英国的粮食大约是一百五十万夸特，即使这些都是 
以黃金付款的，可以肯定说它们也只吸取了英国-百四十万英镑。 
但是事实上，英国进口额在1809年达到七千五百五十万镑，在 
1810年，达到八千九百七十万，而1801年的歉收也仅仅把进口额 
提高到七千三百七十万镑。看来，法国出口粮食可能不限于使用 
帝国的特许证；从1809年9月底开始，英国发放了允许到大陆运 
输粮食的特许证，甚至允许空船去运，拿破仑可能装作沒看见，让 
敌国的商船自由装运，直到1810年夏末他才停止出口，因为这年 
的收成不好。小麦的销售问题是解决了；相反，葡萄种植者、工业 
家和国库沒有理由感到满意。在 1 M 0 年上半年，皇帝认识到这个 
初步尝试是不够的；他在北部巡视期间，制造业主纷纷向他诉苦请 
愿。1811年1月 U 日，拿破企不管禁律，准许缴採百分之四十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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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奕捕获的货物（只有某些棉织品不在 此例） •.这就是所谓“特准 
产地”的产品。換句话说，拿破仑准许了某些进口。在出口方面， 
他在敦刻尔克正式地与英国的走私販建立了 联系； 1811年，这个 
基地移到了格拉夫利纳④。6月6日，他设立了商业和制造业公 
会，在6月底，他着手同该公会一起准备对封锁进行一次总的 
调整。 

此外，一个新的动机促使他走这一步。1810年5月1 R ， 美 
国国会通过“马科恩法案”@，宣布如果交战国在1811年3月3日 
以前不取消它们针对中立国的措施的话，就授权总统禁止从交战 
国进口。要是英国坚持那些措施，拿破仑就可以优待照顾美国，促 
使它与英国决裂；根据米兰敕令，凡是维护自己中立权利的中立国 
可不受敕令规定的限制；通过外交手段，法国可以抢先推动这一事 
件的进展，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会加强封锁的效能。 

1810年7月3日，通过圣克卢敕令，颁发特许证成了正式的 
制度；后来，特许证发给意大利和汉撒各城市，同时为了照顾波兰 
3 64人，也发给了但泽。7月25日，另一个敕令把法兰西帝国的海上 
贺易置于政府控制之 下：从 8月1日开始，如果沒有皇帝本人签署 
的特许证，就禁止进出帝国的港口；这些所谓“正规化”的特许证是 
只发给法国人的。因此，拿破仑仿照国民公会，颁布了那种眞正的 
航海条例。旣然法国船舶不能出海航行，所以这个文件只是一纸 
空文。同时美国人被当作一个例外加以优待，这个例外是商业公 
会于6月25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硏究 过的： 7月5日，法国发布 

①格拉夫利纳就在敦刻尔克西边，属诺尔郡敦刻尔克县。——译者 
@这是美国的第二号马科恩法案，目的在广泛开展对外贸易，其中规定，如果法 
国对美国撤销限制中立国贸易的各项敕令，美国总统就有权停止对英 贸易； 如果英国 
对美国撤销其历次有关的“枢密院令”，则总统有权停止对法贸易。拿破仑善于利用此 
法案提供的机会，而英国迟迟不决，这成为导致 1812— 1814年英美战争的原因之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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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准许美国人进口，条件是要再出口等量货品。因为麦辿逊禁 
止他的図民申 i 青特许证一 -在他看来，特许证意味着损害海洋自 
由和美国主权——所以法国要把特 i 午证发给美国船主时，就改称 
为“许可证”，从而规避了麦迪逊的禁令。其实，法国沒有他们是不 
行的；但是，在外交上却大肆宣传这一让步，8月5日，尙帕尼通知 
说，如果英国那一方面取消各顼“枢密院令”的话，皇帝就将在11 
月取消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蒙塔利韦建议立刻就给所有的盟国 
或中立国的商船发放“许可证”；皇帝予以拒绝，甚至扣押了一些丹 
麦船。由此可见，应该承认，皇帝很巧妙地把急需中立国船舶这一 
事实变成使美国与英国不睦的外交手段。 

7月25日的敕令规定，所有的进口必须以出口等量的指定商 
品作为平衡，这些商品因港口而异，但总是要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是丝织品。如果对一般的货物和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禁令维持不 
变，那么进口的只能是来自美国或大陆的食品和 原料： 实际上，法 
国又准许殖民地食品进口，虽然明知是来自敌国的。因此，这就是 
采取了科克贝尔•德 • 蒙布雷在1802年所设想的方 法：国 家管制 
海上贸易，出口最低限度应与进口保持均衡。为了要重新活跃出 
口，尤其是为了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向消费者提供食糖和咖啡，拿破 
企放弃了出口要用硬币付款的要求 3 这一巧妙的想法也和救国委 
员会的指导思想相同；然而，在共和二年，迫不得已而不惜任何代 
价来进口的法国，同意在必要时以硬币付款；而在拿破仑时代，法 
国的地位却改变了，它只要求外国人以硬币付款。但同样显而易 
见的是，皇帝由于同意购买货物，这些购买部分地对敌国有利，从 
而放松了大陆封锁。 

国库与此也有关系。因为毎张特许证値一千法郞；海关税则 
也重新调整，8月1日，公布了特里亚农敕令，把殖民地商品的税 
率提高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棉花，在1304年是每一公担纳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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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郞，自1806年开始，纳六十法郞，调整后要忖八百 法郞； 靛靑的 
关税从十五法郞提髙到九百法郞，咖啡的关稅从一百五十法郞提 
高到四百法郞。一边要向工厂主供应原料，一边又这样加重他们的 
负担，这显得好象是矛盾的；但是，拿破企不但想通过打击进口棉 
花来促进民族的纺织工业，而且他还设想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到关 
税而降低他们的价格，使得他们不能再有利可图，而正规的进口将 
使得购买者不再依靠走私商人。这是太乐观了。英国人控制着市 
场，能够坚持他们的价格，而过高课税也不会咸少走私漏税。因 
此，取缔走私的措施很快地也就加强了。根据10月18日硕布的 
枫丹白 露敕令 ，走私犯要判十年苦役，更不用说要打烙印，而且要 
提交新的司法机关“海关法庭”审理，这些法庭是以特別法庭的程 
序来行使职权的；1812年，汉堡的法庭在十五天內就判决了一百 
二十七个案件，其中有些人由于情节严重而被判处死刑。走私的 
殖民地物品予以沒收和出卖，工业品则予以销毁。为了淸理市场 
和开辟财源，还要搜查不顾封锁而已输入的商品。因此，特里亚农 
敕令便要大举出动警察。在整个帝国，普遍进行了搜查；因为附庸 
国幷不那么愿意贯彻敕令，拿破企便杀一儆 百：在 月17日至18 
曰的 深夜，法兰克福被一营兵包围，第二天便被占领了；二百三十 
四个商人——其中包括贝特曼和罗思柴尔德——眼看着他们未能 
藏起来的东西都被沒收了。来因邦联各王侯、普鲁 t 和瑞卜:都受 
到要被入侵的威胁幷看到他们的德意志边境已被封锁，于是他们 
才决定服从拿破仑的命令。 

1810年几个敕令幷沒有全部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不断地产 
366 生了严重的弊病。新特许证幷不比旧特许证更受到欢迎；根据蒙 
塔利韦的报吿，皇帝到1811年11月25日共签署了一千一百五十 
三张特许证，但只发出了四百九十四张。这些特许证包括四千五 
百万法郞的出口以及将纸二千七百万法郞的进口。至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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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领了一百张左右的“许可证”，他们运来了不到三百万法郞 
的货物，从法国购买了三百五十万法郞的东西。在拿破仑看来，这 
个顺差证明了这项新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实际上，是否获利还是 
一个问题；考虑到法国商人的利益，官方对出口估计提髙了一半， 
而对进口的估计戚少了四分之一；此外，英国人拒绝购买，在伊利 
里亚，因为要求再出口，英国人便不肯出售食盐，所以皇帝就不得 
不破例准许他们不必再出口；结果，出口常常是虛构的，其目的无 
非是要给进口寻找借口。人们设法欺骗海关，将不値钱的商品装 
上船,然后抛入海中。不管怎样，虽然工业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这还不足以使商人消除敌意。萨瓦里为我们记下了拉菲特很严 
厉的话；日內瓦商会通过它的秘书西斯蒙第之笔对封锁公开进行 
了批评，使政府各部门都大吃一惊。旣然拿破企不愿象英国人那 
样随机应变地颁发特许证——这是与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不相容 
的——那么他最好是一张也不发 。 

另一方面，淸理市场的工作还远远沒有完成。通过向法国的 
驻外官员行贿或者由于地方官员的共谋，人们得以隐藏很多非法 
商品，或者把这些商品申报为来源合法。对于殖民地物品，皇帝采 
取了各种权宜之计 ：他允 许以实物交付关税，允许荷兰将沒收的货 
物运入帝国按半价折算，同意丹麦放宽期限把荷尔斯泰因的存货 
进口到汉堡，后来又接受普鲁士所沒收的货物作为支付一部分战 
爭赔款； 辻所 有这些商品都在市场流通，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而 
且，这一套方法引起了激烈的动荡。销毁沒收的工业品，使这些商 
品的拥有者陷于破产；为了重新获得这些殖民地物品，就得缴纳巨 
款——在法兰克福达九百多万——其中很多是不能预先付款的 •， 367 
每个国家都坚持按本国利益来执行特里亚农敕令，这使得商品流 
通阻滞，直到大家同意只征收一次关税 为止； 即令是这样，还是发 
生了由于普鲁士接受以其贬値的纸币付款，因而它的纳税证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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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被其它国家拒绝的情况。这个打击引起了 18 U 年的经济大危 
机，因此，过高的关税制加重了原想用特许证来防止的弊害。 

精神上的影响也不好。特许证和特里亚农敕令引起了思想混 
乱，使得人们以为皇帝承认了错误而将放弃大陆封锁; 8月，在给 
予美国保证以后，蒙塔利韦一时也有这样的错觉。枫丹白露敕令 
以及大张旗鼓地加以实施使人们大为失望；他们自认为所受的打 
击比英国人所受到的还要严厉，他们认为，把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 
西在广场上焚毁或者扔到河里去是令人愤慨的；十分必要时，政府 
可以设法说服法国人相信，这样做是出于民族利益的需要，但这幷 
不能说服其他国家人民。在彼得堡的美国使节曾称之为“一种汪 
达尔人①的政策”，这是普遍的呼声。另一方面，只给法国人发放 
特许证，拿破企就证明了那些把大陆封锁看作仅仅是有利于统治 
国法国的意见是正确的，而破格优待美国人，则又引起了附庸国及 
盟国的愤慨。自1809年底开始，缪拉也勾结了富歇、乌弗拉尔以 
及拉布谢尔硕发特许证，俄国看到粮食从帝国运出，便要法国作出 
解释。俄国沒有执行特里亚农敕令，奧地利也是如此。最后，亚历 
山大又采取自由 行动： 旣然法国与敌国做买卖，又允许美国船舶进 
港，子是他在1810年12月31日便又对中立国开放了俄国的港 
口。这样，新措施旣危害了大陆封锁，同时也动搖了大陆体系。法 
国与俄国决裂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如果按照大陆联合的精神， 
给附庸国及盟国象给法国一样地发放特许证，使它们能在帝国 
各港口作买卖的话，那就可以避免给俄国提供借口，而这也无损 
于照顾美国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810年的航海条例是毫无 
用处的，它是拿破企顽固地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旣不合时宜而又 


①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原住今波兰境内。公元五世纪西迁经今 
法国和西班牙而到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据说他们所到之地，破坏艺术文物，故欧洲 
人往往称野蛮破坏文物，故意毁坏他人财产者为汪达尔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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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一种表现。 

撇开这 个错误 不谈，当代人的谴责也不能抹杀拿破企政策的 
精明的一面。他一刻也不打算放弃大陆封锁，在改进大陆封锁时， 
工业的困难在他的心目中仍处于次要的地位。他立意要解决的主 
要是财政问题。要发动对奧地利的战爭，他必须 有钱： 允许农民出 
卖自己的粮食，他就能够取得稅收，这一点英国人也注意到了。 
1810年，他预见到，要准备对俄国战爭，就需要更多 的钱： 在这一 
年年底，据估计，特里亚农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给他提供了一亿五 
千万法郞，而且还不包括沒收商品的销售。他始终都按照眼前的 
需要来制定政策，得到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同时，他把爭取美国的 
外交手段与这项财政措施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也取得 
了成功。麦迪逊认眞对待拿破仑的诺言，在1810年11月2日，恢 
复了与帝国的自由贸易，而仍禁止英国的进口。 

至于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它们还是不可动搖的，毫无疑问， 
如果拿破仑认为发放特许证可能会损害这两个敕令的效能的话， 
那末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取消这种 制度： 因为正如在1809年那样， 
特许证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在拿破企的心目中，如果美国 
不是注定要对英国宣战，他也不会继续给美国发放“许可证'他 
在1811年3月24日斩钉截铁地向巴黎商人 宣吿： 

“我把中立国的船舶看作是领土的延长。任何国家如果听任其船舶被侵 
犯，就不能被视为中立国的。美国贸易的命运很快就会决定了。如果美国遵从 
这些敕令的话，我就厚待它。否则，就不准美国商船进入我的帝国港口。大陆 
必将屛绝来自英国的进口。一定要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执行我的各项敕令。” 

果然，1811年，英国又回到1808年的苦日子了。瑞典刚刚加 
入大陆封锁，在波罗的海，英国的船队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自由靠 
岸的港口。1810年9月，英国船队受到沉重打击。当六百艘商船 
在海峡里被大风所阻试图在海峡南岸靠岸时，有一百四十艘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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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捕了，据估计，这些船上的货物値一百五十万英镑‘，瑞典也就参与 
沒收了另外一百艘商船的货物，价値五十万英镑。荷兰和北海的 
德意志海岸现在都被幷入了帝国，向俄罗斯进军的大军涌入德意 
志，加强了监视。英国的出口从未受到过这样沉重的打击。1810 
年，英国向北欧的出口，包括法国在內，已提高到七百七十万英镑， 
再出口也达到九百一十六万英镑。1811年，这些数字却分別下跌 
到一百五十万英镑和一百九十六万英镑，即仅等于1805年的价値 
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和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同一年，茱国只 向美国 
销售了一百八十七万英镑货物，而不象1810年那样是一千一百三 
十万英镑；与此同时，在西属美洲所开始的骚乱使英国对新大陆 
(美国除外）的输出总値下降到一千三百万英镑以下，而1810年却 
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多。1811年，英国的出口总共下降到三千九百 
五十万英镑，即相当于1805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相当于1810年的 
百分之六十五。 

或许有人辩解说，这是由于英国在1811年遭受到一次严重的 
工业危机；但是，工业危机的后果是价格惊人下降和库存大量增 
加•，如果英国的销售额有所减少，那是因为人们拒绝买英国商品， 
而幷不是英国缺乏商品的缘故。因此，大陆封锁是进行得很顺利 
的；从前有些拿破仑不能控制的因素是不利于他的，现在却变得对 
他有利了，而且正如对1811年危机的硏究所表明的，还存在着其 
他有利的因素。因此，拿破仑那么自信是容易理解的 :“我 知道有 
人公然谴责我的措施，”他在1811年3月24日还这 样说： “然而， 
最近从英国来的人，看到中断大陆贸易后所开始产生的后果，不得 
不说，可能皇帝是对的……，或许他会完成他的 计划， 

可是，他幷沒有利用他所有的这些有利因素。当他看到英国 
继续在大陆推销货物、带回现金或以补助金的名义将这些钱交给 
反法同盟各国时，他很 生气： 但是，这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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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银行的结构，这个结构旣支持了英国的贸易，也保证了在支 
付中和商业纸币的流通中还起着重大作用的硬币的周转，而商业 
纸币至少在西欧对于贸易往来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荷兰的大臣瓦 370 
尔肯纳尔于1808年1月25日上奏国王路易所 写的： 

“大陆上流通的英国制造的产品中，对英国人最有利可图或最重要的是 
银行的纸币。 …… 靠了它的魔力，支持着遍布世界各地的巨大的英国贺易网 
……。这就是所有欧洲大陆市场上直接向英国提款的，或者间接地向英国人 
的帐戶提款的汇票与证书制度的强大作用。” 

此外，黑森的选侯和荷兰的资本家要向英国人推销公偾，甚至 
罗思柴尔德要获得法国票据来汇款给威灵顿，银行都起着中间人 
的作用。银行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汉堡和法兰克福。荷兰的赫 
普一拉布谢尔锒行同汉堡的帕里什银行彼此都有交往，也同伦 
敦的巴林锒行和巴黎的金融家保持着联系；大陆上的罗思柴尔德 
家族与居住在伦敦的他们的兄弟內森保持着联系，在1811年，他 
们中的三个人，詹姆士、查理和萨洛门到巴黎来做生意.詹姆士就 
留下来创办了他们家族在法国的支行。当时大陆上的大银行都在 
皇帝的控制之下。然而，尽管硬币的出口在帝国还是被禁止的，但 
在其他地方幷不是这样，荷诠甚至在被合幷后也还沒有中断硬币 
的出口。至于商业贴现，各地从未中断过，尽管《政府通报》在1807 
年停止公布伦敦的汇兌牌价。谁都认 i 只到这是个最棘手的问题。 

瓦尔肯纳尔说，商业证券是唯…的不被禁止的 商品： “要打击的正 
是这个东西”；因此，他建议把所有的与任何英国人的利益或信用 
或帐戶有关的任何汇票的发行、承兌、背书、贴现、运送或支付都视 
为重大叛国罪。毫无疑问，路易设法使这个意见不给他的哥哥知 
道；但是，这个政策 t 的漏洞还是被莫利昂和拿破仑注意到 r , 拿 
破企在1811年对“英国商业的贴现者”大发雷霆。然而，他幷沒打 
击他们。这一疏忽只能用他的重商圭％观点来解释。尽管他要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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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英国人销售，他却不放弃向英国人出口，幷向英国人赚取 硬币。 
荷兰继续从国外投资取得巨额收入，拿破仑不打算放弃这样做；打 
371 击国际银行界，就是打击自己。曾导致他制定柏林敕令和米兰敕 
令的那种好战的狂热，是不容 i 午有类似的宽 容的： 因此，尽管他自 
己也许不承认，他还是抑制了这种狂热。 

黃金的诱惑和财政的考虑也使得他不去利用给英国造成饥饿 
的机会，反而给英国提供了英国所缺乏的粮食。看来，起初在好战 
的狂热中，他似乎不是这样推论的，因为在1807年，法国完全停止 
出口生活必需品，1808年，在荷兰也被禁止了，同年，在德意志也 
停止了。但是，在1809 年， 他不顾科克贝尔•德 • 蒙布雷提出的 
意见，又准许了出口，而正是通过出口，他的新政策证明是大有实 
惠的。1810年英国共进口了一百五十六万七千夸特粮食，其中从 
帝国及其盟国进口的就达一百三十万六千夸特；正象拿破仑所希 
望的，英镑的汇兌率下降了，英国的黃金外流了；但是，英国却积存 
起储备粮 f 其证据是，尽管1810年歉收，它在1811年也只不过进 
口了三十三万六千一百三十夸特小麦，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却来自 
普鲁士，同时，在1810年每夸特的平均售价是一百零三先令（大约 
相当于四十四法郞一公石），现在却下降到九十二先令（即三十三 
点五法郞一公石）。毫无疑问，沒有大陆的援助，英国会缺少几星 
期的粮食，即使英国能设法度过难关，价格也一定会惊人地暴涨。 
正在这个时候，英国遭受到一次空前的经济危 机：拿 破仑却预先断 
送了可能是达到其目的的唯一机会。 

三、 1811 年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特里亚农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起了重要的作 
372 用； 然而，不管有沒有这些軟令，危机总是会爆发的，而且，还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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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拿破仑可以得到一些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的帮助， 
这又是-例。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生产包含有周期性的混乱；战 
爭和封锁创造了一些加速周期性混乱的不利条件。欧洲大陆也不 
免遭受其害；当然，正由于英国经济是先进的，所以它受到的损失 
要严重得不可估量。 

从1807年以来，价格已人为地上 涨了； 比如在英国，波罗的海 
的供应品、丝绸和 棉花的 价格从1808年起就不止翻了 一番； 加拿 
大的租船费涨了两倍，里加的涨了三倍还要多；1810年，人们计算 
过，一艘一百吨的船，从加来到伦敦的来回航程，要花费五万镑;从 
波尔多到伦敦的来回航程要花费八万镑。其结果是，海上贸易冻 
结了越来越多的大量资本。同时，危险不断增加，这不仅仅是由于 
拿捕和沒收，而且也由于价格的过分的和突然的改变。因此，在巴 
黎，来自巴西伯南布哥的棉花在1806年是每磅値七法郞，在1807 
年，每磅値十五法郞，在1808年，每磅値二十四 法郞； 在1810年， 
每磅保持在十二至十四法郞之间。在汉堡，1808年年初，一袋棉 
花的标价是七十五盾，在年中是二百六十盾，在年底，是一百七十 
五盾；在伦敦，价格摆动稍微小一点，但仍给投机活动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在汉堡，帕里什的父亲在1800年已经慨叹定期的投机活 
动的风尙吸引了商人 ：这种 风尙最后占了优势。在英国，人们对一 
切商品进行投机买卖，幷为这一目的而组成了一些公司。 

在大陆上，人们主要是对殖民地产品感兴趣；在法国，人们在 
大域市里可以找到这种机会；然而，到达法国各大城市的商品较为 
稀少，人们在阿姆斯特丹或在汉撒各城市则更活跃得多；巴黎的银 
行在那些地方进行了大畺投资，他们或者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 373 
他们的顾客；在1810年，人们引证卡沃咖啡馆 ①老板 在安特丑普 

①卡沃咖啡馆是1729年创办的，发起人都是当代作家，成为文人名士聚会之 
地„以后两度改组。1805年重建，称为“现代卡沃'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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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资于殖民地消费品。正是交易所看涨的投机商在进行操 
纵，他们总是玩弄手段，特別是捏造假消息；1807年4月，为了要 
使棉花涨价，人们在巴黎散布说，英国封锁了里斯本。在荷兰，大 
银行为了控制市场，便购买仓库的存货。在英国，政府不断地借 
款，其注意力也是放在有价证券上。在这一方面，优势则是掌握在 
证券看跌的投机商手里；交易所的经纪人更是不断地把英国统一 
公偾贬値，因为银行家不肯——除了一个例外——提供贷款给远 
期交易；这些银行家贷款给別人时收百分之五的最高的合法利率， 
而他们自己借款时，条件却要好得多。英格兰银行通过戈德史密 
斯银行来迎击这些投机商人。在巴黎，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远远 
沒有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然而也沒有被忽视，政治的不稳定引起 
了 i 正券的剧烈波动。当塔列朗主持外交时，他利用职权取得情报 
来进行投机买卖，大发橫财。莫利昂大臣竭力提高公偾价格；但是 
卖空的投机商总是不断地证明拿破仑抨击是有理由的。投机的风 
气侵入了商业和工业。英国市场出现过两次大 景气： 一次是在 
1807年和1808年，约时波帕姆宣布英国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同时人们也得知西班牙的属地已宣布费迪南七世为君主，从此就 
把英国当作它们的盟国；另一次是在1810年，当时法国最后的殖 
K 地都被英国攻占了，美国人又在欧洲出现。为了满足定货，工厂 
增加了，家庭手工业者由于租借或者赊购织机而改进了工具。在 
法国、萨克森、瑞士，由于禁止英国的棉织品，也引起了类似的后 
果；人们同样进行了大景的投资，其结果是雇用人员的薪给工资大 
大地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使这些企业随时会受到危机的打击。 

尽管以 t 的一些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生产的投资高度活跃，但 
如果沒有通货膨胀和信贷膨胀，这种活跃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 
度。在达一点上，英国的情形与法国的大不一样。使钞票与黃金 
374割断关系之后，英国政府努力保持健全的财政制度，以此避免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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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总之，这种努力是成功了，这无疑的是由于增加了税收，因 
为，从1804年至1811年，税收几乎总是弥补了开支的一半 以上； 
而且还由于资本充足，由于政府按期还本和干预交易所的活动而 
努力维持统一公债的信誉，所以政府总是能够设法获得长期或短 
期的借款。尽管这样，政府还迫使英格兰银行手头保持巨额的财 
政部证券，从1808年开始是四千多万英镑，结果纸币发行量得以 
增加。人们不知道增加的实际数字，但是，从1805年的一千七百 
万已增加到1811年的二千三百五十万。那一年，一个调査委员会 
证明 ，最近发行了二百万英镑钞票。另外，现在地方银行已增加到 
八百家，可能已发行了四百万至五百万的纸币。最后，银行经营的 
方法大有改进 •. 四十六家银行参加了银行间的票据交換结算，资金 
的流通得以加快。物价也在继续高 涨：与 1790年相比，1809年的 
指数是176。它是逐步增加的，由于工资的提高总是落后于物价的 
上涨，而货币的大量供应减低了利息，所以，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可 
能有助于鼓舞创办企业的精神。然而，当代一部分评论家确信，私 
人银行——如果不是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贷，我们对 
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最后，为了招悚顾客，商人自己也同意延长 
付款期限——十二至十五个月，在拉丁美洲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 
诸国，还不要充分的抵押品。 

在大陆上，大多数的国家也发行了纸币；由于大陆各国经济还 
是落后的，所以生产幷沒有受到刺激。相反地，拿破企断然地取消 
了纸币；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增加金币的储备，战爭使他获得 
了大量赔款，其中大部分被运回帝国；因此,在那里资金流通也同 
样地增加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帝国里信贷膨胀了，尤其是 
通过一些不健全的手续，象在执政府时期那样。银行还是不多，外 
省银行尤其很少，商人、工业家以及投机商都通过抵押他们的不动 
产或者通过金融汇票，而继续获得信贷；尽管法兰西银行进行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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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革，但还不能肯定它不继续接受通融汇票，因为有人证明马丹的儿 
?，一个日內瓦人，他是法兰西银行查帐员之一，却在1811年由于 
经营投机事业以及被认为是牵涉到一宗走私案件而破产了。 

因此，沒有1810年的各项敕令，危机也必然会爆发的。事实 
上，至少在英国，危机是发生在这些敕令之前。在英国尽管经济比 
以往更活跃，但是由于货币虛弱，所以从1809年起，经济就开始显 
得萎糜不振。自1806年以来，金银的价格幷沒有提高，但英格兰 
银行的现金储备，从1808年的六百多万镑，一下子降到四百万镑， 
在上一年，一英镑在巴黎还値二十三法郞，在汉堡还値三十五先 
令，这-年突然下降到二十法郞和二十八先令。从1809年8月开 
始，李嘉图就发出了警报，幷开始了 一场在货币学说史上一直很著 
名的 爭论： 他把危机归罪于通货膨胀，幷把责任推给英格兰 银行； 
赫斯金森出来为英格兰银行辩护；1810年2月，英国众议院任命 
了一个调査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11年发表的报吿支持李 嘉图； 
这个爭论直到今天还沒有结束。贵金属的溢价必然要引起一定程 
度的貯藏；但是，资本幷沒移往国外，因为政府能轻易地借款，此 
外，资本又能逃到哪里 去呢？ 所以，兌換率的下降以及黃金从市面 
消失的原因在于国家对外的支付，而不在于通货膨胀。对外支付 
由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战爭，由于给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 
补助金，最后，还由于购买粮食——在1809年就增加了大约六百 
万镑，而大大地增加了；苘而言之，从1805年至1807年，英国 
在大陆上平均每年支付了约三百万镑左右；在1808年，总数超过 
了六百五十万镑，在1809年，超过了九百万镑，在1810年，超过了 
一 千四百万镑。还应该指出，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要付款来维 
持其驻军、船舶和机构，以及支付外国人在英国投资的 利息： 这后 
一项，仪荷兰就从伦敦拿走了三千二百万盾。最后，贸易收支的逆 
差在1809年是一千五百五十万英镑，在1810年是八百九十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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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在1811年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万英镑。 

即使收支平衡，毫无疑问，內阁还是不得不把硬币送到大陆上 
去，而且数量 很大： 其中一部分是由英格兰银行提供的。最重要的 
原因是由于财政部的玩忽职守或者无能。据內森•罗思柴尔德 376 
说，有一天，在知道东印度公司力图售出大量锒币后，他赶快买了 
下来又马上转卖给未能找到银币的财政部主 计长； 接着他又负责 
将此款送给威灵顿，为此，他把款先送到法国，在那里买了到西西 
里、马耳他、甚至到西班牙支取的汇票。然而，英国政府的收支总 
不能正常地得到平衡，因为战爭、封锁、开辟遙远的新市场给贸易 
造成的种种条件，使得外国的付款旣迟缓而又不正规，而政府若拖 
延偿付国內偾务势必造成损失；鉴于同样原因，票据換兌常常不可 
能 实现： 例如，政府不能够用在德意志支取的票据来供应威灵顿的 
需要。因此，垫款和运送贵金属是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的不仅 
仅是汇兌率，因为不可能为这些汇划提供确切可靠的保 i 正；在1812 
年4月底，威灵顿发现自己缺少五百万比塞塔。拿破企对英国出 
n 的打击，也给英国制造了一些军事上的困难。 

如果李嘉图的主张占优势的话，皇帝的成功就可能更大，因为 
李嘉 re 的结论是恢复金本位。如果是那样，英格兰银行就再也不 
能热付硬币，英国政府就难于维持驻扎在半岛上的威灵顿的 军队。 

此外，还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的危机，从而限制生产活动，幷使资本 
市场紧缩；财政部也会难于筹款。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为战爭筹 
款呢？ 很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的反对者们竟丝毫沒有觉察到这 
些后果。在学理的论证下面，无疑的隐藏着私人利益：因为金本位 
的恢复就阻止英格兰银行去维持统一公偾，卖空的投机商就会得 
胜。同样可能的是，支持李嘉图的人幷不缺乏卓识远见，他 f 门明确 
地认识到，他的论点会导致 f : /法国 媾和。政府却痛斥这一危险的 
步骤。首相帕西瓦尔 写遒： “我不得不把所建议的措施视同议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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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宣言，它要表明我们不论在哪-种和平条件下都必须屈服，而 
不愿继 续作战因此，恢复金本位的建议在1811年5月10日便 
被议会否决了。贬値持续下去；1811年，储备佥降到三 百万； 黃金 
377 的溢价现在达到四分之一；法郞价値超过英镑的百分之三十九，汉 
堡先令超过百分之四十四。在国內，靠收租息过日子的人闹起来 
了，金勋爵向其佃戶要求相当于钞票价値损失的额外加息。结果， 
议会只得决定钞票应成为具有票面价値的合法 货币： 于是英国在 
无准备金的条件下，实行强迫规定纸币牌价的制度，这种情况总是 
给靠固定收入的人带来一定的损失。 

在1810年上半年期间，货币危机有如封锁一样，幷沒有引起 
工商业者的不安。相反地，英镑的跌价有利于出口。但是，在耗尽 
他们的贷款或者把他们的流动资金完全变为固定资本后，国外付 
款的不足终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人们主要是归罪于拉丁美洲。 
1810年8月初，曼彻斯特的五家商行负债二百万而破产了，从此 
掀起了破产的旋风。受到这些破产打击的各银行中止了信贷，从 
而引起了更多的破产，或者迫使制造商放慢生产速度，继而停止生 
产。 物价 暴跌: 1811年的指数是158而1810年则是176;殖民地 
物品跌价一半；咖啡跌价将近三分之二。拿破仑再也不能选择一 
个更好的时机来加强大陆封锁了；他的种种严厉措施，波罗的海的 
扣押英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出口的惊人的减少，都使危机加 
重幷持续更久。1811年这一年的突出特征是工业一蹶不振，主要 
标志是生产速度放慢、制造品价格下跌和普遍失业。英国全部工 
业生产的指数是六十四，而在1810年是七十四点八。在生产出口 
品的大工业中，产量下降无疑地是更为 显著： 1811年的产量只有 
1809至1810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当时有些工业家在指望各 
项枢密院令即将撤销，美国市场即可重新开放，因而为了美国市场 
而继续生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产量就会更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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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现象就会更加严重。在1812年，直到6月23日撤销枢密院 
令之前，萧条现象继续存在。撤销后各出口工业立即调出全部库 
存，准备尽快运往美 国：无 可置疑这有助于恢复生产，然而好景不 
长。美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后，又使工业萎缩不振，直到英国得知俄 
国遭到拿破仑攻入的不幸消息后才又得恢复①。就1812年全年而 
论，英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指数只恢复到比1811年稍为高 一点： 
1811年是六十四，1812年只是六十五点三。如果说，由于大陆封 
锁和麦迪逊的政策加在一起就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瘓，这无疑是过 
甚其词，但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是可以肯定的。 

社会的反响是墩烈的。1811年5月，纺织厂每星期只开工三 
天；在波尔顿，每周的工资降到五先令，三分之二的织布机停了下 
来。旣然长期以来工人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采用机器，所以机器 
就成 r 他们攻击的对象； 3月，诺丁汉地区开始发生骚乱，到11月 
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1812年，骚乱蔓延到约克郡，德尔比郡以及累 
斯特郡等地。兰开夏和柴郡也爆发了起义。在这些地区，市场上 
的骚乱与破坏机器混杂在 •起， 因为面包价格仍然昂贵。自从十 
七世纪以来，英国还沒有发生过象1812年这样持续最久，蔓延最 
广的极其严重的骚乱；某些地区曾经有几个星期实际上落在造反 
者的手里。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动正规军队一万二千人来镇压这些 
骚乱。1812年的事件无情地暴露出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缺陷 
(即使不说是罪恶的话），暴露出英国地方政府陈腐过时的管理制 
度的无能。 


拿破企出卖粮食所造成的错误明显地呈现在这一 点上； 谁也 
不能说，如果再加上饥荒，使这次危机更为严重的话，将会发生什 


①美国国会在6月19日已通过对英宣战，英国迟到6月23日宣布撤销枢密院 
令，拿破仑在6月24 口越过涅曼河，因当时尚无电讯，消息要过几天才到达，以致有此 
一段曲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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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情况。 尽管危机严重，它还沒有使英国惊惶失措；贵族和资产阶 
级虽然感到不安，却都能保持沉着镇定。财政也顶住了这场风暴， 
尽管支出增加，从1810年的一亿二千八百万镑增加到1812年的 
一亿四千七百万镑，而收入却稍有减少，其中海关收入因价格降低 
在1811年和1812年减少了二百万。政府在1809年曾举偾二千二 
0■五十万镑；1810年，减少了一 百万； 但是在1811年，又借到二千 
三百五十万，在1812年达到约三千五 百万； 由于这样举债仍感不 
敷，政府在1810年另外又获得短期借款三千七百万镑，在1811年 
获得四千一百万镑，在1812年获得四千五百万镑。要耗尽英国的 
储备金，还需要有一个更长时间的动乱。 

虽然英国的种种困难增加了皇帝的自信心，但是他也不能免 
379受他在1810年所采取的措施的副作用的影响。这一年的5月，布 
列塔尼所发生的一些宣吿破产事件已引起了巴黎一定程度的不 
安; 然而引起大陆上危机的却是特里亚农敕令。危机是从汉撒各 
域市和荷兰开 始的： 人们在这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肆无忌惮地 
在殖民地物品方面进行投机活动，以致在实施这一敕令时蒙受报 
失最大。在9月份，卢卑克的罗达银行由于亏本二百五十万马克 
而破产了；不久，阿姆斯特丹的德斯梅特银行停止了付款。由于巴 
黎各银行同这两家银行都有密切联系，商人的惊慌在11月份的商 
业公会里充分表现出来，十二日，富尔德银行、西蒙斯银行——老 
板是朗热小姐的丈夫——和其他三十七个公司相继倒闭。结果， 
到处人心惶惶，塔列朗甚至建议一切都延期偿付；1811年1月，那 
个自旧制度末期以来都未曾停止过投机活动的比德尔曼，和其他 
六十个商人也一起垮台了。倒闭之风逐渐波及全国各地，各制造 
行业都发生严重的失业现象。由于拿破企的粮仓已经全部出淸， 
小麦每公石的平均价格在1810年重新超过二十法郞，收成不好又 
使麦价上涨，一直持续到1811年。在法国幷沒有象在英国那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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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骚乱;但是，我们知道拿破仑对类似情况下的这种骚乱是多么的 
恐惧。 ' 

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人们都不喜欢政府的千涉；英国內阁 
和议会日益倾向于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尽管拿破企倾向执行相 
反的政策，但他对工业家，尤其是对银行家和商人幷沒有好感，他 
严厉地斥责他们进行疯狂的投机活动而自陷困境。然而，英国和 
法国都不得不为失业问题采取补救的办法。英国议会象在1793 
年那样，拨款二百万镑来提供贷款，但须以商品为担保。在法国， 
皇帝首先尽力向法兰西银行购买一定数目的股票，幷责成它在外 
省开设分行以便获得更多的商业贴现；他也打算创立一个以商品 
为担保进行放款的银行。最终，他只能象1807年那样对个別地方 
或个別人提供援助。亚眠商会获得了一笔政府贷款来创立一项紧 
急救助基金；象图尔东一拉韦尔银行或者鲁昂的杜瓦扬银行这 
些大银行，以及象巴黎的里夏尔与勒努瓦和阿尔萨斯的格罗一达 
维利埃这样一些重要的制造商也获得了政府的 贷款； 据莫利昂大 380 
臣估计政府发放的贷款共有一千二百万或者一千三百万法郞。另 
外，国家购买的货物增加了。在里昂，拿破仑买了价値二百万的丝 
织品和六百万的其他商品交给领有特许证的出口商；他不是自己 
出面，而是通过奥坦热银行在各地发放二百万贷款进行定货，在鲁 
昂发放的款子最多。 

1811年的危机对这两个交战国都是严重的考验，其最奇怪的 
结果是使它们彼此更加迁就，使它们协调各自的特许证制度以便 
更容易交易。在英国，商人们的意见能够引起注意；他们对商务部 
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似乎他们从大陆得到了一些许诺或鼓励， 

大槪是在富歇、乌弗拉尔同拉布谢尔的谈判中，从荷兰得到的，同 
时也从比利时得到了许诺和赞助，因为根特的商人兼郡政务官范 
阿肯把从英国寄给他的信件转给了蒙塔利韦，这些信提出一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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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性建议。1810年8月，英国商务部准备接收拿破仑同意通过特 
许 i 正而出口的商品，条件是拿破企要接受英国产品及殖民地物品 
作为交換； n 月，商务部取消了它的诺言。由于危机的不断加深， 
商人又对商务部进行 非难； 例如，1811年4月14日，格拉斯哥 
商会要求与敌国签订协定。11月15日，英国报刊报导，今后在互 
惠的条件下将准许对法国贸易；其实，14日的一个通吿已准许法 
国酒进口； 1812年2月，莫利昂宣称，英国将为此提供 仓库: “这样 
一件大事将被视为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 

英国商务部幷沒做到这 一步； 但是它给法国商船提供了一些 
方便，取消了对金鸡纳酒及大包棉花的禁运，允许敌国的臣民在英 
国定居以便通过特许证来组织贸易，幷表示它的意见 ，愿使 保险商 
能够对运到法国去的船货报价。这似乎使拿破企惊奇不已。蒙塔 
利韦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1月25日，建议使特许证符合英国的 
条件： 以酒和丝织品来換取食糖。他似乎取得了胜利，因为，在12 
月为此硕发了大量的特许证；在31曰，还决定接受咖啡、染料、皮 
革和药品，1812年1月13日，皇帝在大臣会议上谈到要进口四十 
五万公担食糖的事。直到2月份，他还在签署特许证；从3月至7 
月，特许证发得很少了；但是，莫利昂的报吿在从俄国撤退中被丢 
失了，所以很难准确地知道经过的情况•，无论如何，从7月至10 
月，拿破仑颁发了二百九十九张特许证，主要是为了把棉花运到鲁 
昂。在1812年，拿破仑可能总共签署了七百九十九张特许证。英 
国人越来越显得态度和好，从1812年3月25日起，英国人硕发了 
符合法国所采用的制度的那种特许证。 

这项默契有利于国际金融界，只有国际金融界才能够非正式 
地出面调整英法两国的特许证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思柴 
尔德家族的人在巴黎开业了，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他们得以 
给英国财政部帮了大忙。根据蒙塔利韦在1813年1月6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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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报吿，帝国大约出口了五千八百万法郞的货物，进口了二千二百 
万。在英国，大家知道这个差额是对法国有利的，但还是命令要不 
惜一切代价地进行销售。不过我们沒有理由夸大这项贸易的重要 
性。如果英国的出口在1812年又增加起来的话，那主耍应归功于 
俄国和瑞典的市场的重新开放，以及在大军撤离了德意志之后恢 
复了走私活动。帝国所受的影响要少得多，似乎相当迅速地复原 
了。1812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在根特，转动的锭子差不多达到1810 
年的数目，织布机比1810年还多一点。在意大利王国，丝绸及丝 
织品的出口又超过1809年，贸易总额差不多等于1810 年的； 里昂 
及鲁昂也开始生产了。在冬春两季中，已出现了歉收情况。但在 
拿破金看来，这只是暂时麻烦^无论如何，大陆经济经受住了封锁 
不可避免地所引起的烦扰。拿破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想放弃 
封锁。1812年发放的特许证与以前的完全 一样： 这个权宜之计对 
英国人而不是对法国有害，因为贸易的差额对英国人是不利 、的； 在 
出口粮食方面作出让步之后，拿破仑幷沒有充分利用这一危机•，但 
是，如果从俄国凯旋归来，他就有可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实施他的 
各项敕令，因为他统治的范围还会扩大。 

对于他的敌人来讲，情况幷不利。在危机使市场得到改善幷 
降低了价格之后，英国工商业又恢复了；破产的数目在减少，但和 
1810年的一 样多； 英国的出口又回升到五千多万镑，超过了 1811 382 
年的价値的百分之二十八。但与1810年的相比，还少百分之十七； 
尽管进口总的来说是恢复了，但食糖及咖啡的进口又减少了，这证 
明了殖民地物品市场存货还是 过多； 同样，成包的棉花降到六万三 
千镑，而1811年和1810年却分別为九万一千镑和十三万二千镑， 
从这个衰弱的迹象就可以断定，出口主•要是利用了淸理破产者以 
最低的价格出售的库存货。英格兰银行的黃金继续地外流，汇兌 
率也沒有明显的好转。小麦的价格老是上涨，到1812年8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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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百五十四先令。工人的骚乱比以前更激烈地又爆发了。另 
一方面，皇帝要是在俄国打了胜仗的话，毫无疑问地会封闭地中海 
东部沿岸诸国的市场，美国的市场又已经失掉了。麦迪逊援用拿 
破企的诺言，曾于1811年2月2日要求英国取消“枢密院令”。在 
舆论的压力下，伦敦的內阁于1812年4月21日同意了这个要求， 
只要证明皇帝已经废除了他的各项敕令。于是马雷作出了一个相 
应的决定，幷把这一决定的日期倒塡成1811年4月28日，惊讶不 
止的英国人便决定于6月23日实行。然而这太晚了。6月19曰， 
麦迪逊借口“强迫征募”问题总是悬而不决，已对英宣战。 

封锁总是可以用来达到好几种目的。在十八世纪，英国人主 
要是用封锁来发财致富；在今天，封锁的目的主要是摧毁敌方的军 
事力量。拿破仑的封锁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它预示了 
封锁的发展前途，因为它力图粉碎英国的抵抗。但是它也保留着 
许多过去的东西。因为它企图通过重商主义的曲折道路来达到目 
的，即想要榨取敌人的黃金，而不是想饿死敌人。这样减轻了封 
锁的作用，使它不能立即见效，何况英国舰队控制了海洋，要使封 
锁取得决定性的效果，就需要或多或少不以皇帝意志为转移的那 
些情况的配合。然而，封锁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归根结蒂，它的成 
功要靠大军，而沒有人能预见到大军的覆灭指日可待。拯救英国 
的不是自由经济的 “S 然规律”，而是俄国的 冬天。 



第五章俄罗斯战役的准备过程 383 

(1811— 1812年） 

亚历山大知道，从提尔西特会晤以来，尤其是从1809年的战 
役以来，他的态度总有一天必然将引起同拿破企的冲突，因为他切 
望同拿破仑爭夺大陆霸权，至少想爭夺东方霸权。皇帝则经过一 
定时间才相信竟然有人敢藐视他。1810年12月31日沙皇颁布 
诏令以后，皇帝决心了结这种情况；沙皇应该被降到附庸的地位； 
如果沙皇抗拒，就把他赶到亚洲去，他在欧洲的最富庶各省应幷入 
大帝国。 

有人曾责备拿破企从事这项冒险危害了法国眞正的民族利 
益；可是，至少从1803年以来，民族利益问题已经不在他 心上； 他 
心0中只有大陆的和世界的霸权问题。大陆体系可以容许有一些 
“同盟国”，但幷不赋予它们眞实的独立地位，更不容忍它们“造 
反”。在罗马被征服以后，： S 帝的帝国之梦势必转向君士坦丁堡， 
而悪想夺取君士坦丁堡，酋先就要消灭沙皇的 实力； 大陆封锁为这 
个新方案提供了具体的理* :亚历 山大旣然破坏了封锁，这个新方 
案就势在必行，而亚历山大的失败将使法国能从英国手中夺回地 
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市场。拿破仑毫不掩饰，这是他所筹划过的 
最危险的战 役：怎 么可能忘却查理十二①曾经冒过这个危险，幷且 
在俄罗斯遭到失败？据说，在他下定决心以前，他曾有三天彻夜不384 
眠。旣然他己的意志本身就是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后退；正如他 

m ) 査理十二 （1682 —1718年）从1697年起继位为瑞典国王，称维北欧，进攻俄 
V 1709年被沙皇彼得一世战败千乌克竺的波尔塔瓦 o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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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巴黎时直截了当地说过，他要“干开了，就一干到底”。 


一、 1811年的警报 


在若干月的长时间里，拿破企专心致力于解决把五十万军队 
调到俄国边境的困难，这就需要拥有大规模的运输工具、大量的给 
养和相应数量的经费。1811年适龄应征入伍的新兵已经征召完 
毕，幷且已经到新兵训练站；从一月底开始，拿破企着手加强德意 
志各邦的军队，陆续扩充这些部队，使一个兵团扩成两个兵团，组 
成了一些新的兵团，运送去了 k 器和装备，修建了一些辎重仓库。 
尽管他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他一点也不能瞒过车尔尼舍夫和涅 
谢尔罗杰的间谍。亚历山大如果抢先发动进攻，他就能突然袭击 
正在集中的法军，把战爭推进到德意志去，而掩护俄国的安全。但 
是，亚历山大敢不敢这样做？ 

在1811年年初，亚历山大曾有此意。他的财政陷于窘境，赤 
字高达一亿卢布，纸币贬値了六分之五；但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从来沒有由于类似的困难而迟疑不决过。二十四万俄军编成两个 
方面军，他们对抗的只有五万六千华沙大公国的军队和四万六千 
法国军队，这些法国部队距俄国边境相当遙远而且 分散； 在三月 
间，俄国多瑙河方面军的九个师有五个师被调过来；处处可以看到 
部队逐日开向华沙大公国的边境。但是，如果说波尼亚托夫斯基 
为拿破仑提供了赶紧调兵遣将的时间的话，亚历山大却幷未感到 
对自己的打算确有把握。因此，在1月8日他又对恰尔托雷斯基 
(他由于需要金钱而对亚历山大感恩戴德）提出 嬰求： 恰尔托雷斯 
基应把波兰人拉到俄国一边，俄国军队就可以不打一枪地进驻奧 
得•河畔，这样就可以决定普鲁士人投入反法战爭。这位亲£于是 
又一次指出 ：如果 要想赢得他的同胞们的拥护，沙皇至少应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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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重建波兰王国，明确规定王国的边界，幷且接受1791年的宪 
法。亚历山大只答应把俄占波兰各酋，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加里 
西亚，给波兰王国；至于王国的內部制度，亚历山大只允许自治，而 
不提宪法。 

在这期间，亚历山大瞒着鲁缅佐夫 C 因为他反对战爭幷且总是 
倾向同拿破仑和解），而展开秘密外交，对瑞典、普鲁士特別是对奥 
地利进行了试探； 2月13 n ， 他向梅特涅建议把多瑙河两公国给 385 
奧地利。这些试探都沒有取得成果。恰尔托雷斯基不得不承认波 
兰人不愿背叛法国 皇帝； 梅特涅拒绝了沙皇许诺的礼物。弗里德 
里希-威廉三世买到一份由艾斯曼纳尔伪造的尙帕尼的备忘录，其 
中的结论是悪消灭普鲁士的存在，这位国王惶恐不安，以致在5月 
间哈登堡向法国提议结成联盟。变成了瑞典摄政王的贝尔纳多特 
正在寻求补助金，他指望从他的祖国获得一笔钱；他向拿破企新 
派来的大使阿尔基埃提出，他准备派出五万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参 
加对俄作战，条件是把挪威让给瑞典。此外，来自许多不同国度 
的法国皇帝的敌人也开始向沙皇左右汇集，如果说，其中主张先 
发制人采取进攻者大有人在的话，尤其是阿姆费尔特，但是反对 
发动进攻者也不乏其人。普鲁士人法尔建议，在德维纳河①与第 
聂伯河之间深挖战壕，以便从侧冀攻击向莫斯科挺进的法国大军。 

当时还沒有决定实行有秩序的撤退；但是已经决定放弃采取攻势， 
军队都就地据守。 

科兰古什么也沒有察觉出来。相反地，波兰人感到惊恐不安： 

陂尼亚托夫斯基派了一个副官去见拿破仑，继之在去参加罗马王 
的冼礼途中，他向德累斯顿政府发出了警报。达武起初还不相信， 
后来在事实面前就相信了。在整个4月里，皇帝经常保持警惕状 
态；从15日到17日，在罗马王诞生之后的庆祝活动中，他采取了 

①德维纳河即今拉脱维亚的道格瓦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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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项军事措 施：已 经动员的波兰军在一得到战爭警报信号时，应 
立即撤出大公国，而在奥得河上同达武与萨克森军汇集起来。尙 
帕尼可能是要对这次意外事件负责而被撒职，由马雷接替他；拿破 
仑下令同普鲁士、瑞典 、土肯 其进行谈判；他本人亲自同施瓦岑贝 
格谈判结成联盟的问题。五月间，消息又变成都是令人安心的。鲁 
緬佐夫确曾获准重开谈判，以便为奧耳登堡公爵取得补偿，希望能 
将华沙大公国的部分土地割让给他；他本人和他的主上都不曾明 
白说出，但是皇帝一听就明白，于是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然而， 
彼此仍在继续爭论，又一次建议把埃尔富特给这位公爵，而给俄国 
的是上一年提议的关于波兰的条约；沙皇的回答是一些不满的怨 
言，而沒有具体摆出自己的要求。6月5日科.兰古回到巴黎，立即 
386受到拿破仑的 接见； 科兰古愿意保证亚历山大的忠诚，要求对亚历 
山大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接替科兰古大使职务的洛里斯顿也使 
拿破仑确信亚历山大仍然是爱好和平的。然而，科兰古也指出，亚 
历山大一旦受到攻击而决定把俄军向后撤退，把法国大军吸引到 
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在那里严冬就会消灭大军。皇帝回答说•.“打 
一场漂亮的胜仗就会使你的朋友亚历山大淸醒过来。”这两个敌手 
在爭取时间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一致看法，一个是要完成准备工 
作，另一个是要爭取同盟国，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仍采取回避态 
度；这两个人都同样坚决®迫使对手投降。拿破企幷不排除对手 
有不战而降的可能，但是他迫不及待； 8月15日，他对库里亚金大 
发雷霆，过了不久，他就确定到1812年6月发动战爭。 

亚历山大的消息比较灵通。涅谢尔罗杰和车尔尼舍夫长时期 
以来已经收买了法国陆军部的一些雇员。塔列朗向此二人的君主 
沙皇要钱，对此二人频频出谋献策；正是塔列朗提示了把多瑙河两 
公国送给奥地利；塔列朗一再坚持认为俄国必须同土耳其媾和， 
幷且应同贝尔纳多特取得协议。科兰古本人也不拒绝塔列朗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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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涅谢尔罗杰写道，塔列朗的所作所为“足以证实他不负路易 
斯（即指亚历山大）对他的信任”。塔列朗还向饿国人建议采取守 
势，而避免先把战爭推进到德意志，以便能以被压迫、奴役的欧洲 
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亚历山大的奸诈狡猾使他扮演这样的角色 
非常合适，而在外交竞技中，拿破仑或许由于冲昏头脑，或许由于 
漫不经心，以致让亚历山大连赢数局，占了上风。 


二、外交活动与大军的推进 


普鲁士起初给俄国一些希望。拿破仑对普鲁士国王的善意置 
之不理，7月16日国王决心谋求沙皇的 援助； 他派遣了沙恩霍斯387 
特到沙皇那里去， H ) 月17日签订了军事 协定； 在这段时间里，普 
鲁士尽其所能地动员军队。主战派又活跃起来。格奈森诺当时担任 
代理总参谋长，编写了一份备忘录再次鼓吹举行一次全民起义。在 
布拉格，施泰因和前任柏林警察总长格呂纳同“道德协会”的一些 
分会取得联系，而“道德协会”原是普鲁士国王已经宣布解散 了的； 
在柏林，他们也利用昂普蒂达以及明斯特伯爵和哈登堡男爵（普鲁 
士大臣哈登堡的亲族）的其他代理人充当中间人，这位男爵是英国 
选派作为汉诺威的代表而驻在维也纳的。 

可是，普鲁士国王又一次使施泰因和格呂纳陷于失望。沙恩 
霍斯特带回来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法军侵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 
军队就撤退，或撤到维斯杜拉河上同俄军汇合在一起，或者据守在 
各堡垒里面；如果柏林只筒单提出请求，亚历山大甚至不愿就下令 
俄国将军率军深入东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这样冒的风 
险过大;他又派遣沙恩霍斯特到维也纳进行试探，这不过是聊以自 
慰而已；正如可以预料到的，12月26日，梅特涅毫不迟疑地予以 
谢绝。从这时起，除了向拿破企屈服而外，別无他法。而在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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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他的驻柏林大使、原籍皮埃蒙特的圣马桑使他消息很不 
灵通；但不管怎样，最低限度他在普鲁士的警探要他警惕，9月4 
日，拿破企下令哈登堡解除武装^这位大臣当时正在等待沙皇的 
答复，于是满口承诺，而幷不履行诺言；月间，他不得不接受法 
国的一次检查。最后，12月29日，他只好服从，幷宣称准备同法 
国结成联盟。这时皇帝幷不急于结盟；到2月23日，普鲁士大使 
克呂斯马克终于被突然召去签订条约，他立即遵命办理。他签得 
正是时候，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要去占领他的国家， 3 月 2 日，居 
丹越过了边界，这时普鲁士国王还不知道联盟条约已经签订。他在 
3月5日批准了这个 条约： 普鲁士应听任法国大军驻扎该国，为大 
军提供各种给养，所有费用在战爭赔款中扣除 （ 赔款还远未付淸）， 
幷派遣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到俄国去。从此法国第九军团司令维克 
托成为柏林的唯一主宰，普鲁士国王的部队应从柏林撤出。这对 
施泰因的朋友们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看来王朝的威信扫地以 
尽。沙恩霍斯特获准引退；格奈森诺出使伦敦；博于恩、克劳塞维 
338茨以及许多人士亡命 俄国； 5月间，施泰因离开布拉格，应亚历山 
大的邀请去了俄国。 

虽然梅特涅曾不吝进言，多次劝吿沙皇避免对法战爭，梅特涅 
对战爭的结局总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战爭的结局不论谁胜谁败，势 
必把他置于战胜者的摆布之下；当时，奧地利毫不犹豫地也倒向法 
国这一边。12月17日，施瓦岑贝格被召去缔约，双方立即达成协 
议： 拿破仑用伊利里亚各省去換加里西亚，他幷保证土耳其的领土 
完整；奧地利答应提供一支三万人的军队；1812年3月14日 ，双 
方签订了条约。然而，在维也纳主战派又在恢复活动，梅特涅的朋 
友和秘书根茨自从1809年9月主和以后已经被英国打发走了，他 
草拟了几份反对大陆封锁的备忘录，以此力图再得到英国 的财政 
援助，这些备忘录中，有一份是送给沙皇本人的。但是梅特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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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他甚至利用这种情势彻底搞垮普鲁士民族 
主义派，他把这些人看成是革命的先头部队。虽然哈登堡愼重对 
待他的政敌，当5月底他在德累斯顿会见梅特涅时，他答应助梅特 
涅一臂之力； 8月，格呂纳在布拉格被逮捕。 

因此，亚历山大对德意志人的态度无从咸到庆幸。旣然从前 
他自己也曾迫于形势而屈从法国，他也就不能责怪德意志人。亚 
历山大知道，只要局势一有转机他们就会抛弃拿破仑。何况梅特 
涅(在亚历山大眼里此人最値得怀疑）由于相信俄国保不住多瑙河 
两公国，正迫不及待地想取得双重保险，因为齐査戈夫对多瑙河方 
面军谈过想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幷发动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从 
背后攻击奥地利。圣朱利安伯爵通知沙皇，奥地利对他作战只是 
形式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增派援军;6月2日，奧、俄签订了秘 
密协定。在与法国皇朝联盟为烟幕的背后，梅特涅在玩弄两面手 
法，这种手法保证了奧地利的安全，同时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到来。 

由于拿破仑的过失，亚历山大从瑞典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取得 
更多的成功。法国皇帝似曾深信，无论瑞典人或是土耳其人必然会 
自动投向他这一边来；也许他只想到最后关头才同他们谈判，正如 
他对待普鲁士和奧地利一样，以免促使俄国人采取攻势。但是，亚 
历山大抢到了前头。在1811年，法国和贝尔纳多特的关系恶化起 
来，阿尔基埃大使个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知道瑞典不顾他 389 
多次抗议仍公然破坏大陆封锁时，阿尔基埃擅自决定断绝外交关 
系，幷且在8月25日竟对瑞典摄政王大发雷霆。皇帝召回了他，但 
是也沒有设法爭取贝尔纳多特，从此贝尔纳多特决定倒向俄国一 
边。1812年1月，达武接到命令去占领属于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以 
杜绝英国的贸易，这是致命的打击。2月18日，勒溫海尔姆伯爵 
向彼得堡建议结成同盟。贝尔纳多特感意派兵到拿破企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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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登陆，条件是俄国部队必须先帮助他征服挪威。亚历山 
大接受了建议，交換条件是首先向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六世征求 
同意，幷让他得到补偿，例如给他奧耳登堡。亚历山大派遣苏什捷 
连到斯德哥尔摩，双方在两国首都讨论有关的细节问题，每一位全 
权使节都力爭取得先达成协议的荣誉。他们几乎同时签订了协 
议，一个在4月5日 ，一 个在4月9日。 

至于土耳其苏丹，亚历山大从1811年起就跟他进行谈判。在 
1809年巴格拉吉昂取得胜利以后，俄土战爭打打停停地拖延着。 
土耳其人从塞尔维亚撤退，塞尔维亚曾一度转向法国，在卡拉 - 
格奧尔吉发动政变淸除了奥地利势力和他的政敌奥勃雷诺维奇以 
后，又回到了同俄国结盟的政策。卡明斯基在1810年的一次胜仗 
中攻下了多瑙河上的那些要塞，而向苏姆拉 推进; 在高加索，俄军 
攻下了伊美雷提亚和明格雷利亚；苏呼米-加来和阿哈耳卡拉 
基都被俄军征服。①最后，在1811年，库图佐夫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他把已经在鲁斯丘克附近渡过多瑙河的土耳其军队分割成 
两部分，包围了三万六千敌人，除非以让俄国幷吞直到塞列特河的 
比萨拉比亚这一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来缔结和约，否则他不肯签订 
停战协定。10月25日，在朱尔朱开始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因 
为土耳其人最大限度只能让俄国幷呑比萨拉比亚直到普鲁特河为 
止，幷且拒绝授予塞尔维亚自治权。1812年1月12日，两国在布 
加勒斯特重开和谈。斯特拉福德 • 坎宁尽了最大努力促使苏丹马 
赫穆德议和，但也无效 o 最后，当法国入侵已迫在眉睫时，亚历山 
大才下令让步，5月28日和约签字。库图佐夫的后任齐查戈夫得 
以挥师北上，而俄国在亚洲的军队则转而对波斯作战。 

①伊美雷提亚在今苏联格鲁吉亚西部沿黑海地这；明格雷利亚在格鲁吉亚西南 
部；苏呼米-加来即今格鲁吉亚西北部的苏呼米；阿哈耳卡拉基即今格鲁吉亚南部的 
阿哈耳齐赫。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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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811 年夏季以来，拿破企的各路军队云集德意志，到 
1812年年初，随时皆可集中幷进驻涅曼河上。但泽已变为一个储390 
备丰富的基地，拉普统率二万五千人据守其地。波尼亚托夫斯基 
以六万人屛障维斯杜拉河；达武指挥十万人部署于奧得河上，其前 
卫且已渡过奥得河；乌迪诺率军穿越威斯特法利亚，而于3月28 
曰进入柏林；內伊率领布伦大营部队抵达美因茲;德意志各邦军队 
纷纷开往易北河；驻守于法国本土东部的近卫军整装 待发。 意大 
利驻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困难独多； 2月初拿破仑颁布最后军 
令，23日欧仁开始上路，全军齐出发。为了阻挠俄国的间谍活动， 
萨瓦里故意给车尔尼舍夫制造麻烦，成功地激使他于2月26日离 
任，警察在他的寓所发现-张便条，它提供足够证据枪决了陆军部 
里的一个叛国犯，此举在公共舆论面前大损俄国的声誉。 

在5月底以前，法国军队还不能密集到涅曼河上。可是亚历 
山大现在已经知道贝尔纳多特很可靠，在4月8日终于决定开列 
他的 要求： 拿破仑应首先撤出普鲁士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把军队 
撤退到易北河以西；然后再谈判缔结贸易条约，幷解决已经答应过 
的给奥耳登堡公爵补偿的问题；但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中立国 
的贸易自由应予尊重。拿破企一再拖延同库里亚金的谈判，一直 
拖到5月7 日； 在这期间他试图先摆脫西班牙事件，4月18日，他 
向坎宁建议签订以“实际占有”为墓础的和约，唯一例外是葡萄牙 
应归还其王朝；西西里仍为费迪南所有，而西班牙仍归约 瑟夫； 英、 

法两国应同时从这三国撤军。英国拒绝让约瑟夫仍留在马德里。 
当库里亚金要求最后给一个答复时，皇帝一句话也沒说，在5月9 
日离开了圣克卢，翌日，马雷跟踪而去，也未作答复。纳博纳已经 
.出发去同亚历山大 谈判： 他在维尔纽斯找到了沙皇，但沒有谈判就 
被沙皇辞退。5月25日，皇帝到达德累 斯顿； 他在那里接见了奥 
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许多附庸国君主。28日他出发去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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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河。 

大冒险开始了。从这场冒险中，拿破企或是将变成整个欧洲 
的统治者，或是彻底垮台。他又一次在孤注一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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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1812年的世界 391 

第一章帝国的法兰西 

1812年，法兰西帝国面积约七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四千 
四百万，全国划分为一百三十个郡。拿破企在共和国为他遗留在 
自然疆界內的一百零二个郡之外已经逐渐增添了领土，这些增添 
的领土形成两只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延伸的触角；东北边是荷兰组 
成九个郡，还有北海沿岸德意志各邦组成另外四个郡 ：帝国 的版图 
从这里通过以卢卑克为首府的特拉弗河口郡直达波罗的海；东南 
边是伐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巴马、托斯卡纳和教皇属邦西部， 
共十五个郡。这些新近合幷的地区大多数远沒有完全同化，还更 
多地具有附庸国的面貌；此外，荷兰有一名总督，托斯卡纳也有一 
名；德意志各邦组成第二十二军区，仍然受一个特別委员会的统 
治；至于伊利里亚，尽管已幷入帝国，但一直是单独管理，而且其领 
土的划分根本不列入一百三十个郡之內。总之，除了较早合幷的 
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以外，拿破仑的治理“体制”只能在自然疆界 
的范围內正常推行。 

这个体制从来沒有一成不变过。从1804年至1811年，拿破 
仑不断地修订各项制度。从他在不咸到受革命传统约束的附庸国％ 2 
里所进行的试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 “逐步完善”的阶段幷未 
结束；尤其是法国的社会还未形成拿破仑所期望的形态。尽管拿 
硤仑的工作还沒有完成，然而_了 1812年法国的社佘已进展到相 



当程度，使人足以看出它的精神。 


1 、 


专制政府 


胜利已经逐渐改变了皇帝其人及其习惯。提尔西特和约之后 
就很难辨认出那个颧骨突起，面色阴沉，完全象戴了罗马面具一样 
的雾月政变人物;现在面色溫和;安详使其面貌舒展。活动幷未减 
轻，但是变得井然有序。最迟八点钟他就到办公室工作，仅为午餐 
才稍有中断，通常是单独进午膳，每周散步或狩猎一二次；六点钟 
与其家人共进晚餐；谈话片刻之后又回到处理他的公务中去，九、 
十点钟就寝。星期日是举行隆重典礼的 日子： 弥撒和阅兵之后接 
见廷臣，根据宮廷的繁文缛节，严格按官阶排列幷穿戴华丽服裝的 
廷臣在各厅殿內肃然佇立等候着皇帝；晚上是盛大的家庭宴会，宴 
后皇帝和皇后举办音乐会或戏剧演出，幷接见谈话。 

393 到了 1810年，年岁变老的征象在他身上开始略微有所 显露： 
面容丰润，肤色微灰，身体微弱幷发胖；某些迹象不禁令人猜想到 
帝国过分广大的面积使他操劳过度，他 写道： “我难道沒有颁发过 
这个命 令呜？ ”这幷算不了什么；直到最后，他仍是惊人地精力充 
沛，神智明敏。更明显的是无限的权力对他的精神面貌的影响；自 
信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满自负，头脑昏 昏然： “我的意大利臣民对 
我有足够的了解，该不会忘记我小手指头知道的东西比他们所有 
脑袋加在一起知道的还要多。”悲观的思想使他变得 粗暴： “我一 
直注意到老实人无用。”他崇拜强力和成功到了玩世不恭的 地步： 
“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 
谓错误，也沒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眞理。”“爭取成功吧；我只 
以行动的结果来判断人。”因此自然而然地使他感到日益孤立，他 
日益淸 醍地奪 识到他的事&持久性问题。他对夏普塔 尔说; “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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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我都是川我所引起的恐恨来统治的；”稍后又对莫利昂说 ：“他 
们为了享有安全才投靠我；如果一切又成了问题，那么他们明天就 
会离 开我， 他的末日将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感 情呢？他说： “人们 
将 会说： 谢天谢地!” 

他的意志愈是无人敢于违抗，他就愈加变得固执己见和猜忌、 
易怒；他同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不断地加强政府的个人独断特 
性。从他硕发给那不勒斯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宪法看来，他 
的意图是最终取消选举原则。其实无论是选民或是议会都不会对 
他有所掣肘。体现普选权的乡区议会选举只是到1813年才举行， 
而且只是在几个郡举行。选举人团是在选举前通过私人关系遴选 
产生的，而且选举人参加选举者寥寥无几。1810年科多尔郡未能 
补足郡议会候选人名单，该郡的塞纳河上的夏提荣县县长亲自任 
命县议会；在立法职务方面，所有提名都是有利于官吏和军人的， 
只有一个人例外，而这个人就是贝利埃的岳父。官吏和军人在各级 
议会中逐渐占了优势。保民院于1807年被取消了，立法院的会期 
变得越来越短。拿破仑立法或者是采取元老院议决案的方式，如 
征兵和领土的合幷，或者是通过敕令的方式，象恢复烟草专卖那 
样。在各项法典尙未完成时，参政院保持有一定的活动；此后，参政 
院就剩下审理行政诉讼的职务，而只讨论执行方法的行政会议则 
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 

各部大臣的作用愈来愈遭削弱，他们的职权也在不断 分散； 
“大军”设有兵站总监，“特別财务署”另设总管；征兵和粮食都另立 
机构领导。这个政权的高级行政大员相继见斥，首先是夏普塔尔， 
然后是塔列朗，最后是富歇；皇帝宁愿起用那些可以当雇员对待的 
克雷特、尙帕尼、比戈•德 • 普雷亚梅纽、萨瓦里、马雷等二流人 
物。在旧制度下曾任官吏转而归附拿破仑的人，在帝国政府中占有 
愈来愈多的职位。拿破仑相信他们是先已效忠新法统的，幷认为 


394 


157 



他们较为 驯服： “只有这些人才懂得伺候，其中许多人缺乏才干或 
经验；因此他所看中的人很快就靑云直比如莫莱，1806年任查 
案官，1807年擢升为郡守，1809年升任参政官和公共工程局局长， 
1813年晋升 大臣； 由此还担任了许多兼职。正是为了组成一批出 
身显赫，家道富有（故此官俸极为微薄），但是由他自己培养的后备 
官员，拿破企才于1806年恢复了参政院的查案官——他一共任命 
了七十二名幷在外省和巴黎都增加了各级议会及行政部门的 
协理专员；1811年，其中有三百五十人担任一般的职务。至于参 
政院，不能说拿破仑已将其构成的性质作根本的改变；1813年，他 
还任命前国民公会议员赞吉阿科米（诚然他幷沒有投票赞成判处 
路易十六死刑）以及科芬纳尔①的兄弟担任查案官。拿破企只淸 
除了十二名参政官，只宣布革职两名，其原因和参政院的工作无 
关。但是事态演变的趋向还是明显可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 
果帝国持续下去，将会演变到什么地步。此外，许多雾月党人随遇 
而 安：他 们接受了荣誉勋章幷挤身于新贵族之列；其中某些人甚至 
建立了贵族长？世袭财产。 

郡守人选更換的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科多尔郡的郡守最先 
是一位前制宪议会议员，接着是一名保民院成员，以后是莫莱，最 
后于1812年这个职位移交给科塞-布里萨克公爵。 ® 此外，大革 
命的幸存者象让邦 • 圣安德烈那样对过去的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 
诚属凤毛麟角。在马赛，蒂博多出于明韬保身和利祿熏心，幷在他 


①科芬纳尔-迪巴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雅各宾党人，1794年为巴黎公社（革命 
市府）的领导人之一，热月政变之夜，曾率一队炮兵背救罗伯斯庇尔派的国民自卫军司 
令安里奧，但未能挫败热月反动。拿破仑在参政院仍重用大革命时期的活跃人物，可 
见参政院的构成未变。——译者 

⑤科塞-布里萨克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的世家豪门，十六至十七世纪出过三个元 
帅。拿破仑重用旧王朝归附人员的趋势，举出这个姓就是有代表性的。——译者 



妻孓的影响下，变成了反动措施的主谋。①这些郡守跟着主子亦 
步亦趋。起初，郡各级议会还否决某项支出，检查帐目，提出各项建 
议；但是由于否决的经费被官方强行通过，提供作证的文件遭到拒 
绝，提出的建议无人理踩，各级议会也就意气消沉了。通过塡补空 
额对议员陆续进行淸冼；1809年，在罗纳河口郡，郡议会出缺七 
名，一下子就补进了六个贵族或官员；在加来海峡郡，阿图瓦贵族 
纷纷进入了郡议会。®郡政务厅人员和县长的更換也是如此。从 
北滨海郡看来，革命人士在西部能够坚持保住职位，因为西部的舒 
安分子依然十分 猖獗。 至于公社一级的市政府，困难始终是难于 
找到能力相当的人充任公职；市议会的成员经常不能满额，或是不 
足法定人数，难以召集会议；至少应该有一个市长，结果郡守不得 
不起用大地主，即使他们是敌视现政权的。关于小职员、秘书、乡 
警等情况就更糟糕，所有的行政机关大抵如是。人民当时还不能 
提供受过相当教育，幷能廉洁奉公、称职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 
吏。某些郡守试图通过派出巡回秘书或视察员来实现直接管理， 
如下来因郡、加来海峡郡、默尔特郡都曾试行；但是他们不得不要 
各个已经负偾累累的公社来偿付这些人员的薪俸。因此我们不能 
无视当时地方行政机构中种种不够完备之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善。但尽管如此，它们为拿破企提供了他 
所®的一切:金钱、人员、维持秩序。 

要知道中央集权实现到什么程度，这却是一个问题。自共和 
十一年起，郡守为沒有留给他们较多的主动权而发牢骚，他们指 
出，由于必须和中央各部通信联络，他们有时接到相互矛盾的命 


①让邦 * 圣安德烈和蒂博多都是前国民公会议员，后在执政府和帝国出任郡 
守，但前者不改初衷，后者晚节不终 3 ——译者 

© 阿图瓦为法国旧省区之一，路易十四时并入法国，以 M 腊斯为首府，1790年废 
省改郡后大部划入加来海峡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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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们的部下也抱怨，由于事事要向巴黎清示汇报，以致许多问 
题不能及时解决。然而，某忤郡守相当大胆放手行使他们的职权， 
包括发出即刻逮捕的“密札”；1805年，德 • 布里在杜郡擅0发行 
一次强制公偾。皇帝指责他们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个指责眞是 
好笑，而各部大臣有时也对这些郡守表示不满。內政大臣蒙塔利 
韦于1812年 写道： “一般地说来，各郡守愿意怎么说就向我怎么 
396 说，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但是我看得更淸楚 的是： 我们对下面正 
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令破企眞正想了解情况，或是“®新发 
动机器”的时候，他就象救国委员会那样派出一些特派专员；1812 
年就是这样。此外，中央权力在各郡还受到当地的或不是出生当 
地的重®军政人物的潜势力，尤其是主教的势力的抵制，主教迅然 
不公开对抗中央权力，然而却干预地方它员的遴选和行政管理的 
细节。总的说来，可以说中央集权比1789年以前推行得更严厉， 
但是由于交通缓慢，郡守还能保有独立性，所以中央集权的程度根 
据距离远近、情况不同和郡守个人性格而有所不同；随着执政府时 
期各郡守的相继去职和国家的安定，中央集权取得了进展。 

司法部门的改组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人们很快就对共 
和八年比较仓促挑选出的人员啧有烦言。拿破仑采取了一些措施 
以改进招聘人员的 办法： 共和十二年，他创办了法律学校，1808年 
增设了具有咨询权的见习法官。从1807年起他就认为淸冼司法 
人员的时机已到，一项元老院决议案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 
办理；在一百九十四名被揭发的法官中，该委员会建议撤換一百七 
十四名；事实上，1808年3月24日的敕令撤了六十八人的职，批 
准了九十四人詐职。与此同时，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在完成。民事 
诉讼法是在1806年完 成的； 商法于1807年，刑事诉讼法于1808 
年，刑法于1810年 完成； 农法也已編纂，但是沒有颁布。在这些法 
典中，1789年的精神沒有完全消失。参政院保持了大革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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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丝毫未予削弱；参政院尽力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确 
保法官的独立性，坚决维持判决陪帘团制度。但是同时资产阶级 
也可以信赖参政院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和势力，只要它们不损害参 
政院视为公益的国家权力；参政院所有成员，不论是革命人士还是 
旧政府的人员都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阶级利益，毫不犹豫 
地愿意牺牲他们的原则。波塔利斯 说：需 要就是 法律； 贝利埃证实 
道： 沒有任何一条理论不向需要让步。这些特点已经表现在《民 
法典》上；以后的几个法典更为显出这一反应。 

最初的两部法典很近似科尔贝尔的各项法令。特別是《商法 
典》不很适应经济发展的情况，譬如有关保险和公司这两方面就不 
很适应 •. 虽然《商法典》仍然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准范围只限 
于承认合名公司与合资公司，伹是《商法典》至少已认可合股者的 
责任以所投人股份为限，而在此法典颁布以前的判例对这点是不 
明确的，某些判决强制合股者以其本人全部财产承担公司的责任。 
然而最引人注 H 的是关于期票的讨论。由于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取 
决于信贷的发展，也就是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有些人主张一个私人 
在拒绝淸偿本票的情况下应视同商人，因而得受拘留处分，责令淸 
偿。莫莱却成为反对派的热烈的代言人，他认 为：这 样做是仿效英 
国，是为了对少数自私的商人和银行家有利而牺牲了人身自由，因 
而是背离了普通法；法国无疑应该经营商业，但是首先应该基本上 
还是农业国。这些反对派明确地 指出： 如果受贸易和金融方式的 
支配，公民们就会把积蓄作为终身年金存入这些机构，把总是不稳 
定的动产财富放在 首位: 这就不会再有大家族和阶级，从而势必慢 
慢地破坏君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些能够诱惑拿破仑的理由，尤 
其是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仓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 
的办法•.决定私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 
视为商人处理。 


397 


161 



398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年 
开始实施，就在这个时刻，4月28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 
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 
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不久就被剝夺了。这一法律规定 
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 
会又进行了一次 淸洗： 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被淸冼了八 
名。这些变动似乎幷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 
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 
高等法院的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 
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保持了他们的权力， W 为司法人员是终身 
任职的，只有几次淸冼是例外的情况。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 
秘密进行的；保安法官沒有了，起诉亊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 
和预审法官的手里；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 
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別法庭 
以“普通特別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 
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设有“非常特別法 
院”； 在1810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別法庭”。按照宪法规定，元 
老院还能以有掼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 判决； 1813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吿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 
送到一个特別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 
面、枷刑、对弑父母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剝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幷不单独依靠它，而 
是更依靠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 
后到1810年在大臣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 
执行； 自1808年起，还在都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 
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沒有向前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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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 S 己的职权。各参政官和督导官 
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 （1811 年由帕斯基 
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爭；1808 
年下卢瓦尔郡的郡守 指出： 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 
有的文官”。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 
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編制了一份舒 
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 
计资料 '他了 解很多情况，但幷非能洞察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 
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谨愼。吿密者 
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 399 
狱之外，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年曾擅 
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一条伟 
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年 U 
月5曰颁发鹰徽时曾高 呼：“ 不自由，毋宁 死！” 两人都被当作疯子 
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萨尔不但已被皇帝 
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事情也 
幷未 了结： 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幷受到监视。最后，1810年3月3 
日的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幷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 
司法大臣和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 
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拿破企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 
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 
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说到“政治犯”，无不 
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淸楚无误的 。 下 
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 宣称： 
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 
守 们自己 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1808年，旧军官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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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努瓦•德 • 圣呂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偾务人的口头 
命令就在索姆郡被捕。因此，1810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毎年进 
行-次检查。但幷不是所有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 
部分案卷；1811年，在被提出审核的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 
了 -百四十五人；1812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释放了二十九人•， 
1814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自由的 
委员会，它幷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 
才进行千预；1804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 
人获得了释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 
从 1800年到1814年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 度下； 但是拿 
破仓注意在执行时不荽扩大化，他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 
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效果。 

400 能说会写的人特別引起注意。法兰西科学总院曾如此信赖拿 

破仑，也未能得到宽待；自1803年起取消了政治和伦理 学部； 1805 
年拉朗德重印了马雷夏尔®的《无神论者字典》之后，皇帝谴责他 
“老迈昏庸'幷且禁止他出版任何作品；夏托勃里昂就任法兰西科 
学总院院士的演说词（其实已禁止他宣读）激怒了拿破仑，拿破 
仑威胁要取缔语言和文学学部（即革命前的法兰西科学院），斥之 
为“一个讨厌的俱乐部”。每个沙龙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院士艾斯 
曼纳尔也是其中之一。至于律师，拿破企惽恨 他们： “这是一伙肇 
事分子，是罪恶与叛逆的祸首•*、•…我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 
舌头割下来。”1804年，他强制律师向法庭申请 注册； 直到1810年 
12月14日他才又准许他们选出律师公会会长和一个纪律管理委 

( D 嫌疑犯法律是1793年9月17曰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是雅各宾专政的重要 
恐怖措施之一。 译者 

( 2 ) 西尔万 • 乌雷夏尔 （1750— 1803年）在1789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无神论者、 
诗人、政论家，大革命期间先后加人过“社会小组’’、艾贝尔派，反对过罗伯斯 庇尔； 1795 
年加入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无神论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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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即使那样，他们还是只能向检察长提出候选人，法庭也还是 
有权惩处他们。 

拿破仑同样地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 
他写信给欧仁 说：“ 必须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从1805年开始， 
各报必须向警察局呈报帐目，幷缴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负责 
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薪俸；1807年夏托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 
《信使报》遭到取缔；1810年8月决定每郡只许有一种报纸，因此 
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 10月，萨瓦里迫使巴黎的报刊戚少到四种， 
其中还包括<政府通报1811年2月，这四报之一的原<论辩报》从 
贝尔坦兄弟的手中夺了过来，因为他们有私通英国的嫌疑，'该报改 
组为合股经营，警察当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为《帝国报》; 
9月'巴黎日报>和<法兰西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控制书籍 
的出版，1805年再次强制印刷商领取可撤销的个人执照幷宣誓效 
忠;警察当局可以随意决定沒收他们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 
闻局外，又增设了一个咨询局，进入该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尔 
和艾斯曼纳尔。 

正式的书报检查可能比警察专断的行为较为 可取； 1810年2 
月5日，皇帝终于决定建立正式的书报检_ 制度； 他成立了出版管 
理署，首先委派波塔利斯的儿子主持，然后是前郡守波默勒尔，幷 
设立了一些“帝国检查官”，其中包括一个神学家；在外省则郡守仍 
有检查书报的权力。与此同时，巴黎的一百五十七间印刷所关闭 
了九十七间；最后，书商也得领取执照幷宣誓效忠。正如可以预料 
到的那样，书报检查当局利用职权来掩护自己的武断行为，幷恣意 
滥用职 权：它 不仅表现在维护“高卢主义教会”、反英和多疑时达到 
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 
如历史小说之类。1811年12月，拿破企为此大为 生气： 书报检查 
应只限于取缔俳谤文字，“在其它方面应准许自由议论'这个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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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效 果：〗 811 年将近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年 
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这 * 点上，拿破仑又比他的属 
下人员显得更为开明些，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在一定 
程度上他保持了开明专制的最优良的传统。但是，政府依然反对 
阅览室、租书店，尤其是反对卖书的小 摊贩： 因为它认识到历书和 
通俗彩画的重要性，幷且也不放过识字课本。元老院也设有一个 
维护出版自由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毫不起作用。至于戏剧界 
是各派常易发生冲突的场所，也不能幸免。1805年拿破企要求富 
歇“从公众道德上”对莫扎特的《唐璜》发表意见，而布里福写的 《 唐 
桑切》由于西班牙战爭而不得不把剧名改为《亚述的尼纳斯》。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发展幷改善了执政府工作，同时也加强了 
执政府的专断性。公众的任何自由权利不复存在，但信仰自由除 
外，因为宗教的不容忍势必使国家失去优秀的公职人员，从而会有 
损于国家；而且还不应该攻击众所共奉的宗教，不应该公开主张无 
神论或参加分裂的“小教会”。帝国政府的专制幷不便刚刚经历过 
旧制度和革命风暴的法国人感到十分惊讶；再者他们知道其它国 
家处境几乎相同。帝国政府所独具的特色就在于机构简单，能迅 
速调整机器 ：这种 特色嬰归功于大革命，因为大革命扫淸了旧制度 
的各种混乱的机构和种种特权，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机构。 

402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 

金钱是战爭的命豚，何况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经证明，国家财政 
的一次危机可能对政权是个致命的打击。开明专制君主的模范弗 
里德里希二世对财政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较喜欢间接税，因为间 
403 接税较易征收，能提供更正规的收入，也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拿 
破仑也是这样干的。从1804年到1812年他减少了土地稅和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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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这样做对他有利之处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权沦为纯粹形式。此 
外他准备合理地分派土地税，最后于1807年着手编制地籍册，这 
就满足了 1789年陈情书中的主要要求 之一； 拿破仑为此项工作花 
费了五千五百万法郞，但能完成此项工作者不超过五至六千个 
公社。 

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企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 
如此不得民心，以致拿破企在1804年以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 
十二年风月五口 （1804 年2月25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 
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何库 
存淸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包捐税的“酒蜜耗子”恢复了 
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年和1808年有所增 
加。1806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增加了 
烟草税之后，1810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 
税”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稅还不计算在內。人 
民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 
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 
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淸 
査、运河、乞丐收容所等费用；1810年郡守的一半薪俸也转由地方 
负担。把百分之一附加税加起来，北滨海郡在共和九年缴纳了二 
百四十八万九千法郞，在1813年付出了三百四十二万三千法郞。 

为了使各公社的市政府能生存下去，还必须增加入市税。另一方 
面，大量部队来往调动需要安排住宿，不止一个郡守 一一 例如莫 
莱——恢复了修路徭役。尽管拿破企表现得十分节省，总的说来 
他还是增加了法国人的负担。负担增加的原因很少是由于民政支 
出；各郡公用事业领到的经费是这样少，以致公路、学校和救济事 404 
业均进展很少；北滨海郡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削减开支，因而把大 
量纸张都费在一再抄写缩减各项计划方面。从1807年开始，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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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二千五百万法郞用于公共工程；但是受益地区很少。法国人负 
扭增加主耍是由于皇室经费、宗教经费、国偾，而最主要是由于战 
爭， W 为尽管敌国分担了颇大一部分战费，战爭始终要耗费至少百 
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入。 

虽然说国库由于 1 B 06 年的改革而避免了以前历届政府的危 
险，然而国库从来都不是宽裕的，因为无力举偾 •. 这就是法国的财 
政与英国的财政的主要区別，这个区別比1789年以前更明显。惟 
有还债金库得以发行几百万公偾券。虽然还债金库有很可靠的收 
入，虽然拿破仑为荣誉军团，为了购置元老院议员庄园，以及为 
了他所赏賜的那些不得出让的世袭恩赏等而购买了这种公债的一 
大部分——以致〗809年在五千八百万公偾中只有三千三百万留 
在私人手里，公愤市场也一直在受限制，-一 "但是 这项公债的行 
市依然很低，销售势头疲软。因此，只好采取各种临时办法 ：增发 
证券；铸造了 一些货币；1807年和1810年为军费先是提供了八千 
四百万，后来却提供了四千五百万。最受欢迎的办法依然是把供 
应商预付的款项作为专款使用，而让他们等待一个时期才能获得 
收益，这是旧制度的老方法了，它引起高利贷投机活动和贪汚行 
为，或引起以淸查为借口而推迟核算帐目。政府不时地通过分发 
还债金库库券或公债证券来淸偿一部分尾欠，这是一种改头換面 
的强制 公债： 1813年就这样分发了一百万法郞偾券来偿淸从1801 
年到1808年的结欠。到拿破企的统治末年，永久公债已达六千三 
百万，主要由吁教会的津贴而产生的流动债务已达五千七百万。 
尽管如此，供应商还是势力很大，因为政府沒有他们的预付款 
就不行。 

如果考虑到当时种种情况的话，那么拿破企的财政也算是尽 
可能好的了；但是显然从来沒有平衡过。在公众舆论中，对财政最 
为不满的是不知道（幷且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实际情况，因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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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地延期支付就否定了预算;此外1807年恢复的审计院沒有权 
力审查开支的合法性。如果皇帝竟吿贷无门，那肯定是因为在多 
次宣吿破产以后，投资者怀有戒心，还因为拿破金的政策不能使任 
何人相信这个政权能持续下去；但是也因为他的财政管理总是秘 
而不宣的。与其要受资产阶级的 控制， 拿破仑宁愿不®他们的 
帮助。 

再者，他面前还有更好的办法。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曾为自 
己保留了西里西亚的收入幷重新设立了“班长国王”①的战爭军费 
金库那样，拿破仑有他独自支配的财 源：皇 室经费，皇室地产，私有 
产业。他要保证自己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至少是一亿法郞资 
金，他说一个君主有这样一笔钱就能对付一切意外。另外，由于不 
想单独用帝国的财力为战爭筹款致使民穷财尽激起民怨，他必须 
在被征脤的国家有一个财务部门，这个部门要由他一人作主。1805 
年10月28日，他创设了“军队财库”以征收奧地利和普鲁士的战 
爭赔款；据他的出纳官拉布伊雷利说，从1805年至1810年，战爭 
赔款总共收入七亿四千三百万，其中三亿一千一百万是用来满足 
部队需要的。1810年1月30日，皇帝设立了“特別财务署”，其总 
管是德费尔蒙；他接收“军队财库 ”向他 上缴的余款，以及保管皇帝 
在附庸国为自己保留的领地和收入，当时估计共値二十亿，毎年收 
入三、四千万。拿破仑利用这笔钱购买公偾息票或法兰西银行和 
其它大企业的股票，以控制货币流通；1811年也用来发放工业贷 
款，而主要是用来犒赏部属或作为他们的年金。所以战爭为他提 
供了丰富的财源；据说他在俄罗斯战役前夕曾经说过：“这也会有 


® “班长国王” （ Roi - Sergent ) 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1688— 1740年，1713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的绰号，因为他虽身为国王，却亲自抓军 
队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象一个班长带一班兵一样。他节省其它一切开支，充实 
军费，扩充军队，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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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我国财政。难道不是通过战爭我才恢复了财政 的吗？ 古罗马 
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吗， 

对于法国来说，这是否有好处更是一个疑问。一部分人靠战 
利品发了财；黃金储备的增加是很有利的，预算暂时减轻。但战爭 
对于纳税:人来说幷未因此减轻负担；尽管西班牙据说已经提供了 
三亿五千万，但是必须运送去至少同样多的供应品，这还不算每月 
二千四百万至三千万的军饷和被废黜的王公们的生活费，所有这 
一切都由法国开支，因为“军队财库”和“特別财务署”连一个小钱 
406 都不给。总之，如果说拿破仓就这样加强了他的个人权力，那么他 
的现金储备从来沒有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数字，因为他为形势所 
迫不得不花费掉一大部分自己的产业的收入。 

不管他从战爭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主要问题还是要提高国 
內纳税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点，开明专制君主都遵循重商主义 
的原理鼓励生产。拿破企也是如此。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必然实 
行管制经济，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恢复行会和商标。上层资产阶级 
一般地说仍坚持劳动自由，拿破仑比人们所说的更为尊重这种自 
由:^在里昂，他只限于要家庭手工业者领取记帐手册。共和十二 
年恢复了织锦业和天鹅绒业的商标；1807年恢复了运往地中海 
东岸各国的呢绒的商标；1810年恢复了卢维埃的呢绒的 商标； 
1811年恢复了肥皂的 商标； 1812年整个呢绒制造业的商标都恢 
复了；但商标仍然不是强制性的。对战爭武器、火药、货币铸造 
和烟草实行专卖，这是出于治安或财政上的考虑。关于为了公用 
事业而征收土地，关于有害健康的企业以及关于矿业等的法律也 
是出于同样考虑 ：至于 矿业，1810年的法律已收归 国有； 但是还让 
私人开采，只有萨尔地区的矿产除外。为了同样的考虑，对面包业 
和屠宰业实行管制，这是回复到旧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执政 
府时期在巴黎恢复的面包商行会组织扩展到外省好几个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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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年巴黎肉商同业公会储蓄银行重新变为“普瓦西银行”，负责 
替本市提供预付给牧人的必需金额。根据酒商的请求，对酒商在 
首都的人数加以限制，酒商开业要得到警察当局的批准；酒的推销 
商和试味员的职业转为官方职务，由政府任命。 

对于农业，则几乎放任自流。森林重新受到保护。但是沒有 
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森林的集体使用权，也沒有利用地籍淸查来强 
制或促进土地的重新 调整： 这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必然要反对的 
方法。实行大陆封锁不过使皇帝要求种植某些作物，特別是要求 
用三万二千公顷，后来是十万公顷的土地来种植甜菜。出于对公 
共秩序的关心，使他正如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不得不在一定限度 
內在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对小麦价格进行仲裁，或者是批准出口以 
提高小麦价格，或者是在1812年强制规定一个最高价格。 

但是法律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这幷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因为1791年的法律已经重新规定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联合会 
共和十一年的法律和刑法典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些禁令；但是也¥ 
复了工人手册和“雇主和工人”的条款。某些行政官员就走得更远 
了： 在巴黎，警察厅长于1806年为建筑业规定了工作时数，在荣纳 
郡，郡守把木排工人重新編组起来，对他们强行规定了运费标准。 
但是参政院否决了关于学徒年限和工场章程的草案；大臣拒绝干 
预以批准曼恩-卢瓦尔郡靑石矿的规章，以及巴黎地区造纸业和 
根特的鲍文斯纺织厂的规章。1806年3月18日为解决雇主和工 
人间之纠纷创设了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工人却沒有代表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 立仅仅 是由于普通的法官根据法律是无权 


①指1791年6月14日制宪议会通过的“勒■沙白里埃法”，直到1864年才废 
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指出： “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 
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 246—247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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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问的。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力量，新生的资本主义除了在 
某些方面还有所保留以外，可以独断独 行：他 们保持了对付工人的 
各种管制规定，幷防止有碍资本主义的行会复活。 

因此，在重商主义两项原则中，保护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 
战爭和大陆封锁关闭了国內市场，幷使附庸国或盟国完全受法国 
人控制，因而比任何特定的措施都更为有力得多。农业丝毫沒有 
从战爭和封锁中获得利益，因为拿破企坚持要控制小麦价格；相 
反地，农业更难出售其葡萄酒和烧酒。拿破仑和科尔贝尔一样，主 
要是奖励工业。他使用了各种办法，如举行溥览会，政府订货，嘉 
奖有发明创造的人，有时也拨给厂房或贷款等等，但是他决不给予 
特权，而对金钱抓得很紧，只在危机期间才允予借贷，这与其说是 
为了工业家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失业；他认为，对工业家最 
大的帮助就在于增加法兰西银行贴现来降低利息 D 他关心产量有 
过于关心成本；可是由于机器使英国获得了好处 >所以他为技术发 
408展做了很多工作，他帮助遒格拉斯在巴黎建造了一所毛纺机械厂， 
设置奖金征求几项发明，如1807年的一台小型蒸汽机，1810年的 
一台麻纺机。除了夏龙工艺学校以外，他增设了翁热工艺学校，开 
设了一些矿业学校，恢复了戈伯兰工场的印染学校，在工艺学校增 
设了实用学科，幷且象救国委员会那样通过官方的宣传来推广新 
方法和新工具的使用。运河和公路对统一国內市场幷把它和附庸 
国连接起来能起很大的 作用： 拿破企就下令修建布尔戈尼厄运河、 
从罗讷河到来因河之间的运河、从伊尔河到兰斯河之间的运河、从 
南特到布勒斯特之间的运河，完成了中央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修复 
了大部分国內公路，幷开辟了对同意大利和地中海东岸各地贸易 
极为重要的阿尔卑*斯山一些公路。如果拿破仑有 E 多的时间和金 
钱的话，那么他做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 

然而在他的各项工作的计划中，经济比之军事上的考虑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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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只占次要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考虑，才要求 
首先修筑阿尔卑斯山公路、通往来因河的和西部的公路，延长瑟堡 
港的堤坝，修筑安特卫普的工程；对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表现在美 
化巴黎市容方面，他在巴黎扩展了沿岸街道，修起了一些桥梁，维 
修了巴黎圣母院，淸理圣母院周围环境，扩建了沙特莱广场和卡鲁 
塞尔广场，开辟了利沃里大街、和平大街和斯蒂维耶雷大街①，修 
建了交易所。竖立起旺多姆圆柱，着手建造凯旋门幷计划盖一间 
“光荣祠”，为了首都的粮食和必需品供应方面，他修建了“粮食市 
场”和“大市场'“备荒粮仓'屠宰场、乌尔克河的运河。最后我们 
要 指出: 如果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建设者，那么他的目的一部分是 
为了雇用劳动力。所有象恺撒之流的统治者，其政策的主要特点 
之一总是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廉价面包。 

农业沿着督政府时期同样方向继续发展，但是速度极为缓慢 o 
工业的发展要明显得多。奢侈品的生产，尤其是丝织品，已经恢 
复；封锁促进了冶金业、铁器制造业、刀剪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工 
其、钢铁板、白铁和黃铜、缝针和別针等的制造；封锁也对化学品和 
纺织品的制造有利；棉纺业和纺织品印染业仍是最活跃和最富于 
革新精神的；将近1812年的时候，棉纺厂有一百万纱绽在运转，幷 
生产了一千万公斤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大有前途的工业正 
在蓬勃 发展： 1811年里尔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 
块，阿拉尔和德莱塞尔分別在夏约和巴黎创办了炼糖厂，拿破仑在 
他 g 己的郞布依埃领地內开设了四所技术学校和一个糖厂；1813 
年计划在三百三十四个工厂生产三百五十万公斤糖，而实际产量 
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①这三条大街的命名都是为了宜扬拿破仑的武功，斯蒂维耶雷镇战役是1796 
年8月发生的，利沃里村战役是1797年1月发生的，都是波拿巴战畋奥军的有名战 
役，因此迫使奥囯停战，实现和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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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大陆封锁的结果，旣很有利，也大有 害处： 沿海各港口完 
全衰落。1807年马赛还拥有三百三十艘远洋 轮船； 1811年只剩 
下九艘；它的工业产値从1789年的五千万法郞下降到一千二百 
万；同期內人口从十二万减少到九万；波尔多在1789年据估计也 
有十二万人，此时只有七万；因此这两座城市便成了保王党的堡 
垒。相反地，斯特拉斯堡和里昂则利用了这两座同它们竞爭的城 
市所遭遇的不幸，而确保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的垄断，所以对拿 
破仑的覆灭深感痛惜。尽管合幷了一些地区，法国对外贸易依然 
低于1789年所达到的总値，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法国丧失了它 
的殖民地。不言而喩，实现和平幷与英国缔结一项贸易协定会比 
封锁更有利于国民生产。拿破企奉行的政策尽管是这样，帝国的 
确也还是得以生存下来了，甚至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 

总而言之，皇帝在对事方面远远沒有在对人方面那么专制；关 
于经济方面，人们夸大了他的国家管制主义。他在这方面虽然沒 
有进行很多革新，却成功地把各种很不相同的动机和利益协调起 
来。最后，他在他统治下的各国里保持着充分活跃的经济，使各国 
都能支持战爭；我们必须牢记，对于他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三、思想控制 

拿破企体制幷不限于以禁止任何批评，和满足各利益集团的 
410 要求来安抚各种思想。虽然拿破仑通常是假装蔑视各种思想的， 
但是他有时也承认思想的 影响： “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 
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故此必须把思 
' 想和刀枪的控制结合起来，使臣民心甘情愿地，幷尽可能心悅诚服 
地俯首听命。以往开明专制君主之所以要控制教会，就是为了使 
教会在向人民说教时教导他们唯命是从；这也是波拿巴从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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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签 i 了的教务专约中获得的好处之一。他使天主教僧侶的要求 
得到满足，打算诱以利益来控制他们，好为他培养一些驯服的臣 
民。由于他害怕那些幷非他属下官员的神甫，所以他到处安插自己 
的神甫，尤其是在国立学 校里： 这是出于小心谨愼和防止发生更坏 
的事。在他的周围，罗马教会的朋友和敌人一直在暗中互相斗爭 
着；教会的朋友，即陂塔利斯、丰塔內等最终战胜了富歇;红衣主教 
费什旣有许多东西需要教会的宽恕因此非常积极帮教会说话； 
皇帝不止一次断然顶撞他，认为他的担心害怕是“想入非非”，劝他 
“冼个冷水浴”；但是如符合他的目的他还是常向费什让步的。 

首先要保证低级教士的衣食住行和维持教堂做礼拜的费用， 
因为对各公社市府施加的压力，促使它们慷慨解囊成效不大 。一 
个神甫 写道： “农民对宗教有好感，对神甫也有好感，只要不使他花 
钱。”拿破企很快就决定自己负担一部分费用。自1803年起，他同 
意给司教会成员付报酬；后来在1804年将近全民投票和加冕的时 
候，他同意给二万四千名低级神职人员每年毎人五百法郞；1807 
年领他津贴的低级神职人员增加到三万名。1804年，他已经把葬 
仪的垄断权交给教区财务委员会，幷 保证在 毎个主教管区內资助 
一所大的修道院。1807年，他拨了六十万法郞作为修道院学生的 
奖学金。他把其余的教会开支强加在地方的预 算上： 诸如不是由国 
家支付的低级神职人员的薪金 （1804 年12月26日），教区神甫的 
膳宿费和礼拜的费用 （1805 年2月2日）。为了管理做礼拜方面 
的补助金，1807年组织了教区“对外”委 员会； 1809年教区资金由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在法国革命前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当副主教，革命后不 
久还俗，与波争 巴-家 患难与共。到1796年拿破仑独当一面出征意大利时，费什随军 
办军需，发了不小的财。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得政权要同教会打交道，费什又回到教 
会，不到三年就从主教、大主教升到红衣主教。但他的这段经历使他得不到教会的敬 
重，因此他竭力两面讨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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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集中管理，其成员现在第一次由郡守任命， 
以后出缺则由原有成员推荐加以补充，这个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 
会还必须选出一个执事会。此外，郡守继续要公社议决给予补充俸 
给幷由公社负责副神甫的生活费。最后，1810年2月14日的法 
律明确地规定了公社应负担的费 用：副 神甫的俸给，建筑物的维修 
费，万一教区财务委员会的收入无法支付，也得由公社负担；但 
补充俸给还是可给可不给。教会预算这样的分担继续存在了将近 
一个世纪。①1811年，罗讷河口郡各公社总共要付出十万 法郞； 
而国家除了支付三千一百万各种年金以外，还要开支一千六百 
多万。 

教会也非常重视使人民尊敬它，以及为了帮助它招募神职人 
员和扩大宣传所给予的恩惠。修道院的修士得免服兵役；教会的 
显要人物在共和十二年关于名次排列的敕令中获得了很好的地 
412 位；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敬神游行的仪式•，一些“內地传教团”得到了 
补助，红衣主教费什还创设了组织这些传教团的 机构； 一些郡守下 
令在星期日举行礼拜时关闭酒馆 •，波 塔利斯赞同这种做法，甚至取 
得参政院同意，惩罚那些在敬神游行队伍经过时站立或不脫帽的 
人。@ 1803年起，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都派进了驻校神甫，幷规 
定在校师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波塔利斯耍求各主教报吿有关人 
事 情况； 1805年，凡尔赛主教提出了任命小学教师的要求，波塔利 
斯表示赞同；1807年，颁发了法令批准各主教掌管各学校的宗教 
教育，1809年，丰塔內发出通吿要求他们派本堂神甫监督教师， 
答应由各主教推荐的人去取代那些评价不好的教师。另外，主教 
团组织了一套宗教教育，因为要准备建立大修道院，主教团获准建 
立一些初级修道院，这些初级修道院实际上都变成了地方中学。教 
士也进入了救济事业委员会和慈善事业局；修女重新主持医院。最 
①到1905年12月“政教分离法”通过为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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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主教会的统一得到保障以反对“小教会”，其教规至少有一点 
是被认可了的，即通过行政措施禁止神甫结婚。如果说国家的世 
俗化沒有受到更多的阻挠，那就该归功于拿 破企: 在遵行星 期日的 
仪式方面，在对敬神游行行列表示敬意方面，在任命小学教师方 
面，他都拒绝采纳波塔利斯的做法，幷且谴责丰塔內把监督小学教 
师的工作交给了主教。 

在约制正规僧侶扩充人数方面，也同样应归功于拿破仑。他 
原则上反对男修道 会：“ 不要修士”； “修士的苦修行败坏一切道德， 
破坏一切活力，摧毁一切政府。”但是在执政府时期，他曾经准许恢 
复了几个男修道会，特別是“忠信神甫会”或称帕卡那利修士会，警 
察局很有理由把它看作耶稣会的继承者。富歇最终占了上 风：共 
和十二年获月3日 （1804 年6月22日）的法令规定，正规修道会 
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建立。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和“外方 
传教会”的神甫尽管在原则上合幷在一起，却继续保存了下来，因 
为他们能在国外扩大法国的 影响； 基督教义兄弟会和圣絮尔皮斯 
修道会获得了同样的优待；有几家“练心会”得到宽容，因为他们负 
责阿尔卑斯山的山间旅舍。其它的僧团均被取消，包括“忠信神甫 
会”在內，因为他们的会长帕卡纳里是一个外国人。①然而该会神 
甫自称已重获自主，不再依附耶稣会，因此却能不再受政府干 
涉，费什甚至把拉让蒂埃的修道院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只是到1807 
年12月15日才确实地被禁止了。拿破仑对修女比较优待，因为 
他认为把医院委托给她们能市省 费用； 他批准了她们所建立的大 
量女修道会，还容许其它一些女修道会存在。他很想将她们组织 
起来，以便更好地监督她们，可能他很想把她们统一起来。至少， 


①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年创“忠信神甫会”，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 
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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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07年组织了“慈惠修女和仁爱会①教务总会”，由指定为修 
女保护人的皇太后主持，他在1808年硕布了一道敕令，给修女制 
订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些医院修女经常也兼办学校，原 
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长波斯泰 
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样在 
蒹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年的 
调查，共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 
院的修道会和慈善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 
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 
展，幷在外省设立了 分会： 波尔多和里昂便是如此，安培 ® 在那里 
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年，他们甚至甘心接 
受由贝尼埃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 
拿破仑曾亲自參予此书的編写 工作： 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 
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 
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 
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 ，另 外一些人则相 
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样，对 
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 
谨小愼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 
以抗衡，所以他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 如此： 在马赛，蒂博多向尙 
皮翁•德 • 西塞征询关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 
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 


®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 (1576— 1600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 
事业为标榜。——译者 

( D 安培 （1775— 1836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贲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 
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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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 
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现，而且宪政派 414 
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茲经常和他那些受到过 
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爭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 
甘心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 
王朝，而这一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淸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 
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 
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 
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幷不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 
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的话的那些 
人： 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沒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 
教的原因，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 
王国里的僧侶所实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 
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 
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全部神职人员，幷把罗马 
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年2月17日元老院决议案把四 
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将“恢 
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幷要求“教皇 
登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 
再提出蓄意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 
为教会带来耻辱。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 
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纟内；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 


①《哀狄普>是1718年出版的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戏攻击了教会人士，并 
批判了专制政体。《伪君子 》( 汶译或作《达尔杜弗力）是1664年出版的莫里哀最富有讽 
剌性的喜剧，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假冒伪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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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由于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 
帝把这些“卑劣的”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 
专约。自1808年起，教皇为新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渝已不完全符 
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 
无法塡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管理他们的 
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415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 
表了 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 
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 
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1811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 
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俗政权对僧侶的压力 
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他一个人大 
胆地，而且当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在 
定于1811年6月17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 
心惊的主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寒蝉，怕得不敢打破缄默；如同在 
路易十四时代和制宪议会时代一样，他们感到被夹在国家元首和 
天主教首领爭执之间的法兰西教会有成为爭执的主题的危险。拿 
破仑不得不一个个地施加影响，爭取主教们赞同他的计划；然而他 
们还是有所保留，一定要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如果教皇在六个 
月的期限內沒有授职，那么就由大主教或资格最老的主教授职，结 
果就又回到了 1790年<教士法》的办法。庇护七世接受了此议，只 
要授职是“明确地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进行即可，这样他就能随意 
禁止授职。1812年2月23日，拿破仑宣称罗马教皇的教谕不能 
采纳，幷且认为教务专约已然失效。 

与教皇的破裂使教士们对拿破仑政权的感情恶化了。一部分 
神甫逐渐又公开表示反抗 。 —些主教被迫辞职或遭到流放；一些 
神甫被取消了年金或俸给；反叛的修道院学生失去了奖学金，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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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入伍当兵；政府宣布解散男修 道会； 对忠信神甫会最终也应用了 
1807年 命令； 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以及“外方传教会”也都 
被取缔了，而“外方传教会”会长阿农则被逮捕；1810年轮到了圣 
絮尔皮斯修道会被取缔。自1809年起，圣母修道会早已受打击， 
因为其成员在法国散布教皇革除拿破仑出教的通谕，幷且保持与 
庇护七世秘密通讯。接着轮到了大量的慈善会。最后，1811年综 
合教育团的改革导致了关闭大部分教会学校或初级修道院。教务 
专约曾使保王党和反革命失去僧侶的 支持； 拿破企和教皇的决裂 
又使它们再得到了这种支持；在被合幷的各国，他也重新激起了敌 
视法闺的情绪。然而他所爭取到的几年已见成效。大多数教士都 
迟疑不决，怕再次要尖锐对抗和失去旣得利益；只要宗教仪式沒有 
中止，只要本堂神甫沒被赶走，人民是不会怎么骚动的。拿破企同 
教皇的冲突重新燃起了保王党的希望，幷有利于他们的阴谋；但是 
就冲突本身而言，还不足以动搖拿破企的统治。 

新教徒幷沒有给政府制造任何困难；但是犹太人则迥然不同。 
如果问题纯属宗教性质，那就容易解决了，因为是犹太教法师自己 
要求硕发“组织条款”的。困难在于要知道他们是否会认为摩西法 
律能同民法和法兰西公民的义务相容；人们以为法国南部的和意 
大利的“塞法尔第人”④久已适应当地风俗，而东部的“阿斯肯纳齐 
姆人”②则被视作是固守旧教规的，1805年博纳尔曾认为犹太人 
是同化不了的。最后，有些犹太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放高利贷，引 
起了极大的民愤，因为高利贷常常剝夺了农民的产业；皇帝早已反 
对高利贷，他不顾参政院的反对，于1806年5月30日同意犹太人 


①塞法尔第人 ( Sefardi ) 即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因希伯来语称西班 
牙为 Sefarad 而得名，以后用来称他们的后裔，即使已远离西班牙者仍用此称。—— 
译者 

④“阿斯肯纳齐姆人” ( Askenazim )， 中世纪指来自曰耳曼的犹太人，因一个犹 
太先知的后裔的名字而得名，现专指在法国东部的犹太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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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偾务人延期偿付债款。问题因此呈现了三重性。1806年7月 
2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九十五名 
代表均由郡守指定，他们与皇帝的特派员们达成了协议；然后大会 
决定戏剧性地重新组织“最高评议会”，其中包栝二十六名俗界人 
士和四十五名犹太法师；“最高评议会”向欧洲的犹太人发表了一 
个声明，幷于1807年2月9日同意废除一夫多妻制，承认民事婚 
姻，同意服兵役，不得顶替，以及看来是必要的一些经济措施。皇 
帝的决定直到1808年3月18日才宣布。礼拜在犹太教堂內进 
行，毎郡至多只有一个犹太法师的大教堂，巴黎有一个犹太法师总 
会；宗教费用向信徒摊派来维持。另外一道有效期为十年的敕令 
废除了矿工、妇女和军人的偾务，强制犹太偾权人证明他借出的钱 
是给足十成的，除非偾务人是商人，敕令还授权法庭可以戚少或取 
消拖欠的利息，也可以规定延期偿还，这个敕令规定不适用于吉伦 
特郡，但实际上也只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贯彻。对犹太人课一种 
417 特別税，幷对其典当业制定了一些规章；犹太人被禁止移入阿尔萨 
斯，而在其它地方则要求移入的犹太人必须在乡村购买一项产业。 
最后，1808年7月20日的法令强制犹太人选择一个姓氏。我们 
可以看出，拿破企大槪认为必须制止高利贷，高利贷会激起骚乱 
幷迫使农民外迁；但是他的措施是否有助于犹太人的同化，这一点 
値得怀疑，而且他任凭其自由选择姓氏，这就推迟了这种同化。尽 
管如此，他的同时代的人幷不认为他的政策于犹太人不利；他这种 
政策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幷且同其他国家政策相比，曾使他获得各 
地犹太人团体的同情，但是也遭到他们的敌人的诅咒。 

皇帝也插手到共济会，这是在督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府时期 
就已恢复的组织；1805年他派约瑟夫为共济会总会的会长，而当已 
于1804年成立的苏格兰典仪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 
斯便掌握了领导权。皇帝的保护有助于共济会的统一和等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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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幷促进了共济会支会的增加；共济会总会在罗蒂埃•德•蒙 
塔劳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年支配、管理着三百个分会，1814 
年发展到一千个。共济会会员在高级文武官员中为数众多，而且 
这个团体对帝国是十分忠诚的。但是它仍然忠实于十八世纪的思 
想，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认为共济会的一些支会影响不好。在勒芒 
郡，卡佩尔写道，“总是平等，总是 （ 博爱 5 ，总是哲学，总是些共和思 
想”。 拿破 仓却从来不曾为此而生气。 

培养靑年的问题使拿破企更为操心；尽管他愿在这方面给宗 
教一席之地，但是他幷不打算把靑年完全交给教会，因为他的目的 
主要是培养臣民，而不是信徒，要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材，而不是神 
学家。这便是过去所有开明专制君主的意图。这个政权的精神当 
然要求国家垄断 教育； 但是这样做就需要大量金钱，所以支配着拿 
破仑的学校政策的是财政问题。首先，他创设了国立中学，设置了 
国家奖学金，共和十一年创办了一所军校，共和十二年创办了法律 
学校和医学院，为的是要补充军官、公务员、法学家和医务人员。而 
且还要各公社市政府来负担已批准成立的“中等学校”的费用，还 
要让大量私立学校和初级修道院的宗教教育继续存在。.然而国立 
中学幷沒有很快开办，因为财力不足；在计划开办的四十五所中学 
中，到1808年还只开设了三十七所。这三十七所学校也沒有办得 
象拿破仑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因为他原以为，由于学生缴纳学费， 
这些学校是不用他花钱的。共和十一年的条例规定学校建立军 
纪，这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悦；僧侶们则认为，那些学校只是亵渎神 
明的渊薮，因为教职员中有一些还俗的神甫和不加入任何教会的 
人；最后，私立学校又降价收费。于是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采 取：为 
了节省费用而关闭国立中学，或者取缔私立学校。领导教育工作 
的富尔克鲁瓦和哲学派可能比较喜欢第二个办法，而波塔利斯则 
以家长的自由选择权为名和为了教会的利益而加以反对。皇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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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决定了 一种折衷的解 $ :办法，因为他沒有国家垄断教育所必需 
的金钱和人员。1806年5月10日法律宣布，将组织一个称为“综 
合教育团”的团体，唯有此团才有权进行教学；然而私立学校在其 
监督之下可以继续存在，条件是定期向它缴纳一笔税款，以戚轻国 
家预算负担幷限制竞爭。7月14日批准，但由于战爭而延期成立 
的“综合教育团”，直到1808年9月17日才公布。在此期间，由于 
费什和丰塔內的努力，教会得以稳固其地位；这个敕令，尤其是其 
执行方式被视作哲学派的一个失败。打算当“综合教育团”首长的 
富尔克鲁瓦被排挤了，而丰塔內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个首长的官衔是“教育总长”，虽然沒有大臣的级別，但是可 
以直接与皇帝联系；辅佐他的有一名总教务长，一名财务官，一个 
由三十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和一些督学长。帝国被划分为若干 
“学校管理区”，由“学校管理区区长”管理，他有一些督学和学术委 
员会协助工作。教育分成三个等 级：初 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 
育。国家第一次管辖 小学： 迄今为止一直任命小学教师的市议会 
不得不只限于提出它的候选人，而教育总长颁发教师证书。国立 
中学依然照旧，但是其它中等学校称为公立中学。最后决定创办 
理学院和文学院，其教师还是兼教国立中学，此外还增设了神学 
院。法国公学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各高等院校继续存在，幷沒有 
419幷入“综合教育团”。全体工作人员由皇帝或教育总长 任命； 国立 
中学和大学院系的教师接受了规定学位、职衔、服饰、待遇——包 
括退休金的扣除——和纪律惩戒等的章程；在国立中学里，只有教 
师获准结婚。 

私立学校只有在得到“综合教育团”的批准（批准是可撤回 
的），幷拥有获得其学位，服从其督学和纪律管辖的教学人员的情 
况下才能开办。这样，公办教育便沒有掌握有效的垄断，因为竞爭 
的学校继续存在，甚至大量增加。此外，“综合教育团”的治理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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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有 虛名： 要等到1815年起才要求教师具有学位，而且任教十年 
的私立学校教师可以免除学位的要求；也沒有足够的督学来有效 
地进行监督。最后，修道院无条件地豁免了这些隶属关系。另一 

h 

方面，天主教会在国立学校中拥有一部分 影响: 天主教教义明确地 
成为教学基础之一；丰塔內对天主教会忠诚到写信给他的朋友吉 
亚尔说 :“就 把你亲爱的儿子留在朱伊吧，”朱伊即那所著名的祈祷 
学校；一名主教曾被任命为“综合教育团”的总教务长；在•综合教育 
团的委员会里有埃梅里方丈，还有博纳尔和昂布鲁瓦茲 • 朗迪，后 
两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儒贝尔和新教徒居维叶在公立学校的 
改组中都起过很大作用，他们都是很赞同宗教教育的督学；圣母 
会的成员，弗雷西努斯方丈当上了巴黎学校管理区的督学；有些神 
甫领导着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或是在这些中学任教师。尽管如 
此，皇帝确实已经确定地组织起公共教育，所以教会对所谓“综合 
教育团”的垄断丝毫不予以 原谅： 因为教会曾打算恢复自己的 
垄断。 

此外，当时世俗的或教会的私立寄宿学校的怨言更是个现实 
问题。关于组织“综合教育团”的敕令事实上迫使寄宿学校的校长 
出钱购买办学执照，幷要为每个学生甚至连走读生在內，上缴膳宿 
费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监督不容易，这笔应付的款子未能全 
部征收到，再者修道院是免除这项税款的。所以1810年萨瓦里受 
命进行一次调查，尤其是因为拿破企和教皇闹翻后，对修道院更有 
所怀疑。1811年11月15日，一道新的敕令加强了垄断。在设有420 
一所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的所有域市里，新的条文规定，私立学校 
的学生去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上课，每个郡只批准办一所初级修 

道院或教会小学。效果很明显 •. 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由 
1810年的三万八千名增至1813年的四万四 千名； 自1811年起， 

私立学校戚少了五千学生。敕令幷沒有彻底执行，丰塔內及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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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巧妙应付是颇有关系的；1814年，这个“教育总长”与路易十 
八谈话时自夸曾“抵制了某些不好的东西”。 

皇帝达到了其预定的直接目的：中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为他培 
养了能干的行政人员。中央学校的课程大大地删繁就简，加强了拉 
丁文和希腊文教学，哲学课只读逻辑学，历史、现代外语和实验科 
学则不受重视。但是本国文学和数学保留了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 
重要地位;在髙等教育方面，则保持了法国科学在大革命中所形成 
的新的特点，学者们继续使教学和硏究相结合。然而，拿破企梦想 
要完全控制对靑年的教育，他却远远沒有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人 
民，他幷不怎么关心，他 it 公社市政府负责初等教育，自己却什么 
也不管；除了几个地区，如阿尔萨斯以外，小学幷沒有什么发展；至 
多是使它们恢复到旧制度末期的那种状态。他更不想教育妇女。 
但是他很重视培养资产阶级的后代，在这方面，他也沒有成功；很 
大一部分人幷不在他的学校中受教育，他幷沒有在综合教育团 
向年轻的一代提出一个他所特有的，能使年轻一代和他的命运休 
戚相关的理想。 

对他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活动，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 
评价。他想成为文艺的庇护者，因为普遍认为一个君主只有创立 
了他的“时代”才眞正是伟大的。1804年，他创设了“十年奖”，预 
定在1810年第一次颁发。他主张通过书报检査、科学院、“罗马法 
兰西科学院”来领导文艺创作。他以奇特的方式来统治戏剧界，幷 
把雷米扎安插为总监督。1807年，他限制了剧院的 数目： 巴黎有 
421四个大剧院和四个中等 剧院； 另外五个城市获准组织两个剧团，有 
十四个城市只获准组织一个；帝国其佘的地方，包括二十五个县， 
却只有一个或两个巡回演出剧团；在巴黎，毎个剧院只准演出一种 
类型的戏剧，所有的剧院都必须向“巴黎歌剧院”定期缴納捐稅； 
1812年，他在莫斯科时签发了一道敕令组织法兰西大剧院。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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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乐于保护艺术，主要是建筑艺术，因为他购买和兴建了许多建筑 
物。①要是说他在艺术作品上留下了他个人的标志，那就言过其 
实了，因为“帝国风”幷不是从他而来，但是他聚集幷重用了许多 
大艺术家。在文学上则相反，他完全失 败了： 他只拉拢到一些平庸 
的作家，而大作家他都沒有抓到手。他似乎幷不象救国委员会那 
样曾经设想过使用作家和艺术家来培养公众的革命精神；他顶多 
只想到在学校里讲授他历次战役的历史，通过利用 < 大军通报》，利 
用《政府通报>的文章来编造他的“传说' 以及命令画家达维德绘 
几幅时事画。当然，他缺乏后来的一些独裁政府为组织宣传所拥 
有的可靠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能力。而且尽管他妄图建立一个朝代 
和一个世界帝国，他却沒有提出任何特殊使命来教育法国人；那些 
忠心耿耿，毫无私心地追随他到底的人是捍卫他所代表的法国民 
族和大革 命的； 其他人则不可能认眞看待葡月将军 ® 的皇朝合法 
性，即使他是被教皇涂过圣油的。他能够麻痹和压制思想，他却未 
能征服它；思想的两极依然是旧传统和大革命。 

四、社会演进和舆论 

拿破仑幷非不知道控制思想的 I :作依然尙未完成；所以他继 
续象执政府时期那样恢复社会等级制。他必须通过人们的切身利 422 
益或虛荣心来爭取所有那些掌有衩力的人，幷巩固他们的权力，以 
使之隶 属于他 自己。他继续联合“新贵名流”，这些人是佃农、雇 
农、工人、佣仆和供应商等广大人民的主人，他把“新贵名流”拉进 


①参看上文，第408页（原著页码——译者）。 

(?) 拿破仑 • 波拿巴因在共和四年葡月13日 （1795 年10月5日）在巴黎无情镇 
压王党暴乱，而被王党分子称为“葡月 将军'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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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议会和行政机关，拉进各部机关和国立学校。他增加了官员 
的数量，这不仅是因为他扩大了国家的职能，而且也是因为他从中 
423 发现了组成一个社会集团的益处，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他 
给了他们高官厚祿，所以将会致力于维护他的政权，更不用说他们 
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战爭增加了军官的数 
目，也为他提供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臣仆。 

他使他们彼此进行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竞爭，从而在分化 
他们的同时，使他们尽忠职守，幷倾向他这位金钱和荣誉的硕发 
者。因此他十分重视各种勋章，认为他们对此是很贪婪的。1805 
年，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荣誉军团勋章的形式，此后勋章的徽号是最 
重要的；他在意大利王国创立“铁冕勋章”，很多法国人曾荣获此项 
勋章； 1809年创立“三条金羊毛勋章”，1811年创立“联合勋章”①。 

他还不断地以岁入和土地的方式颁发赏金、养老金和赏赠。军队 
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因为他曾经许过诺言，所以他幷不拒绝向平 
民颁发勋章，甚至向塔尔马颁发了荣誉勋章；然而十分之九的勋章 
到了军人手里。法国人在旧制度下久已惯于领赏受奖，所以对拿 ^ 

破仓这项政策安之若素，因为这项勋章不包含#任何特权，人人可 
得，而又不世袭，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幷不违反论功行赏的公 
民平等思想。正如大革命所许可的那样，人们仍有可能在社会上 
平步靑云；战爭和晋级有利于步步高升；公职的扩增和奖学金在人 
民中分离出一个小资产阶级。 

由于拿破仑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正统皇朝，幷渴望把旧贵族 
完全爭取过来归附新朝，却又不愿承认其原有爵位，所以他又进了 
一步，另立一个贵族阶层，即一个由他赐封的，但是世袭的，幷且拥 


①“联合勋章”发给有功于法国向欧洲扩张 的人， 用拿破仑自己的话说 ，它 象征 
着“波罗的海、亚得里茈海和大西洋间的联合”。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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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以维持其地位的财产的公职贵族阶层。帝国宮廷的组成，附 
庸国和大领地的创设乃是前奏；1806年8月14日，元老院的一项 
决议案批准拿破金把世袭大领地推广到整个帝国，这种领地由长 
子继承，幷恢复“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①。1808年3月 
1曰，最终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当然是属于那 
些帝国大勋爵，他们都封为亲王，属于各部大臣、元老院议员、大主 
教、终身的参政官、立法院议长等，他们都封为伯爵；其他宫员，象 
各“大城市”的市长皆封为男爵，荣誉军团的成员则皆称骑士。皇 
帝也能够以賜封状授予贵族头衔。贵族头衔是可世袭的，条件是 
要为后嗣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拿破企经常賜赠以建立此项产业。 
与此同时，宮廷的廷臣越来越多，与奥地利联姻后，帝国宮廷又变 
成旧制度时期的宮廷体制。1812年，宮廷里有十六名御马官和八 
十五名侍从官；1811年，恢复按地位高低而定的先后次序，这种位 
次是由所坐的圈椅、凳子，以及马车的马数、朝服、行礼、觐见时列 
队先后等不同待遇标明的。宮廷里任用前朝旧人的现象更加明 
显；德 • 塞居尔先生任典礼官，掌管皇后服饰的贵妇人和丙廷侍从 
绝大多数来自旧贵族。大革命似乎只是一场噩梦。拿破企不久以 
后对莫 莱说： “这些所谓1789年原则的学说将永远成为任何时代 
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空论家手中的一种威胁性武器”，他还同莫 


①“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 （ substitution 〉 是封建继承法的一种制度 a 
按照此制，甲将财产以遗嘱遗赠给乙，或在生前赠与给乙，但订定在乙死亡时，该项财 
产须转归丙所有(:丙即甲所指定的补充继承人）。乙生前对该项財产有所有扠，可以使 
用收益，但有予以保存的义务，所以虽然他可以暂时把它出让或抵押给他人，但这种出 
让和抵押是可以解除的，因为在他死亡时，丙依法确定取得对它的所有权。《民法典> 
之所以废除此制，主要是由干： （1 )它妨害财产的自由流动； （2) 它在通常的继承制度之 
外，造成一种特殊的继承制度; （3) 对该项财产有权利主张的债权人可能受到损害； （4) 
乙生前在经营此项财产 h 易发生滥用权利的情况。一译者 


424 


139 . 



425 


莱谈到那些情恨新皇后的“织毛线的娘儿们”①。对他的权威有任 
何反抗就使他暴跳如雷，以致他对这些“无套裤汉”的妇女和反对 
国民公会的保王派资产阶级不再加以区別 •.“ 只要我活着，这些渣 
滓便再也浮不起来，因为他们在葡月 U 日已经认识到我是怎样一 
个人，他们知道，只要我抓住他们的错误，我随时准备消灭他们。” 
他的群臣随声 附和; 曾任肖梅特⑧的副手的雷阿尔于1812年大声 
疾呼•.“这些老百姓从未被狠狠地制服过， 

如果拿破仑有时间的话，可能他会走得更远一些。某些迹象 
令人猜测他想根据社会分类来划分 臣民： 因此各附庸国的宪法允 
许同业团体的选举法，议席是在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之间分 
配;很明显，他们是具有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正是在这方面恢复 
行会对他才具有吸引 力：如 果行会在国家控制下重新组织起来，设 
有救济机构和技术学校，加上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会的条例，就有 
可能提供一个使工人服从工商业“新贵名流”的家长式的绝对权力 
的组织^拿破仓也倾向于准许永佃权以便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监护 
权利。 

在他的全部计划中，改建社会的计划是最不可 靠的； 这是因为 
这些计划同社会的演进背道而驰。他所实现的很少一部分计划也 
被社会的演进所推翻，而在民族生活中沒有产生丝毫影响。首先， 
夏普塔尔错误地以为大革命已被遗忘。即使在宮廷里 ’， 新旧贵族 
的融合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帝国的门面使这种融合往往也只能做 


© “织毛线的娘儿们”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纷 
纷旁听国民公会的会议和革命法庭的 审判； 在断头台处决国王、王后和其他反革命分 
子时，妇女群众也围观 炊呼； 她们出席这些场合总是手中边织毛线。有反革命情绪的 
人因此轻蔑地叫她们“织毛线的娘儿们％现在以大革命起家的拿破仓也使用这种反 
革命语#，足见他娶奥国公主后，思想感情进一步蜕化。一译者 

⑤肖梅待 （1763 —1794年黎革命市府领导人之一,179 4 年4月13日被处 
死。一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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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貌合神离。尽管陂默勒尔自己是旧贵族，毎次新任命一个內廷 
侍从官时，他就嘟嚷 地说： “这些贵族头上又多了一个便壶。”在颁 
发联合勋章的典礼之后，杜尔塞•德 • 蓬泰库朗问道 •，您 看见了 
西哀耶 斯吗？ ”因为西哀耶斯伯爵跟其他受勋者一模一样，身穿勋 
章闪烁的礼袍出现在这次典礼上。“您看见了西哀耶 斯吗？《什么 
是第三 等级？ 

其实拿破企本人处在旧贵族中间也幷不自在，因为他们能够 
作出那么多的今昔对比，而他又是一直鄙视他 们的： “我为他们打 
开了前厅，他们就急忙冲进来了，1805年，巴塞尔主教邦君为自 
己的钱财利益上书拿破仑，拿破仑在他来信上写的批语也证实了 
这一点 :“啊 ！卑怯的贵族们，如果你们的祖先看见你们，他们会说 
些什么啊!他们曾为自己的德行感到如此自豪， © 地方上却完全 
是另一回事。旧的特权阶级始终在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东西，而 
帝国的贵族象资产阶级一样，仍然是坚决不归还一丝一毫。归附 
新朝的前朝旧人在耐心等待。而顽固派则梦想旧制度复辟，某些 
人甚至竭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采取实际行动复 
辟正统王朝。为了这个目的，费迪南•德 • 贝蒂埃在马蒂厄•德 • 
蒙莫朗西的协助下——这两人都是以后复辟王朝时代享有盛名的 
圣母会的成员~—组织了“忠诚骑七”的秘密团体，使人们在波尔 
多似乎想起了督政府时代曾异常活跃的“慈善学社”。所有其他的 
贵族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尽可能地重振家业，恢复名位；亡命者回 
国后廉价购回或强迫人们归还他们的土地（有一半是在北滨海 


①这句悄皮话是旧贵族对西哀耶斯极大的讽剌。《什么是第三等级 p 原是西哀 
耶斯在〗789年】月出版的有名小册子，是迎接1789年革命最有鼓动性的资产阶级的 
革命纲领（汉译参看吴绪、杨人榧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 
1957年，第1 一 12页)。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威理论家现在竟然也挤入新的贵族行 
列。一一译者 

⑤基尔歇森所出版的《拿破仑一世的书信集》第二卷，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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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他们依然和大部分僧侶秘密勾结，他们在所有的政府机关和 
法庭里又有了朋友。他们对“波拿巴”幷不表示咸恩戴德，而是在 
盼望着他的垮台。除非他还把国有产业收回来发还给他们 I 至于那 
些过去购买了亡命者土地的人则忧心忡忡。1807年，地产管理局 
为了一点点利益而重新审核积欠的尾数；还调查了国有产业的岁 
入，幷要求偾务人提出其封建地位的 凭据。某 些地方的法庭，如第 
戎法庭，主张当偾权人能够证明封建收入与所让与的土地相符时， 
就恢复封建陚税；科多尔郡的郡议会表示了相同的意见。社会革 
命所造成的鸿沟是无法加以塡平的；新旧贵族仍然长期相互敌视， 
拿破仑白费了口舌，白花了气力，而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民主 
政治将利用他们的不和又一次获得胜利 。④ 

另一方面，如果说拿破仝是最强大的开明专制君主的话，那是 
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法国贵族制度已经被摧 毁了： 要眞正恢复贵族 
制度必然产生矛盾。法国贵族以占有大量地产为基础，得到一群 
受其保护的永久佃戶的支持，就有可能重新取得一种独立的强大 
势力。拿破企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的继承人会象过去路易十五和 
路易十六那样，就会遇到这股势力起来反抗中央政权。而拿破企 
所创立幷受他摆布的贵族阶层仅仅是一个侍臣和官吏结合起来 
的小集团，对他毫无帮助，幷且一旦他倒台就会云消烟散。最 
后，还有一个 矛盾： 一方面自视为以平 等名义 所进行的一场革命的 
代表，另一方面又想重建一个符合平等原则的贵族阶层。在当时， 
个人当上贵族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这不过是一个荣 
誉称号，和別的勋章是一样的东西，而且平民在已有了一些国王以 
后，对再有他们的公爵和伯爵幷不烕到不高兴•.这是侮辱旧贵族的 


①著者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初期处于风雨甄摇之中。而君 
主派复辟不成，因为君主派分裂为正统王朝派、奥尔良王朝派和波拿巴皇朝派。他们的 
分裂，使共和制度才得以维持下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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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方式。但是恢复长子继承权，那就过分了；由于皇帝通过继 
承权固定了一部分财产，因而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原则之一 
发生了冲突。 

拿破金对社会起的作用只是在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优势的范 
围內才确有实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活动符合国家的演进。 

他通过为“新贵名流”规定在政府工作中担任主要角色，不知不觉 
地为他们在政治上作好了上台的准备。而且他还以下列方式大大 
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增加了他们的财富 ：他改 4 27 
组了各部机构，幷且在实质上同意他们挪用保证金券来 贪汚； 在财 
政部系统恢复了财务官和出纳员，他们通过在基金管理上提取一 
定百分比的佣金而有利可图；增设了各种各样的公职，等等。法兰 
西银行和若干大公司的创办、公债息票的恢复都开始发展了动产 
财富；资产阶级无需停止利用其传统的生财之道，如购置地产和供 
应军需等，工业的发达和几个企业巨头的事业兴隆标志着资本主 
义的飞跃发展；最后，帝国的立法把工人置于从属地位。然而，资 
产阶级愈强大，对拿破仑政权就愈是离心离德。 

的确，拿破仑政府远远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满足了资产阶级 
的 利益： 他们对财政管理上的黑暗，威胁着供应商的武断专横，冒 
险的战爭和过分的封锁，怎么会表示赞 许呢？ 但是也许这幷不是 
主要的；如果说资产阶级帮助了雾月18日政变的话，那是为了在 
波拿巴的掩护下由他们自己掌握 政权： 然而拿破仑大权独揽，幷剝 
夺了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于是他们启发人们思慕君主立宪制， 
而英国的代议制便又时髦起来。鲁瓦耶-科拉尔甚至谴责旧贵族 
归附新皇朝，尽管他最终也接受了巴黎大学的教授职位；在立法院 
里，莱內等待机会摆出反对党的姿态；基佐也被聘为巴黎大学的教 
授，他拒绝在第一堂课里硬塞进对暴君的歌功颂德。在沙龙里，尤 
其是在雷卡米埃夫人的家里，传播着流言 蜚语； 剧院里为影射时事 


193 



的情节鼓掌喝采；人们爭阅书报检査机关疏忽轻信而沒有取缩的 
书籍或文章，传阅一些手抄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冒着危险在私 
信中倾诉眞心话。轰动一时的那些风波主要是和文学史有关的。 
1807年，夏托勃里昂刚从东方旅行归国，就因为在 <信使》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而接到命令必须离开巴黎；1811年他被选入法兰 
西科学院，但未能宣读他的致词。斯塔埃尔夫人的遭遇更坏 •，她 出 
版了描写“沉默的法兰西”的小说《苔尔芬》①以后，于1803年回 
国，她又被要求再度出国。1806年，只容许她住在离巴黎十二法里 
以外的地方；在科佩，一群崇拜者经常围绕在她 身边： 其中有尽管 
当时已经结婚的邦雅曼•贡斯当、西斯蒙第、邦施泰滕、巴朗特夫 
428妇、奧古斯特 • 施勒格尔；人才之盛不弱于拿破仑的 朝廷； 自1808 
年起，人们到她那儿去就有失宠于拿破仑之處，或者冒比这更大的 
危险。1810年，她的 《 论德意志》—书的出版使她彻底 垮台： 莱芒 
郡郡守巴朗特被撤职，雷卡米埃夫人被 放逐; 斯塔埃尔夫人本人于 
1812年5月23日逃往彼得堡…… 

这些事件只不过与所谓“上流社会”或“社交界”，即为数极少 
的一些人有关，所以现在只有轶史逸闻的价値。更为重要的是，根 
据很少为人所知的数以百计的迹象可以说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 
观望之中 ：旣然 每次战役都使帝国的生存成为疑问，那么谁能认为 
帝国确是巩固了呢？里昂商会在一份大胆的备忘录中表达了每个 
人的 思想： “法国无法经受无止境的战爭状态所要求的最大努力； 
这些努力所引起的极度紧张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筋疲力尽。”证券 
交易所的投机商由于行市一直下跌而不断表达了普遍的悲观情 
绪。正因为看不淸前途，所以不断地引起不满和期待的心情。 


①《苔尔芬》是1802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是斯塔埃尔夫人的名著之 一。 她在 
书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女性的形象，这部小说显然是在卢梭思想影响下写成的。——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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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感情不论是哪一种在平民各阶级中都沒有引起共鸣； 
拿破仑的专制沒有使他们发生什么变化；只有捐税、征兵和贫困也 
许使他们烦恼。直到1812年年底，兵役幷沒有引起如传说那样的 
反抗；只要面包不太贵，失业不很严重，由于封锁而产生的物品短 
缺和物价昂贵对穷人的影响不大;综合消费税遭到反对，不过它们 
远不如1789年以前那么苛暴。只要拿破企打胜仗，他的要求似乎 
都不超越人民所能忍受的范围，因为人民日常的面包一直得到保 
障：从1803年到1811年，由于连年丰收和皇帝为提供工作机会而 
采取的措施，尽可能地保证了人民每天有面包吃。 

农村居民的处境趋于固定。在整个帝国期间，国有产业仍在 
不断出售，不过除了国家保留下来的森林以外，国有产业所剩无 
几；国有产业主要是被资产阶级买去，而购买了国有产业的农民已 
经发财致富。共和十二年已经批准，只要按照合法手续，就可以把 
公有土地分掉；但情况经常都不是这样，所以很多已经分掉的被宣 
吿无效；此外，尽管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①沒有取消，那也已 
经停止执行了。然而农民的地产似乎在继续扩大，因为地价显著 429 
下降，促进了私人购买；同时，农民的地产还通过继承的方式继续 
迅_地分散。一块块的耕地似乎也变得更小和更多；1814年的调 
查 i 正明，在芒托瓦地区和下塞纳郡，一些大农庄已经肢解。在阿尔 
萨斯、伊尔-维兰郡、杜郡和塔尔纳郡，小土地经营有所发展。尽管 
发生这些轻微变化，但是还很容易看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原来面貌； 

大部分自耕农所有的土地仍然太少；地租在增加，佃农的负担在逐 
渐增多；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农村打零工的无产阶级人数几乎沒有 
减少；农村仍然仅仅依靠集体使用权利，如公共牧场和通道使用 


① 即雅各宾派当权后通过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汉译参看《十八世纪末法囯 
资产阶级革命 >，同 前引，第 100— 109页)。——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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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拾遗穗权、公地使用权等，而继续维持生活。因此森林的封闭使 
他们经常深受影响。他们象在旧制度时期一样，仍然要从工业部 
门、暂时外迁和行乞来寻找生活来源以补不足；在阿尔萨斯、洛林、 
来因地区，农民借口贫困，相当大量地移居俄国，尤其是在1808年 
和1809 年： 结果不得不采取严格措施以制止他们外迁。 

至于工人的状况，变化更小。拿破仑只是到1813年才为工 
人，而且还仅仅是为旷工采取了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禁止十岁以 
下童工下矿井，幷批准在乌尔德郡煤矿创办自由参加的福利救济 
会。他公开发表了自己曾多次提出过的关于消灭乞丐的主张，但 
是他幷不比他的历届前任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在年他曾经 
认眞地着手建立一些乞丐收容所。除了几个域市以外，公共救济 
事业幷无进展；由督政府所创设的救济机构现在还在工作，但是经 
费不足。只有私人发起的组织有所改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① 
和他的朋友们于共和九年曾在巴黎又创办了“慈善会”，它开设了 
第一批施药所，其它的慈善会随之在外省纷纷建立。这些慈善会 
支助了一些储蓄所和互助会，1815年储蓄所和互助会约达一百多 
个;“幼儿教育会”也活跃起来。主要之点是，在农村和在城市里一 
样，工资保持了原状或有所增加；在巴黎，将近1811年的时候，工 
资由二法郞五十生丁增至四法郞二十生丁；因为物价也上涨，所以 
生活幷沒有改善很多；但是面包不贵，人民能够维持生活。人口的 
迅速增长便足以为证。而早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促进人口的增 
长，因为人们想借此逃避 征兵： 1812年有二十二万起结婚，1813年 
有三十八万七千起；结果1814年比1813年多出生了十二万二千 
个婴儿。出生率从1801年到1811年超过了千分之三十二，法国从 


①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 （1747—1 S 27 年）出身旧制度的大家族，1789年 
当选三级议会代表，在政治上属于以拉法叶特为首的自由派贵族，在大革命初期起过 
—定作用，后以慈善家身份参加社弇堉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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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沒有这样生机勃勃。政府为减少死亡率作了一些努力，主要是 
推广接种牛痘；莱载-马內西亚在下来因郡组织了一个免费医疗 
站。从1801年至1810年，尽管战事连绵，在法国原有领土內①还 
是增加了一百七十万人；有很多人为此而威叹，因为这只能增加贫 
困和乞丐。 

1811年的工业危机中断了接连 / L 年的好 年头； 但是1812年 
就迅速地复苏了；这眞是幸运得很，因为1811年曾歉收，而且出口 
使“库存的麦子”销售一空，所以1811年冬法国大闹饥荒，与共 
和十年时一样严重。1812年春达到最高峰，一百公升麦子的平均 
价格从1809年的十五法郞上升到三十三法郞，而面包在某些地区 
从每磅两个苏涨至十二个苏。人们又看到了惯常的 动乱： 乞丐增 
多幷结成匪群，抢劫和焚烧农庄，拦截粮车，扰乱市场，三月初在 
冈城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关进行了无情的镇 
压： 近卫军的一个分队占领了冈域，军事法庭命令处决了六个人。 
与此同时，还努力进口粮食。早在1811年8月28日，拿破企就组 
织了一个粮食委员会，粮食供应局局长买进了大批粮食。象往常 
一样，这主要是为巴黎着 想的： 国家在巴黎出售了四十五万袋小 
麦，补贴了一千四百五十万法郞，以维持每磅面包为四苏半的价 
格。然而，皇帝在出发去俄国的前夕已威存货过多，就毫无顾忌地 
效仿国民公会； 5月4日的法律迫使商人把粮食拿到市场出售，规 
定对粮食出售加以管理，幷强制粮商申报其库存； 5月8日，重新 
规定了“最高限 价”： 小麦的官价在巴黎地区定为三十三法郞，郡 
守们接到命令要定出每郡的小麦价格。后果却和1793年5月4 
日的法律颁布以后一样，因为还沒有做到征用 粮食： 市场上空无所 
有，而黑市贸易却形成了。收获季节一开始，政府就放弃了最高限 
价。尽管有这些考验，帝国在人民眼里似乎幷沒有失去声望；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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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不计入1792年对外战争后合并的地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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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的特派员之一拉斯卡斯送上的报吿，丝毫沒有留下拿破仓不 
如以前那么受到尊敬的印象；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甚至从来沒有 
想到可能由一个波旁王室的人来取代他。 

在1804年以前合幷的比利时、来因地区、日內瓦、皮埃蒙特和 
利古里亚等国中，革命的变革已经全盘实施，拿破仑的体制得以正 
常运行。各国人民领会到这个体制的优点，特別是由于象托纳里 
山郡的让邦和来因-摩泽尔郡的莱载-马內西亚等郡守勤敏执行和 
坚定不移的贯彻。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篷勃展开。正是在这个时 
候，由于开放了法国市场，由于来自巴黎的资本和订货，比利时的 
大工业产生了；从亚琛到科隆的来因平原和萨尔地区的情况也是 
如此。比利时和皮埃蒙特的农业似乎幷沒有得到改进；但是在来 
因地区开垦了很多荒地。虽然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沒有兴建大 
的公共工程，但皮埃蒙特却利用了阿尔卑斯山的大公路了；来因地 
区开辟了一条沿着来因河的公路、摩泽尔公路和一条从巴黎通过 
威塞尔到达汉堡的公路；一些运河把萨尔和洛林连结了起来。形 
势不能使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 满足： 热那亚、安特卫普和来因地区 
各港口就注定要萧条起来；帕拉蒂纳幷沒有在帝国找到它在来因 
河东面失去的农业市场。象在法国一样，这些地方的负担看起来 
还是沉重的，租税摊派得较好，但是正好补上甚至超过了所废除的 
捐税；封锁使消费者溧感不便，征兵更使人反感。然而人口还是到 
处增加；虽然生活福利沒有增加很多，但是居民也确实沒有咸到贫 
困难忍。 

在所有这些地区，从这个政府得到最大好处，因而最拥护这个 
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国有产业的出售、工业、公共职务等产生了暴 
发戶和小资产阶级，如果旧制度复辟，他们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 
但是拿破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也已安抚了天主教徒，甚至贵 
432 族在看到拿破仑排斥了雅各宾派和“爱国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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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归附了新政府；皮埃蒙特人圣马桑出任大使，默罗 德-韦 斯泰洛 
公爵和于尔塞尔公爵当上布鲁塞尔市长。当地的新贵名流主要是 
责备皇帝对他们不够 信任： 郡守、主教、各机关的主要首长均是法 
国人；有几个合幷国的人获得了在帝国內其它地方的类似职位，但 
是为数很少；在他们的本国，他们担任郡议员、法官、市长、教授，不 
用说还有更为低级的职务。可能谈不上同意他们在本国垄断公 
职，但鉴于各国新近才被合幷，皇帝把大部分职位都给了他们。新 
的郡和旧的郡之间的主要区別是，在新的郡里，人民从大革命时期 
的法令中得到的好处少得多。废除封建赋税幷沒有在比利时和意 
大利北部引起震动，那里当法国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封建赋稅似 
乎已经所剩不多；在来因地区情况则不同；但由于长期要求地租偾 
务人证明其封建地位，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就很不得民心。取消什 
一税在各地影响很大；然而农民只有当他是土地所有者时才能充 
分得到这项利益；可是在比利时，国有产业的转让迟到督政府后期 
才开始；在来因地区和皮埃蒙特，宗教团体只是到1802年和1803 
年才被取缔，其地产自1804年起才出售。到了这个时期，1793年 
的各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象法国一样，出售的方式是 
排斥穷人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然而郡守们指出•.爭取乡下人的最可 
靠办法是，在拍卖之前把耕地分割成小块，有一个郡守于共和十一 
年说 ：“农 民渴望获得土地”，让邦自夸曾这样做了，幷因此产生了 
一万个自耕农；经营国有产业的商人也把他们买进的土地分成小 
块，以便出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出售国有产业的方式使被合幷 
各国的农民比法国农民更为失望。 

同样，在合并的各国里，尤其是比利时和来因地区，也能看出 
拿破企与教皇的决裂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法国更大，因为那里从未 
成立过民族国家，教皇至上论的思想根深 蒂固： 在美因茲，科尔马 
主教为阿尔萨斯和德意志造就一代效忠罗马的教士。此外，皮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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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对旧王朝的眷念，热那亚港口繁荣的破产，日內瓦地方贵族的 
心怀不满，他们为失掉了权利而感到创巨痛深，这一切也阻挠了 
法国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被合幷的各国里， 
尽管有人采取保留态度，却沒有任何人曾敢对拿破仑的统治动一 
个指头。 



第二章大陆体系 


不论法兰西帝国变得多么强大，它也只是“大帝国”的核心而 
已。“大帝国”在1806年出现之后就得到很多附庸国加以扩充，如 
拿破仑分配给他亲族和僚属的附庸国，或者置于他自己保护之下 
的附庸国，如瑞士及来因邦联大部分成员国。在提尔西特之后，这 
个大帝国本身成了“大陆体系”的主要部分，那些还保持着独立的 
国家以盟国或友邦的名义参加进来。大陆体系从来沒有象大帝国 
那样巩固。1808年初，大陆体系只缺少瑞典一个国家；但很快就 
分崩离析，从那时起，拿破仑的历史只是不断地努力重建大陆体系 
的历史。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溜走;前者不再加入大陆体系，后者 
只是在名义上又结合进来。奥地利跟着退出大陆体系，但几乎立 
刻再度加入。1810年瑞典降服了。不久，俄国却从中解脫出来， 
幷拉走了它的邻国。此外，这些国家对大陆体系的从属关系也是 
深浅不同，变化不定的。西班牙直到 1808 年还是法国友好的盟国； 
而俄国和丹麦则出于形势所迫自愿接受了同样的地位。普鲁士在 
1807年，奥地利在1808年，然后又在1809年，瑞典在1810年，都 
沒有取得与法国平等的地位就被迫加入了大陆体系，前两个国家 
在1812年被法国威势所迫才转变为盟国。最后是土耳其，它在 
1807年和1808年加入大陆体系，但从来只是一个友邦而已。 

这个不断在形成的欧洲联合是以对英国进行斗爭为直接的公 
开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海战和登陆计划的失败是它建立的逻辑前 
提;但从历史上说，欧洲联合的思想仅仅是在1805年战爭之后才 
以大帝国和封锁的形式体现出来，仅仅是在提尔西特才扩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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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体系' 这样，形势有助于大陆体系的产生，同时对它的实现 
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幷迫使它以法国为首领和典范。不管怎样，产 
生于拿破仑政策的这些形势，增加了这一政策从签订呂內维尔和 
约前夕起就一直表现出来的动力，其第一个征兆可以追溯到1796 
年建立西沙尔平共和国;亚眠和约的破裂本是能够避免的,即使不 
能避免，也可能采取另一种对英国斗爭的办法。拿破企采用帝国 
称号，不断地模仿查理大帝和罗马帝国，选择罗马作为第二首都， 
又拒绝让沙皇亚历山大占据君士坦丁堡而建立“世界帝国”，这一 
切都揭示了他的刚强性格及其心理上的权力咸所赋予他事业的深 
刻一致性，这一致性自发地倾向于重建西方世界①的政治统一 ，祇 
复兴西方世界的文化。拿破仓为了使大陆上的行政和社会结构面 
貌煥然一新所作出的一贯努力，显然足以证明：他不一定需要在大 
陆推行<民法典》来对英国斗爭。在事态不断的变化中，隐藏着一 
个逐渐变为自觉的计划重建罗马帝国。 


一、 大陆体系的政治机构 

然而，提到罗马帝国，我们决不要有所娛解；建立“大帝国”幷 
不是以历史的回忆或抽象的槪念为基础的。地理上，“大帝国”包 
括了符合法国可能要征服的三个地区。意大利地区，包括延伸到 
伊利里亚的部分以及爱奥尼亚群岛，应放在首位，因为它的历史由 
来已久，领土逐渐集中，各项制度完备。这一地区分为四大 部分： 
法属意大利、意大利王国、伊利里亚诸甞和那不勒斯王国；前三个 
部分掌握在拿破仑手里、第四部分交给了他的亲信党羽。为了对 
抗英国，意大利半岛为登陆西西里岛和威胁马耳他&，进而远征东 
方提供了一个基地；然而，其重要性此时较次于意大利北部和伊利 

~ ( D 此处 ; 西方世即指西欧而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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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这些地方能从背后进攻奥地利，直入匈牙利平原；这条路线 
也可引向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在这一边，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 
国的经济关系业经恢复。来因邦联是更为重要的地区，因为该地 
区保护了法国最易受攻击的边界，控制着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为攻 
入俄国本土作战的练兵场；占据了德意志就能杜绝中欧对英国的 
贸易，而为法国的贸易打开大陆的主要市场。第三个地区是伊比 
利亚半岛，控制了这个半岛就有可能为恢复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斗 
爭提供美好的前景，如果这能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投降 
的话，其意义将更为重大；事实上，这个地区却只不过成了沉重的 
负担。 

形势对于大帝国的组织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为了 
从被征服的国家取得强大的辅助军队，或是为了加速社会和行政 
的统一，把这些国家组成广大的领土单位对拿破仑来说都是重要 
的。统一工作在意大利取得充分的进展；如果考虑到德意志原是 
小邦林立，则德意志的集中也有极大进展，但是只要普鲁士和奥地 
利继续存在，只要俄国沒有屈服，那就必须愼重对待那些忠实于法 
国的德意志各邦君主：拿破仑促进德意志统一的事业因此未能 
完成。 

另一方面，必须对习惯于自治或者有民族传统的居民进行安 
抚。从前，卡佩王朝①的历代国王为法国的统一作准备时，沒有立 
即把刚获得的省份幷入王室领地；而是把这些省份建立为他们亲 
族的封邑；吉伦特党关于围绕法国建立起一系列保护国的思想，向 
拿破企提供了类似的折衷办法；此外，拿破仑非常关心他的家族， 
又很想报赏他的某些僚属，增加附庸国对他来说是合宜的；所以在 


①卡佩王朝是从公元987年到1328年统治法国的王朝，最初只领有巴黎和奥 
尔良两城及附近地区，以后逐渐消灭封建割据，扩大王室领地，加强中央权力，为法国 
领土统 一奠定 基础。一译者 


437 


203 



拿破仝思想上，大帝国最初是以联邦的形式出现的。在意大利王 
国，他是国君，同时，他让它在欧仁副王统治下保持独立的地位； 
后来，合幷于法兰西帝国的国家以任命总督的方法在表面上享有 
自 治权: 如博尔盖泽任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的总督，埃利茲任托斯 
卡纳的总督，马尔蒙在伊利里亚，勒布伦在荷兰。在帝国之外，某 
些地区如汉诺威、拜罗伊特、富耳达和哈瑙等好多年处在帝国行政 
大臣统治之下；埃尔富特也从未摆脫这种地位。皇帝以世袭头衔 
授予他的弟兄及妹夫等的国家似乎享有更多的实权，如约瑟夫先 
是在那不勒斯，后来在西班牙，路易在荷兰，缪拉先在贝格大公国， 
接着在那不勒斯，热罗姆在威斯特法利亚等，虽然他们作为法国皇 
族的成员和帝国大勋爵，依然处于拿破企的监护之下。如果罗马 
教皇同意的话，他也可以在这些附庸君主之中独自成为一个特殊 
类型的国家。同这些人在一起的，但等级较低的有皮昂比诺的埃 
利茲，卢卡的巴乔基和纳沙泰尔的贝尔蒂埃，他们都是世袭的君 
主，然而只能在再次授权的条件下才能移交其封邑。再低一级的 
是本尼凡托亲王塔列朗和蓬特-科沃亲王贝尔纳多特，他们只得 
到纯粹行政的权力。最后，在一些国君的领地內，拿破企通过分配 
有用的采邑，如在意大利的几个公国和各种领土的赠予，来直接施 
加影响。 

拿破仑在对付加入了联邦的各国君主时，遇到了如同卡佩王 
朝历代国王在对付封邑领主时，或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对付各公 
国王朝时所遇到的同样的困难和危险。首先他对他们的才能存有 
438幻想，以为他们象他自己那样积极活动，发挥行政 能力； 在实际工 
作中，他却发现他们很平庸。如果拿破企不是象在威斯特法利亚 
那样亲自分担一部分工作，或者象在那不勒斯那样调派一些有经 
验的行政官员去为他们效劳的话，那他会更加烕到失望。至少，他 
有权希望他们仍然是他的忠实的助手。他叮嘱路 易说： “要永远做 



个法国人，他对缪拉 说：“ 要记住，只是为了我的大陆体系，我才派 
你去当国王。”贝尔蒂埃以同样明确的词句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那不 
勒斯 国王： “你当国王，要象你当兵时所做过的一样。”拿破仑还对 
卡罗利娜 写道： “我首先希望你们做符合法国利益的事，因为我是 
为了法国的利益才征服一些王国的。”他的下属对此是沒有什么好 
爭论的，有些人也能领会他的 意旨： 欧仁始终忠心耿耿；埃利茲也 
是如此，她不是沒有野心，且也不乏才干,拿破仑即使不喜欢她，却 
在她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特征；热罗姆同样尽力而为，但是说 
实在的，他能尽的力幷不多。其他一些人却正相反，很难驾驭。当 
然他们的任务幷不是轻而易 举的： 他们必须变更制度，建立军队， 
实行封锁幷且筹款，而同时拿破仑还硬要他们的预算负担赏赐和 
战爭特税的开支，幷且在他们的领地中，他给自己保留了一部分； 
拿破仝对他们要求过苛，令人难以忍受。迪罗克对欧 仁说： “如果 
你要換掉房间里的天花板而去请求陛下发布命令，或表示意见，你 
必须等待，如果米兰着了火，你去请示他要否灭火，那就得让米兰 
烧得一干二淨，也要等候他的命令。”但是切不要胆敢不去 请旨； 拿 
破仑给他继子 写道： “即使月亮快要掉到米兰，你也不要以任何借 
口做你权力以外的任何事情。” 

然而，祸根则更深。正如在同样情况下几乎总会发生的那样， 
拿破企的下属总是自以为是封邑的主人和独立王朝的开国之君。 
缪拉大声疾呼 ：“当 国王不是为了听人指挥的”，这些人为了赢得其 
臣民的支持来反对法国，就本能地力求在思想感情上变成所在国 
的国民。约瑟 夫说： “如果有人要我只为法国的利益而统治西班牙 
的话，那就不要指望我会这样做。”他们流露出暴发戶那种可笑和 
幼雅的虛荣心，宠臣环侍，穷奢极侈，增加许多宮廷总管和御厩官， 
滥施勋奖。加之他们都象他们的母亲那样对拿破企的前途感到吉 
凶难卜，他们把拿破企的飞黃腾达归之于偶然的机会；由于不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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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旦失败时受到拖累，他们力图使自己赢得民心。这一点在卡 
罗利娜的信中得到了证明，她无意中坦率地写信给她的丈 夫说： 

“整个欧洲在法国的压迫下都被制服了^你的目的是什么 T 就是要维持 
我们现有的地位和保存我们的王国，所以你要做他〔拿破仑〕所希望的事.当 
他提出什么要求时，不要使他生气，因为他是最强有力的人物，你丝毫也不能 
反对他；假如你最终被迫离开王国的话，那只能是在你保不住它的时候，在 
你的子女面前，你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这也是塔列朗的思想情况；也就是这种思想终于导致缪拉走 
向叛变。最后，家族中的混乱和勾心斗角也使拿破企心烦意乱。他 
的妹妹都有情夫，而尤其是波利娜的帷薄不修，更是秽闻远扬。路 
易和奧尔坦斯夫妇关系失和，丈夫是不可救药的，他犯的权迷心窍 
的自大狂比他几个弟兄还要严重，而且是个迫害狂；妻子脾气好， 
颇有教养，可是遭到猜疑。他们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就分居了， 
直到1807年才又短时 相聚； 未来的拿破企三世在1808年生于巴 
黎，但路易从不相信自己是这个幼 f 的父亲，甚至也不相信自己是 
头一个孩子的父亲；奥坦斯于1811年偷偸地又生了个孩子，即弗 
拉奥伯爵的儿子，未来的莫尔尼公爵①。拿破企支持他的继女而 
不支持他的弟弟；1809年他把贝格公国赐给他们的儿子查理时， 
他自己担负起监护孩子的责任，随后即转交给奧坦斯。缪拉和卡 
罗利娜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把那不勒斯賜给他们的条约触怒了 
缪拉；因为，实际上这是送给卡罗利娜的礼 物：她 如比丈夫后死，就 
应自己戴上王冠，而不是让他们的长子继位；她后来不问政事，过 
着半隐居的生活。至于呂西安，他终于在1810年8 月 7 日 乘船去 
美国，但被捕而带往英国。拿破企的母亲支持其他子女来反对拿 
破企；拿破仑一直等到她拒绝承认热罗姆的第一次婚姻，才给她一 


( D 莫尔尼 （1811 —1865年）在1851年路易■■拿破仑_波拿巴发动政变时，出力不 
小，后任立法院院长，成为他同母异父哥哥的大帮凶之一。一译者 



个正式的尊号：“皇太后殿下”，但是她幷不满足，还想要一笔赠产 
和某种“政治地位”，拿破企沒有答应。 

所以，从1806年到1810年，可以看到皇帝对各附庸越来越生 
气，幷威胁要幷掉他们的国家。这样就加速了联邦制帝国的演变，440 
帝国之所以采用拿破仑各项制度，其目的原是要把它统一起来-。拿 
破仑与奥地利联婚，想要增加罗马王的遗产的意图，以及为罗马 
王未来的弟妹创立家业的前景，这一切更使波拿巴家人亲族的地 
位越来越不稳固，不过他们早就知道这种地位已遭到损害。合幷 
荷兰和与奧地利联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1809年起，合幷的事 
似已迫在眉睫；1810年初，路易却把它推迟了，因为他同意割让了 
西兰和直到来因河的荷兰南方各省；1810年7月2 日， 他逃出荷 
兰，随后到达了奥地利。4月，缪拉在巴黎也自知王位 难保； 卡罗 
利娜却因为接受了陪伴玛丽 • 路易丝的职务而能够设法取得了暂 
时和解。拿破企禁止缪拉任命大使；缪拉身边经常有形迹可疑的 
意大利人如加洛 • 马盖拉等，后者被缪拉任命为警务大臣，他同许 
多反法秘密组织有来往，因而可能是最先设想在他的主子缪拉统 
治下统一意大利那批人之一。卡罗利娜被迫再度分居退隐，幷受 
到离婚的威胁。缪拉在关税方面采取反对法国的措施，他把好几个 
法国派来的高级官员撤职了，最后，留下来的法国人都要向他宣誓 
效忠。于是，事情已闹到了决裂的地步：1811年7月2日，拿破仑 
禁止其臣民向缪拉宣誓；他行将吞幷那不勒斯王国的风声就传开 
了。俄国的威胁使拿破企与缪拉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缪拉到巴 
黎参加罗马王的洗礼，幷随同大军出发去俄国。然而，沒有一个人 
相信事情到此为止。与此同时，热罗姆看到他在汉诺威的一部分 
领土被割去后，担心要把它转交给波兰。至于约瑟夫，他抱怨只是 
个徒有虛名的国王。最后，自从缪拉被调到那不勒斯以后，贝格大 
公国就已由拿破企亲自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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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附庸国相反，那些处于被保护地位的联邦，通过永久性联 
盟同“大帝国”相联系，幷照样存在。拿破仑沒有理由去触动他自 
己制订的“调停条例”。瑞士现在被围在拿破仑所征服的领土之 
中，不再具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因而不必加以占领来迫使它服从； 
直到1809年使用了巴塞尔桥和占领了特辛州的时候才破坏过瑞 
士的中立。相反，改组来因邦联是势在必行的。它的领土依然过 
441于支离破碎。连它的成员国的法律地位也不 一致： 贝格公爵和威 
斯特法利亚国王是附庸国的君主，而且只要欧仁还沒有取代达尔 
贝格，拿破仑的傀儡法竺克福公爵就旣不是法兰西帝国的皇族成 
员，也不是帝国大勋爵。维尔次堡大公国的存在得到1809年同奥 
地利签订的条约的保证，而奥地利暗中自以为对于它曾占有的费 
迪南的旧领地托斯卡纳和萨尔斯堡具有第二继承人的权利。虽然 
来因邦联中最重要的一些君主是通过拿破金签订的条约而获得新 
的称号，其他的君主是通过继承权取得正统王位的。然而，最突 
出的是整个邦联还沒有宪法，也沒有一个能促进行政、教会、社会， 
甚至军事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 

此外，大陆体系得到随着政治形势波动而临时组成的联盟的 
不断扩充，通过将来的努力可能把这些联盟变为持久的结合。普 
鲁士和奥地利已不可能反抗，前者由 1 B 12 年的条约事实上已沦为 
附庸国。只有沙皇亚历山大，虽然是战败了，但自以为是得到法国 
平等对待的，因而以眞正“同盟者”的姿态出现，毎次拿破仑要求他 
的支持时，他坚持只考虑本国利益，要求法国为此付出相应的代 
价。这种连续不断的敲诈势必有导致俄罗斯战役的危险；只要亚 
历山大还不甘心俯首听命，大陆体系的政治结构就仍未完成。这 
个最后的障碍一旦消除，大陆体系就可能被吸收进大帝国里来，而 
同盟国就都变成了附庸国，幷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帝国本身或许 
也会幷入法兰西帝国。 



直到 1811 年，法兰西帝国的霸主地位在法律上只体现在各附 
庸国君主的地位上。缪拉的抵抗促使拿破仑确定了为各附庸君主 
服务的那些法国人的 地位： 在禁止其臣民向他的妹夫缪拉宣誓效 
忠的同时，他下令规定他们当然也是那不勒斯王国的公民。这一 
决定尤其値得注意 的是： 它力图打破在旧制度下一些大家族可以 
不入特定国籍的关系，这些人越过国境到处拥有领地，他们是几个 
君主的封臣，喜欢为雄服务就为谁服务，幷且在各国之上组成一个 
多国性的小团体。共和十三年花月 21 日 （1805 年 5 月 11日） 的法 442 
律沒收了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在法国的领地，同时，只是在转让其 
所有权条件下才归还其他德意志领主的领地，除非他们选择法国 
国籍。在各附庸国，譬如在威斯特法利亚，禁止新的君主的臣民仍 
然为外国服务，舒伦堡为了保留其土地不得不放弃他在普鲁士国 
王统治下的职位，来因邦联其他成员国被要求召回其在奥地利任 
职的属臣。因此，为那不勒斯王国提出的原则对法国人来说是一 
种特权，因为他们不失去原国籍而又可以成为被派去服务的大帝 
国內那些国家的公民。如果这一制度继续存在下去，这对他们来 
说可能是类似罗马人公民权的一种公民权的开始，他们还可以更 
容易地享受这种权利，因为大帝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统 一体： 拿破企 
打算给它以法兰西帝国同样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二、 拿破仑的改革 

在拿破仑思想上，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首先应该确保他的统 
治高于一切；他的政权，他的附庸国和盟国的政权都应该受到绝对 
服从，这点对他非常重要 •.因 此，各种中间团体、各种特权和封建制 
度等都不容存在，使所有的人都成为直属国家的 臣民; 继承法也便 
于戚少巨富的财产，使贵族从属于君主，使神甫变成君主的官吏。 



另一方面，大帝国的所有成员国都应承担的首要义 务是： 提供财力 
和人力。旧制度由于行政管理混乱和行动迟缓，不能很快地动员国 
家的人力物力；因此必须通通废除，代之以拿破企的官僚机构。在 
这一点上，拿破企甚至采取征服的手段，因为他想证实这些方法的 
忧越性，这是象查理四世这样的盟友都未能赏识的。 

这些当前的迫切问题幷沒有妨碍拿破企看到，通过行政和社 
443 会的革新，就使他能够安抚资产阶级和农民。他给热罗姆写道 •. 

“德意志各地人民所迫切希望的，首先就是那些非贵族出身而具有才能 
的人享有得到你的靑睐和录用的平等 权利； 其次就是要废除各式各样的农奴 
制，废除在君主与最下层的平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把我的想法老实对你 
说，我扩展和巩固这个君主制更多的是依靠这些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打几 
次大胜仗的战果， 

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 
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建立“贤明而公正”的行政管理、规定由“新 
贵名流”通过租税和制定法律的一部宪法，这一切肯定会交织成一 
个与维护法国统治休戚相关的利益的网；剩下的任务就由同法兰 
西帝国那样组织起的思想控制来完成。这项社会政策的要点体现 
在《民法典 》 里，所以拿破仑到处大力推广它。从1807年起，他硬 
要汉撒各域市、但泽和德意志各保护国采用，当然也迫使荷兰和威 
斯特法利亚采用；1808年他想在葡萄牙 实施； 1809年他想在西班 
牙实施。 

现实主义不足以说明拿破企推广 < 民法典》的那种小心翼翼和 
高度热情的理由，因为这是他全力以赴的事业。他从十八世纪继 
承的思想倾向使他对封建制度、宗教的不容忍思想和旧行政制度 
杂乱无章的经验主义眞诚地抱有反咸。他继续进行开明专制君主 
的工作；尽管过去的开明专制君主遗留下的传统大大地促进了他 
的工作，但他在大胆和行动迅速方面却使他们全都相形见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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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的独断专行精神使他认为他的工作具有完善的特点：他 
对路易 说:“ 如果你要改动《拿破仑法典 >，它就不成其为<拿破企法 
典>了。”缪拉要删去其中有关离婚的一节，拿破仑对他 说：“ 我宁愿 
那不勒斯复归西西里旧国王，也不让这样阉割《拿破仑法典>。”他 
的体制同样具有永久和普遍意义；这是一种将巩固大陆上政治统 
一幷与之协调的欧洲文明的结构。拿破金认为人民可能提出抗议 
这一想法是荒 谬的： 首先，凡适合法国人的也必适合所有的人，他 
给欧仁 写道： “因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差別很少。”无论 444 
如何，如果还存在有地方主义的话，那就必须消灭之；拿破企在 
1810年5月20日谴责路易的行为时，指出他若忠心耿耿可能就 
会将德意志西北部和汶堡幷入他的荷兰王国，他 还说： “这可能形 
成一个消除德意志精神的各民族的核心，这就是我的政策的第一 
个目标。”结果，任何反对意见都被看成是对他的专制政权的 叛变： 

他向热罗姆指出：“我认为你用威斯特法利亚的民意来反对我是荒 
谬的，如果你听从民意，那你将一事无成。如果人民不要自己的幸 
福，那么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犯罪的，一个君主的首要职责是 
对他们施加惩罚。”广为推行法国的制度是拿破仑权力意志的表现 
形式之一。 

但是，这一最高目标从未使拿破企忽视迫切需要考虑各种情 
况。他对同化和统一的狂热受到了批评，然而，这里是拿破企于 
1807年9月9日在一封信的旁边所写的话： 

“让荷兰采用法国的行政制度，这对法国有什么好处？……荷兰征税制 
度的统一，以及与治理该国有关，并为舆论所关心的成百上千的其他事物，究 
竟与法国的利益……有什么共同点呢7” 

事实上，拿破仑容许附庸国和盟国不止一次地改动，甚至删除 
他的各项法典，但话得说回来，在他完全控制的一些国家里，尤其 
是在意大利王国，他的体制达到了比在法兰西帝国更为完善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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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一方面，连年不断的战爭、审愼地对付盟国君主的必要性、国 
境线的不断变化、让意大利和德意志继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等， 
都不利于深入推行他的体制，因而其深入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譬 
如，贝格大公国虽然在缪拉离开后由拿破企亲自统治，但却改造得 
不如热罗姆的王国那么彻底。如果考虑到拿破仓统治为期很短的 
话,那么他确是做了大量工作；然而这项工作依然是零碎不全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从社会的观点看，见机行事是与他的“体制” 
冲突的。由于需要金钱幷想充实自己的“特別财务署”，所以被废 
黜的君主、亡命者和僧侶的产业帮了拿破企的大忙;其中什一税和 
封建租税占了很大一部分；要不要放弃这些呢？其次，他需要一个 
政府和行政人员的班子来收税征兵，为此，他不仅要依靠资产阶 
级，而且也要起用贵族，因为，除法国以外，资产阶级能提供的人数 
太少；①而且，不用贵族又怎能充实各附庸国君王的宮 廷呢？ 因此 
之故，土地改革就不可能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曾把农民 
爭取过来的那样，采取为爭取农民而必须采取的那种激烈方式。此 
外，拿破仑到处都排斥热情赞同土地改革的“雅各宾党人”，他在法 
国结好旧贵族，力求同王室眹姻；在法兰西帝国里，大革命的成就 
是一个他可以不承担责任的事实，但在大帝国里，他必须承担这个 
责任，而他的“体系”內部就存在这一矛盾。结果，农民是被牺牲 
了 •. 地租，有时连什一税也宣布只是可以赎买的。这对法国的影 
响和拿破仑的改革都是一个泮脚石。 

分析拿破企在欧洲的改革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幷阐述他的 
幻想力所激励的统一的欧洲，都还不足以表明他在历史发展中的 
特殊作用，因为大陆体系尙未完成，而且不管拿破仑个人的梦想显 
得多么才华橫溢，从长 远来看 ，统一欧洲的工作幷沒有留下什么持 

①只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荷兰是例外，荷兰能提供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宫 
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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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 成就。 

相反地，当他把从法国大革命中保留下来的成果移植到他所 
征服的地方时，他的历史作用是具有创造性的。正如1789年人民 
起义铲除了法国的旧制度一样，他率领法国大革命为他准备了的 
大军去消灭欧洲的旧制度；幷代之以执政府时期在资产阶级协助 
下他所制订的组织机构。旣然他至少有某些原则——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和国家世俗化——是与共济会的某些纲领相吻合的，那么， 

他的部下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员到处都同当地拥护法国制度的人聚 
集在共济会的支会里，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拿破企的很多敌对 
分子深恶痛绝地斥责他的帝国是共济会帝国。 

拿破仑依然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这与他要重建一个合法 
皇朝和一个行会等级社会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他所受的 
思想教育，他的经历，他的向外征服政策的需要等等都使他摆脫不 
了为世界上贵族灭亡和资产阶级兴起作准备的这一演进的制约。 
不管怎样，拿破企的天才加速了演进的过程。他的事业的不可磨 
灭的特点之一，就是凡是他的军队得胜所到之处，他的进军都标志 
着一个8月4日之夜④。 

三、地中海各 国：意 大利、 

伊利里亚诸省、卡塔卢尼亚 

最深刻地打上拿破企体制烙印的是意大利；这沒有什么可奇 
怪的，因为法国革命的干预和陂拿巴本人已经为建立这个体制扫 
淸了道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巴马通过合幷完全与法国同化44? 
了；至于意大利王国，拿破企于1806年把威尼西亚和瓜斯塔拉， 


①指1789年8月4日之夜，法国制宪议会从这夜起通过废除封建制度的一些 
重要 决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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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年把马尔凯， 1810 年又把特伦特区幷进主国里去，从而为他 
建立了一个试验场地，在这里他不必象在法国那样，要考虑到波:旁 
王朝统治的传统和对大革命的纪念。他对1805年宪法条例一点 
都不 重视： 尽管宪法规定立法院负责讨论法案，甚至可以否决某 
些法案，但他给欧仁 写道: “我将不再召集立法院”；于是，他就以法 
令立法。他井井有条地加强中央集权；从1806年起，司法仿照法 
国的榜样进行了改组；直到那时交由地方政府办的公共工程和教 
育改由国家管理；卫生检查工作也是如此，救济事业后来在1807 
年也由国家管理。 

拿破金旣扩大了权力，便又增加官吏：1805年第一次任命了 
警察总局局长；1806年增设了土木工 程局； 负责堤坝和运河的地方 
行政官听命于郡政务厅；还建立了管理公共卫生的中央委员会和 
郡委员会，由总督导官和郡的“公理会”管理救济事业，由內政部设 
专局管理教育；创办了一些国立中学，在米兰创办了一所法国不曾 
有过的女子中学，还创办了一所土木工程学校、一所兽医学校、一 
所音乐学院、 三所美 术学院，而剧院则由一个总监督领导。卡法雷 
利弟兄之一在1806年取代皮诺统率意大利王国的 军队； 军队在不 
断地改进和增加人员。财政大臣普利纳不得不提供日益增加的经 
费，他用1806年制定的以后作为人身稅继续征收的战爭特別税， 
增加间接税和开征注册税来摆脫困难；普利纳是个出众的、有创见 
的幷且很勤勉踏实的行政官员，但他的热情却引起民怨沸腾：1814 
年，一次暴乱断送了他的性命。意大利王国受到一条不可越过的 
关卡线的系统的包围，由于开辟了几条阿尔卑斯山公路而受到法 
448国经济的严密控制，然而，它从其他一些公共工程中获得了 好处。 

1805年的宪法条例规定，从1806年1月1日起采用《民法 
典》;但首先必须把它翻译和印刷出版；尽管加紧工作，还是不得不 
延期到4月1日才采用民事诉 讼法； 跟着自然而然地设立了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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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和建立了戶籍制度①。事实上，这只是完成了共和国时期的废 
除特权和封建制度的事业。不管怎样，《民法典》轰动一时，因为它 
使戶籍肚俗化、采用了离婚制度幷打破了继承权的习惯法。此外， 
僧侶对随着教务专约而来的改革也是不喜 欢的： 教区减少 r ，修道 
院的人数受到严格限制，1805年6月8日，除了几所集中了那些 
愿意要继续过寺院生活者以外，隐修院都被取消了； 1807年，慈善 
会也被解散了。然而，世俗僧侶取得了比在法兰西帝国內更为有 
利的 地位： 主教区、教务监理会和修道院均由国家给予土地或年 
金；本堂神甫的产业沒有收归国有。此外，根椐教务专约的规定， 

神甫要听命于拿破企；总的来说，他们显得是顺从的；1807年强迫 
他们使用《帝国教理问答>，而教会的讲坛则用来进行有关服从征 
税和征兵的说教。爭取土地贵族却要困难得多，可是，拿破企坚持 
这是必要的；有些贵族屈服于欧仁的豪华宮廷的诱惑，有些穷贵族 
接受了挂名职务和赐赠;大部分贵族都拒不出任 公职； 他们的儿子 
不进国立中学或参军。唯独资产阶级，包括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官 
员，对这个政权表示一定程度的拥护；由米兰共济会总会发起幷赋 
予统一的组织形式的“意大利皇家共济会”，在把所有的拿破仑拥 
护者聚集在髙级官员领导之下这一点上起了重要作用。拿破仝如 
同在法国一样大有成效地利用 勋章： 意大利王国也颁发了该国的 
铁冕勋章。但是，拿破企特別重视仪仗队，要不要在法兰西帝国加 
以组织他是犹豫不决的，然而在意大利仪仗队却成了最富有特点 
的制度之一。 

拿破企需要军官幷坚持从本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中挑选，这在 
一定程度上象是作为人质，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把军队当作学校，用44 9 
来培养意大利人迄今所完全陌生的公民精神和对王朝的感情。加 
冕典礼提供了召集一些仪仗队的机会;继之在1805年6月20曰， 

①即由政府办理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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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法令规定成立四个骑兵连为宮廷服务；这些骑兵要在自愿的 
基础上，从家长被列入选举团名单或纳税最多的这种家庭中招募； 
由于在沒有提供仪仗队名额的各郡里，暂时取消了顶替办法，所 
谓“自愿”实际上徒有其名；父母必须交付一千二百里拉的膳宿费， 
那个年轻人就能在两年后被任命为少尉。对于小资产阶级，拿破 
企则建立了十二个轻步兵连，每人只要付二百里拉就可以成为军 
士。征募仪仗队很困难 ：尽管 1810年规定了耍征募五百五十 一人， 
但到1811年还只征得三百六十 七人； 这些仪仗队在俄罗斯才第一 
次投入战斗。轻步兵比较容易招募。即使拿破企的意图沒完全实 
现，那也不能说他失败了。征兵不断地影响人民，尽管他们在帝国 
统治下已经感到很 不满： 废除封建制度和出售国有产业似乎都沒 
有改变农民的处境，至少在平原地区是如此，那里仍然是由贫苦 
的佃农和短工耕种着大地产；对于小自耕农，意大利共和国确实无 
偿地取消了什一税和封建租税，但是国家租税的重担抵消了农民 
得到的好处。把波伦亚平原上十五个公社分別于1789年，1804年 
和1835年制订的地籍淸册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贵族的田产已从百 
分之八十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七，再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与此同 
时，资产阶级的田产却从百分之十七增至百分之三十，再增至百分 
之四十八。然而大地产的土地面积却一直保持 原状： 1835年大地 
产的土地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二点零一，而1789年时为七十二点 
七七。 

在意大利的另一端，拿破企在那不勒斯王国留下的印痕也是 
非常深刻的。约瑟夫一登基，那里的改革就开始了，改革是在一批 
经他挑选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如萨利切蒂、米奥、迪马、罗德雷的 
儿子和李齐亚第律师等的主持下实行的。他们首先改组各部，成立 
两个新的部，即內政部和国务秘书部；接着设立参政院和审计院。 

450 省的区分继续存在,省下设若干县，而教区则合幷到市的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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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这是模仿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中市政府的组织。省有省长，县 
有县令，官衔虽然不同，可以看出就是法国的郡守和县长，正如法 
国的郡政务厅換了个名称叫省政府。省和县都设有议会，而公社 
基层单位则交给一个“十人团”管理。但是，不再成立选 民团： 国王 
据根县令的建议任命“十人长”。再从“十人长”提名的候选人中选 
择各级议会成员。按照法国的模式改组了法院和警察局，幷急忙 
建立了一支宪兵队。财政大臣的任务特別艰巨 ：他以 土地税和工业 
稅取代旧制度下无数的租税；特权取消了；国家收回了曾一度交由 
包稅人承包的间接稅；用借据或列入“国偾大册”上的偾券来淸理 
债务，由于借据转手要受损失，国家很快按市价把借据收买回来： 
1808年国偾从一亿降到五千九百万金币。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家 
的财产，包括耶稣会教士的、空缺的主教的和许多被取缔了的隐修 
院的产业。这样的槪述仅仅提供了新政权在全国进行的统一、精 
筒和淸冼等艰巨工作的一个粗浅的槪念。取消挂名职务，禁止贿 
赂，分立司法和行政，设立公开的会计制度，组织一个遵守纪律和 
尊重法律的官员队伍，这一切措施在这里比在皮埃蒙特和伦巴第 
更属创举。 

这里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比在意大利北部更严重，它是从1806 
年8月2日开始明令废除的。男爵们保留其头衔及其本人的财 
产；但他们失去了司法权，关于他们的土地和个人身分方面都要服 
从普通法。封建赋稅和地租的问题是根据法国制宪议会的原则解 
决的： 对个人的权利，体现这些权利的租税以及领主的独占权①都 
毫无条件地被彻底废除了；对物的权利被宣布为可赎买的；包括库 
奥科在內的一个封建事务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个法律。此外，通过 


①领主的独占权 （ banalitd ) 是封建制度下领主独占 磨坊！ 炉…… 等物的 待权， 
农民不得私有这些东酉，必须使用领主昀东西，而领去则勒索使用费来剝削农民。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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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1807 年的法佘开始进行土地 改革： 在这个地区村社公用和季节性 
放牧的丛林和荒地占了大片土地；法令规定在村社之间按人口进 
行分配。而且还决定在居民中间分配可耕的公地，优先分给那些 
已占有其中一部分土地的人，只要他们已开 S 和圈围了这部分土 
地，条件是交少量的地租。国家对迄今按年出租的阿普利亚平 
原①改为自己派官收税；对宗教机构的产业也是由国家直接派人 
收税。 

当约瑟夫把他的王国移交给缪拉的时候，拿破仑企图束缚缪 
拉的手脚，他命令约瑟夫于1808年6月20日在巴荣纳颁布了 一 
个仿效意大利王国的宪法条例，但是缩减了有关选举的部分，幷 
给予僧侶和贵族一种特殊的代表权，这一点表明了拿破仑政治思 
想的演变。议会由一百个成员组成，分为五排席位，头两排是僧侶 
和贵族，他们由国王选任；也是由国王指定的选民团推选业主的代 
表；国王从官吏选举会或团体_荐的候选人中指定商人代表和自 
由职业者的代表。政府里的职位只有那不勒斯人才能担任。两天 
以后又宣吿翌年采用《民法典》。 

尽管约瑟夫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仍沒有完成，而且大部分徒有 
其名；尤其是他刚刚开始组织军队。因此在缪拉的统治下就显得 
进展很大。他的财政大臣，莫斯堡伯爵阿加尔继续进行安托万-马 
利 • 罗德雷的工作；他完成了土地稅的改革，采用了营业稅，设立 
了间接税管理局以及水道和森林管理局，开办了一: H 王家银行，通 
过采取以列入“国债大册”的债券，或者转让国有产业，以及把利息 
从五分改为三分等措施来完成淸理债务工作。缪拉在规定的日期 
实施了《民法典》，但进行了重大的改动；随着又实施了民事诉讼 


①阿普利亚平原在今意大利东南角阿普利亚区，沿亚 得里亚 海的狭长平原9——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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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和刑法，以及有关抵押、戶籍、公证人和律师制度的法 
律。1809年缪拉还批准了封建事务委员会的决议，幷在一定程度 
上注意到经济生活 ：他取 消了行会和內地关卡，建立了土木工程局 
和有力地推进了公共工程；如果他有自主全权的话，他的王国还会 
抵制法国的进口；至于封锁，他执行得很差。然而他的主荽力量是 
放在军队上，他是那不勒斯军队的眞正缔造者。 

在那不勒斯王国里，法国大革命幷沒有为改革打下基础，①所 
有的改革都是在不到七年之內进行的；然而工作是做得巩固 的：以 
后费迪南国王回国后也无法恢复封建制度，也沒有废除《民法典》。 
1799年曾热烈欢迎法国人的资产阶级和一些自由派贵族，表现出 
他们的这种感情沒有变化而是加强了。他们如同在意大利北部一 
样，集合在共济会的支会里；缪拉讲究豪华排场，因而具有一定的 
魅力，他对法国采取独立自主的姿态，这也很得人心。但是，尽管 
他恢复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却得不到多数贵族的好威，更得不到 
僧侶的好感，因为他不能缔结新的教务专约和重新组织教会的等 
级制。至于人民，他们太穷而无力赎买封建义务；公有产业转到了 
农场、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手中；拍卖和分配公有土地需要时间， 
当缪拉垮台的时候，这项工作还进展不大。牧民和山区居民很少 
关心这些改革；而芒艾思将军只是靠无情的镇压才使他们有所畏 
惧；此外，英国人在不断威胁着海岸。因此那不勒斯王国不象意大 
利王国那样是由文官按照普通法律治理的；事实上它经常处于戒 
严状态，按军事管制治理。 

拿破仑的影响较迟才深入意大利中部。埃利茲在她的公国 
里，在卢卡、马萨和卡腊腊等地取消了封建制度，采用了意大利教 


①这点是同意大利北部（比利时、釆因地区也一样）比较而言的，法国大革命期 
间，那不勒斯在波旁王室的费迪南统治下，不象意大利北部在拿破仑未上台前，法国军 
队和革命影响已经为改革打下 基础。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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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约，关闭了隐修院幷沒收其财产，开办了学校幷着手举办公共 
工程。她负责统治幷入法兰西帝国的托斯卡纳，在那里采用了法 
国各项制度；治理托斯卡纳的是一个“政务会”，其中有热朗多和巴 
尔博伯爵,后者原籍皮埃蒙特，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①。两个 
主要的行动是取消隐修院和淸理公国的偾务。尽管发生不可避免 
的磨擦，新制度在这个国家里幷沒引起反抗，因为该国曾经有过开 
明专制政体的一些最先进的代表人物©。 

在合幷的那部分教皇属邦领土上则迥然不同，这里的旧制度 
无可否认地是最落后的，但是被一个“非常国务院”把它完全改造 
453 了； 6月9日任命的这个国务院从1809年一直存在到1810年年 
底，其中除了米奧利斯外又有热朗多和巴尔博。全部领土分为两个 
郡，一个郡守是罗德雷伯爵的儿子，在罗马的另一个郡守是拜罗伊 
特的前任帝国总督图尔农伯爵。诺尔文担任了警察局长。封建制 
度和异端裁判所都被取消了； 1810年解散了教务监理会，关闭了 
隐修院。早在1809年就颁布了《民法典但是，加以实行所必需 
的机构从未产生，特別是戶籍机构；然而《民法典》却因宣布宗教自 
由而轰动一 时：犹 太人走出了犹太区，帝国的工作人员象其他地方 
那样聚集在共济会支会中。行政官员特別注意 财政； 他们采用了 
法国的征税制度，但综合消费稅则除外，保留了磨粉稅来代替消费 
税；他们统一了公偾利息为二分，同时按二十倍的利息、用世俗化 
的财产支付的办法来偿还本佥；偾权人的损失，至少在理论上是四 
分之三或超过四分之三。郡守都十分积极开展工作。图尔农改组 
了医院和监狱，关心文化，协助阿尔萨斯人毕歇创办一个棉纺织工 

①巴尔博伯爵 （1789— 1853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中 
温和派的有名领袖之一，著有《意大利的希望》—书。——译者 

©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各小邦曾出现过“开明专制”统治。以佛罗伦萨为 
首都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是改革较多的国家，大公李奥波德一世曾部分废除农奴制^——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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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拿破企为他的第二首都也设想了一些宏伟的 计划： 修复了一 
些建筑物，街道打扫千淨幷有了照明；对码头、桥梁、街道和皇官等 
建设进行了硏究；一个古代文物委员会着手发掘工作 > 卡诺瓦担任 
了一个博物馆馆长的职务；最后，还着手改造庞廷沼泽地①，把四 
分之一的面积改为耕地。但是，新制度从沒有在別处遇到这样的 
敌对情绪。罗马居民习惯于行政松散、行乞和抢劫；而纪律、按期 
征稅:、公共会计和秩序，尤其是征兵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容忍的，政 
府也来不及把工作进行到底。在各城市里，主要是在罗马，资产阶 
级靠僧侶和朝圣者生活，然而撤走教皇及其宮廷、取缔五百一十九 
所隐修院，其中包括五千八百五十二名修士修女，这对于资产阶级 
是一个无可补救的灾难；此外，数以千计的无能和无用的官员被裁 
撤了。敌对情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拒绝宣誓效忠；教士带头，许多 
官员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律界人士都跟着仿效；拿破仑用免职、取消 
养老金、监禁和流放的办法来回击。表现得最顺从的却是贵族。 

尽管有这些保留，拿破仑体制的贯彻实施在意大利进展极快， 
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完成行政和司法的统一。在伊利里亚诸 
省，条件却十分不利，它们在地理上是一些被分割为许多孤立小块 
的贫困山区单位，居民的语言、信仰和文化水平都不相同，幷受旧 
制度官吏、贵族和僧侶的奴役，除了几个髙度意大利化的沿海城市 
外，居民中还沒有眞正的资产阶级。从1806年到1809年，拿破仑 
只拥有威尼斯的旧领土，即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的一部分以 
及一群岛屿；1808年他把腊古扎共和国含幷进去，不过给它一定 
的自治权。马尔蒙保持军事权力，而行政权则在丹多洛手中，他的 
称号是“行政长官”。丹多洛原是个药剂师，是犹太人的后裔，很有 


①庞廷沼泽地位于罗马城外东南方近海处，面积达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古代原 
为肥沃土地，因灌溉系统失修，竟成沼泽。拿破仑此项工程规摸不小，到二十世纪仍在 
不断排水造田。—译者 


454 


221 



455 


钱，在威尼斯国里早已拥护新思想。他正直而勤劳、但独断专行， 
容易冲动，沒有同占领军的首长搞好关系。在伊利里亚建立选举 
制度是决不可能的，结果是出现了开明专制统治，还受到军人的干 
涉。丹多洛设立一个总咨议会协助他，其成员经他自己遴选；事 
实上，他在萨拉的办公室里决定一切。他把领土分为四个郡，每个 
郡又分为县和乡镇，他派代表、副代表和“乡长”驻在这些地方。他 
组织法院，雇用农民早已为威尼斯和奧地利行政官提供的潘都尔 
兵①充当警察。原有捐稅照旧征收，而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国库和 
国家土地的管理上。 

主要的改革是针对僧 侶的： 为了能戚少主教的人数，有了空额 
就不再补充；一部分隐修院和所有的慈善会被取缔了；除了现有的 
主教的收入外，教会所有的财产都被沒收，其中一部分收入用来增 
加本堂神甫和修道院修士的补助费。1807年，丹多洛也公布了一 
项关于国民教育的条例，在萨拉创办了一所国立中学和几所市立 
中学。马尔蒙也进行了道路工程建设。由于征兵引起了许多骚乱， 
它不得不暂停征兵，而只进行局部招募，多少带有自愿性质。至于 
«民法典》，在伊利里亚只采用其中有关家庭和继承问题的章节，使 
妇女可以接受遗产幷废除“补充继承人的指定”及“信托遗赠”②。 
马尔蒙对在沿海地区，譬如在萨洛纳附近的波格利扎地区控制着 
佃戶的领主的权利似乎沒有触动，但废除了教会什一税。在达尔 


① 原系1741年奥地利弗朗茨•冯_德 • 特伦克男爵从其克罗地亚佃农中组成 
的地方武装，用以弹压靠近土耳其边境的盗匪。潘都尔兵后来在地方上充任骑聱。 
——译者 

② “信托遗贈（信托赠与 ）”（ fid 6 icommis ), 原是封建继承法制度；按照此 制：甲 
将财产公开地或秘密地以遗嘱贈给乙（或在生前贈给乙），乙对这项财产有保管的义 
务，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无所有杈，从而无杈出让或出抵，且必须在甲指定的时间将 
它移归给丙（真正的受遗赠人或受贈人）所有。1804年《民法典》并未废止这种制度。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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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提亚內地，土地问题以独特的方式提出来 •. 1756年，葛里马尼法 
曾把达尔马提亚土地归威尼斯国家所有，国家把土地分给当地居 
民摩拉格斯人，给每人分配三分之二公顷，妇女除外，他们有权耕 
种和传给男子继承人，但不得转让；受益人必须服兵役幷向政府交 
纳什一稅。丹多洛废除了这项法律，把土地所有权授与佃戶，同时 
把国家什一税作为土地税保留下来；1807年，他看到投机商劝诱 
农民出卖地产，便规定转让必须通过正式手续，使得转让实际上成 
为不可能。不管怎样，这是在拿破仑统治下各国里所能看到的最 
实在的土地改革之一。 

因此，直到1809年，这个法国属地还享受自治权，法国实行的 
同化政策也是有许多保留的。在这之后，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卡 
尼奧勒、上卡林底亚，奧地利的伊斯的里亚，和的里雅斯特，以及大 
部分克罗地亚都合幷到威尼斯的领土內，到这个时候，全部这些地 
区才改用“伊利里亚诸省”这个来自罗马帝国的名称。直属拿破仑 
军事占领的那部分克罗地亚则 不同： 它保存了共有制村社的社会 
组织和受军事当局控制的国有化经济；不纳入帝国关稅体系之內； 

幷继续按照传统办法提供一个分遣队的兵员。伊利里亚的其他部 
分在1809年12月25日接受一种由十个州长组成的临时机构，以 
莱巴赫为首都，不久以后，丹多洛就离职了。直到 1 B 11 年4月15 
0，这种政治制莩才最后确定下来。政权由一个总督掌握:第一任 
总督是马尔蒙，然后是贝特朗，1813年是朱诺，接着就是富歇。先 
由总督推荐，再由拿破仑任命的一些高级官员组成辅政会议，其 
中主要的是财政总管和司法主任委员。一共组成六个省，每个省 
由省长及其委派的代表管理。从这时候起，拿破企毫不懈怠地为 
统一行政和法制而努力。从181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整个 
<民法典*和法国所有的法律；建立了法庭、登记处、典当和公证 456 
人制度，但是沒有实行戶籍制度，尽管民事结婚已成为埵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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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年到1813年，开征了法国的租稅，只有门窗税例外。债务用 
国有产业继续淸理；1812年，淸理年金的工作完成了。1810年11 
月27日，也实行了征兵。同年建立的土木工程队使用徭役来大力 
修建从卡尔洛瓦茨到阜姆的公路，和从莱巴赫到腊古扎的“拿破仑 
公路〜 

教会什一税普遍地取消了，1811年4月15日废除了封建制 
度。领主所有的个人权利随着贵族的采邑及其特殊地位的消失而 
被取消；劳役和地租可以赎买，后者戚少五分之一以补偿偾务人应 
负担的土地稅。这项法令具有深刻的影响，农民终于对法国统治 
感兴趣了；但这促使他们要求完全解放，他们首先抗租拒税；1812 
年，贝特朗强迫农民服从，幷派出了催税官员到农民中去。使农民 
感到不满的还有剝夺了他们利用森林的习惯权利。贵族们也被激 
怒了，他们继续迁到奧地利去。习惯于约瑟夫二世制度①的下层教 
士保持中立；但是，从前在这个地方发号施令的方济各会教士进行 
了愤怒的煽动。不幸的是，法国人不可能使出口和过境贸易重新 
活跃起来，这是该地必不可少的财源，而的里雅斯特也是完全以 
此为生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经受了废除奥地利纸币和以减轻愤款 
来淸理偾务的打击之后，又遭受很大损失因此，法国统治只博得 
少数人的好感，如果垮台也不会令人感到惋惜。而且，根本沒有人 
相信它会持续很久，事实上，在4812年的法奥盟约中，法国答应把 
伊利里亚诸省割让给奥地利以換取它的加里西亚。 

在西班牙，战爭状态不可能认眞实行巴荣纳宪法，也不可能有 
效地进行拿破企在1808年逗留期间所颁布的各项改革。卡塔卢 
尼亚是唯一的例外。1811年12月，当时由麦克唐纳领导的军政 


①约瑟夫二设 （1741— 1790年），奥地利皇帝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65—1790 
年），是十八世纪开明专制君主之一，他加强国家权力而削弱天主教会势力，限制僧侣 
和僧团数目，迫 使天主 教会服从世俗政扠，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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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让位给民政府，然而还是要服从德凯恩将军的命令。根据法令 
该省分为四个郡。由于拿破仓决定要合幷它，所以有计划地进行 
与法国同化的工作。这个时期只有一年多一点，因为1813年6月， 
絮歇不得不再撤退过埃布罗河，使这个地方又处于军事占领状态。 
而且改革工作只涉及到法国人实际占领的部分。他们只找到为数 
很少的“亲法分子”来帮助他们，甚至这些人对新措施也不很热 
情。因而这些新措施也有所缓和 •. 教会产业沒有出售，《民法典》中 
删去了其中离婚和禁止“信托遗赠”的部分。 

四、荷兰与德意志 

荷兰与意大利有別，因为荷兰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长期以 
来，大资产阶级在荷竺掌握着政权，以致各种特权以及领主权利 
都已大为削弱。巴达维亚共和国已经实现了统一。拿破金以1801 
年，1805年和1806年的宪法改组了中央政府，路易又实行了一些 
补充的改革。直到1810年为止，皇帝所做的沒有超过这些，正如 
他在瑞士一样，幷不企图摧毁行政自治以达到彻底同化。然而在 
荷兰仍然保存着旧制度的一些痕迹。虽然在1798年原则上已取 
消了行会制*，但据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1806年12月仍在议 
论一项取消同业行会的方案。1796年本已宣布犹太人享有公民 
权，然而只是到1809年才取消专对犹太人征课的特別税。虽然封 
建制度已不存在，一些封建义务以至什一税仍然被保持下来。统 
一租税制度的措施遭到暗中抗拒，特別是抗拒拿破企想以部分破 
产来减轻国偾的方案。在荷兰被合幷到帝国以后，一切都改变了。 
荷兰诚然还有一个单独的政府，由拿破仑派勒布伦去主持，就关稅 
而言也仍不包括在帝国之內；但同化政策也执行得同在伊利里亚 
—样严竣。从1310年起，《民法典》和金部法国法律都在荷兰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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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7月9日，国债利息削减了三分之一。1811年7月15日下 
令至迟从1813年起在荷兰征收法国各项租税。土地改革一如旣 
往遭到最顽强的抗拒而未能实现；政府最后还是同意保留什一税， 
借口是什一税旣已世俗化应被视为一种地租，而路易在位时的参 
政院尙未解散，它宣称反对赎买对于物的权利。 

氺 + * 

不象历届革命政府曾经占领或局部改组的意大利、荷兰和瑞 
士那样，来因河彼岸的德意志只是在1805年战爭以后才开始进行 
改革。即使德意志已经完全在拿破企控制之下，改革的阻力仍然 
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国度幅员广大，情况悬殊。事实 
上，奧地利和普鲁士尙保存着的一部分领土，从实行改革来看，是 
拿破仑不能控制的地方；他还必须同他的盟国搞好关系，因此他只 
能听任这些盟国的统治者从他的体制里采用适合他们需要的部 
分；甚至在他统治着的区域里，客观形势也幷不总是允许他完成他 
的改革措施。 

一部分被征服领土直到1810年才确定 归属： 拜罗伊特划给巴 
伐利亚，哈瑙和富耳达划给法兰克福公国，汉诺威的一部分划给威 
斯特法利亚王国，其余都合幷入帝国，帝国还保有埃尔富特。除了 
在1808年废除农奴制以外，临时当局在这些地方幷沒有变动归属 
未定前的原有的秩序 a 

贝格大公国是拿破企在来因河彼岸建立的第一个德意志国 
家。它是1806年由包括杜伊斯堡在內的克累弗公国部分领土，和 
包括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和巴门在內的贝格公国所形成的，接着 
又从纳索夺取一些领土，或将一些降格的间接附庸的领地合幷而 
扩大。到1808年又幷入普鲁士在威斯特法利亚的一些辖地，马尔 
克伯国和伊泽洛恩、明斯特、多特蒙德、埃森、特克伦堡伯国与林根 
伯国而再扩大，总共拥有九十万居民。成了一国之_的缪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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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地方议会而自拥独断的大权。他取消了合议制的行政机构， 
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县，每县任命一个专员管理，在各城市则建立市 
政府；除了涉及关稅事务以外，缪拉幷不想把构成他的国家的彼此 
互异的国土统一起来，而让它们仍然有各自的预算和会计制度；尽 
管如此他在全国各地都征收了土地税和人身税:，幷实行了当时普 
鲁士国王还不敢实行的征兵制。1808年7月15日，当缪拉调任那 
不勒斯国王时，贝格大公国奉还给拿破仑，虽然拿破仑在1809年 
又封路易的一个三岁的儿子为贝格大公，他仍然通过他所任命的 
特派专员伯尼奥（从1810年起由罗德雷继任）而统治大公国。1808 
年，全国行政机构统一起来，租稅按法国税制逐渐地进行改革； 

1811年又实现了各级法庭的 改革； 艾农•德 • 维尔福斯整顿了包 
括有矿山、森林和年入六十万法郞封建租税的大公领地；最后，在 
1812年皇帝颁布一部宪法，其中包括有参政院和由新贵名流选出 
的议会，新贵名流由政府指定，但政府直到1813年才公布名单。 

由此可见，同化政策推行缓慢，而且是不彻底的。对教会的旧460 
制度变革不大；世俗化只触动了教务管理会;在贝格大公国也沒有’ 

教务专约，到1810年才在预算上列入拨给僧侶的少量款项。在杜 
塞尔道夫创办了一所大学，但只是停留在一纸空文上；只有该城的 
国立中学确已招生上课。司法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样地迟延不前。 
1808年12月12日，拿破企废除了该国的农奴制度以及对人的封 
建租税 和劳役，幷宣告了对于物的权利可以赎买；1809年1月11 
日，他废除了采邑与封建习惯法；各种特权一槪废除，幷准许贵族 
与平民通婚；最后，1811年1月1日宣布采用<民法典》。农民抗 
议保持地租幷拒绝向领主缴纳地租。多特蒙德的一个书商马伦克 
罗特鼓动农民抗租，而法院竟惩办农民；1811年农民派了两个代 
表去见皇帝，但他们回国后被关进了监狱。拿破仑知道后下令调 
査此事；但伯尼奥指出，这个事件关系到国家领地收入，于是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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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3 日的法令肯定了各项 成例： 就严格意义来说，封建赋税 
仍然应无偿废除，包括军役税、独占权、买回权①、司法权等等；对 
于物的权利仍然应予赎买。农民坚持抗拒；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农民 
都沒有如此高度觉醒的，这显然是由于该地毗邻已被幷入帝国的 
来因地区的原故；皇帝对当地的贵族关照备至，而他们却认为受到 
严重打击，因而对皇帝毫无感激之心；沒有其他地方更能显示出， 
皇帝这种照顾贵族的政策是和推进法国影响如此背道而驰的。 

整个说来，拿破念对贝格大公国的政策，同他对伊利里亚或波 
兰那样粗暴地推行法国制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后两 
个国度对接受改革更不具备条件。这究竟是由于他疏忽大意考虑 
不周，或是由于他对大公国的前途尙无把握，是很难断言的。贝格 
大公国的居民已被置于巴黎的最高法院管辖区域之內，这似乎预 
示着行将合幷；他们已多次要求幷入帝国，以便替他们的产品打开 
新的市场；但是他们在亚琛和明兴-格拉德巴赫的竞爭者提出强 
烈抗议，因而使他们的合幷要求未能如愿以偿；无论如何，看来如 
果拿破企有意幷吞贝格大公国，他原可加紧进行同化工作的。 

拿破仑在对待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上的做法则迥然不同，从建 
国一开始在原则上就引进了法国制度，而且雷厉风行，不稍懈怠， 
以致在拿破仑支配下的德意志中，它变成了模范国，正如意大利王 
国在亚平宁半岛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是由一 
些彼此差异极大的地区组成的，如不伦瑞克公国、黑森-卡塞尔选 
侯邦、普鲁士的领土哈耳伯斯塔特与明登、从汉诺威分出来的奧 
斯纳布呂克与格廷根，还不必谈其他一些世俗化了的教会领地或 
降格附庸之类的小邦；总共加在一起有二百万居民。1810年1月 
14 0，汉诺威剩下的领土也幷入了该王国，但到同年12月13日， 

①买回杈 （ retrait ) 指封建领主在其所授与他人的领地被后者出卖时，可以买回 
的 杈利。 一 译者 


228 



它又失去了汉诺威的北部。甚至在热罗姆还沒有到达即位时， 1807 
年11月15日就 已硕布 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提交给被召到巴 
黎来的该国名流绅贵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都是由贵族推派产生的， 

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中现在看起来有些是很有代表性 
的，它们证实了在这个本质上是德意志的国度，正如在德意志其他 
地方一样，社会问题乃是首要的考虑。这些人对废除农奴制度提 
出了一些保留，坚持必需补偿，至少要能抵偿对物的权利，他们还 
要求延缓施行 < 民法典》幷保持贵族的“补充继承人的指定”与长子 
世袭财产。拿破仑当然是坚持己见的。他不折不扣地规定要贯彻 
现代国家的各项 原则： 政权和行政组织的统一、中央集权、司法和 
执行机关的分立、执行机关的分工、公民平等、宗教自由，最后还要 
成立立宪政府。这个政府包括四个部、一个国务秘书厅和一个参 
政院，还有由国王任命的各郡政府，它们有权提名地方政府和治安 
法官的人选，幷负责选举一个有一百名议员组 k 的立法议会，其中 
七十人从土地所有者中选出，十五人从商人和工厂主中选出，十五 
人从自由职业中选出。法国的行政组织和司法机构，以及征兵制 
度都是一整套地搬过来，《民法典》也是如此照搬，其后果当然是也 
要废除一切特权、农奴制和行会。 

威斯特法利亚的政府由一个法国人的摄政会议负责，其中有 
伯尼奧、西梅翁和若利韦;拉格朗热将军出掌陆军部，约翰 • 德•米 
勒出任国务秘书大臣。热罗姆下车伊始就推翻了原有的人员任 
命，以便安插他带来的一些冒险之徒;这个年靑人素来沉湎于花天 
酒地，他举偾一千万，从而使财政困境更为恶化。可是新制度的推 462 
行却坚定不移地逐步铺开。法国的租税如土地税、人身稅、营业 
税、间接稅、印花税等都开始征收，虽然事先也曾交立法议会 通过； 

国债都统一幷确定下来；公证制度和抵押机构都组织起来。王国 
的多数居民是新教徒，热罗姆此时取代原有各邦邦君成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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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的首领；他也沒同罗马教廷签订教务专约，便擅自遴选天主教 
的神甫；取得公民权的犹太人获准设立一个宗教监会；戶籍制度开 
始执行，但仍交由僧侶办理；1810年，全部遭到取缔的教务监理会 
和隐修院等天主教会的绝大部分产业，都予以沒收幷公开拍卖。只 
有土地改革尙未实行。宪法只规定取缔农奴制度和对人的权利， 
而何谓对人的权利仍须以几个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至于对物的权 
利的轉买，1809年颁布的税率已加以 解决； 在这些地区里，农民所 
受压榨最甚的是劳役，政府对劳役加以明确规定下来，幷禁止予以 
增加、改变和出卖。然而农民往往拒绝履行劳役，也很少同意赎 
买。因此政府必须三令五申来确定义务，在等待农民能下定决心 
表示同意期间，法庭似乎不顾《民法典》的规定，力图保持份地的完 
整，以便保证租税的缴纳和劳役的分派。另一方面，政府却要求郡 
守加快分割村社公地和取消公共牧场，以便加速消灭理论上已废 
除了的耕地强迫轮休。 

贵族由于丧失了等级的特权而受到沉重的 打击； 然而在一定 
程度上贵族也感到差堪自慰，因为他们获得了高官显职，极少法国 
人来到这个王国，王国政府可以就地不受限制地起用德意志人。有 
些曾在普鲁士做官的人就为新国王热罗姆效劳，如哈登堡亲王的 
表弟比洛、马尔恕斯、舒伦堡和多姆等；一个不伦瑞克人沃尔夫拉 
特男爵出任內政大臣；施特龙贝克对引进《民法典》贡献很大；由选 
举产生的各机构和军队中充满了贵族。至于资产阶级，至少可以 
看出许多文化人接受或保持了职位，如莱斯特、马滕斯、雅各布•格 
林，更不必谈约翰 • 米勒了。 

1810年12月宣布的合幷把第三块德意志领土置于拿破仑统 
治之下，其中包括汉诺威的北部、汉撒各城市和贝格公国四分之一 
土地，以及分布在这些领土之中的一些小王侯的辖 地等； 181】年1 
月22日，奧耳登堡也幷入其中。这一块领土分为三个郡，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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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委员会管理；正如同…时期在伊利里亚一样，拿破仑在这里也 
毫不迟延地推行法国制度，1811年12月9日宣吿施行<民法典 
采邑及其继承权、农奴制度、对人的权利、领主的各项尊荣特权、桥 
梁道路通行税、独占权、渔猫权等等一扫而光，不予补偿，而在威斯 
特法利亚王国，尤其是在贝格大公国里，这些改革则是经过多次反 
复才完成的。然而，合幷时间过短，以致未能深刻改变这里的社会 
关系，当地居民也不象其他各地居民那样领略到改革的好处；因为 
合幷的目的是想要彻底执行大陆封锁，这必然要实行极其严竣的 
军事统治以取缔走私活动。 

在来因邦联其他各邦中，拿破仓幷不能为所欲为。各邦的王 
侯对他们新获得的主权小心防护，唯恐或失，他们接受与法国结成 
永久同盟幷成为拿破企的被保护国，只是由于畏惧拿破企把奧地 
利割让的领土据为己有，从而在德意志南部建立起有如蒙特热拉 
说过的一个“法国郡守府”;作为交換条件，拿破金把他们的 主权驾 
进邦联条例上，幷延缓召开议会直到实现普遍和平的时候。他说 
过 ：“建 立制度的时机还沒有成熟”，在此期间，他展开了劝说 活动： 
1807年在米兰，1808年在埃尔富特，他都提出了关于采用《民法 
典>的或多或少明确的倡议，幷责成他的外交官们去加以推荐。如 
果不是由于开明专制传统，和形势促使王侯们采用一部分他的新 
制度的话，拿破仑或许根本得不到王侯们丝毫的让步。蒙特热拉 
在巴伐利亚，赖岑施泰因在巴登都与拿破企抱着同样的理想，另一 
方面，这些邦国中最大的几个由于突然增添了来源各异的领地 

-如奥地利辖地、教会领地、降格附庸的土地、旧日的自由域市 

等等——而出现了各种不同政体，各种特权和各种素来势难两立 
的宗教信仰拼湊在一起的混乱不堪的局面；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 
都融为一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用法国模式，此外似乎別无更 
奸办法。最后，这些邦国还要设法找到建立一支强大军队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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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钱和兵员，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满足拿破企的要求，而一旦拿 
破仑被打败，也才能对他战斗，幷且可以自卫以防胜利者主张收回 
拿破仑已划给了它们的那些领土。因此之故，这些新建国家，以及 
那些获得领土最多的国家，一般说来都实施了最深刻的变革；这些 
国家也因此都无意采用立宪政体，尽管在理论上法国仍保持着立 
宪政体，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愿受到宪法的限制；最后，解 
放农奴也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开明专制从未 
破坏君主与贵族的联盟，而约瑟夫二世曾因主张破坏这个联盟而 
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南部德意志各国都曾 
效法法国，它们还是更近似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 
改革之时，仍然在讨好贵族。 

人们原来揣测，至少在美因河畔完全凭空拼凑起来的两个公 
国，即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两个大公国，拿破仑的势力应该是无保 
留地支配一切。实际上，他在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势力确是巨大的， 
但在维尔茨堡大公国却绝非如此，虽然以前的托斯卡纳公爵变成 
维尔茨堡大公后很拥护拿破仓，幷且在拿破仑的宮廷里甚为得意。 
拿破仓自知必须同他的德意志盟友搞好关系，对于这一点最好的 
证明无过于他对维尔茨堡大公的态度。费迪南确知他在1809年 
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使他受到保护，而且在拿破金第二次结婚后， 
他旣是出自哈布斯堡皇室，而更见重于拿破企。相反地，法兰克福 
大公达尔贝格的一切都得自拿破金。在1803年他还是美因茲大 
主教的助理时，他是各教会选侯中唯一曾得到领土补偿的人，他 
得到了累根斯堡、阿沙芬堡侯国和韦茨勒城；到1806年，他被提升 
为全德意志首席主教，又获得几处降格附庸的领地，特別是得到了 
法兰克福城。在那些以前的自由城市里，他只委派专员，幷就当 
地居民所拟 t 了的候选人名单遴选元老院议员 ，而幷沒有取消它们 
的自治扠 9 到1810年,他被迫把累根斯堡割给巴伐利亚，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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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补偿是富耳达与哈瑙两城，就在这个时机他被晋升为大公， 
而以欧仁为储君。他的治下计有居民三十万人，1810年8月16 
曰的特赐令状给这些居民建立统一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同样的租 
税和统一的度量衡；令状还宣布了宗教自由，废止特权和农奴制， 
取消行会而实现劳动自由。达尔贝格是一个十八世纪的高级教 
士，热诚相信启蒙思想，是一个奉行约瑟夫二世政策的人，他确信 
这些措施都是符合理性的，对于这一点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 
但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忠于本民族的德意志人，他 
亲眼目睹世俗化运动和结束神圣罗马帝国，不无忧伤；但是这个老 
于世故，善于逢迎的人决无意做出牺牲，而他的利益和癖好都使他 
要讨好拿破仑。他在1810年采用了《民法典>，1812年采用了《刑 
法典虽然他赞赏法国制度，但却幷不是满腔热情地爱戴它，他 
始终愼重对待他的臣民，特別是对与他同一出身的贵族。 

因此法兰克福大公国在一些细节的具体事务上，还是比威斯 
特法利亚王国落后 得多； 而达尔贝格统治的时间确实也比热罗姆 
更短。大公国的中央权力机关有一个內阁由阿尔比尼和博伊斯特 
参加，一个参政院和等级议会，议员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选民提 
名，幷按职业分院议事，正如在意大利和威斯特法利亚一样。大公 
国全国划分为四个郡，各郡所设机构与名称都同法国一致。公社 
也是如此，以至法兰克福城失去了它的元老院和一切表明它独立 
地位的机构；但是在郡和公社之间则保留下“乡区”或称“司法区” 
的原有机构，它继续同时行使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另一方面，虽然 
仿效法国开征了一些新税，如注册税、印花稅、专利税、间接税等, 
幷且也废除了免税特权，这些都使租税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 
但是仍然容许幷入大公国的各地区保留其原有的传统租税、预算、 
会计制度和国库，而大公国的财政部只收盈佘款项而已。 

1813年，大公国进行司法改 革：全 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两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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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法院，每郡设一个民事法庭和一个轻罪法庭；但是初审仍保留了 
领主的司法权，而教区法官也仍保留他们的裁判权，这一特征可以 
用达尔贝格本人的主教身分来说明。尽管宣布采用了《民法典》， 
宗教自由仍未得到承认，因为宗教婚礼仍然是有强制性的•，在这方 
面所做到的只是对异教的容忍而已。1807年准许犹太人购置地产 
与从事某些经营，同时却仍限制他们只能聚居在某特定区域，仍征 
收犹太人特种税，他们也不能享有公民权。法兰克福城的犹太人 
466为数众多而且富有，他们在1811年赎买了特种稅，在1812年取得 
了公民权；富耳达和阿沙芬堡两地的犹太人也在1813年爭取到免 
除特种税。犹太银行家，特別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财政上对大 
公的支援肯定是有助于犹太人的解放：阿姆歇尔、罗思柴尔德和另 
一犹太银行家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法兰克 * 福城选民团的成员，同时 
博尔內成为警察总署的秘书 3 

社会改革则更加不彻底。根椐建立来因邦联的条例，各降格 
附庸邦保留它们的各项特权；贵族不仅保全他们的司法权和有关 
尊荣权利，而且采邑和个人的权利都原封不动。在哈瑙和富耳达 
两个小邦里，拿破企在180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农 奴制； 其他各 
地虽根 据宪法的令状宣布了废除农奴制，然而到处都只是一纸空 
文，因为按规定农民必须全部赎买根据农奴制产生的一切租稅，而 
能决定这样赎买的村社寥寥无几。至于对物的权利和什一稅，在 
公爵领地和被沒收的教会产业上是可以赎买的；而在领主庄园里， 
则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参政院粕官僚们对此正式表示反对；结果 
是又一次曲解《民法典》，而 只要农 民的份地还承担着封建义务，份 
地仍然是不得分割的。 

从法兰克福大公国到维尔茨堡大公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同样 
鲜明的对比。从1803年到1805年，维尔茨堡主教邦曾隶属于巴 
伐利亚选侯国，巴伐利亚把僧侶的产业世俗化了，实行了宗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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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但其统治方式仍然沒有现代化。维尔茨堡大公设立了一个內 
阁和一个以佐伊费特为首的参政院。除此以外他几乎沒有改变巴 
伐利亚在那里推行 Kr 统治制度；行政和司法仍合在一起，掌握在各 
级僧侶手里；旧的法律仍然有效，《民法典》未被采用。费迪南幷不 
敌视开明专制；而他对改革徘徊不前或许是由于他在饱经忧患之 
余，想过安靜的日子，也由于他要愼重对待维也纳宮廷日益开倒车 
的倾向。 

相反地，革新精神深刻地改变了南部德意志各大邦。在蒙特 
热拉推动之下，巴伐利亚早在选侯国升格为王国以前，甚至在1803 
年合幷领土以前，就巳经着手改革。0 1799年以来，巴伐利亚调 
整了各部的权限以便统一职责，幷创设了参政院。1802年，司法467 
已从行政分立出来。1805年改组了官僚机 构：禁 jfc 卖官鬻爵、职 
位世袭和贪汚贿赂；开始 制订官 吏任用的考试办法，规定升迁制度 
和行政纪律。国家的职权在不断扩大；1800年国家负责火灾保 
险；城市的司法权被逐渐缩小或取消；1804年实行了征 兵制； 1805 
年內政部增设国民教育局。在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教皇威权至上论 
的堡垒中，蒙特热拉的约瑟夫二世式的政策雷厉风行，引起举国沸 
腾： 1801年，新教徒获准进入天主教的 家庭；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再婚时娶了一个信奉新教的巴登公主；1803年，领土合幷导致了 
准许信仰自由和各派基督教徒举行礼拜的自由，同时准许他们充 
当公职，幷在不同教派之间 通婚； 1804年，学校在原则上都对各教 
派信徒一视同仁。天主教会日益严密地从属于世俗政权之下，1802 
年，政府取缔了一切托钵僧团，继之在1803年又封闭了一切隐修 
院，幷沒收了它们的产业。蒙特热拉热心于传播启蒙 思想： 1802 
年，他宣吿了小学义务教 育制； 翌年，他又取消了书籍出版的检查 
制度。如果他能自行作主的话，行会原来也可全部废止;除了在慕 
尼黑域以外，他只能做到削减行会的垄断权幷取消行东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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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权。 

因此，拿破仑无需再去说服蒙特热拉改变 思想； 但是，拿破企 
授予新升格的国王以国家主权，幷将大片领土置于他统治之下，特 
別是百端待举的提罗耳，再加上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从而加速了 
巴伐利亚的改革。1808年巴伐利亚宪法，显然受到威斯特法利亚 
王国宪法的启发，提纲挈领地载明了改革的各项原则。在这之前 
巴伐利亚本是一个王公的家产，现在从法律上过渡到一个具有公 
法规范的国家的 地位： 领土成为不可分割的，王位继承世系不变， 
王室领地同君主本人的产业划分开来幷且是不能让予的，一旦王 
室年俸确定以后，宮廷的费用从此变成私事，不得再增加国家的偾 
务。中央政权明确地集中在五个各有专责的大臣手里，废止了过 
去的合议制。事实上蒙特热拉包办一切，因为他一人身蒹三个部 
的大臣，规定的大臣会议实际上未起作用。然而终于改组了枢密 
468 顾问机构来负责起草法律和处理行政 讼诉。 旧的省区撤废而代之 
以新划的“县”，各“县”由专员领导，辅之以一个办公厅主任和若 
千顾问；财政从行政部门分立，每县由一个财政督导员负责。各 
大城市由国王任命一个市警察局长，幷由选举产生一个市议会； 
其他市镇则自选市府负责人；无论大小城市乡镇都在中央行政部 
门监督领导之下。经过创设一些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幷规 
定法官终身任职，从而使司法组织趋于完备。 

巴伐利亚国家也承担起社会救济和公共卫生的事业，幷在 
1807年下令强制种痘，为全德意志做出了榜样。第一批师范学校 
创办起来，在1808年尼特哈默尔又组织起包括普通中学和专科中 
学的中等教育；改组了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增设了艺术硏 究部; 保存 
下来的各大学都现代化起来。1809年的宗教敕令使天主教会进 
一步沦于从属地位，以致罗马教皇拒绝同巴伐利亚缔结一项教务 
专约。巴伐利亚在经济统一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进展： 內地关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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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废除，国家接管驿运事业，下令统一度量衡。而当时主要问题是 
幵辟财源，因为政府支出浩繁。按照法国的办法，直接税的征收推 
广到全部领土；根据完备的全国土地丈量而整顿土地税；全国统计 
局着手展开工作，绘制全国地图的工作也在开始；新开征一些间 
接税，幷实行严格保护主义的关税稅则。军队一直在扩充，1812 
年取消了豁免兵役的旧制；1809年已建立国民自卫军，1812年又 
组织了宪兵队。 

由于规定了公民平等，废除等级以及取消种种特权，宪法强化 
了国家权力；从1807年起，免税特权已经 废止； 随着等级的废除， 
代表各等级的会议也不复存在，其实在1807年已经取消了这些会 
议投票通过租税的权力。宪法诚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 
出版自由；它也建立了立宪制政府和一个全国国民代议机关。而 
实际上，立法机构幷未召集过开会，统治仍然是警察式的和绝对专 
制主义的，它可以任意逮捕、检查书信、严格审查报刊、禁止一切结46 9 
社集会。但至少宗教自由已经肯定实施，1808年对新教徒的最后 
一些歧视限制完全取消_，1809年的敕令准许新教徒建立正式组 
织，幷可以改变宗教信仰，还免除新教徒迄今为止仍被迫缴纳给天 
主教本堂神甫的捐献；1813年授予犹太人私人举行礼拜的自由， 

但是还沒有授予他们公民权。 

巴伐利亚这种专橫的和中央集权的统治推广到新合幷的提罗 
耳便激起了叛乱。从拿破仑的观点看来，这种统治还远不够完备。 
因为基层的司法机关仍然沒有同行政机关分立，行会尙未废除；虽 
然在1813年才采用了法国的《刑法典》，但始终未采用 * 民法典》， 
构成巴伐利亚王国的各区域仍保持各自的习惯法。看来蒙特热拉 
可能害怕法国皇帝的渗透干预，所以从1806年以来，他压低了 
改革热忱的调门；或许也由于他也放弃了克服贵族的抵抗的念头； 
对贵族来说，实行<拿破企法典>是给他们致命的最后一击。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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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王侯按照达成了的协议，保留了他们的财政、司法和尊荣的特 
权，也保留了他们的司法机构。贵族也得以维持部分的特殊 地位： 
象在法国一样，由于国王的特恩颁赐了一些贵族长子世袭财产用 
以代替已取消了的“信托遗赠”；此外，在1809年再度把妇女排除 
在贵族产业继承权之外；全国贵族编制成姓氏谱册，幷规定应尽的 
义务，如有违反则从谱册中除名，因而册上有名者的威望反有增 
加；领主的司法权受到控制，但未取消。至于农民，则国家幷沒有 
为他们做什么事。1808年宣布无偿废除农奴制以及与之有关的 
一切人身负担；前一年已下令原则上要把劳役明确固定下来，但 
是可以赎买；幷且只要农民同领主签订一项契约，封建租稅也可赎 
买，不过领主可以拒绝签订此项契约。由此可见，从社会的观点来 
看，巴伐利亚仍然落后于其他拿破仑体系的国家 •，虽 然在国家与贵 
族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力量对比已变得有利于国家，但是它们二者 
之间毕竟存在着联盟的关系。只有在沒收的教会领地上，农民通 
过付出补偿金，他的土地所有权才得到解放，而且仍然必须缴纳 
一项赎买稅。农村的旧制度则较明显地受到触动，因为在1803年 
已取消了乡村公社和强迫轮种制，幷下令瓜分村社公有土地，准 
470 许瓜分家族田庄；但是这些法律上的措施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符腾堡的演变则显然不同，幷 JL 更有其特色。符腾堡公爵弗 
里德里希在1803年升格为选侯以后，直到1805年继续同他的邦 
议会爭执不休，因此他未能展开任何改革，而只能局限于改组他的 
內阁，入阁名流中就有溫靑格罗德伯爵。弗里德里希愼重地不把 
他新取得的领土幷入他的旧领地，在新领土上进行专制统治但实 
行宗教容忍。邦议会呼吁合幷统一，向巴黎提出控诉，幷且勾结了 
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对策是发动一次政变，解散邦议会；但当他下 
令选出一个新的邦议会后，新的邦议会拒绝通过征税幷向维也纳 
提出呼吁，而维也纳支持了邦议会。1805年10月2日，拿破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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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斯图加特时，建议弗里德里希结束这个 议会： “替我把这些恶棍 
赶走。”由于邦议会拒绝提供应交给法国支配的金钱和士兵，因而 
遭到拿破仑的痛恨。12月30曰，升格为拥有完全主权的国王弗 
里德里希一世取消了邦议会。从这时开始，他得以放手改革他的 
国家； 从1806年到1814年，改革活动从未松懈过，总共发布了二 
千三百四十二个诏书和命令，而巴伐利亚在此以前虽然已经完成 
大部分改革工作，但从此以后改革的势头却逐渐减弱。 

正如他的邻邦巴伐利亚一样，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施政服从于 
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是，他的性格专橫独断，长期以来遭到 
抗拒更使他愤怒，因此他是眞心热衷于独裁统治的；他的大臣都只 
不过是他的办事员，虽然他设立了参政院，但幷不同它商量。他不 
象蒙特热拉那样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所以毫不考虑思想自由，也 
不关心社会进步。因此，他从拿破仑体制中更专门吸取对他个人 
有利的东西 CD 

符腾堡划分为若干县，由县长治理；国王直接任命和监督地方 
政响的官员。高级司法机构按照法国系统加以组织，与行政机关 
分 iu 宪兵队也建立起来；警察增加得非常之多。财政机构经过 
改组，采取国家专卖盐和烟草的办法，土地税大大增加。国家接管 
驿运事业，承担起领导学校的工作，幷把教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 
弗里德里希避而不颁布宪法，也不保障他的臣民的丝毫权利。刑 
事法庭甚至也不公布判决书，法庭只条陈意见而由国王决断。迁 
徙一漑禁止，任何旅行皆须得到批准 ，一 切集会都在禁止之列。全 
国实行严格的出版检査制度;蒂宾根大学丧失了自治地位，由国王 
派一个监督来领导该大学；申请入该大学注册需要批准，批准入学 
后，学生被指定在某一学院上课，不能自由选择。密探受到纵容, 
肆无忌惮；全国居民被有计划有步骤地剝夺了反抗的可能。从这 
个时期以后，高压政策比法兰西帝国更甚的符腾堡因此具有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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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式的统治特色。 

唯一幸存的改革是一定程度的宗教容忍；1806年10月15曰 
的敕令规定对各派基督教徒一体待遇；犹太人获准购置地产，幷可 
以经营一种业务。至于社会的组织，弗里德里希也避免宣布任何 
原则；虽然他实现了法律的统一，他幷不采用《民法典》。严密受制 
于国王幷须负担租税的贵族，丧失了部分的司法权；贵族被禁止实 
行“信托遗赠”，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赐封的贵族；贵族与资产阶级 
之间获准通婚；从此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地产。天主教僧侶的产业 
被世俗化。但是封建制度未 消失： 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照样征 
课；国王只满足于取消人身的奴役。行会也沒有受到触动。国家 
的统一、中央集权化和专制统治在符腾堡比在巴伐利亚取得更为 
突出的进展，而社会的旧制度在符腾堡也保存得更多一些。 

在巴登，改革开始得更晚些。在1803年的领土合幷以后，天主 
教会的产业都已世 俗化;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隐修院都已关 
闭。原有国土与新幷土地综合編成三个省，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 
局仍然保持合议制的形式。政府实行这些改革幷未遭到任何抵抗•， 
它轻而易举地剝夺了降格附庸各城市的几乎全部权力，幷在1806 
年废除了布赖斯高的等级会议。巴登大公卡尔 • 弗里德里希名不 
虛传是一位开明君主，但他已到垂老之年，而左右近臣又严重对 
立，水火不相容，因为他续娶的霍赫贝格女伯爵久想一旦前房绝 
嗣，确保她的孩子继位。拿破企终于表示不能容忍，特別是他对大 
472公的孙子同斯特凡妮•德 • 博阿尔內失和非常不满。1807年，达 
尔贝格的侄子埃姆里希-约瑟夫 • 达尔贝格公爵实行了 一些新 
制： 任命五个大臣代替合议制，设立参政院和着手改革财政。 

巴登的一些激进的改革乃是赖岑施泰因的成就，这位大臣原 
籍巴伐利亚，和蒙特热拉一样倾心于启蒙运动的传统，主张同法国 
亲近友好。他把全国划分为若千县，把合幷来的一些小邦编入各 



县，幷将地方政府置于中央政府监督领导之下。然而他沒有把改 
革进行到底，或许由于改革时间太短，因为他在1810年就被 撤职； 
以致各县之下仍保留着行政和司法沒有分立的“司法区”，巴登实 
行了征兵制，特別是从1811年元旦起采用了《民法典》，尽管也 
对该法典做了些变动。宗教容忍已在巴登实现，幷在1808年适用 
到犹太人。巴簦不象符腾堡那样采取严厉的髙压 政策； 但是巴登 
也沒有颁布宪法。作为关键问题的公民平等还只在理论上存在。 
首先，降格附庸邦也同在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保全了它们的种种 
特权： 司法权、尊荣权和封建赋稅、武装卫队、特殊的家族地位等 
等。其次，它们的官员依然只在高级法庭里出庭受审，而不受初级 
法庭的管辖。贵族也享受这种特权，他们同样也可豁免缴纳人身 
稅和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还保持“信托遗赠”和贵族长子世袭财产； 

此外，贵族的土地还豁免三分之一的土地税。最后，沒有触动贵族 
的采邑和封建娬税，而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都照旧不变。农奴 
制度旣已在十八世纪末不复存在，平民各阶级的处境幷沒有改善 
许多。 

在来因邦联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仿效法国最为全面的，这就是 
统治着二万九千臣民的安哈尔特-科特恩的邦君。他给这些臣民 
一个郡守、一个郡政务厅、一个郡议会、一个上诉法院和一些区法 
院，也沒忘记组织一个参政院；他采用了《拿破仑法典》，废除了领 
主的种种特权和司法权，也沒有忘记实行征兵制。其他一 呰小邦 
的邦君虽然不如他那样热忱，也都愿意进行改革，从中取利。其中 
最重粟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易一世，他迫不及待地废除了 
邦议会，取消了纳税特权，只有降格附庸照例地不在此限；他在 
1808年也采用了《民法典》，虽然也做了些 改动； 他规定了劳役的 473 
明确条件，幷宣布有补偿地废除农奴制度。纳索公爵同样地废赊 
了豁免纳税的特权，农奴制度和许多严格属于封建的赋税。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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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扎尔姆的邦君也对全体臣民征收土地稅。在安哈尔特其他邦 
君那里，在图林根、在梅克伦堡，改革只限于对财政系统和征兵制 
度的某些细节变动；各邦议会和社会的旧制度都原封未动。萨克 
森同样应列入这一类。桑夫特本来很想积极主动进行改革，但是 
他性格不强，不足以克服顽固敌视任何革新的內政大臣霍普夫加 
滕的反对，而在这一点上，邦议会完全同霍普夫加滕意见一 致：贵 
族仍然豁免纳税义务，而宗教容忍也只限于对天主教徒，把加尔文 
教派屛除在外。在萨克森特別重视改组军队，幷增添了宪兵队。萨 
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的情况近似符腾堡大公，也是拿破仑的一个 
忠实盟友；这位国王思想迟钝，庸庸碌碌，对改革沒有 兴趣; 但是如 
果拿破仑对他施加压力，他原可能做出让步，而拿破仑对他施加的 
压力幷不比对巴伐利亚人或符腾堡人更大一些，唯恐引起他的不 
满。然而在拿破仑送给他的华沙大公国里，拿破企就认为不必同 
样照顾他，于是，就不考虑他这个名义上的元首，而放手进行组织 
华沙大公国的工作，正如拿破仑在意大利王国和在威斯特法利亚 
王国样。 


五、华沙大公国 

1807年7月22 口，拿破企在德累斯顿时已经给华沙大公国 
制定一个宪法规章 。 中央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都是以法国为蓝 
474 本。国君任命六个部的大臣和一个国务秘书大臣，稍后再加上分 
別负责国民教育、水道和森林、粮食供应、军政和国家奖券等的一 
些督导官 。 参政院起初只不过是大臣聚议之所，但到1808年加入 
了一些参政官，继之又增加一些审议官。华沙大公国这个参政院 
比之法国的参政院享有更重大的权力，因为除了管辖行政诉讼而 
外，它还兼理最高法院的职能。此外，它的政治作用与日俱 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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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当然取得议会中“使节院”①的议席，到1809年开始参与治 
理国家。尽管有这些新制度，在华沙的行政权在事实上仍然是合 
议制的，而且缺乏有效率的领导，因为大公常驻德累斯顿，幷沒有 
行使他具有的合法权力委派一个总督。大臣会议诚然有一个主席， 
即斯坦尼斯拉斯 • 波托茨基，但此人幷无一个政府首脑的权势。 

大公国行政区划分为郡、县和公社；各级地方政府均已取消合 
议制，行政机构由郡守负责，由一名秘书长和一个郡政务厅协助郡 
守；县由县长领导，公社由市长和助理人员领导；大公指派郡守和 
县长，而由郡守遴选各市镇政府人员。在每一级都设有一个参议 
会，先由郡、县的“贵族大会”②或由公社的大会提出候选人，然后 
再由大公从中指派议员。各县有一治安涔官，从县的“贵族大会” 

推荐的名单中遴选任命，各郡有一郡法庭，由若干终身任职的法官 
组成；毎两郡合设一刑事法庭，全国设一个上诉法院。全国也派有 
若干警务专员或治安长官。大公国立即就采用法国的征税制，幷 
且组织了一个审计院。教育受到突出的重视，各地设教育委员会 
主持其事。天主教会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宪法授权大公任命主教。 

至于军队则交由波尼亚托夫斯基将军 统率； 1808年实行了征兵制 。 475 
至此波兰第一次有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整套的职业公务人 
员；这些公务人员就为波兰提供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在西欧曾有 
助于资产阶级的形成， 

正如在拿破仑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波:兰政府也是专制政府。 
大公国宪法保障有个人自由，但也同法国一样，警察专橫，权力无 
边。至于出版自由，宪法上一字未提。不过宪法还是规定有一个 


® “使节院”是波兰议会的下议院，代表小贵族； 上院“ 元老院”则代表大贵族》 
——译者 

②波兰的“贵族大会” （ didine ) 是始自十五世纪的各省议会，国王颁布新法律或 
征集骑士出征皆须得到它的同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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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但议会沒有立法的创议权，而且毎两年最多 A 举行十五天会 
议；此外，它的议长或主席是由大公任 命的； 无论如何，在1809年 
和1811年这个议会是依法正规地召集开会的。议会由两院组成， 
元老院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主教和贵族组成，职权只限于审议 
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另一院称为“使节院”或众议院，议员的产 
生一方面由各县“贵族大会”选举一名有住所的拥有地产的贵族或 
其子任代表，另一方面由各公社选民大会选出代表若干人，参加选 
民大会的有平民地主、本堂神甫和副神甫、拥有资财一万盾的巨商 
大贾、曾得勋章的文武官员。就其组成而论，这个议会与意大利王 
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议会有所不同，而近似那不勒斯王国的 
议会，尽管它的贵族色彩更为浓厚。在议员的产生中财产资格和 
职业仍然起了作用，但是议会两院的划分是以保持等级制度为基 
础的。议员 投票诚 然是一人一惡，不再是以等级为单位；但是即使 
不计入公社选民大会可能也选出的贵族代表，贵族在全部议员中 
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却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 
法利亚更为幵明，因为在这两国，选民团的成员都是国王指派的， 
他们也只能选举国王指定的候选人，而在波兰则选民享有宪法所 
规定的权利，幷举行名副其实的选举。 

由此可见，拿破仑很能因地制宜。在伦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亚， 
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巩固的地位权力，拿破仓就不给贵族特 
殊的代表权。在意大利南部，贵族的势力比北部贵族耍强大得多， 
他就采取不同措施；但是，又由于在波:旁王朝统治时，那不勒斯王 
国的贵族已经在政治上被剝夺了一切权力地位，所以拿破仑只给 
他们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院。在波兰，比起资产阶级微不足道的 
476力量来，贵族的权势看来非常强大，以致拿破仑只好让贵族占支配 
地位；况且不久以前贵族还统治着 波兰， 拿破仑 A 得同意让他们在 
遵守法律规定的范围內，享有眞正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同时 
244 



也使平民间接地得到好处。因此，拿破仑想把贵族拉到自己一边 
来的努力，在陂兰表现得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突出•，波兰贵族保持了 
它的特殊身分，而国家大权也就操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对于农民是有害无利的。宪法在维持贵族的政治特 
权地位时，也宣吿了公民平等和废除了农奴制；1810年8月15日 
采用了<民法典》。这样，农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幷且得到诉 
讼的权利。但是土地仍然属于贵族所有，而且1807年12月12日 
的命令规定，除非农民能够提出契约根据，否则份地是靠不住的， 
领主可以随时收回。这项规定使土地耕作者的处境更为恶化，因 
为农民世代拥有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通常只以习惯法为依据，幷 
沒有书面的佃约。一切封建赋税、地 租田税 、劳役和什一税全部照 
旧；甚至额外任意加重的劳役也未受触动。政府也委派了公证人， 
幷且公布了佃约的标准格式，用以提倡明确规定佃期、租额和劳役 
条件；但是缔结书面佃约者寥寥无儿^>领主旣有了撤佃权这个武 
器，便用来胁迫农民维持现有的沉重负担，甚至借此更加重农民的 
负担；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种极小块田地的农民，利用他们新获得 
的自由权，干脆弃地出走。但是波兰当时沒有工业可以吸收这些 
自由劳动力，其后果只能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乱。至于僧侶的 
产业则原封不动，在以前普鲁士统治的地区已经世俗化了的产业， 
则划归大公国所有。当时代表法国驻在华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写道 :“农 民的处境根本沒有一点改变。” 

尽管如此，波兰贵族仍然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深恐拿破仑幷非 
到此为止。各大家族尤其愤愤不平，因为宪法把全部贵族地主不 
分大小置于同等地位，幷允许平民进入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权势的不能容忍的打击。然而他们现在 
仍然盘据国家的髙官显职，或者安置了他们的代理人。特別是恰 
尔托雷斯基家，虽然他们本人都沒有出面，在內阁里却有他们的耳 


245 



目，如斯坦尼斯拉斯 • 波托茨基的妻子卢陂米尔斯卡娅就是亚当 • 
恰尔托雷斯基的表妹，财政大臣马托茨维奇被公认为是亚当•恰 
477 尔托雷斯基的人，而非常敌视法国的元老院秘书涅姆策维奇也继 
续对亚当 • 恰尔托雷斯基忠心耿耿。罗马天主教会对拿破仓的敌 
意也不可忽视，因为教会对农民很有影响。宪法规定思想自由和 
信仰自由大大地触怒了教会，尽管宪法承认它是国教，幷且除了离 
婚改由民政当局办理外，戶籍工作仍然交给教会负责。虽然世俗 
僧侶幷沒有表示任何反对，但属于各僧团的僧侶却迥然不同，特別 
是在拿破仓同罗马教皇决裂 之后； 结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数 
的贝农教派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受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圣使的操纵。 
共济会发展了一些支会，在1810年共济总会统计在波:兰有十二个 
支会，这构成了天主教会不满的一个新的理由。犹太人的问题，同 
时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给天主教僧侶提供了反对法国的一个绝 
好的武器。宪法幷沒有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因此犹太教徒得与基 
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但这引起了舆论大哗，以致在1809 
年宣布，除了缴付特种税者经大公个別特准以外，所有犹太人的政 
治权利一槪暂停十年；1808年禁止了犹太人未经批准而购置地 
产； 1812年又禁止了他们租种国有土地和经营 酒业； 甚至为了限 
制他们人口增长，仍然要先经批准才许结婚。应该承认，看来犹太 
人幷不急于想被同化；1812年，据说是根据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 
在付出一笔代役金后，可以不服兵役。 . 

六、欧洲文明 

因此，可以看出，在大帝国里，拿破仑体制已经发生重要的分 
化： 国家制度的改革到处都取得了进展，而社会的改革则每况愈 
下，或者半途而废。拿破仑对贵族日益彰明较著的偏袒，令人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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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力的解放事业的前途咸到成败难卜；尽管如此，他异常重视 
《 民法典》，我们可以 相信： 一旦他重建欧洲大陆的和平，他就会采 
取必要措施在各地全盘加以推行。因此可以说，他有意识地在政478 
治统一的基础上，再致力于行政统一和社会统一，这种统一应该成 
为一种崭新的欧洲文明的结构。在拿破仑身后，在十九世纪的进 
程中，这种新欧洲文明不顾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而发展起来了，虽 
然，发展得旣缓慢又多波折，幷且走了样，而这些缺点就拿破仑来 
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新欧洲文明的各项原则很大一部分与1789 
年的原则一脉相承，因此这种新欧洲文明是带着法国的标记的。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沒有采取措施为欧洲文明加进一 
个思想文化，而法语本来可以成为沟通这种思想文化的工具。在 
意大利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政府人员的绝大 
多数是就地录用的；在行政和教学中仍然使用意语和德语。但是 
在法兰西帝国以內则迥然不同，例如在荷兰，1811年10月22日 
的法令责成各私立学校的校长在三个月內创造条件讲授法语。随 
着幷入法兰西帝国领土的增加，法语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就从 
这个时候开始，各附庸国的宮廷和拿破仑委派的髙级行政官员的 
办公室里已通用法语，因此凡是想爬上高级官位的人必然要精通 
法语，而学校教育也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內。我们不会怀疑到拿 
破仑曾想根除其他各种语言，因为甚至在法国本土，他也不曾想根 
除掉各地方言。但是与其他各种语言同时通用的法语应该成为统 
一了的欧洲大陆的语言。通过这个交流工具，古典文化的地位一 
定会得到巩固，更何况在拿破企心目中，除了古典文化以外，別无 
文化可言。毫无疑问，他想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的思想文化、文 
学艺术和社会活动的首都，正如它正成为政治上的首都一样。他 
把从所征服的各国夺来的艺术杰作全都运到巴黎来，为的是要把 
巴黎变成世界博物馆。这种世界文明的槪念乃是十八世纪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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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风佘韵，幷可上溯古罗马的传统和天主教的影响；而浪漫主义思 
想，则推崇自发地多样化的而且也是无从消灭的各民族文化，与之 
针锋相对，这种思想归根结蒂是否定人类的统一性的。 

479 七、大陆经济 

在与英国的斗爭中，欧洲联合把大陆封锁旣视为斗爭的象征， 
也当作斗爭的武器；但是，大陆封锁对欧洲经济起了反作用，因为 
这迫使欧洲经济不得不自力更生。所以，大陆封锁旣能产生一些 
利益，从而巩固欧洲经济，但这些利益因英国胜利也将遭受损害， 
它也能破坏欧洲经济，如桌大陆市场不能组织起来使每一成员国 
都能继续生存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严厉地实行封锁的国家里，封锁产生的影响与 
在法国的相类似。沿海城市及其工厂都受到破 坏：在 地中海，首先 
是热那亚，其次是威尼斯，继之是里窝那，最后是的里雅斯特。这最 
后一个港口的呑吐量，从1807年的五千艘船共二十万八千吨下降 
480 到1812年的二千六百艘船共六万吨。在北方，最先衰落的是汉撒 
各城市的港 a ，接着是波罗的海的港口，最后是荷兰的港口。 

靠走私供给商品的德意志各大市集的贸易变得不稳定了。因 
此封锁遭到了船主以及商业界和锒行界最有势力人物的反对。工 
业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棉织工业在原料来源方面碰到了一些困难， 
其它一些部门也苦于不再能够出口，但是，整个说来，本地的生产 
却以摆脫英国的竞爭为幸，而且查禁英货起了鞭策的作用。比如在 
法国，纺织业和织布业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尽管这种进展由于严 
重的走私而有所减慢；在萨克森，虽然总的来说结果不如1805年 
那么好，但是在1810年却比1805年超过了四分之一，特別是印花 
布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增加了一半多；瑞士、巴登南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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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意大利北部，也同样地从这些形势中得好处。毛织业也兴旺起 
来了，例如在瑞士和丹麦。在德意志、西里西亚和威斯特法利亚的 
矿产扩大了销路；图林根的铁器业和武器、巴登的草帽和刷子业， 
还有化学产品也都是这样。甜菜制糖法也在这些地方发展了 一 
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公国和马格德堡——幷且在荷兰和俄国也推广 
成功。当英国的范例到处激发企业精神的时候，封锁比旧制度下的 
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 会到： 保护关税制能多大 
地促进早期的企业精神。在1815年以后，这一教训幷沒消失。在 
这个意义上，大陆体系的所有成员都对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英国 
工业表示关切。然而，却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从中得到同样的好处 
的；因为越是到了东欧和南欧，农业就越来越占明显的优势，所以， - 
封锁主要是有利于法国，其次才是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但 
消费者幷不象工业家那样如意，而这些国家本身看到它们的海关 
收入由于禁止英国进口而减少，它们也象拿破仓那样表示忧虑，这 
都是不言而喩的。 

因此，不顾任何困难只抓生产是不 够的； 问题是还要使贸易流 
通适应新的条件，要重新分配市场，这样才能供应消费者和给制造 4 S 1 
商一—如汉诺威以及西里西亚的织布商一寻找新顾客，他们直 
至那时原是向海外各地出口的。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英国 
市场支配着海洋，它象一个生物一样，在生产活动的推动下自然地：’ 
成长着，而欧洲市场，由于大陆各个地区自然而然地转向启 s 齣 
海岸，因此它只是在理论上由封锁统一起来，实际上却象受到离心 
力的作用一样走向四分五裂。这方面的证据是，橫贯欧洲的贸易 
路线仍然持续存在，这条路线自从战爭以来就不能穿越法国，但又 
穿过中欧组织起来 r 法兰克福的市集，尤其是来比锡的市集一直是 
生意相当兴隆的，直到1809年，的里雅斯特还把地中海东部沿岸 
诸国的产品转运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从这个时候超，橫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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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线进一步向东延伸 ：沿着 商队的路线，从陂罗的海到来比锡 
和从萨洛尼卡到维也纳。 

另一方面，新的特点是，基本上有利大陆贸易的路线从西到东 
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封锁的成功和大陆体系的巩固取 
决于从西到东的路线战胜从北到南的路线，后者通过走私证明海 
上贸易仍然是非常活跃的。这些贸易路线交叉的两个主要中心是 
斯特拉斯堡和里昂。斯特拉斯堡成了法国货物运到德意志、奧地 
利和俄国去的集散地，货物先运到来比锡再分別 转运； 在返运中， 
斯特拉斯堡通过来因河得到从法兰克福来的货物以及从维也纳来 
的货物，直到1810年，维也纳还把棉花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运 
到斯特拉斯堡。但是，里昂在贸易方面的变化更是一件新奇的事， 
因为拿破企完全控制着意大利，他开辟了阿尔卑斯山路。其目的首 
先是政治和军事的。为了能通到米兰，他最先开凿辛普朗通 道:这 
一 通道于1805年完工。但在这个期间，皮埃蒙特已被合 幷了； 修 
建瑟尼山的道路就得到优先考虑，幷在1806年就已完工。同时， 
也正忙于修建热內弗尔山的道路，这条路纯粹是战略性的。随着 
法国的统治达到意大利中部，通往沿海的道路逐渐引起了注 意：在 
1810年，拿破仑决定加以修建幷经过斯培西亚和佛罗伦萨把它延 
伸到安科纳和的里雅斯特；他沒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工程。辛普朗 
4 S 2 通道是难于到达的，因为海关人员不容易管理，直到1810年，它主 
要是由士兵和旅行者使用。瑟尼山路相反地立刻具有很大的经济 
价値，使里昂成了这条路线的起讫点；差不多全部对意大利贸易都 
经过这条山 路:在 1810年，将近有三千辆客车，一万四千辆运货车 
以及三万七千只驮骡经过。由于皮埃蒙特和意大利王国已差不多 
成了向法国购买工业品和提供农产品及纺织原料的殖民地，所以 
里昂的工业从中得到了 好处： 瑟尼山路成了丝绸之路。伊利里亚 
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在1810年，皇帝使之成为来自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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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部沿岸诸国的棉花商队的中心。在斯特拉斯堡杜绝了来自维 
也纳的货物之后，里昂又成了输入棉花的大门。由于棉花的运输， 

瑟尼山路已不够用，同时，由于伐累已被合幷，所以辛普朗在贸易 
上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有待分晓的是，这些物资供应线的供应是否足以弥补越来越 
困难的沿海贸易。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法国的航行系统还 
是很不完备的，在其它地区则运河很少；而河流又几乎不能利用， 

甚至在来因河上，1803年的“帝国大法”所规定的入市税虽已减 
少，但幷沒有取消通行税所强加给航行的限制。控制各段河道的 
特权同样也沒有取消，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得不根据有利于搬运行 
会的规定装货。当时，马车运输事业非常兴旺，例如在索恩河上 
的夏龙那里把货物运至法国內地，再如在里昂，那里的博纳福公司 
成了当时大企业之一。但是，对于沉重的物资，马车运输不能够达 
到海运的数量；即使人们制造相当多的车辆，也沒有这么多的马 
匹，同时道路也支持不了；而且，除了法国、德意志南部的某些地区 
和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外，道路都还沒有铺碎石。 

旣然当时在帝国之外已经有了好多个工业生产中心，那么最 
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中心制定发展的范围，把大陆市场划分为 
儿个关税区。建立大的经济统一体甚至会使人们更愿意接受领土 
的 集中： 贝格大公国不断地要求幷入帝国以便在帝国內寻找主顾； 

如果关税壁垒能够撤除的话，荷兰便会更倾向于合幷。拿破金原可 
以作主实现意大利贸易统一；伯尼奧和巴赫尔也多次建议建立德483 
意志关税同盟。但是各种各样的考虑反对或者至少拖延这个解决 
办法。首先要愼重对待附庸国和盟国，它们唯恐失掉自己的主权， 
不会同意放弃它们的海关自主权。其次，拿破企的制度改革和军事 
需求要它们付出很大一笔钱，所以很难戚少这些国家的财源，这些 
国家甚至提高了关税率。此外，疆域的调整总在不断进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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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和交流产品的条件不是有所改善而是每况愈下。很多由 
于自然条件或历史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地区都被分割开来 了：例 
如，意大利王国与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与诺瓦腊和皮埃蒙 
特、与热那亚和里窝那都被分割开来；再如瑞士与意大利、日內瓦 
和黑林山；提罗耳与意大利和奧地利也分开•了；伊利里亚与匈牙利 
和维也纳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尽管免税过境已得到阜姆的批准，同 
时在1812年又得到了的里雅斯特的批准。贝格大公国被紧夹在 
法兰西帝国和毗邻的德意志各邦之间，遭遇尤为可悲 ：它的 销售额 
从1807年的五千五百万法郞降到1810年的三千九百万。一些商 
务条约能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但是，拿破企幷不鼓励这样做，因 
为他要把这些贸易的利益保留给法国。 

的确，拿破企的欧洲政策的症结所在就是 ：他幷 非就欧洲市场 
本身来考虑问题，而只是从它与法兰西帝国的关系来考虑。“法国 
高于一切”，他于1810年给欧仁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在设想和建 
立了大陆体系之后，他在法国本土內就沒有偏离执政府时期的重 
商主义一步。他的国境一直对他的盟国及附庸国严格封闭着，象 
对英国人那样，譬如对贝格大公国的居民和瑞士人就是 这样； 为了 
使法国的生产者沒有竞爭对手，他甚至拒绝合幷贝格大公国，同时 
从关稅着眼，他把荷兰和德意志北部各邦屛于帝国之外，虽然他在 
政治上已把这些国家和法国结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迫使 
各国实行有利于他本国的臣民的特惠关税，就意大利王国和那不 
勒斯王国而言，他迖到了这样的目的。他的这种态度可以从法国的 
形势得到说明；法国是大陆上最工业化的国家，因而受封锁和战爭 
之害最深；它已失去了殖民地市场和英国市场，接着，在1808年， 
又失去了所剩下的最好的主顾西 班牙：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拿破 
企竭尽全力为法国保住意大利。法国是大陆体系的中心，他必须 
4 S 4 不惜任何代价地使法国避免经济崩溃。然而，政治上的考虑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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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沒有把这项政策推向极端。他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萨克 
森人和瑞士人夺取德意志 市场； 在来比锡的市集上，法国仅仅出售 
一些质量最高的商品。相反地，他为 ei 己保留下他能完全控制的 
意大利。这样，他就在三个主要的工业地区之间分割了欧洲市场。 
此外，在坚持要保留 这块禁 脔的里昂人的推动下，他逐步地在意大 
利王国周围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海关壁垒，只有靠法国的这一边除 
外，他强迫意大利王国接受1808年的商务条约，在1810年，他自 
称唯独他有权在意大利王国进口呢绒和棉织品，他在那里对出口 
到奧地利和瑞士的生丝抽税，以便里昂能对此进行垄断；他还强迫 
意大利王国让那不勒斯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棉花免稅过境， 
幷尊重法国与伊利里亚之间货运往来的权利。在1810年，意大利 
王国向法国购买了价値四千三百万的货物，在1812年，达到八千 
二 百万；它运往法国的粮食、亚麻、苧麻以及丝绸，在1810年是七 
千三百万，在1812年是九千二百万。它的遭遇幷不象人们所说的 
那么坏，因为它的贸易一直是出超的。法国沒有损害意大利王国的 
工业 ：它只 是在那里取代了以前英国的地位；由于法国只能供给意 
大利王国一些价格高昂的商品，所以当地产品继续供应人民。拿 
破企甚至不完全反对王国采取一切办法增加工业 设备： 尽管他不 
愿意给王国派遣熟练工人，但他还是允许给它二十万法郞购买纺 
织机器。但是，王国的工业家念念不忘的只有这 一点： 封锁原应对 
他们有利可图，然而法国把封锁的全部利益都据为己有。而那些 
吃到封锁苦头的人则更振振有词，到处都在附和这种看法。 

尽管工业支持封锁，尤其是在它进行革新的时候，但是，这种 
赞同不是沒有很大的保 留的： 在大陆內部的商品流通碰到了过多 
的障碍，人们认为这是皇帝为了只对法国有利而保持和加强的。至 
于农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特別关系到普鲁士、波兰以 
及俄国靠近波罗的海的一些省份，这些地区找不到任何人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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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从前出口英国的剩余粮食；只有挪威这 个经常 需要进口的国 
家能够提供一个市场，但是陆路不能达到挪威。这些国家的林业 
485产品本来在西欧是更受欢 迎的： 但沒有船舶，这些产品就运不出 
去。就是拿破仑本人也难于出售他的葡萄酒和白酒；在丰收的年 
份，他的粮食也是过剩的。农民所出售的至多只供应当地的消费， 
所以不应夸大这一不利 条件： 它仅仅波及贵族大地主和大农场主 
等一小部分人；伹是，这是一些有势力的人，而封锁毕竟总是趋向 
于削弱农产品的价格、削弱农村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了工业，而封 
锁在別的地方则有利于工业。由此造成的大陆市场的缺陷、经济 
的虛弱以及财政的亏空，最后使得皇帝不得不对封锁制度进行改 
组，幷通过颁发特许证的方式暂时放松一下。不论他的动机是多 
么迫切，这种放松还是引起了破坏大陆体系的离心倾向。拿破仑 
对大陆各国封闭了法国港口，同时却向_国人开放，这证明指责法 
国有利己主义是很有理由的。各盟国及附庸国声称有权摹仿拿破 
企这种做法，而俄国就带了头。 

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市场来加强欧洲联盟，这显 
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要求长年累月的强制措施。第一个要排 
除的障碍来自领土的分裂破碎以及由此产生的“內地”关卡。这是 
要“大军”来解决的任务。在公共舆论面前，英国的有利地位在于 
能证 明：任 何形式的大陆体系都是建立在军事专制之上的。 

八、大陆体系与民族 

大陆体系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俄罗斯战役的结果。拿破企一 
如旣往又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下一次的胜 利上： 其余的事都将迎 
486刃而解，再视形势发展而定。因此他对于欧洲联合的前途，幷沒有 
确定的计划。可以断言的是，自从1810年以来，也加深了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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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罗马特色；他的继承者今后都将在即位十年之內，在他定为第二 
首都的“不朽城”里举行加冕 典礼； 拿破仑想把玛丽 • 路易丝亲自 
带到罗马去，幷在那里为她 加冕； 为了这件大事，一些准备工作已 
在进行。罗马教皇将来旣可住在巴黎，也可住在 罗马； 迟早有一 
天，庇护七世总会有一个甘愿接受新的“巴比伦之囚”①的教皇成 
为他的继承人。以后会发生什 么呢？ 我们可以任意想 象：在 沙皇亚 
历山大的军队崩溃之后，波兰将会 复国； 在俄国土地上成立一些新 
的公国来保护这个重建起来的 国家； 废黜贝尔纳多特而代之以一 
个可靠的人；德意志将进行 改组； 伊比利亚半岛将会 降服； 君士坦 
丁堡将会被征服，成为帝国的第三首都；大陆的和平大槪会得到保 
障，拿破企所设想的那种欧洲文明会逐步推广。 

有人曾试图使这种推断与作为世纪的特征的民族主义协调一 
致，好象皇帝曾打算要把大陆体系改变成一个由许多独立自主民 
族自愿组合的团体。他为大陆所梦寐以求的世界文明同这样的理 
想决不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靠征服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对于法国 
大革命初期所设想的、作为其事业最高成就的各民族自由眹盟完 
全是一个否定。然而，拿破企的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 
注意到拿破企总是抓紧利用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来实现他的目 
的，而每当他认为时机适当的时候，他也从不忽视民族的思想感 
情。在法国，拿破仑的权力就应归功于这种民族意识；尽管他为了 
他个人的帝国迷梦而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但法国人却一直把他视 
为民族的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与他的命运已是休戚相关，不再可 


①“巴比沦之囚”原为古代犹太人被迫迁出耶路撒冷达七十年的传说。十三至 
十四世纪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展开长期的教杈与王权之争，到十四世纪初，教皇卜尼 
法斯四世已敌不过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但未屈服。1303年卜尼法斯四世死，在腓力四 
世的压力下，红衣主教团选出克力门五世（原为法国人）继任教皇，并将教廷迁至法国 
南部的阿维尼翁约七十年，直到1377年才迁回罗马。史称“阿维尼翁之囚”，有时也因 
七十年放逐而比附为教皇的“巴比伦 之囚'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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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且他在继承大革命的事业时，通过中央集权、兵役、在外敌 
面前保持敌忾同仇的长期战爭以及激发集体自豪感的节节胜利， 
加强了法国人的团结。在法兰西帝国以外，他显得更加谨愼得多； 
虽然波兰人不能谴责他背信弃义，因为他从来沒有对他们许诺过 
487 什么，但是他利用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他把意大利的国名第一次写 
在政治地理上、使伊利里亚的名称复活以及给予斯洛文尼亚语和 
克罗地亚语以官方语言的地位显然不是沒有用意的。 

还値得肯定的是，拿破仑通过他的政治体系和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尽管他沒有完成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领 
土统一，他大大地简化了这两个国家的地图；他把一部分]#部斯拉 
夫各族人集结在一起，这是 ft 十四世纪以来从沒出现过的事。①他 
进行的改革不是无足轻重 的：废 除各拆 ft 主、特权和封建制度，代 
之以行政集权1公民平等和国內市场的统一，他创造了发展政治民 
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算得上是好几个现代民 
族的缔造者之一。但是，这些是与他的意志无关的后果；一个政治 
家的行动总是带有他所沒预见到的一些反应，皇帝沒有逃脫这一 
共同的命运。人们可以说，他要把意大利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而建 
立领土广大的单位则是为了便于将来治理扩及到整个大陆的帝 
国：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把大陆联合在一起，又把它一部分一部分 
地分割给皇族成员，这与民族独立毫无共同之处。 

实际上，拿破企幷沒有与民族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无论这种民 
族咸情是以君主政体的形式，或者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此， 
他不喜欢它，幷且不信任它。在法国，他认识到，爱国主义使人民 
关注民族的永久利益，使人民面对着他们的领袖时关注@己的尊 
严，+论这个领袖是多么深得人心，或是使人民不能容忍的唯我独 

①指十四肚纪七十年代沿土耳其人入佼巴尔干半岛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即 
丧失政治独立0——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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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专制。他知道，爱国主义总有一天会与他自己的个人专权作 
对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用“荣誉”一~^即对他本人以及对他的皇 
朝的个人效忠——来代替爱国主义。在国外，这种倾向更起着支 
配作用，对拿破企来说则更是事关重大。从他的观点看来，他的论 
点是正确的：民族的思想咸情与帝国的槪念水火不相容，较之与专 
制主义彼此不相容尤有过之，帝国槪念碰到的最可怕的敌手就是 
民族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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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第三章各种独立力量 


与拿破仑的天才同时幷存的还有其他各种力量——社会的、 
文化的、经济的力量，都在继续起作用，这种作用对拿破企的事业 
或者是背道而驰，或者是各行其是。拿破仑创造了一种统治方式 
和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人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放，但同时其中也混 
杂有开明专制的传统，有追摹旧制度而恢复的社会等级制度，还有 
新建立的法统。然而各国旧王朝和旧贵族不甘心被推翻，资产阶 
级要求自由，各族人民则反抗他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另一方面， 
精神文化生活也保持其自主地位。最后，资本主义继续在进展，幷 
在许多方面口益与拿破仑的事业相抵触。如果拿破仓的大军不曾 
突然溃败，这些力量很可能俯首听命，或稍收敛；但历史学者今天 
所能确切记载的只 是：在 1812年以后，这些力量在大陆体系的废 
墟上取得了胜利幷且支配了整个十九世纪。 




旧制度的大陆各国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体制在欧洲各地无不遭到贵族的 
489顽抗，贵族从其中看出平等主义革命的精神。拿破仓触怒了这些 
贵族，因为他取消领主权力，幷把贵人们贬低到臣属平民的地位。 
拿破仑在附庸各国虽然愼重对待贵族以致不顾农民的利益，但无 
济于事，因为贵族认为这只不过推迟打击他们而已。拿破仑重建 
了世袭贵族制度，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暴发戶新贵族能同旧贵族平 
起平坐，达正是旧贵族所最不能容 忍的。 福所伯爵夫人在1如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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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这伙人把咱们践踏到入地三尺了”；在威灵顿和別的高贵勋 
爵的眼里，法国皇帝从来只不过是“波尼”①，而罗马王则是贵贱混 
合的“小杂种”。各国帝王也同样高傲自倨；在他们內心深处，他们 
决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人创建的皇朝法统，此人竟敢沒规沒矩随意 
废黜了他们那么多的王室世系。加之各国帝王也很提防贵族，他 
们受到拿破仑的威胁时，更要抓紧贵族为他们效劳。他们也害怕 
任何贬低贵族的作法都会鼓励犯上作乱的精神。然而国家权力在 
法国如此强大，使他们不禁心驰神往，幷为他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借 
鉴的东西。各国帝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各人的智慧，而尤其是取 
决于他们的左右亲信。但是不管他们采用什么革新，这种革新必 
须与保全贵族的目标相符。这就是普鲁士改革同拿破企体制大相 
径庭的特征，而普鲁士改革在大陆各国中是唯一尙有成效的改革。 
这样就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所开掘的鸿沟依然如故，幷且不管拿 
破仑做了些什么，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法国大革命的战 
士。 

在普鲁士，改革工作在施泰因被撤职以后继续进行，而尤其致 
力于军事改革。沙恩霍斯特扩充兵员已经远远超过提尔西特条约 
规定的限额，主要地是扩增骑兵；另一方面，他利用在1808年受过 
短期训练的退役士兵 C 即“速成兵团”）建立了后备力量，幷利用士 
兵按惯例每年休假一个季度还乡的机会来训练本教区的靑年。在 
1811年，沙恩霍斯特以修缮要塞为借口召集工兵，而实际上是进 
行军事演习。技术的改进也明效 大验： 全国军队整编为六个 军团； 
幷力图使步兵学会散兵作战，在这点上确实也只取得相对的成效; 
随军行李已被减轻，而帐篷也已淘汰；炮兵改组了，幷更新了装 
备；补给制度也采用了征发的办法。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沙恩霍 
斯特仍未能建立起眞正的全民军队；免役规定诚然已大加限制，而 

①“波尼” ( Bony ) 是对彼拿巴 ( Bonaparte ) 的贬称。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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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得资产阶级满意，军队中废除了体罚。但是，普鲁士国 T : 旣 
不下令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不肯同意组织民兵。虽然见习军官巳 
490规定必须通过考试，军士也可晋升到尉官，但是贵族的垄断，除了 
国王明令规定的某些例外，却仍然在事实上得到确认，因为一有军 
官职位空缺，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有权提名他们的继任人选。虽 
然创办了三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但幷沒有取消那些专为贵族 
子弟设立的士官学校；此外还为军官设立了同事间的荣誉法庭，这 
样就使军官仍然成为一个十分紧闭的贵族阶层。但沙恩霍斯特至 
少能爭取到在参谋总部和陆军大学组成-个高级指挥部，这个指 
挥部虽然业务技术尙非十分杰出，但具有团结一致精神，准备发动 
进攻的意志，幷把一切行动服从于公共事业。至于威廉•德•洪 
堡，在1808年12月从驻罗马大使任上召问后，担任教育和宗教的 
领导工作，在职不过一年半。他的主要政绩即为创办柏林大学，自 
丧失哈勒大学后，德意志人即有此意，至此始得实现。洪堡延揽许 
多名流教授，如费希特与施莱尔马歇、沃尔夫、萨维尼、尼布尔、 
博克等，因此使柏林大学声誉 U 隆，从而对普鲁士在政治上大冇裨 
益。 

行政和社会的改革则只有在再度起川哈登堡 （1810 年6月4 
日）以后，才重新着手进行。他被任命为宰相，因此终于使中央政 
府有了首脑。这个私生活不检点的机会主义者不能博得全体爱国 
者的信任；虽然他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秘密团体都幷不推心置 
腹，但是他的目标和他们的 H 标是一致的，他幷曾在西里西亚 N 
施泰因秘密会晤过。他对拿破企的榜样要比施泰因敏感得很多， 
而对贵族不象施泰因那样尊重。早在1807年他就说过，普鲁士也 
同样需要一次革命，但是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很愿意 
以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为榜样。因此他比施泰因所激起的反感要大 
得多，以致时至今日他的声誉还远不如施泰因那么髙。哈登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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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财政问题。虽然根据特里亚农敕令所规定 
的关税税则和据此而来的缉私使他获得一千二百万盾，他仍需另 
辟新财源。他甚至不敢在东普鲁士设立所得税局，他只能做到在 
10月27日宣布增加印花税，以及肉类消费稅，幷把磨粉税推广到 
彡村地区；但是他乘机取缔了领主对磨坊、啤酒作坊和酿酒作坊的 
独占权。他也准备完成土地改革，特別是由于西里西亚仍继续发 
生动乱；1807年他曾不得不吁请法军协助控制农民，但到1811年491 
农民又起来造反。哈登堡很想废除封建义务和劳役，交換条件应 
是免除领主对农民救济和保护的义务；农民的公地使用权和农民 
庇护所都应在取消 之列； 从此调整集中耕地，废除强迫轮种耕地和 
瓜分村社公地都不再有任何阻碍。为了实行土地调整，准备用领 
主负担的捐稅来抵偿农民负担的捐税，如果有差额则由农民让出 
其份地的一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 
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士，而且盛行于整个 东欧； 显而易见的 是：这 
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 
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国家以外农民別无其他 
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果还不能剝夺 
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幷 
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 
公共舆论的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 
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 
议，从1811年2月到9月举行会议。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 
出强烈的抗 议：他 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而主张恢复各省的 
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有权出席 
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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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维茨所说，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 
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面前大声疾 呼：“ 如果殿下剝夺了我们的权 
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 ”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年 
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 
1812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来自城市和 
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 
族在议院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年9 
月14日的“调整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戶”变为 
土地所有者，幷且取消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 
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 
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 
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不必付出补偿给 
农民。这个法律幷沒有改变世袭佃戶（即能付淸地租的世袭永租 
佃戶）的义务，幷沒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 
不愿接受它；从1812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 
性的修改；到1815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年对绝 
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律已吿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年9月7曰， 
哈發堡已取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幷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 
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 
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 
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沒有触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 
的继承权和“信托 遗赠' 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和豁免租税权。 
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统一和 
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 
有虛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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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 
历山大又恢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爭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 
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喚起他靑年时代 
的回忆，幷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 
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 
他的努力幷沒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司的儿子， 
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別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抜到政府中任职，接着他成了內 
务大臣柯楚別伊的左右手；1806年他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幷 
曾随侍沙皇到埃尔富特。从埃尔富特返国后，亚历山大要他起草 
一部宪法草案，幷在1809年在原则上接受了他的草案。根据这个 
草案，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大管区，下设若干县，县下设乡；各 
乡由土地所有人选出一个杜马；乡杜马提名乡政局的成员和一个 
出席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直到推选出一个有权通过法律和预 
算的帝国杜马；由一个对帝国杜马负责的內阁行使行政权；每个地 
方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庭，法庭由元老院负责监督。 
沙皇还任命一个咨询性质的帝国参政院。 

可以看出，这个草案部分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斯彼兰斯基 
娶了一个英国牧师的女儿，他从早年起就非常赞赏英国政治制度。 
他的草案原曾设想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一院代表土地贵 
族；但是他很快认识到，俄罗斯贵族旣沒有英国贵族的才能，也不 
具有英国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他所拟议的地区划分、行政组织和 
法官选举，以及设立参政院和各部等等看来却透露出法国的影响。 
相形之下更可看出，他拟议的社会改革甚至不値得称为草案 ：它根 
本沒有考虑解放农奴的问题，虽然现在商人也取得购置地产权，获 
得选举 权的土地所有人几乎全部还是贵族，亚历 W 大决定斯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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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的方案只能逐渐地分阶段 实施： 1810年他设立了参政院， 
1811年设立 各部； 斯彼兰斯基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规定公职候 
选人必须有大学文凭幷须通过一项考试。这样便使官僚机构得以 
建成；此项成果，与其看作是英国式的，不如说是拿破仑式的，其实 
还是符合俄国发展需要的，因此它成为斯彼兰斯基方案中唯一能 
垂诸后世的成果。即使斯彼兰斯基幷沒有丝毫触动贵族的种种特 
权，贵族对他还是疑惧丛生；人们知道他在准备一个法典和一项关 
于犹太人的法律。他旣不得不整顿帝国财政的烂摊子，于是便加 
重税收幷考虑开征所得税，虽特权阶级也不能豁免，因此招致对他 
更多的不满。正如在普鲁士一样，俄国贵族也把这些革新斥之为 
法国的影响；因此当对法战爭迫在眉睫时，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 
因为他同巴黎保持着通信关系，其实他这样作是奉沙皇之命而且 
是为了沙皇进行“秘密”联系的。但是为了抵抗拿破仑，亚历山大 
需要贵族的拥护，1812年3月29日，他流放了他的这位朋友。 

至于约瑟夫二世的君主国，它的政策的彻底改变博得反动贵 
494族的喝采，因为弗兰茨一世旣固执己见又见识浅薄，不管什么样的 
改革一槪拒绝。拿破仑体制见之于奥地利者只有对自由思想的压 
制与警察恣意专橫；但是这些幷非是从外国杪袭来的，因为比较地 
来说，拿破企尙非蒙昧主义的顽冥不化之徒，他还具有自由主义君 
王的形象。奧地利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是财政问题。为了付给 
法国的战爭赔款，奧国不得不把皇室的银器拿去抵押，幷发行强制 
公偾；即使如此到 1811 年还有一千七百万尙未付淸；女婿拿破企 
允许延期偿付，而在罗马王诞生之际，又慨允延到1813年7月4 
口之前偿付，后来由子形势变化，当然他一文也未到手。为了应 
付国內的支出，奧国政府印发纸币。奧多纳心力交瘁而死，继任的 
瓦利斯伯爵于 18 H 年2月20日宣布 破产： 规定纸币以五分之一 
的价値兌換新币，而新币的价値又很快地一落千丈 p 匈牙利的议 





会反对极为猛烈，以致奥皇不得不解散议会，幷公然违反宪法实行 
独裁统治。 

反对法国的斗爭因而从来沒有失去其社会性质。在拿破企的 
所谓盟国中，旧制度下的贵族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看 
出，如果大陆体系大功吿成，这种地位必然难保；因此，贵族把拿破 
企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来欢庆。贵族把神圣同盟变为反对资产 
阶级和农民的一种保险公司；从今以后，奥地利显然要成为领导这 
个公司的国家。 

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自由主义 

面对着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大陆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了 
他们的传统。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再反对议会制度；除了在爱尔兰 
以外，他们不再继续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幷很有节制地实施495 
1799年的各项法案。托利党人是皮特的门徒，他们在许多方面已 
仿效十八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站在英国国教的立场上，然而他 
们也愼重对待非国教信徒；他们为暴发富戶和杰出军人晋封贵族 
大开方便之门，滥发勋奖，愼重地把大资产阶级纳入旧有贵族之 
列。他们的社会政策同拿破企的社会政策如出一辙，其要旨在于 
旣保持等级制度，而又不树立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幷非 
不反对拿破企的统治制度，因为他们仍然珍视他们的宪政和自由 
主义的习惯，同时也因为他们固然容纳一些新进的贵族，但他们力 
求使政权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大陆各国的贵族，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军功贵族，对自己的特 
权都是唯恐或失，在他们看来，英国贵族未免接纳过宽，过分地使 
财富凌驾于出身之上。象施泰因和斯彼兰斯基那样具有卓识远 
见，愿以英国贵族为模范的大陆贵族，实属凤毛麟角。大陆各国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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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族对于英国贲族善于牢牢掌握政权，心羨不已；然而他们却与 
专制帝王和拿破仓本人看法幷无二致，都认为英国乃是政党政府 
软弱无力的例证。托利党深陷于个人爭权夺利之中；这种爭夺旣 
使卡斯尔雷和坎宁倒台于先，又使帕西瓦尔和韦尔斯利失和于后。 
1812年2月，当威尔士亲王出任摄政幷拥有全部王权时，果然不 
出所料任命辉格党人入阁。威尔士亲王虽为摄政，但其本人道德 
威望不高，他的妻子卡罗琳和女儿夏洛特则颇得人心。格雷和格 
伦维尔坚持要组成一党內阁；韦尔斯利退出，5月间帕西瓦尔遇刺 
身亡，政局混乱达于极点。那时拿破仑正向涅曼河进军；英国举国 
上下深感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內爭暂息。卡斯尔雷出掌外交部，范 
西塔特随同出任财政大臣，还有巴瑟斯特，他们在利物浦勋爵领导 
之下组成一个行将摧毁大陆体系的政府。9月间议会解散，新选 
出的众议院坚决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仍须努力才能树立威望。 

另一方面，大陆上有人怀疑，议会制政府是否能有效地维持 
496 旧制度。某些征兆表明，托利党的优势地位迟早难保。因为当托 
利党人继续加强“谷物法”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正明 
显地转向 S 由贸易；在这一点上，年靑的皮尔已经表现出令人不 
安的独立立场。在议会內，坚决反对“谷物法”的惠特布雷德或 
是伯德特尙不足为患，因为辉格党的领导上层中如罗素、霍兰、 
格雷等家族和派系都不支持他们。在议会外，由于团结在布鲁厄 
姆和西德尼 * 史密斯周围的、在苏格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小组的 
活动，辉格党的实力有所恢复。1802年由杰弗里创办的《爱丁堡评 
论》和1807年西德尼 • 史密斯出版的《彼得 • 普利姆莱信札》风靡 
一时，以致在1809年坎宁和索赛决定创办《:季度评论 》 与之抗衡。 
此时托利党改变政策而主张战爭，辉格党则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和 
平倡议，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玫纲。这些辉格党人至少是还沒 
有以民主派自居。但是政治的激进主义正在开始形成为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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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改变了政治信仰的科贝特发动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反对政 
府；卡特賴特少校大声疾呼要求普选权；普莱斯恢复了他的宣传运 
动；詹姆斯•穆勒爭取到边沁从而对他们帮助极大。边沁此时已 
决心投身政治运动，在1812年写成了他的《议会改革原理问答》。 
但是在欧洲那些意图保持或指望恢复其特权的人，总的说来，仍然 
认为最可靠的保证还是绝对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英国的影响主要是对资产阶级，以及一些存留下来 
的自由主义派贵族起作用。托利主义本身对他们幷沒有什么特殊 
的吸引力。托利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以前的辉格党人一样，不 
过是一个腐朽的寡头，幷且因丑闻迭出而声名狼藉。他们诚然也 
稍微修改了刑法，实行了某些行政改革，幷在1807年取缔了奴隶 
贩卖，其动机不过是为了提髙糖价，幷敷衍虔敬派①教徒和人道 
主义者，但是他们越来越奉行沃波尔③的 信条 ： quieta non movere 
(“一动不如一靜”）。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仍然悬而 未决； 1810 
年，已就任爱尔兰委员会主席的奧康纳有力地推动了宣传工作。 

由于格拉顿也投入改革运动， 18 U 年众议院决定通过实行改革； 
但是改革未能实现，因为奧康纳和天主教僧侶拒绝关于遴选主教 
所规定的必要的保证条件。然而辉格党人比较合乎现代潮流的看 
法只起了弥补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也是无关轻 重的： 因为在拿破金 
铁腕专制统治下的鲁瓦耶-科拉尔、邦雅曼 • 贡斯当，甚至在夏托 497 
勃里昂的心目中，英国是立宪政府和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旣能社 
绝民主政治又能保持对合法君主的尊敬，因此对他们格外具有吸 


①虔敬派 （ Pidistes ) 是路德教派的一支，主张精读《圣经》，身体力行。 一 译者 
③沃波尔（】676~〗745),辉格党领袖，在〗7】5—〗717年和 1721—1742 年两度 
组阁，对英国内阁制政府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首相一职虽尚未取得法律的 
地位，但沃波尔实际上成为第一个英国首相，他对当时党派斗争，采取患事宁人的态 
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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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一样①，英国又时兴了。在帝国的末期， 
法国人热中于议会制政府，其实幷不确切理解它究竟具有什么內 
容，有如后来在1815年以后所展示的。但是他们远远沒有停留于 
此，亲英情绪此时对拿破仑的统治已经起了干扰作用，到复辟时期 
更是狂热。 

托利党人丝毫无意于鼓励其他国家采用他们本国的政治制 
度。也许象卡斯尔雷这样的人在內心深处幷不十分乐意向一个议 
会说明自己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托利党人一致同意认为，其他 
各国人民都沒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在辉格党人之中，至少还有 
几个人反对伯克的见解，认为英国政治习俗具有普遍的意义。这 
些人在输出英国政制时，甚至相信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先加以改 
革，使英国政制也具有条理性和一致性，而这是旧制度下英国所完 
全忽视的，看来他们是受到法国历次宪法的启发。本廷克勋爵在 
实际控制西西里时就是这样干的：1812年7月，他引为自豪地提 
出一个逻辑结构谨严的宪法，幷且规定根据财产资格选举一个议 
院，这一规定适用于全国。这个西西里议会废除了封建制度。但 
是当本廷克被调到西班牙去时，一个反对党在西西里公开表示要 
求更为激进的改革，而在饥馑引起一些骚动时，国王费迪南四世乘 
机恢复他的权力。本廷克从西班牙回到西西里时，便要求王后离 
去，宣布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选举，幷且不顾选举结果而自居于独 
裁者的地位。在1814年本廷克被召回国后，他的后 任阿考 特便借 
口此次实验效果不佳而放弃了本廷克的尝试，从而使费迪南四世 
得以反攻倒算。 

就美国的民主政治而论，它的政治生活风平浪靜，原可提供成 
为一个范例。党派之爭似已结束。在杰佛逊第一任总统期间，联 
邦党已销声匿迹；而共和党也已逐渐采纳其对手的主张。杰佛逊 

0) 指十八世纪初启蒙运动初起时，孟德斯鸠等都赞颂英国政治制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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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裁减了陆海军，幷偿淸了半数的国偾；然而他也为美国取得了 
路易斯安那，幷且为实施1807年的禁运法案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498 
权力。1809年继杰佛逊担任总统的麦迪逊终于向英国宣战，这场 
战爭迫使他更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势 
下，对于欧洲而言美国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范例；美国的影晌，在 
与英国的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汇合在一起时，彰明较著地表现在拉 
丁美洲。 

如果说在大陆上，尤其是在法国，自由主义大有前途的话，其 
原因是在资产阶级的增长和1789年理想的进展上。拿破仑所尊 
重的 ft 由只限于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也 
保存了人民主权和选举原则，各被征服国家都同法国一样得到了 
一部宪法。这样一来，就存在一种政治生活的格式，甚至拿破仑的 
专制主义由于反应力，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英国，辉格党人非 
常善于体会幷且乐于赞赏拿破企各项改革的解放性质；在欧洲各 
地，这些改革都被人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启发下的成果，因此其必然 
产生的后果 是：凡 是拿破仑从大革命纲领中屛弃掉的东西，总会逐 
渐重现出来。甚至在俄罗斯，斯彼兰斯基的谨小愼微的改革也为 
俄国军官准备下条件，一旦对法战爭胜利把他们带到西欧的时候， 

他们就受到了法国思想的感染。从1812年起，法国思想对西班牙 
的影响口益显著地表现出来， M 然西班牙是奋起反抗法国统治的。 
霍韦兰诺斯在〗809年向中央“政务会”爭取到的议会，在1810年 
9月24日召开，这是在原则上由省“政务会”选举产生的；但是被 
法军侵占的各地区的议员是由逃到加的斯的各该地区人士推选产 
生的；而西班牙所 属美洲 各地的代表二十六人，则由摄政会议指派 
产生。当时加的斯拥有全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受新思 
想的浸染也最深；因此在议会里就有一个现成的自由派多数，但是 
他们幷不可靠地反映出多数西班牙人的意见，因为多数西班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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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拿破企作战不仅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外国占领，而且也是在反对 
法国大革命。虽然如此，1812年的宪法仍然只不过是法国1791 
年宪法的一个翻版。1812年宪法诚然仍保持天主教作为国教，幷 
禁止信仰其他宗教，但是僧侶和“奴才派”①却仍然拒绝接受 宪法； 
自由派在1813年决定取缔异端裁判所，削戚隐修院的数目幷沒收 
被解散寺院的收入。 

一旦拿破仑帝国垮台，自由主义就会立即重新展开反对旧制 
499 度的 斗爭： 路易十八复辟时就不敢拒绝给法国资产阶级一个议会， 
而西班牙则将在1820年首举义旗反抗神圣同盟。 


三、文化生活 

在拿破企掌权的时期里，文化生活的进展出奇地缓慢下来。 

500在欧洲大陆上，各专制政府都致力于使人们保持 缄默； 英国人更多 
地关心具体细节的改革，而少关心 思想； 在美国，文化活动完全沒 
有展开。此外，在这些年代里，进行讨论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每 
一个人采取- • 定的立场，各执己见，只等战爭解决，做出仲裁。最 
重要的是，战爭吸引着靑年人的精力，而日益增长的政治上的民族 
主义转移了许多人的思路。但是，就继续在进展中的文化生活而 
论，拿破仑的实验幷沒有使它煥然一新，论战仍然是在传统思想同 
十八世纪思想之间展开的。 

思想上普遍的麻木消沉状态不利于十八世纪思想，能够任意 
表示意见的官方报刊、政府当局和教会无不或多或少公开地替反 
革命作宣传。虽然拿破仑自己捍卫了一部分1789年的遗产，但他 
是按照他特有方式捍卫的，而他幷无意求助于“空论家”。卡巴尼 

1) “奴才派” ( services ) 是 1810 — 1813 年西班牙议会中效忠君主制度的保守派， 
由千他们对君主的卑躬屈膝而得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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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1808年逝世，但是德斯蒂•德 • 特拉西、然格內和福里埃尔 
还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仍然拥有许多忠 
实信徒，其中就有斯汤达尔①。然而，由于同宗教复兴相协调的唯 
灵论抬头，而鲁瓦耶-科拉尔正在巴黎大学加以讲授，理性论的实 
证主义便旧渐黯然失色。曼恩•德 • 比朗力图重新賦予人的思想 
以直觉认识自身存在的能力和创造形而上学的本领，儒贝尔思想 
的发展也有同样倾向，而象比埃尔•拉罗米居厄尔这样一个观念 
论者也有些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思想。在英国，哲学上激进主义的 
开山祖师边沁的经验主义比法国观念论者更为显著，他正日益关 
心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德意志，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乃是先验论 
的唯心主义，虽然它在国外还沒有许多皈依者；这种哲学思想正曰 
益受到神秘主义的浸染，尤其是在谢林的思想里。 

然而，科学却继续大有进展。在数学方面，拉普拉斯、蒙日、勒 
让德尔、普瓦松、普安索和阿拉戈等使法国遙遙领先；在德意志，高 
斯才初露锋芒。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 
辉煌，如马呂斯、比奥、 盖-呂萨克、 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 
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 
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朗福德虽定居于法 
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出以后， 
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 
它所带动的年靑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 
贡献也超群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 
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 
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弗鲁瓦•圣 -伊莱 尔提出 

①斯汤达尔 （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 
(1830 年）、 《 巴马修道院》(1839年)等^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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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槪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理辩护，在 
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 
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硏究。比夏阐明了组织 
细胞的结构，布鲁赛、拉埃內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 
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 
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6在历 
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则 
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 思想; 
科学知识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企无意中 
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幷 
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 
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 
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 这呰 名学者之中确实也有 
一些人把自己的硏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別思考问题，有如经 
院学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 
造的秩序；他以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 
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折，学者的客观硏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 
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 
变，因此，这些硏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 
力。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 0己的 H 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 
如义。1802年，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 • 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1808年，夏尔•德 • 哈勒尔出版了《通用 
政治槪述 M 乍为他的巨著《政治科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 K 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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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到1816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说自命是纯粹实 证的: 
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 学说建 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基础上，他论 
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 和德. 梅斯特是在为 
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幷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 
调，他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 
首只不过同其他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 
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 
命，稍后一些时 候哈勒 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幷 皈依 了天主 
教。同样地，反革命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 
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 
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 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 
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亚。但是对 
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 
法国大革命前夕所从来沒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侶受到国家政权的 
严密控制，实际上就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 
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磨难反而得到淸冼幷加强了纪律 
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 
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然而，护教的神 
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各国 
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 
说教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 
主义的影响，把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幷且对教义具有 
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思想。即使博纳尔 和德. 梅斯特也不 

①托马斯主义是托 马斯. 阿奎那 （1226 —1274年）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主张信仰 
高于理智，教权高于政权。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译者 



能完全摆脫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 
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內企图用常识和世人的普遍同意 
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眞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打 
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冏 
503 的途径皈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 
动一时；在罗马，有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 
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 
们的领袖人物奧韦尔贝克在1813年信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 
格兰，新教也在重新扩大影响。施莱尔马歇此时已成为堪称模范 
的牧师；费希特，尤其是谢林，日益迁就传统的基督教义。循道教 
派虽然在1812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颇为流行；同一年浸 
礼会派却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也同样流行一时；非英国国教信徒自 
称拥有两百万人之多。 

在各传统的宗教以外，神秘主义继续在泛滥。圣马丹在1803 
年已去世，但有如当年安托万•德.拉•萨尔⑧一样，也后继有人， 
其门徒尙在，如阿扎伊思和后来任教档案专科学校的让斯。神秘 
主义的中心仍然是里昂和阿尔萨斯。在里昂，印刷商巴朗什正在 
冥思苦想要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连续性地解释教条；在阿尔萨斯，奥 
贝兰牧师 C 直到他1806年逝世为止）、蒂尔克海姆男爵、萨尔斯曼 
和莱载-马內西亚郡守等都或多或少陷入了迷妄论。有些冥想趋 
向于多神的信仰调和论，或者以观察数字的魔力而延续犹太人的 
秘教®；在1805年以后，法布尔 • 道利维就是这样从观念论转到 

①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传说是耶稣的故乡，因此犹太人称早期基督教徒为 
拿撒 勒人。此处指在文艺复兴最有名的大师出现之前的，力图重振中世纪的宗教艺术 
的艺术家。——译者 

⑧安托万 * 德 * 拉•萨尔（生于约1388年，死于1462年以后）著有传记体小 
说《圣德莱的小约翰 H 约1456年），他死后，短篇散文小说继起流行一时。 一 译者 

③犹太人的秘教 ( Kabbale ) 指公元前二世纪出现的希伯来人的神学。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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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智学，而在1813年出版了《毕达哥拉斯①的金玉诗篇在德意 
志，自1803年以来在卡尔斯鲁厄任教授的容-施蒂林始终是神秘 
主义的权威，而与巴德尔名望相捋；有如法国的贝加斯，容-施蒂林 
也沉溺于千年至福说 ®， 拿破仑则正好被他们视为“基督之敌”。 
德意志这股思潮和法国的思潮在阿尔萨斯合流起来，克呂德內夫 
人就是在阿尔萨斯初入此道，得识奧秘的。她在结识容-施蒂林之 
后，在阿尔萨斯会见了奧贝兰，又在圣马丽亚-欧米纳会见了方丹 
牧师；不久以后，她又出现在日內瓦，1813年她被日內瓦驱逐出 
境。她把她的一些冥想吿知了德•斯塔埃尔夫人；这时斯塔埃尔 
夫人已在请奥古斯特 • 施勒格尔为她朗读圣马丹的著作，幷巳接 
待过文学家扎哈里亚斯 • 维尔纳，此人已成迷途难返的神秘主义 
者，后来终于改信了天主教幷当了神甫。德•斯塔埃尔夫人在不 
卄落后的冲动之下，也钻硏起《以耶稣基督为师和居荣夫人的 
著作。在俄国一如旣往，各种神秘主义的流派流传甚广；当时在 
贵族社会中最为时髦者是所谓“心灵基督徒 ”派； 已被哥利津和柯 
谢列夫讲道入迷的亚历山大在1812年开始攻读《圣经>，深思索求 
经义眞谛，因而自认行将成为克呂德內夫人所预言的救世的白衣 
天使。 


在 文学和 艺术领域里，浪漫主义运动成为革新和鼓动的巨大 504 
源泉。 山于德意志为浪漫主义创立了哲学幷几乎完整地接受了 
它，德意志认为浪漫主义是自己天才的产物•，其实浪漫主义运动是 


①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500 年）古希腊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把数说得 
非常神秘的唯心主义论者。一译者 

⑧“千年至福说” ( miU ^ iarisme ) 是基督教的一种迷信，即信耶稣基督将会复活, 
并将统治人间整整一千年。 —— 译者 

@此书出现在十五世纪，用简明有力的拉丁文写成，在布道书中别具一格，流传 
甚广，而出自何人手笔，迄无定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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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整个西欧的思潮，它得力于卢梭的学说非常之大已无庸置疑。 
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对他们的形而上学总是含糊其辞。海得尔堡 
集团主要是偏向于探索过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把艺术用来为旧 
制度和日耳曼主义辩护；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 
只想以民族情绪的代言人自居。从浪漫主义首倡者的有说教意义 
的活动中，他们所保留的主要是对美学规律的轻视和对创造性狂 
想的辩护。在所有国度里，浪漫主义学派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激情 
的宿命论，歌德在1809年出版的<亲和力>小说中或许还沒有公然 
背弃这种宿命论，但是他终于谴责了德意志浪漫派在文学创作中 
的自以为是和放肆，幷同他们分道扬镳。如果不把克莱斯特算在 
他们里面，那么他们都沒有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克莱斯特由于內 
心动搖不定和不能适应环境，终于在1811年自杀了，这种心理状 
态成为浪漫主义永恒的主题。诺瓦利的理想的象征主义，即认为 
槪念与可见世界是和谐地共处于事物的內部，毫不符合克莱斯 
特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本性和他所处的多难的时代使他在世 
界上只能看出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无所不在的 对抗。 因此他的戏 
剧的灵威源泉完全是悲剧性的。在《施勒芬斯泰因一家》中是个 
人对其家人的斗爭，在 <罗伯特•居斯卡尔》中是英雄向敌对势 
力的斗爭，在《庞代锡来》中是种族和两性的斗爭；在 <赫尔芒 
的战斗》中是民族间的斗爭；在《汉堡王子》中是良心与法律的 
冲突。 

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在推动语言学、历史学和法理学等方 
面的硏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比较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能垂诸 
永久。格林兄弟继其海得尔堡朋友们之后，搜集了《民间故事集>， 
幷从事硏究本国的语言史；克罗策尔发表了对希腊神话进行象征 
意义解释的许多著作。对于作为古典主义对立面的文学作品所产 
生的兴趣，不仅对莎士比亚一个人有利，而且对西班牙传奇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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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对卡穆恩什①，对东方和印度都有利。威廉•德 • 洪堡也致力 
于语言学的硏究。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语言学评论最杰出的代 
表作是沃尔夫在1795年出版的《荷马硏究导论》 —书； 沃尔夫的弟 
子奧古斯特 • 博克又增添了历史的硏究，而尼布尔在 18 H 年开始 
出版他的《罗马史最后，浪漫主义精神也 f 参透到法学思想中，萨 
维尼和艾希霍恩把法律视为“民族精神”自发的创造，以反对《拿破 
仑法典》，他们认为它是学者人为地造作出来的，尤其指出它是与 
德意志人民生活毫无联系的一种从外国输入的东西。这样就把法 
学硏究同这个社会的总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硏究面貌 
一新。 

在英国，浪漫主义正在开始影响一些卓越的诗人。“湖畔诗人” 
华滋华斯，而尤其是科尔里奇久已归顺英国国教，幷已变成用说教 
者的腔调说话；索塞则已改信保守主义，领受一份年金幷在1813 
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但是一些靑年贵族在气质上对影响日益 
增长的淸教徒的淸规戒律感到格格不入，这些人的地位和财富使 
他们能保持在物质生活上不必仰求于人，他们的才华使他们成为 
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倡导者。拜伦的作品虽然在形式上 
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他已成为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浪漫派的 
典型。他是一个高傲的贵族，不能忍受任何规章律法的约束，反抗 
门阀等级的同恶相济，但幷不是一个梦想解救被压迫阶级的革命 
者，虽然他最后是牺牲在希腊起义者的行列中。他是一个独树一 
帜的人物，单枪匹马对抗全世界，他认为除了受自己支配以外不接 
受別人发号施令，他把法外之徒当成榜样，甚至要学魔鬼造上帝的 

© 卡穆恩什 （1525— 1580年）是葡萄乐的诗人，曾歌咏瓦斯科 •达‘ 伽马寻找 
新航路到印度的航行。——译者 

㈤ 桂冠是古代希腊人用月桂树枝叶编制的帽子，用来奖给竞技的优胜者或卓越 
的诗人。近代各国宫廷用以奖给御用诗人，英国王室公开册封“桂冠诗人”的称号是宫 
方授予的很髙的荣誉。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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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情冲动和放荡不羁的拜 论在气 质上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带着苦乐交错的心情让自己听从激情所注定的命运，他感到自 
己是命中注定要遭受不幸和死亡的。他为了逃避社会、祖国和自 
己，便在大自然中沉思瞑想，或到远方异邦孤独流浪。这样他就发 
现东方对他有吸引力，在1812年开始发表《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 
记》，在1813年出版了《邪教徒》，在1814年出版了《海盗船》，这些 
作品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有力地促使描写异邦情调和地方色采的 
作品蔚成风气。 

在雪莱身上也可以看出放荡不羈和病态感伤，他被牛津大学 
开除后，就以多神论的理智主义和对自由恋爱的歌颂来向虔诚主 
义挑战。他最早的几篇文章是在1810年发表的，在1813年出版 
506 了《马布皇后》。德•昆西同科尔里奇一样是吸鸦片的瘾君子，也 
同样猛烈攻击英国的礼法习俗。英国不欢迎这些大胆豪放 的人； 
但是，与此同时华尔德 • 司各脫却把浪漫主义移殖到英国来，这 
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类似海得尔堡学派，同样是具有中世纪气息、保 
守的和民族主义的。司各脫起初是写诗，然后是写历史小说，这 
些历史小说风靡一时，誉满全球，①特別是在1814年出版《威佛 
利》—书以后。他的小说中赞扬道德高尙的叛逆者和打抱不平的 
骑士，穿插着民间传奇常见的情节，如身世不明、隐名改姓、幽灵 
幻影和阴谋诡计等等，以致在这种形式下，浪漫主义旣能取悦一般 
群众，而又不致触犯权贵人士。 

在法国，文学仍然在受到法兰西科学总院的奖掖，幷仰承文艺 
枇评大师若弗鲁瓦的赞赏，因此它始终谨守传统章法。当时优秀 
作家屈指可数，其中最有才华的是诗人德利尔。邦雅曼•贡斯当 
的杰作《阿道尔夫》与古典主义一脉相承；但是宫方的文艺理沦 

^司各脱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是极其敌视拿破仑的，虽然写得生动，行销一时， 
但没有历史价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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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把小说列入高雅文学。尽管拿破仑很欣尝奥西安，他仍然 
信守这种美学的理论；在他看来，法国的影响正日趋衰落，到他在 
位的晚期，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和在英国的得势使他很感疑虑不安。 
然而，人们也不再会有所 i 吳解： 法国大革命已经断送了古典艺术的 
前途，因为一则古典艺术本是为贵族创作的，而革命使贵族四散逃 
亡；再则革命削弱了古典艺术的教学和硏究，而沒有这种教学和硏 
究，资产阶级就不再能欣赏古典艺术；三则革命使资产阶级中加入 
了一个沒有教养的暴发戶阶层，他们在毕克塞雷古的传奇剧中，在 
亚历山大 • 杜瓦尔的舞台剧中，在皮戈尔特-勒布伦的小说中得 
到更多的乐趣。在这类大众化的文学里表现出一种纯朴的浪漫主 
义的某些 特征： 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各种文学体裁的掺杂结合、现 
实主义的初步尝试。官方的文艺批评硬说传奇剧为一种降格了的 
悲剧；但是勒梅尔西埃的剧作《宾多 >>(1801 年上演）和《克里斯托 
弗 • 哥伦布 >>(1809 年上演）已突破传统古典悲剧的章法，这些剧 
作尽管存在很多弱点，仍然预示了巨大变革即将到来。此外，人们 
仍然很爱读十八世纪的早期浪漫主义的作品；行吟诗人诗歌仍然 
受到普遍欣赏，所谓克洛蒂尔德•德 • 絮维尔的诗歌大受欢迎，而 
奧西安的诗的流行更有过之，取该诗中主人公奥斯卡和马尔万娜 
之名为名字是时髦的事；勒絮尔的歌剧《吟游诗人》，以及画家热拉 
尔和吉罗代，都受到麦克孚生所伪造的诗集@的 启发。 

可是，最能造成浪漫主义滋长的气候的还是当代的重大事件。 507 
革命的大动荡、拿破企的崛起、连年不断的战爭，这一切有力地激 
起人们的想象力和个人野心；但是幷不是毎个人都能找到适合3 
己的地位，而当时的种种机会幷不都是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适宜 
的，擅长写作的失意者便以笔墨文字自述感怀。从1802年起，勒 


①即指《奥西安诗选》，参看本书上卷，第15页。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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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①在他的 < 基督教的眞髓 》中 ，就流露出不合时 宜者的 苦恼，而他 
的哀怨夹杂着愤怒和骄傲。史南古的 <<奧勃曼》同勒奈患有同病， 
然其绝望之情更为悲痛，而在米尔瓦耶和谢纳多莱的笔下，这种绝 
望之情有所减弱，演变成拉马丁式的忧郁®。另一方面，虽然已经 
正式宣吿了自由与平等，但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民法典》都远远 
沒有贯彻这些原则，特別是有关妇女的地位更是如此，夏托勃里昂 
在创造了成为情感同义务冲突的牺牲者阿达拉这一形象以后，斯 
塔埃尔夫人又创造了苔尔芬和柯丽娜，她们的结局也同样悲惨，因 
为这位女作家论证说，社会偏见拒绝给妇女幸福的权利。归国的 
亡命者满脑子对外国的回忆，皇帝的士兵与官员回国后的叙述等 
等都有助于扩大当时法国人的眼界，促成对异邦情调的爱好。波 
拿巴远征埃及当时已激起对东方的好奇，1811年夏托勃里昂出版 
的《巴黎至耶路撒冷纪行》，重新喚起这种好奇心；他的散文史诗 
<殉教者》也同样能使读者引起乡愁。最后，对外国文学的接触曰 
见增加。忠实于其客观实证主义的观念论者如福里埃尔、热朗多 
都批评法国人成见太深，他们承认每个民族的著作皆有其固有的 
优点，幷有其应得的魅力。在帝国时期，这种折衷主义对于南欧各 
民族特別有益。斯塔埃尔夫人的《柯丽娜》已经引起法国人对意大 
利的重视;从1811年起，然格內开始出版他的<意大利文学史》，而 
西斯蒙第正在曰內瓦讲授南欧文学。斯塔埃尔夫人成为德意志的 
代言人，由于浪漫主义是在德意志成为自觉的运动的，她所起的作 
用具有头等重大意义。 


①即夏托勃里昂，他的全名是弗朗梭瓦-勒奈•德 * 夏托勃里昂，他所塑造的典 
型人物即以“勒奈”为名。——译者 

⑤拉马丁 （1790— 1869年），诗人与政治活动家，诗集有《沉思集> (1820 年出 
版）、《新沉思集 >>(1823 年）等。他是复辟王朝时出现的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用当时流行 
的悼歌体裁表达感伤的沉思。到七月王朝时，拉马丁投身政治活动，1848年革命后起 
了反动作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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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埃尔夫人的父亲是有日耳曼血统的，她嫁给一个瑞典人， 
她本人是新教徒，她很象日內瓦人一样对加尔文派的英国和路德 
派的德意志深感同情，就她的气质而论，热情充沛甚于批判精神， 
因此她醉心于北欧文学也是很自然的事。早在1801年她发表的 
«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文中，她对古典主义的普遍 
价値提出怀疑，她确认美有相对性，幷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把北 
方各国同南方各国作出鲜明对照，前者在文学上的代表作是奥西 
安，后者是荷马。她不断地赞扬北方各民族是严肃认眞，热爱自 
由，道德高尙，信守宗教而又不迷信。然而在这个时期她仍然认为 
古典文学是优越的，因为她一直受古典文学教育，而她此时还不了 
解德意志，也不通德语。但到1803年她被拿破仑放逐后，她渡过 
了来因河，当她归来时带来奧古斯特 • 施勒格尔，他同她在一起直 
到1810年，幷把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介绍给她。她周围的人也同样 
受到影响，因为邦雅曼 • 贡斯当在1809年写了 《 沃伦斯泰因》，而 
內克尔•德 • 索絮尔夫人在1811年翻译了奧古斯特•施勒格尔 
的<戏剧文学教程》。发展到后来使斯塔埃尔夫人写了《论德意志》 
一书.，在此书中她对法国文学更少好评，而称颂莎士比亚和德意志 
作家。她屛弃了古典文学的章法和批判精神，以激昂的笔调赞颂 
“热情”的美德，这纯粹是施勒格尔的思想。1810年这部名箸在巴 
黎一出版就立即被沒收禁止，直到拿破企失败后才得发行。然而 
在帝国最后几年里，在文艺批评中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已公然对 
立，阵线分明。这场爭论也陂及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也普遍爱读北 
方各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直接阅读原著，或者更多的是通过法文 
译本，这些作品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1807年佛斯科罗所写的《墓 
碑》诗集中。 

造型艺术也在开始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虽然在这个领域里 
旧传统善于坚守阵地。拿破仑对于建筑特別感兴趣，保持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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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他个人的喜好加在一起，使他发出这个庄严的具有古典主 
义色采的敕令 •，凡 是大的，总是美的。”然而他在命令某些艺术家 
采用或向他们推荐以他的战功为主题的当代史画面时，却在无意 
之中指引他们走上一条趋向浪漫主义的新路；但是拿破企对富丽 
而沉重的“帝国风”艺术风格的形成幷无关系，这种风格可以追溯 
到十八世纪所受伊特鲁利亚艺术和埃及艺术的影响。拿破企所任 
用的博物馆馆长德农是一个相当折衷主义的艺术家和业余爱好 
者。极力提倡那种模仿古人的古典艺术的乃是卡特勒梅尔•德 • 

509 坎西。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和柏拉图式的原型才是美的，他认为必 
须消除个人的特点和严格遵守图案样纸的构思，才能接近实现理 
想的原型，所以他把雕刻看作主要艺术。在卢佛尔宫工作的佩西 
埃和方丹，设计旺多姆圆柱的贡杜安，负责凯旋门的夏尔格兰等人 
仍然忠实于传统艺术，卡特勒梅尔的学说也与达维德喜爱的风格 
完全相符。当时伟大雕刻家是些外国人，如丹麦人托尔瓦德森，而 @ 

尤其是被拿破仑特別赏识的意大利人卡诺瓦。 

然而艺术远不如卡特勒梅尔所企望的那样表现为一式一样。 

由于发掘庞培古城而在十八世纪盛行一时的亚历山大主义①是同 
达维德绘画的遒劲而紧凑的线条背道而驰的，幷给吉罗代和普律 
东作品里渗入一种色情的和忧郁的沉闷情调。在卡诺瓦的作品 
里，一种柔媚优雅的风韵和对景物的偏爱也破坏了风格的纯洁性。 

在装潢艺术中，亚历山大主义仍占统治地位，而与帝国模式同时幷 
存。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也出现在画像中，热拉尔，特別是达维德， 

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最后，吉罗代从奥西安和夏托勃里昂诗 
中所取的主题，以及人们从当代史实吸取的题材，如达维德的《拿 
破仑的加冕典礼》，格罗的战场实况，热里科的士兵画像，所有这些 

①亚历山大主义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筇 一323 年）死后的希腊文明、 

文学和艺术。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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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画意的变化多端，构图的突出动势，和色调的强烈多彩结合在 
一起，因而都是纯粹浪漫主义的作品。西班牙画家戈雅、英国画家 
如劳伦斯、罗姆尼和雷伯恩等人的绘画更是不拘一格；同时英国也 
产生了以康斯特布尔和特纳为首的风景画派，这一派即将把最新 
颖和最动人的成分带入新的绘画里。 

至于在音乐领域里，革命的思想一被压抑，它们在法国所引起 
的音乐革新就成绝响；余存下来的只有偏爱旋律乐曲，反对优雅音 
乐，还有对音乐技巧一定程度的忽视，以及不再为革命热忱和振奋 
所需要的夸张，这种夸张却与达维德艺术不无关系。当时主要的 
作曲家有法国的梅于尔，有卜居巴黎的意大利人斯彭蒂尼，前者的 
歌剧《约瑟夫 》 和后者的抒情悲剧 《 火神 》 都是1807年问世的。1811 
年从俄罗斯归国的布瓦勒迪厄成功地提高了喜歌剧的声誉。就取 
材广博和表达有力而论，作曲家贝利奧茲的老师谢鲁比尼似乎已 
经属于浪漫主义派，但在当时人们还不大爱听他的音乐。 

以上这些大家的名望较之鼎鼎大名的贝多芬无不黯然失色。 5 iO 
他长期卜居维也纳，一方面沒有停止为钢琴谱曲，另一方面从十九 
世纪初以来，已经写出他的伟大的器乐曲、四重奏、前奏曲和前八 
个交响乐。他的作品不止一次地以其大胆的技巧和表现的新颍有 
力，而使当代人大为震惊；同时又因內部充满予人启发的生命力而 
征服了听众。他喜怒无常，性情暴躁，热情而敏感，但因耳聋而与世 
阻隔，因多次失望的爱情而饱受折磨，他好猜疑而易冲动，又因出 
身平民，家道贫困，以致在贵族圈子里注定要在情感上遭受许多痛 
苦的伤害，而他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出入贵族社会；从许多方面看， 

贝多芬属于浪漫主义派，幷且正如诗歌之于诺瓦利那样，音乐为贝 
多芬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可以用来对抗现实世界。但他决不是 
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的乐曲中有许多表达出一个健全人的欢乐、 
善良、兴奋和诙谐，有充沛的毅力和饱满的意志；另外一些乐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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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对英雄伟迹和向宇宙间敌对力量战斗的向往。他从来沒有 
沉沦到心灰意冷，因为他是十八世纪的产儿，燃炽着焦虑不安而又 
顽强的乐观主义思想，是-个自发的共和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全人 
类的休戚相关，对人类的前途深信不疑。从许多特征看， v 他近似卢 
梭，而在德意志人之中，他的思想使他更多地接近古典主义者，特 
別是接近席勒，而较少地接近浪漫主义者。在他的內心深处，他是 
象克莱斯特一样的悲剧 人物： 他的最悲壮的作品表达出英雄人物 
同叛逆天性的决斗，但是根据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来看，却也表达 
出法国大革命对旧世界，自由对专制，觉醒的各民族对拿破仑大帝 
国的狂风暴雨般的冲突。 

四、欧洲和美洲民族的觉醒 

各族人民逐渐发展文化生活的后果是：十八世纪主要地是在 
511德意志，在作家和大学教师中发展了民族文化主义。古典文明被 
视为是法国人的创造，它把各族人民沦为从属的地位。用改革制 
度与军事统治来加强法国思想影响的拿破企体制更加深了这种反 
感。基督教教义本来是一种普天一致的文明，各民族在不否认普 
天一致的文明这一原则的同时，在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领域本 
能地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幷力求探索出表现本民族威情和行动 
的固有方式的特征，这就是雅恩在1810年称之为“民族性”的东 
西。探索这些固有方式的途径或是上溯本民族的历史去找，因为 
各民族认为自己过去沒有受过外来影响，或是从平民各阶级的生 
活去找，因为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沒有受到世界主义的影响。赫德 
尔和伯克在为这种民族主义辩护时，把每个民族看成是一个有生 
命的存在，不可能彼此同化，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把这种哲学发挥到 
极点时就赋予每个民族一种“民族精神”，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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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到了拿破仑时期，意大利的库奥科和俄国的克拉姆津都有 
这种看法。 

当拿破企的统治似应把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更加巩固下来的 
时候，当一些归附法国的作家，如孟蒂与塞萨洛迪，以及整个的官 
方文学，即所谓“郡守文学”都在卑躬屈节歌颂拿破仑的时候，这一 
时期意大利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却是更为有力地反抗法国的优势。 
塞萨里恢复了托斯卡纳语言的古典的纯洁性，幷编纂了一部 词典； 

曾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先后在梅尔齐和约瑟夫手下工作的库奥科， 
定居在帕维亚的佛斯科罗，虽然沒有在政治上反对法国，但在涉及 
语言和文学的民族独立性时却毫不妥协。在佛罗伦萨，•公然反对 
法国征服者的尼科里尼沒有发表任何东西，但是在故纸堆中从历 
史上寻找祖国的名著。卡诺瓦的艺术成就和意大利的音乐也激起 
民族自豪威。拿破金似乎也曾认眞考虑到这种情绪。1809年，他512 
下令在已幷入法国的那部分意大利法庭上恢复使用当地语言，这 
无疑只是为了改善司法行政而做出的必要的让步，而当1812年恢 
复克鲁斯卡学会①时，意大利学术界就认为完全有根据欢呼胜利。 
比利时对法国文化沒有丝毫抗拒；在来因地区，法国文化虽然沒有 
激起一致反对，但也沒有取得进展。在荷兰，文学界却在深自反 
省，而拒绝任何对外国的模仿。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挪威在1813年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在东 
欧，俄国此时出现了文学杂志：1802年克拉姆津创办的《欧洲信 
使 》 和从1808年起由格林卡編辑的《俄罗斯信使》。克拉姆津致力 
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消除古典的文学体裁，如颂歌和悲剧。 

在提尔西特条约以后，格林卡和罗斯托普钦起来大力反对在宮庭 
与贵族中盛行的外国生活方式；格林卡特別颂扬俄国固有的传统， 

①克鲁斯卡学会是意大利历史悠久的学术团体，1582年创办于佛罗伦萨，在 
1612年出版过一部大词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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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的新事物;过去曾经热中于启蒙运动的克拉姆津，此时却 
醉心于民族传统，幷开始撰写一部莫斯科大公国史。在哈布斯堡皇 
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中，匈牙利不断要求把马礼尔语也定为 官方语 
言；捷克人也觉醒起来，从1792年起在布拉格大学开设了捷语讲 
座;杜布罗夫斯基制定了捷克语语法；历史学家沙法利克和帕拉茨 
基正在准备写作。在被征服的伊利里亚，马尔蒙允许在正式文件中 
和在小学里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他的庇护下，修道 
院长沃德尼克用斯洛文尼亚语編写小学课本。最后，巴尔干半岛 
上的基督教徒也#了起来：希腊人是最先进的，政治团体倍增；在 
塞尔维亚人之中，民族传统一向由僧侶保持着，因此与东正教密不 
可分；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语言和历史则复兴起来 
了，1813年在雅西创办了一所摩尔多瓦语学校。 

在那些久已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度里，或在那些对自己丧失了 
的独立记忆犹新的国度里，如英格兰与荷兰、瑞士，波兰与匈牙利， 
西班牙与葡萄牙，文化的民族主义当然同政治的民族主义融为- 
体；而在別的国度里，则是前者促进了后者的形成。捷克人、伊利 
里亚的各斯拉夫族人、罗马尼亚人，甚至希腊人当时都似乎还不曾 
想到要象塞尔维亚人那样，要为爭取民族解放而斗爭。但是，在意 
513大利，早在法国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从文化爱国主义转向政治爱 
国主义的演变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在德意志，这种演变刚刚实现。 
法国大革命鼓吹民族主权原则，从而助长了这种演变，这个原则很 
自然地就被用来反对拿破企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实际上，法国人 
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国家机构，组成一个公务人员阶层，特別是组织 
了军队，从而也同样地助长了民族情绪的滋长，培养了后来反抗神 
圣同盟的最坚决勇敢的战士，至少在意大利就是如此；在这个_度 
的南部，法国人也引进了发源自弗朗歇-孔泰的革命组织“烧炭 
人兄弟会”(“烧炭党”），这个组织从缪拉统治那不勒斯时起似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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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统一全意大利。 

然而，对这些因素的影晌不应过分夸大；法国征服这一事实要 
比这些因素重要得多。无论各地的爱国主义能喚起多大程度的理 
想主义，除非出于极其现实主义的动机，爱国主义是不会采取政治 
形式的，甚至在文化民族主义特別发展的上层阶级中也是如此。无 
论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对于外来的和新出现的事物的排斥，始终是 
爱国主义最主要的成分，从外国派来的士兵和官吏的出现总会在 
人民群众中立即引起反应。拿破仑沐制有它的功绩，但是拿它给 
予的利益与所加的负担权衡一下，总的结算还是负担、弊害多于德 
政。首先，这位皇帝把战爭费用的重担压在被征服各国身上，这些 
国家遭受部队的勒索和劫掠、征发物资，还不用谈战爭特税，例如 
威斯特法利亚被抽的税就达两千六百万。在这些以外，拿破企原 
则规定各被征服地都必须经费自给，甚至贫困的伊利里亚也不例 
外；最多只有在那些还沒有平定下来的国家，例如那不勒斯和西班 
牙，拿破仑才支付占领军的薪给，而这是万不得已的，是他心有不 
甘的。在1807年，约瑟夫在那不勒斯付出了四千四百万给军队， 
而法国只偿还了六百万。威斯特法利亚付出一千万给构成该国军 
队半数的一方二千五百法国人。在1809年，意大利王国的全部支 
出是一亿二千七百万，其中付给法国的是三千万，供本国军队用的 
是四千二百万。此外，新的行政当局费用浩繁。筒而言之，各地租 
稅无不大大地猛增 •. 贝格大公国在1808年缴纳六百万，到1813年 
增到一千三百万；威尼西亚在这五年中增加了两倍。此外，还得提 
供 兵力： 1810年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是四万九千人，到1812年增到 
九万一千人；贝格大公国在1806年维持五千军队，到1811年增到 514 
九千四百人。最后，大陆封锁引起不满的人比使之满意的人要多。 
除了饱受战爭破坏的西班牙以外，德意志，特別是普鲁士，在1812 
年最有 理由麒 到愤愤不平。德意志之所以在1813年取为氐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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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策源地，幷不是由于纯粹精神力量的热忱，而是由于它是通往 
俄罗斯的大道，自从1811年夏季以来，全部法国大军云集德 意志； 
普鲁士则与波兰一样，成为法国远征俄国的基地，不得不倾其所有 
以供养大军。早在1811年12月5日，虽然热罗姆的辖地还位于 
后方，他即已发出 警报： 

“此间群情激昂达于顶点……人们提出要仿效西班牙，而一旦战爭爆发， 
来因河与奥得河之间各地皆将揭竿而起。局势动乱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不甘 
外国压迫，更强烈的原因是一切阶级莫不面临破产，苛捐杂稅、战爭捐献、供 
养驻军、士兵过境，骚扰无穷。人民已被剝夺到一无所有，因而再也不会丧失 
什么，人民陷入走投无路之境乃是最可怕的 …… 人民对上层政治动向漠不关 
心；他们感觉到的只是逼在头上的眼前的灾害。” 

这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本来还可以补 充说： 贵族和资产阶级 
也同样蒙受其害，幷且由来已久，而这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各 
附庸国里，国债暂停偿还或只部分折还，退休金与年金停止支付， 
前朝文武官员都被誶退。在仍然独立的各国里，特別是普鲁士，都 
被迫照此办理。凡此种种灾难人们无不归罪于征服者。 

另一方面，在彼此情况差异极大的各地区一下子建立起来的 
拿破企体制，重新搬出那种声称保证造福人民而不必倾听人民意 
见的开明专制统治，这种统治现在所治理的地区更广，推行的决心 
也更大。在一些不如法国富有，而又习惯于松散的政府统治的国 
度里，或有时还习惯于半野蛮统治的地方，如伊利里亚，这种开明 
专制就显得过于复杂，要求过高和徒重形式。把<民法典》推广到 
这些国度里，彻底改变原有的家庭和财产关系的习惯，造成的恶果 
更大。<民法典》是公然世俗化的法律，对各种宗教信仰一视同仁， 
实行民事的戶籍制度，允许离婚，解放犹太人，保障共济会，这一切 
都引起僧侶的反对。在信新教的各国里，人们幷不都赞成授予天 
主教徒以平等地位，例如在荷兰，据法国官员的报吿说，就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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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设法不让天主教徒就业。在伊利里亚、波兰和俄罗斯，东正教的 
神甫把拿破仑看成是“基督之敌”。由于拿破企推行教会产业世俗 
化，取消什一税幷与罗马教皇决裂，天主教徒特別激烈地反对他。 
由于他废除封建关系和宣吿公民平等，贵族的愤怒尤为可怕。伯 
尔尼和日内瓦的绅贵们，荷兰和汉撒各城市的富绅们对宣吿公民 
平等这一点，也始终不肯原谅。资产阶级和人民也不乏抱怨的理 
由：手 工业者对取消行会制度惶惶不安；公务人员对法国人盘据高 
官要职忿忿不平；革命法国的忠实拥护者“爱国派”则被视为雅各 
宾党人而一贯受排斥；农民抱怨土地改革太袒护了领主。对拿破 
仑统治保有好感的只有一定数量的获得了高官显职，购买了大量 
国有产业，以及得到大陆封锁好处的大资产阶级。拿破仓在许多 
国度里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与社会的结构，在所有这样的国 
度里，共同的利益驱使人们渴望获得独立幷转而反对法国。波兰 
的例子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波兰受拿破企之惠特多，而如果 
拿破仑战胜俄国，它势必会获益更大。可是波:兰的僧侶暗中仍然 
敌视拿破金，贵族犹疑不定，深恐实现少数民主派所已要求的新的 
改革；而且贵族还不能原谅拿破企沒有把普鲁士偿还的抵押借款 
全部给波兰，在总数四千三百万外加四百万延期偿还的利息中，拿 
破仑减为二千万，分三年 付款。 沒有得到完全解放的农民只为他 
们的负担操心，他们同普鲁土农民一样，被过境的法国大军骚扰不 
堪，他们把一切重负归罪于法国人。波兰幷不象拿破企所期望的 
那样满腔热情而毫无保留地拥护他。 

拿破仑时代的战爭，通过一些意料之外的曲折反应，还有利于 
其他一些民族的进展。芬兰从瑞典分立出来，它从沙皇亚历山大 
那里得到一部由斯彼兰斯基起草的宪法，宪法授予它自治权。英 
国舰队把挪威从丹麦隔绝出来，使挪威陷于饥馑，但在事实上变成 
独立国家，虽然它本无反对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的意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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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行将形成一些新国家，而巴西也不再受制于 
葡萄牙。1812年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可纪念的 日期； 美国独立以 
后，英国一直使这块以前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甚至还 
在那里保持一个强大的亲英派，1812年美国对英国发动了第二次 
独立战爭。对英决裂似乎是由一些新起的人物如克莱、卡尔洪、韦 
伯斯特等建议麦迪逊总统作出决定的，这些新人想要夺取加拿大， 
幷想要靠设立关税壁垒来发展工业，从而保证美国的独立自主。战 
爭是艰巨的，美国旣沒有军队，也沒有金钱；联邦政府不得不大事 
举债幷召集民兵，这样做是不顾北部各州的抗议而进行的，在对英 
和约缔结的前夕，北部各州甚至威胁要拒不听命联邦政府。入侵 
加拿大沒有成功；在1813年和1814年，美国必须击退英国人在伊 
利湖上和向善普伦湖发动的进攻；巴尔的摩受到攻击，华盛顿市也 
被烧毁，甚至到1815年，杰克逊将军还要击退英国人对新奧尔良 
的一次进击。在海上，美国的巡逻船和私掠船拿捕了二千五百艘 
敌船，但是幷不能打破英国对美国各港口的封锁。对英战爭使美 
国死亡三万人，用去二亿美元，结果在领土上毫无所得，而商业损 
失却十分惨重。但是战爭使美国工业得以征服国內市场；战爭结 
束以后，1816年的关税税则又为工业保住了国內市场。经过这次 
艰巨的战爭，美国民族情绪大大加强起来了。 

各民族的反抗给拿破仓造成了许多困难：提罗耳的起义惊扰 
了他，西班牙的起义削弱了他。但是只要他•的军队保持完整，这些 
都不是致命的威胁 ：在沒 有得悉他从俄罗斯败退以前，普鲁士居民 
是不敢动弹的，而且即使在拿破仑大败退的过程中，別的民族也沒 
有效法普鲁士人。同时还应该注 意到： 虽然法国统治所激起的不 
满无可爭辩地促成民族个性的发展，但是纯洁而无私的民族主义 
感情只不过激励了一些少数民族，而且同人民的苦难与各阶级利 
益所受的损害比较 之下， 只居于次要地位。提罗耳的例子突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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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正实了这一点：提罗耳起义的矛头是指向巴伐利亚的，而巴伐利亚 
幷沒有一丝一毫侵犯提罗耳的“ H 耳曼性”。人民的愤慨主要是战 
爭引起的，特別是对俄战爭的准备工作；如果拿破仑打了胜仗，重 517 
建了欧洲大陆的和平，这种愤慨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虽然如此，从 
民族的觉醒中可以预见到，一旦皇帝去位，他所建立的大陆体系势 
将随之解体。 

至于社会的不满，它们部分地是彼此矛盾的，以致在经济和社 
会结构已经现代化的那些国度里，全民族的联合行动障碍重重。这 
种情况可以解释何以君主与贵族的联盟对民族运动的态度极不明 
朗，幷且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转而反对民族运动。在1812年春 
季，亚历山大已经摆出各被压迫民族的保护者的架势，而从1813 
年到1815年，沙皇本人和他的盟友一再发出空洞的诺言。但是， 
除去他们不愿因此打乱他们协调分配领土的计划以外，他们还认 
为，不言而喩，他们的权力决不能稍有削减，他们发动起来反对法 
国的农民和资产阶级应象从前一样忍受贵族骑在他们头上。顽固 
地维护旧制度的奥地利，在国內受到许许多多被奴役民族的威胁， 
因此拼命要把意大利和德意志重新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而决不 
容许反法斗爭具有革命的性质。反法战爭这种极其暧昧的双重性 
质，已经预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将是压迫者反对受了欺骗 
的人民的残酷斗爭的历史。 

五、资本主义的进展与欧洲 
向全世界的扩张 


在整个拿破企时期里，货币始终是充裕的。本书已多次指出， 

达是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从1809年起，英国通货膨胀不断 
加剧；英格兰银行收进为数日增的财政部证券，该行的商业往来贴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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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数字在1814年达到1795年的五倍之多，当时发行了二千八 
百五十万镑的钞票。也在发行钞票的私人银行在伦敦沒有增加很 
多，但在外地据统计在1809年有将近八百家之多。由于英格兰银 
行发行了一镑和两镑的钞票，硬币逐渐从市面上消失，物价不断上 
涨：以1790年为基数，1814年的物价指数则为198。英格兰银行 
的库存在1815年减少到只有二百万，汇兌率下跌了百分; i 十五到 
二十，然而这对出口幷无妨碍。在法国，通货膨胀较为缓和。法国 
的财富积聚一直在继续进行，仍然经常有人抱怨硬币短缺;但毫无 
疑问，纸币数以倍增。法兰西银行的钞票发行量从1806年的六千 
三百万增到1812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万。纸币的流通速度也在加 
快，从1809年到1812年，贴现数字是四至五亿，在1810年达到七 
亿四千七百万；如果不是拿破仑加以控制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 
大，幷且活动范围还舍大大扩充到外省；外省有许多地方银行开 
业；对于外省银行的活动，现在还不了解，看来业务范围不致很大。 
当时使用纸币的还只限于少数商人，更为重要的是金属货币的增 
加，这部分地是由于新铸货币的增加和贸易顺差的增加，而主要地 
还是由于战爭赔款和从新增领土来的“特別财务”收入^据估计从 
1799年到1814年有价値七亿五千五百万法郞的金银流入法国。在 
法兰西帝国內，虽然制成品的价格在上涨，农产品的价格有时还下 
跌；但是总的看来，物价都比1789年显著上涨。许多大陆国家都 
采用了发行纸币制度，因为硬币不是被藏了起来，就是流到了法、 
英两国，而这两国却由于货币充裕而特別有利于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拿破仑把法国革命的许多改革推广到欧洲相当广 
大的地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达。这些改革如劳动自由、废 
除农奴制和封建义务、土地买卖自由、取消內地关卡和桥梁道路通 
行税、统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符合亚当 • 斯密的学说的，他的学说在 
法国由加尼埃，特別是由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广为传播，萨伊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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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说》—书中阐明和补充了亚当•斯 
密的学说。 

战爭始终足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在英国，战爭迫使商业寻 
找新的市场；在大陆上，战爭有效地保护了工业发展；大陆封锁只 5 ! 9 
不过加重了连年不断战事的后果，因此之故，要准确论断大陆封锁 
本身对生产情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战爭对生产的破 
坏显然超过了有利 影响： 政治局势变幻不定，以及因此给贸易关系 
带来的干故，到处都压抑了办企业的劲头；而且大陆上工业的进展 
尤其有赖于英国机械技术的推广，所以，如果英国人能继续供应大 
陆各项设备，工业的进展本来可以更为迅速。 

在经济领域內，科学硏究所激起的发明创造精神，幷沒有由于 
战爭而减弱到象其他事业那样的程度；但是若与十八世纪的发明 
成果相比较，则这一时期的成果不大。1792年霍恩布洛设想过的 
蒸汽压缩后的膨胀力，到1804年被伍尔夫继续运用，他利用两次 
中继的压力，发明了复式蒸汽机。在美国费城，机械工人和建筑师 
伊万斯对锅炉做出一些显著的改进。1798年，莫多克在伯明翰的 
博尔顿的工场里装置煤气照明以后，1807年在伦敦的蓓尔美尔街 
安装了最早的煤气路灯；菲立普 • 勒邦在法国也同时完成了这项 
实验工作，但他死于1804年，以致未能付诸实用。在帝国末期，菲 
力普•德 • 吉拉尔也成功地实现了机械纺麻。另一方面，运输问题 
日益迫切要求注意解决；1811年，麦克•亚当向英国众议院提出 
碎石铺路基的方法，这个方法此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在法国 
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英国的煤炭业正在日益增多地运用钢轨运 
输，钢轨的断面不断在改进中。最后，人们在设法硏制一种可以行 
驶在一条“铁路”上的蒸汽机动车；到1804年，特里维蒂克制造出 
第一部火车头，赫德利在1 8 °3年也制造了一部；斯蒂芬森在1814 
年开始了他的硏究工作。在水上，运输革命也已开始进行，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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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国； 1807年，富尔顿成功地在哈得孙河开办了汽船 航运； 然而 
当时还沒有人敢于到海洋中去用汽船冒险。 

人们倾向于认为，战爭使得当时的制造商为了保持他们的销 
路，宁愿依赖军事胜利和走私，而不指靠技术改进和薄利多销，这 
520 有助于说明发明创造何以进展缓慢。虽然机器使用在英国是在推 
广之中，但推广得相当慢，甚至在棉纺织业中综合的“骡机”也还沒 
有到处都取代“珍妮机”，在1812年所使用的织布机也还不超过 
二千台。至于羊毛业，工具的改革刚刚开始，而且只限于纺毛；使 
用机器较多的是花边制作。冶金业是较为先进的 部门： 木柴炉已 
近绝迹，为了熔炼生铁普遍采用了搅炼炉和碾压机。除了棉纺织 
业和采矿业外，水力和蒸汽力的利用还很罕见。虽然工业集中确 
是大势所趋，但进展还不显著。1812年只有十四家棉织工厂，1806 
年在曼彻斯特才开设了第一家利用蒸汽力的工厂；在花边业，最早 
利用蒸汽力的是在 1810年。 金属加工业的生产始终是非常分散 
的；其他工业就更加如此，只有酿酒业是例外。在伦敦，手工业无 
可爭辩地仍占优势。从整个来说，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着显著的商 
业性质，商人找些在家庭內劳动的计件加工工人，给他们提供原料 
和往往是租用来的工作机。 

在法兰西帝国以內，尽管对新的生产发明很注意，按照传统方 
法增加生产的考虑仍然占优势；当时已经采用的新方法则有 ：“骡 
机”、“雅卡尔”①、牟罗茲地方1805年采用了奥伯坎普夫的花布印 
染机、道格拉斯的和科克里尔的纺毛机。第一座反射熔炉足1810 
年在勒 • 克勒佐出现的。这些零散发生的进展主要是在阿尔萨斯 
与北方，在里昂与在圣太田，在诺曼底，在萨尔国有煤矿里。而最 
显著的进展则是在比利时和在亚琛地区。就是在这个时期，比利 

①“雅卡尔”是以发明人约瑟夫-马利_雅卡尔 （1752— 1834年）命名的一种织布 
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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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矿山开始装配起新机器；在列 EI ，在拿破仑的帮助下佩里埃创 
办了一间铸炮厂，而在〗810年多尼开设了一所工厂运用自己发明 
的处理锌的方法，这就是“老山厂”的起源；由于棉纺织业发达，根 
特重新出现繁荣景象；在维尔维埃，由于引进 了英国 机器而开始了 
呢绒业中的工业革命，这座工业城市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1810年有八十六家工厂和二万五千工人。与比利时情况相反的是 
意大利，意大利的情况很少改善，好几个地区与法国西部类似，都 521 
丧失了传统的市场，日益更多地转而经营农业。就整个帝国说来， 
工业设备的革新是相当有限的；在棉纺业中，纺车仍未绝迹，而“珍 
妮机”的使用大约到1806年才盛极 一时； 冶金业仍然墨守陈规使 
用木柴熔铸；蒸汽机为数无多，比利时的矿I只是到1807年起才 
开始采用，而在纺织业则到帝国末期才采用，例如阿尔萨斯是始自 
1812年。企业的集中只有在棉纺业和毛纺业中才以工场的形式出 
现。相反地，商业性质的集中进展惊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是商业巨头为数倍增 •. 除了原有的鲍溫斯，除了里夏尔与勒 努瓦两 
家棉业巨头和奧伯坎普夫外，此时又增添了泰尔诺，他专营毛纺业 
幷且首创开司米制的女用披肩，还有牟罗茲的多尔菲••米埃格、蒙 
贝利亚尔的雅皮兄弟、奧丹庳尔的珀若和列日的科克里尔。这些 
人幷不想划分职能，他们同时旣是商人又是制造家，幷且一方面开 
办工厂，另一方面继续大量利用分散的家庭计件劳动。同英国相 
比较，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国银行组织一样薄弱。 

在帝国以外，在萨克森和瑞士也具有同样特征，在大陆上还只 
有这两国在棉织业和印花布业中开始出现了设备革新与企业集 
中。在美国，棉织业也同样蓬勃发展起来，1803年只有四家工厂， 

到1815年就增到五 百家； 但是美国的织布业仍很落后，第一家用 
机器的工厂是到1813年才由罗厄尔开办的。美国经济的主要特 
点是棉花种撺的发达，从1?01年到1811年棉产暈翻了一番，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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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航运事业也很发达；这时仍然是阿斯特家族和吉拉尔 
家族盛极一时的时期。 

农业比起工业来更加保持传统的方式，只有英国例外，英国在 
这方面突出地比大陆更加先进。大陆上几乎只有荷兰和法国北部 
在农业上采用了现代的耕作方法；在波罗的海各国与普鲁士，领主 
们宁愿加重剝夺农民和增重劳役，而不愿革新耕作方法。 

在大陆上，资本主义集中进展极其缓慢，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就 
522 当时而论是非常严重的。农业的雇工和手工业的帮工象往常那样 
糊口度日，他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工作机会和食品价格，而不是工 
资多少和劳动条件；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冲突当时还只是偶而发生 
的、地方性的，而且无论如何总是仅限于职业范围的 冲突； 他们除 
了重建传统的帮工联合会和一些互助团体以外，无意建立其他组 
织；有如在十八世纪一样，他们的历史主要地表现为周期性的严重 
失业和歉收引起的物价昂贵。 

但是在英国则迥然不同。英国的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而且 
逐渐集中到英格兰北部和西北部的“黑乡”①；圈地运动所引起的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雇用女工和童工、采用机器导致的流行病似的 
失业、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的水平。这些广大 
群众被迫离乡背井从农村涌入域市，拥挤在不卫生的破屋中，营养 
不良，旣无学校教育又无文化娛乐，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朝不保 
夕。他们不顾1799年的条例，继续结成一些“组 合”； 由于这些“组 
合”总是坚持援引以前的各种条例的权利，议会在1813年废止了 
关于限制工资的条例，在1814年又废止了关于学徒的条例。这样 
一来就同法国一样，在以往的立法中只保留下打击工人的规定。 
1802年，根据皮尔之父的提议，议会通过了保护童工的第-个“工 
厂法”，但是它沦为一纸空文。工人旣被剝夺了一切合法申诉的可 
""" ① 这些地 K 因煤矿业和 钢铁业集中, 所以通 称为“黑乡％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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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于是不时诉诸暴力，通常是指向 机器； 这些“卢德派”的骚乱最 
有名的是1811年和 18U 年那两次，这都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结 
果。可是却有人从中追查阴谋活动和法国思想的 影响； 指挥镇压 
工人的梅特兰将军硬说存在有一种企图“颠覆本国政府与毁坏一 
切财产的非常坏的思想' 根据来自哈利法克斯的工人约翰•贝 
恩斯的多次演说，我们就可看出，当时仍然有些人士保持着对法国 
大革命时期英国民主派鼓动的记忆；贝恩斯以六十六岁高龄而被 
判处流放，因为他祝贺最近的多次暴乱，视之为革命的前奏， 
他说： 

“长期以来，这些吸血鬼靠吸我们的血过日子……他们挑起了战爭；从 
而发战爭财，养肥他们自己；他们把我们派到全世界各地去打仗，为的是要 523 
在法国扑灭自由，在全欧洲保持专制统治 …… 我等待黎明破晓等了好久了； 

不论我是多么老，但愿我还能看到民主的光辉胜利！” 

但是，英国工人群众如果都已受到一种革命热忱的激励的话， 
他们本来至少可以要求普 选权； 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只能看 
到饱受苦难者的一时激动，而还沒有政治的自觉。如有人论证过 
的，很可能是由于某些影响而约制了工人的行动，如非国教徒的影 
响；汉纳 • 莫尔大量增设的“主日学”①的影响，以及互学互教的 
学校的影晌，这是由一个年靑贵格会@会友兰开斯特从1798年起 
提倡，和一个团体从1810年起加以赞助的。但是工人群众之所以 
还沒有大规模的运动，其主要原因乃是工人还不够高度集中，幷且 


①“主日学”即“星期曰学校”，因基督教认为耶稣复活在星期 H ，故称显期 I 丨为 
“主的日子 '简 称“主日”。英国基督教会在1780年首倡，逐渐流行于英、美等国:> 传 
到我国即称“主日学' 这种学校起初还以教童工和工人子弟读书识字为标榜，后来以 
灌输宗教思想为主。——译者 

“贵格会”也译为“公谊会”。“贵格” ( Quaker ) 意译为“颇枓者’，为英国人福 
克斯 （1624— 】691年）创立，是淸教徒的一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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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5年以来，凡工资不足者可以按照面包价格得到适当比例的 
救济金。对于有产者而言，“济贫稅”成为一种保险费。 

社会演变的情景引起某些人士产生新的思想。虽然英国的经 
济学家认为从正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情景是无可指摘的，这种情景 
却促使他们产生深刻的悲观主义，马尔萨斯就已经提供了例子。银 
行家李嘉图从1810年开始著书立说，指出价値的基础是劳动•，但 
他也 论证： 在英国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开垦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从 
而保证了较好土地的所有者获得级差 地租； 此外他还肯定了工资 
铁律。人为了摆脫饥馑而作的努力越来越艰苦；劳动所分得产品 
的比重日益增大，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总是趋于减少，其最后结局必 
须是停止垦荒；在这以后，马尔萨斯的法则必将无情地起作用。在 
大陆上，西斯蒙第从一种李嘉图思想中完全沒有的道德观点出发， 
在准备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在1819年出版的书尖锐 
地批判新的劳动组织关系中，由于机器的竞爭，工资劳动者在变成 
经常贬値的一种商品。傅立叶早在共和十二年已经在谴责大革命 
后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与傅立叶相反的是圣西门，他保 
524持住十八世纪对现代工业生产的积极性的热忱，但是他想要加强 
对现代工业的组织，以期使它更为积极一些。 

这几个人决不是要提倡民主，而傅立叶和圣西门对法国大革 
命后果的猛烈攻击，则与同时代的反动思想合拍。例如圣西门要 
求由“才能之士”，即学者和技术专家，来领导社会，以便使“统治者 
阶级在知识上永远比被统治者优越这样圣西门是想要建一个 
握有绝对权力的贵族等级。但是他也意识到，要使这个贵族等级 
保持才智的垄断地位，必须经常通过精选而不断更新，因此他主张 
取消世袭制。西斯蒙第与傅立叶，也同圣西门一样，都在攻击经济 
自由与竞爭。他们全都不大考虑政治问题，一心只想为了 一切人 
的利益而创造更多的 财富。 社会主义正在不顾当时硝烟弥漫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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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本身中诞生出来，幷在准备为民主运动注入新的生命 r 此 
时罗伯特 • 欧文已在思考他的共产主义实验方案。 

在欧洲以外，通过英国对美洲贸易的进展，资本主义表现了它 
的征服精神；但是战爭继续阻碍了白种人的扩张。在远东，东印度 
公司的代理人继续努力开设商行；早在1802年他们便要求葡萄牙 
人允许在澳门派遣英国驻军，到1808年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澳 
门，但也未能取得任何成功；在广州，不断发生一些事件激起中、英 
两国人的冲突。安南王嘉隆也不得不在1804年击退一次对交趾 
支那的进犯，!808年又击退一次对河內的进犯。在日本 ，一 艘英国 
船在1808年出现在长崎，想要拿捕荷兰的 船舶； 稍后一些，在爪哇 
立足了的莱佛士试图迫使在日本出岛的巴达维亚商站接受他的控 
制。在中国，嘉庆正越来越受到一些秘密会党的威胁，在1813年 
山东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日本原来也不能对外国作出任何认 
眞的抵抗，1808年佩鲁船长的出现引起 H 本统治者惊惶失措。欧 
洲的內 M 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 

至于殖民情况，它在大英帝国內进展极为有限。为数不多的 
移民皆愿前往美国，而愿.往开普者在1808年以前几乎沒有，去加拿 
大的也寥寥可数；在将近1815年时，在澳大利亚只有包括四百流 
放罪犯在内的六百至七百移民，他们在耕种二万英亩的土地。加 
拿大出现了有利的情况；在本时期的末年，下加拿大约有二十五万 
居民，其中二万至三万是英围人，而上加拿大约有七万 居民； 美国 
人的走私活动对哈利法克斯港非常有利，英国海军部的需要又促 
进了木材的出口，从而为一项兴旺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在爪哇，斯 
坦福德 • 莱佛士着手革新殖民方式，把本地人的首领变成官员，把 
土地租给居民，幷准许自由种殖和自由买卖；但是莱佛士缺乏足够 
的时间和金钱贯彻他的改革。 

白人的扩张特別是在美国继续非常顺利昌隆，不尽是由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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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移民的增加，更多的是由于出生率过高，这些过多的人口构成 
一股不断推进的人流，从大西洋沿岸涌向西北部地区。1802年， 
俄亥俄成为一个州；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也在1815年以后不久成 
为州而加入联邦。在美国南部，相反地是黑人的数量随着棉花种 
植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据估计当时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1812 
年路易斯安那被批准成为一州加入联邦，佛罗里达则引起美国虎 
视眈眈；麦迪逊占据佛罗里达西部直到当时还是有爭议的领土 
彭萨科拉，而秦克逊率领田纳西州的民兵展开对克里克人①的 
战爭。 

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的唯一竞爭对手是俄国人。俄国人已深 
入外高加索，幷且在打败了波斯人以后，迫使波斯在1813年签订 
古利斯坦条约，承认俄国占有达格斯坦和巴库，以及只有俄国有权 
在里海拥有一队战舰。俄国人想同中国建立关系沒有成功，1805 
年亚历山大派遣的使团被阻于蒙古。1799年创办的白令公司已在 
经营阿拉斯加，幷派遣由雷扎诺夫和克鲁任斯特恩率领的探险船 
队取道合恩角。雷扎诺夫在1804年到达长崎，未获准许上岸，而 
在1806年从阿拉斯加驶出直到旧金山。俄国人从鄂霍次克海试 
图夺取库页岛，侵袭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岛，使日本人大为震惊。稍 
后俄国人 父阁谋 在加利福尼亚开辟一块殖民地用来供应阿拉斯加 
的给养，1811年在旧金山以北修建了一座堡垒。他们在这里遇到 
了开始常住哥伦比亚@和俄勒冈的加拿大公司的人员。 

传教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很不显著。在中国，罗马教皇派来 
526的代牧主教徐德新在1803年召集第一次布道议事会，但从欧洲来 


①克里克族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当时还住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从这 
时起被 ft 人种族卞义者赶往西部，逐渐被赶过密西西比河。——译者 

^指现在加拿大西部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是南美洲的哥沦比亚。——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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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甫却一个也沒有参加；1805年淸朝又严禁外教，1815年他本 
人也被斩首①。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上岸。浸 
礼会派也进入了缅甸。“圣书公会”是在1804年创办的，客观形势 
当时却还不允许它做出较多的工作。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殖民地仍然起着重商主义给它规定的作 
用，但殖民的旧制度已岌岌可危。法国曾一度废除奴隶制度，这 
是法国一项重要的成就，而当它企图恢复奴隶制度时就失去了圣 
多 明各； 1807年英国取缔了奴隶贩卖，这就会断绝奴隶的来源。另 
一方面，美国作出了榜样，白人移民和土生白人决心不再容忍“垄 
断贸易 '要 与欧洲一刀两断以摆脫它。西班牙正处于丧失美洲属 
地的过程中。西属美洲各地在承认费迪南七世为合法国王以后， 
毫不迟延地声称它们只是从属于他个人，而在他被囚于法国期间， 
它们完全有权自主。 1 S 10 年，当法军攻陷安达卢西亚而中央“政务 
会”困守在加的斯的消息传来时，西属各殖民地进一步采取了措 
施 ： 4月19 日， 加拉加斯推翻了西班牙“政务会”派来的总督，5月 
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推翻了总督；新格拉纳达 ©于 7月，基多 
于8月，智利和墨西哥于9月相继爆发起义。各殖民地向英国建 
议缔结一项商务条约，博利瓦尔幷亲赴伦敦；阿瑟 • 韦尔斯利从中 
干预 其事; 但是西班牙议会拒绝废除“垄断贸易”，幷宣吿其美洲臣 
民是犯上叛乱。博利瓦尔就返回委內瑞拉，米兰达继之而归。他 
们召开国会，1811年7月7日，国会宣吿委內瑞拉独立，幷通过一 
部宪法；新格拉纳达也效法宣布独立。在阿根廷，起义的领袖已经 


①徐德新 （ L .- G . F . Dufresne ), 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777年潜入四川传教， 
初用汉名李多林，1785年被捕，解往北京，释放后驱逐出境。1789年再度潜入四川，改 

名徐德新。1815年5月在四川新津被捕，同年9月在成都斩首。-译者 

⑤西属美洲四大总督辖区之一，大致包括现在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 
委内瑞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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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和，其中马利亚 诺 • 莫雷诺已被逐；制宪议会迟到1813年 
才召开。虽然保存了天主教作为国教的种种特权，但是新独立的 
各国无不宣吿保障人权，到处都废除了奴隶制度，对印第安人的劳 
役制和领地监护制。 

在新独立的各国內很快地就发生了 肉讧： 土生白人排斥了西 
班牙移民；溫和派对号召黑人和混血人起来参加斗爭大为惊惶；领 
袖之间相爭不已；城市之间互相猜忌提防，为保持独立自治而不断 
反过来倒过去；山地居民仍受僧侶播弄而支持西班牙殖民者；在委 
內瑞拉，利亚內罗斯人①替任何出钱者作战。因此西班牙人仍然 
527坚守着一些据点。在墨西哥，1811年西班牙人枪杀了伊达尔戈神 
甫，1813年他的同志莫拉莱斯神甫继起领导独立斗爭，在1815年 
也同样牺牲了。西班牙人仍控制着利马，以利马为据点向基多反 
扑，幷成功地把它从格拉纳达人手里夺回来;经过多方策划后，西 
班牙人又从阿根廷人手里夺回上秘鲁；巴拉圭则摆脫了西班牙人 
的控制；但西班牙派驻蒙得维的亚总督艾利奧负隅顽抗为时稍久， 
幷求援于葡萄牙人，只是到1814年才由阿尔维亚尔最后解放了该 
城。在智利，罗萨斯、卡雷拉和沃伊金斯互相爭夺领导权，1813 
年，纠集兵力退守南部的西班牙军大举反扑，重新占领了整个智 
利。在委內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斗爭反复曲折，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在这两地宣告独立后，西班牙军仍盘据在马拉开波地区与 
奧里诺科河河谷；1812年，他们相当轻易地战胜了米兰达，7月25 
曰，米兰达投降，他被送回加的斯，1816年死于加的斯。博利瓦尔 
得以脫身而去到卡塔赫纳。1813年，格拉纳达人授权他攻入委內 
瑞拉，8月6日他收复加拉加斯。他的敌人又一次向东撤退，1814 
年又从那里出击幷打败了他•，他不得不回到新格拉纳达。在此时 
刻，已复辟的费迪南七世派出援军；1815年春季，西班牙舰队到 

①委内瑞拉本地的草原牧民。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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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而博利瓦尔 發舟驶 往牙买加岛。只有阿根廷仍保住独立自由， 

但內爭削弱了它，而1814年当选为总督政的阿尔维亚尔，曾要求 
英国保护，在1815年4月被推翻。因此，西属美洲的前途尙待分 
晓；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宗主国永远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重建 
殖民统治的旧制度。 

本申氺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就是利润，它构成一种与拿破金的政治 
和军事理想毫无瓜葛的力量。在它最完善的形式下，资本主义生 
产诚然是反对民族壁垒的，因为民族壁垒妨碍自然资源的开发幷 
阻止全球各地之间合理的分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世界的帝国 
本来更能适合赍本主义生产。但是资本主义不过刚刚开始，而它 
那些深受重商主义精神浸染的代表人物，却一心只想保住本国使 
之成为一己所有的禁脔。此外，这些代表人物也同他们的同胞一 
样，按照人的本性都是热爱国家独立的；拿破企对法国的偏爱本 
来迟早会把这些代表人物变成反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者，直到民族 
主义思想使他们彼此互相敌对为止。然而，对拿破仑而言，这还 528 
不是最坏的事。严重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是在英国诞生，成长和强 
大起 来的： 只有工业资本主义能提供英国作战所需要的财富；而 
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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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拿破仑的败亡 

(1812 —1815年） 

第一章 大陆体系的瓦解 
(1812— 1814年） 

大陆体系的创立和维持都得力于法国大军的多次胜利。因此 
每次战爭都使大陆体系受到一次考验。俄罗斯战役原可望使此功 
业臻于完善；但其结局却为一场大败。大军旣已溃亡，皇帝仓猝重 
建新军，虽然新军不复具有大军威力的主要因素，如混合編制，但 
如果它如以往历次战爭那样，仍然只对一个或两个大陆强国作战， 
则新军仍然可以再次取胜。而这一次大陆各强国吸取二十年来的 
经验教训，急忙联合起来投入反拿破企的战爭。大陆体系于是土 
崩瓦解，拿破仑从舞台上消失了，.而法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 
代价。 


一、 俄罗斯战役 

在对俄战爭中，拿破企统率了七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其中六十 
一万一千人在战爭过程中相继越过了边界。这些部队反映出大帝 
国的面貌，其中有三十万法国人，包括新幷入法国的居民；十八万 
德意志人，包括施瓦岑贝格统率的三万奧地利人和约克统率的两 
万普鲁士人；九千瑞士人、九万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三万二千意大 
利人、伊利里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可 
靠性相差极大。大军从来沒有成为如此人数众多的乌含之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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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土的法国人几乎不到三分之一。 

在维斯杜拉河的前线上，四十五万人和一千一百四十六座大 
炮的密集的突击部队，分成九个兵团，外加近卫军、四个骑兵团和 
各盟国部队。这支按照习惯的办法结合的部队，实际上由于队伍 
庞大、战线漫长和联系困难，是很难掌握指挥的。事实上拿破企把 
这些军团編为几个方 面军： 他本人在涅曼河上指挥二十二万七千 
人，欧仁率领八万人在他后面一点，热罗姆指挥右翼军七万六千 
人；再向右边是施瓦岑贝格；在最左翼则是麦克唐纳和约克。但 
是，这样就必须有优秀的方面军统帅，而热罗姆尤其不能列入优秀 
将领之內！皇帝在选派他时，是受皇朝偏见的支配的。指挥调动 
的细致准确已经不复存在。 

正如以往习以为常的一样，拿破仑意欲使这次战爭打个速决 
战。直到6月20日，他希望战爭在波兰境內打开。当他指挥他的 
主力部队向科夫诺进军时，他拒绝命令右翼军向华沙进军,热罗姆 
的庸才本身就成了诱敌的圈套。如果敌军大量涌入华沙大公国， 
他就可以迂回到敌军右侧而击溃敌军；这样就可以结束战爭。但 
是俄国人按兵不动。因此必须进入敌国去攻击敌军。士兵只携带 
了四天的面包，跟着来的辎重车也只带来二十天的面粉，因为估计 
是在三周以內，决定性的打击必将迫使亚历山大投降。 

可以肯定，在沙皇左右近臣中的主和派也不乏其人，例如康斯 
坦丁大公和鲁缅佐夫。28日，沙皇派遣巴拉索夫去向拿破仑 
议和，条件是要拿破企同意撒出俄国的领土。敌视法国的人，如阿 
姆费尔特、施泰因等，一直是在提心吊胆，唯恐沙皇不能坚持下去， 
他们也不是_无根据的；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沙皇的自尊 S 大感占 
了上风。然而，俄军质量俱差，似乎无法补救。在涅曼河后边，巴 
克莱•德 • 托利指挥十二万人；在布格河上，巴格拉齐昂部署了不 
到四万人；再往南面，托尔马索夫带领的军队稍微多些；在第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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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施泰因向前推进以保 卫: 德维纳河和里加。在內地，还有三 
十万至四十万名新兵、哥萨克和民兵可供 调遣； 齐查戈夫正率多瑙 
河方面军兼程 前来； 但这些都需要时间。时间是可以利用撤退去 
赢得的，那些认为空间和严冬是俄国最宝贵的两大盟军的人，如罗 
斯托普钦等，在他们看来撤退是有益无害的。相反地，大多数人想 
到外敌入 S 就感到愤慨，或者担心內地被侵会使他们皇上作战的 
意志受挫。最后大家都同意采纳德意志亡命者法尔的计划。拿破 
仑进攻时，巴格拉齐昂一面后退，一面抵抗，而巴克莱则后退扑向 
敌军的侧翼。亚历山大比之法国皇帝更加无意于把战爭带进俄国 
的心脏地‘区。但是这却是势难避免的，因为他的将军们感到 fl 己 
力量薄弱，幷且非常害怕自己的 对手； 他们旣获得可以任意撤退的 
权限，便大举后撤以避免惨败，这样在无意之中就迫使他们的敌人 
在追击中消耗实力，精疲力竭。 

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6月24 H 和25 H 渡过 了涅發 河， 
532 26日就以每天走十法里的急行军攻下了维尔纽斯，打算击溃巴克 
莱。但是拿破企扑了个空，巴克莱已经向德维纳河北岸的德里萨 
筑垒大营撤退。还要对付的只有巴格拉齐昂。达武从维尔纽斯向 
明斯克进军以截断巴格拉齐昂的退路，同时热罗姆跟着追击巴格 
拉齐昂。但是热罗姆还差很长一段路程才赶得上，他也沒冇急急 
追上。沒有被追迫交锋的巴格拉齐昂转向南方而巧妙地避开了达 
武，渡过了第聂伯河，然后再掉师北上。热罗姆被撤职而回到了威 
斯特法利亚。达武在莫吉廖夫打击了巴格拉齐昂，但是沒有能拦 
住他。维尔纽斯的作战计划失败了。 

7月3 FJ ，拿破企再发兵攻取维帖布斯克，意欲插进俄国两支 
军队之间；当他在24日到达该地时，为时 已晚： 巴克莱先从德里萨 
撤退，再退到维帖布斯克，又退到斯摩棱斯克，在这里终于和巴格 
拉齐昂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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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两支军队如此汇合后，巴克莱承担向维帖布斯克方向发 
动攻势。拿破仑就立刻采取第三个作战 计划： 他避开了巴克莱而 
挥师南下，渡过了第聂伯河，而在8月16日出现在斯摩椟斯克城 
下，但是未能攻克该城。因为巴克莱发觉拿破企的动向后，立即回 
师，在12日及时地赶回保卫该城。17日一场血战后，法军只攻占 
了郊区。俄军又一次后撤，19日退到瓦卢迪诺，后卫部队掩护退 
却。法军是否跟踪直到莫斯科呢？ 

从一开始，这次战爭的新特征就显示出来。拿破金式的战略 
破绽 百出： 敌人不顾一切地后退，沒有任何自然障碍足以阻止其后 
撤；法军也无从突然进击，因为在荒漠的平原上，骑兵还沒有得到 
消息弄淸敌人动向就已筋疲力尽；法国军队所擅长的强行军，由于 
距离过长而失去其惯有的效能。这次强行军较之往常尤其令人疲 
惫不堪。从6月26日起，在向维尔纽斯行进时，掉队的和开小差 
的数以倍增，其比例之大骇人听闻。辎重给养跟不上，几乎立刻就 
需耍就地设法取给，但是这里什么也不能提供。沒有燕麦吃的战 
马成批地饿死。气候也在其中起 作用： 6月底有暴风骤雨，深夜转 
寒，接着又是酷暑逼人。在斯摩棱斯克，作战部队减少到十六万 
人。那末，到莫斯科还能剩下多少 人呢？ 尤其是外国部队显然在 
瓦解。符腾堡师原有一万六千人，到9月4日只剩下一千四百五 
卜六人。两翼和后方部队的情况也不稍佳。麦克唐纳未能攻下里 
加，而波洛次克的胜利者古维翁-圣西尔眼看在他面前的维特根施 
泰因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雷尼埃和施瓦岑贝格足以使托尔马索夫 
望而生畏，但是齐查戈夫的增援即将到来。拿破仑原指望波 兰人全 
民奋起大举攻入乌克兰。6月28 日， 老恰尔托雷斯基领导建立了 
一个联盟会议，以此取代议会，幷立即重建起波兰王国。法国皇帝 
对待这个消息十分冷淡，保持沉默，因为此时激怒普鲁士和奥地利 
是不妥当的，更不必在沒冇打垮亚历山大以前，便使他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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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甚至也不把立陶宛合幷入华沙大公国，而正如对待库尔兰 
一样，他把立陶宛交付给一些法国官员管理。波兰人咸到失望和 
不安，加之疲惫不堪，很少被马兰內大主教德 • 普拉特大使鼓动起 
来；因此波兰人准备等到胜利在望时再大声疾呼。 

在这些情况下，是不是停止前进，整顿好征服的地区，补足军 
队的给养，让军队就地驻扎过冬，要比较 好些？ 拿破金在维帖布斯 
克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然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彻头彻尾改变战 
爭的面貌和胜利的 前景： 这就是对农民宣布允许废除农奴制度。 
拿破企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大革命的传统现在使他感到非常厌 
恶，以致他认为这种手段是不足取的下策。从这时起他断定，帝国 
所要求的战爭努力决不能迁延时 H ，否则将有损它的威望；在德意 
志，其后果尤其不堪设想。除此而外，他还深信，打进莫斯科必将 
使亚历山大屈膝投降。因此，他重整旗鼓，继续前进。 

9月5日，他行进到莫斯科河畔时，突然与俄军遭遇。库图佐 
夫已经接替了巴克莱，库图佐夫不愿不经抵抗就放弃莫斯科。他 
的右翼有河水为屛障，敌人无法接近，左翼背靠森林，不能立即包 
抄。拿破企攻其中军，9月7日，经过长时间的浴血奋战，夺取了 
俄军几座多面堡。法军损失三万人，俄军五万。①在战斗最紧耍关 
头，令破仑拒绝出动近卫军；库图佐夫得以不溃而退，渡过莫斯科 
城南的纳拉河，而拿破仑在14日进入莫斯科。从15 n 到18 U， 
莫斯科被多处大火烧毁，这些火，至少有一部分，是罗斯托普钦下 
令放的。 

亚历山大从德里萨退出后回到圣彼得堡。他同英国缔结了和 
约，幷把俄围舰队交洽了英国。8月底，亚历山大和贝尔纳多特在 
阿博的会晤背定了俄国和瑞典的联盟；可是，虽然贝尔纳多特现在 

「0这场激烈战斗是在博罗迪诺村 M 开的，是拿破仑战史中一场重要战斗。——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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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补助金，他在沒有取得挪威以前，而且只要拿破 
企还在打胜仗的时候，他幷不认眞准备派兵到德意志去冒风险。 
因此，沙皇只好靠自己单独作战。他的妹妹叶卡德琳娜、各国亡命 
客（现在阿恩特、德 • 伊韦尔努瓦和斯塔埃尔夫人都加入了这一 
伙）纷纷要求作战到底。亚历山大如果投降，他无疑地害怕俄国贵 
族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些贵族已经苦恼和愤怒到发狂的程度。但 
是，看起来似乎是，亚历山大特別受到一种英雄姿态的诱惑。他的 
来自各国的左右随从把他看成是最后的一线希望，预先恭维他是 
欧洲的救主；他私下里也毫不怀疑，胜利将使他成为欧洲的主 
宰。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他要充当这个角色完全符合 
他的虛荣心，符合他空谈自由的爱好，符合他內■心深处本能地要求 
称霸的野心。他越来越沉湎于神秘主义，轻易地就自以为上帝指 
派了他去战胜“基督之敌”。这样他就自命为此次十字军的首领， 
此次十字军是从前伯克所祈求和鼓吹的，因此亚历山大对拿破仑 
的一切讲和倡议都充耳不闻。 

皇帝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了。在莫斯科城內，他的军队是安全 
的； 然而，军队只能支配占领地区，幷且军队的交通线不能确保安 
全。官方的传统说法无疑地夸张了这次战爭的民族性质，但是，面 
对着抢夺粮食的入侵者，农奴也和其他人一样四散逃亡，而在走投 
无路时，便用游击战反击入侵者。飘忽无定的哥萨克人骚扰一切 
外国部队。如果拿破仑自陷于严冬的封锁之中，则对他的命运沒 
有信心的欧洲和法国本土，可能乘此摆脫他的统治。直到十月中 
旬，拿破仑仍抱有希望，因为库图佐夫用谈判停战协定来愚弄缪 
拉；然后，到18日那一天，库图佐夫突然在溫克瓦攻击缪拉。第二 
天，顿然警觉起来的拿破企下令从莫斯科撤退。 

从塔鲁丁诺到斯摩棱斯克，库图佐夫可以抢先几天到达。为 
了恫吓他，拿破仑挥师南下，24日在马洛雅罗斯拉韦次攻击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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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夫；然后，他避开库图佐夫而奔上通往斯摩棱斯克的路上，达 
武掩护这次退却，好不容易顶住了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当拿破 
仑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好，但是气候陡变，大雪从空而降。法军 
来时，这个地区焚毁已尽，旣乏衣食可掠，又无房舍可蔽。战马冻 
饿死，车辆、大炮都被抛弃，拖在后面的掉队士兵越来越多，每天至 
少有十分之一或死于霜冻，或被哥萨克俘杀。从11月9日至13 
日，法军退入斯摩棱斯克，而从14日至18日，又从该地分队分批 
535出发。俄军已经抢在前头，截断了通向克拉斯诺耶的路。15日，拿 
破企沒有遇到很大抵抗就通过了；但16日欧仁通过， n 日达武通 
过，则都经过一番战斗； is 日，內伊被阻击，在渡过结冰的第聂伯 
河时，奇迹般地脫了险。拿破企重整队伍，到达別列津纳河时，收 
集残部只剩约三万之数。在別列津纳，一个严重的危险局面出现 
在法军 面前： 齐查戈夫在和托尔马索夫会师后，已经调师北上，施 
瓦岑贝格幷未追击，以致齐查戈夫得以攻入明斯克，继之又夺取了 
波里索夫。在北边，维特根施泰因已经渡过了德维纳河，逼退乌迪 
诺和维克托。乌迪诺急驰前往收复波里索夫，但发现別列津纳河 
上的大桥已被破坏。在25 □到26日的夜晚，埃布莱属下的架桥 
兵赶修了两座桥。拿破企在27日渡过了河，而第二天在两岸都展 
开了激战。在右岸，齐查戈夫能够顶得住；在左岸，由于库图佐夫 
不很得力，维克托得以逃脫，但抛下了掉队的士兵。到这时別列津 
纳河尙未结冰，天气还不算太冷，但从此以后，严寒日益加剧，足以 
摧毁法国大军残余士兵。12月9日，一万人左右到达维尔纽斯， 
再经科夫诺退往科尼希斯贝克。四万散兵逐渐归队。麦克唐纳主 
动退到提尔西特，雷尼埃和施瓦岑贝格则退到布格河上，总共还有 
五万五千人。拿破企总共损失四十万人，另有十万人被俘。 

大帝国的盾牌大军已不复存在，要重建大军，不是短时斯內 
能完成的。自从1793年起，法国军队所采用的混合編制已不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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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行；一支新的骑兵也不能仓促组成。然而，无从补救的大灾难 
丝毫不能动搖拿破仑，他已经专心致志要重建一支军队。12月5 
曰，在到达维尔纽斯以前，他得到消息，知道10月23日马莱在巴 
黎夺取政府失败，29日他和同谋犯都被枪决。但是，必须在从俄 
国败退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前，及时地重新巩固自己的政 
权。拿破仑把统帅权交给缪拉，和科兰古坐上雪橇，溜回法国。这 
时他充满了幻想：要求普鲁士和奧地利增派部队，幷且估计缪拉能 
够守住维斯杜拉河，顶住俄军，然后等到明年春天，他亲自率领新 
編劲旅再出现到维斯杜拉河上。 

二、普鲁士的倒戈和1813年 536 

第一次战役 

如果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仍然忠顺，缪拉或许可以坚持得住。 

筋疲力竭的库图佐夫沒有越过边界。他认为俄国不必继续进行战 
爭，而和他抱有同咸的大有人在。决定再发动攻势的是亚历山大 
本人；他撤換了鲁缅佐夫，在12月23日带着涅谢尔罗杰出现在维 
尔纽斯。怂恿亚历山大这样做的是施泰因，他从 U 月17日起力 
劝沙皇，应拯救德意志。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奋起反叛，要求德意 
志各邦王侯反正，否则将被废黜。亚历山大还指望其他各国叛离 
法国。意大利人保卢奇和一些德意志亡命客已经同约克暗中接 
洽。约克请示普鲁士国王，可能他幷未得到任何指示；但是俄军已 
把他和麦克唐纳隔开，他本来不难杀出一条路，而他不愿再打下 
去，12月30日他同俄军在陶拉格签订了中立条约。俄军侵入普 
鲁士，比洛拒绝同缪拉共同作战，麦克唐纳历尽艰辛撤退到维斯杜 
拉河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免去约克的职务，但是约克佯作不知而 
跟着俄国人走。俄国人有充分根据可以信賴波兰贵族。12月，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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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尔托雷斯基曾请求沙皇重建陂兰，而由他的一位兄弟担任波兰国 
王。华沙政府的几个成员愿把大公国献给俄国，条件是与立陶宛 
联合起来，幷颁布一个宪法。涅谢尔罗杰和施泰因都表示反对，前 
者认为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后者则借口这将妨碍反法同盟的组成。 
1813年1月13日，亚历山大只保证他对波兰人的 善意； 波兰人对 
此咸到满意而沒有抵抗俄军。至于施瓦岑贝格，他进行谈判幷且 
不战而退。华沙在2月9日被俄军占领。 

法国人向陂森撤退，缪拉回到那不勒斯，而由欧仁接替他。 
1月30日，施瓦岑贝格同俄国单 独签订 了停战协定，因而向克拉 
科夫方向撤退，这样牵动了波尼亚托夫斯基幷使雷尼埃失去掩护， 
以至雷尼埃师团一部分被击溃。2月12日，欧仁离开了波森，到2 
月底，又过早地放弃了奥得河防线；不过，从此时起，普鲁士的倒戈 
确实是已酝酿成熟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相信，法国大军的 
溃亡解放了他，而且如果拿破企愿意把华沙大公国给他，他或许就 
会心满意足。他对奥地利心怀疑惧，相信奥地利对法国是忠顺的； 
他怀疑俄国想要幷吞整个波兰，甚至想幷吞东普鲁士。他的左右 
亲信意见分 歧：克 內泽贝克劝他立刻同亚历山大结成同盟，哈登堡 
看法相同，不过较为愼重；安希龙倾向于同梅特涅协调行事，共同 
对法、俄两国提出调停，在不让俄军进入德意志的情况下，使德意 
志得到解放。在12月底，普鲁士国王倾向拖延到明年舂天再作决 
定，到那时如果拿破企再度攻入俄国，便在他的后方倒戈。在维也 
纳，克內泽贝克得悉普鲁士不必对奥地利心怀疑惧;维也纳方面甚 
至直言不讳地劝吿他同沙皇取得 谅解； 但他主张同沙皇结成同盟 
的建议，遭到国王的拒绝。 

对普鲁士的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爱国者的革命行动。约 
克的倒戈首先发难。国王起初胆战心惊，这才决定派遣使臣去见 
312 



沙皇，沙皇答应“恢复”普鲁士，他对这位使臣软硬兼施，又是恳求， 
又是威胁。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自知必将激怒拿破仑，便 
听从劝吿，决定离开柏林，1月22日，他移跸布莱斯劳。在此期 
间，约克已回师普鲁士；施泰因以沙皇的特派专员身分到达科尼希 
斯贝克，幷在当地召开等级议会。被吓坏了的政府官员终于拒不538 
服从，施泰因不得不让位给约克；而实际上彼此幷无分歧。等级议 
会通过决议建立后备军，决议俟国王批准后生效，授命约克负责组 
织工作，与正规征兵制幷行不悖，在志愿兵不足的情况下，所有十 
八岁至四十五岁男子均有义务参加一支部队，但可雇人顶替。等 
级议会注意保留选派军官的权力，以免使这个人民武装引起贵族 
的不安。国王很不喜欢这项非法的倡议，但是如果反对，又可能因 
此保不住自己的王位，何况在布莱斯劳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主战 
派因此已加强起来。弗里德里希_威廉接着在2月3日也号召凡 
能自费装备的臣民组织志愿兵团，以辅助正规部队。为了推动臣 
民参加，他在9日宣布，在战爭期间取消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免 
役优待。10日，他发表第一篇<吿人民书》。同时，他派遣克內泽 
贝克去见沙皇。两国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普鲁士要求恢 
复1806年的边界，至少应恢复东部国界，而亚历山大只答应给普 
鲁士等量的领土。施泰因打开了这个 僵局： 他挺身而出和俄国大 
使安斯切特去到布莱斯劳，国王作了让步。2月28日，俄普同盟条 
约在卡利什签字； 3月15日，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 会晤； 

16曰，普对法发出宣战书。17日，普王宣布在全国建立由 十七岁 
到四十岁男子组成的后备军，不得顶替；由两个贵族和一个平民代 
表组成的各地区委员会负责指派军官。4月21日，又征召四十岁 
以上男子组成民军，但实际上沒有出动过民军。为了战胜法国，普 
魯士从法国搬来了 “全国皆兵”，正如长期以来沙恩霍斯特和格奈 
森诺所主张的，而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普鲁士在贯彻这项办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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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严格，这种严格程度是法国救国委员会也未曾认为是必要的。 

俄普同盟，对于俄国而言，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俄国人在 
第一线只投入了不过七万人的兵力。即使在八月份以前普鲁士后 
备军还不能投入战斗，即使在五月份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只不过七、 
八千人，但是由于征召了 1808年遣散的三万至四万受过短期训练 
的士兵和军官（速成兵团），也由于新兵入伍，普鲁士正规军能够立 
539 即派出三万五千人上前线，与俄军合作围攻法军各据点。从3月 
4曰起，欧仁已撤离柏林，退到易北河西岸。敌军随即渡过了易 
北河。2月24日，汉堡起来叛离法国，3月18日，俄军进入 汉堡; 
同一天，达武撒离德累斯顿，整个萨克森被敌军蹂躏，法国人被逼 
退到萨勒河以西。 

在道义上，普鲁士民族运动也同样起了巨大影响，因为战爭因 
此具有了解放性质。这是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在德意志史学中， 
这次战爭至今仍称之为 Befreiungskrieg (解放战爭）。在大学的靑 
年学生、资产阶级和贵族中，这种狂热特別突出。在柏林，费希特 
中断了他的讲课，而同施特芬斯与施莱尔马歇一道，热情地宣讲国 
王的呼吁书。各省民族运动的高涨发展很不平衡。在西里西亚和 
西普鲁士，波兰籍士兵拒绝服从而纷纷开小差；在东普鲁士，广泛 
地采用顶替办法。尤其是在乡村，很多农民拿起武器，但幷非出于 
爱国热情，而是出于习惯上对容克和对政府官员的唯命是从，这些 
农民几乎还沒有从农奴制度下得到解放。另一方面，贵族操纵军 
队，只允许资产阶级充当下级军官，这样，使法国大革命军队产生 
威力的最积极的鼓舞力量之一，在普鲁士是沒有的。尽管如此，发 
动的结果还是大为可 观：从 3月到4月，有一万五千志愿兵参加自 
由兵团，后备军还未计入；参加后备军的人数最后达到十二万至十 
三万之间；到八月份，后备军上了火线，占全部作战部队半数 以上； 
普鲁士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不言而* t , 职业军人不太欣赏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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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正如法国大革命全民从军初期一样，因为后备军训练不足而又 
易临阵惊慌。 

普鲁士的奋起感动了所有的德意志人。爱国者的宣传从1812 
年年底开始，日趋积极。保卢奇雇用了默克尔从事宣传;阿恩特写 
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册子，其中著名的是< 德意志士兵的教理问答 》 ， 
其主旨为呼吁全体德意志人起来对“恶神”战斗，必要时可以不顾 
其王侯的反对。施泰因希望进一步行动起来，他劝吿亚历山大和 
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好能颁发谕旨，组织起民族战爭，这样可以使 
守成持重之士与漠不关心之人都下定决心。果然在3月19日，两 
位君王发出吿德意志人的公吿，幷且在宣布解散来因邦联时，责令 
各王侯反正归顺，否则将被视为不配受尊敬而遭废黜，两位君主建 
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治理占领地区，幷主管在占领地区组织后备军， 
而任命施泰因为委员会主席。这种鼓动立即得到汉堡和萨克森的 
响应；而且不止于此，拿破企新的征兵激起民变，例如在哈瑙和在 
贝格公国，从而有助于反法宣传。梅克伦堡倒戈了，王侯中大多数 
都愿这样做，但他们仍然害怕法国皇帝;施泰因的威胁重重和起义 
的呼吁使他们感到不快，从而也不利于普鲁士扩张势力；这些王侯 
便向奥地利方面寻求支持。 

在民族热潮中涌现出新一代的诗人，他们轻视梦想和空论，而 
专心致力于歌颈士兵的英雄 主义： 例如战死疆场的特奧多尔•克 
尔纳留下了杰出的诗集《诗与剑》;又如鲁克尔特在1814年出版了 
《战斗的诗篇还有申肯道夫、乌兰德等人的作品。虽然如此，如 
果说德意志爱国主义已可看出略具雏形，但还远未完全成熟。德 
意志人由于法国人使得他们日子非常难过，因而只是在赶走法国 
人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心协力的；但是，就大多数德意志人而言，他 
们所看到的沒有超过这一点，还沒有对政治上的民族性形成一个 
淸楚的槪念。爱国者的领袖人物幷不总是能把政治上的民族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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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民族性严格地分辨淸楚，例如，格奈森诺幷不反对看到英 
国在对它有利的情况下，在来因河与易北河之间建立一个 大邦。 
就是象施泰因这样主张统一的人，由于历史情况造成的形势，也提 
不出一个明确的蓝图。究竟由普鲁士，还是由奧地利来领导统一， 
他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施泰因甚至认为即使普鲁士不复存在也 
是无伤大体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无助于排除统一的困难，只足 
以表示对解决统一问题无能为力。尤有甚者，这些人认为，如果沒 
有欧洲的帮助，德意志人不能做到自己解放自己；因而他们同意让 
欧洲来组织这个新的德意志国家，由欧洲来保证它，也就是说，把 
它置于欧洲的监护之下。此外，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混杂着一些 
或多或少的进步的自由思想，而贵族的爱国主义则联想到要维持 
或恢复政治的或社会的旧制度。至于王侯们，他们旣不关心一种 
必将削弱他们主权的统一，也不关心一个必将限制他们威权的宪 
法。民族团结是在暧昧不淸的状态中实现的，每个人在等待如何 
把胜利变成对自己有利。在必要的期间內，他们使人民怀着希望， 
541以激励人民去 作战； 但是奥地利的干预势将确保只对王侯和贵族 
有利。 

这个干预是梅特涅深思熟虑和坚定不移地准备好的。法国大 
军的灾难已经解放了奥地利，奧法联盟实际上已经解体，因为这 
个联盟未能按照它的原意保全大帝国，而大帝国正是靠掠夺奥地 
利而扩充起来的。12月底受命前往巴黎的布勃纳将军通知法国， 
他的皇上不再增派部队；继之，施瓦岑贝格撤离了前线。拿破仑惊 
呼:“ 这是走向倒戈的第一步”。他对 i 朝联盟曾寄予多少希望，现 
在他咸到受到多么残酷的欺骗！但是他还是镇定下来，面临困难 
强作欢 颜:他 首先必须解决俄罗斯人和普鲁士人，然后再同奥地利 
人算账。梅特涅对此也深知不疑。有人 或问： 拿破企是否可以付 
出一定代价，而能重新巩固法奥联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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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杲帮助拿破仓粉碎了俄国和普鲁士，奧地利此后势将完全听 M 
拿破企的摆布。梅特涅只能在至少同普鲁士取得协议的情况下， 

同时约制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以求恢复均势和持久和平。因此他 
派布勃纳去提出由他出面斡旋，幷推动法国作出让步。如此解决 
办法对他是最为惬意的，因为作为政治家，他不愿普鲁士壮大，而 
他比弗里德里希-威廉更加不信任沙皇，他不仅怀疑沙皇对波兰有 
野心，还怀疑沙皇对土耳其有野心。德意志的沸腾的情绪使梅特 
涅深咸不安，因为这种情绪无论对旧制度还是对奥地利，都同样构 
成威胁。但是若要恢复德意志各邦的力量，必须要法国同意退回 
到呂內维尔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內，而梅特涅深知拿破企是决不肯 
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只得等待有利时机参加反法同盟，以达到推翻 
拿破企的 S 的。梅特涅出身贵族幷且本人也因法国大革命受到报 
失，所以他和整个奥地利贵族一样，对推翻拿破仑感到很高兴。他 
派到沙皇那里的大使勒布策尔特恩自夸说他同俄国人与普鲁士人 
“从来是一致行动，共同粉碎法国革命，以爭取正义事业的胜利”。 

果然，皇帝对布勃纳只愿慷慨地让出伊利里亚，他还同意让葡 
萄牙国王复位，至于已经“符合宪法地”幷入帝国的那些国度，他一 
个也不胃放弃，甚至华沙大公国也不放弃。他在立法院公开重复542 
这些主张。事实上，他承认让奥地利充当了谈判的中间人；但是自 
此以后梅特涅拿定了主意，跟拿破企谈判爭论只不过为了爭取时 
间，为了能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动员。施展这个手法幷非一 
帆风顺，因为奧地利贵族急躁难耐，根茨本人也不以如此拖泥带水 
为然。赫尔迈尔重施故技，想把提罗耳煽动起来，以致梅特涅在3 
月间不得不把他抓起来。4月间，施瓦岑贝格被派到巴黎。这一 
次，梅特涅亮出了他的 条件： 要求放弃伊利里亚、华沙大公国和整 
个德意志。拿破仑最后答应由奧地利、普鲁士和奥耳登堡公爵瓜 
分华沙大公国；但是，作为补偿，萨克森应合幷位于易北河同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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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间的普鲁士各省。奥地利表明自己不再是法国的盟国，也不 
再是中间人，奥地利现在进展到武装调停，它确定不移的意 向是： 
任何一方如果拒绝接受它认为是合理的方案，它即进行千涉，对之 
作战。奥地利的态度已经足以动搖许多仍然忠顺于法国的德意志 
各王侯。从2月起，萨克森国王已自德累斯顿出走，最后避难到奧 
地利。施泰因的一再威胁使他晕头转向、惊慌失措。3月26 口，梅 
特涅提出愿意保证萨克森国王的领土完整，幷为他取得一部分领 
土以补偿他失去华沙大公国。4月26 H 协定签 字：如 果调停失败， 
萨克森军队将与奧地利军队一致行动。在此期间，梅特涅也在同 
巴伐利亚谈判，巴伐利亚对伞破仑的帮助只是非常有保留的。.缪 
拉在回到那不勒斯后，也曾立即遣使维也纳，表示如果让他保住他 
的王国，他愿与奥地利合作。维也纳方面对他很表欢迎；但是本廷 
克刚刚占领蓬扎岛，又梦想发动一场在英国监护下的意大利民族 
运动，他保留费迪南四世的权利，幷要求加埃塔向他投降，又扬言 
将以二万五千人大举登陆。只因发生了此事，缪拉背叛拿破仑一 
事未能立即实现，他一怒之下又加入了法国大军。 

拿破企毅然拒绝不战而降，这又有什么可以令人大惊小怪 
的？ 还沒有人打败了他，而且正可以象1807年一样，在奥地利还 
来不及发言以前，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足以打得俄军和普鲁 
士军溃不成军，退出战爭。在法国人面前，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 
呢？ 如果他同意重新成为一位民族领袖，法国人很乐意原谅他；但 
是，如果他承认失败，他必将不复成为法国人的主宰，因此他宁死 
543 不降。有人批评他过于自私 ft 利，其实他不把民族利益放在心上 
为时已久，他只知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何况即使他接受了梅特 
涅的条件，他也得不到任何保证，不让敌人利用臝得的时间，然后 
得寸进尺地提髙®求，而这恰巧是即将出现的情况。沙皇直到3 
月11日才非常勉强地接受调停，只不过是为了敷衍奧地利人，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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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人向他保证，调停必将失败，奥地利人当然就将同他合作。4 
月初在伦敦，韦森贝格见到卡斯尔雷，后者直率地拒绝调停，幷引 
证了拿破企的讲话。梅特涅完全承认，如果只有英国的利益悬而 
未决，大陆的和平仍可实现。卡斯尔雷从俄罗斯战役开始以来意 
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因而谨愼小心，但是现在局势已在明朗化，他 
可以不把梅特涅放在心上而采取行动。3月3日，他答应贝尔纳 
多特取得挪威和瓜德罗普岛，条件是瑞典出兵三万人援助沙皇。 
丹麦已经同俄国签订了中立协定，因此爭取丹麦大有希望。 

卡利什条约已经使英围决定援助联盟各国。英国已经派遣卡 
斯卡特勋爵和威尔逊为驻沙皇亚历山大总部的代表； 4月间，卡斯 
尔雷又把他的兄弟斯图尔特勋爵和杰克逊一道派到普鲁士国王那 
里。他答应提供补助金，条件是耍扩大汉诺威的版图，而尤其是要 
普鲁土和俄国承诺，决不背着英国同拿破仑单独议和。至于将要 
让法国保存的疆界，卡斯尔雷沒有把话说死，一切要看军事行动进 
展如何而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拿破仑同意梅特涅所提的条 
件，自从卡斯尔雷提议的条约签字以后，这些条件也必将重付讨 
论。因此必须在战场赢得一次新的胜利。对此所能表示异议的只 
是：这一新胜利或许只能是不大的胜利，虽然是足够导致和平的胜 
利，如果双方事先都有思想准备作出合理让步的话。而在拿破仑 
的心目中，这一胜利应该刚好能够使他不作出任何让步。 

奥地利还沒有做好战爭准备。自从1809年以来，它的军队减 
少到十五万人，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到1813年初，能立即投入战斗 
的军队不超过六万人。2月9日决定再动员四万人入伍，但是一 
切都感缺乏。4月16日，政府决定在1811年已发行的纸币以外， 
W 犮行…祌新纸币。直到5月初才得以在波:希米亚组成一支新的 
本队。 傘破企因此有足够时间去击败俄国人和普鲁士人， Mi 这是 
他域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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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其一贯充沛的精力准备利用这个机会。1812年9月22 
日，当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已下令征召1813年适龄新兵入伍， 
从而把应征新兵的队伍从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七千人。他从西班 
牙召回一些部队，又把巴黎卫戍部队派到德意志去。1月 H 曰， 
他把1812年春天编制成军的第一次服役的十万国民 g &军改编 
加入现役军队；同时他征召1814年新兵入伍，应征新兵达到十五 
万人，还有从1809年到1812年应征入伍的十万士兵。4月3曰， 
他再多征召1814年入伍的九万人，和第一次服役的国民自卫军八 
万人。此外，仪仗队又重新建立起来，他打算从中抽调出一万骑 
兵。驻德意志各军都经整顿，从中抽调干部去训练图林根和来因 
河区域的新兵。拿破仑补充大炮、枪支、装备和车辆幷沒有遇到很 
多困难，但是补充马匹幷非易事，以致他只能带几千骑兵上战场。 
财政问题使他大伤脑筋。戈丹编制的1813年预算是十亿多支出， 
而收入是九亿零六百万。皇帝捐出了他价値八千万的私人财宝； 
他把村社公产換成地租券，以出售地租券的收入作保证，发行了一 
亿三千一百万偾券。他颁发了成百上千的特许证，幷批准出口商 
自由进行转口输入，但需纳税百分之六，从而加强了封锁的财政性 
质。但是信用已经动搖，经济活动陷于瘫瘓。金币都被收藏起来， 
它的价格也在高涨；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则在下降，因为人们认为解 
除封锁指日可待。5月20日至23日，交易所发生一次恐慌的风 
潮。6月间，国库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 

拿破企认为，建立摄政制度，幷由玛丽•路易丝担任摄政，旣 
可巩固他的皇朝，也可讨好奧地利。他想同他在1812年夏天带到 
枫丹臼露的教皇取得协议，借此试图同天主教徒言归于好。他亲 
0去同教皇商谈，在1月 25 H 使教皇同意签订新的教务专约的初 
步条款，2月13日他把这呰条款作为国家法律予以公布。教职的 
任命应依照1811年全国主教会议的方案摈奴批准 9 但有几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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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主教提出兒议，教皇在3月24 n 撤回他的意见。冲突重新展 545 
开，信守条约派为数激增对抗反对条约派。立法院在2日举行会 
议，一如往常噤若寒蝉。然而，全国的情绪已很明显，无可置疑。皇 
帝还从来不曾要求全国做出如此重大 牺牲： 1814年的适龄新兵已 
提前入伍，全部开赴战场；即使已经雇人顶替者这次也仍须应召入 
伍；已婚的男人也在招募从军之列。如果说法国人仍然忠实于拿 
破企的话，他们追随他已全无热情，仿佛拿破企的战爭已经不再是 
他们的战爭。 

拿破企在4月15日离开巴黎，去到当时向萨勒河推进的美因 
河方面军，而欧仁则率其部分军队溯易北河而上。28日晚部队已 
经集中完毕，29日和30日，法军在默斯堡和魏森费耳斯渡过了萨 
勒河。法军在数量上占压倒的 优势： 十五万人对四万三千普军和 
五万八千俄军。但是，由于缺乏骑兵，法军旣不能进行侦察，也 
无力追击；尤其是将领之中有几个是平庸之辈 ：贝特 朗和劳里斯顿 
从未指挥过大军团。至于同盟军方面，最高统帅维特根施泰因的 
权力是有名无实的； 27日同盟军仍然又分散兵力，各行其是，当维 
特根施泰因下令在来比锡以南集中，准备在萨勒河入易北河河口 
处攻击法军时，他自己率军开往维滕堡，而布呂歇尔则开往穆尔 
德河前沿，米洛拉多维奇和托尔马索夫则停留在后面。29日，沙皇 
听托尔的建议，采取了另一个 方案： 在山脚下等待拿破金，而如果 
拿破企向来比锡进军，则从侧面攻击法军。 

拿破企这次的战斗方案是他自认为平生最完美的战斗方案之 
一。实际上，他直趋来比锡从两冀包抄敌军，机智地布置各军团按 
梯队推进，如遇敌军攻击，可以相互支援；一旦拿下来比锡，全军集 
屮转而南下，把敌军逼向波希米亚，聚而歼之。5月2日，他指挥 
攻打来比锡， 伹同 时內伊军团放松警惕，在卢岑前面遇袭，遭到布 
呂歇尔狠狠的攻击。马尔蒙对內伊的支援很不得力。皇帝急驰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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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稳定了战局以等待贝特朗进攻同盟军左翼，而尤其在等欧仁截 
断敌军向东去的退路。但是贝特朗和欧仁都未能及时赶到，而且 
都只率其部分军队前来。维特根施泰因因此得以脫身而向易北河 
撤退，所损失的兵员比较法军的损失耍少得多，他损失约一万二千 
546 人，而法军则损失了两万到两万二千人。拿破仑一举歼敌的方案 
落了空。但至少萨克森国王乘此再度易帜，他献出了托尔高幷把 
军队交给拿破企。 

当俄国人退向斯普里河时，普鲁士人在內伊追击之下向北逃 
退，最后决定冋俄军会师，只留下比洛一军掩护柏林。拿破仑已得 
到维克托和塞巴斯蒂亚尼两军的增援，就展开了战斗，5月20曰 
渡过了斯普里河攻下包岑，以吸引住敌军而给內伊足够时间从北 
驰来，从侧面和背面夹击敌军。21日发动了总攻击，但是內伊又一 
次来得太迟，指挥失误而缩小了他的包抄行动。同盟军又一次得 
以逃脫，他们退到西里西亚，沿着群山一直退过魏斯特里茨河，放 
弃了布莱斯劳。同盟军的物资装备很差，而拿破企虽然损失不小， 
但仍保有数量上的优势。普鲁士的后备军需要过相当时间才能投 
入战斗，而奧地利军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同盟军唯恐如果他们 
撤退得离开奧地利边界太远，梅特涅就不能坚守中立，因此他们冒 
很大危险停留在巨人峰与奧得河之间。因此，对拿破仑而言，这是 
一个最后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提议签订停战协定。 

拿破企不知道敌人是如此虛弱，而奧地利又是如此准备不足。 
萨克森人已经向他揭露了梅特涅的意图，布勃纳在5月11曰到 
来，向拿破仑确切明言他的上司提出的条件，幷提议在布拉格举行 
会谈；拿破仑同意开会，沒有提出任何条件。但是拿破仑感到不安， 
闪为与此同时他曾试探同亚历山大谈判，而毫无成果。因此，他 
怀疑同盟军异乎寻常的撤退可能是他们同梅特涅配合搞的圈套。 
现在他估量自己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同时柢抗三大强国。他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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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幷不是很好。军队的给养跟不上；由于新兵占的比重过大， 
有些团队显然很容易溃散，这些新兵经不住连续急行军。军队中 
患病者达三万人之多，号称有四万七千人的第三军团在4月25 
日只剩下了两万四千人。武器的补充日见稀少。停战可以获得增 
援，尤其是骑兵的增援；事实上，停战后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当 
然，停战对敌人也是有利的；但是拿破仑相信，即使人数相等，他也 
能打败敌人。此外，无疑地他对制止奧地利参战，和通过谈判把俄 
国拉过来，都尙未感到绝望。简言之，他在5月25日派科兰古去 
同盟军谈判。科兰古对他们谈话的提法使他们感到 惊讶: “你们知 
道吗？ 停战是完全对我们冇利的。……如果你们有把握奥地利将 547 
和你们一致行动，你们就根本不必想和我们讲和。”同盟军只 S 意 
停战一个月，而只是听取梅特涅的意见以后，才同意停战到7月 
20 H ，这个期限是梅特涅所需要的。6月4日，停战协定在普列斯 
维茨签字。 


三、秋季战役 

从外交上看，停战协定的后果对拿破企不利。英国的全权代 
表们不久以前才到达賴亨巴赫会见同盟各国的君主； 6月14日， 
他们同普鲁士国王签订了条约，15日，同沙皇签订了条约。这些 
条约是按照卡斯尔雷规定的条件签订的 :恢复 和扩大汉诺威、重建 
普鲁士 v 不得单独媾和；交換条件是英国提供二百万英镑的补助 
金，其中三分之=给普鲁士，其余都给俄国，幷且由同盟各国发行 
五百万英镑的 i 债，由英国承担半数的担保。此后，普鲁士人和俄 
国人不得在沒有英国参与下对法国谈判，而英国对法国所要提出 
的条件尙有待阐明。卡斯尔雷的思想深处是要把法国的一切敌人 
联结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这个想法只是到1814年才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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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在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还有待于爭取奥地利。 

在这段时间里，梅特涅已经把奥 ra 皇帝带到吉茨钦，6月3 u ， 
涅谢尔罗杰在该地会见了奥国君臣。弗竺茨仍然反对参加对法作 
战；不过他应允先就和约条件取得协议，幷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一 
旦他的调停失败立即生效。梅特涅亲自去到赖亨巴赫。普鲁士人 
和俄国人承诺同意奥地利照会拿破企的各项 条件： 瓜分华沙大公 
国、放弃伊利里亚和汉撒各郡、重建普鲁士；他们只增添了一个条 
件： 立即从普鲁士各要塞撤退。在梅特涅方面，他答应支持解散来 
因邦联，幷认可如果英国一旦参与讨论，还可以提出其他要求。6 
月27日，大陆三强在賴亨巴赫签订了同盟 条约； 但此约只有在拿 
破仑拒绝奥地利的调停以后才能生效。在拿破企拒绝的情况下， 
普、俄两国的最高嬰求就将也变成奧国的要求 ：奥国 将重新恢复它 
1805年的疆界，幷耍求法国放弃全部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 

何 二。 

梅特涅的立场依然 如故： 一方面，他对沙皇所抱的疑虑不安幷 
未稍减；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不相信可能同拿破企达成协议。26日， 
梅特涅应拿破企之召前往德累斯顿。两人会见时发生激烈的带 
论。拿破企提出把伊利里亚给奥地利，以換取奥地利维持中立，梅 
特涅直截了当地回 答说： 奧地利是在强制执行调停，如果调停被拒 
绝，奥地利将参加同盟军。30日，当梅特涅即将离开德累斯顿时， 
拿破仑改变了态度 ：他接 受奥地利的调停和举行和会，停战协定延 
期到8月10日。拿破金只想爭取时间，直到7月22 口才给科兰 
古发出训令，指示科兰古要求恢复战前状态，幷拒绝授予科兰古全 
权，而他本人又不在场，却到美因茲去看望玛丽 • 路易丝，直到8 
月5日才回来。逬7月28日科兰古终于在布拉格出现的时候，同 
盟各国的全权代表拒绝举行任何全体会议，而让科兰古去见梅特 
涅。他对梅特涅还是同在普列斯维茨时唱的同一调子 :“只 要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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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们是否有那么多的军队足以使我们终于淸醒过来？……我同 
你一样也是欧洲人，一点也不差……无论是通过和平或通过战爭， 549 
把我们引回法国去吧。”这些激励的话是多余的，梅特涅已经拿定 
了 主意： 他要求法国无条件地接受一些初步条款。8月 5 n ，拿破 
企 A 好让步而要求关于初步条款的正式照会。9日，在 早晨 三点钟 
的时候，他接到了初步条款；但是他的答复直到13日才送到 ：他放 
弃除但泽以外的华沙大公国，幷接受恢复普鲁士 （条 件是普鲁士让 
给萨克森五十万居民作为补偿）；他也放弃伊利里亚，但是的里雅 
斯特和伊斯的利亚两地不包括在內。如果拿破企毫无保留地做出 
让步，那么，一切势将重新从头做起，因为在7月5日，卡斯尔雷为 
威灵顿在维多利亚大胜所激励表示赞成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的最高 
要求，把西西里保留给费迪南，幷把他已经答应给贝尔纳多特的利 
益规定下来。但是，从8月10日午夜起，梅特涅已经宣吿和会结 
束。12日，他对法宣战。9月9日，大陆三强的同盟在特普利茨 
肯定下来；10月9日英国给奥地利五十万英镑而和奥地利联结在 
一起。 

从军事上看，停战协定对所有交战国都很有利。普鲁士后备 
军的一部分现在开赴前线，这次普鲁士总共可以出动十六万人，俄 
国总共达十八万四千人，奧地利也有十二万七千人。自从丹麦再 
度宣吿站到法国一边以后，贝尔纳多特对拿破金已经毫无指望，他 
带来了二万三千瑞典军队。此外，沃尔莫顿统率了九千英德联军， 
梅克伦堡提供了六千士兵。面对着同盟军这五十一万二千人，拿 
破企可以出动四十四万二千人，还未计入易北河上各要塞驻军二 
万六千人；但是，在第二线上，同盟各国所能动员的后备兵源远远 
超过法国。无论如何，拿破仓现在拥有的骑兵已经达到四万人。 

7月12日，同盟军在特拉申贝克制订了作战计划，亚历山大 
邀请贝尔纳多特来到特拉申贝克。问题首先是要攻入拿破企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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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萨克森，由贝尔纳多特和布呂歇尔从北面，施瓦岑贝格从南面进 
军。布呂歇尔宁愿单独行动，最后取得胁议編成三个方面军，每个 
方面军都有普、俄两国军队参加，以此鼓舞贝尔纳多特和施瓦岑贝 
格，同时也是为了监视他们。波:希米亚方面军由十二万七千奥军， 
外加八万二千俄军和四万五千普军组成，他们从8月11日就越过 
了边界。西里西亚方面军由布呂歇尔任统帅，包括六万六千俄军 
550 和三万八千普军。北路军由贝尔纳多特任统帅，由七万三千普军， 
二万九千俄军和二万三千瑞典军组成。波希米亚方面军应从易北 
河左岸向德累斯顿 推进； 贝尔纳多特则守卫柏林，向维滕堡进军； 
布呂歇尔根据法军动向而赴援波希米亚方面军或北路军。此外， 
根据贝尔纳多特的坚决主张而做出 决定： 必须有计划地回避法国 
皇帝，而只同他的将校交锋。这种战略丝毫沒有拿破企式战略的 
意味，其所以采用是由于奥、普两国人都想自保疆土，但也由于这 
位伟大统帅的威名引起他们的恐怖。同盟军不追寻决定性的交 
战，而是重新拾起十八世纪的传统做法，即用威胁交通线和一点一 
滴地消耗敌人使之筋疲力尽等手段，迫使敌人败退。最令人惊讶 
的是，这种办法居然取得成效。尽管许多军事学家赞赏拿破仑在 
此次战役几个不同阶段过程中表现的天才和毅力，我们应该承认， 
他对整体的作战槪念不似过去惯有的那样完美 无缺； 或许是因他 
遭遇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法国皇帝此时所处的局势同1796年8月的局势极为相象，当 
时他的事业刚刚开始，这种形势曾使他赢得最出色的胜利之一。因 
此，人们原可期望他用几乎全部兵力猛攻敌方的北路军，从马格德 
堡出发的吉拉尔将军可以从侧面进攻，达武以及丹麦军可以从汉 
堡出发攻击它，那么，可以肯定北路军将被击溃而柏林必被占领。 
布呂歇尔同施瓦岑贝格则可能会师，但这对全局的影响不大。可 
是他们必将拿下德累斯顿，而拿破仑要照顾萨克森国王，这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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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的。此外，他把达武留在汉堡，法军已再度进入汉堡，这又 
占用了他四万人。他以前从来沒有过这样分兵驻守一些要塞，从 
而使他自己减少了活动回旋的余地，这是他打败仗的初步的原因。 
事实上，此次战役中两处敌军之间的距离，较之1796年要多出两、 
三倍之远，而拿破企此次所指挥的队伍远比 n % 年为多，但战斗 
力则较差。拿破仑本来可以从俄罗斯战役开始阶段所发生的情 
况总 结出： 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必将使他的部队筋疲力竭，劳而无 
功。最后，无可置疑的是，他对敌方北路军的重要性估计不 足：他 
相信乌迪诺拥有七万大军足以对付北路军，甚至可以攻占柏林。至 
于他本人，他摆下的阵势是旣可以逸待劳，又可随时出击敌军中最 
大胆冒进的方面军。由于他不知道敌军在波希米亚的集结，他对 551 
施瓦岑贝格毫无戒备，幷假设施瓦岑贝格若耍赴援布呂歇尔，必取 
道出卢萨斯山口，因此他派两个军团监视此路，同时以另外四个军 
团据守博伯尔河方面；他本人则指挥近卫军和骑兵以为后备部队， 

驻守包岑地区。但乌迪诺军相距过远，以致旣不能互为声援，又不 
能召之即至。这样一来，拿破企违背了自己的常规，大大地破坏了 
统-行动的原则。此外，敌方波希米亚方面大军的组成，幷从易北 
河以西出击法军，使拿破企的兵力布局全盘失效。 

有如旣往，猛将布呂歇尔总是首先发动攻势；拿破企立即驰 
击，令他惊讶的是敌军仓卒后撤。8月23日，在他还未能迫使布 
呂歇尔交锋之前，他忽然得悉施瓦岑贝格已经在德累斯顿郊区击 
退了古维翁-圣西尔。他毫不迟延地甩开布呂歇尔，火速赴援德 
累斯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布呂歇尔不敢进犯，他还留下 
七万五千人给麦克唐纳，这样就过度地削弱了他的机动主攻部队。 
起初他设想经皮尔纳推进，以便从背面进攻施瓦岑贝格，这样必然 
是有决定意 义的。 但是，德累斯顿行将不守 I 因此，在皮尔纳一 
线，他只派遺旺达姆一军。8月 26 日淸晨三点钟，屛障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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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各方形堡实际上刚刚被敌军攻占，年靑的近卫军及时赶到制 
止了敌人 。27 n ， 波希米亚方面军的两冀都被包抄，中军也几乎 
被突破，死伤一万人，被俘一万五千人，溃不成军，分成几队败退。 
倾盆大雨使法军不能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很不得力，加之拿破仓突 
患感冒，随即折回德累斯顿。旺达姆率军猛向特普利茨推进，以求 
切断敌方退路，在库尔姆忽然发现已被围，终于带七千人，四十八 
门大炮投降。这次非常的失败挫伤了法军最近获得胜仗的士气。 

然而祸不单行。为自己后方提心吊胆的贝尔纳多特，完全不 
想冒险作战，唯恐打了败仗动搖他在瑞典的威望，因此他不发动进 
攻•，此外他或许幷不认眞想对本国同胞作战，他指望一旦拿破仑垮 
台，他们将会同意他回国即位称君。然而，8月23日乌迪诺已经 
552在格罗斯贝朗向比洛发动了进攻，贝尔纳多特不得不支援他的部 
将。萨克森士兵纷纷开小差，被阻击的乌辿诺退过了易北河。在 
麦克唐纳军那一方面，8月26日他在卡茨巴克河上展开了攻势，但 
是他发觉自己的左翼和中路都遭到布呂歇尔的攻击，他被布呂歇 
尔击退，撤到博伯尔河上。他属下的一个师被切断而遭歼灭，他总 
共丧失了两万人和一百门大炮。拿破仑派遣內伊去打贝尔纳多 
特，他本人飞驰前往攻打布呂歇尔，不料布呂歇尔望风而退。施瓦 
岑贝格乘此再度威胁德累斯顿，而拿破企回兵救城，又一次见奥地 
利军避而不战，自行引去。在此期间，內伊已渡过易北河，9月6 
日在登內维茨展开战斗，损失一万五千人。贝尔纳多特向南推进 
极为缓慢而且绕着走，然而他的骑兵也深入到威斯特法利亚，30曰 
占领了卡塞尔。 

形势变得严重起来。法国军队减员的速度令人震惊。主要的 
原因不是历次战斗中的伤亡，而是这些连续不停的和不断加速的 
来回调动的行军，同时也是饥饿造成的，因为士兵每天只得到半磅 
面包，再也得不到肉类。病员达到九万人之多，第三军团在 S 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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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还有三万八千人，到月 1 日减到一万七千人。敌军在数量上 
的优势却逐渐显得可怕。拿破企尽最后一次努力，也未能追上布呂 
歇尔，于是他放弃了卢萨斯，撤退过易北河。但是，同盟军重新执 
行最初的作战计划，由贝尔纳多特从北面，施瓦岑贝格从南面，分 
头向来比锡进击。10月4日，贝尔纳多特越过易北河，击退了內 
伊；从9月26日起，施瓦岑贝格扑向克姆尼茲，缪拉受命前往阻 
击。在同盟军审愼地向前推进时，拿破企在两天里行军八十公里， 
猛扑向布呂歇尔，布呂歇尔也是刚刚在瓦腾堡渡过易北河的。但 
是，拿破企又一次扑了 个空： 布呂歇尔已经向西逃走，正同贝尔纳 
多特一样，逃到萨勒河对岸而得到掩护。法国皇帝一度想亲自渡 
过易北河右岸，彻底改动作战基地；但当他弄淸布呂歇尔的动向 
时，他决定转向来比锡进军，因为缪拉在来比锡有腹背受敌的危 
险。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企旣不下决心撤出德累斯顿，仍留古 
维翁据守该城，又不下决心召达武前来。这样，他在来比锡周围只 
集结了十六万人，而围攻他的同盟军则有三十二万人。 

然而这些同盟军的分布彼此相距很远。布呂歇尔向北移动， 

但贝尔纳多特到18日才赶到。施瓦岑贝格本人骑马行进在埃尔 553 
斯特河与普莱泽河之间，处在极其暴露的 地位： 如果法军在14日 
能够集中起来，第二天就可以歼灭施瓦岑贝格。但是法军未能如 
此迅速集中，16日早晨仍在等待麦克唐纳，而布呂歇尔以其一惯 
的猛冲猛打迫使马尔蒙北撤的时候，內伊还不能下决心派出拿破 
金所要求的儿师人。淸晨战斗在来比锡城南的瓦绍高地打响。施瓦 
岑 W 格首先发动进攻，他受到猛烈反击，意识到形势危险，便调上 
后备 部队； 而拿破企此时仍在等待增援部队到来才下令发动决定 
性的进攻，但增援部队不见到来。麦克唐纳终于出现，然而为时过 
晚；他未能包抄敌军，这一天战斗结束时双方对峙不下，不分胜负。 
拿破仑仍然可以杀出一条退路，这是他避免灾祸的一个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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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宁可顶住同盟军的总攻；10月18 n ， 他的部队被击退进来 
比锡城丙；贝尔纳多特军从东北方涌入，而萨克森军阵前倒戈加速 
了法军的失败。法军在撤退时只有通过兰德瑙桥，19日，敌军再 
度进攻，法军炸毁了这座桥，从而牺牲了后卫部队。法军总共报失 
六万人，其中二万三千被俘；同盟军伤亡六万人。 

巴伐利亚在9月17日与同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后，10月8日 
签 L 丁雷德条约加入到同盟军方面； 23日，符腾堡也同样倒向同盟 
军。但是当拿破仑经埃尔富特和富耳达撤退时，符雷德亲王分兵 
攻占维尔茨堡，以致贻误军机，直到〗0月30日，始在哈瑙拦截 
拿破企。符雷德在哈瑙打得不好，被拿破仑冲了过去。法国大军 
的残部从11月2日到4日，在美因茲渡过来因河。大军中流行斑 
疹伤寒；还有十二万人被围困在德意志各要塞中，不能起作用。 

在此期间，奥地利人已经占领了伊利里亚，幷且由于巴伐利亚 
倒戈，正从德拉瓦河和提罗耳向前推进；受到奥军威胁的欧仁已经 
沿阿迪杰河撤退。11月15 口，欧仁在卡尔辿埃罗打了一场胜仗， 
但是幷不能扭转战局。敌军占领了罗马涅和马尔凯。缪拉在埃尔 
富特和拿破企分手，回到那不勒斯后即与梅特涅恢复谈判。 

至于西班牙，也不复为法国所有。在1813年春季，起义在比 
斯开省和纳瓦拉省取得进展，使克洛泽尔的部队不能脫身。约瑟 
夫麾下只有七万五千人，而又分散在从马德里到萨拉曼卡之间。5 
554 月15日，威灵顿指挥七万人发动进攻，以其右冀在萨拉曼卡省击 
退法军，同时以其左翼渡过杜罗河，援助加利西亚省的西班牙人而 
迂回包抄了法军。约瑟夫撤出马德里，集中兵力于卡里昂河之后， 
继之又撒退直到埃布罗河。威灵顿这次进军指挥得当，以致不经 
战斗便扫淸了比斯开湾沿岸的法军，幷得力于巡逻沿海的英国舰 
队的配合，确保了更加靠近法国的一个作战基地。6月21日，威灵 
顿指挥八万人攻击列阵于维多利亚城前、萨多河后的五万五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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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打得法军全线溃败。战败的法军撤退过比达索亚河，富瓦和克 
洛泽尔成功地到这里来同他们会师。絮歇孤军奋战，还能抵挡住 
西班牙人；在维多利亚战役之后，他被迫撤退到埃布罗河下游。萨 
拉戈萨陷入敌手，从西西里来的本廷克攻击托尔托萨和嗒拉戈纳。 
絮歇被迫穿过卡塔卢尼亚宵撤退，一直退到菲盖拉斯 a 

大帝国就此完结了，而法国又象1793年一样，面临着外敌 
入浸。 


四、法兰西战役与拿破仑退位 

从瑞士到北海，法国边界上只有不到六万兵力的单薄防线，而 
到达来因河上的同盟军有十四万人，他们可以几乎不经战斗而长 555 
驱直入巴黎；相反地，如果他们在冬季屯兵不进，拿破企就将重建 
一支军队，从而彻底改变力量的 对比。 这正是亚历山大和布呂歇 
尔的意见；另外一些人则对1792年的往事心有余悸，深恐激起法 
国人全民抵抗，因此认为除非兵力十分雄厚，否则不要打进法国。 
他们主张陈兵边境，火速调集增援部队幷等待贝尔纳多特前来，到 
了春季再行进军。此时贝尔纳多特幷未如英国人所吁求的西进荷 
兰，却挥师北上进占荷尔斯泰因，1814年1月14日，他在该地迫 
使丹麦将挪威割让给他。加之同盟军经费严重不足，同盟各国君 
主无不感到缺乏金钱，因为直到此时为止，英国人运送了充足的武 
器和军服，但是现款则一文不给•，只要英国对德意志的贸易一天沒 
有恢复，英国人就担心付出现款会削弱英镑的地位。在赖亨巴赫 
所同意发行的公偾似已不可能；还在夏季的时候，德 • 伊韦尔努瓦 
曾硏究没行一种同盟各国通用的纸币，但沒有实现，因为一方面他 
反对施泰因建议的强制流通，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全部担保。英 
国人如果担保，这种新纸币就等于银行票据，它势必流回英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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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损害了英国人的货币。到9月20 口，英国终于同意交付给同盟 
各国一些偾券，利息为百分之六；德意志各银行很勉强地才肯贴现 
这些债券。对于何时进军法国，施瓦岑贝格在 U 月7日至8曰举 
行的同盟军作战会议上，提出通过一项折衷的期限•.不规定发动进 
攻的日期，但决定必须尽快开始进攻。这样势必要发动冬季战役。 
对拿破企而言，这是致命的打击。 

然而，在发动攻势之前，梅特涅要求再一次举行和谈。10月17 
日，拿破金在来比锡已经和刚被他俘虏的默费尔特将军会谈，幷有 
意地释放他回去。拿破企当时 表示： 如果能使英国归还法国各殖 
民地幷恢复海洋0由，他愿意放弃华沙大公国1德意志、荷兰、西班 
牙，也许甚至可以放弃意大利；显而易见，他仍然希望分化瓦解同 
盟各国，而特別是要把奥地利再拉过来。在埃尔富特，梅特涅亲自 
556 同法国驻魏玛公使圣埃尼昂晤谈；11月9日，俄国人和普鲁士人 
很勉强地同意了派遣圣埃尼昂回国，转达以0然疆界为基础的和 
平条件。此外，俄、普两国人也表示愿向英国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和 
保 i 正，因为他们也不是心甘情愿容忍英国在海上称霸的。 

梅特涅的和平倡议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肉眞诚的，对这个问 
题总是众说纷纭，即使梅特涅本人或许也难道其详。他同他的盟 
国的关系相处不好，而他知道这些国家不能沒有他的合作，因此他 
公然执行他个人的政策，其主要目标即恢复哈布斯堡皇朝的威势。 
在德意志，他结好南部各邦的王侯，从而阻拦了革命派爱国者的得 
势，10月21日，他把施泰因担任主席的治理占领地区委员会置于 
同盟军总部创立的外交委员会之下。他施展伎俩使自己成为意大 
利的主人；在秋季战役的过程中，他不间歇地同卡罗利娜 • 波拿巴 
谈判，到12月10日他使盟围同意派遣奈珀克到缪拉那里£•。显 
而易见的是他要把欧仁赶出意大利，而实际上，梅特涅的意图还要 
与那不勒斯协同剝夺罗马教皇。同样地，他想渗进瑞士，在瑞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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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反革命力量，幷树立奥地利的势力，这样就可以让他从北边去接 
近意大利，同时可以威胁里昂，从而把意大利同法国隔开。最后， 
梅特涅比往常更加想要遏制俄国对波兰和土耳其的野心。他同亚 
历山大的决斗开始了。沙皇已经同普鲁士达成交易，把萨克森给 
普鲁士，萨克森国王已经成为同盟军的俘虏，而沙皇则保有华沙大 
公国；沙皇捍卫意大利各邦君主，幷在拉阿尔普的怂恿下，以瑞士 
人的保护者自居。沙皇为了报私怨而决心要拿破仑退位，他梦想 
以贝尔纳多特接替拿破企，因为此人已经在他的庇荫之下。梅特 
涅不难洞烛其奸，与之针锋相对，踌躇满志地考虑到要保全法国皇 
帝，或者至少也耍保全他的皇朝，由玛丽 • 路易丝摄政必然把法国 
同奧地利联系在一起。至于拿破企是否肯以自然疆界为满足，梅 
特涅幷不相信他能就范；但是这个建议是及时而可 取的： 它至少可 
以在法国人面前揭露拿破企。 

拿破企在11月15 n 接见了圣埃 M 昴；第二天他委派科兰古 
去谈判；但是，对于同盟国所规定的条件，他保持缄默。这个消息 
一传开，輿情大哗，群起反对章破仑，幷反对马雷，因为马雷迎合其 
主上本能的冲动，直到最后仍主张作战到底。或许为了要平息舆 
论，或 i 午更是为了要爭取时间，皇帝似乎要改弦更 张了： 他撤換了 
马雷，而任命科竺古接任外交大臣，12月2日，新任大臣接受了从 
法兰克福提出的和议初步条款。 

但是为时已经过晚。11月16日，勒布伦已经撤出了阿姆斯 
特丹；17日，海牙暴发了起义，由奥根多尔建立的三头统治的首要 
任务是向论敦求援，幷召回奥伦治亲王，亲王立即奔返荷兰。12月 
4 R ，同盟各围考虑到拿破企的缄默，就散犮了一个公告，其中把 
拿破仑同法国区別对待，它 fl ' K 父一次向法 W 提出和平建议，这次不 
M 提到然疆界，这个璐界已经在荷兰被突破 。 不出梅特涅所料, 
许多法国人认为他们的皇上不能辞其咎。即使和平建议沒有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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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付出任何代价，但它确认皇帝个人被打败，拿破企也不愿接 
受这项和平建议。然而也必须承 认:即 使拿破企接受了这项建议， 
又有谁能担保实 现它？ 梅特涅这次和平建议较之以往历次建议更 
不可靠。大陆上各盟国旣已同英国有约在先，不得撇开英国单独 
媾和，而现在英国已经公然表示反对。8月间英国派遣到梅特涅 
处的年靑的阿伯丁，相当随和地听从梅特涅的决策；但是从 9 月 18 
日起，卡斯尔雷援引皮特的意图，曾耍求给荷兰在靠近法国一边有 
一个适当的屛障，因此当奥伦治亲王提出要占有比利时的时候，卡 
斯尔雷表示赞同。因为英国想保有好几处荷兰殖民地，在赞助恢 
复低地国家的统一时，英国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卡斯尔雷 
还想把来因河左岸一部分土地给荷兰， U 月5日，他拒绝法国保 
留这部分领土。然而，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此时在奥地利主持下进 
行谈判，法兰西民族能够保住共和国时期对外征服的某一部分 
领土。 

同盟国的进攻一度因涉及瑞士的冲突而推迟。由于亚历山大 
的坚请，弗兰茨在12月11日撤回了他已经下达的侵入瑞士的命 
令。然而梅特涅试图劝说瑞士各州自动吁请盟军入境，也未能成 
功；但是他的代理人之一，前任萨克森大臣桑夫特促使瑞士将军瓦 
特维尔发布一些措辞含混的公吿，幷在伯尔尼挑动起一次贵族的 
558 反革命。梅特涅在施瓦岑贝格的赞同下，就以此为借口重申前议， 
12月16日，施瓦岑贝格受命率军进入瑞士。21日，他的部队从沙 
夫豪森到克尔之间越过了来因河幷开进了巴 塞尔。 布勃纳率军直 
趋日內瓦以进攻里昂，而同时施瓦岑贝格向贝藏松、第戎和郞格勒 
等地推进。29日，瑞士宣布废除“调停条例”。1月初，布呂歇尔 
也从科布伦茨到曼海姆之间渡 过了来因河 ，深入洛林，幷经巴勒杜 
克包抄阿尔贡纳。在侵入者进攻的面前，法国的元帅们向马恩河 
撤退。到1月底，施瓦岑贝格正向特鲁瓦推进，而布呂歇尔打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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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济埃。在这期间 ，科兰 古已经启程，6日在呂內维尔曾致函梅特 
涅，对一个月以来毫无信息深表惊讶。他得到的答复是•.大家在等 
候卡斯 尔雷。1 月18 口，卡斯尔雷到达巴 塞尔； 这是一桩关系重大 
的事件。 

在1813年，英国在大陆上所起的作用仍然还是很有限的，它 
只有在西班牙派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幷且也沒有运送过硬币。直 
到秋季为止，英国国內仍然困难重重。但是法国从德意志和荷兰撤 
退，以及1813年的大丰收，使英国处境发生令人震惊的改变。封 
锁正在解除，中欧重新对殖民地产品和英国制成品开放，这些货物 
就大量涌入中欧。物价坚挺，指数跃升，1811年为158,1813年升 
为185,1814年升为198。商业中激发起投机的热狂，工商业的复 
苏消灭了失业幷稳定了工资。1814年英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七千 
多万滂，大大超过1802年的六千零二十万镑，而1802年是历史上 
空前的繁荣的一年，与此同时，恢复谷物进口和丰收使面包价格下 
降到1808年的价格，从而使平民各阶级平靜下来。英国安定下来 
以后，从此便可考虑在财政上做出新的努力。范西塔特使议会通 
过增加税收，幷在1813年举债一亿零五百 万镑； 这年的支出是这 
个时期最多的一年，达到一亿七千七百万镑；补助金从三百万镑跃 
进到八百多万镑，在国外的支付提高到二千六百万镑以上；而国偾 
也达到八亿三千四百万镑。唯一的困难在于兌換率仍然 很低： 1813 
年，西班牙的皮亚斯特升値百分之三十八；为了供应威灵顿，英格 
兰银行不得不从它的库存中抽出一百四十万镑的黃金。又一次地 
由罗思柴尔德家族出面 救助： 內森在荷兰，詹姆士在巴黎，还有他 
们在法兰克福的弟兄们无不尽量地支出法国货币；得力于他们提 559 
供了法国货币，威灵顿在进入法国时能付现款采购；在1814年， 

英国所承诺付给同盟各国的补助金也是由这个家族充当中间人付 
款；因此在1817年奥地利皇帝封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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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英国虽然武装部队不多，却能把它的意志强 加于\ ，发 
言振振有词。 

在卡斯尔雷看来，此时是大好时机。虽然大陆各盟国也曾答 
应若无英国参加不与法国议和，然而它们在布拉格和法兰克福竟 
把英国撇在一边而进行谈判，而且舒来是不把英国的殖民地和海 
上的要求放在眼里。梅特涅同缪拉谈判，不大考虑国王费迪南。英 
国外交官中的多数不太能干，他们在远离本国时，不能随着朝夕万 
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给他们的训令。英国政府认为卡斯尔 
雷必须亲0到现场去。他亲自起草了他12月26日的 训令： 英国 
主张对法和约必须由盟国共同一致签订，交換条件是英国在1814 
年提供五百万镑的补助金；英国认为对海洋£1由沒有讨论的余地， 
至于英国在战爭期间所占领的殖民地的归还问题，应视各盟国如 
何解决荷兰问题而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应该复辟，而那不勒斯的费 
迪南应该得到补偿。关于大陆上其余问题，训令上一字不提，以致 
卡斯尔雷可以有便宜行事的 全权： 这样他就能在大陆各盟国之间 
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从而贯彻英国外交部的，实际上也即是皮特 
的传统政策。卡斯尔雷所赖以博得荣誉的事业终于开始。一旦到 
达巴塞尔，他立即设立一个阻拦法国的 屛障： 提出荷兰应在欧洲 
的保证下占有比利时，而普鲁士则分得马斯河与摩泽尔河之间的 
土地，这样一来就使得普鲁士在将来不可能同法国达成任何妥协 
交易。然而，在这个时候卡斯尔雷还应允，如果军事进展形势有此 
必要的话，法国的边界可以推进到特里尔。 

1月24日，卡斯尔雷在奥地利人的陪伴下来到朗格勒与俄国 
人会晤。他立即在亚历山大同梅特涅之间以居间调停自任。大家 
一致认为拿破企的失败已成定局。沙皇拒绝再同拿破仑谈判，幷 
主张废黜拿破企而代之以贝尔纳多特；梅特涅则愿在塞纳河上的 
夏提荣举行他曾答应科兰古召开的会议，同意同拿破企谈判，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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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同意惡贝尔纳多特，而宁愿要-个摄政统治。对于此 
时是否仍宜同拿破仑谈判的问题，英围政府內部有不同意见；虽然 
卡斯尔雷对此沒有明确表态，他是知道英国摄政王和公共舆论越 560 
来越更加敌视这个“科西嘉人”的 * ，他反对贝尔纳多特，作为交換条 
件，他说服梅特涅放弃摄政统治的方案，他深信这样一来波旁王室 
的复辟成为势所必然。这样他就迫使沙皇同意召开会议，这次会 
议推迟到2月5日才召开，为的是等待决定性的战斗见个分晓 6 最 
后，卡斯尔雷要求同盟各国就和约条件取得一致看法，1月29 口， 
他使大家同意把法国拉回到1792年的边界之內。解决这点以后， 
外交家们出发到夏提荣。在此时刻，法兰西战役适才开始。 

这一次，拿破仑旣沒有时间也沒有资源再能仓促建成一支新 
军队。士兵根本不感缺乏。从1813年10月9日起，他要求从 
1808年到1814年适龄入伍者之中征集十二万人，8月24日他已 
经从这些年的适龄入伍者征集了三万人补充驻西班牙的军队。这 
次征兵似乎沒有感到困难；但是他还要征集1815年适龄入伍者， 
即要征十六万人，而这次大举征兵是在他从德意志返国时才着手 
进行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11月15日，他再从1803年 
到1814年适龄入伍者中征集十五 万人； 如果东部边界被突破则最 
后再增加十五万人，20日，他把其中四万人补充到1808年到1814 
年适龄入伍者的部队里；12月17日，他把各要塞的国民自卫军编 
入现役， 18 M 年1月8日，把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編入现役。接着 
他又决定建立志愿兵联队，大量吸收巴黎失业者参军；他甚至谈论 
到要发动全民总动员。到1月底，十二万五千人左右已经集合在 
新兵训练站里，但是未经任何训练，加之其中多数人旣无军服，甚 
至也无武器，因为仓库和军械库已经一干二淨。有如1793年，又 
实行征发武器 、马匹 、饲料和谷物，但幷未很严格执行。尤其感到 
缺乏的是钱。在11月和在1月，拿破仑曾下令大量增税，但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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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时候才能征收到手呢？间接税的收入正在变得几乎微不足道。 
国库再也拿不出钱来。在来比锡战役以后，政府偾券从七十四法 
郞跌到五十二法郞；硬币都被收藏起来，纸币则倒流回法兰西银 
行。薪给和养老金超过两千法郞以上者被削减四分之一；政府开 
始用还本金库的偾券支付供应商，这种债券不过是一种期票，正如 
大革命时期的指券一样。一旦退回到法国原有疆界以內，帝国最 
后也和督政府一样不得人心；这是很自然的事 ：旣不 再能迫使外国 
561人出钱打仗，帝国只能向法国人索取作战的财源。 

法国人对此大有反感，头一次表示了抗拒。帝国的贵族和拿 
破仑恩宠提拔的大量显贵现在都认为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从而都 
想巴结他的后任，不管这个后任是何许人，以便分沾政治权力，而 
这种权力是拿破企拒绝分给他们的。当12 )] 19日立法院开会 
时，竟敢要求皇帝把同盟军提出的条件通知该院，皇帝作出了让 
步。莱內以委员会的名义 宣称： 法国只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领 
土完整才继续打下去；同时，他请求皇上保证臣民的公民自由和政 
治自由。12月29日，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委员会的要求，以此之 
故，皇帝立即下令该院延会。在雾月时拿破企同资产阶级缔结的 
公约至此终吿撕毁。 

至于人民，他们认为在两支庞大军队一支接着一支折损殆尽 
以后，皇帝竟想再建立第三支，这是难以容忍的。在几个月的期间 
里，拿破仑日益变得不得人心。全国渴望和平，但很快地深 信：不 
给国家和平的正是皇帝。同盟军的公吿，再经王党分子传播解说， 
收到了离间皇帝和人民的效果。以为象征旧制度的波旁王朝要比 
拿破企好一些，法国人民幷未作如是想；但是法国人已经感到厌倦 
和气馁，他们开始消极抵抗皇帝一一这是皇帝留给他们唯一权利。 
自1812年以来，拒服兵役者为数日增，到这时已不可 胜数； 人们拒 
纳租税，不服从征发命令。居民眼看外敌入侵，无所作为，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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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军能够约束其士兵时确是如此；而在南方，英国人所受到的对 
待相当不坏，因为英国人购买时有钱付现。 

在正常的时候，帝国行政当局不难惩办不法分子。但迅雷闪 
电般的外敌入侵使行政当局不容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而更坏 
的是这次入使还使行政当局陷于 瘫瘓。 那些归附拿破企政权的旧 
官 吏意识到自己现在令 出难行 ，无能为力，幷且预见到皇帝行将垮 
台，便为一己的前程设想，而同王党分子暗中来往，或者甚至里通 
外敌。拿破仑仿效往日救国委员会的办法，派出特派专员到各郡 
去，试图以此“重新发动机 器”； 但是和当年议会特使的成就相比， 
这些特派专员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尤其表明公共精神的 败落。 王党 
分子促成了政权的全部解体；有如在共和国时期一样，祖国的不幸562 
给他们带来希 S ，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我们的好朋友敌人”。 
他们通过讲话和散发传单散播绝 望情绪 ，幷鼓动不服从政府法令。 
西部再度动乱 起来。 在弗兰德，弗呂沙尔把逃避兵役者武装起来 
配合协助敌军入侵;同盟军到处都可找到向导、侦探和卖国贼。到 
12月3 口，塞伊伯爵到了弗赖堡，他以弗朗歇-孔泰省王党的名 
义，把他的故乡献给奧地利。3月12 日，波尔 多市长以其城市投降 
英国人，英人携昂古莱姆公爵随军入域。拿破仑也时时谈到，他又 
重新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士，幷重新燃起民族热情，但这不过是徒 
托空言。试问怎样能够将1793年的回忆同他从事建立起的贵族 
君主政体二者协调 起来？ 他一手造成的贵族紧迫地提醒他关心保 
卫社会秩序，幷警吿他要提防“卑贱的民众”。仅有香宾出现过一 
次全民抗敌，当时在战斗最激烈时，外国士兵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暴 
行。但是这种全民抗敌旣沒有充分时间发展起来，又沒有一个人 
挺身而出加以组织领导。 

1月25日，拿破仑离开巴黎时，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辅政约 
瑟夫照料，从此他再也沒有见到他们。此时拿破仑所掌握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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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过六万人左右，而这些人甚至也还沒有集中起来。他急驰迎击 
普 魯士军 ，估计在圣迪济埃可以两军相遇，因为布呂歇尔已经到达 
奧布河上，正在行军想和施瓦岑贝格会师。皇帝紧追布呂歇尔，29 
日在布里埃纳打败了他，然未能阻止普、奥两军会师。2月1日， 
、 拿破仑在拉•罗特埃尔被比他多三倍人数的敌军战败后，后撤到 
特鲁瓦 ，继之再撤到塞纳河上的诺让。战斗取胜似已无望；如果他 
想保全皇位，只有不讲条件接受谈判，別无他途可循。在2月4日 
至5日的夜间，他授权科兰古全权便宜行事。7日，科兰古在夏提 
荣接到同盟军的条件，规定法国回到1792年的 疆界； 科兰古表示 
抗议，指出这违反从法兰克福提出的和谈初步条件,然而他幷不抱 
有任何 幻想。 科兰古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人， H 前又是这样不寻常 
地拥有议和全权，因此这是他千载一时的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机 
会。但是他不敢当机立断，幷非由于怕被斥为卖国贼，而是由于为 
人平庸;他仍请示他的皇上决定。在2月7日至8日的夜间，经过 
几小时痛苦地反复思考，拿破企终于决定让步。但是，一到早農他 
又变了卦，因为他刚察觉出同盟军在军事上犯了错误；整个战局有 
转机，希望又来了。 

同盟军为了满足布呂歇尔，也为了便利行军和供应，事实上再 
563 度分兵进军。布呂歇尔听任施瓦岑贝格沿塞纳河而下，他自己却 
在2月2日率所属各师取道塞赞纳和小莫兰河河谷，以一列纵队 
成梯形推进。他打算切断麦克唐纳的退路，此时麦克唐纳在约克 
进逼下沿马恩河后撤，他已成功地到达乌尔克河。就在这个时候， 
拿破企急驰前往猛扑敌军。2月10日，在尙波贝尔，拿破仑击溃了 
奧尔苏费耶夫统率的俄军，把敌军切成两段。他立即移师蒙米赖， 
11日在该地完全击溃萨肯兵团，其残部投奔在蒂埃里堡前的约 
克。12日，约克军又被法军攻击突破，仓促后退渡过马眉 .河; 同时 
拿破企迂回进军指向布呂歇尔，此时布呂歇尔正在沃尙进逼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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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布呂歇尔14日遭到袭击后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又被打散，总 
共损失约一万人。拿破企这几天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这次胜利 
幷沒有摧毁敌军，敌军几师人正 向夏龙 集结。另一方面，施瓦岑贝 
格的部队越过了塞纳河，把维克托和乌迪诺赶到耶雷河，麦克唐纳 
率部队到这里同他们汇合，再退到荣纳河和洛恩河而抵达蒙塔尔 
纪和枫丹白露。 

拿破企在从沃尙向蒙特罗行进时，本来可以实现他的作战计 
划中的得意杰作之一，但是他的兵力不足。他向耶雷河前进，把敌 
军推向塞纳河外，而在18 口经 过苦战克复蒙特罗。施瓦岑贝格苻 
足够时间重新集结他的部下幷退向特鲁瓦；虽然布呂歇尔已经退 
回到奥布河上，施瓦岑贝格仍取道肖粲和朗格勒继续后撤。 

这些败仗打乱了同盟各国的歩调。2月17日，奥地利人出面 
提出签订停战协定，24日，又重申此议。拿破企在22 U 给他的岳 
父的信中，和 / i •:派弗拉奧前往呂西尼谈判时发出的训令中，都宣称 
他只有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议和条款的基础上才进行谈判，他不能 
使法国比他上台时变得更小。此外，卡斯尔雷已抗议奧地利人不 
应黾独提出停战谈判。虽然施瓦岑贝格已派出五万人增援布勃 
纳，布勃纳敌不过奥热罗，但是贝尔纳多特正在率部前来，同盟军 
终将取得胜利已无庸 置疑。 比洛和溫靑格罗德两军已进入香宾， 
同时朗热隆和圣普里厄斯特从德意志带来两个兵团的生力军。2 
月24日，布呂歇尔又向前推进，这次的目标是大莫兰河谷。卡斯 
尔雷不但不感到绝望，相反地还在催促盟国讨论最后的决策。2月 
15日，同盟军已经 商定： 如果拿破仑在巴黎陷落以前不肯议和，则 564 
盟国可能不得不考虑首都终将表示的“愿望”，从而拒绝再以拿破 
企为谈判对手。26日在肖蒙，盟军决定最后一次把条件交给科兰 
古，幷规定了 3月10日为最后期限。3月9日，在这个命运攸关 
的期限行将到期的时刻，卡斯尔雷办到了使同盟四强签订为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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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共同对付法国的公约。为了保证它们自己负责建立起的新欧 
洲秩序受到尊重，四国约定在必要时各自提供十五万兵员。至此 
卡斯尔雷终于使欧洲反革命二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同盟变成现 
实，而只有到这个时候，卡斯尔雷才肯付出他答应在1814年提供 
的五百万镑。 3 月〗0 n _， 未能劝说拿破企让步的科兰古请求同盟 
军宽延答复的最后期限到 3 月 15 日，他提出一份反建议，其中要 
求法国仍保持欧仁统治意大利，萨克森仍归其国王，在重新改组欧 
洲的国际会议上法国将有其发言表决权。夏提荣的谈判到19曰 
终于完全破裂《此时从巴黎来的维特罗尔男爵已经受到盟军的接 
见；盟军幷批准他去探看阿图瓦伯爵，他到南锡会见了后者。在此 
期间，在法国被占领地区，王党分子的阴谋活动得到盟军或多或少 
公开的鼓励。3月22日，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不再以拿破企为谈判 
对手。 

这场戏此时已近尾声。2月28日，拿破企再度冲出追击布呂 
歇尔，布呂歇尔正在进逼马尔蒙和莫蒂埃，直到 3 月1日他被阻于 
乌尔克河。布呂歇尔发觉有腹背受敌的威胁，便移师北上，想同正 
在攻打苏瓦松的比洛和溫靑格罗德会合。如果不是苏瓦松这个要 
塞在 3 日突然投降盟军，布呂歇尔势将全军覆灭，现在反而得以 
渡过埃纳河在拉昂城周围集结整顿他的全部军队，同时法军则不 
得不在贝里-奧-坝找寻一个渡口。拿破企在克拉纳击退布呂歇尔 
的一次进攻以后，分兵两股向现已集结有十万敌人的拉昂进军。9 
R ，拿破企在拉昂城南被打退;驻扎在域东的马尔蒙夜间遭到袭击 
而溃败。10 n ，拿破仓也受到进攻，退向苏瓦松，从苏瓦松他掉师 
直趋兰斯击溃了圣普里厄斯特的军团。虽然打了这场胜仗，拿破 
仑的作战方案仍然是失败了；因为这时施瓦岑贝格的面前只有麦 
克旃纳和 岛辿诺 两军，他乘此时机慢慢地收复了一切失地 。从" 
565 LI 到 19 H ， 拿破仑放弃正面攻击布呂歇尔，而从兰斯急行军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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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次想从侧翼攻击布呂歇尔；布呂歇尔又一次拔脚就跑，而 fl 
跑得更快。19日，他到达塞纳河与奥布河中间地带。 

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企幷不放弃战斗，而是放弃 阻止同 盟军进 
攻巴黎。他决定进军洛林，以便集合洛林各地驻军，幷在切断敌军 
交通线后，再回师巴黎城下进攻包围巴黎的敌军。但是施 瓦岑贝 
格突然决心行动起来， 20 n 和 21 日，当拿破企渡过了奥布河来到 
阿尔西时攻打了他；加之布呂歇尔也取道夏龙前来。拿破仑经过 
一番苦战才摆脫他们，然后撤入圣迪济埃。施瓦岑贝格和布呂歇 
尔再度会师后，终于决定沿大小莫兰河谷齐头幷进攻取巴黎。莫 
蒂埃和马尔蒙的部队都在25日在费尔-香班努瓦斯被打垮，一直 
撤退到巴黎城郊，而在29 R 皇后玛丽•路易丝已弃城出走。30 
曰，莫 蒂埃和马尔蒙两军残部又受到攻击，慢慢地被逼退，到了晚 
上他们投 降了。 惊惶不定的拿破企急奔回来，31日到达枫丹白 
露，他还不承认被打败，而仍部署准备再战。但是，他已经被出卖 
和被抛弃了。 

3月31 H ， 同盟国发出宣首，劝导巴黎人选择适合法围的政 
府，幷举出波尔多为榜样，波尔多曾经欢迎昂古莱姆公爵。巴黎的 
王党分子欢呼敌军入城，幷戴起白色帽徽。其实这种人只是一小 
撮。31日晚，同盟各国君主住塔列朗家里确定决不再同拿破仑进 
行谈判，幷要求元老院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塔列朗当然成为这个 
临时政府的头子。巴黎市委员会和政府各院立即呼吁召回波旁王 
室。4月2日，元老院决议废黜 皇帝; 3日，立法院同意幷以两院联 
名宣布废黜皇帝。元老院议员接着仓促拼凑出一部宪法，其中他 
们最关切的是规定元老院继续存在，幷维持他们自己的薪给待遇 
原封不动；然后，到6日他们召喚路易十八归国即位。在这期间， 
元帅们在枫丹白露拒绝再追随他们的皇上作战，幷劝谏皇帝让位 
给太子。4月4日，拿破企让歩幷派遣科兰古1內伊和麦克唐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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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见沙皇；他们在途中遇到从埃松纳撤退下来的马尔蒙，便邀马 
尔蒙同去巴黎。亚历山大迟迟不答。但是在施瓦岑贝格的劝诱 
下，马尔蒙答应背叛拿破企；虽然他沒有立即采取行动，却在4日 
566 至5日的夜间下令他的部队调向敌方，从而暴露了枫丹白露。这 
时起沙皇要求拿破企直截了当地退位； 6日，拿破企最后屈从表示 
同意退位。 、 

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战爭仍然在继续进行。1月间，缪拉扯 
下了假面具，已进占罗马，继之占领托斯卡纳，幷侵入罗马涅。然 
而他又犹豫起来，因为他被英国本廷克的行为所激怒 ：本廷 克同他 
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本廷克只是迫于卡斯尔雷之命才同意签订的， 
因而佯作疏忽，仍派兵登陆里窝那，意图进攻热那亚。欧仁还能在 
明乔河上拦击奥将贝勒加德，幷且还指望为他自己保住意大利王 
国，所以同缪拉进行谈判，但他们未能达成协议，4月13日，缪拉 
向塔罗河发动攻势；米兰爆发了起义。16日，欧仁签订了一个协 
定，规定允许他撤出意大利。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苏尔特想解救潘 
普洛纳和圣塞瓦斯提安两地都未成功以后，步步后撤，1813年10 
月，比达索亚河一线失守， n 月，尼维尔又失守，12月尼夫河一线 
又不守。他于是撤退到波城的急流险滩后面，这样就让威灵顿长 
驱直入波尔多。2月底，苏尔特虽在奥尔泰茲一战失利，但整个3 
月份他仍转战塔布城周围，然后撤退到图卢茲，4月10日，他最后 
在图卢茲被打败。 

4月11日签订的枫丹白露条约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他本 
人获得厄尔巴岛和一笔年金，玛丽 • 路易丝和他的儿子得到巴马， 
他的家属都得到年俸。20日，他和他的部队 吿別； 他曾毫不怜惜 
地带领他们作战，然而却只有他们对他忠心耿耿直到最后。 



第二章复辟与“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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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君主取得胜利便集会于维也纳，按照他们的心意重新组 
织欧洲。在法国，路易十八确认了 1789年的原则和拿破企的各项 
制度；但是为时不久那些感到失望的贵族便纷纷提出异议，从而动 
搖了他的政府。这正是拿破仑所指望的。他不甘心于受命运的摆 
布，又担心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坏，因此他决心最后一次碰碰运气^ 
他的卷土重来给法国带来新的灾难，幷导致他自己终身囚禁于圣 
赫勒拿岛。 


— 、维也纳公会与反革命的胜利 

同盟军旣成了法国的主宰，便着手把他们的条件强加给波旁 
王室。4月20日，刚被元老院指定为辅政的阿图瓦伯爵签订了停 
战协定，交出仍被法军据守着的一切要塞，连同全部装备和仓库。 

5月30日，和约在巴黎签字。除了蒙贝利亚尔和牟罗茲而外，塔 
列朗还为法国力爭保全了尙贝里与安纳西，以及他本人拥有一些 
私人利益的部分萨尔地区。同盟军沒有勒索任何战爭赔款，甚至 
也沒有要求归还拿破企从被征服国度掠夺来的艺术品。旣然同盟 568 
军已决定把法国退回到“1792年的边界”，而这边界幷不把殖民地 
列入其中，英国便自行夺到多巴哥岛和圣卢西亚岛、法兰西岛、罗 
德里格岛和塞舌尔群岛；西班牙重占圣多明各岛其原占部分。在 
即将召开的维也纳公会上，同盟国对法国所夺取的领土无论如何 
处置，法国事先承诺一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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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欧洲史 h 还不曾举行过的重大会议，引起各方面 
都寄予很大希望。但首先是那些旧 H 的“正统的”当局寄予很大希 
望。在被剝夺王权的君主中，几个最重要的已经重登宝座。从 
1813年12月11 R 起，拿破企木人已经根据瓦朗塞条约释放了费 
迪南七肚，又在1814年1月把罗马教皇送回 本国； 黑森选侯、撒丁 
闽下、摩德纳公爵和托斯卡纳公爵都已重返其酋都；英国国王重新 
领冇已被升格为王围的汉 I 若威。 但是那些拿破仓的同盟者，是否 
豉把拿破企所给他们的都 - 幷交出来？问题特別多的是德意志； 
帝 M 骑士和教会王侯纷纷保卫他们的权利。德意志人民奋起作战 
是为了爭 取独立 ，而不是为了恢复旧制度，况且还曾得到享有自由 
的忤诺，因此人民同样威到惶惑不安。德意志爱国者主张统一，但 
是他们幷不能确切知道应该怎样统一；而从这年年初起，戈雷斯在 
他主办的<来闲报道》上发动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反对王侯们的凸 
我屮心。意大利人欣喜的是赶走了法国人，忧惧的是奥地利人卷 
土重来。另一方面，法国所解放了的资产阶级和农民 都不® 再度 
沦入从属地位。1815年5月22日，在发动反对拿破仑新战役的 
前夕，普魯士围王亲自允诺颁布宪法。但是，一方面有像巴德尔这 
样的崇古派，他们对君主们施加压力，主张新的政治秩序应当建立 
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有像圣西门和奥古斯特 • 蒂埃 
里这样的维新派，他们要求最后应组织起“欧洲社会”。所有的人 
一致瞩望于这次会议的是建立和平，如果不能有永久和平，至少耍 
有一个长期的和平。 

卡斯尔雷、梅特涅和普鲁士人都未能高瞻远瞩。至于沙皇，虽 
然他乐于倾听容-施蒂林和克呂德內夫人的预言（这些预言是通 
过皇后的一个嫔妇传给他的），却照常玩弄神秘主义伎俩以实现他 
的野心。他不久以后就对塔列朗 说:“ 欧洲的传统礼仪就是欧洲的 
法律。”在“四强”的心目中，这次会议的任务应只限于批准它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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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决定；而共中的英闻仍以调停者店，邀清同盟各 M 到伦敦去 
解决分歧，作出决定。亚历山大在伦敦摆出了高高在上 H 空…切 
的姿态，他奉承恭维辉格党人从而激怒了托利党人，幷冒犯了英国 
摄政王。在伦敦的会谈沒冇达成协议就散了，9月间在维也纳也 
沒有获得较多的成果。维也纳公会 M 而迟迟未能举行，虽然塔列 
朗在西班牙的支持下，能够使各国同意确定11月1日为公会开幕 
的口期，从而为他个人蠃得一个为外交界赞赏的胜利；但是这次公 
会从来沒有名副其实地开过大会，一切都在委员会里进行，重大的 
问题都由“四强”决定。主栗的分歧一直是涉及华沙大公国和萨 
克森，俄国想占有大公国幷要把萨克森转交给普鲁士。梅特涅一 
直在反对；而英国政府则对此漠不关心。英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 
坚持避免讨论一切有关海洋自由的问题，幷保留处理殖民地问题 
的权利：它把马耳他岛和赫尔果兰岛据为己有，又从荷兰人手里夺 
到开普、新加坡、圭亚那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也使会议通过谴责販 
卖奴隶，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肯合作，沒有能够立即加以取 
缔，关于欧洲大陆上的事务，英国政府授权卡斯尔雷相机行事。 

然而卡斯尔雷认为他的国家不能对大陆寧务袖手 旁观： 在所 
有的英国政治家中，他是前所未有的最具有欧洲头脑的一位政治 
家。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耍包围法国，因此他主张扩大荷兰，把普鲁 
土安置在来因河上，幷让奥地利留在意大利；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绝 
不能允许沙皇夺到大陆的霸权。他认为主要是使普、奥两国亲近 
和解以加强德意志，这样才能旣反对法国又反对俄国。起初卡斯 
尔雷似已成功在望，梅特涅同意把萨克森给普鲁士人，如果他们不 
再追随亚历山大的话。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受这位朋友的责 
备，便不承认他的大臣们同梅特涅谈判的结果。形势显得如此严 
重，以至在 1 S 15 年 1 月 3 日卡斯尔雷愿意负责同梅特涅和塔列朗 
签订一个同盟条约。塔列朗自夸立了大功，他写道 •.“ 反法同盟已 


569 


347 



吿解沐”，而确有许多人相信了他这句话。诚然，塔列朗表现出非 
常机智灵活；可是，他所卖弄的领土公正处理和“正统主义”等原则 
所发生的实际效果，幷不如传闻之甚。沒有任何人想给他任何东 
西，幷且，如果他在捍卫正统主义，人人都知道他这是为了讨好路 
易十八，因为路易十八想把他的王室中人重新扶上那不勒斯和巴 
马的宝座。塔列朗曾同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通谋，促使他们抛弃缪 
570 拉，这倒是实有其事。此外，同盟各国丝毫无意使同盟破裂。卡斯 
尔雷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幷且很快地就说服亚历山大取得协议：普 
鲁士人只能得到三分之一的萨克森，把托伦和波森还给了普鲁士 
人；至于从荷兰方面，普鲁士人也只获得欧庞和马尔梅迪。普鲁士 
人接受了来因区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也提不出更好的地方。这样 
一来，卡斯尔雷也跟在拿破仑的后边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塔列 
朗反对把萨克森 m 王移至来因河上，卡斯尔雷同意了塔列朗这个 
看法，从而有效地为来因河的普鲁士化铺平了道路。处理完德意 
志问题以后，卡斯尔雷便离开了维也纳。拿破仑的卷土重来幷沒 
冇打断维也纳公会各委员会的工作，6月9 n 签署了最后议定书 D 

这个最后 R 定书曾被视为-项杰作。然而，对东方的问题仍 
然留有列强角逐的余地，因此，势必还将导向战爭。在1813年7 
JJ 至10月间，土耳其人乘有利时帆重新占据了塞尔维亚，继之在 
1814年11月塞尔维亚又煺发了 一次起义，结果把土耳其人围困 
在-些耍塞里。于是沙皇声称，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塞尔维亚人 
应享有肖治权；此外，土耳其苏丹一直对沙皇在高加索的征服地持 
异议。完全可以预见，迟早有一天亚历山大会耍求占有君士坦丁 
堡，作为他自以为对欧洲所做贡献的报酬。因此之故，梅特涅曾建 
议马赫穆德请求欧洲各大国保证其领土。但是俄国人表示反对， 
而英国人置未来于不顾，也拒绝参与保证。 

此外，旧制度的外交官对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得意，这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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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然的事，因为他们根据他们最珍爱的均势原则，彼此分割了领土 
和“臣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维也纳公会的工作是与欧洲新潮流 
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根本不考虑法国革命战爭所喚醒的民族 意识。 
卡斯尔雷对辉格党人的抗议充耳不闻，在这一点上正和梅特涅同 
样言目。把论巴第人和威尼斯人送给了奥地利，不顾比利时人的 
反对硬使他们臣服于荷兰人，波兰又一次被肢解，甚至德意志人也 
被凑集在一个陷于瘫瘓，而又被普、奥两国拉锯爭夺的邦联.之內， 
这些被牺牲的民族显然不会忍耐很久必将重申他们的权利。 

政治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反动也随之而至。1814年5月，费 
迪南七世尙未进入马德里之前，就已废除了 1812年的 宪法； 西西 
里的费迪南也继起效尤。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各王公，从中部到北 
部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纷纷动手摧毁拿破企的政绩；普鲁士国王则 57 1 
中止了容克地主所深恶痛绝的土地改革。梅特涅自认确有把握使 
南部德意志也重新回到健全的教义之上。就这一方面而言，卡斯 
尔雷和托利党人也同梅特涅深抱 同感： 0由是英国贵族才能独享 
的特权，而大陆上的愚民未可作此非分之想。然而他们不需很多 
时间即将察觉出，随着拿破企军队传播开的法国大革命精神幷沒 
有随着他的失败而消亡。甚至就在此时，欧洲贵族满腔怒火地看 
到大革命的精神在欧洲仍有其一席之地。好儿个篡权夺位者仍然 
安居宝座之上，欧洲贵族把这视为一个标志。缪拉诚然已成众矢 
之的，因为他顽固地坚持耍占据马尔凯而与梅特涅有隙，1815年1 
月，梅特涅暗地拋弃缪拉给卡斯尔雷和塔列朗处理。但是贝尔纳 
多特仍然君临瑞典，幷且在1814年8月得到英国协助，迫使挪威 
人选举的国王、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把挪威王位让给他。“陂拿巴” 
本人仍在统治着厄尔巴岛，而他的“小杂种”(威灵顿这样叫他）有 
朝一日将成为巴马公爵。反动派认为尤其严重得多 的是： 在尼德 
兰、来因地区、德意志南部，瑞土，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地保持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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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为了迫使奧伦治王室的威廉应付好比利时人，卡斯尔雷 
认为必须强使威廉颁布一部宪法。沙皇也曾答应给波兰人…部宪 
法。在法国，历尽困难始得复辟的正统国王，远不能恢复绝对 E 权 
及其种种特权，他也得委曲求全，保留大革命和帝国的成就，幷且 
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共同统治这个国家。 

拿破仑的迅雷闪电式的卷土重来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相当收敛 
的复辟王朝是多么脆翳不稳。 

二、法国第一次复辟与拿破仑 
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 

路易十八在1814年4月24日到达加来。元老院通过宪法代 
572 表全国召喚他回国登基，然而要指望他接受这个宪法殆无可能。 
5月2日，他在圣多昂发布一项宣言，其中只把这个宪法看成是一 
个草案；他准备保存这个宪法的一些主要规定，诸如公民的 ft 由与 
平等、围有产业的出售、维持帝国各项制度、立宪制政府的原则等 
等；但是人民主权从公法中勾销掉了，代之以国王“将钦赐”的一个 
“宪章”。这个“宪章”由一个委员会从5月22日至27日起草完 
成。政治组织是从英围人那里搬过来的。国王通过各负专责的大 
臣行使行政权；国王独有提出立法之权；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租税 
和法律，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幷有可能世袭席位；众议院议员 
的选举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缴纳三百法郞直接税者始有选举权，缴 
纳一千法郞 直接税 者有被选举权。但是目前暂时由帝国的立法院 
改为众议院；帝国的新贵族也成为贵族院的多数——八十四名元 
老院议员和若干元帅。6月4日，宪章在两院中宣读。 

大资产阶级相当满意地接受这个宪章，因为一方面它阻拦了 
反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剝夺了普通人民的一切政治影响。但是，问 



题仍然在于耍看路易十八是杏把政府交给显贵们，也即楚否像类 
国国王一样，按照议会多数的愿望选用大臣^可是路易十八全然 
无意效法英王，他只不过把旧制度下的“高级国务会议”和“爭议处 
理会议”加以改头換面，而他的大臣 M 不过是些高级雇员，他们同 
国王个別联系，彼此幷不构成-个政见一致集体负责的內阁。資 
产阶级深感 失望。 更糟 的是： 路易十八对政务不感兴趣，而外国的 
一些大使，尤以威灵顿和波佐•迪 • 博尔戈为最甚，则插手法国政 
务。这个政权实际上无政府可言，从而遭到削弱。 

全国的群众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在群众眼里，波旁王朝已经 
一文不値，同盟军和亡命者也惊讶地确认这种情况。路易 t 八回 
㈤ 一事幷沒有征洵人民的意见，人民所以容忍他，只因为在他们 
心 M 中，他是外 国人强 加给法国的，以此作为实现和平与从法国 
领土撤军的条件。对于这次和平，人民当然毫不感谢路易十八； 
不但不感谢，相反地，他的白色旗在人民看来是国耻的标志。宪 
章上沒有丝毫可以引起人民热情的规定；只要不恢复种种特权, 
也不再征收什一税和各种封建租税，群众对这个政权也就听之任 
之。 

然而这恰恰是旧贵族和僧侶所不愿容忍的，特別是僧侶，旣然 
已使宪章宣吿罗马正教为国教，他们认为不应使其沦为一纸具文。 
所有这伙人都把宪章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让步，而阿图瓦伯爵也抱 
有同样看法。路易十八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些要 求：对 于贵族，他 
把他们安置在宮廷中，在皇室禁卫军中、在政府部门和在军队中充 
任高官显职，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军官则只发半薪而予以遣散， 
阿图瓦伯爵曾答应取消的“综合消费税”，却又借口财政困难而继 
续征课。僧侶则获得国王颁发敕令严格规定必须遵守礼拜日的习 
俗、免除教会学校一切租税幷不受政府任何管辖、取消政府任命的 
教育总长。政府不能拒绝做出某些象征性的 姿态： 给基贝隆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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簦陆死亡的 王党分 子树立纪念碑，①追封卡杜达尔为贵族；政府肉 
而就有更多的理由纵容贵族的叫嚣和僧侶的说教谴责。很快地全 
体法国人都认识到，除非全盘恢复旧制度，否则无法满足他们。人 
民从缄默容忍变成愤慨。至于士兵，复辟政权完全不能指望他们。 

不久即有种种秘密策划在暗地进行。富歇深信欧洲是不会容 
忍拿破企回来的，因此倾向迎立奥尔良公爵，或者爭取奥地利支持 
拥戴玛丽*路易丝为摄政。相反地，马雷则致力于拥戴拿破仑，幷 
在1815年2月派遣弗勒里•德 • 夏布隆去向拿破仑汇报国內情 
况。一些将军准备发动兵变； 3月5日，拉勒芒和德鲁埃 • 戴尔隆 
即试图在北部发动一次兵变 D 他们失败了；但就在这个时刻，消息 
传来 •.“ 他”回来了 t 

拿破仑从来不肯听天由命，何况他有充分理由表示抱怨。有 
关当局拒绝把他的儿子给他；而玛丽 • 路易丝则已以奈珀克为其 
情夫。路易十八拒绝如约付给他年金。或许他已获悉，在维也纳 
正在议论把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2月26 日， 即在夏布隆离开厄 
尔巴岛之后两天，拿破仑登舟返回法国。此行结果只为他招致新 
的不幸。 

3月1日，拿破仑一帆风顺到达儒昂湾。从儒昂湾出发，他向 
格勒诺布尔进发，拉贝杜瓦耶上校在该地迎候他，幷将要塞交出。 
10 口，里昂工人热烈欢迎他胜利归来。曾经夸下海口要生擒拿破 
企的內伊也于14日在隆勒索尼埃宣布起义，幷在奧塞尔与他汇合 
574向巴黎进军。直到此时仍很自信的路易十八受到这个打击后，自 
知大势已去，乃于19日到20日的夜间，仓惶出走里尔，继之逃往 
根特。3月20日，拿破企回到杜伊勒里宮。带着三色旗的雄鹰才 


①墓贝隆半岛在法国西部莫尔比昂郡，1795年6月7日，亡命的王党分子在英 
国支持下在基贝隆登陆，被青年革命将领奥什指挥的共和国军队一网打尽。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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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一个钟楼七到另一个钟楼，一直飞到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 


三、“百日” 

拿破企沒有遇到任何认眞的抵抗。波旁公爵和昂古莱姆公爵 
夫人妄图拉走一部分军队，都失败了。昂古莱姆公爵从朗格多克 
推进到德龙河，但很快就被 包围， 他乘船逃往西班牙。拿破企的归 
来虽然沒有遇到直言不讳的敌人，然而他发觉法国有了很大变化； 
在“百日”期间，法国政治生活显得生气勃勃，这使得他感到为难、 
不安。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再度表达出来，幷且恢 
复了革命传统。在他飞驰的归途中，拿破企不惜诉诸大革命的精 
神，他猛烈地攻击那些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僧侶。路经奥顿 
时，他就曾使用革命期间的语言 喊出： “我要把他们吊死在路灯 
上，事实上当时是有一个汹涌澎湃的人民运动确实在反对贵族和 
僧侶们。另一方面，雅各宾派的资产阶级纷纷也重建起结盟军，4 
月底布列塔尼的结盟军已经组成，5月14日巴黎的也组成，而尤 
其在东部各地，在洛林和在斯特拉斯堡，在布尔戈尼厄和在多斐 
內，结盟军的组成获得很大成功。在这些组织中，令人回忆起救国 
委员会和共和二年的军队，大唱《马赛曲》和《出征歌》。行政当局 
对此感到惊慌不安，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务必使大革命精神的复活 
不致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拿破仑是同意的，他无意于重新发动大 
革命；绝对专制和世袭的君主政体旣已失而复得，人民只应保持缄 
默，靜候下达出征命令。 

但是拿破企对待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不敢象对待人民那样轻 
率专断。自从他到达里昂之时起，无疑地是出于拉贝社瓦耶的忠 
吿，他开始发出大量诺言，虽然或许他本人也幷不重视 这些诺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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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巴黎，报纸杂志、合法团体以及参政院本身都要求组织一 
个立宪制政府。拿破企在论及路易十八时曾说：“这个恶棍替我把 
法国惯坏了。”其实路易十八是无能为力的，他绝不是心甘情愿， 
576 而是迫不得已地去迁就那些名流新贵，这些人物的势力部分地是 
帝国时期政策的产物。而拿破仑旣不想依靠人民，也只得同路易 
十八一样迁就他们。为了不致食言，他仅允颁布一个<帝国宪法补 
充条例》，幷由他亲自和邦雅曼•贡斯当共同起草。甚至在3月 
19 II ,贡斯当还在《辩论报》发表了一篇恶毒攻击拿破企的文章， 
但是一经召见，他立即效忠皇帝。这个补充条例相当多地慕仿宪 
章，而且也同宪章一样是一个妥协性的文件。自由主义的资产阶 
级沒有能够爭取到保持有财产资格的选 举权： 拿破企恢复了普遍 
选举权和各级选民团；但是他对元老院中有 •部分 世袭贵族则作 
了让步，这是他在共和十二年宪法中所拒绝过的 o «补充条例》的 
妥协结果沒有使任何人咸到满意。在《补充条例》付诸全民投票 
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很少；在选举议员时，半数以上的选民未参加 
投票。保留世袭贵族使爱国党 A 心灰意冷，使他们拥护拿破企的 
积极精神消失殆尽。至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不信任拿 
破仑，很快地就重新攻击他。《补充条例》在一次“五月校场大 
会”① C 实际 t 迟到6月1日才举行）上举行盛大仪式予以宣布以 
后，议员们就笤手自行改为制宪议会，而从事修改这个条例。简而 
言之，拿破仑疏远了那些热诚拥护他的法国人，而幷不能博得新贵 
名流的好感。 

①公元五世纪，法兰克人征服岛卢后，毎年三月举行法兰克武士的大会，称“三 
月校场”，自公元755年起改为每年五月举行，改称“五月校场”。在这些集会上举行军 
事检阅 ，或全体自由人向法兰克殽高 t 领致敬献礼，并由首领召集武士议论军情，或召 
集僧侣解决纠纷，或商讨国家大政。自九肚纪末年以后不再举行。 

拿破仑恢复历史上这一古老集会形式，为的是激发人民的忠君情绪，表示问政干 
民的传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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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主义的反对派使政府感到尖疼。拊任霄务大 K 的富歇各 
方敷衍，面面仉到，此外他还秘密地同梅特涅谈判。担任內务大臣 
的 K 尔诺很少 E 換官员。特派专员的行动幷不比1814年更为得 
力。路易十八所保留下来的帝国时期的出版检查制度，现在被废 
除了，王党分子趁机利用这一措施。他们利用经济上的危机、利川 
对征兵的恐惧和不可避免的战爭而兴风作浪。在5月初，旺代郡 
又一次暴动起来，在布勒塔尼省又出现了舒安分子。叛乱分子攻 
占了布列绪尔和宵列，拿破企不得不派出由拉马格统帅的西路军。 
叛乱很快地被镇压下去。6月20 H ，旺代的头子们在莱热附近被 
击溃，25日求和。然而这些叛乱分子牵制住了三万人的兵力，因 
而给同盟军在最后关头帮了大忙，如果拉马格的军队投入滑铁卢 
战场，则同盟军或将必败。 

不论历史学家对当时各种政见感到多大的兴趣，在这三个月 
期间里，法国人首先关注的还是外敌的威胁。拿破企在向巴黎进 
军的路途上，他曾保 i 正说他是在同奧地利一致行动；但是很难相信 
他会抱有这样的幻想。在他 廬登皇 位时，他向同盟各国提出过和 
谈迮议，幷曾向它们派出一些使节。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答芨。 
早在3月13日，同盟各国在维也纳已经宣布拿破仑为法外 之人； 
25 R ，在肖蒙签订的同盟条约得到确认。在这场大决战中，各国 
君王和贵族又一次自命是在悍卫各族人民的独立，甚至是在捍卫 
被一个暴君奴役的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自己何尝不深 
知问题幷不在此，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扑 灭法围 
大革命，要彻底打垮在他们眼里成为体现大革命的这个人。波佐 • 
迪 • 博尔戈写 遒:“ 拿破企正高举着大革命的火炬向巴黎挺进。跟 
随着他的是人民的渣滓，还有军队……外国列强必须趁早在罪恶 
萌芽时加以彻底扑灭，否则它将又一次动搖社会秩序的一切基础 
•…••这是热中抢劫和暴行以破坏财产权和法律。”欧洲正以铺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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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势来压倒法国，总共已出动七、八十万大军，还有雄厚的后备 
兵源，以及英国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笈辟王朝留下的军队约有十六万人，还有十万人或经准假，或 
檀离职守而回到家里；拿破企号召他们全部归队，幷把他在1813 
年10月9日已征召入伍的1815年适龄新兵同这十万人混合编制 
起来。拿破仑又号召志愿从军，召回已被复辟王朝遣散的军官，幷 
保持他所建立的国民近卫军的组织，派其中一部分加入现役驻守 
各要塞，或组成后备师。总共他集合起七十万人。不幸的是武器、 
裝备和马匹均感不足，而钱更缺。最糟糕的是国民精神状态，虽然 
比之1814年已稍振作，但仍然不是热情 很高： 新兵不是迅速去报 
到，而且远不是全部都去报到。拿破企如果对各地结盟军表示支 
持，或许尙可重新燃起公共舆论的热情；但是他旣屛弃革命的热忱 
和救国委员会的范例，便不敢重新实行普遍征兵，也不敢实行混合 
. 編制，如果能把国民近卫军混合编入正规军队，他就不难带领至少 
二十万大军去比利时。然而，我们应该承认，他沒有足够的时间把 
一切安排得更妥善些，因为军情紧迫，必须抢在同盟军调动好以 
前，迅速出击幷收复来因河战线。 

拿破仝最后这支军队已同大革命的传统 决裂： 它是由饱经训 
练的军人组成，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曾 L 过火线。它比1813年的军 
队 E 为可靠而有战斗力，何况配备的炮兵和骑兵也好得多；但是， 
从数量上看是太少了些。除了国民近卫军和分散在各地国境线上 
578 的兵力以外，北路军总共才有十二万六千人六个军团、近卫军和 
四团骑兵。参谋部和最高司令部的人选都不是第一流的，而在林 
尼之战前夕，布尔蒙竟投 了敌。 至干皇帝本人，尽管有不同的说 
法，无论如何，看起来他的健康、精力和信心都大不如前。 

从法国已撤出的军队中，有两支仍然驻扎在比利时。一支是 
由英国人、汉诺威人、比利时 A 和荷兰人所组成的，共有九万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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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威灵顿奉命前来担任指挥；另一支是布呂歇尔统率的十二万 
四千普鲁士军队。因此.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他们仍然过 
于分散，可望对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或至少可以各个击破，这是拿 
破仑唯一可以打出的牌。但是，打一次胜仗，即使取得压倒的胜 
利，其实也还不能决定全局。 

从6月6日起，拿破企开始把部队从里尔调动到梅斯，以便在 
桑布尔河以南集中；幷于15曰大举进攻沙勒罗瓦，插进两支敌军 
中间。但是他的军令沒有被准确执行，林尼和四臂村都未能攻克。 
拿破仑本人也听任敌军败退撤走，16日整个上午毫无进展。实际 
情况是 ：布呂 歇尔和格奈森诺已重新集结了八万四千人，决心冒险 
一战；而威灵顿，直到12日还在按兵不动，在15日仍然在等待法 
军从蒙斯方向来进攻，突然迅速地向东调动以便攻击法军的侧翼。 
最后，到16日中午过后，拿破企发觉齊鲁士人集重兵于 林尼； 他决 
定打，命令內伊和德鲁埃从四臂村迀回到普军的右方。但是拿破 
仑巳经把洛博兵团留在沙勒罗瓦 ，洛博 到晚间才赶来，以致拿破企 
手下只有六万八千人。內伊受到威灵顿不断加强的兵力的攻击， 
无法脫身。拿破企的命令也未能顺利传达下去，以致德鲁埃在两 
个战场之间来回移动，对哪个战场也帮不了忙。布呂歇尔的军队 
被从中间突破，被迫撤退，但米被歼灭。拿破仑得了感冒而离开了 
战场，法军也未乘胜直追 ，直到 17日上午将过的时候，格鲁希才领 
兵追赶败退的敌军，到了夜间终于发现，敌军幷不是退向那慕尔， 

而是向瓦弗前进。格鲁希此时不是渡过辿勒河去拦击普军，而是 
尾随普军追击，以致布呂歇尔得以不受限拦地前进去增援威炅顿。 579 

此时威灵顿已向北退走，幷已在苏瓦尼森林的前面，在圣止山 
高 地上构 筑阵地，他共有六万七千人，阵地右边有乌古 蒙庄园 和圣 
拉埃农庄强固的屛障，阵地中心也隐蔽得很好。阵地的左翼比较 
暴露，但是他在这一边等待普鲁士援军的到来。在17日，•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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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仓调动军队转而进攻威灵顿，他此时有七万四 千人； 18 日 W 
于大雨造成的困难，他等到将近中午时才发动 攻势； 其后果是到下 
午•点钟时，比洛就出现在法军的侧翼。正面进攻英军阵地是由 
內伊指挥的，他指挥得很不好，酋先进攻英军右翼，在乌古蒙庄园 
前受阻攻不上去，于是转向中路进攻，直到下午三点半都被阻于圣 
拉埃农庄；继之，以密集纵队推进的步兵遭到扫射，经过激烈肉搏 
后被击败；骑兵也冲入英国人的方形阵地，但被英军击退；最后集 
结起来的步兵再度进攻而动搖了敌军的阵线。內伊请求出动近卫 
军给敌人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但是拿破仑已不得不派出很大部 
分的近卫军去增援洛博，因为洛博被比洛不断增多的部队逼得逐 
步后撤，拿破企只能派出五营老近卫军，英军方面抵挡这些老近卫 
军攻击的是英国的近卫军——威灵顿最后的后备队。就在这个时 
刻，齐坦到达法军的最右翼，于是英军转入反攻。拿破仑的部队阵 
脚大乱，溃不成军，惊慌逃窜，伤亡三厅人.，被俘七千五百人。格鲁 
希在瓦弗还能令敌军不敢轻视，甩脫敌人全师返还。法军残部到 
拉昂集中后退过塞纳河。 

21 日拿破企回到巴黎，仍想重整旗鼓，继续抗敌。但是议院 
表示反对，次日他宣布退位 3 议院选-个以富歇为首的执政委员 
会，他决定拿破仓应于2 9 日离开马尔梅松。议院宣称反对波旁王 
朝，6月30日威灵顿到达巴黎城郊，议院派出代表团去见威灵顿。 
当时普遍认为宜以奥尔良公爵取代路易十八，仍留在维也纳的塔 
列朗也附和此议。要使同盟各国都同意废君复辟，幷非轻而 易举； 
亚历山大始终强烈地反对他。但是亚历山大此时不在巴黎，拿破 
仑出乎意外的大败使威灵顿和路易十八得以控制解决方案。路易 
十八立即兼程回国，28日他在康布雷允诺宣布大赦。威灵顿答复 
议员代表说，改朝換代无异革命行为，而革命行为势必招致法国被 
580肢解。在这个问题上议院和执政委员会发生分裂。7月3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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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军队总司令的达武签署了巴黎投降书，幷将军队撤退过卢瓦 
尔河。8 口，路易十八再即王位。 

此时拿破仑在7月3日到达罗什福尔。他曾要求派出帆舰， 
以便乘坐前往美国，执政委员会借口海上有英国巡逻舰，命令他登 
舰待命，事实上扣留他茧作囚犯。〗4 n ，路易十八下令把他交给英 
国人。不过还沒有做到这一歩，9日拿破仑已开始同英国人谈 
判，悪求把他带往美洲，或者到英国；15 W ，他登英舰“伯雷勒芬” 
号，把自己交到英国人手里。 

英国政府、普鲁士人，甚至梅特涅都想割 5 &法国几省之地。卡 
斯尔雷坚决反对这么千，他得到威灵顿和亚历山大的支持。最后， 
他终于使首相利物浦改变了主张，同时沙皇也说服了奥地利。因 
此，普鲁士人陷于孤立，不得不让步。9月26 口提出的和约草案 
被塔列朗拒绝；但路易十八撤換了塔列朗，11月20日在第二次巴 
黎和约上签了字。这次和约从法国夺去菲利普维尔和马利恩堡、 
萨尔路易、朗道和萨尔等地，以及法国还保留的那部分萨伏衣；法 
国应付赔款七亿法郞，外加私人要求的赔偿二亿四千万法郞；同盟 
军将占领法国三至五年；此外，这一次法国还得交还从其他国家掠 
夺来的艺术品。同一天，同盟各国重新确定它们的同盟条约，幷决 
定永远不许波拿巴家族重登法国皇位；卡斯尔雷又提出增加一顶 
附文：同盟各国每隔一定期间应举行会议审查欧洲局势。从9月 
26 日起，亚历山大已经同普、奥两国签订了一个神秘的公约—— 
神圣同盟，要按基督教教义保障和平幷确保欧洲大陆有良好的 
政府。 

至于拿破仑，此时他正在驶向圣赫勒拿岛的途中，同盟各国决 
定把他囚禁在该岛上。他去到这个遙远的、偏僻的孤岛上，在赤道 
的烈口下，在辽阔的海洋中，如此悲剧式流放的结果，反而使他的 
一生更增添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魅力，这种魅力将永远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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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引起人们的遐想。它也有助干产生关于拿破企的传说，这种传 
说使他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走了样。他受到欧洲帝王们的迫 
害，因此他在法国人的眼里又成为这个革命民族的英雄。帝王们 
所以要囚禁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威名使他们心惊肉跳，而且是因 
为他们要打击报复这个竟敢娶一个公主的暴发戶士兵。拿破仑本 
人则在口述他的回忆录时，最后仍表现出天才橫溢，不减当年，他 
把他的政策中的个人因素完全置诸脑后，而把自己单纯地视为解 
放人类和各民族的、武装起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这场革命正是 
通过他的双手放下武器的。 

1821年5月5 n ，拿破仑闭目长眠了 t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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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企创建新皇朝和世界帝国的大业，功败垂成，因而使诗人 
浮想联翩，视之为第二个因其大胆而遭天罚的普罗米修斯①—— 
人的天才向命运之神奋战的象征。义一些人则与之相反，把拿破 
企看成是历史决定论播弄的玩物，他们的理由是法国大革命必然 
导致独裁，而取得自然疆界又注定了法国永将征战不怵。为了不 
陷入玄学的空论，历史学者倾向于同意诗人的看法。只要革命的 
敌人仍在勾结外国，要拯救革命就必须有一个无上威权的政府，而 
资产阶级要建立起这样的政府正需耍拿破仑其人，这在历史学者 
珩来是一个事实。法国合幷比利时和来因河左岸势必遭受新的攻 
击，历史学者也应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可能的。但是，军事独裁本身 
幷不意味着必须重建世袭君七政体，更无需另立新贵族阶层；捍卫 
0 然疆界的最好办法也幷不是要越过这些边界去向反法同盟各国 
挑衅。这些都是拿破企个人的意图要这样干的；客观形势诚然有 
利于实现他的意图，然而这种个人意图却是发自他天性的最 深处。 
此外尙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谓拿破仑的个人意图乃是注定要 
失败的；为了教训那些妄图步恺撒后尘的人，为了整个人类的福 
利，也许最好能把这一论断看成是无可爭辩的。然而我们却不敢 
苟同，因为在莫斯科，亚历山大的抵抗意志原有可能 衰退； 在卢岑， 
同盟军本来也有可能全军复灭。现在可以肯定说的 只是： 拿破仑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从此人类进入文明; 
但因此激怒了“万神之神”宙斯，把普罗米修斯锁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 
罚。这个动人的神话两千多年来成为西方诗人咏歌,艺术家描绘的主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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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冒的风险太大，而在这些冒险行动中，法国丧失了大革命时期所 
征服到的全部领土。 

虽然拿破仑的个人壮志未酬，他的所作所为却留下了深刻的 
584痕迹。在法国，革命后的新国家尙未定型，拿破仑给了它一整套行 
政机构，这显然是大师的杰作。1789年的革命已使资产阶级掌握 
政权，但是随后民主力量起而与之相爭，①在皇帝的庇护下，新贵 
名流才得以保住政权，增殖其财富幷扩大其势力；一旦摆脫了平民 
的威胁，他们就准备自己登台进行统治幷恢复自由主义。在欧洲， 
法国思想的传播、英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资 
产阶级的壮大，都在导致同样的后果，拿破企在摧毁欧洲旧制度幷 
把现代社会秩序的各项原则传入欧洲时，大大加速了这个演进过 
程。文化的蓬勃发展、人民主权原则的宣布、浪漫主义的传播等等 
都预示了民族的觉醒，拿破仑所进行的领土调整和种种改革促进 
了这种觉醒 3 资本主义正在西欧生根发芽，大陆封锁保护了资本 
主义早期的成长。长期以 來浪漫 主义激荡于全欧洲，拿破仑则正 
好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出类抜萃的英雄人物。拿破企个人的影响 
诚然是可观的，但是只有顺应当时正在推进欧洲文明的那驻潮流， 
他的影响才能起作用。要谈历史决定 论吗？ 历史的决定作用正是 
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旣然在这方面拿破仑成为一代伟人，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关 
于他的传说形成得如此之快，而又如此根深蒂固。然而，在他的个 
人意向和他的具有持久性的成就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卮，而 
关于拿破企的传说则只保留了他的成就这一面。事实上他越来越 
敌视大革命，敌视到这种程度，如果时间许可的话，他可能最后会 
部分地废弃公民平等；然而，人民的想象却把他塑造成大革命的英 

①指法国大笮命期间的人民运动，尤其是共和二年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施加的 
压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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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他曾梦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然而，在法国人看来他依旧是 
“自然疆界”的保卫者，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则把他看成是反对神圣 
同盟帝王们的各民族的捍卫者。他曾建立最严峻的专制统治；然 
而，人们却打着他的旗号去反对君主立宪的波旁王朝①。他是浪漫 
主义者崇拜的偶象，然而，就其思想方法及对文学艺术的兴趣而 
言，他却眷恋于纯粹的古典主义。从政治的和民族的观点来看，这 
种含混的传颂后来使法国又出现了拿破企三世®。 

只有浪漫主义者沒有完全看错此人，因为拿破企只是在所受 
教育及其智慧表现方式方面才是古典主义者。他的行动的原动力585 
来自想象，即其性格中不可克制的进取精神。他能永远具冇动人 
的魅力，其秘密即在于此。因为人总是被追求权力的浪漫主义梦 
想所萦绕，即使只是在转瞵即逝的热情所激动的靑年时代。因此， 
象巴雷斯所描写的那样的年靑人，兴奋若狂地去到拿破仑墓前顶 
礼膜拜的，将世代不乏其人。③ 


①指 1814 年和 1815 年复辟的波旁王朝为了同大资产阶级妥协，不得不“钦赐” 
宪竞，在形成上违立君主立宪制。参看上文 350 页。——译者 

吊指拿破仑的侄子 路易* 拿破仑 • 波窣巴利用“拿破仑传说”所造成的舆论，在 
184 S 年 12 月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三年后发动政变建立个人独裁，又过一年称帝 
为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到 1 S 70 年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使法 
国蒙受色当惨败之辱，割地赔款。——译者 

莫理斯 • 巴雷斯 0862—1923 年），法国民族主义作家， 1 S 97 年出版《民族精 
神的小说》三部曲第一部</飘零的人们》。在这部小说中，巴雷斯描写的 • 些青年想要 
做出一番事业，便到拿破仑墓前顶礼膜拜，从拿破仑的性格和精神汲取生活的力量和 
肽分亊业的精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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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提要） 

第四编提尔西特条约后帝国的对外征服 

参看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编的参考书目。 

第一章大陆体系 

关于英国的一般著作，参考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书目。关于英国的经济 
和外交，仍看第三编第一章引过的 Crouzet 书和 Butterfield 的书。 

关干西班牙，主要的参考书是 Fugier , Napoleon et I ' Espagne , 但只 
写到巴荣纳会晤的前夕。从英国辉格党人观点写的有 Sir W . F . P . Napier ,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 London ， 1828—1840,6 vol .； 2 e ed . 1890)。 
现在的权威著作是： C . W ， C . Oman ,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 Oxford , 1902—1930, 7 vol .). 

关于英国和坎宁在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看 J . Rose,Canning 

and the Spanish patriots in 1808，载 «Th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t . XII (1906—1907)， p . 39-52。 

关于 1808 年西班牙的情况和起义的准备过程，至今还缺乏社会和经济 
的研究著作，多数现有著作仍然把西班牙起义说成是纯粹爱国主义的和完全 
是 a 发的，这是旧有的传说而已。 

关于法俄联盟，主要著作仍是 vandal , 前引书。 

关于拿破仑在西班牙，要看法国参谋总部出 版的： Balagny , Campagne 
de Pempereur Napoleon en Espagne ( Paris , 1902 — 1907. 5 vol.). 

第二章 180 9 年的战争 

全章仍参看第一编第一章、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編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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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德意志的觉醒，看 H. von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t. I (Leipzig, 1879), 此书只写到】 814 年。 Me- 
inecke. 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Bielefeld, 1906; 2 e ed., 
1913) 是很好的简述。再补充 Le romantisme politique en Allemagne, 
textes choisis et prdsentes par J. Droz (Paris, 1963 )。 

关于普鲁士，仍要看 Treitschke 和 Meinecke 两书。普鲁士邦档:案馆 
已开始出版有关普鲁士改革的 文献： C. Winter, Die Reorganisation des 
prcussischen Stades unter Stein und Hardenburg, t. I (Leipzig, 1931). 

关于奥地利，看 W. C. Langsam,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Ger¬ 
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New York, 1930); 关于匈牙利，看 Kecskemeti, 
Temoignages frangais sur la Hongrie a Vepoque de Napoleon, 1802 — 
1809 (Bruxelles, 1960 )。 

关于 1809 年战役，奥地利参谋总部出 版有： A. Veltze，Das Kriegsjahr 
1809 in Einzeldarstellungen (Vienne ， 1905 — 1909); 法国方面的文 献是： 
W. de Fedorovicz, 1809, Campagne de Pologne depuis le commence¬ 
ment jusqu ’ 厶 roccupation de Varsovie, t. I: Documents et materiaux 
fran^ais (Paris, 1911). 


第三章英国的成就 


关于英国的海上霸权，看 H. Acton, The Bourbon of Naples (1734 — 
】 825> ， (London ， 1956); J, Saintoyant, La colonisation fran^aise pendant 
la periode napo!6onienne (Paris ， 1931) 0 

关于西班牙战役，看 H. Brett-James, Wellington at War, 1794 —1815, 
A selection of his wartime letters (London, 1961 ): 此书选辑了威灵顿的 
信件、命令和一般通讯的摘录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涉及西班牙战役者八十 
三件，有关〗 S14— 1815 年法国和比利时战役者二十六件。关于威灵顿的传 
记，看 L. Guedalla, The Duke (London, 1933); R. Aldington, Welling¬ 
ton (London, 1946) 。 代表法 [K! 观点 的有 ： Memoires du Marechal Soult. 
Eipagne et Portugal, texte etabli et presente par L. et A. de Saint-Pier¬ 
re Paris, 1955). 


第四章大陆封辨 

仍看 T, H. Mahan, 前引书； E. F. Hecksher, The Continental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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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Oxford, 1922 ) 是很好 的综合 论述； E. Tarle, Kontinentalnaia Blo- 
daka (Moscou, 1913); F. E. Melvin, 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 19]9) —— 这两本书利用了未发表过的文献。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论述 
法国封锁的历史著作。 

关于英国的贸易，主要地仍看 F. Crouzet 前 引书； 还要补充同一作者在 
《Revue historique» t. CCXXVIII (1962) p. 45 — 72 发表的论文 Groupes 
de pression et politique de blocus: Remarques sur les origines dcs or- 
dres en Conseil de novembre 1807; W. F. Galpin, The Grain Supply 
of England during the Napoleonic Period,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 
sity of Michigan，“History and Politcal Sciences” VoL VI (New York, 
1925); J. Holland Rose 在他的 《〈Napoleonic Studies 》（ London ， 1904)pp. 
166—203 和 pp. 204—221 所輯的两篇 论文： Napoleon and the British 
Commerce 以及 British Food Supply in the Napoleonic Wars。Rose 指出 
了粮食问题的重耍性，但 Hedcsher 和 Galpin 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决定性的 

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心理的因素，也没有把粮食问题放在全局里考虑。 

关于拿破仑对美国 的政策 ，看 Phoebe-Anne Heath, Napole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war of 1812(Toulouse ， 1929 ); 再补 
充 U. Bonneil, La France, les Etats-unis et la guerre de course, 1797— 
1815 (Paris, 1961) ， 这部书的贡献不仅在于私掠船战争的历史（从 1800 年到 
1815 年，法国人拿捕了五百艘美国船），而且在干法、美贸易史和大陆封锁史。 

关于 1811 年法国危机的最佳论 : 述是： L. de Lanzac de Laborie,Paris 
sous Napoleon, t. VI (Paris, 1910); Odette Viennent, Napoleon et i’in- 
dustrie francaise. La crise de 1810 — 1811 (Paris, 1947). 

第五章俄罗斯战役的准备过程 

除本编全编的参考书目外，主要再看 Vandal, 前引书，和第三编第一章 
参考书目。 

关子瑞典的情况可看 ■ D. P. Barton: The amazing career of Bernadotte 
(London, 1929). 


第五编 1812 年的世界 

第一章帝国的法兰西 

仍看第二编第一章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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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拿破仑的私生活及其家族，仍沿第一编第三章参考书目，还有 Mas- 
son, 前引书。 

关于政府组织和行政机构的演变，看 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evolution et 1’EmpirefParis ， 1951 )， 尤 其要看 C. Du¬ 
rand, L*exercice de la fonction legislative de 1800 k 1814 (Aix-en-Pro¬ 
vence, 1955) 和同一作者的 La fin du Conseil d’Etat napoleonien (Aix- 
en-Provence, 1959 )。 关于警察看： E. d'Hauterive, La Police secrete du 
Premier Empire. Bulletins quotidiens adress6s par Fouche h l'Empereur 
(Paris ， 1908—1922, 3 vol .) 只编到 1807 年； 第四卷 （ 1S08—1809 年）由 
J. Grassion 主编，已于 1963 年 出版 ; 第五卷 （ 1809— 1810 年）即将出版。 

关于国民经济，选看： Chaptal, De l’industrie frangaise (Paris ， 1819); 
A. Chabert, Essai sur le moa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de 1798 a 1820 (Paris，1945 et 1949; 2 vol.). 

关于思想控制，选看： abbe G.Constant, L’figlise de France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Paris, 1928); G. de Grandmaison, La Congrega¬ 
tion (Paris, 1899); A. Latreille, Le catechisme imperial (Paris ， 1935); 
comte d’Haussonville ， L’Eglise romaine et le Premier Empire(Paris, 1868 — 
1869, 5 vol.) 。 关于教育，仍看 G. Pariset, 前引书有关论述和 书目； A. 
Aulard, Napoleon et le monopole universitaire (Paris, 1911) 。 关于宣传， 
看 R. Holtman, Napoleonic propaganda (Baton-Rouge, 〔 1950 〕)。 

戈于社会演进和舆论，参看 ® 二編，第三章，第三节参考书目； E. Lava- 
sseur, La population frangaise (Paris, 1889— 1892， 3 vol -); 同一 作者的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eres ( 同上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引）。关于 1812 年 
的粮荒和最高限价看： Lanzac de Laborie, Paris sous Napoleon, Vol. V. 
(Paris ， 1908); G. Lavalley, Napoleon et la disette de 1812(Caen, 1896). 
关于思想界 可看： H. Guillemin, Madame de Stael, Benjamin Constant 
et Napoleon (Paris, 1959). 


第二章大陆体系 


关于附庸各国君主，看 Masson ， 前引书； B_ Nabonne, Joseph Bona¬ 
parte, le roi philosophe (Paris ， 1949 )， 同一作者的 Pauline Bonaparte 
(Paris, 1948); F. Rocquain, Napoleon I er et Ie roi Louis (Paris,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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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rstenbriefe au Napoleon I, publiees par F. Kircheisen (Stuttgart et 
Berlin, 1929, 2 vol.)i Lettres personneHes des souverains a V emp^reur 
Napoleon I er , publiees par le prince Napoleon et J. Hanoteau (Paris, 
1939). 

关于意大利，仍看 A. Fugier, 前 引书； L. Madelin, Rome sous 
Napoleon (Paris, 1906) o 

关于德意志，看： H. A. L. Fisher, Studies in Napoleonic Statesman¬ 
ship. Germany (Oxford ， 1903); M. Dunan, Napoleon et V Allemagne. 
Le systeme continental et les debuts du royaume de Baviere, 1806 — 
1810 (Paris ， 1942 ); 关于一个小邦统治情况可看 J.Courvoisi^r, Le mare- 
chal Berthier et sa principaute de Neufchatel, 1806 — 1814 (Neufchatel, 

1959); 在贝尔蒂埃元帅统治的七年里，他从该邦搜括了八十五万法郎之多。 

关于波兰，看 M.Handelsman, Napoleon et la PoIogne(etude du re¬ 
gime), 《Revue des etudes napoleoniennes» t. V (1914), p. 162 — 180; 
Abel Mansuy，Jerome Napoleon et la Pologne en 1812 (Paris ， 1930 )， 附 
有丰富的参考书目；波茲南科学之友社出版了由 A. Skalkowski 主编的 Cor- 
respondance du prince Poniatovski avec la France (Poznan, 1921 一 1929, 
5 vol.) 原文是法文； 1964 年的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9 aise» 出版了一期专号，研究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波兰，附有 
近年来波兰对这个时期研究成果的书目。 

关于大陆经济，参看本编第四章参考书目； E. Tarle, L'unite 6conomi- 
que du continent europeen sous Napoleon I er , 载法国 《Revue historique》; 
t. CLXVI (1931) ， p. 239—255. 关于大陆封锁对附庸各国的影响， Heck- 
sher 前引书，有简荽的 叙述； 此外应补充关于意大利北 部的： E. Tarle,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 royaume d’ltalie (Paris, 1928 ); 关于瑞 士的： 
B. de Cerenville,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a Suisse (Lausanne, 1906). 


第三章各种独立力量 

关于普鲁士，仍看 Cavaignac, 前引书 ； de la Blache，La regenera¬ 
tion de la Prusse apres Iena (Paris, 1910 )。 

关于英、美，除看第一编第二章有关书目外，补充 M. Roberts，The 
Whig Party, 1807—1812 (London, 1939); G. Chihard, Jefferson (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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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 ， 1929 )。 

关于科学和艺术，看 J. Fayet, La Revolution fran^aise et la science, 
1789 — 1815 (Paris ， 1960); L. Hautecoeur,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classique en France, t. V: Revolution et Empire, 1792 — 1815(Paris, 1960); 
同一作者的 Louis David (Paris, 1954 ); 英国的 «Apollo» 杂志 1964 年 9 
月份专号，专论拿破仑在艺术领域内的功过。 

关于欧洲的扩张，除仍看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有关书目外，关于马来亚 
应补充 R- Coupland, Sir T. Stanford Raffles (Oxford, 1926 ); 在太平洋 
方面，看 J -P- Fabre, L'expansion frangaise dans le Pacifique, 1800 — 
1842 (Paris 〔 1953 〕 ) ， 此书第一编讲帝国时期，主要讲博丹到澳大利亚沿岸探 
险经过，这是布维埃和梅尼埃根据大英博物馆保存的手稿已经叙述过的，但 
著者补充了法国海军部的档案。 

第六编拿破仑的败亡 

第一章大陆体系的瓦解 

芜于俄罗斯战役，看俄国参谋本部出版的 La guerre nationale de 1812 
(Peterbourg, 1901-1914, 20 voK) 法译本只出了八卷，到 1811 年底为止， 
巴黎， 1903— 1)11 年。 E. Tarle,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Paris, 1941; 

ed. Paris, 1950. ( 塔尔列此书俄文原著出版于 1938 年)。关于整个战役的 
回忆录选看： Memoires de Caulaincourt (Paris, 1933, 3 vol.); comte de 
Segur, La campagne de Russie, t. T: La marche vers Moscou, t. II: La 
retraite, edition augmente d’extraits de la refutation du general Gour- 
gaud,preface et notes par J. Burnat (Paris ，〔 1960 〕 2 voL); comte A. de 
Montesquiou，Souvenirs sur la Revolution, PEmpire, la Restauration et 
la r^gne de Louis-Phillip-, prcscntes et annotes par R. Burnand (Paris, 
1961): 作者参加了从俄罗斯撒 S ， 拿破仑命令他把宣布在俄国惨败的公告专 
程送回法国。 

关于外交活动，除前引有关梅特涅各书外，补充 Cl Buckland, Metter- 
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j 809 to 1813 (London, 1932); Sir 
C. Webster, British Diplomacy, 1812 — 1815 (London, 192 ； l) ， 193J 年 
增 U 改书 名为 ：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Britain and the Re- 


369 



construction of Europe. 

关于拿破仑第一次退位最权威的著作是 Henri Houssaye, 1814 (Paris, 
1888 )。 


第二章复辟与“百日” 

全章的参 考书 ：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pu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t. IV: La Restauration, par S. Charlety (Paris 
〔 1921 〕)， 附有重要的参考书目。 

关于维也纳公会，参看本丛书（ “ 民族与文明 ” ）下 一卷： L^eveil des na- 
tionalites et le mouvement liberal, 1815 — 1848, nouvelle redaction par 
F. Ponteil (Paris ， 1960). 

关于第一次复辟，看 : P. Bartel, Napoleon k rile d’Elbe(Paris, 1947); 
Memoires de Marchand, I. L’ile d’Elbe. Les Cent Jours, publies par 
J. Bourguignon (Parish1952]). 

关于 “ 百日 ” ，最权威的著作是 Henry Houssaye, 1815 (Paris, 1805— 
1905, 3 vol .)。 

关于拿破仑在虽赫勒拿岛，看 O. Aubry, Sainte-Helene (Paris, 1935, 
2 vol.); D. M. Brookes, St. Helena Story (London, 1960 ); 此书部分地 
根据家藏文献，作者是东印度公司代表 William Balcombe 的后裔，拿破仑 
流放圣赫勒拿岛最初几个月就住在 他家。 

关于 “ 掌破仑传说 ” ，看： Ph- Connard，Les origines de la Iegende 
napoleonnienne. L’oeuvre historique de Napoleon a Sainte-H61ene (Pa¬ 
ris, 1906); J. Dechamps, Sur la Iegende napoleonienne (Paris ， 1931); J. 
Lucas-Dubreton, Le culte de Napoleon, 1814 — 1848(Pari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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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索引页码系原书页码) 


Abd-uI-Aziz 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哙比 
教派领袖，30, 333. 

Abensberg (combat d ’） 阿本斯堡之丨 
战， 306. ! 

Abercromby 艾伯克龙比，英将军，97, 
109. 

Aberdeen (lord) 阿伯丁，英外交官， 
557. 

Abo (entrevue d’ ） 阿博会见， 533. 

Aboukir 阿布基尔 (埃及）， 35. 

Abrantes (duchesse d ’） 阿布朗泰斯公 
爵夫人， 273. 

Abrial 阿布里亚尔，法司法部长， 89. 

Acapulco 阿卡普尔科（墨）， 329. 

Achard 阿査尔德，普工业家， 357. 

Ache (vicomte d’ ） 阿歇子爵，舒安分 
子， 303. 

A’Court 阿考待，英外交官， 497. 

Acte 条例，——“帝国宪法补充 条例' 
576;——“马尔梅松条例”，135, 116; 
——“ 调停条例 ” ， 162 ， 440 ， 558;—— 
“ 航海条例 ”， 44. 

Acton 阿克顿，那不勒斯大臣， 189. 

Adair 阿戴尔，英外交官， 244. 

Adamitch 阿达米克， 355. 

Adams 亚当斯，美总统， 104. 

Addington 阿丁顿，英首相，107, 110, 
117, 154, 164, 166, 167 t 174, 175, 
188;——被封为西德默思勋爵， 230. 

Ad;lspare (baron cT) 埃德尔斯帕雷， 
瑞典将军， 312. 

Aderklaa (combat d f ) 阿德尔 克拉之 
战， 310. 


Adige 阿迪杰河 (意），101, 102，196, 
219, 308, 311, 553. 

administration (organisation de T ) 行 
政组织，79—89;郡、市等行政组织，114; 
地方行政组织，85;——英国军事行政组 
织， 34. 

Adriatique 亚得里亚海，181，260, 273, 
332. 

Affry (Louis d’） 达弗雷（路易），瑞士联 
邦主席，】 63. 

Afghanistan, Afghans 阿當汗，阿富汗 
人，57, 275,328,333. 

Afrique 非洲， 57. 

Agar f comte de Mosbourg 阿加尔，缪 
拉的大臣， 451. 

agents de change, boursiers 经纪人， 
142, 143. 

agriculture 农业，53,524;——英国农业， 
53,54,181, 355, 521;——法国农业，46, 
156,406,408;——美国农业54;——波 
罗的海各国农业，54, 参看： paysaas. 

Aisne 埃纳河、郡（法），564> 

Aix (ile d 1 ) 埃克斯岛（法）， 304,326. 

Aix-en-Provence 埃克斯（法，普罗旺斯 
省)，132， 

Aix-la-Chapelle 亚琛（德），431, 460, 
520. 

Akhalkalaki (Caucase) 阿哈耳卡位基, 
髙加索城市， 389. 

Aland (iles d 1 ) 阿兰群岛（芬）， 275. 

Alaska 阿拉斯加， 525. 

Alba de Tormfes (combat d ’） 托尔梅 
斯 H 上的阿尔瓦之战，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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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e 阿尔巴尼亚， 30,232,332. 

Albini 阿尔比尼，达尔贝格的大臣， 465. 

Albuera (combat d’ ） 阿尔布埃拉之战， 
344. 

Albuquerque 阿尔武格尔克，西将军， 
344. 

Alcantara (pont d^) 阿尔坎塔拉桥（西）， 
343. 

Alcolea (Andalousic) 阿尔科勒亚，安达 
卢西亚城市（西）， 270. 

Aldini 阿尔迪尼，西沙尔平共和国政界 
人士， 112,114. 

Alen^on 阿朗松（法）， 9J. 

Alep 阿勒颇（土，今叙利亚 ） f 333. 

Alexandre 亚历山大一世，即位， 108; 

—— 性格， 105,185;—— 对内政策， 492- 
493;—— 对外政策， 108, 109, 160> 164, 
165,166,167,169, 185-188, 195, 221, 
222, 231-233, 236, 239, 244—246, 248, 
249— 251 ， 258,259,261， 273 -277 , 296, 
301—302, 312—314, 315—316, 323— 
324,367— 368,384 —386,388— 390,441 ， 
515,517,525, 529 -535, 536—539, 541, 
543,546,549,554,556,557,559,568, 569, 
570,580,583. 

Alexandrie (Egypte) 亚历山大港（埃 
及）， 109, 246—247. 

Alexandrie (Italie) 亚历山大里亚（意）， 
98,99. 

Alien-bill 外侨法案（美）， 6. 

Algarves (les) 阿尔加尔夫斯（葡） ， : 264. 

Alger (dey d’ ） 阿尔及尔总督， 162. 

Alicante 阿利坎特（西）， 346. 

Ali-Tebelen ou Tepelini 阿里-泰布兰 
或泰布兰尼，艾奥尼纳帕夏， 30, 246, 
332,355. 

Allan 阿拉尔，法制造商， 409, 

Alle H 勒河（普，今波兰维纳河）， 247. 

Allemagne 德意志， 5,7,8,31,55,59,61, 
96,99—100,102,105,108,135,15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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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69, 186, 189—190, 209, 219. 222, 
223 —224,507, 508,536;—— 思想运动， 
2,6,843,15-19,25,281-286,503; —— 
民族愔绪， 25,286—288,510—511，539 
-541; - — 大陆封锁的影响， 349, 350, 
480-481, 483,—— 法国的统治 ,459— 
473 ， 481. 参看 ： Confederation du 
Rhin. 

Allemand 阿勒芒，法海军上将， 178, 
326. 

allies dans rarmse franfaise 法国军队 
中的盟国军， 242, 305 ;——西班牙的盟 
国， 267. 参符： Alexandre,tsar; Fr^d^- 
ric-Guillaume IIIjBsrnadotte. 

Almeida M 尔梅达（葡 ）， 271 ， 344. 

Almonacid (combat d ’） 阿尔蒙内希德 

I 之战， 343. 

AIopsus 阿洛佩尤斯，俄大使， 234,273, 
275,323. 

Alpes (les) 阿尔卑斯山 ,97,123, 

Alquier 阿尔基埃，法大使， 102,385,389. 

Alsace 阿尔萨斯省（法）， 21, 169, 170, 
219,379,416,417,420,429,432, 503, 521. 

Altenburg (nigociations d ') 阿尔滕堡 
谈判， 313. 

Altenstein 阿尔滕施泰因，普大臣， 7, 
289,291,293,296. 

Altmark 阿尔特马克（德）， 238. 

Altona 阿尔顿纳（德）， 350. 

Alvear 阿尔维亚尔，阿根廷的督政， 527. 

«amalgame» des troupes “ 混合编制”， 
38,201,204,305,538. 

Am^ricains,Amirique 美洲人、美 _ 人、 
美洲， 44,57,59,160,340, 341, 363, 364, 
366,367,510,515—517,521—527. 

Amirique du Nord (guerre d 北美 
独立战争， 27, 45, 】 04; —— 北美的殖民 f 
58; —— 北美的矿藏 ,50. 

Amerique espagnole ou latine 西属美 
洲即拉丁美洲， 2,6,44,56, 58, 110, 160, 



215,352,353,354,374, 501， 515 - 516， 375—382,519-524,558; ——对外政策， 

526—527. 27, 29130,40,61,62, 91, 94,96,101, 106, 

Amiens (paix et traite d 1 ) 亚眠和谈与 111, 152,153—164,165-169,173,244 - 
亚眠条约，1，106, 107—112, 136，137， 247, 249,251， 253— 262,274, 278— 280, 

149,152,154,158,162,164,165,166, 167， 311,325-333,360-365,434-435, 543, 

168. 547—549,555,557—559,563, 564, 570- 

amnistie aux emigres 大赦亡命者，136， 572,584、参看: anglais，armde，commer- 

148;-大赦逃兵和规避兵役者， 201. ce f finances, industries, marine, ouvri- 

Ampere 安培，法物理学家，413, 501. ers, pay sans. 

Ampfing 安普芬(德 ），101. anglicans 英国国教会(圣公会）， 58.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荷 ），50,59,215 Angouleme (due et duchesse d ’） 昂古 
-216,370,372,379,398,458,557. 莱姆公爵和夫人，法波旁王族,562, 565, 

anarchistes 无政府主义者， 74. 574—575. 

Ancien Regime 旧制度，1, 3—26, 38, Anhalt-Kothen (prince d') 安哈尔特- 
42,61,78,80,83,86,89,113,123,127,132,科特恩（德）， 472. 

147,149,152, 200, 204, 209—210, 360, Annam 安南， 57. 
394,401,404,407,423,425,429,431, 442 f Anne de Russie (grande duchesse) 安 
445,452,454,488—494, 504, 561, 570，娜女大公，俄皇亚历山大之妹， 276. 

575. Annecy 安纳西 （ 法）， 567. 

Ancitlon 安希龙，普大臣， 537. Anspach (margraviat tT ) 安斯巴赫 

Anc6ne 安科纳（意）， 196,481. (德）， 7,221,222,232. 

Andalousie 安迷卢西亚（西 ）， 265, 267, Anstett 安斯切特，俄大使 ,538. 

269 — 271340,344— 345,526.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34, 44, 56，109, 

Andigne (Louis-Marie,comte d ! ) 盎速 160,171,177,178,255,326,328,330, 355; 

涅（路易-马利，伯爵），法舒安分子， 90. -一荷属安的列斯群岛，34,328;―瑞 

Andreossy 安德列奥西，法大使， 165. 典属安的列斯群岛， 34. 

Andrinople 亚得里那堡（土，埃迪尔内）， Antraigues (comte d’ ） 昂特雷格伯爵， 
30. 法亡命者，169，191_ 

Andujar 安杜哈尔（西）， 270. Anvers 安特卫普（比），195, 301, 311, 

Angers 翁热 （ 法）， 408. 321,358,373,398,431. 

Anglais 英国人，57,102, 162, 278— 279, Anzin (mines d’） 昂赞（法 ），47, 

301,304, 305, 311，361, 362-365, 555， Apennins (les) 亚平宁山脉(意、97, 98, 
562. 参卷： Angl^terre. 123. 

Angleterre 英国、英格兰,-内政史,2, Arable 阿拉伯> 57，109,327. 

4,6,7,11,19,24, 32-34, 230, 254—257， Arago 阿拉戈，法科学家， 500. 

336, 493-495; ——思想运动， 12—13, Aragon 阿拉责（西），269, 270，277, 
15,16,20,23-24,139, 505-507; ——经 346. 

济史、封锁、危机，32—35,42—54, 55— Araktcheiev 阿拉克切夫，俄将军，1 版 
59, 106, 107, 157, 180—183,253—257, Aranjuez (traits d’），du 21 mars 1801, 
331，347 -356,357,360 —365,368 -371 ， 阿兰胡埃斯（西）条约 (1801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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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102; —阿至胡埃斯暴动，265; 

——木尔西亚“政务会”在阿兰胡埃斯召 
开， 278. 

Arapiles (bataille des ) 阿拉皮莱斯之 
战， 338,345. 

Araujo ( d ^) 达劳若，葡大臣， 262. 

Arbuthnot 阿巴思诺特，英大使， 231. 

Arc de triomphe 凯旋门 C 巴黎），408, 
509. 

archidL : c ; 大公（奥皇弟） ：査理 大公，28, 
29,96,100,191,193,218, 220, 297—301， 
306—307; ——费迪南大公， 219—220, 
306, 312;——约翰大公，101,219,220, 

298,306,308;-约瑟夫大公，匈牙利摄 

政，23,220;——雷尼埃大公， 297. 

architecture 建筑， 508—509. 

Arcis - sur-Aube 奥布河上的阿尔西（法） 
565. 

Ar ^ na 阿雷纳，雅各宾派，1 20. 

Arenbsrg (principaute d J ) 阿伦贝格公 
国（德） ，321. 

Argaon (bataille d’)，dans l’lnde 阿尔 
加翁之战（在印度 ）,180. 

Argentine ( R ^ publique ) 阿裉廷共和 

国， 527. 

Argenton ( d J ) 达尔让顿，法军官，304, 
343. 

Argonne 阿尔贡纳（法 ）, 558. 

aristocratic 贵族，——矣国贵族，5, 33, 

106;-西班牙贵族，267;——欧洲贵 

族，5,6,8，〗8,23,64,299;——法国贵族，4, 
23,64,86,120,129, 172, 423 -426, 446, 
572;——土地贵族，147,156;——附庸各 

国贵■族 * 113,115, 116;-俄国贵族， 

106,108,142,273;—瑞士贵族， 162. 

Arizaga 阿里萨加，西将军， 344. 

armee 军队，——英国军队，32 — 35，175- 
176,254,311,334, 346;——奥地利军队， 
29,96 -98,221—222,300-301,306, 543 
— 549;——西班牙军队，278 —279,339- 


340,346;一法国军队，6,38,40,45,60, 
65,90,93,94,96^102,114,126, 135- 136, 
175, 197—213,234— 238,247, 269-270, 
275-277, 305—310, 344—346, 529 - 
535,541 ,544— 545,551 — 553,560, 562— 
566, 577—579; ——意大利军队，194, 
205, 448—451; ——葡萄牙军队，344; 
——普鲁士军队,235_236,294,295, 489 
—490, 549;——土耳其:军队，30, 108 
一 109;——孔代军（法保王党），29, 
119. 

Armcnie 亚美尼亚，333, 

Armfelt 阿姆费尔特，瑞典贵族，191, 
385,531. 

armistice 停战协定，——旺代停战协定 
(1800 年1月4日 ),91;- —希太尔停战 
协定 （1800 年12月25日 ）， 】01;——特雷 
维佐停战协定 （1801 年1月15 U ),101; 
——福利尼奥停战协定 （1801 年2月 
101; — 一 兹奈姆濘战协定 （1809 
年7月12日），310;—普列斯维茨停 
战协定 （1813 年6月4 0 ),547. 

Arnault 阿尔诺，法诗人，21, 

Arndt 阿恩特，德诗人,283,534, 539. 

Arnim (Achim von ) 阿尼姆（阿希姆 • 
封）德浪漫主义者 >283. 

arrondissement communal “ 乡镇区域' 
77,85;一警务民，171，398. 

Articles organiques 组织条款,..天生教 
组织条款，133,147,172;——新教组织 
条款， 133. 

artillerie 炮兵， 203— 204, 207. 

artisans 手工业者， 158. 

Artois (comte d ’） 阿图瓦伯爵，路易十 
六之弟， 91,168,564,573. 

arts plastiques 造型艺术， 15,508. 

Aschaffenburg (principaute d 1 ) 阿沙 
芬堡（德 ），464,466. 

Asie centrale 中亚细亚， 105. 

Askenazim 阿斯肯纳齐姆人（法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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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416. 

Aspern (bataille d’ ） 阿斯佩恩之战， 307, 
308. 

Assaye (bataille d’ ） 阿塞村之战（印度 ）, 
J80. 

assistance publique 公共救济事业 ,429 
—430. 

association (droit d’ ） 结社扠， 142, 143 
— 145. 

Astor 阿斯特，美商人 ,55, 521. 

Astorga 阿斯托尔加（西） ， 279,345. 

Astros (abbe d J ) 达斯特罗， 413. 

Asturies (prince des) 阿斯图里亚斯亲 
王（西王太子 ）， 104,265 ; —阿斯图里亚 
斯省（西〕 ,267,269,277,340,345. 

Athenaeum 《雅典娜神殿》， 德杂志， 

17. 

Aube 奥布（法郡、河）， 562,563,565_ 

Auby 奥比（法 ）， 409. 

Auchmunty 奥克芒蒂，英将军， 330. 

Aud incourt 奥丹库尔（法 ） ,521. 

auditeurs 协理专员 ， 142,394. 

Audrein 奥德利安，法主教 22. 

Auerstadt (bataille d ') 奥尔施泰特之 
战， 235,237. 

Aufklarung 启蒙运动， 6. 

Augereau 奥热罗，法将军、元帅， 101 ， 
113,149,220,237,241,563. 

Augsbourg 奥格斯堡（德） ,29, 229;—— 
奥格斯堡保王党机关， 119. 

Augusta de Bavi^re 巴伐利亚的奥古 
斯塔公主， 189,229. 

Augustenburg (Charles-Auguste d ’） 奧 
古斯滕堡公爵 J22 — 323. 

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奧）， 209, 221, 
229,297. 

Australie 澳大利亚 ,57,525, 

Auteuil 奥德伊（法 ） ,64. 

Autichamps (marquis d ’） 道蒂钱普侯 
爵，舒安分子， 9. 


Autriche,Autrichiens 奥国、奥地利、奥 
地利人， —— 内政史， 5,8 ， 18 ，】 9,23,28, 
193,288,297—300, 483, 493—494, 517; 
—— 对外政策 ,27,29,30, 31 ， 55, 60, 61 ， 
96,100—103,105, 130 ， 162, 163—165, 
189-192,194,196,244, 257, 258, 273, 
297—300,302,314-324,344,385, 387— 
388,390,434,436, 441—442, 537, 544 — 
544,546—550,560-564,568—573, 576, 
580. 

Autun 奥顿（法 ） ,576. 

Auxerre 奥塞尔（法） ， 573. 

Auxonne 奥松（法 ） ,68. 

avancement 晋升， 202—203. 

Avaray (due d’ ） 达瓦雷公爵，路易十八 
的大臣， 91. 

Aviau (d’ ） 达维奥， 132. 

Avignon 阿维尼翁（法） ， 36. 

avocats 律师， 88;—— 总辩护官 ， 398. 

avoids 辩护士 ,88,143. 

Azafs 阿扎伊思，法作家， 503, 

Azanza 阿桑萨，西大臣， 341. 

Azay-sur-Cher (chateau d 1 ) 歇尔河上 
的阿泽別墅（法 ）， 122. 

Baader 巴德尔，德作家， 17,503,568. 

Babylone 巴比伦 ,486. 

Bacciochi 巴乔基，拿破仑的妹夫， 171 ， 
194,437. 

Bacher 巴赫尔，德外交官， 483. 

Badajoz 巴达霍斯（西 ）， 343,345. 

Bade (grand duchd de) 巴登大公国， 
163,164,169, 222, 224, 229, 471 ， 472, 
480. 

Bagdad 巴格达 ,30 t 333. 

Bagration 巴格拉吉昂，俄将军， 312, 
389, 531 ， 532;—— 巴格拉吉昂郡主， 
324. 

Bahamas (lies) 巴哈马群岛， 54- 

Bairakdar (Moustafa) “ 旗手”（穆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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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 245,246. 

Baird 贝尔德，英将军 ,278,328,335. 

Baji-Rao 巴杰劳，印度王公，】 80. 

Bakou 巴库（俄） ， 247,525. 

Balachov 巴拉索夫，沙皇的使节 ,531 . 

Balbo 巴尔博，意官员 ,452—453. 

Baldacci 巴尔达齐，奥大臣， 297, 313. 

Bile (^v^che de) 巴塞尔主教邦（瑞士）， 
37,115,164,350,359,425, 440, 558, 559; 
—— 巴塞尔条约， 19,3I ， 60,225. 

Baleares (iles) 巴利阿里群岛（西）， 232, 
332,351. 

Ballanche 巴朗什，法作家 T 503. 

Baloutchistan 俾路支斯坦（今巴基斯 
坦）， 328. 

Baltimore 巴尔的摩（美 ） ,44,516. 

Baltique (bois de la) 波罗的海各国的 
木材， 35;—— 波罗的海， 7, 30, 59, 105, 
156,181,230,238,253,254, 260,322,327, 
331,349,350,354,368,372,377, 391, 4SI, 
484,521;- — 波罗的海各国， 55,105,106, 
521. 

Bamberg 班贝克 ( 德）， 234 . 

Bancal des Issarts 邦卡尔 . 德.伊萨 
尔， 21. 

bank-notes 钞票， 50,373,51 8. 

banques.banquiers 银行、银行家， 39, 50, 
64,74—83,84,93,127,158,174,369, 370, 
372,374, 518;—— 阿姆斯特丹银行 ,59; 
—— 英格兰银行， 33,50— 52, 104, 374— 
375,518,558;—— 法兰西银行， 84, 125, 
157,168,174,214,223,374,376, 405,427, 
518;—— 圣卡洛斯银行， 4J. 

bans de mariage 教堂婚礼公告， M8. 

baptistes 浸礼会派 ,20,58,328. 

Barante 巴朗特，勒芒郡郡守， 427,428. 

Barat (la R.M.) de rordre des Dames 
du Sacrc-Cocur 圣心圣母会的女会 

长巴拉 ,413. 

barats “ 特准令状 ”,231. 


Barbaresques (les) “蛮邦人 ”>332, 351. 

Barbe-Marbois 巴尔贝 - 马尔布瓦，法国 
库部长，司法大臣 ,82,84,174,214-217, 
223. 

«barbets» “ 巴尔贝”（阿尔卑斯山的走私 
者 ) ， 123. 

Barcelone 巴塞罗那（西） ,265,270,342. 

Barclay de Tolly 巴克莱 . 德 • 托利， 
俄将军， 531 ， 532. 

Bard (fort de) 巴尔德要塞 ,98. 

Bardissy 巴尔迪西，马穆鲁克首领之一 , 

246. 

Barham (lord) 巴勒姆勋爵，英海军大 
臣， 176, 178. 

Barere 巴雷尔，前救国委员会委员 ,92, 

Baring 巴林，英银行家， 50, 161, 216, 
370. 

Bar-le-Duc 巴勒杜克（法 ),558. 

Barlow 巴洛，英驻印度总督， 328. 

Barmen (ville de) 巴门（德）， 459. 

Barras 巴拉斯，法前督政貪， 22, 304. 

BarriUon 巴里荣， 168. 

Barruel 巴吕厄尔方丈，法亡命荇， 11, 
12 . 

Bartenstein (convention de ) 巴滕施泰 
因条约， 244. 

Bas-Rhin (departement du ) 下来因郡 
( 法）， 147,395,430. 

Bassorah 巴士拉（土，今伊拉克 ） ,333. 

Bathurst 巴瑟斯特，英大臣， 245, 495. 

Baudouin 博杜安，法海军上将， 326. 

Bautzen (bataille de) 包岑之战， 546, 
551. 

Bauwens 鲍温斯，比工业家， 47 ， 407, 
521. 

Baviere 巴伐利亚 ,6,31 ， 100, 163, 189, 
195,219,222,223,225,229,306, 308,459, 
464,466—467,481,516,542,553. 

Baylen (bataille et capitulation de> 拜 
兰之战与投降， 270 —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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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nes (John), de Halifax W 恩斯，英 
哈利法克斯工人， 522. 

Bayonne(entrevue de) 巴荣纳会晤,266, 
268;——巴荣纳敕令 ,364. 

Bayreuth 拜罗伊特（德 ） f 7，119,437,453, 
459. 

Beauce (la) 博司（法 )，123. 

Bcauharnais(Eugene de) 博阿尔内（欧 
仁•德 • ) ，令破仑的继子,189,194,229, 
304,305,308,318,319,323,390,437, 438, 
441,443,447,464,530,537, 553,564,566. 

Beauharnais(Fran9ois de) 博阿尔内（法 
朗索瓦 • 徳 - )， 法大使 ,264. 

Beauharnais(Hortense de) 傅阿尔内（奥 
圯斯 * 德 • ） ，章破 仑的继女，138, 315, 
439. 

Beauharnais (Stephanie de ) 博阿尔内 
(斯特凡妮 •德 _) ，令破仑的内侄 女 ， 2 29 ， 
472. 

beaux-arts 美术，421,508— 509. 

Becdelidvre 贝克德里厄弗尔，122 . 

Beethoven 贝多芬，德昔乐家，17，283, 
510. 

Belgique 比利时,5,23,36,46,60,61，129, 
149,190,195,380, 431—432, 512, 520, 
557,570,577.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土，今南斯拉夬）, 
245,351. 

Belgrano 贝尔格朗诺，阿根廷政界人士， 
56. 

Bellegarde 贝勒加德，奥将军， 100, 
566. 

Bellerophon “伯雷勒芬”号（英船）， 

580. 

Bender-Abbas 邦代-阿巴斯港（波斯，今 
伊朗阿巴斯港）， 333. 

Binivent (prince de ) 本尼凡托 亲王， 
228,437 ■ 参石： Talleyrand. 

Bengale (le) 孟加拉 ,57,58. 

Bennigsen 本尼格森，俄将军，240—241， 


247—248. 

Bentham 边沁，英哲学家与经济学家， 
12,56,496,500. 

Bentinck (lord) 本廷克勋爵，英将军,332, 
345,497,542,554,566. 

Birar (le) 贝拉尔（印度)， 180. 

Beresford 贝雷斯福德，英将军，328,330, 
343,345. 

Birisina 別列律纳河（俄 ）,535. 

Berg (grand duche de ) 贝格大公国 
(德）,222,224,228,233,249,321,437,439, 
440,441,444, 459 —460,463 , 482, 483, 
513, 540. 

Berg (Mme de) 贝格夫人，普王族， 233. 

Bergasse 贝加斯，前制宪议会议员，49, 
503. 

Berlier 贝利埃，前 K 民公会议员，参政官， 
82,393,396. 

Berlin 柏林（酋），6，17,18，111，237, 283, 
284,309,323,387,490,537,539,546, 550; 
——柏林敕令，238,259,260,348,350. 

Berlioz 贝利奥兹，法作曲家， 509. 

Bernadotte 贝尔纳多特，法将军、元帅， 
瑞典王储，123,135,136，195, 219, 221， 
228,237,240,254,305,307,310,311, 385, 
386,388—389,437,543,549-550, 551 — 
553,555,556,559,571. 

Berne 伯尔尼（瑞士）， 162,515. 

Bernier 贝尼埃方丈, 131,132,172,413. 

Berry-au-Bac 贝里-奥-坝（法）， 564. 

Berthier 贝尔蒂埃，法将军、元帅，104, 
202,208,223,229,306,437,438. 

Berthollet 贝托莱，法化学家， 500. 

Bertier (Ferdinand de) 贝蒂埃（费迪 
南•德*)，法保王党， 425. 

Berlin (les f re res) 贝尔坦兄弟，法报业 
资本家 ,400. 

Bertrand 贝特朗，法将军，202，243, 
456. 

Berzelius 柏采留斯，瑞典化学家， 5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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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an^on 贝藏松 ( 法 ） ,129,397,558, 
Bessarabie 比萨拉比亚 ,389. 

Bessieres 贝西埃尔，法将军， 265, 270, 
277,307,312. 

Bethmann 贝特曼，德银行家， 365. 
Bcugnot 伯尼奧，筚政界人士， 2 2,81 ， 85, 
460,461,483. 

Beurnonville 博浓维尔侯爵，法将吊， 
95. 

Beust 博伊斯恃，达尔贝格的大臣， 465, 
Beyme 拜姆，普大臣 ,233, 293. 

Bialystock 比亚威斯托克（波 ） ,249. 
Bichat 比夏，法科学家 , 12 ， 501 . 

Bidassoa 比达索亚河（西 ）, 554,566, 
Bidermatin 比德尔曼，法商人， 379 . 
Bienne 比尔（瑞士 ） ,37. 
biens communaux 村社公地， 4,428. 
biens eccl^siastiques 教会产业， 19,22, 
129;—— 西班牙教会产业， 2 】 5, 216,217. 
biens nationaux 国有产业， 4, 148, 162, 
319,428. 

Bignon 比尼翁，法大使，史学家， 476. 
Bigot de Priameneu 比戈 . 德.普雷 
亚梅纽，参政官，大臣， 82 ， 143,394. 

Bilbao 毕尔巴鄂 ( 西 ） ,270. 

Biot 比奧，法物理学家， 500. 

Birman ie 缅旬， 328,526, 

Birmingham 伯明翰 ( 英 ） ,519. 

Biscaye 比斯开省（西）， 277, 344—345, 
554. 

Biville (Seine-Inferieure) 比维尔（法）， 
168. 

Blake 布莱克，西将军 ( 英人）， 270, 278— 
279,346. 

《 Blancs 》 (les) “ 白党 ”,90. 

祕小麦， 59, 106,360,362,363,379,407. 
blocus 封锁， 42— 48,58,59,62,180 —】 83 ， 

230,481;- 大陆封锁， 104, 238, 253— 

254,255-257,325-328,347-382,519, : 
558. 


BUicher 布吕歇尔，普将军， 221,233,237, 
545,549—553, 555, 558, 562, 563, 564, 
, 565,578—579. 

Bober (la) 博伯尔河（德，今波 ）， 551, 
552. 

Bockh (August) 博克（奧古斯特），德语 
言学家 ,490,505. 

Boehme 伯梅，德神秘主义者 ,16, 17. 
Boerne 博尔内 . 参看： Borne. 

Boheme 波希米亚（奥，今捷 X 229, 300, 
306,321,544,549,551. 

Boieidieu 布瓦勒迪厄，作曲家， 509. 
bois (commerce des) 木材贸易 ， 44,J08. 
B °isgelin (de) 布瓦热竺 ， 图尔大主教， 
132. 

Boisser^e (les fibres) 布瓦塞雷兄弟，德 
考古学家 ,282. 

Bolivar 博利瓦尔，拉美独立战争领袖， 
330,526-527. 

Bologne 波伦亚（意 ） ， 449 . 

Bolton 波尔顿（英 ）， 378. 

Bonald (vicomte de) 博纳尔子爵，法保 
王党思想家， I3,21 ， 416,4 〗 9,501—502. 
Bonaparte 波拿巴 . 参 看： NapoI^on,Roi 
de Rome 和 Famille impiriale. 
Bonaparte (Caroline) 波拿巴（卡罗利 
娜)，拿破仑之妹 171,438,439, 440,556. 
Bonaparte (Charles) 波拿巴（夏尔），拿 
破仑之父， 138,439. 

Bonaparte(Charlottc) 波拿巴（夏洛特）， 
吕西安之女， 265. 

Bonaparte (Elisa) 波拿巴（埃利兹），拿破 
仑之妹， 120 ， 17J, 】 94,225, 228, 259,437 ， 
438,452. 

Bonaparte (Jerdme) 波拿巴（热罗姆）， 
贪破仑之弟， 171 ， 229,239,249, 257,284, 
286, 305, 309,311,320,437,439,440,444, 
461—462,514,530,531. 
Bonaparte(Joseph) 波拿巴（约瑟夫）， 68 ， 
69,94,100,114,138,171,194, 562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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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n !■：,225,228,231,261,437, 438, t Boutay de la Meurthe 布莱（默尔特耶 


449 -542; —— 四班牙国王， 265, 268, 
277,279,320,341,344,390,437,438, 440. 
Bonaparte (Lastitia), (Madame Mere) 

波②巴 （莱蒂齐亚），皇太疳，傘破之母 》 

304,413,439. 

Bonaparte (Louis) 波拿巴（路易），拿破 
仑之弟， 138J7U94; —— 荷兰国王， 225, 
228,236,320, 321, 350, 358, 370, 371 ， 
437,438,439,440,444,459. 

Bonaparte (Lucien) 波拿巴（吕西安）， 
拿破仑之弟， 85,86,90,94, 104, 119 , 120, 
130, 134, 137, 138, 140, 146 ， 166, 171 ， 
265, 439. 

Bonaparte (Pauline) 波拿巴（波利娜）， 
拿破仑之妹， 149 ， 171 ， 225,273,439. 
Bonaparte (ile) 波拿巴岛（法属，今留尼 
汪岛 ） ,329. 

Bonnafous 博纳福，法商人， 482. 

Bonnet 博内，法将军 ,340, 345. 
Bonstetten 邦施泰滕，瑞士怍家， 427 . 
Bordeaux 262, 

409,413,425,562,565,566. 

Borghese (prince) 博尔盖泽，法亲王， 
171,437. 

Borie 博里，法郡守， 122. 

Borisov 波里索夫 ( 俄 ）， 535. 

Bormida 博尔米达河（意 ） ,98. 

Borne 博尔内，德意志作家，法兰克福宫 
员 ,466. 

Bosnie 波斯尼亚（土，今南）， 128 ， 246, 
275. 

boucherie 屠宰业，】 58,406. 

Bouches de la Trave (dipartement des) 
特拉弗河口郡 ( 德，法并地区）， 391- 
Bouches-du-Rh6ne (departement des) 
罗纳河口郡（法 hMYdgSAl- 
Boudet 布代，法将军， 99, 310. 

Boug 布格河 U 我）， 238,531 ， 535. 
boulangsris 面粗业 ,127, 158, 406, 


人 )75. 

Boulognc-sur-Mer 滨海布伦（法）， 87, 

148;—— 布伦大营， 103, 176, 177, 305, 
390. 

Boulton 博尔顿，英工业家， 519. 

Bourbon (le cardinal de ) 波旁红衣主 
教，托莱多大主教， 268. 

Bourbon (due de) 波旁公爵， 574. 

Bourbon (ile) 波旁岛（法，今留尼狂岛）， 
329. 

Bourbons (famille des) 波旁王族， 129, 
561,565,572, 579 ;——那不勒斯的波旁 
王室， 103. 

Boarcet 布尔塞，法军事学家， 210.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2,4,6,20, 21 ， 22, 
23,38,40,42,63-65,92, 112, 115, 116, 
127,129,142,143,145,146,156,170,267, 
424—425,431,445—446,551— 575;—— 
奥地利资产阶级， 308 ;——西班牙资产 
阶级， 498; —— 共和派资产阶级， 125’ 
138;—— 革命派资产阶级， 78. 

Bourgogne 布戈尔尼厄 {: 法，旧畨）， 408, 
575. 

Bourmont (comte de Ghaisne de ) 布 
尔蒙伯爵，法王党分子， 91,122, 578. 

Bourrienne 布尔 里埃内 ，拿破仑的秘书， 
80,259,359. 

bourse 交 易所，- 伦敦的交易所， 126, 

372;—— 巴黎的交易所， 118,126,168, 
371 — 372,408. 

bourses de commerce 商务交易所， 
158. 

boursiers dans les lycees 国立中学的 
奖学金 , 】 42. 

Bouvet 布维，法海军上将， 329. 

Boyd 博伊德，英银行家 ,50. 

Boyen 博于恩，普将军， 289, 296, 387. 

Boyer-Fonfrcde 布瓦耶 - 丰费雷德 ，法 
工业家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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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bant hollandais 荷兰的布拉班特， 
174. 

Bragance (maison de) 布拉干萨王室 
( 葡 ) ， 253. 

Bramah 布拉默，英工程师 ,52. 
Brandebourg 勃兰登堡（德）， 249. 
Brandes 布兰德斯，德作家， 8,13. 
Brauaau 布劳堪（奥 ),225. 

Breidt 布赖特，法军需供应商， 241. 
Brdme 不来梅 ( 德 55, 258. 

Brenta(la) 布兰塔河 ( 意 ）， 10L 
Brentano (Bettina) 勃沦塔诺（蓓蒂娜）， 
德浪漫主义者， 282. 

Brentano (Clemens) 勃伦塔诺(克莱门 

斯），德诗人二 82,283. 

Brasil 巴西， 104, 264, 331, 352,516. 
Breslau 布莱斯劳（德，今波竺弗罗茨）， 
537, 538, 546. 

Bressuire 布列绪尔（法 ) ， 576. 

Brest 布勒斯特（法）， 35,103,104,109. 
Bretagne 布列塔尼（法，旧省 ）， 9i ， 121, 
127, 360, 379, 576. 

Bridport 布黾德波特，英海军上将 , 
35. 

Brienne (bataille de) 布里埃纳之战， 
562. 

Brienne (Ecole de) 布里埃纳军校， 69. 
Brifaut 布里福，法怍家 ,401. 
brigandage,brigands 盗匪 ， 122 — 125. 
Brindisi 布林的西（意）， 102, 

Brisach 布赖扎赫 ( ；德 ） ,99. 

Brisgau (le) 布赖斯高（德） . 102, 162, 
224, 471. 

Brissot 布里索，法吉伦特派领袖， 45. 
Brixen 布里克森 ( 德 ） ,164. 

Brougham 布鲁厄姆，英政界人士， 
496. 

Broussais 布鲁塞，法医学家， 501. 
Brucys 布律埃斯，法海军中将， 35. 

Bruix 布律兖斯，法海军上将 ，％, 1% — 

m 


177. 

Brune 布沭纳，法元帅， 82,9l, 1 00 102, 

136, 259. 

BrUrm (Brno) 布尔诺（奥，今捷）， 220— 
221 . 

Brunswick (Caroline de) 不伦瑞克（卡 
罗利娜 • 德 . ），英王太子之妻， 336. 

Brunswick (due de) 不伦瑞克公爵，普 
将军， 233—234, 236. 

Brunswick(duch^ de) 不伦瑞克公国 

( 德）， 249, 462. 

Brunswick-Oels (due de) 不伦瑞克-厄 
尔兹公爵， 309, 311. 

Bruxelles 布鲁塞命（比 ） ,432. 

Bubna 布勃纳，奥将军， 546, 558, 563. 

Bucarest 布加勒斯特（罗 ） ， 245,389; —— 
布加勒斯特条约， 570. 

Bucher 毕歇，法工业家， 453. 

Buchholtz 布赫霍尔茨，德作家， 233, 
284. 

Budberg 布德贝格，俄大臣， 232, 258. 

Buenos-Aires 布贫诺期艾利斯（南美）， 

56 , 234, 244, 263, 330—331, 526. 

Bug 布格河 . 参看： Boiig. 

Bulletin 通报 ,—— 《大军通报 》 ,42i; 
《后备军通报》， U9. 

Bulow (Adam de> 比洛，齊军枣学家 , 

233. 

Biilow (Frederic-Guillaume, baron de) 
比洛 B 爵（弗里德里希 - 威廉 •）. 536, 
551- 552,563,564,579. 

Biilow (Louis, comte de) 比洛伯爵，威 
斯特法利亚财政大臣， 462. 

Burdett 伯德特，英政界人士， 496. 

Burgos 布尔戈斯（西）， 264, 265, 277, 
279,345—346. 

Burke (Edm.) 伯克，英政论家， 8,11,12, 
13, 19, 23, 497, 511. 

Busaco (bataille de) 布萨库战役， 344. 

Busch 比施，德经济学家 J ， 


Buxhoevden 布克斯赫错资，俄将军 ,2 )9, 
220,240. 

Byron 拜伦，英诗人， 505. 

Cabanis 卡巴足斯，法思想家， 20,500. 

Cabarrus 卡瓦鲁斯，西班牙银行家， 41 ， 
341. 

cabinet noir 书信检查室 ,87,398. 

Cabrera(ilot) 卡夫雷拉岛（西 ） ,271 . 

Cacault 卡考尔，法大使， 131. 

Cachemire 克什米尔 ,328. 

cadastre 地籍登记 ， 126,403,449. 

Cadix 加的斯（西）， 52 ， 179,265, 267,269, 
270,280,340,344,498,527. 

Cadoudal 卡杜达尔，法王党叛乱头子， 
91,94,121,122,123,168,169,170,573. 

Caen 冈城（法）， 430, 

CafFarelli 卡法雷利，法主教， 147,413. 

Caffardli 卡法雷利，法将军 ,345. 

Caire (Le) 开罗（埃）， 69, 109,246. 

caisse de garantie 抵押银行， 84;- 

d'amortissement 还债金库， 84, 126, 
404,—— de service 公榦存付银行， 223; 

- des comptes courams ， d’escmnp~ 

te du commerce 往來存款银行 ，商业 

贴现银行 ， 84,168; - JabachCdite aus- 

si comptoir commercial) “雅巴银 
行 ” （又称商行）， 125; —— de Poissy 普 
瓦两银行， 406. 

Calabre 卡拉布里亚（意南部 ), 225 . 

Calais 加来（法）， 372,571_ 

Calatayud 卡拉塔尤德 (: ■) ,279. 

Calder 考尔德，英海军上将 ，178 179. 

Caldi^ro(bataille de) 卡尔迪埃罗（意） 
之战， 220, 553. 

Calhoun 卡尔洪，美政界人士， 516. 

Californie 加利福尼亚 (: 美 ） ,525. 

Calvo 卡尔沃 ， 269. 

Cainbac^res 康巴塞雷斯，第二执政， 76, 
78,85,89,137,303,417. 


C^mbac^res 康巴塞雷斯，法红衣片教， 
4M. 

Cambrai(declaration de) 康布雷宣萏， 
579. 

Camoens 卡穆 恩什，葡怍象 ， 504. 

j camp 大营 .- 参看： Boulogne. 

campagnes 战役， ——1800 年战役， 93, 

1 94,96-103; ——1805 年战役 , 218—222; 

—— 1806—1807 年战役， 235—244, 247 
-249; —— 西班牙战役， 266—271，277 
-280, 335,339-346; —— 俄罗斯战役， 
389— 390, 529-537; —— 德意志战役， 
549-555; —— 法兰西战役， 554-566; 
——1815 年战役， 578—579. 

Campoformio (traits de ) 坎波福米奥 
条约， 19,33,45,60,95 ‘ 

Canada 加令大 ,354,355,516, 524—525. 

Canaries 加那利群岛（西）， 326, 

Candolle 康多尔，瑞士植物学家 ,301. 

Canning (Georges) 坎宁（乔治），英外相 , 
11,245,253,256,259,269, 275, 301, 321, 
335-336,390,495. 

Canning (Stratford) 坎宁（斯特拉待福 
德），英外交官， 332, 389. 

Canope (bataille de) 卡诺普斯之战， 
109. 

Canova 卡诺瓦，意雕刻家， 15, 453, 509, 
511. 

Canton 广州， 524, 526. 

Cap (Le) 开普， 57 ， 109, JJ0, 232, 328, 
330, 524,569. 

Capelle 卡佩尔，法郡守 ,417. 

capitalisme 资本主义， 2,38, 47— 59, 60, 
254, 262,370,517 ， 524,527,528, 584. 

Caporetto 科巴里德（奥，今南）， 308. 

Caprara 卡普拉拉，意红衣 主教， 132, 147, 
172,226. 

Capri (ile de) 卡普里岛（意 ）， 226. 

Caracas 加拉加斯， 329,330,526,527. 

Carbon 卡邦、法舒安分子，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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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thie f ； 林底亚（奥 ） ,313,455. 
Carion 技里昂河（两 ）， 554, 

Carlsruhe 卡尔斯鲁厄（德）， 503 . 
Carmer 卡莫，普法学家， 7. 

Carnatic (le) 卡纳蒂克（印度）， 180. 
Carniole (la) 卡尼奥勒（奥，今南）， 314, 
455. 

Carnot (Lazare) 卡尔诺（拉扎尔），陆军 
部长， 60, 90, 94, 134, 576. 

Caroline Bonaparte 卡罗利娜 . 波牮巴 . 

参石： Bonaparte. 

Carrare 卡腊腊（总） ,225,452. 

Carra Saint-Cyr 卡拉 • 圣西尔，法将军， 
310. 

Carrera 卡雷拉，智利独立斗争领导人之 
—, 527 . 

Carrousel 卡旮塞尔广场（法） ,408. 
Carthag^ne 卡塔赫纳（哥 ） ,527. 
Cartwright (Edmund) 卡特赖特〔埃德 
蒙），英发明家， 52. 

Cartwright (John) 卡特赖特 ( 约翰 ) 少校， 
政论作家 ，496 

Casa de consolidacion 保证银行（西班 
牙 ) ， 215-217. 

Caspienne (mer) 里海， 525. 

Cassel 卡塞尔 ( 德）， 282,309,552. 
Castaftos 卡斯塔尼奥斯，西将军 ，270 
271,277— 278. 

Castellane 卡斯特朗，法军官， 202. 
Ca&tiglione 斯蒂维耶雷镇（意 ） ,66. 
Castiglione (rue de) 斯蒂维耶茁火街(巴 
黎）， 408, 

Castille(VieiUe) 旧卡斯蒂利亚 ( 西）， 264, 
269, 277,278,344. 

Castlereagh (lord) 卡斯尔雷勋爵，英大 
臣， 24, 110, 245, 256, 301 ， 335, 495, 497, 
547, 548, 549, 557, 559, 563—564, 566, 
570,571 ， 580. 

Catalogue 卡塔卢尼亚（西）， 265, 267, 
269,270,346,45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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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chisme imperial " 帝国教义 M 答办 

413. 

Cathcart 卡斯卡特，英将军， 254, 543. 

Catherine 叶卡德琳娜女大公，俄皇亚历 
山大妹， 314, 315—316, 534, 

Catherine II 叶卡捷琳娜二世， 1 我沙皇， 
29, 30. 

Catherine de Wurtemberg 符腾堡的 
1: 塔琳娜（威斯特法利亚王后）， 257 . 

ratholicisme 天主教，参 看 ： Eglise catho- 
lique romaine ， concordat. 

Cattaro 科托尔（达尔马提亚，今南）， 224, 
228, 232, 250, 261. 

Caucase,Caucasis 髙加索， 187, 389. 

Caulaincourt 科兰古，法将军，外交大臣， 
169, 273, 275, 276, 312, 313, 314, 318, 
322, 385, 386, 546, 548, 556, 557, 559— 
560, 562, 564, 565. 

cautioanement des comptables 保证金 
券， 84, 404,420. 

Cavaignac (J.-B.) 卡韦尼亚克，法外交 
宵， 162. 

Cenis 瑟尼山口 ■ 参 看： Mont-Cenis. 

censure 书报检査， 90 ， 319, 400—401, 
576. 

centralisation 中央集抆， 85, 395. 

Cesar 恺撒， 70, 290, 583. 

Cssari 塞萨里，意作家， 511. 

Cesarotti 塞萨洛迪，意作家， 511. 

Cevallos 塞瓦略斯，西大臣， 104. 

Ceylan 锡兰（今斯里兰卡）， 109 ， 110, 
328. 

Chabot 夏博，法保民院议员， 138, 
139. 

Chafaryk (Safafyk) 沙法利克，捷作家， 

1 512 . 

Chaillot 夏约（法）， 409. 

Chah-Alam 阿林沙，莫卧儿皇帝 180. 

Chalgrin 夏尔格兰，法建筑师， 509. 

Chalon-sur-Sa6ne 索恩河上的夏龙（法）， 



97, 482. 

Chalons-sur-Marne 马 恩河 h 的夏龙 
( 法）， 408, 563, 565. 

Chum artin 査马丹（西 ） ，279 • 

chambellans 侍从官， 172,424 —425. 

Chamb^ry 尚贝里（法）， 567. 

Chambre dss Communes 众议院 （英 ),96. 

Chambre des comptes 审 "i 十院 ， 404 — 
405. 

Chambres de commerce 商会， 114 ， 
143, 158, 182. 

Chambres des manufactures 制造、 Ik 公 
会， 143, 158. 

Chdmpagne 香宾（法旧省 ），562 563. 

Chumpagny 尚帕尼，法大沮， 82, 191, 
264, 276, 385, 394. 

Champaubert (bataille de ) 尚波 尔 
之战 ,564. 

《Champs de Mai» “ 五月校场 ' 576. 

Champion de Cice 尚皮翁 • 德 * 西塞， 
法大主教， 132, 148 ， 413 ;——（他的姐 
妹 ) ， 121. 

Champlain (lac) 善普伦湖（美）， 516. 

change 汇兑率， 28,49, 106, 371, 375, 
518, 558. 

Chan-tung 山东省 ,524. 

Chaptal 芨普塔尔，法化学家、大臣， 82, 
83, 89,125, 127, 129, 145, 158, 159, 173, 
J82, 361,393,394, 425, 500. 

Charabot 夏拉波，法私掠船主， 304, 

charbonnerie 烧炭党人， 513 . 

Charcas 査尔加斯，秘鲁城市 t 330. 

Charleroi 沙勒罗瓦（比 ） ， 578. 

Charles(archiduc) 査理大公 . 参苻： archi- 
ducs. 

Charles IV 査理四世，叫班牙国王， 41, 
104, 215 —217 ， 264—266 ， 304, 321 , 
330. 

Charles XII 迕理十二，瑞典国王， 383. 

Charles XIU 査理十三，瑞典国王， 312 ， 


322. 

Charlss-Auguste 査理 - 奥古斯特，魏妈 
公爵， 5, 16. 

Charles-Emminusl IV 査理-埃曼努尔 
四世，撒丁国王， 102, 111. 
Charles-Fridiric 卡尔 • 弗里 德里希，巴 
登大公， 47〗. 

Charles-Theodore 査理 - 特奥多尔，巴伐 
利亚大公， 31. 

Charles Bonaparte 夏尔 . 波令巴 . 参召： 
Bonaparte. 

Charlotte d’Angleterre H 洛特，英国公 
主， 495. 

Charlotte Bonaparte 夏洛特 * 波拿巴 . 

参看： Bonaparte. 

Charonne I[ 隆（法 ） ， 47 . 

«Charte octroy6e»(la) “ 钦赐宪费 ”，572 
—573. 

Chasteler 沙斯特勒，奥将军， 306 ， 308, 
309. 

Chateaubriand 夏托勃里昂，法诗人， 16, 
21, 69 , 129 , 170, 400,427, 497, 502, 
507. 

Chateaubriand (Armand de ) 夏托布 
里昂（阿尔芒 * 德 _ ) ，保王党人， 303. 
Ch^teau-Thierry 沙托蒂埃里（法）， 

563. 

Chatelet 沙特莱广场（法）， 408, 
Chatham (lord) 杏塔姆勋爵，英将军， 

311. 

Chatillon-sur-Seine 塞纳河上的夏提荣， 
393;—— 夏提荣会议， 559 ， 560 ， 562, 

564. 

Chaumont 肖蒙（法）， 564;- 肖蒙条 

约， 564, 577. 

Chausey (lies) 肖塞群岛（法 ）， 331, 
Chauvelin (marquis de) 肖夫兰侯爵， 
法政界人士， 85. 

Chemnitz 克姆尼兹（德，今卡尔•马克 
思城）， 54, 58,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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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edolle 谢纳多莱，法诗人 ， 507- 
Chenier (Marie-Joseph) 谢尼埃（玛利 - 
约瑟夫），法诗人， 21 ， 78 ， 134. 
Cherbourg 瑟堡（法 ) ， 408. 

Cherubini 谢鲁比尼，法音乐家 , ,509. 
Cheshire 柴郡（英 ）， 378. 

Chevalier 谢瓦利埃，法工程师 ,120. 
Chili 智利， 526. 

Chine 中国， 15, 57, 524, 525, 

Choin de Montchoisy 舒万 ‘ 德•蒙 
舒瓦齐，法将军， 116. 

Choiseul 舒瓦瑟尔，法大臣， 297. 

Cholet 肖列（法）， 576. 

Chosrev pacha 科斯勒夫，埃及帕 M ， 
246. 

chouans^houannerie 舒安分子，舒安党， 
91 ， 121, 122,123, 303, 304, 395, 576. 
Choudieu 舒迪厄，法被流放者， 121. 
Choumla 苏姆拉（土，今保加利亚苏门）， 
389. 

Christian de Danemark 克里斯帶安 
( 丹麦 ）， 571. 

christianisme,Chretiens 基督教，基督教 
徒， 20, 29. 

Christophe 克里斯托夫，圣多明各黑人 
领袖， 161. 

Cintra (convention de) 辛特位条约， 272, 
335. 

Ciotat (La) 拉西奥塔（法）， 331. 
Cisalpine 西沙尔平（山内）共和国， 24, 
60,63, 100,102,103, 110, 112,113, 114. 
参看 R^publique italieane. 

Cisneros 西斯内罗斯，西驻布宜诺斯艾 
利斯总督 ,330. 

Ciudad-Rodrigo 罗德里戈城（西）， 344, 
345. 

Civita-Vecchia 契维塔韦基亚（意）， 227. 
Clarke 克拉尔克，陆军部长、元帅， 85, 

102,311. 

Clary (Julie) 克拉莉（朱丽叶），波拿巴的 


前未婚妻， 36. 

classes populaires 平民各阶级， 20, 42, 
54,127, 142, 156, 172,558. 参看： psuple, 

Clausel 克洛泽尔，法将军， 345, 553. 

Clausswitz 克劳塞维茨，普军宫，军事学 
家， 289, 300, 387—388. 

Clay 克莱，美政界人士， 516. 

Clement de Ris 克莱芒 . 德 . 里斯，法 
元老院议员， 122. 

Cl^rambault 克莱朗傅，法领事， 359. 

Cloves (duch^ de) 克累弗公国（德 ）， 7, 
233,459. 

clipper,de Baltimore 飞剪号快船（在巴 
尔的摩制造的 ）， 44. 

Cloriviere 克洛里维埃尔，法耶稣会士， 
121 . 

Coa (Ia> 科阿河（西）， : 345. 

Cobbett 科贝特，英新闻记者， 4%. 

Cobenzl (Louis de) 科本兹，奥外交大 
臣， 100, 101, 163,191 ， 193, 222. 

Coblence 科布伦次（德 ）， 37,282 ? 558. 

Cochinchine 交趾支那， 57, 524. 

Cochrane 科克伦，英海军上将， 326. 

Cockerill 科克里尔，英工业家， 47, 520, 
521. 

Code civil « 民法典》， 133 ， 143—144, 
284, 396, 435, 443;—— 在德意志， 443, 
462—463, 465, 472—473; —— 在荷兰， 
443;—— 在伊利里亚， 455—456; —— 
在意大利， 451, 452, 453. 

Code Frederic 弗里德里希法典（普）， 

1 , 

codes 法典， 396—397. 

Coffinhal 科芬纳尔， 1794 年巴黎公社领 
导人，罗伯斯庇尔派， 394. 

Coimbre 科英布拉（葡 ）， 343, 344. 

Colberg 科尔贝格，普要塞（今波兰科虎 
布热克）， 237—238. 

Colbert 科尔 贝尔， 法大臣， 157—158, 
360,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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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ridge 科尔里奇，英诗人 ， 16, 18, 24, 
505. 

College de France 法国公学 ,418. 

colleges dectoraux 选举人团， 140 J72, 
393. 

Collin 科林，奥作家， 299. 

Collin de Sassy 科林 • 德 . 絮西，法海 
关总裁， 362, 

Collingwood 科林伍德，英海军上将， 
304,326. 

Colloredo 科洛雷多，奥大臣， 5, 28, 100, 
191,222. 

Colmar 科尔马，法主教， 432 . 

Cologne 科隆（德 ） ， 55, 282, 431. 

Colombie 哥伦比亚省（加 ）， 525. 

colonies 殖民地， 27, 33, 34, 52, 61, 160 
— 162, 327—329, 524—527. 

Columbia sf 伦比亚河（北美 ） ， 58 . 

Combination Act “ 结社条例， ’ （ 1799 年 
7 月 12 日）， 54,59. 

Comity des Amis “ 密友委扒会 ” （俄）， 
185. 

Comity de saint public 救国委员会 
( 公安委员会）， 1 ， 42, 45,86, 89, 157,201, 
287, 303, 364, 396, 408, 538, 561,577. 

commerce 贸易， - 英国的贸易 》 3i52, 

54, 58, 59, 158—160 ， 180—183, 348 — 
356, 365—366, 380—382 ; ——法国的贸 
易， 27,44, 55,158—160,180— 183,359— 
371; — 葡萄牙的贸易， 262 ;——（商业 
公会 ）， 158,159, 364. 

commissaires extraordiaaires 牙导派专 

员， 396, 561 ， 576;- des guerres 军需 

官， 207—208； —— de police 警务专员， 
87;—— priseurs 公共拍卖人， 143. 

commissions du S^nat 元老院两委员 
会， 171 ， 399 ， 401;—— militaires 军事 
法庭， 123, 125. 

Compagnie 公司 ,- 东印度公司（英）， 

53, 376, 524;— 白令公司（俄）， 525; 


—— 联合商行（法 ) ， 174, 214,217. 

complots 阴谋案， 120—121, 135—136, 
168—170, 303—304, 311—312, 535. 

concile de 1811 1811 年佥国主教会议， 

415—416, 544. 

conclave de Venise 威尼斯教 皇选雄 
会， 102. 

Concordat 教务专约， -1802 年的教 

务专约， 83, 113, 127—134, 147—148, 
415, 431;——1813 年的教务专约， 544; 
—— 德意志教务专约， 189 ;——意大利 
教务专约 ,450. 

Conde (prince de) 孔代亲王，法保王 
党， 29.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多塞侯爵， 
法西学家， 13;—— 孔多塞夫人， 64. 

Confederation du Rhin 来因邦联 ，224 
一 225, 234, 235, 250, 365, 436, 440, 442, 
463, 472, 548. 

Congregation de la Vierge 圣母修道 
会， 129,415. 

congregations 修道会， 129,146,311 ， 41 2. 

Congres 会议，一布拉格会议 ,546, 548 
-550 ； —— 夏提荣会议， 559—560, 562, 
564; 维也纳公会， 567-571. 

Consalvi 孔萨尔维，意红衣主教 ,21,131 ， 
172,227. 

conscription 征兵， 197—202, 242, 305, 
394, 430, 560. 

Conseil de commerce et des manufac¬ 
tures 商业和制造业公会， 158,159,364. 

Conseil d’Etat 参政院 ,76, 77 ， 78 ， 82, 
83,92,121, 125, 133, 134, 135, 136, 137, 
139, 143, 146,149, 158 ， 170, 394, 412, 
414, 416, 575; —— 巴伐利亚的参政院， 
466~~ 467. 

Conseil des Anciens 元老院 （ 1795 年宪 

法）， 74;- des Cinq-Cents 五百 ■人 

院， 74, 76. 

conseil 委员会， —— 特别委员会， 135; 



—— 粮食委员会， 430; —— 枢密委员会， 
140, 399.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行政会议， 81 ， 
82, 83, 394, 

conseils g^n^raux et d'arrondisssment 
郡议会与县议会， 85 ， 199 ， 395; —— de 

prefecture 郡政务厅， 85;- de re- 

crutement 征募委员会 ， 199. 

conseillers d'Etat 参政宫， 81,92, 398-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 I* 
艺学院， 408. 

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英画家， 509. 

Constance 康斯坦次（德，巴登 ）， 224. 

Constant (Benjamin) U 斯 3 ( 邦雅登）， 
78, 90, 134, 427,497, 505, 508, 576. 

Constantin (grand-due ) 康斯坦 丁大公， , 
俄皇族， 248, 531.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 ] 堡（土）， 136, 
153, 162, 187, 1B9, 228, 246, 251 ， 261 ， 
275, 323,436, 485, 579. 

Const ituants 制宪议会议员， 5,92 . 

Constitution 宪法， - 共和三年宪法， 

60, 64;—— 共和八年宪法， 74—78, 112, 
116, 122;—— 共和十年宪法， 139, 142, 
143,147;—— 共和十二年宪法 ,172;—— 
元老院宪法 （ 1814 年 4 月）， 565 ， 571— 
572;—— 西沙尔平共和国宪法， 64 ， 114; 
——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 118, 194;—— 
热那亚共和国宪法 ，114 一 115 ;——巴伐 
利亚宪法， 466-469; —— 西班牙宪法， 
264,498, 570;—— 荷兰宪法， 113—114, 
193 ； —— 那不勒斯宪法， 393, 451;— 
尼德兰宪法， 571;—— 西西里宪法， 497. 
—— 瑞士宪法 ， 115— 116, 571; —— 华沙 ’ 
大公国宪法 ， 473 — 475 ;——威斯特法利 
亚王国宪法， 461.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e “教士 
法 ” ， 40, 172. 

consulte d’Etat } 含 Lyon 里昂“协商会 

议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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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ebande 走私， 43, 45, 56, 105 ， 110, 
158,262, 350, 363, 365—366. 
cont re-r^volution, contre-re volution n- 
aires 反革命，反革命分子， 18, 19,21, 
40, 64, 74, 92, 96, 127, 139, 147, 564. 
参看 : complots. 

contributions 强制捐献， 83, 174, 402 — 
404. 参看： impdts. 

Convention (la) 国民公会， 45 ， 60, 64, 
94, 126, 161, 170,208, 364. 

convention 条约、协定， - 亚历山太 

里亚停战条约， 98; —— 阿里什协定， 
108; —— 辛特拉协定， 272; — 巴滕施 
泰因协定， 244; —— 陶拉格协定， 536. 
convois escort^s 武装护航船队， 174. 
cooptation (Election par) ZI 选， 76, 
115. 

Copenhague 哥本哈根（丹 ）， 108,254_ 
Coppet 科佩（瑞士 ）， 136,284, 427- 
Coquebert de Montbret 科克贝尔 * 
德 . 蒙布雷，法政论家，外交使节， 159, 
361—362,354, 371. 

Corai 柯勒爱斯，希腊作家， 30. 

Cordoue 科尔多瓦（西 ）， 26. 

Corfou 科孚岛（土，今希腊克基拉岛）， 
108, 188, 194,225,228,246, 326, 332. 
Corniche 通往沿海的道路（意）， 481. 
corn-law 谷物法 ( 英 ）， 53,18 〗， 496. 
Cornwallis (lord) 康华里勋爵，英大臣 , 
24, 110—111, 179, 328. 

Corogne (la) 拉科鲁尼阿（西 ）， 279. 

corporations 行会， - 废除行会， 46; 

—— 恢复行会，〗 27, 158- 
Corps Idgislatif 立法院， 77, 78,125,133, 
136,137,139, 166, 172, 393, 401, 403, 
427, 447, 542,545,555, 580. 

Corse (lie de) 科西嘉岛（法 ）， 30 ， 35, 
71. 

Cortds 西班牙议会， 339, 498, 526. 
corvee des routes 修路猫役， 403. 



Corvetto 科尔 彳 5 托，热那亚政界人 i : ， 

112 . 

Corvey 科节，德意忐城市， 11 7. 
Corvisart 科维扎尔，法医学家 , 501. 
Cosse-Brissac (due de) 科塞-布里萨 
克公爵，法郡守， 395. 

Coste 科斯特，法名医 ,208. 
Cdte-d'OrCdepartement de la ) 科多尔 
郡（法）， 47, 85, 200—201, 393, 394, 
426, 

C6tes-du-Nord(d^partement des) 北滨 
海郡〔法）， 147,200, 395,403,404, 425. 
coton.cotonniers 棉花、棉纺业 ,45,52, 

54, 55, 58,158, 182,183, 356, 361 ， 363, 
365,408,480, 482. 

Coupigny 科皮尼，西将军 ， 271. 

Cour de Napoleon 拿破仑的宮廷 ，423 
-424. 

Courlands 库尔兰（俄 ）， 276, 533 • 
cours 法院 . 参看 ： Tribumm 
corsaires,courses 私掠船长、私掠船， 35, 
174, 327. 

courtiers 掏客， 143. 

Coutinho 科蒂尼奥，葡大臣， 104. 
Cowley (Richard),marquis de Wellesley 
考利，韦尔斯利侯爵，威灵顿之弟， 57. 
Cowper 考珀，英诗人 ， 16. 

Crabbe 克雷布，英作家， 16. 

Cracovie 克拉科夫（波）， 313—314, 
537. 

Craddock 克拉多克，英将军， 335, 342. 
Craig 克雷格，英将军，】 79, 188. 

Craonne(bataille de) 克拉纳之战， 554. 
Craufurd 克劳弗德，英将军 , 330. 

Cresks 克里克人，印第安人部落， 525. 
Cretet 克雷特，法参政宫， 82, 85, 311 ， 
362, 394. 

Creusot (Le) 勒 ■ 克勒佐（法 ）， 520. 
Creuzer 克罗策尔，德学者， 282, 504. 
crises economiques 经济危机 ， -• —1799 


年危机， 59;-1801 年危机， 106;- 

1805 年危机， 214—218;-1811 年危 

机， 371— 381;——1812 年危机， 40 j- 
408, 428. 

Croatie 克罗地亚， 306, 309 ， 313, 359, 
455. 

Cronstadt 咯玻施塔得（俄）， 258, 326. 

Cuenca 昆卡（西）， 279. 

Cussta 奎斯塔，西将军， 277, 343—344. 

culte decadaire 第十采复日礼拜， 41 ， 

92. 

cultivateurs 粮农， 157_ 参看： agriculture, 
pay sans. 

Cuoco 库奥科，意作家， 450, 511, 

Curapao (ile) 库腊索岛（荷属）， 328. 

Curee 居雷，法保民院议员， 170. 

Cuvier 居维叶，法自然科学家， 419, 501. 

： Cuxhaven 库克斯港（德）， 175,183, 190, 
309. 

Czarnovo (bataille de) 恰尔诺沃之战， 
240. 

Czartoryski (Adam) 恰尔托雷斯基（亚 
当），波大贵族 ，185 —186, 187,195, 231 ， 
232, 239, 302, 314, 323, 324, 384, 385, 
476—477, 536—537. 

Daghestan 达格斯坦（波斯，今苏联马哈 
奇卡拉）， 247, 525. 

Dalberg (le baron de) 达尔贝格男爵， 
美因兹选侯、大主教， 163, 164,389, 224, 
319,441,464—466. 

Dalberg (Emmerich Joseph,due de ) 达 
尔贝格公爵（埃姆里希 - 约瑟夫），上者之 
侄，巴登大臣， 47Z 

Dale (David) 戴尔，英工业家 ,52. 

Dalmates(lies) 达尔马提亚群岛， 351, 

454. 

Dalmatie 达尔马提亚（今南 ), 23,222, 

228 ， 232, 234, 246, 359, 454, 455 f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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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rymple 达尔林普尔，英将军， 272, 
278 

Dalton 道尔顿，英物理学家， 500. 

Damas 大马士革（土，今叙利亚）， 333. 

Damas (baron de) 达马斯男爵，法亡命 
If, 189. 

Dandolo 丹多洛，法国所派达尔马提亚 
“ 行政长宫 '228, 454—455. 

Dandr^ 当德雷，法亡命者， 91 . 

Danemark 丹麦， 7,50, 58, 105, 108, 250, 
253, 259, 366, 480, 515,549, 555, 571. 

Danube 多瑙河， 99, 219, 245, 277,303— 
307, 309,310, 320, 531. 

Damon 丹东，法国民公会议员、部艮， 
97. 

Dantzig 但泽〔普，今波兰革但斯克 ）， 55, 
244, 249, 354, 363, 390,443, 549. 

Daoulat 道拉特，印度王公， 180. 

Dappes(vallee des) 多普斯河谷（瑞 士）， 
116.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 土）， 246. 

Daru 达律，法大臣， 169, 207, 234, 274, 
291. 

Daunou 多弩，前国民公会汉员，保民院 
议位， 20,60, 75, 78,90, 134. 

Dauphine 多斐内省（法 ）， 575. 

David (1’ abbS) 达维德方丈，法王党分子， 
169. 

David 达维德，法领事， 228. 

David (Louis) 达维德（路易），法画家， 
15, 172, 509. 

Davout 迖武，法将军、元帅， 203, 208, 
219,220,237,240,247, 277, 305—307, 
309, 341 ， 385, 389, 390, 532, 534, 539, 
550, 552, 580. 

Davy 戴维，英物理学家， 500. 

De Bry(G.-A.) 德，布里，法郡守，丨 29, 
395. 

D6cade philosophique 《哲学旬刊》， 20, 
60. 


Decaen 德凯恩，法将军， 10!, 136, 162, 
165, 329, 456 -457. 

Deeres 德克雷，法大臣， 176, 261 ， 359. 
Defermon 德费尔蒙，法 “ 特别财务署 ” 
总锌，叩 5. 

Dejean 德让，法大臣， 102, 207. 
Delaborde 德拉博德，法将军 ,271. 

Deles sert 德莱塞尔，法工业家， 409. 
Delhi 德里（印 ）， 180. 

DeliUe 德利尔，法诗人 ， 505. 

Del Parque 德尔 • 帕尔克，西将军， 344. 
Delphine 《苔尔芬》， 427, 507. 

Delpuich (le p.) 德尔皮什，法神甫， 129. 
Demaillot 德马约，法雅各宾党人， 303. 
Dennewitz 登内维茨（德 ） ,552. 

Denon 德农，法博物馆馆长 , 508. 
d^partements 郡（法 ) ， 74, 85， 394 —395, 
430, 432. 

De Pradt 德普拉特，马兰内太主教， 533. 
Derbyshire 德尔比郡（英 ）， 378. 

Deroy 德鲁依，巴伐利亚将军， 308 . 
tXesaix 德塞，法将军， 98, 99. 

Deshima 出岛，在日本的荷竺商站， 524, 
Desirade(ile de la) 德西拉德岛（法厲）， 
328. 

Desmaret 德马雷，法保安蹩察 f? 领， 86 
一 87. 

Desmedt 德斯梅特，荷银行家， 379. 
Desorgues 德索盖斯，法作家， 399. 
Despena-Perres(defile de) 徳斯佩尼亚 - 
佩罗斯隘口（西 ）， 270. 

Desping y Dasseto 德斯品 - 达思托，西 
红衣主教， 268. 

Despinoy de Saint-Luc 德斯皮努瓦 . 

德. 圣吕克，法退职军官， 399. 

Despres 德普雷，法银行家 ， 84, 174, 214 
—217. 

Dsssalines 德萨利纳，圣多明各黑人领 

袖， 161. 

desservants 低级教士， 148, 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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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trem 徳特茁姆，法前议员，反对波令 
巴政变者 ， 121. 

Destutt de Tracy 德斯蒂 . 德.特拉 
西，法莉学家， 20, 500. 

Detroits(les) 两海峡（博斯普啓斯与达达 
尼尔）， 29—30, 162, 232,246,275, 332. 
dette 侦务， 29, 126,404. 
dictature 专政、独裁， —— 民主专政， 64; 
—— 军事独裁 ,65, 155,583 ;——法国的 
个人独裁体制， 73—94, 118—140. 
Didier 狄迪埃，法雅各宾党人， 303. 
Diernstein (bataille de ) 迪恩施泰因之 
战， 220. 

diete 议会， 163, 224( 瑞士 ） ,297( 匈牙 利 ). 
Dijon 第戎（法）， 90,426, 558- 
dime 什一税， 115,432, 456. 
Dinofduchesse de) 狄娜女公爵， 276. 

directeurs 督导官， 78 ， 81, 398;- des 

vivres 粮食供应舄局长， 43(X 
Directoire 督政府， 19, 38, 39, 40, 4 〗， 42, 
45,46, 51 ， 60, 64,65, 78, 81,83, 84, 93, 
94, 104,146, 157 ， 158 ， 159, 161, 208, 
408. 

Discours a la nation allemande 《对史 § 
怠忐民族的演说 》, 284. 
disettes 饥馑， 127. 
divorce 离婚， 143. 

Dix-huit brumaire (Coup d’Etat du) 
雾月十八 n 政变， j,60. 

Djezzar 杰扎尔帕 M ， 30. 

Dniepr 第聂伯河（俄 ）， 385, 532, 535. 
Dniestr 徳涅斯特河 ，2 31 . 

Dobrovski 杜布罗夫斯基，捷作家， 512. 
Dohm 多姆，威斯特法利亚大臣， 462. 
Dohna 德纳，普大臣， 295. 

Dolder 多尔德，瑞士政界人士， 115— 
116. 

Dolfuss-Mieg 多尔菲 - 米埃格，法工业 

家， 521. 

Dolgorouki 多尔戈鲁基亲王，俄皇亚历 


山大的侍从忒 fV, 186, 192,221. 

domaine de la couronne 皇室地产， 

405; - extraordinaire 特别财务袭， 

80, 405;- priv6 de Napoleon 拿破 

仑的私有产业， 405. 

Domat 多马，法国法学家， 145. 

Dombrovski 邓布罗夫斯基， 波竺 将军， 
240. 

Donauworth 多瑙沃尔特（德）， 219, 
305. 

Donnidieu 多纳迪厄，法将军， 135, 

Dony 多尼，法工业家， 520- 

Dornberg 德恩贝格，黑森军宵， 309 . 

Dornburg 德恩堡（德）， 237. 

Dortmund 多特蒙德（德）， 459, 460. 

dotati ons inal idnables 不得出让的恩 

赏， 404, 

Dotis (chateau de) 多第斯城堡（奥，今 
捷 ) ， 313. 

douanes 海关， 7,158, 159 ， 182 ， 358— 
359, 365, 368, 447;—— 海关特别法庭， 
365,398; —— 内地关卡， 46,84, 163,451, 
468. 

Douarnenez 杜瓦尔奈内（法 ）， 331. 

Doubs 杜郡（法） ,395—396,429. 

Douglas 逍格拉斯，英大使， 245. 

Douglas 适格拉斯，英工业家， 357, 407, 
408. 

Doulcet de Pontecoulant 杜尔塞 • 
德 . 蓬泰库朗，法旧贵族 ,425. 

Douro 杜罗河（葡、西）， 264, 278 ( 279, 
343, 554. 

Doyen 社瓦扬，法银行家， 379. 

Drake 德雷克，英使节， 169. 

Drave 德拉瓦河（奥 ） ,220,307,553. 

Dresde 德累斯顿（德，萨克森首都）， 17, 
169,236,250,284,385,388,390, 473, 478, 
539,548,550,551,552. 

Drissa (camp de la) 德里萨大营（俄）， 

5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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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s feodaux 封建陚说， —— 在法闽 ， 
47 -48, 426, 432;— 在比利时， 432; 
—— 在德意志， 8,291— 292,460,462,463, 
466,467,468,469,470,471,472, 473;—— 

在意大利， 432, 447—452 ， 455, 458;- 

住伊利里亚 ,454— 455;—— 在波兰 ,475; 
—— 在瑞士 ,42 ， 163. 

droits r^unis (administration des) 综 
合消费税局， 174,403, 573. 

Dr6me 德龙河（法 ）， 575. 

Drouet d’Erlon, 德鲁埃 * 戴尔隆，法将 
军， 311,344,573,578. 

Drouot 德鲁奥，法军官， 202. 

Drovetti, 德罗韦蒂，法领事， 246. 

Dublin 都伯林（爱 ） ,24. 

Dubois 杜布瓦，巴黎警察厅长， 87, 136, 
303,398. 

Duchatellier 迪复泰利埃，富歇的雇员， 

122 . 

Duckworth 达克沃思，英海军上将， 246. 
Dufrcsne 迪韦雷纳，法国库总监， 84. 
Dufresne 徐德新，法国来华传教士 ，525 
-526. 

Duhesme 迪埃斯梅，法将军， 255, 270, 
342. 

Duisburg 杜伊斯堡（德）， 459. 

Duka 迪卡，奥军官， 191,193. 

Dulong 迪隆，法物理学家， 500. 
Dumanoir 迪马努瓦，法海军上将 ,179. 
Dumas 迪马（马蒂厄），参政宵、法将军， 
82, 449. 

Dumouriez 迪穆里埃，法将军， 97. 

Duna (la) 德维纳河（今拉脱维亚的逬格 
瓦河）， 385,531, 532. 

Dundas (lord Mel Wile) 邓达斯（梅尔维 
尔勋爵），英大臣， 34,109,171,176. 
Dunkerque 敦刻尔克（法 ） ,363. 

Duperrd 迪佩雷，法海军上将， 329. 
Dupont 杜邦，法将军， 100 ， 101 ， 220,264, 
270- —271. 


Dupuis 迪皮伊，法作家，立法院议员 ,20, 
133. 

Dupuytren 迪皮特伦，法科学家， 501. 

Duroc 迪罗克，法将军， 104 ，〖 49,202,237, 
238. 

Dusjeldorf 杜塞尔多夫（德）， 459, 
460. 

Duval (Alexandre) 杜瓦尔，法剧作家， 

506. 

Dyle (la) 迪勒河（比） ， 578. 

Ebersberg (bataiUe d’ ） 爱贝斯堡之战， 
307. 

Eble 埃布莱，法将军， 535, 

Ebre 埃布罗河（西 ） ， 264,277—278,457, 

j 554. 

Eckmuhl (bataille d') 埃克米尔之战， 
307. 

^coles 学校， —— 法律学校和医学院， 417; 
—— 工艺学校 ,408;—— 军事院校， 204; 
—— 中学与小学， 145, 417-419, 420; 
—— 私立学校， 419—420. 

economistes 经济学家， 7, 12, 20, 523 — 
524. 

Ecosse, Ecossais 苏格兰、苏格兰人， 15, 
35,53. 

Eglise catholique romainc 罗 3 天主教 
会， 18 ， 19,40,41 ， 92,102,106, 128—J31 ， 
136,164, 226,502, 515. —— Con¬ 
cordat, Pis VII. 

Hglises 教会 ,—— 在德意志， 18, 19,462— 
463; —— 在英格兰， 19,20,107,245,496- 
497;—— 在西班牙， 18,267,268,498;—— 
在法国 , 〗 8,40-42,92,127-1 34,146,147 
一 148, 409-417, 432; —— 在伊利里亚， 
456;—— 在意大利， 448, 452-453; — 
在波兰， 476 —477. 

Egypte, 埃及， 24,29,30,33,34,35, 57, 68, 
100,102,107,108,109,162,166, 176, 178, 
246,275,33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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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liorn 艾希霍恩，德法学家 ， 505. 

Eichstadt (eveche d s ) 艾克斯塔特主教 
邦（德 ）,164,223. 

El~Arych(convention d') H1U 什盹定， 
108. 

Eibe(I f ) 易北河， 59, 175, 236, 237, 238, 
249,277,390,539,542,545,551, 552, 553. 

Elbe(ile d’ ） 厄尔巴岛， 102 ， 109 ， 162,5 仍 . 

Elberfeld 爱北斐特（德，今伍佩尔塔尔）， 
459. 

FJchingen (bataille d 1 ) 埃尔欣根之战 , 
220 . 

Elections 选举， 77,85^/6,393 ; —— 选举 
法官 ， 88. 

Elfy , 坺尔花，4穆鲁克苜领之 -,246. 

EHo 艾利奥，西驻蒙徳维的亚总督， 330, 
527. 

Elisa Bonaparte 埃利兹 . 波拿巴 . 参者 : 
Bonaparte. 

Elster 埃尔斯特河（德 ）， 553. 

Elvas 埃尔瓦什，葡要塞， 104, 271. 

embargo 禁运， —— 俄禁英船， 105 ;——美 
禁各交战国船 ,352—353;—— 法禁美船， 
361—362. 

Emden 埃姆登（德） ,55- 

Emery 埃梅里，法方丈 ,92,147, 316, 415, 
419. 

^meutes 骚乱，118，124,127，265，322，330, 
378,382,490—491,522. 

emigration, 6migr^s 移民，亡命者， 22, 
23,92,119,148,168,170,536. 

Emiliens 艾米利亚人（意） ， : 112, 

Emmett 埃米特，爱尔兰起义者， 176. 

Emparan 昂帕朗，西驻加拉加斯总督， 
330. 

Empecinado 恩佩西纳多，西游击战士， 
340. 


变为大帝国， 222—25 〗; —— 大帝国的演 

进， 319—320, 435—442; - 幅员和人 

口， 391; —— 各项改革， 442— 478 ;——经 
济生活 , 356—371,479—485. 

Empire 帝国， - d’Autriche 奥地利帝 

国， 60,- 参看 ： Empire (Saint*); - 

britannique 英帝国， 56;—turc 土 
耳其帝国， 106. 

Empire (Saint-) romain, germanique 神 
圣罗马帝国， 31 ， 164, 192-193, 223 - 
225,285,465. 

emprunt forc^ en France 法国的强制 
公债 3,64,74,93. 

Ems 埃姆斯河（德）， 175. 

Enckendorf (Holstein) 恩疴多夫（德）， 
19. 

enclosure 圈池， 6,181. 

Encyclop^distes 百科全书派 .20. 

Engen (bataille d’ ） 恩根之战， 99. 

Enghien (due d*) 当甘公爵，法保王么 
169—170,172,188. 

euseignement 教育， - 英国的教育卜 

523;—— 法国的教育， 20, 41 ， 145—146, 
417— 421. 参看： 6coles ， universit3s. 

Epire 埃皮鲁斯（土，今阿尔巴尼亚和希 
腊） ,30,332. 

epuration 清洗 ,—— 清洗司法机关， 396; 
—— 清洗保民院， 134—135, 

Erfurt 埃尔富特，一埃尔富特主教邦 , 
163, 249,273 —277, 284, 437, 459, 553, 
563;—— 埃尔富特会晤和公约， 273 — 
277,296,299,324. 

Erivan 埃里溫（波斯，今苏联亚美尼亚）， 
262,333. 

Ermenonville 厄尔默浓维尔（法）， 69. 

Erskine 厄斯金勋爵，英政界人士 ,230. 

Erzeroum 埃尔祖鲁姆（土） ,261. 

esclavage 奴隶制度， 55, 56 ， 16/, 525— 
526. 

埃斯魁基斯，西宫廷神甫， 254. 


Empire franpais 法兰西帝国,——帝国 
的迖立 ,78, 167— 173;—— 国际意义 ，193 
— 195; - 帝国政府， 392—433 ; — "演 I Escoif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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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urial 換斯戈利亚尔宫（西 ） ,265. 

Esmenard 艾斯曼纳尔，法作家与检査 
#,385,400. 

Espagne , Espagnols 两班牙，西班牙 
人， —— 思想， 19;—— 外交政策， 27, 35, 
44,46,56, 103— 104,160, 174,176, 179— 
180,183,277,340;—— 西班牙战令， 264- 
265,265—272,277-280, 321, 353, 376» 

513, 553 一 554;- 战免的影响， 287, 

295,298- 299,329,330,332;— 内政史， 
339—340,456—457. 

Espinosa(bataille d*) 俟斯皮诺萨之战， 
279. 

Essen 埃森（德 ）， 459. 

Essling(bataille d ? ) 埃斯林之战， 307, 
303,309. 

Essonnes 埃松纳（法）， 565. 

Estramadure 厄斯特列马都拉（两） ,278, 
344. 

Etats pontificaux 教皇各属邦 ,102, 162, 
357,391,452 -453. 

Etats vassaux 附庸国， 112,117,320,392, 
424,434,489,502. 

Etats-Unis d'Amerique 美 利坚合众国， 
2,5,45,50,54, 55, 56, 59, 104, 160 -161, 
171, 178, 181, 254—255, 321, 349, 351 ， 
352,353,354,355,361,363,364, 368, 369, 
497—498,516,521,524,525. 

Etrurie(royaume d*) 伊特鲁利亚王国， 
102,196,226,258,259, 263. —— 参看： 
Toscane. 

Ettenheim 埃登海姆， 169. 

Eugene de Beauharnais 欧仁 * 徳•博 
阿 尔内 . - 参看 : Beauharnais. 

JE 叩 en et Malmedy (territoire d ’） 欧 
庞和马尔梅迪地区（比）， 570. 

Europe, Europ^ens 欧洲，欧洲人， 1,2,3, 
4,22,26,27,28,33,38,42, 57 , 62, 95, 117, 
165, 181 ， 186, 187, 188,254,257—262, 
331,347-351 ,356,357,361,369,39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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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479—487, 510 515, 517 - 528, 

558, 564,568, 577. 

Evans 伊万斯，美发明家， 519. 

^vdques 主教， 129—132, 147, 148, 172, 
462. 

«rexclusif» “ 专营贸易杈 ” ,44,56,526. 

Eylau 艾劳（呰，今苏联巴格腊提奥诺夫 
斯克）， 211,241. 

Fabre cTOHvet 法布尔 • 道利维，法作 
家， 503. 

fabriques d^glises 教区财务委员会， 
148,411. 

Fabvier 法布维埃， 262. 

facultes 学院（大学的 ） ,419. 

Fagan 法冈，法亡命者， 320. 

Fain 凡，隹破仑的秘书， 80. 

Falkland (iles) 福克竺群岛（南美）， 110. 

famille imperiale 皇帝家族， 229, 319 
320,437. * 

Fassbender 法斯本德，奥官员 ,191 ， 193. 

Faure 富尔，法政治犯， 399. 

Fauriel 福里埃尔，法哲学家， 500,507, 

Federalistes americains 美国联邦党人 , 
6, 59;- suissss 瑞士联邦派， 1 15,116. 

Ferdinand IV 费迪南四世，那不勒斯国 
王， 102 ， 104,196,231 -232,234,331, 390, 
452,497,542,549,559,570. 

Ferdinand 费迪南，阿斯图里亚斯亲王 
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 104, 263, 
264 -265,330,373,526,527,568,570. 

Ferdinand 费迪南大公 . 参看 : archiducs. 

Ferdinand 费迪南，托斯卡纳、萨尔斯堡 
和维尔次堡公爵 ,222,237,441 ,464,466. 

Fere-Champenoiss (combat de) 费尔 - 
香班努瓦斯之战， 565. 

Ferrier 费里埃，法经济学家， 158. 

Ferrol(le) 资罗尔，西港口， 178,327. 

Fersen 费尔森，瑞典将军， 322. 

Fesch 费什，法红衣主教， 172, 227, 316, 



411,418. 

Fesenzac 费桑扎，拿破仑的副宵， 202, 
220 . 

Fichte 费希特，德哲学家 ,5,6,17,282,283, 
284,285,490,503,539. 
fideicommis “信托遗赠 ”,455,457 ,469. 
Fi^v^e 费埃韦，法文学家， 87,303,311- 
312,319. 

Figueres 菲盖拉斯（西） ，: 265 ; 346. 
finances 财政，——英国财政， 33,48—52, 
53,106,174,215,216,335, 370, 371, 372, 

377.547, 549, 555;—— 奥地利财政 ， 29, 
494;—— 西班乐财政， 41, 214— 218;—— 
法国财政， 38-48,83-84,125—126,174 
— 175,214—218,222-223,362,379, 402 
-406; -一普魯士财政， 402, 405 , 490, 

491.547. 

financiers 金融家 ,44,55,64,146,149,214, 
216,217-218,381. 

Finckenstein 芬 f 施泰闪，普容克 ,491 . 
Finckenstein (chateau de) 芬 It 施尜因， 
普城堡， 241,243. 

Finisterre 菲尼斯太尔郡（法）， 122. 
Finisterre (cap) 菲尼斯特雷角(西) ， 178. 
Finlands 芬兰， 250, 259, 275, 302, 312, 
323,515. 

Fiume 阜姆（奥，今南斯拉夫里耶 P) ,23, 
220,309,313,355,456,483. 

Flahaut (comte de) 弗拉奥伯爵，令破仑 
的副官 ,439,563. 

Flahaut (Mme de) 弗拉奥夫人 ,104. 
Flandre 弗兰徳， 562;—— 荷兰的弗兰德， 
37. 

Flessingue 符利辛根港（荷 ） ， 174,311 _ 
Fleurieu 弗勒里厄，参政官， 82. 

Fleury de Chaboulon 弗勒 . 德-夏 
布隆，法 t 员， 573. 

Florence 佛罗伦萨 {: 意）， 102,414, 481, 
5H. 

Florent-Guiot 弗洛朗-吉奥，前国民公 


会议员， 303- 

Floret (chevalier de) 弗洛雷骑士，奥外 
交官， 318 

Florida-Blanca 弗洛里达-布兰卡，西贵 
族， 278. 

Horide 佛罗里达(西属，今属美国 ）， 55, 
160,329,525. 

Foligno (armistice de) 福利尼奥（停 
战协定）， 101. 

: fonctionnaires 官员、公务人员， 6,76,86, 

I 126,136,142,146, 148;—— 普魯士官员, 
6,7. 

Fontaine 方丹，法建筑师， 509. 

Fontaine 方丹，法牧师， 503.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 204, 257, 544, 
565, 566;—— 枫丹白露敕令， 260, 321, 
351, 367, 371-372; —— 枫丹白露条约， 
263,544. 

Fontanes 丰塔内，法立法院议员 ,21,120, 
130,171,303,411,412,419-420. 

Fontenay 丰唐内，鲁昂大商人， 45. 

Foret-Noire 黑林山（德 ） ,99,219,483. 

Foscolo 佛斯科罗，意诗人， 508. 

Fouche 宫歇，法警务大臣 ,40,74, 86, 87 ， 
92,119,120,121,122,133,135-136, 137, 
139,147,166,170,171,191,303,311, 318, 
319,367,380,394,398,411,455, 573, 576. 

Fould 富尔德，法银 行家， 379. 

Fourcroy 富尔克鲁瓦，法化 学家、 参政 
宵，82,145,41 8. 

Fourier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作家， 523 
-524. 

Fournier 富尼埃，法商人， 323. 

Fournier 1’AmSricain 富尼埃（克洛德)， 
别名美国人， 321. 

fournisseurs 军需供应商（承包商）， 64, 
74,84,93,126,423. 

Fox ( Charles - James ) 福克斯 ( 査尔斯-詹 
姆斯），英辉格党领袖，外交大臣,24，106, 
175,230-233,23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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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Henry-Hdouard) 福克斯 ( 亨利-爱 
德华），英将军， 244. 

Foy 富瓦，法将军， 554, 

Fra Diavolo (Pezza dit ) 弗拉 * 迪亚沃 

洛（佩扎的别名），意卡拉布里亚叛乱者， 
225. 

Fran^ais de Nantes 弗朗塞 . 德•南 
特，法综合消费税局局长， 174,403. 

France 法国、法兰西， —— 内政史， 38— 
41,63—65,73—94,106,118—150, 167— 
173,303—305,391—433,548,558, 559— 
560,564,572— 574,575—576, 579—580 ； 
—— 经济史， 27-62, 125—127, 157— 
159,240-243,357,358-368,373, 404- 
409, 483 —485, 520— 521;— ■ 思想史， 

4—6, 8 ， 9—23;- 参看： commerce ， 

disettes, finances, industrie, marine,* 
- 外交政策，参看： Napoleon. 

France (ile de) 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 
326, 328—329, 568. 

Francfort 法兰克福， 55, 224, 350, 366, 
370, 454, 481,558;— 法兰克福大公国， 
320, 358,441,459,464. 

Franche-Comt^ 弗朗歇 - 孔泰 ( 法，旧省 ), 
40, 562. 

franc-ma^onnerie 共济会， 12 ， 14 ， 417; 
—— 在德意志， 286;—— 在意大利， 448; 
—— 在波兰， 477. 

Francis II 弗兰茨二世，神圣罗帝国 
皇帝， 23,28 ， 100 ， 191 一 192,220,222;—— 
易称号弗兰茨一世，奥地利 皇帝， 297, 
318, 493—494, 

Franconie 弗竺科尼亚（德）， 7, 189, 234, 
289. 

Frankenwald (le) 弗兰科尼亚森林（德 ） ， 
236. 

Frayssiaous 弗雷西努斯方丈，巴黎大学 
区督学， 419, 

Frederic 弗 11 德里希一世，萨克森 

国王， 238, 473. 


Frederic 1^ 弗里德里希一世，符腾堡国 
王， 31 ， 222, 224, 470—471. 

Frederic VI 弗里德里希六世，丹麦国王， 
322,389, 515. 

Fr^d^ric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腓德烈大 
王），普鲁士国王， 81, 210, 212, 235, 393. 

Frederic-Guillaume II 弗里德里希-威 

廉二肚 ，普鲁士国王， 5,7,8_ 

Frederic-Guillaume III 弗里德里希-威 
廉三世，普鲁士国王， 5, 8, 28, 31, 96, 
164, 190, 195—196,221, 232, 233, 234, 
238,243,248—249,274, 289, 292, 296, 
311 ， 385, 387, 537, 538, 539, 569. 

Freising (^vdch^ de) 弗赖津主教邦（德 ), 
163. 

f re res moraves 摩拉维亚修士派， 16, 
58. 

Frey 弗雷，普官极， 290, 294. 

Fribourg-en-Brisgau 弗赖堡（德，布赖 
斯高 ）， 562* 

Fribourg (Suisse) 弗里堡（瑞士）， 162, 
163. 

Friedland (bataiUe de) 弗里德兰之战， 
242,247. 

Frochot 弗罗肖，法郡守 ， 146. 

«frontieres naturelles 》 “ 自然疆界 ” ， 4, 
27, 28,60,62, 95, 111, 138, 555-557. 

Frottd, chouan 弗罗泰，舒安分子， 91. 

Fruchart 弗吕沙尔，法保王党人， 562. 

Fuentes de Onoro (bataiUe de ) 弗温特 
斯 - 德奥 尼奥罗 之战， 345. 

Fulda 富耳达（德）， 117, 238, 249, 437, 
459, 454, 466, 553. 

Fulton 富尔顿，美发明家， 519. 

Furstenberg 菲尔斯滕贝格，徳神甫， 19. 

Gaete 加埃塔（意）， 225, 542, 

Gaillard 吉亚尔，丰塔内的友人， 4J9. 

Galice 加利西亚（西 > ， 257,269,277, 278, 
335, 343, 345,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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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cie 加里西亚（奥，今波），244, 300, 
302,313,314,384,388, 456. 

Galitzine 哥利津，俄将军 ，312. 

Galitzine ( princesse ) 哥里津郡主， 19. 

Galitzine 哥利津 ，俄圣 教总会督导，186, 
503. 

Gallatin 加勒廷，美玫界人士，160_ 

Galles (pays de ) 威尔士地区(英 ），175. 

gallicanisme “高卢主义”（法天主教）， 

129, 133,413. 

Gallo (marquis de ) 加洛，那不勒斯外交 
它， 196, 440. 

Galuzzo 加卢素，西将军，278— 279. 

Gambier 甘比尔，英海军上将，254, 326. 

Gand 根特（比），47, 380, 381, 407, 520, 
574. 

Ganteaume 冈托姆，法海军上将，109, 
178,261,326. 

Gardane 加尔达内，法将军，247, 262, 
333. 

garde imp^riale 帝国近卫军，204, 390; 
―市卫队，87, 544;——国民自卫军， 
114, 204,205, 311, 312, 544, 551， 577. 

gardes d’honneur 仪仗队， 204—205, 
448—449, 544. 

Gamier 加尼埃，法经济学家，20, 518, 

Gaudin 戈丹，法部长、大臣，78, 83, 84, 
86,93,174, 362,403,544. 

Gauss 髙斯，德数学家 ,500. 

Gay - Lussac 盖-吕萨克，法科学家， 5 (XX 

Gazette de France 《法兰西报》， 400. 

Gence 让斯，法作家， 503. 

gendarmerie 宪兵，87,200, 399. 

Genes 热那亚（意），55,94, 97, 98, 100, 
102,112,114, 182,194,433,479,483,566. 

Geneve 0 内瓦 C 瑞士 ）， 38, 46, 366, 433, 
483,503,507,515, 558. 

Genevre ( Mont -) 热内弗尔山，98, 481. 

Gcnlis(Mms de ) Lh 利斯夫人，法教师, 
佘破仑密探，87, 129. 


Gentz (Friedrich von ) 稂茨，13,31,96, 
192,284,317,320, 388. 

Geoffroy 若弗鲁瓦，法批评家， 506. 
Gecffroy - Saint-Hilaire 若弗鲁瓦-圣-伊 
莱尔，法科学家 ，501. 

George III 乔治三世，英国王，34, 107, 
163,166,190, 301. 

George 乔治，英威尔士亲王， 336,495. 
Georgie 格鲁吉亚，187, 247. 

Gerando (baron de ) 热朗多男爵，帝国 
官员、作家，149,453, 507. 

Gerard 热拉尔，画家, 505, 509. 
G ^ ricault 热里科，画家， 509. 

Gia - Long 嘉隆，安南皇帝，57, 524. 
Gibraltar 直布罗陀，178, 331, 351. 
Ginguen ^ 然格内，法国 记者和 作家，20, 
78, 134, 500, 507. 

Girard 吉拉尔，美商人，57, 353, 521. 
Girard ( baron ) 吉拉尔男爵，法将軍， 
550. 

Girard (Philippe de ) 吉拉尔（菲力普. 
德. ),519. 

Girardin ( de ) 吉拉尔丹伯爵，法将军，69, 
Girodet 吉罗代，画家，505, 509. 

Gironde 纪隆德河 ,416. 

Girone 赫罗纳（西），270, 346. 

Gitschin 吉茨钦，波希米亚城市， 548. 
Giulay 朱莱，奥将军， 308. 

Giurgtu 朱尔朱，瓦拉几亚城市， 389. 
Glasgow 格拉斯哥（英），52, 54, 380. 
Gleich 格莱希，奥诗人， 299. 
GlenansOes ) 格莱楠群岛（法）， 331. 
Glinka 格林卡，俄政论家， 512. 
Gneisenau 格奈森诺，普军事改革家， 
238, 289, 295, 387, 538, 540, 578. 
Gobelins (manufacture des ) 戈伯兰工 
场（巴黎 ），408. 

Gobert 戈贝尔，法将军， 270 -271. 
Godinot 戈迪诺，法将军 ，342. 

Godoy 戈多伊，西权臣，19,4〗，10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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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6, 263,264, 265, 304. 

Godwin 戈德温，英思想家， 13, 

Goeteborg 哥德堡 （ 瑞典），323, 350. 

Goethe 歌德，徳诗人， 16-17, 281，284, 
504. 

Gogel 高格尔，荷兰部长，193, 352. 

Goldbach ( le ) 戈尔德巴赫河(奥，今捷 ),221. 

Goldsmith 戈德史密斯，英银行家， 373. 

Golymin (bataille de ) 戈莱明之战， 240. 

Gondouin 贡杜安，法建筑师， 509. 

Goree ( ile ) 戈笛岛（法属，今塞内加尔）， 
328. 

Gorres 戈雷斯，德浪漫主义者，31，282, 
568. 

Gotland (ile de ) 果特兰岛（瑞典 ），275. 

Gottingen 格廷根（德 ）， 8,249, 461. 

Gotzen 戈岑，普军官,289,295,296, 

Gourgaud 古尔戈，拿破仑的副宫，202 . 

Gouvion - Saint - Cyr 古维翁-圣西尔，法 
将军，532—533, 551， 552. 

Goya 戈雅，西班牙画家， 509. 

grains(commerce des ) 粮食贸易，44,52, 
53, 54, 55, 58, 105,108,156, 352, 360— 
363, 371;—粮食限价， 188. 

Grand Juge 大法食（即司法大臣）， 399. 

Grand Livre “国债大册”（那不勒斯）, 
450—451. 

Grand Mogol ( Ie ), Chah Alam 大莫卧 
儿皇帝，阿林沙， 180. 

Grand-Morin 大莫兰河■参卷： Morin . 

Grand Orient 共济会总会，——在法国， 

417;-在意大利，448;-在波兰， 

477. 

Grand - Saint-Bernard 大圣伯纳德山 P , 
97. 

《Grand Sanhedrins “最高评议会”（犹 
太教）， 416. 

Grand Turc ( le ) “土耳其大皇帝”， 106. 

Grande Armee ( la ) 大军,205,214,219, 
225, 234, 240, 277, 390, 529. —— 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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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6 e . 

grands dignitaires 帝围大勋爵， 172. 

grands officiers 帝国 A •级货 R ,172* 

G rattan 格拉顿 , 496. 

Gratz 格拉茨 (: 奥）， 308,309. 

Graudenz 格魯琼茨（波 ） ， 240. 

Gravelines 格拉夫利纳（法 ），363. 

Gravina 格拉维纳，西海军上将， 104. 

Grece , Grecs 希腊，希腊人，30，351， 
512. 

Gredos(sierra de ) 格雷多斯山脉， 343. 

Gr ^ goire 格雷古瓦方丈，前国民公会议 
员， 132—133. 

Grenade 格拉纳达（西 ）， 268, 278, 3 30.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法〉，573, 

Grenville ( lord ) 格伦维尔勋爵，英外交 
大臣、首相，9, 30, 33, 61，100, 105, 
106, 107, 175, 230, 329, 336, 495. 

greves , en Angleterre 英国的罢工，53, 
54, 378. 

Grey ( lord ) 格雷勋爵，英辉格党人，230, 
336, 495, 496. 

Gribeauval 格里博瓦尔，法炮兵将军， 
203. 

Grillparzer 格里尔巴策，奧作家, 299, 

Grimatii ( loi ) 葛里马尼法， 455. 

Grimm (les freres ) 格林兄弟^德文人, 
282,462,504. 

Grisons ( les ) 格劳宾登州（瑞士）， 100. 

Grolman 格罗尔曼，普军官，289, 296— 
297. 

Gros 格罗，法画家， 509. 

Gros - Davillier 格罗-迖维利埃，法工业 
家， 379. 

Gross-Beeren (bataille dc ) 格罗斯贝朗 
之战， 551—552. 

Grouchy 格鲁希，法将军， 578—579. 

Gruber (le P .) 格律贝尔神甫，法亡命者, 
19. 

GrUner 格吕纳，普官员， 3 S 7, 



Guadalquivir 瓜达尔基维尔河（西）， 

270. 

Guadarrama(sierra de ) 瓜达腊马山脉 
( 西）， 279. 

Guadeloupe (lie de la) 瓜德罗普岛 
( 法属）， 161,328. 

Guadiana (le) 瓜的亚纳河（西、葡）， 343. 

Guastalla 瓜斯塔拉（意 ）， 225, 447. 

Gudin 居丹，法将军， 387. 

Guer (chevalier de) 盖尔（谢瓦利埃 • 
德 ) ， 160. 

guerilleros 游击队员（西 ）， 339—340. 

Guibert 吉贝尔，法军事学家 ， 210. 

Guidal 吉代尔，法将军， 304. 

Guillaume de Prusse (prince ) 威廉帝 
王，普国王的兄弟， 274,295, 491. 

Guilleminot 吉耶米诺，法将军， 261. 

Guizot ® 佐， 427. 

Gulistan(traite de) 古利斯坦条约， 525. 

Giinzburg (bataille de) 京次堡之战， 

220 . 

Gustave IV 古斯塔夫四世，瑞典国王， 
188, 253—254, 312. 

Guyaae 圭亚那， 40, 57, 74, 121,156,174, 
328, 569. 

Habeas corpus(suspension de l f ) 人身 
保护法停止执行（英 ) ， 6. 

Habsbourg(Maison des) 哈布斯堡益朝， 
164, 192,512, 556. 

Halberstadt 哈耳伯斯塔特（德）， 249, 
461. 

Halifax (en Grande-Bretagne ) 哈利法 
克斯（英国）， 355, 522. 

Halifax (au Canada) 哈利法克斯（加韋 
大 ）， 525. 

Halle 哈勒（德）， 284, 490. 

Haller 哈勒尔，作家， 502. 

Hambourg 汉堡， 7 ， 44 ， 50 ， 52 ， 55 ， 59, 
94, 105, 105,192, 216,254, 259,350,359, 


365, 366, 370, 372, 375, 431, 444, 539, 
540, 550. 

Hamelin (Mme) 阿姆兰夫人， 22, 149. 

Hamilton (lady) 汉密尔顿夫人， 177. 

Hanau 哈瑙（德）， 249, 437, 464, 466, 
540, 553. 

Hanoi 河内， 524. 

Hanon (Vabbe) 阿农，法 “ 外方传教会 ” 
会长， 415. 

Hanovre 汉诺威， 8, 31 ， 105, 164, 175, 
183,187,189, 195, 219, 222, 230, 232, 
245, 249, 309, 437, 440, 459, 461, 463, 
481,547, 568. 

hanseatiques (villes) 汉撒各城市（德）， 8, 
44, 47, 55, 105,233,238, 259, 321, 358, 
372, 379,443,453,515,548. 

Hardenberg (baron) 哈登堡男爵，普外 
交宫， 17,387. 

Hardenberg (le prince Charles-Aug uste) 

哈登堡亲王（查理 - 奥古斯特），普大臣， 
7, 190, 221 ， 233,234, 244, 248,296, 388, 
490, 491,492, 537. 

Harford Jones (sir ) 哈福德 _ 琼斯爵士， 
英使者 ,333. 

Hargenvilliers 阿让维利埃，法征兵局长， 
199. 

Harz 哈次山， 237- 

Haslach (combat de) 哈斯洛克之战， 

220 . 

Haspinger 哈斯平格，方济会修士， 308. 

Hastings 哈斯丁（沃伦），英驻印总督， 
329. 

Haugwitz 豪格维茨，普大臣， 190, 221 — 
222, 233. 

Hauterive 奥特里夫，法外交部司长， 95, 
131, 160. 

Hauy 阿维，法自然科学家， 501. 

Havre (Le) 勒阿弗尔（法 ）， 360. 

Hawkesbury 氆克斯伯里， 107,109, 156, 
16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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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dn 海登，奥作曲家， 17. 

Haye-Sainte (ferme de la) 圣拉埃农庄 
(比 ），579. 

Hayley 海利，英作家， 16. 

Hedley 赫德利，英发明家，5 19. 

Hedouville 埃社维尔，法将军，91 . 

Hegel, 黑格尔，德哲学家，6, 282, 284. 

Heidelberg 海得尔堡（德），163, 283, 504 
一 505. 

Heilsberg (bataille de) 海尔贝格（普，今 
波兰）之战， 247- 

Heligoland (ile 赫尔果兰岛（德 ）， 

331,350, 569. 

Heliopolis (bataille d ’） 希里奥波里斯 
之战， 109- 

Heraclius 赫拉克里斯，格鲁吉亚王 ， 187. 

Herder 赫德尔，德作家，25, 283, 511. 

H^ron de Villefosse 艾农• 德.维尔福 
斯，贝格大公国官员 ，459. 

Hervas 埃尔巴斯，西银行家，104, 217. 

Herz^govine 黑塞哥维那（土，今南斯拉 
夫)，312,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德），55, 164, j 
234, 236,238, 249, 286, 370, 451,568. i 

Hesse-Darmstadt 黑森-达姆施塔特(德)， 
224, 472. 

Hidalgo 伊达尔戈，墨西哥神甫，独立战 
争领袖， 527. 

Highlands 苏格兰髙地， 53. 

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德 ），163. 

Hiller 希勒，奥将军， 305-307. 

Hobbes «布斯，英政治哲学家， 233. 

Hochberg (comtesse de) 霜赫贝格伯爵 
夫人，巴登王后，471, 

Hochstadt (bataille de) 赫克施塔特之 
战，99 ‘ 

Hoodie (ile) 瓦伊迪岛（法） ， 331. 

Hof 霍夫村（德，巴伐利亚 ），237. 

Hdfer 霍弗尔，提罗耳的起义领袖，299, 
308,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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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n 霍夫曼，奥政 it 家， 12. 
Hogendorp 奥根多尔，荷政界人士， 357. 
Hohenlindan (bataille de ) 霍恩林登之 
战，119;——霍恩林登森林 ，101. 
Hohenlohe 霍恩洛厄，普将军， 236—237. 
Hohenzollern(famille des ) 霍亨索伦家 
族 ，164.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princesse 
de)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主， 224. 
Holderlin 赫尔德林，德作家，16， 

Holkar 霍尔卡，印度王公，180, 328. 
Holland 霍兰勋爵，英政界人士, 4%. 
Hollande 荷兰，5,24,29, 34, 35, 40, 42, 
44, 45, 45, 50, 55, 57, 58,61,63,95, 102, 
103, 109,112, 113, 115, 116, !17, 160, 
162,174,183, 187, 193, 219, 225, 249, 
301,311,320, 321, 335, 350, 352, 353, 
358, 369, 373, 375, 379, 380, 391, 437, 
440,443,457— 458,480, 482, 483, 512, 

515.521.555, 569, 570.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德），259, 321，350, 

366.555. 

Home Office 内政部(英）， 34. 

Hongrie 匈牙利，23,218, 220,297, 298, 
351,483,494. 

Hope 赫普， 荷兰银行家，50, 161, 215, 
370. 

Hopfgarten 赫普夫加滕，萨克森大臣， 
473. 

Hormayr 赫尔迈尔，奥官员，298, 299, 
302, 542. 

Horn (cap) 合恩角（南美 ） ，525 • 
Hornblow 霍恩布洛，英发明家， 519. 

Hortense(la reine ) 奧坦斯荷 王后.- 

参看： Beauharnais. 

hospodars 多墙河各公国小 邦君， 231, 

236. 

Hottinger 奥坦热，法银行家, 380, 

Houat (ile) 乌阿岛（法），331, 
Hougoumont (chdteau d ’ ） 乌古蒙 Jfj 颂 



( 比 ）， 579- 

Howe 豪，英海军上将， 35. 

Hcwick(lord) 霍威克勋爵，英大臣， 230, 
244. 

HudeList 胡德里斯特，奥评论家， 31. 

Hudson (baie d’ ） 哈得逊湾（加 ）， 58. 

Hudson 哈得逊河（美）， 519. 

huissiers 执行吏， 88. 

Humboldt(Alexandre de) 洪堡（亚历山 
大 - 冯 • ） ，德博物学家 ,233, 501. 

Humboldt(Guillaume de) 洪堡（威廉 • 
H ) ，德语言学家、教育家， 8 ， 16, 490,504. 

Hume (David) 休谟，英哲学家， 12. 

Huskisson 赫斯金森，英经济学家， 375. 

H utchison 哈钦森，英国外交官 ，245 - 

Hyde de Neuville 伊德 . 德 . 纳维尔， 
法保王党， 90,91. 

Hyeres (iles d’ ） 耶尔群岛（法 ）， 331. 

idiolcgues 空论家， 19, 40, 68, 72, 78, 
500. 

Iena 耶拿， 5, 17, 281;—— (bataille d’) 
耶拿之战， 208,236—237, 240. 

Ille-et-Vilaine 伊尔 - 维兰郡（法）， 122, 
429. 

Tiler (riviere) 伊勒河（德）， 99, 219. 

Illinois 伊利诺斯州（美）， 525. 

illumines 光明会， 12, 14. 

Illyrie 伊利里亚， 357, 391,435, 437,454, 
455, 458, 460, 482, 483, 512, 513, 514, 
515,542, 548, 549, 553. 

Imeretie 伊美雷提亚 ( 土，今苏格兽吉亚)， 
389. 

imp6ts 租税， 29,33,39, 42, 83, 86, 93, 
125,174, 276, 431, 443, 444, 445, 447, 
454, 455 , 459, 464, 465, 470, 472, 490 , 
558. - 参看： contributions,finances. 

imprimerie 出版业， 400. 

inamovibilit^ 终身任职， 88 —89. 

income-tax 所得税， 33, 105, 155, 176. 


Inde 印度， 57,105, 107, 110, 153, 162, 
J 80,215, 275, 328—329, 355. 

Indes espagnoles 西属西印度群岛， 160. 

indemnity de guerre 战争赔款，普鲁士 
的， 249, 273 —274, 276 —277 ; ——奥地 
利的， 314,494;——1815 年法国的， 580. 

Indiana 印第安纳州（美）， 525. 

Indochine 印度支那， 57. 

Indre-et-Loire (d^partement d 1 ) 安德 
尔 - 卢瓦尔郡（法 ) ， 122. 

Industrie 工业，在英国， 45, 52— 54, 56, 
59, 158, 519 —520, 522 -523 ; ——在法 
国， 45,47,54,156,158, 159 , 518, 520— 
521;—— 在美国， 519, 521 ;——在比利 
时 ， 520— 521 • 

Infantado (due de 1’> 英范塔多公爵， 
西大贵族， 264, 339. 

Ingolstadt 英戈耳施塔特（德）， 100, 305. 

Inn 因河（德、奥）， 100, 101,306, 308.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奥）， 308. 

Institut de France 法兰西科学总院， 

20, 78,400, 505. 

Institut philanthropique “ 慈善学社”（保 
王党团体 ） ,91,425. 

Instruction publique 国民教育， 81 ， 145- 
- 参看： lyc^es ， Universit6. 

Ioniennes (lies) 爱奥尼亚群岛， 30 ， 108, 
232 , 250,261,332, 351,436. 

Irlande 爱尔兰，〗 9,23—24, 33, 175,230, 
334, 354-355, 495;—— 英爱合并法案 , 
23 -24. 

Isar 伊扎尔河（德）， 99, 305. 

Iserlohn 伊泽洛恩（德）， 459. 

Ismailia 伊兹密利亚（土） ， 312. 

Istrie 伊斯的利亚， 222, 228, 313, 454, 
455, 5s9. 

Italie 意大利， 24,27,30,31 ， 40,41 ， 42, 
55,61 ， 68,93, 95, 97—103, 105, 114- 
115,116,164, 165, 189, 190, 194, 219, 
220, 35J.438, 446— 452, 513, 520, 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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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 i 意大利王国， 182,193, 204,219, 
319,390,437,451, 482, 487,513 ;——民 
族惜绪， 487,511— 512,513- 

Tvernois (Francis d’ ） 伊韦尔努瓦（弗朗 
索瓦 • 德 • ），法亡命者， 8,11 ， 23,258,354, 
534, 555. 

Tvree 伊夫雷阿， 98. 

Tycnari 德川家齐，日本幕府将军 , 26. 

Tzquierdo 伊斯基耶多，西使者， 177,264. 

! 

I 

Jabach(comptoir commercial ) 雅巴银 
行（又名商行）， 125. 

Jackson 杰克逊，英外交官， 543. 

Jackson 杰克逊，美将军 , 516, 525. 

Jacobi 雅各比，普大使， 258. 

Jacobins 雅各宾派， 6,8,23 ， 42 ， 64, 
74, 78,90,91,93,94,112,115, 120, 121, 
122, 126,139,303,575. 

Jacquard 雅卡尔，法发明家， 47, 520. 

Jacquemont 雅克蒙，保民院成员， 303. 

Jahn 雅恩，德爱国者， 511, 

Jaipour 斋普尔（印度 ) ， 328. 

Jamaique (la) 牙买加， 178, 527. 

Janina 艾奥尼纳（土，今希腊）， 30, 162, 
228. 

janissaires 土耳其近卫军步兵， 30, 231, 
246,261. 

Janssens 然森斯，荷 # 将军， 328 . 

Japon 日本， 25, 26, 57, 58, 524. 

Japy (les) 雅皮，法工业家， 521 . 

Jassy 雅西（罗）， 512. 

Java 爪哇， 329, 524. 

Jean (archiduc) 约翰大公 .-— 参看： 
arcliiducs. 

Jean 若奥，葡摄政王（后称若奥六批 ）, 
104,278. ’ 

Jeanbon Saint-Andre 让邦 * 圣安德烈， 
前救国委员会成员，郡守 ,86, 395, 431. 

Jefferson 杰佛逊，美总统， 5, 160, 329, 
353,363,497. 


Jeffrey 杰弗里，英报编辑， 496. 

Jellachich 耶拉西希，奥将军， 307. 

Jerdme 热罗姆 .- 参看： Bonaparte, 

Jersey (ile de) 泽西岛〔英）， 91 ， 303. 
Jervis 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英海军上 
将， 35,155, 174. 

Jesuites 耶穌会士， 19, 58, 121. 

Jollivet 若利韦，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官员， 
461. 

Jordan 若尔当，法政界人士， 139* 

Joseph(archiduc) 约瑟夫大公 .- 参看： 

archiduc. 

Joseph Bonaparte 约瑟夫 • 波拿巴 .- 

参看： Bonaparte.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奥皇， 8,29, 317, 
456,464, 493—494. 

Josephine 约瑟芬，拿破仑前妻， 69, 120, 
136,149,161, 169,172—173,304, 314— 
315,316. 

Jouan(golfe) 儒昂湾（法 ）， 573. 

Joubert 儒贝尔 ，法 哲学家 ,21 ， 419, 500. 
Jouberthon(Mme) 儒贝尔通夫人， 171. 
Jourdan 儒尔当，法将军， 102, 277;—— 
(loi) 儒尔当法， 38. 
journaux 报刊， 19, 400. 

Journal de 1’Empire 《帝国报 > ， 400;- 

de Paris 《巴黎报》 ,400. 

Joux (fort de) 日乌堡（法 ) ， 160. 

: Jovell anos 霜韦兰诺斯，西政界人士， 

| 278, 498. 

, juges 法贷， 76, 88-89, 123, 142, 396. 
juifs 犹太人 ，416 — 417;—— 在德意志 , 
462 , 471;—— 在荷兰， 458 ;——在意大 
利， 453;—— 在波兰 ,477. 

/uilty 朱伊，法教会学校， 419. 
Jung-Stilling 容 - 施蒂林，德神秘主义者， 
503, 568. 

Junot 朱诺，法将军（阿布朗泰斯公酑）， 
149,262,264, 269,271,272, 279. 
juntes 西班牙政务会（音译 “ 洪达 ”) ，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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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269, 278, 330, 340. 

Jurien 朱里安，法海军上将， 326. 
jury 陪审团， 88, 123—124, 398. 

Kahla 卡赫拉（德）， 237. 

Kaiisch 卡利什（波）， 538, 543. 
Kaminski 卡明斯基 ( 俄将军）， 389. 

Kant 康德，德哲学家 ,6, 14, 17. 
Kara-Georges 卡拉 - 格奥尔吉，塞尔维 
亚民族领袖， 30, 231 ， 312, 389. 
Karamzina 卡拉姆津，俄作家， 512. 
Karlovac 卡尔洛瓦茨(克罗地亚，今 m 斯 
拉夫）， 456. 

Katte 克特，普军宵 ， 309. 

Katzbach (la) 卡茨巴克河， 552. 
Kaunitz 考尼茨，奥宰相， 2_24, 317. 
Kazan 略山（俄）， 186. 

Kehl 克尔（德）， 99, 558. 

Keith 基思，英海军上将， 10B. 
Kellermann 克勒曼，法元帅， 99, 242, 
342,417. 

Kentucky 货塔基州（美 ）， 58. 

Kersaint 凯尔圣，法吉沦特派， 45. 
Kharkov 哈尔科夫（俄 ）， 186. 

K’ia-King 嘉庆，中国皇帝， 57, 524. 

Kiel 基尔 ( 德 ）， 254. 
Kielmannsegg 2 (comtesse de ) 基尔憂斯 
埃格伯爵夫人，法特务， 211. 

K’ien Long 乾隆，中国皇帝， 57, 58. 
Kisnmayer 金迈尔，奥将军， 220, 

King (lord) 金勋爵，英地主， 377, 
Kisfaludy 基斯法卢德，匈地主， 298. 
Kissclev 吉谢廖夫，俄官贝， 8 . 

Ktdber 克莱贝尔，法将军， 108, 109. 
Kleist (Friedrich ) 克莱斯特（弗 HI 心瓜 
希），普上校 ， 243. 

Kleist(Heinrich) 克莱斯特（海因里奇）， 
德作家， 284, 285, 297, 504, 510. 

Klinger 克林格尔，德作家， 186. 
Kassebeck 克内泽贝克，普外交官， 537, 


538. 

Kolytchev 科利切夫，俄外交官， 105— 

106. 

Konigsberg 科尼希斯贝克（普 ) ， 7 ， 241 ， 
243, 245, 247, 286, 289, 290, 291 ， 359, 
535. 

Korner(Theodore) 克尔纳，普诗人， 540, 
Kosciuzko 科斯丘什科，波独立起义领 
袖， 240. 

Kosel 科塞尔（波兰 ）， 247. 

Kosen 克森（德 ）， 237. 

Kosseir 库赛尔（埃及）， 109. 
Kotchoubey 柯楚别伊，俄大臣， 185,492. 
Kotschelev 柯谢列夫，俄神秘卞义者， 

503. 

Kourakine 库里亚金，俄外交官， 386, 
390, 492. 

Kouriles (les) 千岛群岛， 58, 525. 
Komousov 库图佐夫，俄将军， 219, 220 
—221, 389, 533, 534, 535, 536. 

Kovno 科夫诺（俄，即考纳斯 ）， 535. 
Kraina 克拉伊纳（土，今南斯拉夫）， 246 . 
Krasnoie 克拉斯诺耶（俄）， 535. 

Kraus 克劳斯，德经济学家 ,7. 

Kray 克赖，奥将军， 97—99. 

Krems 克雷姆斯（奥 ）， 220. 

Kradensr (Mme de) 克吕德内夫人，俄 
神秘主义者， 503, 568. 

Krumper 1808 年普魯士受过短期训练 

的官典（ “ 速成兵团 ”) ， 295, 489,538. 
Krascmark 克吕斯马克，普外交 tf ， 387. 
ICruzenstern 克啓 任斯特恩，俄探险家， 
525. 

Kulm 座尔姆（奥，今捷 ）， 243, 551. 
Kurdes 库尔德人 ， 333. 

Kustrin 库斯特林（今〔波〕科斯特欣）， 
237. 

Kyoto 京都（日 ）， 26. 

La Bddoy^re 拉贝杜瓦耶，法将军，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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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Laborde(Alexandre,comte de ) 拉博德 
伯爵（亚历山大 _ 德 • ）， 318. 

Labouchdre 拉布谢尔，荷竺银行家， 50, 
216, 223,320,367,370, 380. 

La Bouillerie 拉布伊雷利，法“军队财 
库 ” 出纳官 ,405. 

Lacu6e de Cessac 拉居厄 _ 德塞萨克， 
法征兵局督导贷， 199, 

Lacretelle (Charles de) 拉克雷泰尔（夏 
尔 • 德 • ） ，法书报检査官， 400. 

i^aennec 拉埃内克，法国医学家， 129, 
501. 

Laetitia Bonaparte 莱蒂齐亚 ■ 波拿巴 . 
- 参看： Bonaparte. 

La Fayette (marquis de ) 拉法叶特候 
爵， 92,94; —— (Mme de) 拉法叶特夫 
人， 19. 

Lafitte 拉菲特，法银行家 ,366. 

Lag range 拉格朗热，法将军， 461 . 

Lahaie-Saint-Hilaire 拉埃 * 至伊莱尔， 
法舒安分子， 303. 

Laharpe 拉阿尔普，瑞士政治家， 42,115, 
185, 556. 

La Haye 海牙（荷）， 557. 

Lahore (Etat du) 拉合尔（印，今巴基斯 
坦 ) ， 57. 

Lahorie 拉奥里，法将军， 136. 

Laibach 莱巴赫（奧，今南卢布尔雅那）， 
220, 308, 309, 455. 

laicit^ de l'Etat 国家世俗化， 131 ， 143. 

Lain^ 莱内，法立法院成员， 427, 

Lajolais 拉若莱，法保主党军人， 169. 

takists (les) “ 湖畔派 ” 诗人（英 ）， 16, 505. 

Lalande 拉朗德，法出版家， 400. 

Lallemand 拉勒芒，法将军， 573. 

Lamarck 拉马克，法生物学家， 20, 501. 

La Marck (comt^ de) 马尔克伯国（德） ， 
7, 459. 

Lamarque 拉马格，法将军， 576. 


Lamennais 拉芒内，法哲学家， 502. 

La Motte-Fouque 拉 • 莫特富凯，法亡 
命者后裔， 282, 283. 

Lampedouse (ile de) 拉姆慨杜扎岛（马 
耳他）， 187. 

Lancashire 兰开夏（英 ）， 378. 

Lancaster 兰开斯特，英教育家， 523, 

Landau 朗道（法，今西德 ）， 580. 

Landgraffenberg 兰德格拉芬山（德）， 

237. 

Landshut 兰茨胡特（德）， 305, 307, 

; Landsturm 民军（普）， 538. 

Landwehr 后备军（普、奥）， 300, 538, 

Lange (Mile) 朗热小姐（法 ）， 379. 

Langeron 朗热隆，法将军， 563. 

Langres 朗格勒（法）， 558, 563, 

Languedoc 朗格多克（法，旧省 ）， 575. 

Lannes 拉纳，法将军 , 98,136, 149, 20i, 
222,237, 240, 247, 279, 305, 307. 

Laon (bataille de) 拉昂之战， 564. 

La Paz 拉巴斯（西属美洲，今玻利维亚 
首都）， 330. 

Lapisse 拉皮斯，法将军 ， 343. 

Laplace 拉普拉斯，法数学家与天文学 

家， 20, 500, 501. 

Largsntiere (seminaire de ) 拉让蒂埃 
( 法修道院 ) ， 413. 

La Rochefoucauld 拉罗什富科，法大 
使， 358.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 拉罗什 

富科 - 利昂库尔，法慈善家 , 429. 

La Romana(marquis de) 拉 . 罗曼纳， 
西将军 ,242,263,275, 279. 

Larom iguiere 拉罗米居厄尔，法哲学家， 
保民院议员， 134, 500. 

La Rothiere 拉 • 罗特埃尔（法）， 562. 

Larrey 拉雷，法外科医生， 208. 

Las Cases 拉斯卡斯，法史学家 ，431 • 

La Salle (Antoine de) 拉 . 萨尔（安托 
万 • 德 • ），法哲学家，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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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alle 拉萨尔，法军需供应商 , 399, 

Lassalle 拉萨尔，法政论家， 160- 

La touche-Tr6viUe 拉图什 - 特雷维尔，法 
海军上将，〗 03, 177. 

La Tour d’Auvergne 拉图尔 * 德奥弗 
涅，祛主教， 147. 

Lauderdale(lord) 洛德代尔勋爵，英外交 
货， 282. 

Lauer 劳尔，奥将军， UH. 

Lauria 劳里阿 ( 意南部卡拉布里亚城市)， 
225 , 226 . 

Lauriston 洛里斯顿，法将军、大使， 386, 
545. 

Lausanne 洛桑（瑞士）， 162. 

Lavalette 拉瓦莱特，法官吏， 87, 398. 

Law 劳（约翰 ） ，英投机金融家， 51. 

Lawrence 劳伦斯，英画家， 509, 

Lazaristes (ordre des) 味增爵修士会， 
58,412,415. 

Le (dynastis des) 黎朝（越南）， 57. 

Leblanc (Nicolas) 勒布朗，法化学家， 
357. 

Lehcm (Philippe) 勒邦，法工程师， 519. 

Lebrun 勒布伦，第三执政， 76, 78, 85, 
88,437,464, 557. 

Lebzeltem 勒布策尔特恩，奥大使， 541. 

Lech (le) 累赫河（德）， 2j9, 305. 

Lechevalicr 勒谢瓦利埃，舒安分子， 303. 

Leclerc 勒克莱尔，法将军， 149, 160, 161. 

Lecourbs 勒古布》法将军， 99, 136. 

Ls Coz 勒科兹，法大主教， 414. 

Leduc 勒迪克，法海军上将， 326. 

Lefebvre 勒费弗尔，法将军， 91,279,307, 
308,311. 

Legations(les) 教皇国属地（意 ）， 99,102, 
113, 130, 131, 172. 

Legendre 勒让德尔，法数学家， 500 . 

Legion d'honneur 荣誉军团， 135, 137 ， 
142, 149 — 150, 172, 423. 

Leicestershire 累斯特郡（英）， 378, 


Leipzig 来比锡， 29, 55, 237, 284, 287, 
309, 351,358,481,484, 545 ;——来比锡 
之战， 552, 550 . 

Leist 莱斯特，汉诺威文人， 462. 
Ldman(departement du) 勒芒郡（法，今 
瑞士）， 417, 428. 

Lemberg 伦堡（波，今苏联利沃夫）， 312. 
Lemercisr 勒梅尔西埃，法剧作家， 505. 
Lemontey 勒蒙泰，法书报检査宫， 400, 
Lenoir 勒努瓦，法工业家 .—— 参看： 
Richard et Lenoir. 

L^oa 莱昂，西班牙城市和省， 278, 343. 
L^on (ls comte) 莱昂伯爵，傘破仑的私 
生子 ,315. 

Leopold II 利奥波尔德二世，奥地利皇 
帝， 8. 

Lepeletier . 勒佩尔蒂埃，法被流放的雅各 
宾派 ， 121. 

Lerida 莱里达（西 ）， 346. 

Lesseps (J.-B.-Barthelemy de ) 莱塞普 

斯（让 - 巴蒂斯特 - 巴泰勒米 * 德.），法领 
事， 231. 

Lestocq 勒斯托克，普将军， 237, 240, 
241,247. 

Lesueur 勒絮厄尔，法音乐家， 50S. 

Le Surre (abbe) 勒絮尔，法方丈， 1 47. 
Letourneur 勒图尔纳，法前督政宵，郡 
守， 86. 

JLeveson-Gower 莱维森 - 髙尔，英大使， 

188.245. 

Levant(Etats du) 地中海东岸各国， 162, 

244.245, 333, 352, 353, 354, 357, 374, 
406,481,482, 484. 

Leyen(comte de La) 莱严伯爵，德邦君， 
224. 

Leyssegues 莱伊赛格，法海军上将， 326. 
Lezay-Marnesia 莱载 - 马内西亚，法郡 
守 ,430, 431,503. 

libert^s 自由， 284, 401;—— 结社自由， 
112;—— 信仰自由， 128,131,14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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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401; —— 个人自由， 75, 138 -139, 
143, 171, 397, 399;—— 出版自由， 15, 
171 ， 400, 401;—— 劳动自由， 143, 158, 
407;—— 演剧自由， 15. 参看 : thMtre. 

Iibre concurrence 自由竞 办， 159. 

libre-echange S ill 贸易， 53. 

licences d’importation et d Exporta¬ 
tion 进出 口 特许证 ,43, 44, 180— 181 ， 
216, 256, 359, 361, 362—369, 380 —381 ， 
544. 

Liege 列日（比 ）， 520,521. 

Ligne (princes de) 利内象 ; 族，德小邦思， 
224. 

Ligny (bataille de) 林尼之战， 578.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u commerce 
neutre 保护中立国贸易联盟 ， 105. 

Ligurie 利古 M 亚典和国（意 ）， 194, 391 5 
431, 437, 447. 

Lille 里尔（法）， 409, 574, 578. 

Lima 利马 ( 秘兽 ）， 330 -331, 527. 

Limoelan 利苋埃朗，法舒安分子， 121. 

Lindenau (pont de) 兰德锻桥（德 ） ， 553 . 

Lingen (comte de) 林根伯围（德 ）， 459. 

Liniers (Jacques de) 利尼埃伯爵，法亡 
命者 ,330. 

Linois 利努瓦，法海军上将， 326. 

Lippe (la) 利佩（德 ）， 321. 

Lisbonne 里斯本（葡）， 136, 174 ， 264, 
272, 278, 280, 335, 342, 343, 373. 

Lissa (bataiHs navale de) 利萨海战（土， 
今南斯拉夫 ） ,332. 

Lithuanie 立陶宛， 533, 537. 

litterature 文学， 15-18, 504—510 ， 

Liverpool 利物池，英商港， 350, 352. 

Liverpool 利物浦勋爵，英酋相， 495,580. 

Livonie 里沃尼亚（俄们咨）， 8, 186. 

Livourne 里窝那（意）， 100, 226, 479, 
483. 

llaneros 利亚内罗斯人（委 ）， 526. 

Liorente 略伦特，西司教会成员， 341_ 


Lobau 洛博，法将军 ，578 579. 

Lobau (ile) 洛鲍岛（奥）， 309. 

Locre 洛克雷，法参政院秘书长， 82. 

Lodi 洛迪（意 ）， 70. 

Loswenhielm 勒温海尔姆，瑞典大使， 
389. 

Loira-rnferisure 下卢瓦尔郡（法）， 398. 

Loing (le) 洛恩河（法）， 563. 

Lombard 洛姆巴德，普大臣， 190, 233, 
293. 

Lombardie 伦巴第〔意 ） ， 98,194, 209.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布遐 
会， 58, 328. 

Londres 伦敦， 24 ， 29 ， 55 ， 55 ， 59 ， 159, 
J66, 168,216, 258, 269, 273, 301 ， 332, 
370, 372,519, 520, 521. 

Lons-le-Saulnior 隆勒索尼埃（法 ）, 573. 

Lorraine 洛林（法旧省 ) ， 416, 429, 431 
565, 575. 

Loughborough (lord) 拉夫巴勒，英大法 
官， 105—107. 

Louis XIV 路易十四， 27, 55, 81 ， 129, 
138, 152,415. 

Louis XV 路易十五 ,426. 

Louis XVI 路易十六 ,22, 319, 426. 

Louis XVIII 路易十八， 29,91, 105,119, 
130, 499, 567, 569, 572, 573, 574, 575, 
579, 580. 

Louis Bonaparte 路易 - 波拿巴 .- 参 

看： Bonaparte. 

Louts I cr 路易一世，伊特魯利亚国王， 
259. 

Louis 路易一世，黑森-达姆施塔特大 

公， 472- 

Louis-Ferdinand de Prusse 路易-费迪 
南，普鲁士亲王 ,233,237. 

Louise ds Prusse (reine) 路易莎，普王 
后， 164, 195,233, 296, 302. 

Louisiane (la) 路易斯安那 ( 法属， 1803 年 
美购）， 55, 102,160,161,497,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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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viers 卢维埃（法 ）， 405. 

Louvre(le) 卢佛尔宫（法 ）， 509. 

Lowsl 罗厄尔，美工业家， 521 . 

Lubeck 卢卑克（德，汉撒城市）， 237,379, 
391. 

Lublin 卢布林（奥，今波）， 312, 314. 

Lucchesini 卢凯西尼，普大使， 234, 238. 

Lucien Bonaparte 吕西安 . 波拿巴 .- 

参看： Bonaparte. 

Lucques 卢卡（意）， 101 ， 102, 115, 227, 
437, 452. 

luddites 卢德派，英工人反抗运动， 522. 

Lugo (bataille de) 卢戈之战， 279. 

Luneville(traite de) 吕内维尔条约 ，100 
— 103, 116—117, 127, 194—195, 220. 

Lusace 卢萨斯（德）， 551 ， 552. 

Lussigny(negociations de) 吕西尼谈判， 
563. 

Lutzen(bataille de) 卢岑之战， 545, 583. 

Luynes(duc de) 吕伊纳公爵，法亡命者， 

149. 

lycees 国立中学， 136, 146,417—418. 

Lyon 里昂（法）， :21, 46, 85, 91 ， 97, 114, 
146, 172, 182, 380, 381 ， 405, 409, 481, 
482, 484, 520, 556, 558, 573, 575. 

Mabouchi Kamo 贺茂真渊，口本哲学 
家， 25. 

Mac-Adam 麦克亚当，英发明家， 519. 

Macao 澳门， 57, 524. 

Macartney 马戛尔 M ，英外交宵， 57. 

Macdonald 麦克密纳，法元帅， 100— 
101,308,310, 456, 530, 532, 535, 536, 
551,552, 553, 563,565. 

Mack 麦克，奥将军， 193, 195, 218, 219, 
307 

Mackenzie 麦肯齐，英探险家， 58 ■ 

Macon bill 马科恩法案， 353. 

Mac-Pherson 麦克孚生，苏格兰作家 , 
505.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329, 

Madame Mere 皇太后 .- 参看 : Bona- 

parte (Laetitia). 

Madere 马德拉群岛（葡 M), 254, 328. 

Madison 麦迪逊，美国务卿，总统， 160, 
353, 364, 368, 378, 382, 498, 516, 525. 

Madras 马德拉斯（印度 ) ， 332. 

Madrid 马德里（西）， 104,265—266,277, 
279, 345, 553, 570. 

Maestricht 马斯特里赫恃 ( 荷 ）， 36. 

Magdebourg 马格德堡（德）， 249, 309, 
480, 550. 

Maghella 马盖拉，那不勒斯大臣， 440. 

Mahmoud II 马赫穆德二世，土耳其苏 
丹， 261—262, 389, 570. 

Mahrattes 马拉塔人 ( 印度）， 57,180,329 

Maida(bataille de) 迈达之战， 225, 338. 

Maine de Biran 曼恩 ■ 德 . 比朗，法哲 
学家 ， 500. 

Maine-et-Loire 曼恩 - 卢瓦尔郡（法）， 

407. 

maires 市长， 85. 

Maistre(Joseph de) 德 • 梅斯特（约瑟夫）， 
法保王党思想家， 13, 19, 21 ， 172, 501 — 
502. 

Maitland 梅特兰，英将军， 345, 522. 

maitres des requetes au Conseil d’Etat 
査案官（法参政院 ) ， 394. 

majorat 贵族长子世袭财产， 258, 394, 
424, 453,461. 

Malachowski 马拉霍夫斯基，波兰大臣， 

240. 

Malaga 马拉加（西省、市）， 344, 357. 

Malchus 马尔恕斯，威斯特法利亚大臣， 
462. 

Malcolm 马尔科姆，英外交宫， 57, 262, 
333. 

Malet 马莱，法将军， 303, 535. 

Malines 马兰内（比 ）， 533. 

Mallenkrodt 马伦克罗特，多特蒙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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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460. 

Mallot du Pan 马莱，迪庞，瑞士政论 
家， 8, 11. 

Malleville 马尔维尔，法国法学家 ,143. 

Malmaison (la) 马尔梅松 （法乂 115,116, 
149,316,579. 

Malmedy 马尔梅辿（比 ） ,570. 

Malo-Jaroslavetz 马洛-雅罗斯拉韦次 

( 俄 ) ， 534. 

Matte (ile de) 马耳他岛， 100 ， 105 ， 109, 
110 ， 111 ， 162 ， 166 ， 167,168 ， 187 ， 194, 232, 
321 , 332351 , 355,376,436,569 ;——马耳 
他骑士团， 19,30 ， 111, 

Malthus 马尔萨斯，英经济学家 ,13,523. 

Maius 马吕斯，法物理学家， 500. 

mamelouks 马穆鲁克， 203,246,333. 

Manche(mer de la) 拉芒什海峡，即英 
吉利海块， 35,177,178. 

Manche (province d'Espagne) 曼进省 
( 西 ） ,343. 

Manchester 曼彻斯特（英 ）， 352,377,520. 

Manh^s 芒艾思，法将军 ,452. 

Manille 马尼拉（菲 ） ,329, 

Mannheim (ville de) 曼海姆（德）， 163. 

Mantois (region du) 芒托瓦地区（法 ）， 
429 

Mantoue 曼图亚（意）， 101,211. 

manufactures 制造业 ,54,84. 

marais pontins 庞廷沼泽地 ( 意 ） ,453. 

Maraca'fbo 马拉开波（委内瑞拉 ） ,527. 

Marbot 马尔博，法军它 ,202. 

Marburg (Hesss) 马尔堡（黑森 ） ,309. 

Marburg CSiyrie) 马里博尔（奥，斯提里 
亚，今南）， 308. 

Marchand 3 尔尚，法将军 ,309. 

Marches (les) 马尔凯（意 ） ,447,553,571. 

marches 市场 f 45,46,48,58, 157 r l 59,358, 
430—431; —— 欧洲市场 ，481 —485. 

Marechal 马雷夏尔（西尔万），法作家， 


marechaux 元帅 ,172,204, 

Marengo 马伦哥（意）， 82,92,97,98 ， 102, 
118,119,120,210. 

Maret (Hugues-Bernard) 马雷（于格-贝 
尔纳），巴萨诺公爵，外交大臣， 81,90, 
240,318, 382, 385, 390, 394, 556-557, 
573. 

Maret 马雷（于格 - 贝尔纳之弟 ）， 242, 
394. 

MargadeKchevatier de) 马尔加德尔，法 
舒安分子， 121. 

Marie-Antoinette 玛丽 . 安托瓦内特， 
路易十六王后， 319. 

Marie-Antoiaette de Naples 那不勒 
斯的玛丽 • 安托瓦内特， 104. 

Marie-Caroline 马丽亚 - 卡罗莉娜，那不 
勒斯王后， 9,185 ， 189 ， 196,225,244,3T1. 

Marie-Galante 马里加朗特岛（法属）， 
328. 

1 Marie-Louiss 玛丽 . 路易丝，奥公主，法 
皇后， 317-319,486,544 548, 556, 562, 
566,573. 

Marie-Louiss d’Este 玛利亚 . 路易丝 . 
德爱斯特，奥皇后， 298,313. 

Marienbourg 马利恩堡（比 ） , 580. 

marine de guerre 海军， —— 英国的海军， 
34—36, 155, 173-174, 176, 177-179, 
304,325—328,330—332 ; ——西班牙的 
海军， 215;—— 法国的海军， 27,55 ， 103, 
176—177,261 ， 326-327, 329 ; —— 俄国 
的海军 ,258,326, 

marines marchandes de PAngleterre 
et ds la Francs 英国和法国的商船， 
34,35,55,327,354-355,409. 

Marck (comte de La) 马尔克伯国.参 
看 ： La Marck. 

Margraf 马格拉夫，德化学家 ,356. 

Markov 马尔科夫，俄外交官， 106. 

Marmont 4 尔蒙，法将军， 149,203,208, 
219—220,228, 246, 305, 309, 345, 437, 



454-455,512,553,563,564,565. 

Marne (La) 马恩河（法 ）， 558,563. 

Maroc (sultan du) 摩洛哥， 332. 

marquss de fabrique 商标 ,158,406. 

Marseille 马赛（法 ） ,85,304,395,409,413. 

Marsham 马香，英新教传教士 ,58. 

Martens 马滕斯，威斯特法利亚右员， 
462. 

Martin 马丹，口内瓦银行家， 375. 

Martiniani 马蒂尼安尼，意主教，〗 30. 

Martinique (lie de la) 马提尼克岛（法 
属）， 161,178,328. 

Marwitz 马维茨，普容克地主 ,491, 

Mascareignes (lies) B 斯克林群岛， 161, 
329. 

Mascate (iman de) 马斯嗦特（土，今阿 
曼）， 162,333. 

Masclet 马斯克莱，法县长 ,148. 

Massa 马萨（意 ） ,225,452. 

Massenbach 马森巴赫，苦将军， 233, 

Massena 马塞纳，法将军，元帅， 65,97, 
98,203,219,220,225, 306, 307, 310,336, 
341,344,345,359. 

Matuszewicz 马托茨维奇，波大臣， 476. 

Maupeou (de) 莫普，法大臣， 78,88. 

Maury 莫里，法红衣主教， 414. 

Maximilien I er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巴 
伐利亚国王， 31,467. 

《 maximum》de 1812 〖 812 年 “ 最高限价”， 
407,430—431. 

Mayence 美因兹（德）， 163 ， 164 ， 189,236, 
390,432,464,548. 

Mecklemburg 梅克伦堡（德 ）， 295,473. 

Medellin (bataille de) 梅德林之战， 343. 

Medina del rio Ssco(batailIe de ) 梅迪 
纳 - 德尔 - 里约塞科之战， 270. 

M^dine 麦地那（阿拉伯）， 333 . 

M^diterran^e 地中海， 27, 30,35,55,95, 
162, 188, 232, 327, 331—332, 351. 

M6h^e de La Touche 梅埃 . 德.拉 


图什，法愤报人员， 169. 

Mehemet-Ali 穆罕默德 - 阿里，埃及总督 , 
246, 333. 

Mehul 梅于尔，法作曲家， 509. 

Mein(b) 美因河（德）， 101 ， 219, 236, 464, 

Melas 梅拉斯，奥元帅， 97—99. 

Melville (lord) 梅尔维尔勋爵 .—— 参看： 
Dundas. 

Melzi d'Eril 梅尔齐 • 戴里尔，意政界人 
士， 112, 114, 117, 193 — 194, 226,511. 

Memel(entrevus de) 梅默尔会晤， 164, 
244. 

mendiants, mendicite 乞丐、行乞， 123, 
124, 127, 429. 

Mdn^val 梅内瓦尔，拿破仑的秘书， 80, 
251. 

Mengibar 门吉瓦尔（西 ),271. 

Menou 梅努，法将军， K)9. 

Meppen 梅彭（德）， 175. 

Mequinenza 梅基嫩萨（西）， 346. 

mer 海， - 黑海， 30;—— 红海， 57;- 

北海， 161, 230. 

Merfeldt 默费尔特，奥大使， 258, 555. 

Merkel 默克尔，普作家， 233, 539. 

Merode-Westerloo(duc de) 梅罗德-韦 
斯泰洛公爵，布鲁塞尔市长 ， 432. 

Merseburg 默斯堡（德 ）， 545. 

Mery-sur-Seiae 塞纳河上的梅里， 565. 

m^tallurgie 冶金， 45, 47, 52, 54. 

methodistes 循道教派 , 20, 503. 

Metternich 梅特涅，思想， 5, 13, 317— 
318;—— 担任大使， 191，25 8, 273, 276, 
298, 299, 301,313;—— 任外交大臣 ，317 
—318,320, 324, 385, 387—389, 537, 
541—543, 545—549, 560, 568-571, 
576, 580. 

Metz 梅斯（法 ）， 578. 

Meurthe(departement de la ) 默尔特郡 
( 法）， 218,395, 

Meuse 马斯河（法）， 358,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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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墨西哥城 , 215, 321. 

Mexique 墨西哥， 55, 160 ， 321 ， 329, 
526. 

Michel 米歇尔，法军需供应商， 174. 
Michelson 米切尔森，俄将军， 238. 

Middleton 米德 尔顿 . - 参看 ： Barham 

(lord). 

Mieg 米埃格 .- 参看 : Dolffus-MLcg. 

Milan 米兰， 97, 98, 102, 112, 260, 348, 
438, 447-448, 463,481, 566 ;——米兰 
敕令， 260, 348, 363, 368 ， 371;— 
(Grand Orient de) 米兰共济总会， 
448. 

milices anglaises 英国民兵， 34, 166. 
Mill (James) 穆勒（詹姆斯），英哲学家， 

495. 

Millevoye 米尔瓦耶，法诗人， 507. 
Miloradovitch 米洛拉多维奇，俄将军 , 
534, 545. 

Mina 米纳，西游缶战士， 340. 

Mincio riviere 明乔河（意）， 99 ， 100, 
101,308,556. 

Minden 明登（德）， 249, 451. 
mines 矿业， 54, 405, 429. 

Mingr^lie 明格雷利亚〔土，今苏联 ）， 389, 
ministere public 国家检査官， 88, 124. 
ministere 部， —— 陆军部， 80, 81 ;——警 

务部， 40;- 外交部， 81. 

ministres 部长， 76, 81, 90, 394. 
Minorque 梅诺卡岛， 35,41 ， 97, 109. 
Minsk 明斯克（俄）， 532, 535. 

Minto (lord) 明托勋爵，英驻印总督， 
100, 328—329. 

Miollis 米奥利斯，法将军， 259, 452. 

Miot de Melito 米奥 . 德 . 梅利托，法 
作家，政界人士， 449. 

Miranda 米兰达，西厲美洲独立运动领 
导人之一， 56, 329, 526, 

Missiessy 米西埃西，法海军上将， 177. 
missions 传教会， 58,412, 525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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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ssipi 密西西比（美）， 160. 

| Mitau (Lettonie) 米塔瓦（俄，今苏耶尔 

| 加瓦）， 29, 91 ， 119. 

i Modene(duc ds) 摩德纳公踎 t 102,164, 
558;- (duche de) 摩德纳公国， 299. 

Mohilev 莫吉廖夫（俄 ）， 532. 

Mohrungen 莫龙根（德 ）， 49h 

Moldavie 摩尔达维亚， 228, 245. 

Mo16 莫莱，法部长， 71, 130, 39+ 397, 
403, 424. 

Molenes (lies) 莫莱内岛（法）， 331. 

MoUtoi ■ 莫利托尔，法将军， 228. 

Mollien 莫利昂，法部长， 78, 84, 168,222 
—223, 304, 311, 362, 370, 373, 380, 381. 

Moluquss (lies) 摩鹿加群岛（荷属东印 
度，今印尼 ）， 329. 

Moncsy 蒙塞，法将军， 87, 97, 98, 264, 
279. 

Monck 蒙克，英将军， 74. 

Mondego (le) 蒙得戈河（葡 ） ,271. 

Monge 蒙 H ， 法科学家， 500. 

Mongolie 蒙古 ， 525. 

Moniteur officiel (Le) 《政府通报 90, 
119, 135, 160,164, 166, 370, 400, 421. 

monnaies 货币， 50, 404, 517—5 18. 

Monnier 莫尼埃，法将军， 304. 

Monroe 门罗，美大使，后任总统， 161. 

Mons 蒙斯（比）， 578. 

Monson 蒙森，英上校， 180. 

Montagu (marquise de ) 蒙塔居侯爵夫 
人，法亡命者， 19. 

Montalivst 蒙塔利韦，法内政大臣， 361, 
362, 366, 367, 380—381, 395. 

Montargis 蒙塔尔纪（法）， 563. 

Montbdliard 蒙贝利亚尔（法）， 36, 521, 
567, 

Mont-Cenis 瑟尼山口（法 ）, 98, 482. 

Montebello 芒泰贝洛（意）， 98.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土，今南斯拉 
夫 ）， 228. 



Montereau 蒙特罗（法 ） ， 563. 
Montesquiou(Mms de) 孟德斯鸠夫人， 
319.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西属，今乌拉 
圭首都）， 330, 527. 

Montgaillard (comte de ) 蒙加亚尔伯 
爵， 法时论家， 183. 

Montgelas (comte de) 蒙特热拉伯爵， 
巴伐利亚大臣， 6, 224, 308, 463,466— 
467. 

Montgelas (Mme de) 蒙特热拉夫人， 
225. 

Monthly Magazine 《每月杂志》（英）， 

105. 

Monti 孟蒂，意诗人， 511. 

Monti jo (comte de) 蒙蒂霍伯爵，西贵 
族， 339, 

Montlosier 蒙洛西哀，拿破仑的密探， 
87. 

Montmirail (bataille de) 蒙米赖之战， 
563. 

Montmorency (Mathieu de ) 蒙莫朗西 
( 马蒂厄 • 德 • ） 法贵族，立宪派保王 
党， 129, 425. 

Montpellier (Ecole de Medecine de) 
蒙彼利埃医学院 ， 12. 

Montrond(Casimir, comte de ) 蒙隆伯 
爵（卡齐米尔），塔列朗的密使， 312. 
Mont-Saint-Jean (bataille du) 蒙圣 ih 
之战， 579. 

Mont-Tonnerre(departement du ) 托纳 
里山郡（法并入的来因地区 ）， 86, 481. 
Moore 穆尔，英将军， 254, 278-279, 
335. 

Morales 莫拉莱斯，墨西哥神甫，独立战 
争领袖之一， 527 . 

Moravie 麽拉维亚（奥，今捷）， 220, 228, 

310. 

More (Hannah) 莫尔（汉纳〉，英慈善家， 
523. 


Moreau 莫罗，法将军， 90, 94, 97, 99, 
100, 101, 135, 169—170, 283. 

Moreau de Saint-Mdry 莫罗 . 德•圣 
麦利，法参政官， 82, 102. 

Moree ou P61oponese 默里厄半岛（希 
腊，又称伯罗奔尼撒半岛）， 162. 

Moreno 莫雷锘，阿根廷尥立战争领袖 
之一， 526. 

Morin (le Grand et le Petit ) 莫兰河 
( 大莫兰河和小莫兰河 ）， 563, 554, 555. 

Morlaques (les) 摩拉格斯人， 455. 

Morner 默尔纳，瑞典军官， 323. 

Mornington (comte de) 莫宁顿伯爵 . 
- 参看 ： Cowley (Richard). 

Morrison 马礼逊，英来华传教上， 526. 

Mortefontaine (traits de ) 莫尔丰丹尼 
条约， 105,161. 

Mortier 莫蒂埃，法将军， 175, 220, 236, 
278, 343,564-565. 

Mosbourg (Agar, comte de ) 莫斯堡伯 
爵， 451. 参看： Agar. 

Moscou 莫斯科， 532, 533, 534, 544;—— 
莫斯科敕令 （ 1812 年）， 421. 

Moscoya(batailIe de la) 莫斯科河之战， 
533. 

Moselle (d^partement de la ) 靡泽尔郡 
(^),47. 

Moselle 摩泽尔河， 431 ， 559. 

Mosskirch (bataille de ) 默斯基尔克之 
战， 99. 

Motoori 本居宜长，日本哲学家.——参 
看： Norinaga. 

Moustafa IV 穆斯塔法四世，土耳其苏 
丹， 246, 261-262. 

Moustafa le Bairakdar “ 旗手”穆斯塔 
法， 245, 246,261—262. 

Moutier(vaI de) 明斯特山谷（瑞士）， 37. 

Moutoa 穆帘，法将军， 202, 264. 

Mozart 莫扎特，奧作曲家 ，401 • 

Mulde(ia) 穆尔德河 ( 德 \ 545, 



Mulhouse 牟罗兹（法 ）， 36, 46, 520— 
521,557. 

Miiller (Adam) 米勒（亚当），德哲学家， 
282,284, 285. 

MUHer(Jean de) 米勒（约翰），威斯特法 
利亚大臣， 191,221 ， 233, 284, 451—462. 
Muller (Karl) 米勒（卡尔），德文人， 287 . 
Multan 木尔坦（印，今巴基斯坦〉， 328. 
Munchen-Gladbach 明兴-格拉德巴赫 
( 德）， 450. 

Mungo-Park 芒戈 - 帕克，英探险家， 57. 
Munich 慕尼黑（德 ） ， 100,169, 219 ， 4S7 - 

Miinster(cercle de) 明斯特小组， 19;- 

(comte) 明斯特伯爵， 387;- (ev^che 

de) 明斯特主教邦 ， 163. 

Muraire 米雷尔，法参政 : 官， 82. 

Murat (Joachim) 缪拉（若阿基姆）， 100 ， 
101 ， 102, 113, 114, 169, 203, 219—220, 

228.237.247.263.265, 304, 318, 358, 
367,437,438, 439, 440, 443, 444, 451, I 
452, 459, 534, 535, 536 ， 537, 552, 553; 
—— 任贝格大公， 228, 286,437 ;——任 
那不勒斯国王， 263, 437, 553, 559, 566, 
569—571. 

Murcie 木尔西亚（西 ）， 278. 

Murdoch 莫多克，英工程师， 519. 
musique 音乐， 509—5i0- 
Mysore (Etat de) 迈索尔（印邦 ）， 57. 
mysticisme 神秘主义， 13,14,16,20,21, 
25, 503. 

Nagasaki 长崎（日）， 58, 524, 525. 

Nagy 纳吉（匈政界人士 ）， 297. 
Nakhitchevan(bataille dc ) 纳希契万之 
战（波斯，今苏阿塞尔拜疆城市）， 333. 
Namur 那慕尔（比）， 578- 
Nancy 南锡（比 ） , 554 . 

Naples 那不勒斯， 19, 30, 35, 61, 102, 
105, 10B, 109, 177, 179, 189, 196, 227, 

228.265, 304,357, 437, 438, 478, 484, 


513,537,553,566. 

NapoMon I or 拿破仑一世，性格与习惯， 
65—72, 79—82, 151—153 ， 155—160, 
257—258, 392-393; —— 谈话与意见， 
21 ， 119,125,128—130, 134—136,141— 
143, 145,149— 150, 159,171 ， 183, 265, 
312, 313, 367—368, 385, 391—394, 399, 
401,410,414, 415-416, 417, 420,421- 
426,438,444,445, 483, 508, 545, 575, 
576,577;—— 他的家族 ,170— 171 ， 314— 
320, 437—440 ; ——马伦哥战役前的对 
内政策， 63—65, 73—92 ; ——马伦哥战 

役后的对内政策 ，118 -- 150;- 帝国的 

建立 ,167— 178;—— 帝国时期对内政策， 
257—258, 304, 311—312, 318—319,391 
-433,560-561; —— 宗教政策， 91— 92, 
411-416;—— 与教皇的关系， 226— 
227, 309, 414-415; —— 社会政策 ，141 
—150, 421—433; —— 经济与财政政策， 
93-94, 154—159,181 — 183, 214—218, 
356—354, 371—382, 402 -409, 479— 
485;—— 他与重商主义， 158-159, 215, 
356-371, 372-382, 405—409 ;——殖 
民政策， 160-162; —— 他与文化 生活， 
145, 149, 409 - 411, 417—421, 499— 
503, 505—510 ； —— 军事统帅 ,197—213. 

参看： campagnes; - 亚眠和约前的 

外交政策， 95-117 ;—— 亚眠和约到提 
尔西特条约期间的外交政策， 151-153, 
159—167, 173—196 ， 218—251 ; ——提 
尔西特条约后的外交政策， 253-280, 
301—324,383—390; —— 1812— 1815 年 

的外交政策， 529—566 ， 567—580; - 

他与各附庸国， 112—117, 193—194,435 
-445, 510-517; —— 与意大利， 257, 
445—454;—— 与伊利里亚， 454—456; 
—— 与西班牙， 104, 262—272 ， 277— 

280 ( 455 — 457;- 与荷竺， 457—458^ 

—— 与德意志， 457-473; —— 与波竺， 
239-241, 312-314, 473-477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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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 442—445, 485-487 ; ——他 
的逝世， 581;—— 他的传说， 583— 585 . 

Napoleon II 拿破仑二世 . 参看： roi(le) 
de Rome. 

Napoleon III 韋破仑三世， 584. 

Nara (la) 纳拉河（俄 ）， 533. 

Narbonne 纳博纳，法大使 ， 390. 

Narev(la) 那累夫河（波）， 240. 

Narino 纳里尼奥，南美洲的政论家， 5, | 
56. ! 

Nassau (duch6 de) 纳索公国（德 ）， 111， | 
224,459, 473. 

nationalit6s 民族， 2, 22—26,281—288, 
295,485—487,530—517. 

Natisone 纳梯松那河 ( 奥 ）， 308. 

Navarre 纳瓦拉（西）， 340, 344, 553. 

Naumburg 瑞姆堡（德 ）， 237. 

«Nazareens» (Ies) “ 拿撒勒派”，德艺术家 
流派， 503. 

Necker de Saussure (Mme) 内克尔 • 
德 ■ 索絮尔夫人，法女作家， 508. 

Nedjd 内志（阿拉伯半岛 ）， 30, 333. 

Negotin 纳果廷 C 土，今南斯拉夫苦腊霍 
伏 ) ， 245. 

Neipperg (comte de) 奈珀克伯爵，奥 
贵族， 99, 555, 573. 

Nelson 纳尔逊，英海军上将， 9,35, 103, 
103,178, 179,180,189. 

N^nadovitch 奈纳多维奇，塞尔维亚民 
族运动领袖， 30, 231. 

Nesselrode 涅谢尔罗杰，俄大臣， 322, 
381,386, 536, 548. 

Neufchdteau (Fran 9 ®is de ) 纳夫夏托 
( 弗朗索瓦 • 德 • ） ，法前督政官 ， 157. 

Neuchatel 纳沙泰尔（瑞士）， 228, 233, 
437. 

neutres (batiments) 中立国船舶， 59,255 
—255; —— (pays) 中立国家， 30, 42— 
48, 55, 56, 58,156, 170, 255, 361—363; 

-— (Ligue des) 中立联盟， 103, 105, 


105,108, 109. 

Ney 内伊，法元帅， 149,162, 205,220,237, 
240, 247, 279, 305, 343, 390, 535, 552, 
553’ 565, 573, 578. 

Nguyen-Anh 阮映 .- 参看 ： Gia-long. 

Nice 尼斯（法）， 38, 60, %, 182. 

Niccolini 尼科里尼，意作家， 511. 

Niebuhr 尼布尔，普史 学家、 官员， 274, 
289, 300, 301,490. 

Niemcewicz 涅姆策维奇，波政界人士， 
239, 477. 

Niemen 涅曼河（俄）， 248, 249, 390, 531 

.—532. 

Niethammer 尼特哈默尔，巴伐利亚大 
臣， 468. 

Niger (fleuve) 尼日尔河， 57. 

Nive (la) 尼夫河（法 ) ， 566. 

Nivelle (la) 尼维尔（法、西边界）， 566. 

Nizam (Etat ds) 尼扎姆（印度）， 57. 

nizam djedid 土耳其新常备军， 231, 
246. 

Noailles(Alexis de) 诺阿耶（亚历克西 • 
德 _ ) ，法保王党 ， 311. 

nobles galiciens 加里西亚贵族， 302;- 

varsoviens 华沙贵族， 302. 

noblesse imperiale 帝国贵族， 171 ， 423— 
426. 

Nogent-sur-Seine 塞纳河畔的诺让（法）， 
562. 

Nord 诺尔郡（法）， 47. 

Norinaga Motoori 本居宜丧，□本哲 
学家， 25. 

Normandie 诺曼底（法，旧省）， 91 ， 303, 
520. 

Norvege 挪威， 312, 385,389, 484, 512, 
515, 534, 543,555, 571. 

Norvins 诺尔文，法帝国驻罗马官员， 
453. 

notability “ 新贵名流 ” 、 “ 名流 ” ， 76,77, 
85,140,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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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bles “ 名流 ” 、 “ 新贵名流 ” ， 64, 65, 75, 
77, 90,112,115,116,140, 561 ;——瑞士 
的名流会议， 116. 

notaires 公证人 , 88, 143. 

Nottingham 诺丁 汉（英）， 378. 

Nouvelle-Angleterre 新英格兰（类）， 
353. 

Nouvelie-Grenade 新格拉纳达（南美）， 
526—527. 

Nouvelle-Orleans (la) 新奥尔良（美）， 
160,216,516. 

Novalis 诺瓦利，德浪漫主义者， 17, 18, 
282, 504, 510. 

Novarais 诺瓦腊（意）， 102, 483, 

Novossiltsov 诺沃西尔佐夫，俄外交官， 
185, 188,193, 195. 

Nuremberg 纽伦堡（德）， 31 ， 224, 236, 
284. 

Oberkampf 奥伯坎普夫，法工业家， 47, 
521. 

Oberlin 奥贝兰，法神秘主义者， 21,503. 

oblations 布施， 148. 

Obreaovitch 奥勃雷诺维奇，塞尔维亚 
政界人士， 389. 

Ocana (bataille d') 奧卡足亚之战， 344. 

O’Connell 奥康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 
495. 

Oder 奧得河， 237, 276, 323, 384—385, 
390, 537, 546. 

O’Donnell 奥多纳，奥大臣， 298, 494. 

Oelsnitz 埃尔斯尼茨，奥将军， 98. 

Oerebro(didte d’ ） 厄勒布 # 议会（瑞典）， 
323. 

Offenburg 奥芬堡（德 ） ， 169 - 

officiers minist^riels 法院工作人 87, 

143. 

Oglio (riviere) 奧利奥河（意）， 98. 

O 1 Higgins 沃伊金斯，智利独立斗争领 
导人之一 ,56, 527. 


Ohio 俄亥俄州（美）， 58, 525. 

Okhotskh 鄂霍次克海， 525. 

Oldenburg (due d 7 ) 奥耳赀堡公爵， 385: 
390, 542;—— 奧 If. 登堡大公国， 321,324, 
389,463. 

Olivenza 奥利范萨（西）， 104. 

Olmutz 奥尔莫乌茨 ( 奥，今拢阿罗木次）， 

221 . 

Olonistes 奥罗纳郡人（意）， 112. 

Oltrepadani 波河南部人（盘 ）， 112. 

Oisoufiev 奥尔苏费耶夫，俄将军 ， 563. 

Ompteda 昂普蒂达，汉诺威军贫 ， 387. 

Opera de Paris 巴黎歌剧院， 121, 149, 
421. 

Oppenheimsr 奥本海默，犹太人银行家， 
466‘ 

Orange(prince d’ ） 奧伦治亲王，荷王族， 
5,110, 111 ， 117, 238, 557, 571, 

Orde 奥德，英海军上将， 178. 

Ordener 奥德内尔，法将军， 169. 

ordre des avocats 律师公会 ， 400. 

ordres 勒章， - de la Couronne de fer 

铁晃勋章， - des trois Toisons d’or 

三条金羊毛贴章， - de la Reunion 

“ 联合勋章 ” ， 423. —— 参看 ： Legion 
d’honneur, 

《ordres du Conseib> “ 枢密院令’'（英 
国）， 255. 

Oregon 俄勒冈州（美 ）， 525. 

Orenoque 奥里诺科河（美 ）， 527. 

Orient 东方， 27, 29, 30, 95, 167,246, 570. 

Orleans (due 奥尔良公爵，法王族， 

94, 278, 579. 

Orleans (ville d’ ） 奥尔良城（法）， 132_ 

Ortenau 奥尔特瑙（德 ）， 164, 224. 

Orthsz (bataille d') 奥尔泰兹之战， 
566. 

Osmond (d 1 ) 多思蒙 ,414. 

Osnabriick (evech^ d ’） 奥斯纳布吕克 
主教邦（德）， 163, 24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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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ian 奥西安，苏格兰古诗人， 15, 21, 
505, 509. 

Osterode 沃斯特鲁达（东普鲁士城市，今 
波兰）， 241. 

Ost-Frise 东弗里西亚群岛（德）， 249, 

358. 

Otrante(duc d 1 ) 奥特朗托公爵， 102,312. 
Ottomans 奥斯曼人（土）， 312, 388. 
Oubril (d ’） 奥布利尔，俄外交官， 188 t 

231 ， 232. 

Oudet 乌代，法上校， 304. 

Oudh 阿瓦德（印度 ) ， 180. 

Oudinot 乌迪谈，法元帅， 205, 305, 390 ， 
535, 550, 551,563, 564. 

Ouessant ile 乌桑岛（法 ) ， 177, 178. 
Ourcq 乌尔克河（法）， 408, 563. 

Ourthe (d^partement de T) 乌尔德郡 
( 法，今比）， 304,429, 

Ouvrard 乌弗拉尔，法大暴发户，卻， 94, 
104, 127, 174,214— 217, 223, 320, 367, 
380. 

Ouvrard, frere 乌弗位尔之弟，美费城 
银行家 ， 215. 

ouvriers 工人， - 英国工人， 53 ， 522, 

523;—— 法国工人， 157, 158, 407, 429― 
430,484, 520—522, 573. 

Overbeck 奥韦尔贝克，德画家， 503 . 
Overbeg 奥韦尔贝格，德神甫， 1 9 - 
Oviedo 奧维亚多（西）， 269. 
Owen(Robert) 欧文（罗伯特），英空想社 
会主义若， 52, 524. 

Paccanari 帕卡纳里，惫神甫， paccana- 
ristes 帕卡纳里教派，即 “ 忠估神前会 ' 

413. 

Paderborn(evdch6 de) 帕德博恩主教邦， 
163. 

Paget 佩吉特，英大使，〗 91. 

Pahlen 帕伦，俄将军， 108, 185. 
pain 面包， 118, 127, 136. 


paix 和约， - 亚眠和约， 106 ， 107—112, 

126, 136, 137, 149, 152, 154, 156;- 佛 

罗伦萨和约， 102;—— 吕内维尔和约(参 
^-traite de); —— 普莱斯堡和约，〗 54 ， 
222;—— 法、土和约， 162. 

Palacky 帕拉 茨基 . —— 参看： Palatsky. 
Palafox 帕拉福斯，西反法领袖之一， 270 ， 
279, 339. 

Palatinat 帕拉蒂纳 ( 徳）， 219, 431. 
Palatsky (Palacky) 帕拉茨基，捷作家， 
512. 

Palerme 巴勒莫 ( 意）， 225, 332. 

Palffy 帕尔菲，匈贵族， 220. 

Palm 帕尔姆，巴伐利亚书商， 225, 
Pampelune 潘呰洛纳（西）， 265, 566. 
Panine 潘宁，俄大臣， 30,108, 185. 
papier-monnaie 纸币， 29, 38, 157, 373— 
375,560;—— 英国纸币， 50-52, 555; 

- 奥国纸币， 298;- 两班牙纸币 ,41 ， 

247; 一 - 普鲁士纸币， 221;——1813 年 
间盟国纸币 ， 555. 

Paraguay 巴拉圭， 527 . 

Parallele entre Cesar, Cromwell et 
Bonaparte « 借撒、克伦威尔与波拿巴 
之间的对比 》, U9-120. 

Paris 巴黎， 31 ， 40, 50, 85, 87,91,94, 100, 
104,105,114,119, 121 ， 127 ， 135 ， 136, 
138,146, 163, 165 ， 166, 168 ， 169 ， 172, 
273,303,304, 311, 312, 324, 372, 379, 
397, 405, 407, 408, 419, 430, 478, 486, 
560, 562, 564, 575, 576, 577, 580 ;——市 
政组织， 85;—— 公共 II ：程， 408 ;——巴 
- 黎之战， 564—565; —— 巴黎条约， 569 , 
, 580. 

Parish 帕里什，汉堡银行家， 44, 50, 59, 
， 216,370, 372. 

Parker 帕克，英海军上将， 108. 

Par me 巴马（意）， 41 ， 102,162, 227, 259, 
391,447, 569-570;—— 巴马公爵， 102. 
parquet 检 査官 . —— 参着 ： ministdre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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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c. 

Parsdorf 帕尔斯多夫 ( 德 ）， 100. 
Pas-de-Calais 加衆海峡郡 ( 法）， 147, 176, 
217, 395. 

PasquaUs 帕卡利斯，法哲学家 ， 14. 
Pasquier 帕斯基埃，巴黎警察厅长， 398, 
Passarge 帕萨尔格河（波）， 240—241 , 
247. 

Passau 帕骚 ( 德 ）， 163;—— 帕骚主教邦 , 

164. 

Passy 帕西（法 ）， 47 . 

Pasvan-Oglou 帕斯万 _ 奥格卢，维丁帕 
夏， 30, 246. 

Pau 波城（法 ) ， 566. 

Paul 保罗一世，俄沙皇， 5, 8, 19, 29, 

30, 101—105; —— 被暗杀， 108. 

Pauline Bonaparte 波利娜 • 波拿巴， 

-参看： Bonaparte . 

Paulucci 保卢奇，俄庖用人员， 536, 539. 
Pavie 帕维亚（意 ）， 511. 

Pays-Bas 尼德兰 ， 23, 31,61, 301, 335,559, 

569. - 参看： Hollands. 

paysans 农民， -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 

民 ,53;—— 奥地利的农民， 8, 29, 308; 
—— 巴伐利亚的农民， 469 ;——丹麦的 
农民， 54; —— 西班牙的农民， 268, 340; 

■ 法国的农民， 5, 42,47, 91 ， 127, 128, 
147, 148, 215, 360, 362, 411 ， 429, 462, 
476;— 黑森的农民， 309 ;——荷兰的 
农民， 42;— 匈牙利的农民， 23 ;——普 
鲁士的农民， 5, 7, 8, 54, 290-292; —— 
俄国的农民， 8, 185, 533 ;——瑞士的农 

民， 42. - 参看 ： droits fdodaux. 

Peel 皮尔，英主张自由贸易者 ,496. 
peinture 绘画， 14, 509. 

Pdkin 北京， 57, 

PeUew 僦鲁，英船长， 524. 

Peltier 佩尔蒂埃，法国亡命的记者， 155, 
164. 

Pend jab 旁遮普 .- 参看 : Pund jab. 


Pensacola 彭萨科拉（美 ） ， 525. 

Perceval 珀西瓦尔，英大臣， 245, 255, 
336, 376, 495. 

Percier 佩西埃，建筑家， 509. 

Percy 佩尔西，法外科医生， 208. 

Perier 佩里埃，法工业家， 520. 

Pdrim 丕林岛， 57_ 

Pernam bouc 伯南布哥（巴西 ） ， 37Z 
Perou 秘鲁， 331, 527. 
perquisitions nocturnes 夜间捜査民宅， 
76. 

Perregaux 佩雷高，银行家， 50, 84. 

Perse 波斯， 57, 245, 261—262, 333, 389, 
525. 

Persiqus (golfe) 波斯湾， 57. 
pertes de 1’arniSe frangaise 法军的伤 
亡， 209, 535. 

Perthes 佩尔泰斯，汉堡书商， 221 . 
Peshavar 白沙瓦（印，今巴基斯坦 ) ， 328. 
Petersbourg 彼得堡（俄）， 238, 245, 389, 
428, 533. 

Petit Morin 小莫兰河 .- 参看： Morin. 

《petite Eglise» “ 小教会 ” ， 132,401, 
412. 

Petty (lord) 佩蒂勋爵，英大臣， 230. 
Pezza 佩扎 .—— 参看 ： Fra Oiavolo. 
Peugeot 珀若，法工业家， 524. 
Philadelphes (les) “ 费拉德尔非人 ” P 月谋 
案， 304. 

Philadelphie 费拉德尔非亚（费城）（美）， 
215,216,519. 

Philipp 菲利普，英殖民主义者， 57. 
Philippeville 菲利普维尔（比）， 580. 
Philippines 菲律宾 ， 57. 

Philippsbourg 菲利普斯堡（德）， 100. 
philosophic 哲学， 14, U, 232, 500, 502 
一 503. 

Phoebus, revue 《太阳神 》 杂志（德 ） ， 284. 
Phull 法尔，普军官， 233, 385. 
piastres(trafic des) 皮亚斯特， 21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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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58. 

Piuoli 皮阿托 利方丈 ，馈外交 fT, I8S. 

Hchegru 皮什格鲁，法阴谋分子， f f 将军， 

168—170. 

Pichler (Caroline) 皮希勒（卡洛琳娜）， 
285. 

Pie VI 庇护六世，罗马教皇， 5, 〗 9, 130. 

Pie VII 庇护七世，罗马教皇，〗 02, 113, 
130, 172,226,227,229, 309, 414 -415, 
485, 502. 

Pismont 皮埃蒙特 ( 意）， 61,95,95, 100, 
102, 114, 162, 219, 391 ， 431 ， 432, 437, 
483. 

Figault-Lebrun 皮戈尔特 - 勒布伦，法小 
i 兑家， 505. 

Pigneau ds Behaine 百多禄，法国主教， 

5 ，‘ 

Pindaris “ 平达利斯 ” ，印度盗匪， 328, 

Pino 皮诺，意将军 ,447. 

riombino 皮昂比诺（意）， 102,194, 228, 
437. 

Pirna 皮尔纳（德）， 55】. 

Pitt (William) 皮特（威廉），英首相 ,6, 7 
—9, 24, 27, 32—35, 40, 51, 56, 61, 96, 
105, 107, 110, 117, 167, 175 ， 188, 195, 
215,218, 230, 233,256,557. 

Pixerecourt 毕克塞雷古，法作家， 505. 

Placs 普莱斯，英激进派， 496. 

Plaisanc' 皮亚琴察（意 ）， 219, 227, 259. 

plebiscites 公民投票，——共和八年的公 
民投票， 76;—— 共和十年的公民投票， 
140;— 共和十二年的公民投票， 171. 

Plsisse 普莱泽河 (: 德）， 553. 

Plsiswitz(armistice de ) 普列斯维茨停战 
协定， 547, 548. 

Plock 普洛次克（波 ）， 240. 

P6 (le) 波河〔意）， 98, 100. 

Poglizza (la> 哿格利扎，达尔马提亚地区 , 
455. 

Poinsot 普安索，法数学家， 500. 


Poisson 普瓦松，法数学家， 500. 

Polssine (la) 波利齐内（意）， 10Z 

police 警察， 85, 87,171, 398—399. 

Pologne 波兰， 7, 23, 27, 31, 186—187, 
195,239—240, 241 ， 248, 250, 276, 302, 
312, 313, 314, 316, 384, 385, 440, 473- 
477, 484, 485, 5J2, 514, 515, 533, 537, 
555, 570. 

Polotsk 波洛次克（波 ）， 532. 

Pom^ranie 波美拉尼亚（德，今波兰波莫 
瑞）， 189,195,249 ;——瑞典的波美拉尼 
亚， 239, 335, 

Pommereul (ds) 波默勒尔 ( 德 •） ，法书 
报管理署， 401. 

Pomp^i 庞培（意）， 509. 

Poniatovski 波尼亚托夫斯基，波将领， 
法元帅， 239, 312, 313, 384-385, 537, 

Ponsonby 庞森比，英大臣 ， 336. 

Pont3-Cor'/o(princs de) 蓬特科沃亲王， 
228, 437. - 参看： B:rnadotte. 

Pontins (marais) 庞廷沼泽地 ( 意 ）， 453. 

Ponza (archipel des) 莲扎岛（意）， 226. 

Poona 浦那（印度 ）， 180- 

poor-rate 济贫税（英 ） ， 523 . 

poor-tax 济贫税（英）， 54. 

Popham 波帕姆，英疽民主义者， 57,109, 
177, 328—329, 345. 

population 人口， - 法国人口， 430; 

—— 大帝国人口， 391. 

Porrentruy 波伦特鲁伊（瑞士 ）， 37. 

Portalis(Jean-Etisnne) 波塔利斯（让-艾 
蒂安），《民法典》起草人之一， 20, 82, 
132,134, 143,147, 396, 411,412, 413. 

Portalis (Jean-Marie) 波塔利斯（让-马 
利 ) ，上者之子， 400—40J. 

Port-au-Princ 2 太子港（海地首都）， 161. 

Portland (due ds) 波特兰公爵，英首相， 
245,336. 

Port-Louis 路易港（法兰西岛，今毛里求 
斯首都），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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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o 波尔图（葡 ）， 27 〗， 343. 

Portugal 葡萄牙， 15,41 ， 104, 109, 135, 
174, 178, 250, 258, 262—266, 269, 272, 
304, 305, 335, 338, 345, 353, 390, 434, 
512,516. 

Posen 波森（波兹南）， 537, 570. 

Posselt 波塞尔特，德 〔 Ufl 主义名 ' ， 283. 

Postel (la R.M.)des soeurs de la Mise- 
ricorde “ 慈悲修女会”女会长波斯泰 
尔， 413. 

Pothier 波蒂埃，法国法学家， 145. 

产 otocld 波托茨基，波兰大臣， 474, 476. 

Potsdam (accord de) 波茨坦协定， 22L 

Pouqueville 齊克维尔，法领亊， 228. 

Pozzo di Borgo 波佐 • 迪， 溥尔戈，法 
亡命者， 244,299, 323, 572, 577. 

Pozzolo (bataille de ) 波佐罗 之战， 101 . 

Prague 布拉格， 294, 387,388,512 ;——布 
拉格会议， 546, 548, 549 ;——布拉格大 
学， 512. 

Pratzen(plateau de) 齊拉岑高地（奥，今 
捷）， 22L 

Precy 普雷西，法亡命者， 91. 

prefets 郡守， 85, 85, 87 ， 147 ， 157, 158, 
199,394— 395, 4J1. 

Prenzlau (bataille de) 伦茨劳（德〉 
之战， 237. 

Presbourg 呰莱斯堡（今捷布拉斯迪拉发)， 
220, 309, 313;—— 晋莱斯堡条约， 154, 
222 . 

presbyteranisme 长老会（英 ）， 20. 

cpresse 》 (la) “ 强迫征募 ” ， 32, 352, 382. 

presse (liberty de la) 出版自由， 15,1J6, 
171;—— (pouvoir ds la) 报纸的威力， 

119. 

pr^tres constitutionnels et refractaires 
筅政派教士朽顽抗派教上 ， 40, 74, 112, 
128,129, 130, 132-133,147; —— dipor- 
tes 被放逐的神南， 19, 40. 

Price 普赖斯，英政谂家， 20. 


Priestley 普利斯特利，英化学家 , 20. 

Prigent 普里让，法舒安分子， 303. 

Prina 普利纳，意部长， 447. 

princtpautes danubiennes 多锻河两公 

国（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 8,236,250, 
261,274,320, 388—389. 

prisons d'Etat 国家监狱， 319, 399. 

prix(des marchandises) 物价， 45,46,50, 
51,52,54, 59 ? 105, 360, 369, 372—374, 
558. 

《prix decennaux» pour les dcrivains et 
artistes “ 十年奖”（发给作家与 艺术家 
的）， 420. 

propriete fonciere 地产， 53, 54, 118, 
145,448,449, 450, 45J, 452, 455, 458, 
459, 460, 462, 465, 466, 468, 469, 470, 
472, 47?, 476, 491-492, 493. 

protestantisme 新教 ， protestants 新教 
徒，〗 9,58, 107, 503; —— 德意志的， 19, 
462,503;—— 英国的 ,20, 503 ;——巴伐 
利亚的， 469;—— 法国的 ， 133—134,416. 

Prcwencs 普罗旺斯（法旧省）， 40,91 ， 97, 
123, 304, 311 ， 312. 

provinces illyriennes 伊利里亚诸省， 
388. - 参看： lllyrie. 

Prud’hon 普律东，法画家， 509. 

Prusss 普鲁士， - 内政史， 5,8,50, 55,58, 

286, 287, 288—297,489—492, 514, 521; 
—— 提尔西特和约前的外交政策， 27- 
28, 3 】， 58, 60, 61 ， 95, 97, J 05, 163 ， 164, 
166,189, 190, 195,221, 229—236, 247, 
248, 249—250；—— 提尔西特和约后的 
外交政策， 258,274—276,350—351,365, 
384—385, 441, 484, 533, 535, 536;—— 
1813 年普鲁士， 536— 538;——1813 — 
1815 年的战令， 549—553, 580. 

Prusse (roi de ) 普 fj- 士国王， 95 ， 163, 
166,221, 232—234, 247—250, 390. —— 
参看： Fred^ric-Guiilaume III. 

Prussiens 普鲁士人， 235, 235, 



247, 544, 549, 569, 570 

Pruth (le) 普魯特河（罗 ）， 389, 

Pry tande (le) 普利坦内，原路易大王中 
学， 145. 

Prytanee militaire (le) 陆军中学， 2Q4. 

PulavyCch^teau de) 普瓦维城堡（波兰）， 
195, 302. 

Pulstusk(bataille de) 普乌土斯克之战， 
240. 

Pundjab (Etat de ) 旁遮普（印度 ) ， 57, 
328. 

Pustertal (ie) 普斯特尔塔尔（奥 ) ， 308. 

Puyvert (marquis de) 皮韦尔侯爵，法亡 
命者， 97. 

Pyre tiees 比利牛斯山， 566 . 

Quarterly review « 季度评论》杂志（英 ） ， 
496. 

Quartier de I'Inn 因河地区（奥 ）， 313. 

Quatre-Bras(bataille des) 四臂村之战， 
578. 

Quatremere de Quincy 卡特勒梅尔 - 
德， 坎西，法艺术理抡家， 508, 509. 

question d'Orient 东方 问题 . - 参看： 

Orient. 

Quiberon 基伯隆（法 ) ， 331 . 

Quincey 昆西，英文学家， 505. 

Quito 基多（西属美洲，今厄瓜多尔酋 

都 ) ， 330- 

Raab (bataille du) 拉布河之战 ,308— 
309. 

Radcliffe 拉德克里夫，英工业家， 52. 

RadclifFe(Anne) 拉德克里夫（安娜），英 
女作家， 15. 

Radjpoutana 拉凡 杏他拿（印度）， 328. 

Radziwill (prince) 拉齐维尔，波兰大贵 
族， 233, 239. 

Raeburn 雷伯恩，英画家 , 509. 

Raffles 莱佛士，英驻爪哇总贤 ， 524 , 5 之 5 . 


Raghouji Bonsie 拉古吉 • 邦斯勒，印度 
王公， 180. 

Raguse 腊古扎（迖尔马提亚港口，今南 
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 ) ， 228, 232, 454, 
456. 

ralliement 归附， 394, 423 —424. 

Rambouillet 朗布依埃（法）， 361 ， 409. 

Randget Singh 兰吉特 * 辛格，印度王 
公，锡克人领袖， 57, 328. 

Rapp 拉普，法将军， 202,249, 390. 

Rass 拉斯（内志首府 ) ， 333. 

Rastadt 拉什塔特 ( 德 ）， 60. 

rational isme, rationalistes 理性主义，理 
性主义者， 12, 13, 20, 21 ， 22, 25, 69. 

Ratisbonne 累裉斯堡（德）， 164, 305— 
307, 464. 

Razoumovski 拉祖莫夬斯基，俄大使， 
191,244, 273, 299, 324. 

Re(Ue) 雷岛（法 > ， 40,74. 

Rea.) 阿尔，法参政官， 82, 424. 

Recamier 雷卡米埃，法银行家， 84,217. 

Recam ier(Mme) 雷卡米埃夫人， 22,4Z7, 
428. 

reces de 1803 1803 年的“帝国大法 ”,163 

-164. 

recrutement des armees 军队的征募， 
- 在英国， 33, 34;- 在法国， 38. 

Reding 雷丁，西将军， 271. 

Reding 雷丁，瑞士政界人士， 116, 162, 
163— 164. 

Redon (IHe-et-Vilaine) 雷东（法，伊尔 
维兰邵）， 128. 

reforms agraire 土地改革， 8, 63, 452. 
- 参看： propri^te fonciere. 

refractaires (soldats) 拒服兵役若 ， 561; 
—— (pretres) 顽抗派教士，参看； pre- 
tres refractaires. 

Reggio de Calabre 勒佐加拉勃里亚 
( 意 ）， 226,261 • 

Regnau<3 勒尼臾，法参政官， 82. 


417 



R 谷 gnier (l'archiduc) 雷尼埃大公，奥 

皇族， 297. 

Regnier 雷尼埃，法大法官， 169. 

Rehberg 雷贝格，德作家， 8, 13. 

Rehdig^r 茁丁杰，西里西亚贵族， 290. 

Reichardt 赖 E 特，德政论家， 283. 

Reicnenbach(trait6 de) 赖亨巴赫（瑞士） 
条约， 548, 555. 

Reichstag 帝国议会（德意志神圣罗马帝 
国）， 31 ， 163. 

Reims 兰斯（法）， 564, 

Reinhard 雷因哈尔，法外交官， 115. 

religion d'Etat 国教， 131. 

Reizenstein 赖岑施泰因，巴登大臣， 463, 
472. 

remplacement 顶替制度， 198—199. 

Rimusat 雷米扎， 420 . 

Rendu 朗迪，法官员 ， 419. 

Rengger 伦格尔，瑞士政治家， 112. 

Rennes 雷恩（法 ）， 135. 

rentes foncieres entachdes de feodalite, 
封建性的地租， 149. 

r^publicains 共和派， 65,119, 125, 169, 

170. 

Republique argentine 阿根廷共和国， 
526—527. 

Republique batave 巴达维亚共和国， 
41. 

Republique fran^aise 法兰西共和国， 
62,65, 74, 119,121, 137, 139, 143 ， 150, 
170, 171. 

Republique helvetique 黑尔维谢共和 
国， 115-116. 

Republique Ltalienne 意大利共和国， 
114,118, 193. 

rescriptions des receveurs 收税宫的期 
票， 39,83—84, 174. 

Restauration (la) 复辟（波旁王朝 ）， 77, 
560 ； — 第一次复辟， 571—574, 577; 
一 第二次复辟， 580. 


Reunion(ile de la) 留尼汪岛 ， 329. 

R^union^ordre de la) “ 联合助章 ” （法）， 
423, 425. 

Reventlow 雷文特洛，德新教徒， i9. 

Revue d’Edimbourg «爱丁堡评论 
( 英 ) ， 496.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1 ， 3— 26,27,29,30, 
34, 38,46, 58, 63, 64,70, 71 ， 74; 75, 

76,78, 82, 84, 85,92,94, 120, 125, 129, 
130,136, 138, 139, 142, 145, 146, 150, 
152,155,166, 167, 170, 172, 192, 199, 
201,233,236, 287, 395, 425, 452, 486, 
488—489, 513, 518, 524, 562, 571, 584= 

Reynier 雷尼埃，法将军， 226, 261, 533, 
537. 

Rezanov 雷扎诺夫，俄探险家， 525. 

Rheinische Merkur 《来因根道》（德 ） ,568. 

Rhenanie 来因地区（德）， 5, 55,123,124, 
129,169,311,429, 431, 432, 570, 571. 

Rhigas 来格斯，希腊作家， 30. 

Rhin 柬因河， 31 ， 37,55,60,61,90,93,97, 
99, 100, 101 ， 163,188, 208, 217,219,234, 
236,277,305, 321 ， 358, 408, 440, 481 ， 
514, 548, 553, 557, 569, 570. 

Rhin-et-Moselle (departement de ) 來 
因 - 摩泽尔郡 ( 法） ， 431. 

Rh6ne 罗讷河（法）， 408. 

Ricardo 李嘉图，英经济学家， 375— 376, 
523. 

Ricciardi 李齐亚第，那不勒斯王国大臣 , 
449. 

Richard et Lenoir 里夏尔与勒努瓦，法 
工业家， 47, 379, 521. 

Richelieu 黎歇留，法红衣主教，大臣， 71. 

Richepanse 里什庞斯，法将军， 101,136, 
160, 161. 

Ricord 李科尔，前国民公会议员 ， 303. 

Ried(traite de) 雷德条约 ， 553. 

Riesenbirge (les) 巨人峰（德奥边界，今 
波捷边界 ) ， 546, 


418 



Riga 里加（拉脱维亚 ）， 372, 531 ， 532. 

Ritter 里特尔，德地理学者， 17. 

Ritterschaft 帝国骑士， 164, 189, 223— 
224, 289, 568. 

Rivoli(rue de) 利沃里大街（巴黎 ）， 408, 

Rivarol 里瓦罗尔，法亡命者， 11. 

Robespierre(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 
雅各宾派领袖， 25, 89, 91 ， 185, 

Rochambeau 罗尚博，法将军，〗 61 . 

Rochefort 罗什福尔（法 ）， 40, 177,304, 
580. 

Rodda 罗达，卢卑克市商人， 379. 

Rodio 罗地奥，卡拉布里亚叛乱者， 225. 

Rodrigue 罗德里格岛（英占）， 568. 

Roederer (Pierre-Louis) 罗德雷（皮埃 
尔 - 路易），法作家和参政官， 69, 75, 82, 
119, 128, 137, 138, 139, 170, 451. 

Roederer 罗德雷（安托万 - 马利），上者 
之子， 451 ， 453. 

Roer (la) 罗尔河（德）， 37 . 

Roettiers de Montaleau 罗 蒂埃德 . 
蒙塔劳，法共济会领导人， 417. 

Roger 罗歇，法官员， 217. 

Roger-Ducos 罗歇 - 迪科，法前督政 tf ， 74, 

roi (le) de Rome 罗马王，拿破仑之子， 
319, 562. 

Roland(Mme) 罗兰夫人，法吉伦特派领 

袖， 21. 

Rolipa (bataille de) 罗里萨之战， 271. 

Romagne 罗马涅（意）， 308. 

romantisme 浪漫主义 ,—— 在德意志， 

13—14 ， 17— 19, 21 ， 282—283 ， 504— 
505;— 在奥地利， 298;—— 在英国， 
505—506;—— 在法国， 14, 21 ， 22, 506— 
507; — 艺术中的浪漫主义， 508-509. 

Rome 罗马 {: 意）， 61,63,102, 131, 172, 
192, 259, 309, 398,453,486, 566. 

Rome (le Vatican) 罗马（梵蒂冈 ）， 40, 
130, 132. 

Romme 罗默，法国民公会议员， 185. 


Romney 罗姆尼，英画家， 509. 

Rosas 罗萨斯〔西 ）， 346. 

Rosas 罗萨思，智利独立战争领导人之 
一， 527. 

Rosenberg 罗森贝格，奥将军， 310. 

Rosette 罗塞塔（埃及 ）， 246. 

Rossignol 罗西尼奧尔，法雅各宾派， 

121 . 

Rostopchine (comte) 罗斯托普钦，俄贵 
族，大臣， 30,105, 512, 531. 

Rothiere(combat de la) 拉.罗特埃尔 
之战， 562. 

； Rothschild (les ) 罗思柴尔德家族 ，犹太 

! 人银行家， 365, 558, 559. 

'Rothschild (James) 罗思柴尔德（詹姆 
士）， 381 ， 558, 

Rothschild(Meyer Amschel ) 罗斯柴尔 
德（迈耶 • 阿姆谢尔 ) ， 55, 466. 

Rothschild (Nathan) 罗斯柴尔德（内 
森）， 55, 558. 

Rouen 鲁昂（法）， 381 ， 413. 

Rouge (mer) 红海， 109. 

Roumains 罗马尼亚人， 512. 参看： Prin- 
cipaut^s danubiennes. 

Roumelie 鲁梅利亚（土，今保）， 231 ， 250. 

Roumiantzov 鲁缅佐夫，俄大臣， 258, 
273, 275, 313, 385, 531,536* 

Rousseau(J.-J.) 卢梭，法思想家， 13, 21 ， 
69. 

Roustchouk 鲁斯丘克 ( 保，今鲁塞）， 245, 
246, 389. 

routes 公路， 408, 456;- 阿尔卑斯山 

各公路 ,408, 481—482. 

royalistes, royalisme 保王党人，保王主 
义， 60, 65,74, 78, 91 ， 119,120, 121, 122, 
129, 168, 169, 172. 

Royer-Collard 鲁瓦耶 - 科拉尔，法哲学 
家，保王党人 , 91 ， 427, 496—497, 500. 

Ruchel 吕歇尔，普将军， 236. 

Ruckert 鲁 克尔恃 ，德诗人，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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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ffin 吕芬，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各地的 
代理人， 162. 

Rugen H 根岛（德 ）， 259. 

Rumbold 朗博尔德，英使者， 丨 91 . 

Rumford 朗福德，美物理学家， 500. 

Russbach (le) # 斯巴赫河 ( 奥 ) ， 31 0. 

Russel 罗尜，英政界人士， 496. 

Russel 拉塞尔，爱尔兰起义者， 175. 

Russie 俄罗斯，俄国，一内政史， 5,50, 
105—105, 185—187, 492—493,498,512, 
516;—— 对外政策 ,29, 30, 55, 58, 61,96, 
105,107, 108, 163, 164, 165, 166, 167, 
174 ， 187—195, 231—232, 258, 277— 
278, 301—302, 312—314, 315—316, 322 
一 323 ， 383—390, 536, 538, 549 ， 550, 
557, 559, 568—569, 570, 583 ;——入侵 
美洲， 58, 525;—— 入砭亚洲， 525. 

Saale (la) 萨勒河 （德）， 236, 237, 539, 
545, 552. 

Saalfeld (combat de) 萨尔费尔德（德） 
之战， 237. 

Saavedra 萨维德拉，西大臣， 19. 

S^ba 萨巴岛（荷属）， 328. 

Sicken 萨货，将军 ,563. 、 

Sidanobou Matsudaira 松平走信，曰 

^ 本幕府酋席老中， 26. 

Sifaryk 沙法利克 .- 参卷： Cnafaryk. 

Sugonte 萨贡托耍塞（西）， 346. 

Saint-Aignan 圣埃尼昂，法外交官， 555, 
556. 

Saint-Bernard(Grand ) 大圣伯纳德山口 
( 葸、瑞交界）， 97, 98. 

Saint-Brieuc 圣布里厄（法）， 413. 

Saint-Cloud 圣克卢（法）， 74, 318, 390; 
- (d6cret de) 圣克卢敕令， 363. 

Siint-Cyr (ecole de) 圣西尔军校（法）， 
204. 

Saint-Dizier 圣迪济埃（法 ) ， 558, 562; 

565. 


Saiiit-Domingue 圣多明各， 34, 110,149, 
160—161,326, 526, 568. 

Saint-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 参看： Em¬ 
pire. 

Saint-Etienne 系太田（法）， 520. 

Saint-Eustache 圣尤斯特歇斯岛（荷厲）， 
328. 

Saint-Germain (ecole de ) 圣热尔曼骑 
兵学校（法）， 204. 

Saint-Gothard (col du ) 圣戈塔德山口 
( 瑞士）， 97, 98. 

Saint-Imier (val de) 圣伊米耶山谷（瑞 
±),37. 

Saint-Julien(comte de) 垄朱利安伯爵， 
奥外交宫， 100, 388. 

Saint-Just 圣茄斯特，雅各宾领袖之一 , 
89. , 

Siint-Louis du Senegal 至路易港（塞 
内加尔 ) ， 328. 

Saint-Marcoaf 圣马尔库岛（法）， 331. 

Saint-Marsan 圣马桑，法外交官， 102, 
387,432. 

Saint-Martin 圣马丹，法哲学家， 503. 

Saint-Martin 圣马丁岛（荷属）， 328. 

Saint-Michel 圣米歇尔（法 ) ， 359. 

«Saint-Napol£on>(la) 圣拿破仑节， 149. 

Saint-Nicaise(attentat de la rue ) 圣尼 
凯斯街谋杀案， 121. 

SairU-Ouen (declaration de ) 圣多昂宣 
言， 572. ' 

Saint-P^tersbourg 圣彼得堡 ， 100. - 参 

看： Petersbourg. 

Saint-Priest (Fr.-Emmanuel, comte de) 
圣普里厄斯特伯爵，法亡命者， 91 ， 563, 
564. 

Saint-Quentin 圣康坦（法）， 408. 

Saint-Re jant 圣雷让，法舒安分子， 121 ， 

122 . 

Saint S^bastion 圣塞瓦斯提安（西）， 
265,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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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Siege (le) 圣座，即罗马教迁， 147, 
173. 

Saint~Simon(comte de) 至西 门怕爵 ，法 
空想社会主义者， 523—524, 568. 

Siint-Thomas 荃托马斯岛（丹属，今美 
国 ）， 328. 

Saint-Vincent (bataille de ) 蚤维森提角 
海战， 41. 

Saint-Vincent (lord) 圣文森特财爵 .- 

参泰 : Jervis. 

Sainte-AHiance 神圣同盟， 499, 513,584. 

Saint e-Croix 至克鲁斯岛（丹属，今美 
国 ) ， 3?8. 

Sainte-Helene 圣赫勒拿岛， 70, 152,580. 

Sainte-Lucie 圣卢西亚岛， 174, 328, 568. 

Sainte-Marie-aux-Mines 圣 ; 马丽亚-欧 
米纳（法）， 503. 

Sainte-Maure 圣 : 摩尔岛（土，今希胎累 
夫卡斯岛）， 246. 1 

Saintes (les) 诸圣群岛（法 ）， 326. 

Sakhaline 库页岛， 58, 525. 

Salamanque 萨拉曼卡（西乂 279, 343, 
344, 345, 553. 

Siiliceti 萨利切蒂，前国民公会议员，那 
不勒斯大臣， 102,114, 194,449. 

Salm 扎尔姆公国， 321, 473. 

Salone 萨洛纳（达尔马提亚首府，今南）， 
455. 

Saloriique 萨洛尼卡（希腊）， 351 ， 436, 
481. 

Salzburg 萨尔斯堡（奧）， 164, 222, 311 ， 
313,441. 

Salzmann 萨尔斯曼，阿尔萨斯神秘 i : 义 
者， 503. 

Sambre 桑布尔河（法）， 578. 

Sandomir 散多梅希（波 ）， 312.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圣弗竺西斯科）， 
525. 

Santa-Cruz(marquis de) 圣克浩斯侯爵， 
西贵族领袖之 一， 269. 


Santa Eufemia (golfe de ) 圣埃乌弗米 
阿湾（意 ）， 226. 

Santander 桑坦德（西）， 268, 270. 

Saoud 赛欧德，瓦哈比教派 泣领， 333. 

Saragosse 萨拉戈萨（西） ， : 278, 346, 554. 

Sardaigne 撒丁， 109, 351. 

Sardaigne(roi de) 撒丁国王， 30,95,102, 
105, 108, 111,568. 

Sarre 萨尔（德）， 46, 60, 304, 405, 431 ， 
520, 580. 

Sarrelouis 萨尔路易（法，今西德）， 580. 

Sassenay (marquis de) 萨塞内侯爵，法 
使者， 330. 

Satledj 萨特累季河（印度）， 328. 

Saumarez 索马里兹，英海军上将， 254, 
322, 354. 

Saurine 索里内，法主教， 147, 172. 

Savary 萨瓦里，法大使、大臣， 149, 202, 
273, 319, 366, 390, 394, 398,400, 419. 

Savigny 萨维尼，德法学家， 145 ， 490, 
505. 

Savoie 萨伏依（萨瓦）， 38,60,61 ， 95,580. 

Savone 萨沃纳（意 ）， 414. 

Saxe 萨克森， 54, 58, 163, 234, 250, 305, 
309,311,313,358-359, 373, 473, 481, 
521,539,542,545,546, 549, 560, 563, 
564, 570. 

Saxe(roi de) 萨克森国王， 248, 250, 353, 
542, 546, 550, 564, 570. 

Saxons (les) 萨克森人， 236, 305, 310,311 ， 
385. 

Say (J.-B.) 萨伊〈让 - 巴蒂斯特），法经济 
孕 : 家， 20, 78, 134,158,518. 

Scandinaves 斯堪的那维亚人， 44, 105. 

Scanie 斯堪尼亜（瑞典）， 254, 275. 

Scey (comte de) 塞伊伯爵，法保王党， 
562. 

Schaffouse 沙夫豪森（瑞士 ) ，妁， 99,558. 

Scharnhorst 沙恩霍斯特，普将军， 233, 
289, 293, 295, 387, 489—49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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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lling 谢林，德哲学家， 17, 282, 500, 
503. 

Schenkendorf 申 逍夫，德诗人， 540. 

Schill 席尔，普军官， 309. 

Schiller 席勒，德诗人， 16-17, 287,510. 

Schimmelpenninck 席梅尔佩宁克，巴迖 
维亚共和国领袖 ,42, 110, 112,162, 193, 
225. 

Schinderhannes 申德尔汉内斯，德盗匪， 
124. 

Schlabrendorf 施拉布伦多夫，德政论家， 
283. 

Schlegel (Auguste) 施勒格尔（奥古斯 
特），德浪漫主义者， 17-18, 283, 284, 
285,299,427, 503,508, 

Schlegel (Fr^d^ric) 施勒格尔（弗里德里 
希），德浪漫主义者， 16-17, 282, 299. 

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馱 ^ 德神学家， 
17—19, 233, 282, 284, 490, 503, 539. 

Schleiz 什列茨（德 ) ， 237. 

Schon 舍恩，普官员， 7, 289, 291. 

Schonbrunn (traitds de ) 肖恩布魯恩条 
约， 222, 231,313. 

Schrotter 施勒特尔，普苜员， 7, 289 . 

Schulenburg 舒伦堡，普大臣， 442_ 

Schulmeister 舒尔迈斯特，法间谍， 211. 

Schwarzenberg 施瓦岑贝格，奥外交饤， 
302,318, 322, 385, 388, 542. 

Schwarzenberg (famille des ) 施瓦岑贝 
格家族， 224. 

Schwarzenberg 施瓦岑贝格，奥将军， 
530, 533, 535, 537, 541 ， 549, 550, 551 ， 
553, 558. 

Schwytz 施维次（瑞士 ) ，〗 6 厶 

sciences 科学， 20, 500—501. 

Scott (Walter) 司各脱（华尔德），英文学 
家， 506. 

sculpture 雕刻， 15, 509 . 

S6bastiani 塞巴斯蒂亚尼，法将军， 162, 
165,166, 246,261, 342, 343,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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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irerie d'Etat 国务秘书部， 40, 81. 

Sedition act 危害治安取缔条例（美 ）， 6. 

Sefardim (les) 塞法尔第人（法犹太人）， 
416. 

Siguier 塞吉埃，法亡命者， 149. 

S^guin 塞甘，法金融家， 174. 

S^gur(comte de) 塞居尔，法典礼官 ,149, 
424. 

Seine 塞纳郡（法 ）， 85. 

Seine 塞纳河（法 ）， 563. 

Seine-Inferieure (ddpartement de la) 
下塞纳郡（法 ）， 86,168, 429. 

Selim III 塞利姆三世，土耳其苏丹， 30, 
231,235,245, 245, 261. 

Ssmmering 泽默林（奥 ） ， 308, 

s^minaires, s^minaristes 修道院，修道 
士 ,411 ， 412, 415—416. 

S^monville 塞蒙维尔侯爵，法外交官， 
113, 318. 

S^nancourt 史南古，法作家， 507. 

Sinat 元老院， 75, 77, 78, 88, 90,121 ， 122, 
133, 134, 135, 137 , 138, 139, 140, 166, 
170—172,398,401, 555, 571 ；——俄国 
元老院 —— 塞尔维亚元老院 ,231. 

sinatoreries 元老院议贝庄园， 139, 404. 

senatus-consultes 元老院决议案， 122, 

138, 139, 170,194,316, 394. 

Sinegal 塞内加尔， 328. 

Ssnft 桑夫特，萨克森大臣， 473, 557. 

Sspt lies 七岛 群岛 . - 参看： Ionien- 

nes (lies). 

Serbie 塞尔维亚 ， 9, 30, 162, 228, 231 ， 
271,312, 324,389,512. 

Sereth 塞列特河（罗 ）， 389. 

Seufert 佐伊费特，维尔茨堡大臣， 456. 

S 谷 ville 塞维利亚（西 ） ， 269,271 ， 339, 344. 

Seychelles (les) 塞舌尔群岛， 121, 329, 
568. 

Sezanne 塞赞纳（法 ）， 563.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英残剧家， 15, 



504, 508. 

Shelburne (lord) 谢尔本，英辉格党人， 
230. 

Shelley 雪莱，英诗人， 505. 

Sheridan 谢里登，英辉格党人， 272. 

Siam 暹罗（今泰国 ），57. 

Sicile 西西里， 35.225,231,232,244,246, 
261,278, 331, 332, 351，390, 436, 497, 
549, 554. 

Sidmouth (lord) 西德默思勤 爵. -参 

看： Addington. 

sierra 山脉， —— 瓜达腊马山脉（西），279; 
——格雷多斯山脉（西 ），343.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f 57. 

Siestrzencewicz 谢斯琴策维奇，波兰大主 
教’239, 

Sievers 赛弗斯，俄省长， 186. 

Sieyes 西哀耶斯，法前督政官，63, 65, 74, 
75, 76,77, 94, 425. 

Sikhs 锡克人（印度）， 328. 

Silesie 西里西亚（波兰），6,54, 195, 221, 
237, 239, 244, 247, 249, 274, 292, 295, 
357, 481,491,539, 549. 

Simeon 西梅翁，威斯特法利亚主国宫员， 
461. 

Simon 西蒙，法将军，135, 136. 

Simons 西蒙斯，法金融家， 379. 

Simplon (route du) 辛普朗通道（意）， 
102, 194, 482. 

Sinclair a) 辛克莱（约翰），英大臣， 
53. 

Sindh 信德（印度 ），328. 

Sindhia 辛地亚，印度王公，180, 328. 

Singapour 新加坡，569 . 

Siniavine 西尼亚文，俄海军上将，258, 
264, 326. 

Sismondi (de) 西斯蒙第，瑞士经济学家， 
366,427,507, 523-524. 

Skouptchina 民众议会（塞尔维亚），231， 
246. 


Slesv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丹麦，今西德）， 54. 

Slobodzie (armistice de ) 斯洛博齐亚停 
战协定，261， 274. 

Smith (Adam) 亚当 • 斯密，英经济学家， 
7,518. 

Smith (Sidney) 史密斯（西德尼），英作 
家， 496. 

Smith (William Sydney) 史密斯（威廉 - 
西德尼），英海军准将， 108.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俄）， 532,534. 

socialisme 社会主义， 524. 

Society biblique (Bible society) “圣书 
公会”(英 ），526. 

Societe d'agriculture de Paris 巴黎农 
业协会， 158. 

Societe matcrnelle 幼儿教育会， 429. 

Society philanthropique 慈茜会， 429. 

Societe pour rencouragement de l'indu- 
strie nationale 全国工业促进会， 158. 

societes 公司，- anonymes 股分有限 

公司，- en nom collectif 合名公 

司，- en commandite 合资公司， 

397. 

Soignes (foret de) 苏瓦尼森林（比 ），579. 

Soisscns 苏瓦松（法）， 564. 

Soleil 索莱伊，法海军上将， 326. 

Solly 佐利，但泽商人， 354. 

Somme (departemsnt de la ) 索姆郡 
(法 ），399. 

Somosierra (defile de) 索莫山脉（西）， 
279. 

Sonthonax 松托纳（法）， 34. 

Sorel (Albert) 索雷尔（阿尔贝），法历史 
学家，4, 151. 

Souabe 施瓦本（德），54,91， 189. 

Soukhoum-Kale 苏呼米-加来（土，今髙 
加索）， 389. 

Souleiman-pacha 苏莱曼帕夏， 245. 

Souleimani^ (pacha de ) 苏茱曼尼亚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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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3. 

Soult 苏尔特，法元帅， 205, 222 , 237,279, 
304, 305, 342, 343, 344, 345, 566. 

sous-prefets 县长， 85,199 ， 

Southey 苏赛，英诗人， 16,495. 

Souvorov 苏沃洛夫，俄将军， 5,30 

Spencer (lord) 斯潘塞勋爵，英海军人臣， 
34. 

Speranski 斯彼兰斯基，俄改苯家， 273, 
493,495, 498, 515. 

Spezzia (La) 斯培西亚（意 ）， 481. 

Spina cardinal 斯皮纳，意红衣主教， 130, 
131. 

Spire (dveche de) 斯拜尔（德） 164. 

Splugen (Is) 施普鲁根山口（瑞士 ）， 100_ 

Spontini 斯彭蒂尼，意音乐家， 509. 

Spree (la) 斯普里河（德）， 545. 

Sprengporten 斯苦连格波尔琴，俄外交 
官 ’ 105. 

Stabs 施塔普斯，德大学生， 311. 

Stadion (Philippe de) 施塔辿翁，奥大 
臣， 188, 191, 244, 258, 288, 297—302, 
313,317. 

Stael (Mme de) 斯塔埃尔夫人，女作家， 
4,21,64, 90, 94, 122, 136, 284, 299, 427, 
503, 507, 534. 

Starhemberg 施塔伦贝格，奧大使， 191 ， 
258-259. 

Steffens 施特芬斯，德哲学家， 539, 

Stein 施泰因，普大臣， 7, 8, 189, 233,243 ; 
289, 290, 291—297, 387,388,489, 490, 
495,531,536, 537—538, 540, 556;—— 
他的改革工作 ，291 — 297. 

Stendhal 斯汤达尔，法作家 , 500. 

Stephens (J.) 斯蒂芬，英政论家， 181. 

Stephenson 斯蒂芬森，英发明家， 519 . 

Stettin 什切谇（迕，今波兰）， 237. 

Stewart (lord) 斯图尔特勋爵，英外交岱， 
543. 

Steyer (armistice de) 希太尔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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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瑞典）， 322,323, 
389. 

Stockport 斯托克波特（英）， 52. 

Stokach (bataille de) 施托卡克之战 ,99. 

Stolberg 施托尔贝格，德作家， 19. 

Stradella (defile de la ) 斯特拉代泣 
( 意 ）， 98. 

Stralsund 斯特拉尔松（德）， 239, 259.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法 ）， 164, 172, 
217, 318, 350 , 359,409, 481, 482, 575. 

Stratford Canning 斯特拉特福德•坎 
宁 .- 参看： Canning. 

Stroganov 斯特罗格诺夫，俄 “ 0 山派”贵 
族， 185. 

Strombeck 施特龙贝克，威斯特法利亚窗 
员， 462. 

Struensee 施特吕恩塞，普官员， 7_ 

Stuart (Charles) 斯图尔特（杏尔斯），英 
大使， 339. 

Stuart (Sir Charles) 斯图尔特爵士，英 
将军， 97,226, 

Sturm und Drang 狂飙运动， 13, 186. 

Stuttgart 斯图加特（德 ） ， 500. 

style Empire “ 帝国风 ” 建筑， 421 ， 508. 

subsides anglais 英国的补助金 ,29, 100, 
105, 119, 128, 301, 339, 375, 547, 549, 
555. 

substitution 补充继承人的指定， 423,455, 
467. 

Suchet 絮歇，法元帅， 97, 98, 345, 457, 
554. 

Suchtelen 苏什捷连，俄大使， 389. 

sucre de betterave 甜菜糖， 355, 409, 480. 

Sudermanie (due de ) 緒德尔曼尼亚公 
爵，沿即位称査理十三 ,312. 

Suede 瑞典， 29, 50, 58, 105,250, 261,275, 
312,322—323, 354— 355,368—369,385, 
515, 551,571. 

Suisse 瑞士 , 5,24,27,40,42,54, ？ .5, 58, 



60,63,95, 97, 102, 112, 113, 115—117, 
162—163, 164, 182, 187, 357, 365, 373, 
440,483, 484,512, 515, 557-558,571. 

Sund(le)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 108,331. 

Surate 苏拉特（印度，今孟买 ）， 180. 

Surcouf 絮尔古夫，法私掠船主， 329. 

Suremain (comte de) 絮尔曼，法亡命 
者， 323. 

Surinam 苏里南（前荷属圭亚那 ）， 328. 

Swedenborg 斯韦登堡，德神秘上义者， 

14. 

Sydney 悉尼（澳 ）， 57. 

Syrb 叙利亚， 30, 108, 162,275,333. 

systeme decimal 十进位制， 46, 157. 

tabacs (monopole des) 烟草专卖， 403, 

Tabago 多巴讶， 111 ， 174, 328, 568. 

Tage (le) 塔茁河（西 ）， 264, 265, 343. 

Tagliamento (le) 塔利亚曼托河（意 ） ，101 ■ 

Taif, ville d’Arabic 塔伊夫，阿位伯 f- 
城布， 333. 

Tains 泰恩，法史学家 , 67 f 209 • 

Talavera (bataille de) 浴拉韦 胎 之战， 
343. 

Talleyrand 搭列朗，法大臣， 22, 41 ， 63, 

75, 81 ， 85,95, 100, 104, 107, 111, 114, 
119, 131 ， 133, 137, 163, 165, 166, 169, 
172, 221, 225, 228, 230, 240, 244, 257, 
265, 276, 299, 304, 312, 373, 379, 386, 
394, 437, 439, 565, 567 , 568, 569, 570, 
571,579, 580. 

Tallien (Mme) 塔利昂夫人， 22, 149. 

Talma 塔尔马，法名演员， 185, 276, 423. 

Talon 塔隆，法亡命者 ,218. 

Talot 塔洛，法前议员，被章破仑流放 , 
121 . 

Tamatave 塔马塔夫（马达加斯加）， 329. 

Tanjore 坦焦尔（印度）， 180. 

Tarbes 塔布（法 ） ， 566 . 

Tarente 塔竺托 ( 意 ） ,261. 


Tarn (d^partemem du) 塔尔纳郡（法)， 
429. 

Tarnopol 塔尔诺布尔（波 ) ， 314. 

Taro (le) 塔罗河 ( 意）， 566. 

Taroutino (combat de ) 塔鲁丁诺之战， 
534. 

Tarragone 塔拉戈内（西）， 346, 554. 

Tauber (la) 陶贝尔河（德）， 309. 

Tauenzien 陶恩齐恩，普将军， 237. 

Tauroggen (convention de ) 陶拉格协 
定， 535. 

Tavoliere de Pouille (accensement du) 
阿普利亚平原（意）， 451. 

Tay-son (les) 西山起义军（安南 ）， 57. 

Tcheques 捷克人 ， 512. 

Tchernitchev 车尔 足舍夫 ，俄外交官 ,313, 
322,381,386,390. 

Tchitchagov 齐査戈夫，俄将军， 388,389, 
531—535. 

Tecklenburg (comte de) 特克伦堡伯国 
( 德 ）， 459. 

Teheran 德黑兰（波斯）， 247,262, 333. 

Tengen (combat de) 滕根之战， 305. 

Tennessee 田纳西州（美）， 58, 525. 

Teplitz (traits de) 特普利茨条约， 549, 
551. 

Ternaux 泰尔诺，法工业家， 521, 

Teschen (traits de) 特欣条约， 105, 186. 

Tessin (canton du) 特辛州（瑞士）， 321 ， 
440. 

Test “ 宣誓条例 ”( 英）， 24, 105. 

Tetouan 得土安（摩 ）， 179. 

Texel (le) 特塞尔岛（荷） ， 261. 

Thaer 塔埃，萨克森农学家， 7. 

thedtres 戏剧， 401,420-421. 

Th^nard 泰纳尔，法化卞家， 500. 

theophilanthropes et theophilanthro- 
pie 敬神博爱教徒与敬神博爱教， 41 ， 
133. 

Thibaudeau 蒂博多，前国民公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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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28,129, 138, 395, 413. 

Thierry (Augustin) 蒂埃里（奥古斯坦）， 
法史学家， 568. 

Thorn 托沦（波竺）， 240, 570. 

Thronwaldsen 托尔瓦德森，丹麦雕刻家， 
509. 

Thugut 图古特，奥大臣， 31, 95—97,100. 

Thuringe 图林根（德 ）， 236, 324, 473,480. 

Tieck 蒂克，德诗人， 17,283. 

Tilly (comte de) 蒂利伯爵，西贵族 ,277- 

Tilsit 提尔西特（普，今苏联苏维埃茨 
克 ), 103,181 ， 232, 244,247,248, 249,250, 
262, 275, 315, 535;—— 提尔西特条约， 
249, 253, 260, 272, 274, 277, 289, 303, 
304,314, 317, 320, 329, 350, 434, 435, 
492. 

Tippou 铁普，印度反英领袖， 57. 

Tirol 提罗耳（奥）， 99—100, 219 -220, 
222, 299, 305, 307, 308, 309, 311, 313, 
467, 459, 483,516, 553. 

tiroliens (chasseurs) 提罗耳人猎典团， 
218;—— 提罗耳人起义者， 299. 

Toison d’Or (collier de la ) 金羊毛贴 
带， 277. 

Tolede (archevdque de) 托莱多大主教， 
268. 

Tolede (ville de) 托莱多城 C 西）， 270. 

Toll 托尔，俄官员， 545. 

Tolstoi (comte) 托尔斯泰伯爵，俄大使， 
273-274. 

Tombouctou 廷巴克图（今马里 ) ， 57. 

Tonkin 东京 ( 越南 ) ， 57. 

Tonning (port de) 通宁港（德）， 259, 
350. 

Topino-Lebrun ，托布诺 - 勒布伦，法画家， 
120 . 

Torgau 托尔高（德 ) ， 545 . 

tories 托利党（英）， 24, 155， 495 -496, 
497, 569. 

Tormasov 托尔马索夫，俄将军， 531,533, 


535, 545. 

Tormes 托尔梅斯河（西 ）， 345, 346, 

Torres-Vedras (lignes de) 托里什-韦德 
拉什防线， 344. 

Tortose 托尔托萨（西）， 345, 554. 

Toscane 托斯卡纳（意）， 99, 102,164 ， 194, 
222, 259, 391 ， 437, 441, 452, 566, 568. 
- 参看： Etrurie. 

Toscane (due de) 托斯卡纳公爵， 102, 
194, 222, 568. 

Toulon 土伦（法 ）， 35, 109, 177,261. 

Toulouse 图卢兹（法 ）， 47, 90, 91 ， 118, 
556. 

Tour et Taxis(famiHe de ) 图尔恩与塔 
克西斯，德小邦君， 224. 

Tournon (comte de) 图尔农伯爵，法郡 
守， 453. 

Tourton-Ravel 图尔东 - 拉韦尔，法银行 
家， 379. 

Toussaint-Louverture 社桑 - 卢维杜尔， 
海地独立战争领袖 , 34, 160, 161. 

Toussoun 图松 , 穆罕默德 - 阿里之子 ,333. 

Trachenberg (conferences de ) 特拉申 
贝克会议， 549. 

Trafalgar 特拉发加（西 ）， 176,179, 217, 
269,325,328. 

traite des esclaves 奴隶販卖， 53,525 — 
526, 569. 

traits 条约， ——1786 年条约， 45, 158 
一 159;—— 阿兰胡埃斯条约 （ 1801 年 3 
月 21 曰）， 102;—— 吕内维尔条约 〔1801 
年 2 月 9 日）， 101—103 ; ——对俄和 
约， 133;—— 法国瑞士防御同盟条约， 
163. 

Transcaucasie 外髙加索， 525. 

Transylvanie 特兰西瓦尼亚， 512. 

Traun (la) 特拉翁河（奥）， 307. 

Trave (la) 特拉弗河 ( 德）， 321 ， 358. 

Travot 特拉庆，法将军 ,91. 

Treilhard 特雷拉，法参政官，《民法典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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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人之一 ) 82. 

T rente 特伦特城（意 ）， Trentin 特伦特 
区（意）， 164, 447. 

Trisor (rainistre du) 国库部， 81. 

Tr^sor de Farmee “ 军队财库 ” ， 405. 

trdsorerie 国座， 81 ， 83, 126, 174, 214, 
217, 222—223,402— 405,548, 558 —559. 

Treves 特里尔（德 ）， 559. 

Trevise (armistice de ) 特雷维佐停战协 
定， 101. 

Trewithick 特里维蒂克，英发明家， 519. 

Trianon (decret de) 特里亚农敕令， 321 ， 
351,367,368, 371 ， 379. 

Tribunal 保民院， 76, 77, 78, 90, 125,133, 
134,137, 138, 139,170, 257, 393. 

tribunaux 法庭， 88, 89, 139, 3%;- 特 

別法庭， 88, 124;—— 伊利里亚的法庭， 
454 ； —— 意大利的法庭， 114 ;——那不 
勒斯王国的法庭， 450 ;——符腾堡的法 
庭， 470,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55, 301 ， 313, 351 ， 
455,456,479, 481,483,549. 

Trinite (ile de la) 特立尼达岛， 34, 41 ， 
55 , 109, 110. 

Tripoli (pacha de) 的黎波里帕夏， U)9, 
162; —— 的黎波里港， 162. 

Tronchet 特隆歇，法国法学家， 143. 

Troude 特鲁德，法海军上将， 326. 

Troyes 特鲁瓦（法）， 558, 562. 

Tubingen (Universite de) 落宾根大学， 
471. 

Tudela (bataille de) 土德拉之战， 270, 
278. 

Tugendbund 逍德协会（德）， 285, 387. 

Tuileries (les) 杜伊勒里宫（法 ）， 69,79, 
149, 574. 

Tunis (bey de) 突尼斯别伊， 162. 

Turckheim (baron de) 蒂尔克海姆男 
爵， 503. 

Turcs 土耳艽人， 109,245,246, 250,389, 


570. - 参府： Turquie. 

Turgot 杜尔果，法大臣， 290. 

Turin 都灵（意）， 102, 398. 

Turner 特纳，英画家， 509. 

Turquie 土耳其， 29—30, 102, 108,162, 

166,187, 228, 231 ， 232, 236, 238, 245, 
248,250, 257, 258, 259, 261, 275, 302, 
312,332, 333, 350, 351, 385, 386, 388, 
389,434, 436, 556, 570. 

Turreau 蒂罗，法将军 ， 98. 

Tver 特维尔（俄，今苏联加里宁 ）， 316. 

Tyrol 提 罗耳 . —— 参看： Tirol. 

Ucles 乌克列斯（西 ）， 279. 

Uhland 乌兰德，德诗人， 540. 

Ukraine 乌克兰（俄）， : 533. 

Ulm 乌尔姆（德）， 99, 100,219,220,223. 

Universite 大学， “ 综合教 W 团 ” （法 ），418 
—419,573; — 俄国的大学， 186. 

Urquijo 乌尔基霍，两大臣， 19, 104, 341. 

Ursel (due d') 于尔塞尔公爵，布鲁塞尔 
冇丧， 432. 

Usteri 厄斯特里，瑞士政界人士， 1 12. 

Vadier 瓦迪埃，前国民公会议员， 92. 

Val (le)de Moutier 明斯特山谷 ( 瑞士 ),36. 

Val (le) Saint-Tmier 圣伊米耶山谷（瑞 
上 ) ， 36. 

Valachie 瓦泣几亚（土，今罗马尼亚）， 246. 

Valais 伐累州（瑞士）， 61 ， 97, 115, 116, 

321,482. 

Valckenaer 瓦尔竹纳尔，荷兰大臣， 370. 

Valernpay (chateau de) 瓦朗塞城堡（法 ）, 
265;—— (traite de) 瓦朗塞条约， 568. 

Valence 瓦朗斯（法 ）， 66. 

Valence (Espagne) 巴伦西亚（西）， 269, 
270,277, 346. 

Valladolid 瓦利阿多里德（西）， 270,279, 
280, 302. 

Valmy 瓦尔米（法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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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outina 瓦卢迪错（俄 ）， 532. 

Valparaiso 瓦尔帕来索（西属，今智利）， 
329, 330. 

Van Acken 范阿货 ，比利时官员， 380. 

Vancouver 温哥华，英探险家， 58. 

Vandamme 旺达姆，法将军， 305, 551. 

Vanlerberghe 范勒尔贝格，法军需洪应 
商， 174,205,216—217,223. 

Vannes (^veque de) 瓦纳主教， 303- 

Vansittart 范西塔特，英大臣， 495, 558. 

Var 瓦尔河 ( 意）， 97, 

Varsovie 华沙， 119, 239—240, 244, 248, 
250, 257, 276, 312—313, 384, 385, 473— 
477, 531,537, 542. 

Varsovie (grand duche de ) 华沙大公 
国， 250,276,291, 302 ， 314 ， 473,-477, 
537,569. 

vassaux (Etats) 各附庸国， 224, 228—229, 
424,434, 437,442,489. 

Vaucanson 沃康松，法机械师， 47. 

Vauchamps (bataille de) 沃尚之战， 
563. 

Vaud (canton de) 沃州（瑞士）， 162. 

Vedel 韦代尔，法将军， 270, 271. 

Vellore 维洛尔，印度城市， 329, 

Venagas 贝内加斯，西将军， 343. 

Vendee 旺代郡（法 ）， Vend6ens 旺代分子， 
91,131,268,269,287,296,308,360,576. 

Vendfime (colonne) 旺多姆圆柱（巴黎）， 
408, 509. 

Venetie 威尼西亚（怠 ）， Etats venitiens 
威尼斯各邦， 31,194,225, 228,305-305, 
309,447,454,455,513, 570.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6, 330, 526—527. 

Venise 威尼斯（意）， 31 ， 55,102, 259, 

264 : 479. 

Vera Cruz 韦腊克符斯（墨） ， 2t6. 

Verceil 维切利（意，伦巴第）， 1 30. 

Verdier 韦迪埃，法将军 , 270. 

Verhucll 韦尔许尔，荷海军上将， 225. 


Verneuil 韦纳伊（法 ）， 91. 

Verninac 韦尔尼纳克，法大使， 116. 

Veronais (le) 维罗纳 ( 意）， 102. 

Versailles (ev^que de) 凡尔密主教 ,412. 

Verseghy 弗尔塞格，匈作家， 298- 

Verte (ile) 绿岛（法）， 331. 

Verviers 维尔维埃（比 ）， 47, 520. 

Victor 维克托，法将军、元帅， 160, 271, 
279, 343, 387, 535, 546, 563. 

Vidin ou Viddin 维丁（土，今保加利 
亚）， 30, 246. 

Vieille-Castille 旧卡斯蒂利亚（西 ）， 264, 
265, 277,278. 

Vieille-Montagne (la) “ 老山矿 ” ， 520. 

Vienne (Autriche) 维也纳（奥）， 7,23 ， 
100, 221, 226, 227, 273, 276, 296, 299, 
305, 307, 308, 309, 316, 481, 482 , 483, 
510, 537,570;—— (Congres ds ) 维也 
纳公会 ,567— 571;—— (nonce de ) 驻 
维也纳圣使， 477. 

Vigny (A. de) 维尼，法诗人， 69. 

Villemanzy 维尔曼齐， “ 大军 ” 兵站总监， 
207, 234. 

Villeneuve 维尔纳夫，法海军上将， 178— 
179, 196,271. 

Vilna 维尔纽斯（立陶宛）， 390, 531, 532, 

535, 536. 

Vimeiro(bataille de) 维米耶罗之战 ,271. 

Vincennes 万森（法 ）， 169. 

Vincent (baron) 文森特男爵，奥大使， 244. 

Visconti (Mme) 维斯孔蒂夫人，贝尔蒂 
埃前妻 ,229. 

Vistule 维斯社拉河（波 ） ， 237—239, 243, 
387, 390, 530, 535, 536. 

Vitebsk 维帖布斯克 ( 俄 ）， 532, 533. 

Vitrolles (baron de) 维特罗尔男爵，法 
保王党， 564. 

Vittoria 维多利亚（丙 ）， 278; - (batail¬ 

le de) 维多利亚之战， 549, 554. 

Vodnik (abbe) 沃德尼克，修道院长 ,5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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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sgeist “ 民族精神 ” ， 511. 

Volkstum “ 民族性 ” ， 511. 

Volney 沃尔内，法哲学家， 20, 133. 

Vorarlberg 福腊耳贝克（奥）， 100,219 — 
220,222,223,311. 

Voronzov 沃龙佐夫，俄大使， 167,187. 

Voss (comtesse de) 福斯伯爵夫人，普王 
族， 233, 489. 

Wachau 瓦绍（德）， 553. 

Wackenroder 瓦肯罗德，德作家 ， 19. 

Wagram 瓦格拉姆 ( 奥）， 281, 304,309, 

310,311,320, 321, 

Wahabites 瓦哙比教徙， 30, 333. 

Walcheren 瓦尔赫伦岛（荷 ）， 311, 335, 

358. 

Walewska (comtesse) 瓦莱夫斯卡（玛 
丽），波兰伯爵夫人， 240. 

Wallis (comte) 瓦利斯，奥大臣， 494. 

Wallmoden 沃尔莫顿，普将军， 549. 

Wallonie 瓦伦区（比 ）， 60. 

Walpole 沃波尔（英酋相）， 496. 

Wartenburg 瓦腾堡，萨克森城市， 552. 

Washington 华盛顿，美国总统， 5, 59, 

120 . 

Washington (ville de) 华盛顿，美首都， 
516. 

Waterloo 滑铁卢（比 ）， 226, 338, 576, 
577—579. 

W atteroth 瓦特罗特，奥经济学家， 7 . 

Watteville 瓦特维尔，瑞士将军， 557. 

Wavre 瓦弗（比 ）， 578, 579. 

Webster 韦伯斯特，美政界人士， 516. 

Weimar 魏玛（德）， 556. 

Weimar (Charles-Auguste de ) 魏玛公 
爵査理 - 奧古斯特 ,5, 16. 

Weissenfels(combat de ) 魏森费耳斯之 
战， 545. 

Weistritz (la) 魏斯特里茨河（波 ) ， 548. 

Wellesley (Arthur) 韦尔斯利（阿瑟 ). 


- 参看： Wellington. 

Wellesley (Henry), lord Cowley 韦尔 
斯利（亨利）， 340. 

Wellesley (Richard, marquis de ) 韦尔 
斯利侯爵， 57, 109, 180, 320, 321, 336, 

495, 526.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e de) 
威灵顿公爵（阿瑟 • 书尔斯利 ） ,226,271, 
304, 329, 333—348, 489, 543, 554, 558, 
559,562, 571, 572,578, 579—580; —— 
作战方法 ,336— 338. 

Werneck 韦内克，奥将军， 220. 

Werner (Abraham-Gottlob) 维尔纳（亚 
伯拉罕 ' 戈特洛布），德矿业学家， 17. 
Werner (Zacharias) 维尔纳（扎哈里亚 
斯），德神秘主义者 ,503. 

Wert ingen (combat de) 韦尔廷根之战， 
220 . 

Wesel 威塞尔， 233, 431. 

Weser 威悉河（德 ）， 196. 

Wesley 卫斯理，英新教牧师，循逍教派创 
始人， 20. 

Wessenberg 韦森贝格，奥外交宵 ，543 _ 
Westminster (Parlement de ) 威斯敏斯 
特，即英国议会， 24. 

Westphalie (royaume de ) 威斯特法利 
亚王国， 249, 250,257, 291,321, 390,437, 
438,441, 442, 443, 444, 447, 459 , 461 ， 
463, 465, 467, 473, 478, 480, 490, 513, 
532, 552;—— 国王， 441 ， 514. 
Westphaliens 威斯特法利亚人 ， 306. 
Wetzlar (ville de) 韦茨勒 ( 德 ),464. 
whigs 辉格党人（英）， 24, 155,167, 495, 

496, 498, 569, 570. 

Whitbread 惠特布雷德，英政界人士 , 
495. 

Whitelocke 怀特洛克，英将军， 330. 
Whitney 惠特尼，美发明家， 54. 
Whitworth 惠特沃思勋爵，英大使， 16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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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kham 威克姆，英外交官， 9 】， 119,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英 
政界人士 ， 20. 

Willaumez 维约梅，法海军上将， 326. 
Willermoz 韦雷尔莫兹，法 M 昂的神秘主 
义者， 21. 

Willot 维约，法亡命者， 98. 

Wilson 威尔逊，英使者， 258, 543. 
Windham 温德姆，英大臣， 34, 110, 256, 
329. 

Winkovo (combat de) 温克瓦之战， 

534. 

Wintzingerode (Ferdinand, baron ds) 

温青格罗德（裴迪南）男爵，俄将军 . 
219,563—564. 

Wintzingerode 温 # 格罗德伯爵，符腾 
堡大臣， 470. 

Wisloka (la) 维斯瓦河（波）， 31 2. 
Wittenberg 维腾堡（德）， 545, 550.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施泰因，矜将军， 
295,531,533,535,545. 

Wkra (la) 弗克腊河（波 ）， 240. 

Wolf 沃尔夫，德语言学家， 490, 505. 
Wollaston 沃拉斯顿，英化学家， 500. 
Wollfradt (baron de) 沃尔夫拉待，威 
斯特法利亚大臣， 462. 

Wollner 沃尔纳，普大臣， 5. 

Woolf 伍尔夫，英发明家， 519. 
Wordsworth 华兹华斯，英诗人， 16,175, 
505. 

Wrede (prince) 符茁德亲王，巴伐利亚 

将军， 553. 

Wrede (comte) 符雷德伯爵，瑞典外交 

官 ’ 323. 

Wukassovitch 弗卡索维奇，奥将军， 98. 
Wiirtemberg 符腾堡， 31 ， 164, 222, 224, 
229,257,470— 471,472, 553 ; —— 符腾堡 
王室， 229, 

Wurtemberg (roi de) 符腾堡国王 .-! 

参看： Fr6J6ric，roi de Wurte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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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Wurtemberg (Catherine de ) 符腾堡公 
主卡塔琳娜， 229, 257. 

Wurzburg 维尔茨堡（德）， 222, 236, 

261,461 ， 553; —^ 维尔茨堡大公， 238, 
473;—— 维尔茨堡大公国， 441,461, 
464. 

Wybicki 韦比茨基，波兰将军， 240. 

Yarmouth (lord) 亚尔默斯勋爵，英政界 
人士， 230, 231,232, 234. 

Yerres 耶雷河（法）， 563, 

Ydso 北海道岛（日）， 58, 525. 

Voane 荣纳郡（法）， 407, 563. 

York (due d’ ） 约克公爵，英王族、将军， 
34 , 336. 

York (due d*) 约克公爵，普容克、将军 , 
296, 491, 530, 536, 537, 538, 563. 

York (comte d') 约克郡（英）， 378. 

Yougoslaves 南部斯拉夫人， 487. 

Young (Arthur) 杨格（阿瑟），英农学家， 
53,291,355. 

Ypsilanti 伊普西兰蒂，多瑙河公国小邦 
君， 231, 

Zadorra 萨多拉河（西）， 554. 

Zajontchek 扎荣切卑，波将军， 239. 

Zamora 萨莫拉（西班牙城市和咨）， 343. 

Zamosc 扎莫什奇（奥，今波 ） t 312. 

Zangiacomi 赞吉阿科米，法査案竹 ,394. 

Zara 萨拉（达尔马提亚），今南，扎迖尔， 
454. 

Zastrow 察斯特罗，普大臣， 238, 243 , 

244. 

Zelande 西兰（荷）， 321, 336, 440. 

Zichy (comte) 齐希，奥大沍， 298. 

Ziethen 齐坦，普将军， 579. 

Znaim (armistice de) 兹奈姆停战协定， 
310. 

Zoltverein 关税同盟（德 ） ， 483. 

Zurich 苏黎世（瑞士 ）， 30,41 ， 64, 162. 



